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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语音学）》乃是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室集体撰写、编辑出版的一部总括性科研巨著。

众所周知，对于突厥语系语言的研究，从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50年代，虽历经众多著名学者艰辛努力，取得许多卓越成果，但绝大部分局限于对个别语言领域的探索，基本上也都属于描写范畴。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用历史比较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对突厥诸语言以及阿尔泰各语族语言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

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原苏联《科学》出版社所出版发行的这一著作乃是总括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对于突厥语系语言（以及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语言）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各语言间相关的比较研究的成果，并做出必要的分析和判断。

本书的责任编辑也是它的主要编辑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突厥学家Э.P.捷尼舍夫（Teнишев）是俄罗斯著名突厥学家，也是我国突厥学界比较熟悉的一位学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苏联专家被派到我国。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合办的突厥语研究班授课。他的讲稿作为一部专著《土耳其语语法》于1959年由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同一时期他也对我国的突厥语族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后来在与另一位苏联蒙古语专家Б.Х.托达耶娃（Tодaeвa）合写的《裕固语》一书中（1966），他执笔了西部裕固语的部分。这是他在我国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成果。

总之，撰写本书的学者们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和观点对突厥诸语言及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语言从其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各种变化，从语言通行区域中及区域之间形成的相互影响等诸方面进行深入的科学总结、概括研究，从而确定语言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或仅是地缘上接触出现的借用影响。应当说这是20世纪后半叶在阿尔泰语言学研究方面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实践领域具有开创性的一部科研论著。

内蒙古大学　清格尔泰

201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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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问题的由来及发展

对突厥语系语言进行的综合性分析最早见于B.B.拉德洛夫所著《比较语法》（Radloff，1882）一书的第一部分“北部突厥语语音学”。

B.B.拉德洛夫的这一著作，虽然有许多自身的优点，但也可以将它相对地归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比较研究。在该著作中历史这一层面仅占从属位置，显然主要的还是在于对时间的描述。

B.B.拉德洛夫概述了突厥诸语言（诸方言，按当时的术语称谓）的元音系统，并得出结论认为，最接近于初始状态的是铁列乌特人的方言系统。尽管许多突厥语历史比较语音学的问题都是B.B.拉德洛夫所确定，但是对于原始突厥语的语音系统以及该系统在诸突厥语中的演化状况，他那时还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突厥语语音学的历史比较论著的另一位作者是B.格荣伯克（Gronbech，1902）。然而B.格荣伯克并未将突厥语音系统从整体上予以分析研究，仅对突厥语语音构造的一些个别问题作出补充论述，广泛地运用楚瓦什语材料进行构拟。楚瓦什语也从此历久不衰地被实际运用于突厥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

X.彼得逊（Pederson，1903）在其关于突厥语语音规律方面的一篇主要理论文章中表示赞同格荣伯克的著作。该文中将“复原原始突厥语的并能以之解释个别突厥语中一切形式的基本形式”这一论述定为创立历史比较语法的必要条件。X.彼得逊将构拟分为两个层次——后来的“原始突厥语”层次，以及更早期的在突厥语和蒙古语语音对应基础上重建的“突厥以前的语言”层次。而П.М.麦里奥朗斯基（Melioronski，1904）针对B.格荣伯克的论著撰写的书评则是对X.彼得逊论文的重要而系统的补充。

在此后一系列著作中论及突厥语言历史比较语音学许多问题的阿尔泰学家主要是兰司铁和鲍培。他们长期的科学研究成果刊载于下列一些著作：兰司铁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I.语音学》（Ramstedt，1957）[1]
 ；鲍培著《阿尔泰语比较语法I.比较语音学》（Poppe，1960）。这里还可以将兰司铁阐释朝鲜语词源学的著作也一并归入其中（Ramstedt，1949）。

这些科研成果从重新构建共同阿尔泰体系的观点看是有益的，其中包括突厥语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的构拟，然而这类构拟仍有其弱点和不足，况且阿尔泰理论现在尚未具有充分且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明。在这些科研成果中，B.班恩对突厥语历史比较研究中各种问题新撰写的论著也是应当提及的（Bang，1924；19242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的E.Д.波里瓦诺夫和B.A.鲍戈罗吉茨基在历史比较研究方面也是应当受到赞誉的，他们的著作在方法上和实际事例上都极有价值。E.Д.波里瓦诺夫撰有一系列关于突厥语比较语言学的文章，迄今仍不失其重要性（1927；1968）。B.A.鲍戈罗吉茨基则著有《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与构拟原始突厥语的简志》（1953）。在研究方法方面应当强调，正是B.A.鲍戈罗吉茨基指出了突厥语的历史通用区域的语音特征，从而使突厥语语音系统演化的一些中间阶段问题得以确立。但是，无论E.Д.波里瓦诺夫还是B.A.鲍戈罗吉茨基，他们对于突厥语语音学的历史比较方面却都没有相对完整的著述。

1949年出现了实质上是第一部全面的学术著作，这就是此著作的代表人物芬兰学者M.梁桑宁新撰写的《突厥语言历史语音学资料》一书（1955）。M.梁桑宁并未试图自己独创地去构拟原始突厥语系统，而是遵循着兰司铁的论述。对于原始突厥语的分期问题、晚期原始突厥语阶段的语音对应问题、突厥语历史上通用区域及其与现代地理区域的相关性问题以及符合现代历史比较语言学要求的关于突厥语语音变化相对的时间先后顺序等问题，M.梁桑宁并未涉足。他的著作描述了突厥诸语言及方言中元音和辅音的具体进化情况，并概括了大量实际材料和以往的研究成果，即使时至今日也仍然保有其价值。

大致与M.梁桑宁的著作出版的同时，Д.埃姆瑞（Emre，1949）的《突厥语比较语音学汇编》一书也付梓发行，此《汇编》与B.B.拉德洛夫的著述属于同一类型。

Ю.Ф.涅梅特（Nemeth，1914）、Д.李盖提（Ligeti，1938）、Κ.Γ.门杰斯（Menges，1968）等学者的论著则是历史比较科学研究著述中必不可少的补充参考资料。

1955年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关于突厥语言的《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科研论文集》第一册《语音学》一书出版发行。该书的构思、编纂和组织者H.K.德米特里耶夫将此论集设定为创构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途程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其内容来看，此书以及在其后发表的一些论著仍是突厥语的描写比较语法，是有益于语言发展内部规律研究的语法和揭示语法动态进程的语法。在这些后来发表的论著中不但有新材料，而且还蕴涵着一些很有意义的历史补充和新的考察成果。

《论文集》的出版虽然在突厥语言学领域有非同寻常的成绩，但这并没有将构建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这一基本任务从苏联突厥学科研工作的日程上取消。

1970年A.M.谢尔巴克著《突厥语比较语音学》一书面市。这是一部综合突厥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论著。

A.M.谢尔巴克延续着B.B.拉德洛夫和П.М.麦里奥朗斯基以及B.格荣伯克、X.彼得逊等学者的研究路线，他们都认为构建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依据突厥语本身的情况即可，而将阿尔泰假说留待未来来解决。在谢尔巴克的论著中，他依据对现代和古代书面语的音位单位的分析，提出突厥原始语的音位系统的构拟，并严格认真地研究了现代语言中元音和辅音的语音演化，从而展示出突厥语言中整个原始语体系的可能的发展历程。

A.M.谢尔巴克的著作中包含有大量的实际材料和对突厥语比较语言学中提出的近乎全部假设所做的批判性分析，他的著作中依据现代的方式方法对突厥语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

实践表明，研究工作中主要的依据是方言材料，但是备用的文献资料，诸如古代和现代语言的文献、标音的文件以及其他语言系统中的突厥语借词等也都是很重要的。显然剩下的就是对古突厥语文献资料采用的范围和限度问题，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同现代语言之间并没有历史传承的关系。年轻的突厥语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就工作经验而言）应当尽可能多地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此外也使用语言现象的通行分布区方法、类型学方法、多次重复体方法以及系统历时性的方法。

显然，现有的对突厥语历史语音学中许多复杂现象的解释还需要切实可靠的经验，并且也要探索其他的研究途径。

1971年Γ.焦费尔发表了一篇针对A.M.谢尔巴克著作的广义上的反映评论文章，从而引发论战（见Севортян，1973），该文中刊有其最新的材料和对哈拉吉语的研究（Doerfer，Hesche，Scheinhardt，Tezan，1971）。Γ.焦费尔依据这些资料，提出来他对原始突厥语语音系统构拟的建议。

一些新发现的语言和方言，因其保存有古语言成分而常常导致对一定的论点、原理的重新评估。但是，孤立的语言或方言，虽然早已脱离其亲属语群的其他语言，然而因其保有古代词语，所以也具有新事物性质。哈拉吉语语音系统中的许多特殊现象，Γ.焦费尔即将其引用为古词语，然而也不排除在实际生活中它们都是来自外来语的新事物。1979年，作为高等院校的教材出版了Б.A.谢列勃连尼科夫和H.З.加吉叶娃的《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一书。该书虽然作为教材面市，但实际上则是一部理论研究的教程，包含最切合实际的构拟以及对突厥语的语音构拟、词法构造、句法构造的历史简述。突厥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部除词汇学以外包括语言所有方面的突厥语比较语言学著作。

1980年A.H.科诺诺夫的《突厥古鲁尼文文献语言语法（7—9世纪）》一书出版面世。这一著作不仅在研究古代突厥文学语言方面十分珍贵，而且对于突厥历史比较的整体研究也都极有价值。

现在，在突厥语比较语言学领域关于语音变化的原因和走向存在着许多论说和假设，对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的构拟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案。然而，突厥语历史语音学的研究通常都是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确切地说是在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描述和诠释语言的变化时也并非始终关注在语言的共同性及典型的语音流程上。对语音系统和个别语音单位从它们的原始语状态演化至现今状态其中间过渡阶段则几乎全无分析研究，没有确定语音转化相对的时间先后顺序。突厥原始语言的历史阶段的分期至今还很少得到深入研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从整体上对突厥语历史比较语音学和语法学进行建构仍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应当是专家学者们集体努力的结果，对个别和局部成果所进行的其固有特性的综合性分析研究仅只是将突厥学所累积的大量实际资料汇集在一起，运用各种必要的方式方法提出深入的分析研究而已。

历史比较语音学（音位学）的目的和视角

突厥语的语音构造乃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前突厥语时期的趋向同较晚时期的趋向两者间长期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较晚时代分离出了突厥语的语言共同体，并由这一共同体的组建成分进而为历史上确证无误的突厥语言、突厥语言的整体系统奠定了基础。

在语言史学家面前总有这样的问题：从哪个层面进行研究？是语音学层面还是音位学层面？而从全面的原则来要求，两者应全都纳入。但是，用以对古突厥书面语进行语音记录这一科研工作方法却遇到一些现时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主要是古突厥语言（鲁尼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门文、阿拉伯文）它们的字体所显示的语音系统问题、古突厥语言的古文字学问题以及一系列关于书面文献的其相关语言的归属问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突厥语言的语音构造仅从语音学层面进行分析是不够的，也并非完全可信的。自然，这也就产生用音位学方法来描述突厥语语音构造的可能性问题。

现实的音位符号乃是音位在语言和说话中所起作用的显示。而音位系统的重新调整则是其外在和内部的因素形成的。根据布拉格音位学家小组的报告，属于内部原因的有：音位变体的音位化和音位的中立化、吸附情况和排拒情况，换言之也就是音位单位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外部原因通常则认为是由于与操近亲语言或异族语言居民的接触，从而吸纳了他们语言的音位，以及文学语言和方言两者音位系统的相互渗入等。在音位系统变异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原因，但外因起的作用也并非不重要，它们的影响所及也足以引起整个音位系统发生变化。

在促使音位系统形成的发展和巩固的趋向中还必须考虑到系统的平衡趋向，以及系统的毁坏和其后在另外起点上重建的趋向。音位系统的平衡直接关系到语言的节约原则，而语言节约原则乃是语言系统的本质特点；音位系统的平衡也是对系统组成成分最节约的处置分配。但是，由于从音位学角度对突厥语言研究不足，因而在语言发展的贯时性方面未能完全依循音位学原则。

历史比较语音学（音位学）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在音位学的高度上还原原始语言。通常重建的并非某一时期所存在的语言单位，而是一些反映本体主义价值的构建成分和模式。从比较语言学家们的科研经验可以得到一项无可争辩的结论：构拟的中心永远是词形变化范例（此指词的广义）以及这些词形变化范例的关系。所以可能恢复的仅仅是语言体系（马卡耶夫，1960）。原始突厥语在结束其分解后进入稳定过程，毫无疑问此一进程曾历经过很长的时间，并且在这一进程全部期间内也不可能是始终如一。原始语可以相对地表述为两个历史年代断面：前原始突厥语（前突厥语）和后原始突厥语。与此相对应的构拟则分别为“远古的”和“近时的”。上述两者中任一时期的原始突厥语都有它全套的构拟符号。原始突厥语的晚期是它向一些突厥方言群过渡的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一种趋势从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地域的基础语（方言群），并再从这些地域的基础语逐渐地分立出一些单独的突厥语言。

既然承认突厥语言共同体存在分解的可能性，因此从理论上也可以认为原始突厥语自身内就存在着方言单位，例如，存在于许多基本词干中的a～y 和ä～е～i的对应关系，即属于原始突厥语的方言变体，或者在最原初的语群中即有其存在。

历史比较的分析并不仅限于对原始突厥语的构拟。这种分析还有另一重要目的：证明原始突厥语的演化和演化所经历的阶段，以及在所有突厥诸语言和方言的整体系统中至今仍在起作用的历程。

关于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科研工作者采用的是综合研究方法。

1.主要是历史比较法，并因此极大地丰富了科研工作者在语言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建立语族的历史比较语法方面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外部构拟，它可以用来与具有同一起源关系的单位（形态）进行比较，从而达到断定词的类型（相对的最古老形式）这一目的。

外部构拟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系统地予以施行，例如对某些个别的元音系统（奥古兹语、阿尔泰语、给普恰克语、图瓦卡拉加斯语）进行的比较研究。其结果是产生现代元音系统的不变式。原始语言系统即是依据现代元音系统，经过对其某些个别方面的研究分析［如将原初的长音解释为古代特点的合理性、第九成分（ä）的起源、无音的咽头化、单音节词根内元音的变异性、元音的某些对应关系等］，因而得以从其中被分解出来。形成的频率也是属于考虑之内，特别是在构拟闭塞音、摩擦音和响音的情况下所显示的形成频率。指出相互之间其关系的程度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正如我们从第一音节重音与词首清辅音相互关系的例证中可以见到的那样。

2.采用语言通用区的方法，这不仅对整个突厥语系历史的恢复，而且对其个别语言历史的恢复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方法能够展示语言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还可以用其所得的材料为构拟提供修正。

语言通用区方法显示穿越不同方位的方言带的等语线：如存在于土库曼语、撒拉语、阿塞拜疆语中的奥古兹语和给普恰克语成分；存在于吉尔吉斯语中的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南阿尔泰语的特征和存在于某些方言群中的并行使用的变体，虽然这些方言群有时相距甚为遥远；以及其他；等等。方言间的等语线和语言间的等语线的资料可以显现出较为古时期的语言共性以及它们相互间的连带关系，也即是这些共性亲属关系的程度。

如果所研究的突厥语现象的所在地域既存在近亲语言，又有远亲语言，那么该地域的语言资料也是很必要的。这样，对于伏尔加河流域突厥语的元音系统就不能解释为仅仅立足于突厥语，而没有转向邻近的芬兰—乌戈尔语的趋势。

3.类型变体和语言共同性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所从事的历史比较科研工作也是一种可靠的协助。

世界上的语言除各有其原生性和独特性外，同时还有其共同的类型发展过程。对某个语言的这种过程考察研究的成果可以有助于了解和解释其他语言的类似过程，其中也包括突厥语。原始突厥语中容许词首清辅音同时伴有第一音节重音，这一现象可以从日耳曼语、波罗的海岸的芬兰语以及构拟的原始乌拉尔语等材料得到肯定。位于之前的[image: img]
 ，它的塞擦音化可以从罗曼语、斯拉夫语和闪语等的语言材料中找到证明。j＞з的转变这不仅存在于阿尔泰语，而且也存在于古印度语以及现代的印度语和伊朗语。突厥语和阿尔泰语中人所共知的l-Š对应关系也存在于一些印欧语言之中，西班牙语即在其内。试对照E.Д.波里万诺夫（1928，第30页）关于语音历史演变逻辑的论点，即关于语言演化的实际原因和原则的理论，以及Б.A.谢列勃连尼科夫（1972，第3—6页）对语言频率的分析（1972，第3—6页）。

文献资料和材料

1.古代的和中古时期的突厥书面文献材料（8—14世纪）。这里有突厥鲁尼文碑铭，用不同文字书写的回鹘文献，黑汗王朝时代古维吾尔语和其他语言的文献，花喇子模集团的文献，察哈台书面文献，给普恰克语、波洛优齐语、佩彻涅格语和布加尔语等的文献，塞尔柱人时期的书面文献。早在20世纪之初Π.М.麦里奥朗斯基就已经认为前述文献资料乃是研究语言历史的主要材料（1900，第11页）。的确，作为世界上的语言的历史资料，书面文献的状况和作用是各有不同的，因此不能认为麦里奥朗斯基的上述提法现在还是绝对正确的。

上述的书面文献都体现着一种超方言的语言，并且承载着源自前文字时期并与口头流传形式密切关联的语言传统。语言传统稳固地保存于正字法和语法之内并贯穿于所有的时期：鲁尼文时期、回鹘文时期和察哈台时期，直到民族文学语言时期。在标准的文本中可能也会有个别的成分和形式因为其编撰者或缮写者的书法学派或文化水平不同，因而也会出现当时的活的口语会话语言成分和形式。

古代突厥语文献和中古期突厥语文献都与突厥文献语言的历史直接相关。与此同时，在亲属传承系统上这些历史文献则同现代任何一支突厥语都没有关联，因此它们也不可能成为其历史的“主要的材料”。依据C.E.马诺夫的形象说法，书面文献材料构建的是突厥语言古代历史的共同历史背景和共同的历史基本轮廓。为了能够对之全面地加以运用，因此必须做好事先的科研准备工作，将传统的语言材料和非传统的语言材料加以区分，可以将后者看做是日常口语会话的一种自然现象。

最古老的鲁尼文献资料的语言过去曾被看做是原始的突厥语。现在在各种比较对照中则已很少将它作为一种标准加以采用。无论前者或后者，二者都是不被容许的。突厥书面文献的意义不可给予过高的评价。必须在历史比较研究工作中将它们与其他资料同样使用，谨慎小心地确定其历史年代的先后顺序。

2.现代语言的历史文献资料（15—19世纪）。在书面文献资料上注明日期的语言有：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和库梅克语。文献资料尚保存有古代早期（回鹘时期和喀喇汗王朝回鹘时期）的文学语言传统。

15—19世纪的文献资料是属于正式出版发表的，数量甚少，而且并非所有的语言。现存所公布发表的资料并不总能满足相应的需求。因此根据未经正式出版发行的手稿所完成的科研著作，严格地说并不全都是无懈可击的。由此可以理解，为达成语言学目的所迫切需要的是具有详细评注的正式版本的文献资料。如果所凭借的某个具体语言的古文献汇编资料是一本好的出版文本，从而即可断定文献资料的语言及其与日常会话口语的（方言的）关系。因此，对于突厥语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语言学的史料学基本理论（新近时期、中远时期和古老时期）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也就适时地提了出来。

3.与上述材料密切关联的突厥民间史诗和民俗学作品的材料。一些非常重要但却从未被突厥语比较语言学者利用过的文史材料。民间史诗的语言和其他体裁民间创作的语言（特别是举行婚礼和其他典礼仪式时的语言）仍然稳固地保存着古老的语言特点，既有超方言类型的，也有方言类型的。现在关于突厥民间创作的语言的有关论著非常之少。曾有过塞尔柱语《我爷爷柯尔库德的书》、吉尔吉斯语《玛纳斯》长篇史诗以及土库曼语的一些民间神话故事等。这一领域正在对其科研专家学者满怀着期待。

4.现代的突厥文学语言材料。现今已积累有大量令人满意的关于现代突厥文学语言的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的论著——科研专著、学术论文、词汇学方面的词典和词汇学的专题研究。近年来也出现许多运作乐器的方法进行语音学研究的学术论著。

5.同上述材料有直接关联的一些方言的材料以及少数不常见的突厥语言的材料。现代的突厥诸语言及其方言的材料，它们最根本的重要性就在于突厥语系诸语言和大部分方言土语及孤立语言在经过不平衡和不同趋向的发展历程后而仍然保有本身较为古老的，甚或是古代遗存的成分。

对于突厥语语言学的历史比较科研工作来说还必须精心细致地顾及所有的方言论著。众所周知，由于相当时期以来缺乏相应的历史文献资料，因而许多极为重要现象的原始突厥语构拟不得不在借助于现代语言和方言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Э.В.谢沃尔江非常正确地指出：“随着突厥历史学领域科研工作的进展，日益明显的是，在解决突厥语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具体历史发展问题时，许多情况下最终依然是提供方言的或活的语言的资料。”（1973）

所以，对于突厥语语言学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其主要的材料显然就是方言，即活的语言。正因为是这样，因此在对方言材料进行记录和分析时就必须提出严格要求。然而，对于突厥方言材料所做的基本专题记录以及加工整理的方法现在仍然有不够充分和系统性不足的缺点。这些突厥语方言材料大部分则是从方言或土语有别于文学语言规范的这种观点所提取出来的。这就使得语言历史上相当大部分珍贵的方言特征因而错失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对于任何一个语言都应当做到区别对待，并适合其具体的情况；但是，对于方言材料则永远都必须是系统的描述和介绍。

6.突厥地名学。人名学和族名学材料。这主要是对词汇学的研究具有意义，某些情况下对语音学研究也有其作用。

7.突厥语内的借用词语材料，借自阿尔泰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闪语语系以及伊朗语系、斯拉夫语系和其他印欧语系等语言，既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

8.阿尔泰语言共同体的、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体的和非层次性共同体的材料。

属阿尔泰共同体的语言有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满语、朝鲜语和日本语等。这些语言的亲属关系以及非亲属关系尚未经证实，也就是说这些语言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仍然是不明确的。A.H.科诺诺夫则断言：“在这些情况下，对于阿尔泰诸语言中存在的共同成分应当将它们理解为一种直接的客观现实，并且运用这种客观的实际情况以查明突厥语和其他‘阿尔泰’语言在语音学和形态学方面的古代状况。”（1976）

此外还有一项方法论的要求，这就是在对语言现象进行断代性或历代性研究时应当全面考虑其所有的连带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由此可知，必须具备最充分且全面的情报资料以用于语言现象的研究，不能是这些资料的简单堆积，而应当是对资料的细致分析和研究（谢沃尔江，1973）。

只有在各方面的材料的基础上才可能使阿尔泰理论得到更全面和深入的证实。信息资料的丰富充实不仅有利于扩大原始突厥语构拟的时间纵深范畴，而且有利于更严格地分清哪些是源自原始语言状态的共同的发生学形式，哪些是对应的但却是独立发展而成的某个或某些突厥语言的形式。最后，信息资料的丰富充实还可以有利于查明突厥语中个别现象以及整个突厥语系的类型学特点问题。

乌拉尔—阿尔泰共同体的及其非层次性共同体的语言资料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用来作为查核突厥语言中许多现象是否起源于原始语言的证据。这些共同体语言的亲属关系，一如其非亲属关系，都尚未得到证实。

阿尔泰诸语言的亲属关系从其根源方面来说近期所提出的论述还没达到应有的深入研究水平（参见巴斯卡科夫，1982，29—50）。在现今既有的条件下，也就是没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条件下，本书的作者们全体决定，对原始形式的构拟仅限于突厥语言系统范畴之内，而对于某些个别的关键因素（构拟或发展）则从阿尔泰语言亲属关系的认知出发，以阿尔泰学观点进行说明。[2]


现将突厥语的语言材料依序记述如下：鲁尼文、回鹘文、黑汗王朝回鹘文、花喇子模语、察哈台语、给普恰克语、佩彻涅格语、波洛伏齐语、布加尔语、现代奥古兹诸语言、高加索通用区、伏尔加河流域通用区、中亚细亚通用区和南西伯利亚通用区等语言。

凡所构拟形式的前面标注有小星号的，这是用以表示所恢复的乃是阿尔泰语的、突厥语的、蒙古语的、通古斯—满语的、朝鲜语的、日本语的古词原型。如果在一个词的前面已经标有附注符号，注明是阿尔泰语的、原始突厥语的或原始蒙古语的及其他等，则无须再添加小星号。

本书中所有提及的参考文献都印于文中括号之内，并注明其作者、出版年月以及必要时附上的页码。而实际材料的出处来源则以缩写形式表述，置于圆括号之内。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的版权纪录则全都列入参考文献和书目缩写清单，印于本书末尾。

*　*　*

本书作者们深知此一科研著作所探究的各方面问题的复杂性，而同一问题又存在着不同观点和不止一种解决方式，这样的情况更增加了问题的困难程度，况且也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得到全面而又彻底的诠释和解答。集体创作的专题论著是有其自身的优点，但同时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方面，作者集体可以尽量使用所有的材料并做出全面分析；另一方面，作者们所撰述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则失去了其结构的严整性（试比较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的构拟表或比较两种分别构拟的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表），并且丧失其创作形式上的同一性，而后者却正是作者持不同立场的前提条件（分歧意见则作为脚注附于页末）。对于学术上尚未能客观解决的分歧意见，例如位于词首的b和m问题，则予以保留。而对于并存的几种互相排拒的可能性如何抉择取舍，自然也就留待将来再加以解决。

《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第一卷（《语音学》）》一书是由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室的科研同人共同编辑而成。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授B.Д.阿拉金也参与了本书创作。参与本专著部分章节撰写的作者分别是Э.P.捷尼舍夫——《绪论》、《摩擦音和塞擦音》、《j～[image: img]
 ～ž…的对应》、《j～[image: img]
 n～n'的对应》；Л.С.列维茨卡娅——《关于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的构拟》、《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在现代突厥语言和方言中的体现》；Л.A.波克罗夫斯卡娅——《共同突厥语的起首元音》；A.A.尤达谢夫——《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元音系统的共时性和历时性鉴评》；Н.З.加吉叶娃——《塞辅音和摩擦音》；К.М.穆卡耶夫——《响音》；Н.A.巴斯卡科夫——《词首添加辅音》、《词和音节的结构》；В.Д.阿拉金——《重音》；A.A.科夫索娃——《突厥词的元音和谐律》。

音标记音

本书为使分属各个不同语言的语言学材料能够严整划一，也为了使所构拟的结果不至于与突厥语系某现代语言中的个别现象发生混淆，因此采用拉丁字母进行标音记写。

元音使用下列符号进行记写：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此外本书中还使用有下列各种语音辨别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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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本书四卷本最后一册结尾将附有符合一切构拟要求的印刷清样，即关于原始突厥语、它的分期、方言的划分以及年表等总的综合资料。


二　元音系统

关于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的构拟

现代突厥诸语言的元音系统可以划分为下列四种类型，虽然这一划分含有若干假设成分，但仍然同各系统的结构特点有一定程度的近似：

1）以“原生”长元音（以及二合元音、复合元音）同相对短元音的对立为基础形成的系统——奥古兹语类型；

2）以次生长元音同相对短元音的对立为基础形成的系统——阿尔泰语类型；

3）以相对长元音同短元音（超短元音）的对立为基础形成的系统——给普恰克语类型；

4）以（次生）长元音、“咽音化”元音同短元音的对立为基础形成的系统——图瓦—托法拉尔（卡拉加斯）语类型。

奥古兹语类型是土库曼语等主要方言和土库曼文学语言、雅库特语、哈拉吉语及乌兹别克语诸奥古兹土语等元音系统的最典型的代表。另外，奥古兹语类型也代表着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加告兹语等元音系统；对于楚瓦代语的元音系统，则多少有些代表性而已。

阿尔泰语类型可以清楚地说明阿尔泰语、哈卡斯语、绍尔语和吉尔吉斯语以及某些突厥混合型方言的元音系统。

给普恰克语元音系统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代表着哈萨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伯克语、克里木鞑靼语、乌兹别克语诸给普恰克土语以及鞑靼语（包括诸方言）、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虽然也代表楚瓦什语的元音系统，但面貌已显著改变。

图瓦—托法拉尔语类型有两个代表语言：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卡拉加斯语）。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的元音系统里通常都可以辨别出八个或者九个元音音色：每个元音又是由两个或三个发音特征（舌位前后、高低和唇的圆展）配合动作而成。例如，现代土库曼语元音系统有九个成分：a，o，y，u，ä，e，ö，i，ü；而阿尔泰语和哈萨克语则各有八个成分，它们分别是：a，o，y，u，ä，ö，i，ü和a，ou
 ，ə，uo
 ，e，öü
 ，ӛ，üö
 等。

在奥古兹语类型的元音系统里元音有音量上的对立。例如，同一个土库曼语就有十六个元音，分为八个短元音和八个长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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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瓦—卡拉加斯语元音系统里元音除了分长短之外，还有一些所谓咽音化的元音，即存在三位一体的元音对立：a—a：—ah
 。

大部分现代元音系统从共时观点看都是“中间性的”，即奥古兹—给普恰克系统（如加告兹语元音系统）、给普恰克—阿尔泰系统（哈卡斯语元音系统）及其他等；而历史地看则是复合的，通常都是几个系统互相影响的结果，其中有突厥诸语言元音系统的互相影响，也有突厥语言与其他语言结构（伊朗语言、芬兰—乌戈尔语言、斯拉夫语言等）的元音系统相互影响。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奥古兹—给普恰克类型的库梅克语（及其全部方言）系统，或者乌兹别克语元音系统，即由六个元音（[image: img]
 、e、i、u、a、ou
 ）组成的所谓伊朗化系统及其变体。从历史角度看属于混合系统的是，例如，雅库特语、楚瓦什语、图瓦语、现代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等元音系统。

现代阿尔泰—吉尔吉斯语系统无需解释，因为这一类型的系统里长元音的次生性质早已调查清楚，所以这里出现的元音音量对立乃是新现象。

如果直接就对各种类型的共时系统以及这些系统的成分（由词汇单位组成）进行比较而不先解决至少下列三个问题，那是不合理的。

1.是什么引起基本系统的组成成分发生数量上的差异（八个或九个音色，不考虑其音量）？

2.以“原生”长元音同短元音对立为基础的奥古兹语类型的系统，对于另一类型的系统来说是否为最初的系统？

3.图瓦—卡拉加斯系统里所谓的“咽音化”是否是共同突厥语元音系统里已然消失的特征，或者这只是晚期的区域性现象？

众所共知，在将语义一致的词根词里的元音单位与正统的元音单位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同时也会显现出这种对应关系：共同突厥语аz“少”～巴什基尔语äδ；共同突厥语уt//it“狗”，in～ün“嗓音”，即出现语音变体的问题：这种变体产生的范围、时间先后顺序和原因等问题。

某些现代语言的元音系统可以利用对方言的元音系统进行比较从而得到有关其结构的补充资料。如果方言的元音系统可以看做是地域性的和一个系统不同时期的变体，那么这样所进行的分析就是合理的。如果某个语言的各方言乃是不同系统的延续，如同乌兹别克语中所出现的那样，土库曼语中某种程度上也如此，那么要对这类共同的、原初的过渡系统进行“构拟”就会非常困难，甚至是既不可能，也不需要。

根据文献的材料来对最初的原始突厥语系统进行考察和描述其发展过渡阶段大概并非总是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突厥文文献并不是某个具体突厥语言（准确些说，某个方言）的文献，而是文学传统的反映；这些文献同活的突厥语言间并没有直接承续关系，仅是夹杂有方言成分而已。此外，许多文献在书写上的特点也是一贯地被沿袭下来的，因此不可能根据文献资料对任何一个时期书面语言元音系统的真实特点做出比较确实的判断。

但是，文献语言里，尤其是反映民间口语传统的文献里显现的某些元音系统对阐释一些语音现象和确定其相对的时间先后顺序还是很有意义的。例如：科曼语中九个成分的系统：a，y，o，u，ä，e，i，ö，ü；叶尼塞文献及用婆罗米字体书写的文献里所特别表示的窄元音[image: img]
 等就是这样的系统。

布加尔语元音系统的某些发展阶段根据下述资料是可以恢复原貌的，例如：匈牙利语中的布加尔语词а：，a，ia，ie，y，u，o，ö，ä；彼尔姆诸语言中的布加尔语词——a（kan），ä（*
 bäŋ），e（*
 s’el）；13—14世纪碑铭资料中的布加尔语词——a（аjəx），yi＞i（xir），e：＞ie（bielim），o：＞ua （wan），ö：＞üa（tüätim），o（toxur），ä（säkir），ü：（[image: img]
 ü：r）；马里语中的布加尔语词；等等。

共同突厥语元音系统中的闭元音[image: img]


这个问题是在构拟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情况下出现的，而答案还取决于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即原始突厥语最基本的元音的数目是八个或是九个。从理论上来说这里可以做出下列六种假设：

1）原始突厥语里曾经存在过ä（宽的）和[image: img]
 （窄的）；

2）这两个元音在音质和音量上都是对立的，即ä—[image: img]
 ：（宽短—窄长）；

3）存在过ä（短的）和ä：（长的）；所构拟的这个变体实质上同第二种假设非常近似，如果注意到语音上长元音通常都窄于短元音的话；

4）曾有过ä：和[image: img]
 （宽长和窄短）；

5）曾有过ä，ä：，[image: img]
 和[image: img]
 ：；

6）在原始突厥语的早期阶段曾有过[image: img]
 ，ä：，ä和[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在共同突厥语（楚瓦什语除外）里[image: img]
 和[image: img]
 合为[image: img]
 ，同样ä和[image: img]
 也合为ä（参见第五种假设）。

所有构拟的这些变体都已有专著进行讨论。[1]


首先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现代诸突厥语言里存在着并非两个（开音和闭音）音位变体，而是几个可以用音标记为æ，ä，ε，е的音位变体。同时，这些语音变体又在各个具体系统或具体的元音系统类型中有其自己的起因和地位。

例如，给普恰克类型的语言（哈萨克语、卡拉卡尔伯克语和诺盖语）里，虽然曾发生过半宽元音某种程度有规律的窄化，但仍有来源于ε和[image: img]
 的变体e；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里，这个e（＜ä，[image: img]
 ）发展为i，而在词缀元音系统的子系统中则是ä（位置较前的a）。[2]
 同是这个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里，又从与舌面音j以及与z、δ、ž、š、[image: img]
 、č相邻接的a发展出次生的ä，两个ä在系统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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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语里出现为ε和e（参见Kowalski，1934，57，998；Deny，1920，29，1090；Caferoğlu，1959，246；Hazai，1959，210），甚至是ä，e，[image: img]
 ，但ε和e在文学语言里没有发展为独立的音位（Ceвоpтян，1955，24）。

在土库曼语里产生了新的对立ε—ä：，然而比较早期e：，大概经历了ei
 这个阶段之后形成i：（e：l＞i：l“国家，人民”，ge：[image: img]
 ＞gi：[image: img]
 “晚，很迟”）。e这个阶段仍然持续存在于乌兹别克语霍瑞兹姆诸土语中：e：r“早，清早”（～土库曼语i：r）（Ф.Aбдуллаев，1961，42），以及存在于土库曼语诸方言中（e：r“早，清早”，e：l“国家”，be：l“腰部”，ge：[image: img]
 “晚，很迟”）（Aмaнсарыев，1970，131—132）。

对阿塞拜疆语里长的和短的e（ε-e：）对立现象也做过仔细考察，但这种对立已不是音量上的（ä-e：），而是作为音质上的对立（äl“手”el“国家”；阿塞拜疆语er“早，清早”，bel“腰部”，ge [image: img]
 “晚，很迟”（～土库曼语i：r，bi：l，gi[image: img]
 ）。

此外，在阿塞拜疆语里（土耳其语也如此）还发生过ä＞与j邻接的e（这一现象早在古代语言中就已发现），同时，在个别情况下也出现过后续的i的同化影响（ä＞e）：阿塞拜疆语jet-“走到”，jer“土地”，试比较婆罗米文材料jetirü“到”，jer“土地”，阿塞拜疆语ešik“门”，土库曼语i：šik“门”，[3]
 但阿塞拜疆语dämir“铁”（土库曼语demir）、gämi“海船”，其中并未见有i的影响。

在雅库特语里ε和e：的音质和音量的对立已经更替为ε-[image: img]
 [4]
 的对立，也就是相对短的元音——二合元音：än“你”—[image: img]
 “宽度”。此外，这里还发生过方言的变体变化i～e（is-～es-“步履艰难地行走”，ilt-～elt-“引、领”，ili：～eli：“手”）和ä，e＞在j（j＞[image: img]
 з＞[image: img]
 ＞s）影响下的i：sir“土地”，sir-“拒绝”，sit-“赶、追赶”，以及后续音节的i：tirit-t“出汗”（＜*tär“汗”），tiri：“皮肤、皮革”（＜*tärir），diriŋ“深的”（＜*dä-riŋ），timir“铁”（＜*tämir）。

楚瓦什语的ε是个新的元音，是鞑靼语借词里ä的替代物，作为词缀元音系统子系统内宽元音的前移变体出现的。

共同突厥语的音位e（ε和[image: img]
 ）在楚瓦什语里对应于a和i。由于在元音的宽变体的位置上出现a是可能的，即ε＞ä＞a，[5]
 而i通常出现在窄元音[image: img]
 （[image: img]
 ：）或二合元音的位置，因此可认为楚瓦什语最确切地反映了ä（ä：）和e （ë：？）古老的音质上的对立（参见Doerfer，1971，241）。楚瓦什语里所有出现a的场合，在共同突厥语早期阶段都应当曾经是ä（或ä：），而楚瓦什语出现i的场合，早期共同突厥语则是e（e：）。

在这方面其他突厥语里的ä和e的对立应当认为已不再存在，而这些元音的各种不同的反映形式则应当作为音量对立的遗迹来解释，也就是：

阿塞拜疆语ä＜ä，e；很多场合的e＜ä：，e：

土库曼语e＜ä，e；i：＜ä：，e：；

雅库特语ä＜ä，e；ie＜ä：，e：（Doerfer，1971，241）；等等。

就楚瓦什语例证进行的分析表明，来源于共同突厥语e：和ä的ä，以及来源于某些借用词语里ä的ä在楚瓦什语里都反映为形式a：

1）土库曼语gi：č“晚，很迟”（g[image: img]
 ：[image: img]
 ），土耳其语[image: img]
 ，阿塞拜疆语g'e [image: img]
 ，雅库特语[image: img]
 ～楚瓦什语kas’；土库曼语ber-“给”，土耳其语方言的be：r-，雅库特语[image: img]
 -～楚瓦什语par-；土库曼语i：ŋ“宽度”，雅库特语[image: img]
 ，阿塞拜疆语en～楚瓦什语an；土库曼语i：n-“下去”，阿塞拜疆语en-～楚瓦什语an-；[6]


2）土库曼语ek-“播种”，阿塞拜疆语äk-～楚瓦什语ak-（试比较匈牙利语eke“犁”＜布加尔语）；土库曼语θeθ“嗓音”，阿塞拜疆语säs～楚瓦什语[image: img]
 ；

3）土耳其语eš-“马的小跑”～楚瓦什语aš-（即e-＞ä-＞a-也出现在较晚期的借词里）。

楚瓦什语单音节词干里的i反映的是共同突厥语里这个位置上的e及e＜ä，其中也包括早期和晚期的借用词：

1）土库曼语eδ-，阿塞拜疆语äz-，鞑靼语iz-～楚瓦什语ir-“揉软，揉和，挤压”；阿塞拜疆语jet-“走到，达到”，土库曼语jet-，图瓦语[image: img]
 -，鞑靼语зit-，巴什基尔语jët-～楚瓦什语s'ʃt-；阿塞拜疆语g'äl-“来”，土库曼语gel-图瓦语、雅库特语kel-，鞑靼语kil-～楚瓦什语kil-；

2）阿塞拜疆语sez-“感觉”，鞑靼语siz-，巴什基尔语hiδ-楚瓦什语sis-（＜鞑靼语）；土库曼语em“药”，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im～楚瓦什语im（＜鞑靼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图瓦语ep“益处”，巴什基尔语ip（塔塔尔语iplӛ）～楚瓦什语ip“利益，好处”（＜塔塔尔语）。

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即共同突厥语的e＜ä（与j邻接的）在楚瓦什语里生成ӛ：土库曼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jer“土地”，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er，图瓦语čer，鞑靼语[image: img]
 ir，雅库特语sir，巴什基尔语jӛr～楚瓦什语s'ӛr“土地”；土耳其语jen-，土库曼语jeŋ-，吉尔吉斯语зeŋ-鞑靼语зiŋ-，哈卡斯语čiŋ-，巴什基尔语jӛŋ-“战胜”～楚瓦什语s'ӛn-。

楚瓦什语许多词里的元音i还可以对应于共同突厥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i：，雅库特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bä：š“五”，雅库特语[image: img]
 ，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beš，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š～楚瓦什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雅库特语bi：l“腰部”，阿塞拜疆语、吉尔吉斯语bel，鞑靼语bil，哈卡斯语pil～楚瓦什语pilӛ k；土库曼语i：r“早，清早”，阿塞拜疆语er～楚瓦什语ir。

根据焦费尔（Γ.Дëpсрер）的看法，最后面的例词可以形象地说明楚瓦什语i起源于共同突厥语e的情况，因为我们在马利语里见到的er“早晨”、“早，清早”这个词就是从楚瓦什语借用的（还可参见Räsänen，1920，99）。马利语e在这里代表的是比较早期的发展阶段［在山区方言里e＞i（Гpyзoв，1964，第87、88、92页）］。

马利语的这类突厥语词，如el“国家”（～？楚瓦什语jal），en“正是”，ertäš“来”，pelcän“苦苣菜”，teŋӛz“海”，terӛs“牲口粪”，terke“盘子”，keremet“恶魔”，seŋäš“战胜，获胜”，s'erӛp“艰难的，沉重的”等表明，发生e＞i窄化的词，与其说是古楚瓦什语词，毋宁说是伏尔加流域突厥语言共同的财富，因为它们有某一同样的来源。

在伊朗化类型的乌兹别克方言里则表现的是e（窄的）和œ（元音e很宽的变体）。

维吾尔语里虽然可以看到所谓的i-元音变化，但仍然有次生的，在后接i影响下由ä和a：产生的宽ä和e（e和ë）。

在叶尼塞鲁尼文献的语言里大概也可以发现e的闭音变体和开音变体（[image: img]
 和ε），因为e是以特别的书写符号表达的（V.Тhomsen，1916，9）。这两个变体的差异也在婆罗米文书写的文献里表现出来（Gabain，1974，45）。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婆罗米文—阿塞拜疆语并行词：ket-“离开”～g'et（土库曼语gider“他将离开”），keŋ“宽的”～g'en（土库曼语gi：ŋ），ber-“给”～υеr-（雅库特语[image: img]
 -），beš“五”～beš（雅库特语[image: img]
 ），el“部落，部族”～el（土库曼语i：l），这些词汇证实部分阿塞拜疆语词里的e反映着原始突厥语一个元音的音质。

位于j之前和之后的e（作为[image: img]
 的变体）可以在土耳其语的方言、阿塞拜疆语、婆罗米文材料、雅库特语等语言中见到。试比较：婆罗米文材料jel“风”～阿塞拜疆语jel；婆罗米文材料jer“土地”～阿塞拜疆语jer～雅库特语sir；阿塞拜疆语jet-“达到”～雅库特语sit-；阿塞拜疆语jerik“孕妇的挑剔”～雅库特语sir-“认为不行，不接受”；等等。

在雅库特语里这个[image: img]
 （短的）已经缩窄为i（sir，sit-）。

由于组合和位置变体的变化类型[image: img]
 ～ε～e和e～i，a，进而还有[image: img]
 ～ε～[image: img]
 ～i，是许多现代突厥语言和方言典型的变体变化类型，因此可以设想它也是这些语言和方言较早期的变体变化类型。此外，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突厥语言元音系统的特征还反映着大量的方言混合现象，对此也不应忽视；试比较：楚瓦什语、哈卡斯语及西伯利亚一些鞑靼方言的元音系统。这两种因素就使得对应关系上出现一些不规则现象（也包括合乎规范语言标准的对应关系），例如：土库曼文学语言[image: img]
 “五”，方言[image: img]
 š，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be[image: img]
 š）～楚瓦什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image: img]
 ：r“男人”，阿塞拜疆语är，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ir～楚瓦什语ar（据楚瓦什语和阿塞拜疆语的形式可构拟原型为*[image: img]
 ）；土库曼语[image: img]
 ：δ“铁的”，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库梅克语bez～楚瓦什语par（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据楚瓦什语的形式可构拟原型为*[image: img]
 ）；土库曼语[image: img]
 -“折断”，土耳其语get-（gedik），吉尔吉斯语ket-，鞑靼语kit-～楚瓦什语kat-（据土耳其语和楚瓦什语的形式可构拟原型为* ka：t-）。所以，土库曼语ä：与共同突厥语的[image: img]
 和[image: img]
 ：是对应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楚瓦什—共同突厥语的对应关系：楚瓦什语alək“大门，门”（*[image: img]
 ），试比较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ešik（这里的[image: img]
 受后接i影响的e？），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哈卡斯语的方言[image: img]
 ，哈卡斯语[image: img]
 ；但土库曼语i：šik（＜*e：šik）；楚瓦什语at-“做”（＜*[image: img]
 -）（试比较土库曼语eder“他做”，这里d＜位于原生长元音之后的t），但阿塞拜疆语et-表明词的原型是*e：t-；楚瓦什语ilt-“听”（＜*elit-），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土耳其语išit-（e＞在i影响下的i），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雅库特语ihit-；楚瓦什语i、阿塞拜疆语e表明共同突厥语是*e。

于是，古代的音质对立ä—e反映在楚瓦什语系统里则是a＜ä和i＜e。在这个楚瓦什语系统里仅能见到音量对立的一些痕迹[image: img]
 ：＞i，试对照[image: img]
 “五”。而更为常见的是作为ä反映出来的长元音e：和短元音a：kas'“晚上”（＜*kä：[image: img]
 ＜*[image: img]
 ）；ak-“播种”（＜[image: img]
 -）。

共同突厥语整体上的情况由于后来发生的方言混合和出现元音[image: img]
 ，e，i位置一组合变体的变化而被搞得混乱不清了。

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语言材料对于揭示e音列的古代音量对立最为可靠：土库曼语的i：＜[image: img]
 ：通常都对应于雅库特语二合元音[image: img]
 ，例如：土库曼语gi：č“晚，迟”～雅库特语[image: img]
 “晚上”，gi：ŋ“宽的”～[image: img]
 （但käŋä-“变宽”），i：n“宽度”～[image: img]
 （但？[image: img]
 -“分布宽广”），i：t-“牵着缰绳”～[image: img]
 -“拉着手、缰绳或绳索”（但[image: img]
 ：～[image: img]
 “牵着短绳给盲人带路”）。

这一对应关系的规律性似乎遭到下列一类词的破坏，例如：土库曼语bi：l“腰部”～雅库特语bi：l（但不是[image: img]
 ），[image: img]
 （但不是[image: img]
 š）“五”～[image: img]
 （但不是[image: img]
 “第五”）。

[image: img]
 ～i：的元音交替可能是楚瓦什语里产生的现象，试再比较雅库特语i：t-“给猎枪装弹药”～？土库曼语et-“做”（＜*e：t-，而eder“他做，他将做”一词里的d也可以说明这点）；雅库特语ti：l“放到别人的母畜那里（吃奶）的牛犊或马驹”～吉尔吉斯语tel。

至于土库曼语[image: img]
 ～雅库特语[image: img]
 的对应关系，那么众所周知，语音特点在本质上往往是数量性的，因其在话语中发挥的作用而定，例如辅音在强调发音下的延长等。而土库曼语的方言里还有[image: img]
 š，[image: img]
 š这样的语音变体也是众所周知的。楚瓦什语[image: img]
 和布加尔语*bielim大概也可以证明在be：l～[image: img]
 一词里[image: img]
 的音长和闭音性质。

因此，根据上面所分析的材料能够十分可靠地证明在原始突厥语里确实存在过短[image: img]
 和长e：，并且在原始语的晚期阶段和现代突厥语言迄今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image: img]
 （ε，e）确实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中发生过组合变体变化。

“原生的”长元音

通常称作“原生”长元音的是指不能用某个语音组合所发生转换（例如连续）的结果作为形成的原因予以解释的那些长元音（Исгтя，1955，Ⅰ，192）。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元音系统属于长元音（“原生的”）和短元音表现出明显对立的元音系统。同时，这些系统里的结构关系由于夹杂有雅库特系统的次生长元音、土库曼语奥古兹系统覆盖在古来的伊朗系统上并同其他突厥语言系统尤其是给普恰克诸语言发生互相影响，以及大量波斯和阿拉伯借词所呈现的子系统的存在，所有这些都使结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所以，没有一个系统到现在还仍然是“纯而又纯”的。“原生长元音、短元音”系统在乌兹别克语的奥古兹土语[7]
 和土耳其语的方言中也仅保存了一部分。

古代的短元音和长元音的对立可能曾是区域性的现象。[8]
 于此有利的是这种对立是在具有奥古兹语特征的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中得到透彻考察的。这些语言，比较准确地说法是方言——这些语言的祖先，第一，它们还在相当早期就已脱离其余的突厥方言群而独立出来；第二，它们开始与之发生相互影响的语言都具有“维护”奥古兹语长短元音对立而不使之中断的元音系统。

这种对立的遗迹也保存在现今没有“原生”长元音与短元音对立的突厥语言里，保存在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加告兹语里是由于这些语言也具有奥古兹语言“别的”特征，同时保存在楚瓦什语里则因为奥古兹语言的某些特点也是楚瓦什语固有的。在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和加告兹语里可以见到塞辅音位于“原生”长元音（对应于短元音）之后时的一种特殊的分布方式（Pясянен，1955，59，128，129；Покровская，1964，65）。

在楚瓦什语里“原生”长元音已转换成二合元音，并因这些二合元音而又导致了词首辅音的特殊发展变化。积淀在芬兰—乌戈尔系统上的楚瓦什语原来的系统后来向给普恰克类型的系统融合，结果“原生”长元音和短元音“自古以来的”对立被磨灭了。

“原生”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可能是以经过改变的面貌而保存在图瓦语和卡拉加斯语的，但就是在这两种语言里，突厥语系统也含有异类语言结构的内在因素。

在给普恰克诸语言以及带有给普恰克特征的方言里已经失去“原生”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过这种对立。现在这些语言的元音系统建立在相对长的（=短的）和相对短的（=超短的）元音对立的基础上。

在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和哈卡斯语里形成的是次生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

虽然乌兹别克语的诸土语发生过混合和互相影响，但仍可分为三个基本系统进行考察，即：奥古兹系统、给普恰克系统以及作为乌兹别克语和塔吉克语双语现象通行结果的六元音系统（Поливанов，1933，10—31）。所有这三种系统又因其构成成分的差异而各有若干变体。现代维吾尔语里也没有保留长短元音的对立。在转入探讨“原生”长元音的起源问题，它们出现的时间先后和其后的发展等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对若干语言的元音系统分别进行评述。

土库曼语

现代土库曼文学语言里有两套元音：

短元音——a　y　e　i　o　ö　u　ü

长元音——a：y：ä：i：o：ö：u：ü：

语音窄的长元音u：，ü：，y：，i：都是二合元音［根据A.П.Пoцɥелуевский的见解，复合元音（1975，42—43）］。宽的长元音语音上较窄于对应的短元音o在现代土库曼语里i：已经同比较早期的i：和[image: img]
 ：相一致，这并不是偶然的，例如：土库曼语gi：r-“他进来”～雅库特语ki：r-；土库曼语gi：ŋ“宽的”～雅库特语[image: img]
 。

i：和i：＜[image: img]
 ：的一致破坏了土库曼元音系统中半开非唇音列元音的对称，并从而导致出现新的对立ä：—e。

在词根词里长元音保存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土库曼语中长元音逐渐消失的趋势可能是诸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纯语言因素，也有语言之外因素。

属于前者的原因是长元音在词根词里的功能负荷量相对较低，因而词的同音性在上下文中被消除掉，同时每个词根词都固有其动词或静词范畴属性，这种范畴属性也可以轻易地把词的同音现象消解掉。例如，根据上下文可以区别at“马”和a：t“名字”，而词的范畴属性和上下文可以区别开a：t“名字”和at-“抛掷”。[9]
 因此，长短元音对立的保持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遗留下来的，虽然在各个土语里元音都有发生变体变化的能力。

外部因素是系统的互相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强化每一具体成对元音的对立，也可以解消它们的对立。例如，在奥古兹类型[10]
 的伊朗化方言里长元音a：＞[image: img]
 °：就保存得比较好，看来是得到了伊朗语言系统的维护。

即使是下列例词也可以证明土库曼诸方言里长音特征的不稳固性：土库曼文学语言[image: img]
 ：n-“逐渐熄灭”～斯塔夫罗波方言[image: img]
 ：n-；toj“庆祝”～萨雷克方言、斯塔夫罗波尔方言to：j“婚礼，酒宴”；ba：š[image: img]
 “五”～萨雷克方言[image: img]
 š；a：δ“少”～诺胡尔土语az；o：j“洼地，凹处”～格奥克连方言oj；[image: img]
 ö：j“蜘蛛”～格奥克连方言[image: img]
 ；[image: img]
 -“下去，坐下”～格奥克连方言qo：n-。

原生长元音也可以在派生词里消失：土库曼文学语言a：j“月”，但ajla-“使旋转”；[image: img]
 ：l-“分割”——格奥克连方言bölek“一片；单独的”；[image: img]
 “虫，卑微者”——萨雷克方言qu[image: img]
 ；等等。

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一些词里“原生”长元音的不稳定性大概也造成了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一些词位出现不一致的现象。音长的缩短过程可能还在古奥古兹方言的共同性瓦解之前就已开始了。

雅库特语

现代雅库特语的基本元音系统有：

短元音——a　ä　y　i　u　ü　o　ö

长元音——ä：y：i：u：ü：

二合元音——[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二合元音有两种来源：[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起源于长元音e：，o：，ö：以及语音组合äɼ，oɼ，öɼ等；[image: img]
 ?则是aɼ，aɼu等发生转换的结果。

[image: img]


[image: img]


在带有“原生”长元音的某些词根词所派生的词里可以见到长音消失成二合元音（在原来的元音位置所形成的）被短元音所取代的现象；也可以遇见带短元音的和带长元音的二重形式：ba：j“富有的”（但baj-“发财，致富”）；mal//map：l“家具什物，财产东西”；sy：l//syl-“爬行”；su：rt//surt“游牧营地”；[image: img]
 “五”——[image: img]
 “第五”；[image: img]
 -“充满”——tolor-“使充满”；[image: img]
 -“砍、削”，[image: img]
 -（sŭor-的共同相互形式）；[image: img]
 “十”，[image: img]
 nus//onus“第十”，[image: img]
 “十个”。

在附加词缀的情况下长元音的缩短并不全然如此：[image: img]
 “火”——otun-“生火，点燃火”；[image: img]
 “四”——[image: img]
 “第四”；[image: img]
 “蓝色的”——köɼör-“变绿”；uhuq“尖端，边缘”（＜*u：s“末端”，试对照土库曼语u：[image: img]
 ）；u：s“工匠”——uhan-“是铁匠，干铁匠，是手艺人”；[image: img]
 ：s“力量”——[image: img]
 -“逼迫，强令；成为有力的”；但mu：s“冰”——mu：hur-“结上冰”；qy：s“变红”——qy：hyr-“生气，发怒”。

米沙尔方言

众所周知，博林格曾将雅库特语材料同他从下奇罗德米沙尔人那里得到的例词做过比较（Böhtlingk，1851，134—135）。但是米沙尔方言的长元音，正像我们见到的那样，具有另外的起源。

米沙尔方言元音系统的唇元音子系统包括u，[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同鞑靼文学语言的系统里一样；此外，还有变体u，[image: img]
 （由原先共同突厥语的o，[image: img]
 发展而来），但鞑靼学家把这两个变体看做准二合元音，并记作[image: img]
 °，[image: img]
 （MTД，1955，95，99；1962，24—25，134；1974，32）。元音i＜e也具有准二合元音的性质。

所以，在米沙尔方言的土语里唇元音子系统在u和ü方面较之鞑靼语本身似乎向前发展了一步，而在o，[image: img]
 方面则停留在中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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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or-“挤，压”～鞑靼语ur-，米沙尔方言[image: img]
 ，楚瓦什语vyr-；ör-“编，结”～鞑靼语ür，米沙尔方言[image: img]
 ，楚瓦什语v[image: img]
 ren“绳子”。

加告兹语

加告兹语里只有少数词还保留有“原生”长元音。有时从后置辅音的演化可以证明音长的消失：ad“名字”。有些词有方言的变体：to：z//toz“灰尘”，boz//bo：z“灰色的”，a：rt//ard“后部”，az//a：z“少”（Γpmg，1973，32—33）。长元音也可以在下列一些词里见到：a：č“饥饿的”，qa：z“鹅”，qa：r“雪”，sa：z“芦苇”，qo：r“热，烧红的炭”，sü：n-“熄灭，渐熄”。

奥古兹诸方言和奥古兹化（混合的）方言及中亚土语

H.A.巴斯卡柯夫已经在土库曼—卡拉卡尔帕克诸土语里记录到“原生的”长元音：i：l-“挂上”，ä：r“丈夫”，ja：n“肋，侧”，ja：š（lyq）“青春”。

“原生”长元音也可以在卡拉卡尔帕克语的吐图尔特库尔土语里见到：a：q“白的”，a：r“渔网”，o：t“火”，ö：t“胆汁”，e：r“早，清早”，ki：r“内衣”，gö：r“坟墓”（借词）。

在乌兹别克地区的三个小村里曾经记录下一些“原生”长元音（Поливанов，1929，529个词；Юдaxин，1957）：伊坎土语a：d“名字”～克布拉克土语a：t//a：d～曼肯特土语a：t；a：j“月亮”，a：q“白色的”，ba：j“富人”，伊坎土语a：s“饥饿的”～克布拉克土语a：č//a：[image: img]
 ～曼肯特土语a：ž//a：š；伊坎土语ba：r“吃”，γa：z“鹅”，ja：z“夏天”，qa：n“血”sa：n“数目”，ta：š“石头”；伊坎土语o：d“火”～克布拉克土语o：t//o：d～曼肯特土语o：t；伊坎土语o：n“十”，jo：q“没有”，jo：l“道路”，to：n“长袍”，kö：k“蓝色的”，u：з“尖端”，u：n“面粉”，tu：z“盐”；伊坎土语tu：t“桑树”～曼肯特土语tu：t；伊坎土语tu：š“萝”，伊坎土语qy：z“女儿”～克布拉克土语qy：z；克布拉克土语qy：n“刀鞘”。

花喇子模一些土库曼化土语里的长元音是E.Д.Поливанов记录的，例如：乌兹别克语希瓦方言a：d“名字”，o：t“火”，ja：z“夏天”。

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长音一般都是同土库曼语的长元音相一致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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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鸟巢”、i：s“气味”和u：n“面粉”等词里的长元音都是次生的长元音。

在哈萨克语的乌兹别克土语里记录的带原生长元音的词有：tu：zdaq“饭桌上的盐瓶”，sa：z-“疲倦，挨饿”，u：l“基础”。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jo：q“黏附在公具上的东西”，这是卡什卡达里亚州乌兹别克人使用的一个词（[image: img]
 ΧШЛ，1971，135）。

阿塞拜疆诸方言

研究人员确定的阿塞拜疆方言的“原生”长元音主要存在于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里，这些长元音大概都不是词源意义上的长元音，而是位置意义上的长元音（参见Ширелидев，1967，24）。至于在单音节词根词干里，则“原生”长元音是极为少见的。根据B.Γ.德然吉谢（1965）的记录，在阿塞拜疆语德马尼西土语里有kö：l“湖”，čö：l“田野”，dö：rt“四”，ga：x“干果”等。

西南安纳托利亚诸方言

科尔克玛斯列举出51个带长元音的词（词形），其中18个在其他突厥语里有对应词（Korkmaz，1956）。有32个词看来还需要单独予以解释，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上下文（这些词是列在表格里的）而很难实现。有16个ja：z-，gä：š-一类的单音节动词词干，可能是言语变体，科尔克玛斯把它们排除在所列举的形式之外（请对照科尔克玛斯引自Γ.Яppинг的副动词ja：zyp）。安纳托利亚方言带长元音的言语变体已经收入H.A.巴斯卡科夫的库曼丁方言词汇表。

5个单音节静词词干，在其中的2个静词（代词bä：n，sä：n）词干里元音的长音，正如科尔克玛斯注意到的，是不规律的；其余3个词——ü：s[12]
 “三”，gü：n“日子”和ä：υ“家”——似乎在其他突厥语里并没有带长元音的对应词。

ä：υ一词里的长音或许来之于ä：υi“他的家”，试对照哈卡斯语的类似情况。

伊朗和阿富汗的突厥方言[13]


非常遗憾，人们有关这些方言的材料是不足的。在T.科瓦尔斯基著作中关于埃纳鲁方言列有带“原生”长元音的例词，其所带的“原生”长元音是a：，e：和u：（Kowalski，1937）。同时，带长元音a：的例词则有明显的优势，这大概是因为a：已经同波斯语圆唇化的a°一致了，而a°就包括在伊朗语相对长元音的子系统里。

带原生元音的单音节词（词根词）：υа：r“（他）有”，ga：t-“留下”（但a：tly“骑马者”），sa：γ-“挤奶”，al//a：l-“舒”，ja：γ“油”，ja：n“地方”，ja：z-“写”，ja：n-（ja：ndyr-“使翻转”），ba：l“蜜”，ba：š“头”，ba：γla-，ča：l-“演奏乐器”，be：r“给”（以及υе：r-uer），du：r“盐”。

在卡什凯方言里记下6个元音：a：，i：，o：，u：，ö：，[image: img]
 “原生”长元音是在[image: img]
 “月”，[image: img]
 ：š“眉毛”，xo：n“可汗”，di：š“牙”等词里记录到的。

Л.李盖提在其著作中写道：阿弗沙尔语里有丰富的长元音，他指出这是由于受伊朗语的影响所致（Ligeti，1957，126）。[14]
 往往以唇化的长元音[image: img]
 （伊朗语类型）作为突厥语长元音和短元音的替代物而出现。正如李盖提所提出的，个别一些词里的长元音在日常用语中可以同半长元音，有时甚至是同短元音发生交替。李盖提的意见对于阐释哈拉吉诸土语的语言材料非常重要。

哈拉吉方言里无疑还保存着“原生”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但Г.焦费尔认为这里是三重对立，认为哈拉吉方言元音系统“长元音—半长元音—短元音”是最古的元音系统，接近于原始语的元音系统（Doerfer，1971，260）。[15]


哈拉吉方言长元音（准确说是超长元音）通常与雅库特语和土库曼语里的长元音和二合元音相对应、半长元音与短元音相对应、短元音则还与短元音相对应。下面将分析一些对应于哈拉吉方言半长元音的雅库特语和土库曼语材料，因为对这些材料的解释人们产生强烈的怀疑。

在我们选出的26个哈拉吉方言单音节带“半长”元音的词根里，其中17个在雅库特—土库曼语里有带短元音的对应现象，8个只在土库曼语里有带短元音的对应现象，还有1个在两种语里我们都没有发现其对应现象。

哈拉吉方言kö：n'-“燃烧”，根据雅库特语kö：j-，kö：jün-“发酵”推想，保持有“原生”长元音。

哈拉吉方言y：t“狗”，大概源自*jyt或*yjt，试比较阿尔泰语ijt，乌兹别克语方言[image: img]
 ，卡拉卡尔帕克语ӛjt，诺盖语ijt，维吾尔语išt，楚瓦什语[image: img]
 ，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这也就是说似乎并不含有原生长元音。

哈拉吉方言a：š“莱温”一词，其图瓦语的对应词则有所谓的咽音化元音：图瓦语ah
 š—čem“公物”，托法拉尔语aš，但是托法拉尔语aš一词的尾音是作为弱辅音出现的，而З.Б.穆哈麦多娃引用的a：š则是从土库曼语的萨雷克方言来的。

哈拉吉方言ja：t-“躺着”，kä：č-“走过去”，ba：š“头”，kä：s-“割，切”分别对应于托法拉尔语的[image: img]
 -，[image: img]
 š-，[image: img]
 š，[image: img]
 -，也就是说对应于具有“咽音化”元音和强词尾辅音的词。

哈拉吉方言su：b“水”，jä：l“风”，sy：d-“撒尿”等词可能还保持着原生长元音，试比较：楚瓦什语šyυ“水”（＜*siuβ），雅库特语u：；楚瓦什语s'il“风”（＜*[image: img]
 e：l＞*je：l），匈牙利语szél[16]
 一词可能也是从这里产生的；楚瓦什语šər-“撒尿”（＜*sy：δ-）。

哈拉吉方言û：č“三”在其他突厥语中分别对应于：土库曼语ü：č，雅库特语ü：š，西部裕固语υуš，ü'š，üš，楚瓦什语υis'，土耳其语方言ü：š。

所以，哈拉吉方言的“半长”元音（=平调的元音）可以同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长元音和短元音相对应，可以同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的咽音化元音和纯正的元音相对应。

哈拉吉方言y：t“狗”～土库曼语it，雅库特语yt，维吾尔语išt，楚瓦什语[image: img]
 ，拉法拉尔语yh
 t；

哈拉吉方言a：š“菜汤”～土库曼语方言a：š，雅库特语as，图瓦语[image: img]
 š，托法拉尔语aš，西部裕固语a's，as；

哈拉吉方言ba：š“头”～土库曼语baš，雅库特语bas，图瓦语、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š，西部裕固语p'aš，paš；

哈拉吉方言ü：č“三”～土库曼语[image: img]
 ，雅库特语üs，楚瓦什语[image: img]
 ’ӛ，托法拉尔语uš，图瓦语üš，西部裕固语ü’č，üš，υуš。

可能哈拉吉方言是以改变了的面貌反映着元音以下几种对立。

长元音（具有动调的）：[image: img]
 “名字”；

长元音（具有平调的）：[image: img]
 “三”；

长元音（具有间歇调的）：[image: img]
 “头”；

短元音（具有间歇调的）：ah
 t“马”。

在土库曼语、雅库特语、托法拉尔语、图瓦语、西部裕固语里元音的对立改变为二元的——长的/短的，或纯正的/咽音化的，试比较：土库曼语a：t“名字”——at“马”；托法拉尔语at“名字”——ah
 t“马”；土库曼语baš“头”——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š；土库曼语üč“三”——托法拉尔语uš；哈拉吉方言ât“名字”，[image: img]
 “头”，[image: img]
 “三”，at“马”；西部裕固语at“名字”，pa'š，paš，p‘aš，υaš“头”，üš，vyš，ü’c，υuš“三”，a’t，hat，[image: img]
 “马”。

在带有所谓半窄元音e，ö，o的哈拉吉方言的词里，还应当注意可能显示出的二合元音化和非唇化趋势，因为已经在许多突厥语言和方言里观察到这种发展趋势。例如，从所述的哈拉吉方言kö：z“眼睛”、jä：l“风”（语音变体是[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两词的长元音可以看到元音ö和[image: img]
 表现出介于低—央元音和高—央元音之间的过渡性质。例如语音[image: img]
 就近似于[image: img]
 因此，似乎存在着ö的变窄及其非唇化的现象，而这种非唇化大概又是经历了üö
 ＞[image: img]
 ＞[image: img]
 的阶段完成的。

托法拉尔（卡拉加斯）语

M.卡斯特连曾经在卡拉加斯语的一些单音节词里记录到一些“原生”长元音，例如：ajš“饥饿的”，ajš-“饥饿”，bajš“创伤”，bejš“五”，ejš“朋友”，ejš“烟”，tajš“石头”，töjš“胸”，tüjš“梦”，üjš“三”等（Castren，1857，2）。

B.И.拉沙金写道：托法拉尔语的长元音都是次生的（1971，32）。而关于托法拉尔语的“原生”长元音，Н.л狄连柯夫也一字没有提及（1963）。

M.卡斯特连所记的例词在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里都有带“原生”长元音的对应词。可能，单音节词词尾塞音的分布也是业已消失的原生长元音的反映：位于“原生”长辅音之后的是弱辅音，位于短元音之后的是强辅音；试比较：aš“饥饿的”，但ah
 š-“开”，[image: img]
 ^š“创伤”（雅库特语ba：s），但[image: img]
 “头”。

在这方面托法拉尔语的材料可以用来间接说明突厥语词里以往曾有过长元音（词来弱塞音或弱š是已经消失长元音的标志）。例如：heš“箭袋”（《突厥语大辞典》[image: img]
 ），hs'ut“由于天气恶劣而受苦”（《突厥语大辞典》[image: img]
 ），[image: img]
 “浆果”（《突厥语大辞典》[image: img]
 ），[image: img]
 “朋友，同伴”（《突厥语大辞典》[image: img]
 ）。

阿尔泰语的库曼丁方言、哈卡斯诸方言

在H.A.巴斯卡科夫刊布的库曼丁方言话语材料及其注释词表中记有一些带长元音的词，并且这些长元音都是不能归入所谓次生的长元音之列的（1972）。

在这些词里可以把单音节并且在其他突厥语里有与之对应的词列出如下：

[image: img]


[image: img]


第二组是单音节的动词词干，在这种动词词干中长元音出现于附加成分的窄的短元音之前，如tö：rip一词的tö：r“集中之后，收集之后”，tü：žip一词的tü：š“下来时”。

这种来源的长元音也可以在库曼丁方言的双音节词里见到：qo：ry-“保护”，sa：ry“黄色的”，mö：ri“狼”，a：ry“蜜蜂”，ča：rym“一半”，to：byq“膝盖”，qu：lyn“马驹”，o：ryn“地方”，sa：ryn“歌曲”，a：рys“神甫，司祭”。许多这样的词也以带短元音的变体形式出现。

在哈卡斯诸方言带有窄元音第二音节的派生词干里，词根元音（主要是宽元音）延长的现象非常普遍（见Боргояков，1966），试再对照楚雷姆—突厥语材料；这种词根元音延长现象是阿塞拜疆方言学家M.什拉里耶夫、M.伊斯玛莫夫、A.古谢诺夫、B.Γ.德让给塞以及其他等人记录到的（sa：ry“黄色的”，ja：zy“草原”，qa：ry“老太婆”，da：ry“黍”），Л.А.鲍克洛夫斯卡娅（1964，37）记的是加告兹语（qa：ly“妇女”，ča：ly“灌木”，试比较乌兹别克方言ča：ly“用树枝做的阻塞物”），M.梁桑宁则记的是一系列突厥语和方言的材料（1955，58—59）。

楚雷姆—突厥语

A.П.杜尔松指出楚雷姆—突厥语里（1973，100个词）保持有原生长元音，他是从这样一些词里记到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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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o[image: img]
 “手掌”，a∶r“沉重地”二词都含有次生长元音：o[image: img]
 ＜*[image: img]
 ，a∶r＜*aryr，并参见Р.М.Бирюкович：o[image: img]
 “手掌”，a∶r“沉重地”，qu∶“天鹅”＜qoγu，quγu，ü∶s“楚雷姆”～[image: img]
 ，[image: img]
 “河”。



A.П.杜尔松写道：通常原生长元音都保存在物主形式之内：jo：lum“我的道路”，jä：rim“我的土地”，su：γum“我的水”，to：jum“我的宴会”，a：jum“我的月份”，o：γum“我的子弹”，qa：zum“我的鹅”，a：dym“我的名字”，qa：bym“我的盒子”。

继A.П.杜尔松之后，P.M.比纽科维奇又进行了考察，并补充了下面一些词（1973，108—111；1975，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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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比纽科维奇还把这些词区分为带原生长元音的（ö：t，ö：č等）、带半长元音的（čo•q，čo•l，qa•l-等）以及在附接语法形素，特别是附接领属词缀时恢复其原生长元音的词（qa：zum“我的鹅”，e：rim“我的丈夫”等）。[17]
 在第一组里也还有一些需要予以补充说明的例词：ti：-“说”（i：处于开音节），küörk“铁匠炉风匣”＜[image: img]
 （土库曼语kö：rk），也就是说实质上是双音节词干，k’e：r“老的，旧的”，可能来源于keri。P.M.比纽科维奇还列举了一类附接于领属词缀而其词根元音音量不变的词：tün“夜”，[image: img]
 “冬季”，til“舌”，qys“女儿”，süt“牛奶”，[image: img]
 “三”，[image: img]
 “力量”，tiš“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带窄元音的词）。

两位作者都是面对所收集的全部材料做出解释，曾考虑过这样几个因素：（1）哈拉吉语中元音音量有三重性，即二合长元音、均匀长音和短音；（2）图瓦语中存在“咽音化”元音（音响上是半长的）和纯元音。

如果把楚雷姆—突厥语材料同哈拉吉语、土库曼语、雅库特语、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的例词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楚雷姆—突厥语的长元音中有一些是同哈拉吉语的原生二合长元音、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长元音、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的纯元音（例如：a：t“名字”，o：t“火”）、哈拉吉语的单纯的长元音和短元音、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短元音、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的咽音化元音（例如：pa：š“头”，o：q“箭”，a：t“马”，o：t“草”）及许多突厥语中来自音组aγy和awy的次生长元音（例如：楚雷姆语a：r“沉重地”，o：č“手掌”，ü：s“楚雷姆”）等相对应的。

楚雷姆语单音节词的短元音也有各种不同的对应关系，分别对应于：哈拉吉语的二合长元音，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长元音，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的纯元音（例如：süt“牛奶”，qys“女儿”，tiš“牙齿”），哈拉吉语的简单长元音，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短元音，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的纯元音（例如：[image: img]
 “三”，til“舌”），哈拉吉语、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短元音，以及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的咽音化元音（qyš“冬季”）。

因此，可以初步确定以下的对应关系：

楚雷姆语哈拉吉语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

[image: img]


楚雷姆—突厥语的长音通常都反映长音（二合元音和单音），而其短音则既反映长音（二合元音和一些单音），也反映短音。

楚雷姆—突厥语的长元音看来还需要深入进行研究。必须预先提出的是这些元音“呈现出的反应”同哈卡斯语中处于相应位置（在窄的物主词缀之前）的元音很相像；而长音则主要为词根音节的宽元音所固有的。

杜尔松和比纽科维奇所记录的楚雷姆—突厥语长元音可能并不是共同突厥语“原生”长元音系统的直接的反映。

至于比纽科维奇提出的楚雷姆—楚瓦什语对应关系的解释，则稍嫌薄弱了些，因为现代楚瓦什语的超短元音在许多词里乃是长元音和半长元音的反映：[image: img]
 “姑娘”＜xir（＜*qyjr），υis'“三”（＜*ü[image: img]
 ）。

所以，这里大概也不能视为古代状态的直接表现。

仅有一个结论是正确的，即楚雷姆—突厥语的现代短元音也同长元音和半长元音一样既来源于长元音，也来源于短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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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瓦什语

现代楚瓦什语的元音系统以相对长元音（所谓结构完整的元音）a、e、 i、u、ü与短元音（通常称作弱化元音）ə，[image: img]
 （来源于ə、[image: img]
 、θ、[image: img]
 ）两者的相对立为基础。

最初的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是建立在原生长元音与短元音相对立的基础上，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就楚瓦什语的情况来说，可以重拟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长元音二合元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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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宽元音收缩，窄元音展宽并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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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布加尔语系统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碰上了”类似于现代米沙尔方言系统的“给普恰克”型元音系统：[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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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之相叠合。

第三阶段——这时与现代鞑靼语发生相互影响，并在词根音节出现e作为ä的替代物。在现代楚瓦什语里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阶段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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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把下列过程同长元音的二合元音化联系起来，即楚瓦什语词首的辅音d'＞[image: img]
 ＞ž＞s'的擦音化和词首q经过x＞h＞Ø之后的消失。

宽元音的收缩和窄元音的展宽以及布加尔语元音系统同给普恰克型系统的重叠都可以从下列现象中找到其表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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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阶段也都在布加尔方言的古代文献里得到反映。例如在匈牙利语的古楚瓦什语借词里就有sár“沼泽”～共同突厥语sa：z，sárga“黄色的”～共同突厥语sa：ryγ。根据A.罗纳—塔沙的观察，彼尔姆语借词反映的是楚瓦什语元音的收缩（相对于扩展）过程（Róna-Tas，1972）。在14世纪一些布加尔语的碑文中就反映有这样的情况，如υan“十”[image: img]
 ü：r“一百”hi：r“姑娘”，küυen“日子，白天”。最后一个词的写法可以理解作表达了某个给普恰克方言里的[image: img]
 ＞[image: img]
 。

近来B.格荣伯克的观点再次出现，认为楚瓦什语中kəυak这类形式是最初的形式，而“原生的”长元音则解释作次生的（Grønbech，1903，第234词）。持格荣伯克（Γрëнбеk）观点的学者认为词首添加的（准确地说是从二合元音形成的词源学上的）辅音j，υ不是长元音的反映，而是词首辅音的表现。

现今存在于给普恰克语支语言和给普恰克化方言里的词首宽元音的二合元音化就被标作是这一类的现象。

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解释下许多突厥语里，包括楚瓦什语及其近邻米沙尔方言和巴什基尔语里发生过的一些语音过程就会被疏忽过去。

楚瓦什语里三个词首添加音（υ，j，h）中使用最普遍的是υ。它在大多数词里是稳定的，仅在有些词里表现为零语音。

“元音+υ”相当于其他突厥语言的唇元音，不仅能出现在绝对词首，而且也可以出现于其他位置上，例如，楚瓦什语[image: img]
 -“舔”（[image: img]
 ala-）//[image: img]
 əυla-；turən“深的”（＜taryn）//təυrən；ut-“行走”//yυət；tüle-“支付”//təυle；巴什甚尔语tuš//təwəš“水泉”，quš//qəwəš“窝棚”，həwγan//huγan“葱”（＜soγan）。

在许多土语里单元音的二合元音化和二合元音的单音化都是现实的进程，因此把所有出现词首音υ的情况都认为是古代辅音成分的反映大概未必就是合理（参见后文《二合元音和准二合元音》及《词首添加辅音》两节）。

古代突厥诸语言中的长元音

正如A.Ф.加班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回鹘文文献里有两种写法来判断，可以设想古代突厥语（古回鹘语）可能存在过o和ö的长音：oon“十”，oot“火”，[image: img]
 “柄，把”，toon“衣服”，tooz“灰尘”，öö[image: img]
 “报仇”（Gabain，1974，46）。关于长元音u：和ü：也做了同样的说明，并列举这样一些例词，如buu“这个”，uu“梦”，küü“光荣”，süü“军队”，tüü“头发”。回鹘文和婆罗米文的材料也使A.Ф.加班认为在这些文献语言里可能存在长元音i：，例如，jiil“风”。A.Ф.加班还认为存在长元音a：也是可能的。

塔拉特•特肯在其《鄂尔浑突厥语语法》一书中指出，在鄂尔浑突厥语里有长元音a：，y：，o：，u：，e：，ö：，ü：，i：，其中的a：以及部分的o：和u：有独特的书写法，e：也是根据对书写法的研究结果恢复的，而为了构拟长的y，i，ö，ü则仅有一个标准，就是同其他语言的材料进行比较，因为y：，i：，ö：，ü：都是假定的（Tekin，1968，54—55）。

A.H.科诺诺夫在其《7—9世纪突厥鲁尼文文献语法》一书中是这样概括最新的研究成果的，他写道：“突厥鲁尼文文献语言里存在原生的长元音可以从文学的书写上得到证实：长元音ā是明显表示出来的，但短元音a则没有专门标记；在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文献（玛哈穆德•喀什喀尔的《抒情诗集》）里长元音[image: img]
 用重叠的字母埃利夫表示；回鹘文（摩尼文）采用写两个元音的方法来标记长元音；在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回鹘文献里长元音、短元音和弱化元音都是区别开的。”

关于玛哈穆德•喀什喀尔著作里的长元音，已有许多研究成果。A.M.谢尔巴克就注意到了a：的书写特点（1970，53）。Γ.焦费尔认为喀什喀尔著作里写的长元音是准确无误地反映了原始突厥语元音的音量（Doerfer，1971，209；参见Meyer，1975，429）。

Д.凱利认为M.喀什喀尔著作中元音的完整写法是用以表示原生的长元音（Kelly，1973，154），而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则表示长元音丧失进程中的过渡阶段。

长元音的丧失是在“词+后缀”和“词+词”的条件下（即在结构体里）出现的。为此，凱利引用了玛哈穆德•喀什喀尔自己所确定的准则（Ⅲ/乌兹别克文版/176—177页）。

T.A.鲍洛夫科娃的观点是有趣的，她认为在绝对词首书写两个埃利夫乃是传统的写法，也许在鲁尼文文献里就有发音上的根据（1966，5—6）。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些单音节静词，其元音玛哈穆德•喀什喀尔标记为[image: img]
 ，即假定的长元音（与其他突厥语言材料，主要是土库曼语材料相比较而言）。

1.带假定的长元音的词，而土库曼语里也基本上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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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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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假定的长元音的词，但土库曼语的对应词却带的是短元音。我们认为这一组词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长元音丧失是突厥语方言里十分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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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例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1）或者解释为土库曼语（虽然是部分词里）的长元音已丧失，下述理由似乎可以为证：

①许多词的语音在方言里是不稳定的，派生词里长元音丧失；

②其他语言和方言里偶然还保存有长元音（土库曼语düδ“平原”～乌兹别克语方言dü：z“很小的高台”等）；

③对应于土库曼语θuzs“水”的楚瓦什语šyυ一词，其š来源于二合元音前的s；

（2）或者解释成：喀什喀尔词典内的完整的书写形式并不反映所谓的原生长元音，只不过是根据该元音在音节或（在词、结构体）所处的位置、语速等表示其发音上相对的长短而已。[18]


在《抒情诗集》里有许多不同的变体书写形式，其中：

（1）标题词——a：//a：

a：δ//aδ“缝制成的东西”，i：n//jin“牲口粪”，ö：z//öz“油，奶油”，ja：t//jat“巫术，魔法”，jul//ju：l“溪流，泉”，qu：z//quz“背阴面，阴暗面”，a：š//aš“公物”，qa：q//qaq“雨后积存的水”，qa：q//qaq“晒干的（菓吕穴）”，ti：l//til“舌头”，či：l//čil“伤痕”，a：z//a：s//as“白鼬”，bi：r//bir“一”，köp//kö：p“许多”，等等。

（2）范例中的词，即在连贯的话语中的词：

ašyγ（Ⅱ，345）“公物”（客体格）——a：š，as，bašyŋa（Ⅱ，272）“进入头部”（方向格）——ba：š；qyzyn（Ⅱ，272）“进入头部”（方向格）——ba：š；qyzyn（Ⅱ，212）“自己的女儿”——qyz；ba：šyn（Ⅱ，177）“自己的头”——ba：š；bašyn（Ⅱ，31）“自己的头”——ba：š；suwqa（Ⅱ，76）“进入水中”——su：w；syšqa（Ⅱ，15）“在（烤肉）铁扦上”——sy：š；kü：n（Ⅱ，14）“太阳”——kün（Ⅰ，327）；qy：zyγ（Ⅱ，33）“姑娘”——qyz（Ⅰ，315）。

从这些材料自然而然就会得出下列结论。

1.书写形式的不固定反映实际发音上的不一致（方言的、社会的约定俗成、位置上的等）。所以，喀什喀尔词典本身就写有这样的说明：ü：n（[image: img]
 ）“声音，嗓音”（可以拖长声，也可以发短音）（1，83）；在[image: img]
 这一形式里有哇兀的写法是正确的（1，328）。

2.运用其他的认识来解释音量差异并使之确定下来当然应从喀什喀尔那里找根据，而不能在现代语音学家，或者说音位学家那里去找（关于这点Γ.焦费尔曾有过公开说明）（参见Doerfer，1971，205）。

3.许多情况下词的书写形式是程式的传统写法（参见《玛哈穆德•喀什喀尔大辞典Ⅲ》，乌兹别克文版，384）。

4.长元音，包括语音学上的长元音（例如，位置长音等）和“功能性”长元音同样都用阿拉伯文的[image: img]
 表示。

看来伊本•穆汗纳[19]
 在书写带[image: img]
 的单音节词时把[image: img]
 “巫师”，[image: img]
 “雪”，[image: img]
 “工匠”，[image: img]
 “冰”，[image: img]
 “事情”，[image: img]
 “紫貂”，[image: img]
 “一”等词区分出来并非偶然，因为这些词除qam外，在与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对应词进行比较时都显示出原生长元音。但是同一个伊本•穆汗纳也写有[image: img]
 “头发”，[image: img]
 “走去”等词，这里的埃利夫l并不表达“原生的”长元音。

喀什喀尔词典在书写单音节动词词干形式时也同书写静词词干形式时一样，遵守的是同一规则。

以重叠的埃利夫l表示的长元音a：可以认为也是最确实可信的：a：č-“觉得饥饿”～雅库特语a：s-；a：γ-“升起，爬上”～土库曼语a：γ-“翻越过，（河水）漫过堤岸”；a：r-“疲倦”～土库曼语a：r-“疲劳”，雅库特语yr-，y：r-“消瘦，变瘦”。

有一些动词喀什喀尔词典里写作完整形式，即带有[image: img]
 ，但是也有带“短”元音的变体形式：e：υ//iυ-“急于做”，sy：z//syz-“融化”，to：δ-//toδ-“吃饱”，jö：r//jör-“解开，放开”，bu：r-//bur-“发出……气味”，quw-//qu：w-“追赶（若干时间），骑乘（若干时间）”。

上述的例词里也有写作“短”元音的。

有些单音节的动词词干，虽然在现代土库曼语里是长元音，但喀什喀尔记写的则并无长元音标志。最典型的是动词[image: img]
 （《玛哈穆德•喀什喀尔大辞典》Ⅰ，406，Ⅱ，154，221）“混合在一起”，带有“奥古兹语”标记，但在现代土库曼语里读作[image: img]
 ：r-（试再比较《玛哈穆德•喀什喀尔大辞典》的ün-“生长”～土库曼语，ö：n-，雅库特语ü：n-，西部裕固语wün-），也就是保持着古代的长元音。

以阿拉伯字体记录下来的中世纪散文体文献材料并不能作为可靠的资料用于判断某个突厥语单音节词里是否存在“原生”长元音问题。但是这一材料可以证明，在根词里存在过长元音，而长元音的简缩过程还在创作这些文献时期，甚至可能早于这一时期就已开始了，其结果则是不平衡的，也可能是一种地区性现象。

T.Текuн曾运用阿拉伯语诗文的韵律学作为标准，试图发现中世纪诗歌体文献Qutadγu Bilig和'Atabatu'l——Haqa'iq中的原生长元音（Tekin，1967）。他写道：在这两部著作作者的韵律体系中有两类音节：短音节（以短元音结尾）和长音节（以长元音结尾），或是闭音节（以辅音或复辅音结尾）。从摘引自AH的带有原生长元音的词汇表里只能列出下述根词，其长元音有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材料可以证实（但sa：n，ji：g，sö：z除外）：a：t“名字”，ba：-“把……连接起来”，sa：n“身体”，ja：“弓”，ja：z“春天”，bo：l-“是”，o：t“火”，jo：l“道路”，bu：“这个”，tu：š“会见”，ju：-“洗”，bi：r“一”，bi：r-“给”，i：š“事情”，i：t-“做”，ti：-“说”，ti：r-“收集”，ji：-“吃”，ji：g“较好”，kö：l“湖”，ö：z“自己”，söz“词”。

“原生”元音的起源

众所周知，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工作者是反对这些长元音的“原生性”的，认为这些长元音以及所谓的次生长元音都是各种语音组合发生紧缩的结果（V.Grönbech，1903；Paдлов，1882；Биишев，1963；Teкин，1976）。

“原生”长元音区别于次生长元音仅在于时间先后不同。这一观点曾不止一次地在专著里分析过（参见Щербак，1970，词122；Биишев，1963）。

Е.Д.鲍里瓦诺夫认为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长元音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一致的现象就提供了构拟突厥原始语中长短元音对立的充分根据（1924；1927）。

这种相一致的情况在其他语言里也有，因此可以证明那种在突厥源语分化之前可能仅局限于地域（方言）里的现象在时间先后的顺序上是非常古老的。

当然，在那些带长元音（现在认为是“原生”长元音）的单音节词根之中：有的可能是借用的（带有语源上的或者替代的长元音），例如，土库曼语do：n“长袍，毛皮大衣”（＜撒克逊语thauna），土库曼语bi：δ“粗平纹布”（＜希腊语βбσσos），雅库特语ti：t“萨叶松”（＜沃古尔语[image: img]
 ，[image: img]
 ），可能哈拉吉土语a：š“肉汤”（中期伊朗语a：š）也是；有的可能是早期紧缩的结果：土库曼语u：n“面粉”（＜*uγun），土库曼语i：θ“味道”（＜*ijis），这里可能也存在暂时（或完全）难以确定其词源的情况；有的可能是补偿性延长[20]
 的结果：哈卡斯语ti：r“皮，皮子”（＜teri），土库曼语gü：l-“捆住四蹄”（＜蒙古语küli-），[21]
 等等。

但是，除了这些材料之外，带“原生”长元音的主要部分仍然没有得到阐释，看来必须依据对这些长元音进行语音结构和词素结构的分析并恢复其早期突厥语甚至前突厥语（阿尔泰语？）前段的发展原貌才能做出解释。

目前能够做出的只是一些初步的简单的说明。

首先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突厥语的“原生”长元音不能是从共同阿尔泰语的财富中继承下来的吗？虽然也曾有过构拟共同阿尔泰语长元音的尝试（参见波普，1960，94），但是不能不承认用来进行构拟的相应原始形式材料，特别是蒙古源语的材料至今一直是有争议的（参见Doerfer，1964；1969；1975）。

诚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如：乌里奇语n'a：[image: img]
 （n）“渐湿的，湿的”，埃文尼语n'a：lъqca“生的，鲜的”，蒙古语nilxa“出生不久的，新出生的”，突厥语ja：š“绿色的，年轻的，眼泪”；满语n'araxan“新鲜的”，蒙古语nirai“婴孩，新生的，鲜嫩的”，突厥语ja：z“春，夏”～匈牙利语n'a：r“夏季”；蒙古语čilaγun“石头”，突厥语ta：š，楚瓦什语čul（＜*
 tial）等，根据这些词可以构拟出共同阿尔泰语的*
 ni
 al8，ni
 ar8，ti
 al8。但是这些原始形式与其说可以作为“原生”长元音存在的例证，莫如说从内部就破坏了有“原生”长元音的假说。[22]


对于阿尔泰语材料另一种稍有不同的处理是转而采用“无层次的”假说（参见Иллич-Свитвч，1971，Ⅴ-Ⅵ）。有意思的是在解释突厥语本身的材料时无层次构拟却得到间接的证实。

例如根据土库曼语方言a：š“吃，公物”，西部裕固语aš，a‘š，哈拉吉土语a：š“肉汤”，图瓦语ah
 š，托法拉尔语aš，可以如前文所述比照*al'a形式，构拟出原始形式*as
 或*s
 aš。属于同一结构类型的还有突厥语oq“箭”，土库曼语oq，西部裕固语o’q，o’q‘，[image: img]
 ，楚雷姆突厥语o：q，托法拉尔语oh
 q，这些词可能都来源于*hoq或*s
 oq，同无层次的原始形式*hoki非常近似。

突厥语的长元音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失去词首的或内部的h的反映形式。

在现代诸语言和方言里这个h有时作为“词首添加音”出现。[23]


根据无层次语言材料，可以认为土库曼语a：l“在……前”，a：š-“转运，搬过去”，ä：r“丈夫”（试比较哈拉吉语här“男子”），ö：r-“登上，升起”，ba：š“伤，伤口”，u：č“尾端，末”等词里就存在这种类型的长元音（参见Иллич-Свитвч，1971）。

根据对突厥语单音节的，诸如库梅克语syq-“挤压”，syt-“压，按”，古突厥语syz-“渗透，传出”（见Hигматов，1970），古突厥语jüδ-//jüd-“装，载满”，jük“重量，重物”；bu：δ-“凝固，结冰”，buz“冰”；jal-“燃烧，着火”，jan-“燃烧，着火”；tol-“充满，装满”，toš-“使充满，使载满”；toγ-，toz-“升起，扬起”，土耳其语del-，deš-“凿孔，穿出破孔”；古突厥语saq-，san-“想”，sanč-“刺，扎”，saj-“刺穿，扎透”；qat-，qar-“混合”等词所进行的语素分析可以还原出由开音节组成的词根动词词干：*sy-，*jü-，*bu-，*ja-，*to-，*to-，*de-，*sa-，*sa-，*qa-，[24]
 而在古突厥文献里也早已记有：ba-“把……系在……上，拴住”（土库曼语ba：γ“系住，捆住”），je-“吃”，qa“把……”，放起来收拾起来su-“拖，拽”（雅库特语u：n-），sy-“折断，打破”（土库曼语θy：n-“断裂，破碎”，图瓦语syq-//syj-“折断，打破”），te-“说话”，tu-“关闭，挡住”，u-“能够，有能力做”。

这类词根现在已是残存现象，因为在现代语言中像je-，te-等这类词干都以j结尾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它们之中CVC结构所占有的优势地位。

早期突厥语（因而也包括前突厥语）里存在CV类型的词根也间接地证实所谓的动词—静词同音词，[25]
 试比较：古突厥语qaδ，土库曼语[image: img]
 ，图瓦语xat“雪暴”——qaδ-“（雪暴）飞扬”；土库曼语tün“傍晚，夜”——tün-“（黄昏）到来，暮色降临”；图瓦语doŋ“冻结的”——doŋ“结冰，冻结”；土耳其语syq“狭窄的，窄小的”——syq-“挤紧，使变窄”（试比较syt-“挤出，压出”，syz-“滴出，流出”）；土库曼语θap“线”——维吾尔语和阗方言sap-“纫针”；哈卡斯语öŋ“着色”——维吾尔语öŋ-“褪色，掉色”，诺盖语or“沟渠，壕沟”——哈卡斯语or-“掘，挖”，阿尔泰语qyj“（衣上的）镶边，花边”——qyj-“给皮衣前襟或下摆镶边”，吉尔吉斯语tyŋ“精力充沛的，强壮的”——tyŋ-“恢复健康，健壮起来”，吉尔吉斯语tyn“休息”——tun-“休息”；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š“一双，对”——[image: img]
 š-“使成对”，土耳其语qat“坚硬的”，诺盖语qat“茧子”——吉尔吉斯语qat-“变硬”，土耳其语küs“阴郁的”——küs-“生气”，土库曼语joq“黏糊在器皿底上的东西”——joq-“粘住，紧贴住”，土耳其语joγ“稠密的”——jor-“变稠密”，土库曼语qaq“晒干的甜瓜”——和阗方言qaq-“晒干”，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游牧点”——köč-“游牧”，吉尔吉斯语oŋ“公正的，合适的”——oŋ-“顺利实现”，吉尔吉斯语büt“完整的，全部”——büt-“做完，结束”，阿尔泰语[image: img]
 “河湾”——[image: img]
 -“使弯曲”，阿尔泰语art“后部，背后”——art-“把……驮在、装在背上”，土库曼语a：ŋ“知觉，意识”——a：ŋ-“理解，明白”，维吾尔语tür“一桄线”——tür-“把……绕在……上”，土耳其语tüm“圆的”——tüm-“肿，发胖”，吉尔吉斯语tyt“木片，细劈柴”——tyt-“劈开，劈裂”，吉尔吉斯语tu：-“出生”，哈密方言ton“衣服”——ton-“穿衣”，阿尔泰语ses“颖悟性，理解力”——ses-“感觉到，意识到”，土耳其语pus“薄雾”——pus-“下，降（雾）”，古突厥语qum“浪”——qum-“起波浪”。

这些例词，如art“后部，背后”（＜ar-t；试比较ar-qa“后背”）——art-“把……驮在背上”，syq“狭窄的，窄小的”（＜sy-q；试比较syt-，syz-）——syq-“挤紧，使变窄”等词说明早在附加词缀构词阶段就已出现动词—静词同音现象，并且在更早的时期可能就已有CV、（C）V类型的词根以及由此而来的（C）VCV类型的词根。

所以，“原生”长元音的出现大概有一部分是可以同词根音节结构的改组（C）VCV＞CVC结合起来考虑的。[26]


关于（C）VCV＞CVC在相对来说比较晚期出现的可能性问题，还有以下例词可以证明：

[image: img]


[image: img]
①B.科特维奇在其著作里（1962，第33页起）对这种现象做了最明确的分析。



谢尔巴克列举出许多有说服力的理由，用以反对把a：r-～ury-和a：w～aba这种情况下的长元音解释为由于结尾元音消失因而形成的补偿性（替代的）长音（1970，第128页起）。但是，第一音节的长元音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位于弱塞音和响音之前并由于结尾元音的丧失）看来是可以出现或保持下来的，试比较土库曼语θö：γ-“斥骂”～蒙古语[image: img]
 e-，但土库曼语θyq-“压，挤”，托法拉尔语syh
 q-～蒙古语syγa-，土库曼语qata～“变硬，干涸”，托法拉尔语qah
 t-～蒙古语xata-。

当然，并非所有CVC～CVCV的对应情况都可以解释为CVCV→CVC，也可能为了适应环境，即在蒙古语中吸收了突厥词语和突厥语中吸收了蒙古词语的情况下变为CVC→CVCV和CVCV→CVC。

为了鉴定所有这些阶段的历史先后顺序就必须对蒙古语和突厥语的词根结构进行比较研究。

看来，导致晚期原始突厥语长元音系统的形成大概曾有过许多因素：（1）咽音和喉音的丧失；（2）词根音节结构的变化，并同时引起重音结构的改变（其中包括和谐律的发展）、横组合关系的变化（进而也涉及辅音和元音的纵聚合关系的变化）。

辅音变化中可以指出的有：一些结尾辅音的对立现象消失，以及一些辅音特征转而由位于其前的元音表达。

元音变化可以指出的有：结尾短元音的弱化，同化作用的发展以及对立的形成（长二合元音的—长平直的—长中断的，短的—短中断的）。

咽音化元音

在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里可以记录到纯元音同所谓“咽音化”元音的对立：[27]
 图瓦语[image: img]
 š“饥饿”——[image: img]
 “公物”，图瓦语et“家什，东西”——eh
 t“肉”，托法拉尔语qat“浆果”——qah
 t“行、列、层”。

同时，在托法拉尔语里在咽音化元音之后出现的是强辅音，而纯元音之后则是弱辅音，在图瓦语里这种对立似乎是中性的（参见Исхаков，Палвмбах，1961，72，77—78；Paccaдин，1971，61）。

在许多单音节（也有多音节的）词干里，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的咽音化元音是一致的：图瓦语、托法拉尔语ah
 rt-“是多余的”，ah
 s-“悬挂，吊起”，ah
 t“马”，ah
 š-“开，打开”，[image: img]
 “坏的”，[image: img]
 “我们”，[image: img]
 -“达到”，čüh
 k“驮子”，eh
 t“肉”，eh
 t“（活生物）发出声音”，ih
 t-“推，碰”，qah
 t“层、行、列”，qah
 t-“干涸，变硬”，keh
 s-“切，割”，qyh
 s-“挤压”，oh
 q“箭”，oh
 t“青草”。

在图瓦语的一些文献资料里可以见到同一个词有的记录为带咽音化元音，有的又记成无咽音化的元音：[28]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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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这种带咽音化元音和只带纯元音两类异体形式也出现于图瓦语的各土语中：at//ah
 t“马”，qaš//qah
 š“多少”，irt//[image: img]
 rt“公绵羊”，et//eh
 t“肉”，等等（参见Чадамба，1974，27）。

在托法拉尔语里，凡图瓦语（文学语言）没有记为咽音化元音的地方却往往出现咽音化的元音：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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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请再比较图瓦语[image: img]
 š“中午”，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š；[image: img]
 -“阉割”——[image: img]
 -，[image: img]
 “树枝”——buduq。

可以专门划分成这样一种类型现象，如：

托法拉尔语图瓦语

[image: img]


其中在图瓦语词首出现的是送气辅音，而且似乎还可以消除后续元音上的“咽音化现象”。

图瓦语咽音化元音的任选现象可能同图瓦语词首和词末的强和弱塞音（尤其是擦音）的对立[29]
 表现得不如托法拉尔语里的词腰上那么强烈有关系：[image: img]
 “我的马”，但adym“我的名字”（试比较图瓦语[image: img]
 “我的马”，adym“我的名字”）。

托法拉尔语材料与图瓦语材料的对比说明，“原生”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反映在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里，其语音面貌是改变过的，也就是托法拉尔—图瓦语的“纯”元音对当于长元音，而“咽音化”元音则对当于短元音。对这点鲍里瓦诺夫早就注意到了，他认为图瓦语的元音系统就是存在原生长元音的间接证明（1934，153；并参见波普，1929，52—53）。

马洛夫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元音的“喉音除阻”及其后续辅音（或前一辅音）的送气成阻之间具有连带关系。[30]
 例如：西部裕固语oh
 q“弓”，oh
 t“草”，[image: img]
 “许多”，ah
 q“流，淌”，ah
 t“马”，[image: img]
 š“头”，jeh
 t“肉”，以及撒拉语eh
 t-“做”和koh
 p“许多”。

西部裕固语辅音的送气音在VC类型的词里并居于绝对词首时常常表现为词首的咽音增音：hat“马”，haš-“开”，has-“挂”，等等。

马洛夫的假设得到了B.M.伊里奇—斯维特奇的赞同，后者认为咽音化的产生是由于位居元音之间的强辅音将其独特的发音动作转给了前一元音的结果，而该强辅音随后则转入弱辅音范畴（1963，55）。

谢尔巴克认为，“这一假设优于其他的推论，它可以说明‘咽音化’元音位置的所有特点”（1970，46；并参见塔达林采夫，1974，21—22）。

如果假定图瓦语，特别是托法拉尔语，以及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现在仍以改变过的面貌保持着这样的语音系统，在这种系统里词腰辅音的强弱变体配置决定于其前一元音的音量特征（长—弱，短—强送气）的话，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语音系统的发展道路同以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为代表的奥古兹语系统所经历的不一样。

可能有些研究工作者是对的，他们认为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参见捷尼舍夫、托达叶娃，1966，14—15；捷尼舍夫，1976，20—21；1969，19—21）以及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里弱—不送气/强—送气这种对立并非自古以来就有，而是接替辅音的浊/清对立之后才出现的（试对照奥古兹诸语言）。同时，西部裕固语系统和撒拉语系统的变化看来是受汉藏语言系统影响的结果。至于托法拉尔语里的咽音化，则其出现原因В.И.Рассадин认为是同凯特语底层有关系（1971，22，93），[31]
 还有Наделяев也表示过图瓦语咽音化的底层起源的意见。[32]


在参与托法拉尔语和图瓦语语音系统的形成方面大概不止两个，而是有数个组成成分：突厥语系统、萨莫耶德语系统、蒙古语系统，而作为基底，尤其对于托法拉尔语语音系统来说可能还应当把叶尼塞诸语言的语音系统考虑在内（参见Paccaдин，1971，94，96；Bepнep，1972，20）。

在突厥语语音系统“覆盖”叶尼塞语语音系统的情况下，突厥语的元音对立（长元音/短元音）被新的对立所代替：纯元音/咽音化元音（参见Bepнep，1972，22—23），而辅音对立（浊音/清音）则被改变为成对的弱/强送气音。但在图瓦语里这种对立以后消失了。

“别的语言语音系统”的痕迹可以从例如图瓦语词首p‘-和p-的对立上显示出来，这种对立具有明显的次生性质：p‘-（强送气的）仅出现于绝对词首位置；正像研究者所记录的那样，图瓦语里含有这个音的词非常少（参见Исхаков，Палвмбах，1961，72；Чадамба，1974，38—39）。在托法拉尔语里则是带有词首[image: img]
 -（弱的）的对应词：图瓦语p‘[image: img]
 š“雪松”～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š，阿尔泰语möš；但是图瓦语p‘ök-“吃饱，满足”～托法拉尔语p‘[image: img]
 k-；图瓦语p‘aš“梅毒”～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伤，伤口”，图瓦语p‘or“黏土”～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天然页岩”。

强的词首p‘-在托法拉尔语中也几乎不怎么出现（见Рассадин，1971，45）。这个音仅出现在被Рассадин列为来源不明一类词汇的词首：p‘aq“酒窝”，p‘aš“炊具”（图瓦语p‘aq，p‘aš）。

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的p‘-不可能是阿尔泰语Ph
 -（如果曾有过的话）的延续，因为某些研究者，例如Рясянен发现这个音的反映形式仅以h-的面貌出现，而且在大多数突厥语里都已消失。

在图瓦语p‘aγa“青蛙”p‘ök-“吃饱，满足”这样一些词里，p‘-显然是次生的，因为可以构拟成共同突厥语的*
 ba：Ga和*
 bö：k-（试比较古突厥语baqa，土库曼语qurba：γa中的ba：γa和古突厥语的bök-“吃饱，吃许多”）。

方言的变体形式p‘-～[image: img]
 -同样也说明词首p‘-的“派生性”。

在图瓦语的方言里记录到一些词首p‘-与弱b-相对应的词：图瓦语托真方言[image: img]
 ～中部方言p‘örük“不爱交际的，孤僻的”，但是托真方言p‘a：lay～其他土语[image: img]
 ^：lyn“搪瓷”（Чадамба，1974，38—39）。

焦费尔认为图瓦语词首q-＞x-的发展过程同蒙古语的影响是有关系的（Doerfer，1974，257）。

突厥语单音节词根中元音的变异性

研究工作者早就发现在突厥语的各个语言里同一起源的单音节词根，其元音对应的规律性常有受到破坏的情况。例如：土库曼语biš-“煮，炖”～图瓦语[image: img]
 ^š-～雅库特语bus-，而土库曼语gi：r-“进入”～图瓦语kir-～雅库特语ki：r-这种情况才是符合规律的。

在我们研究方言间单音节词根的对应时也可以见到这种受破坏的情况。例如：巴什基尔语艾思克土语sas“头发”～巴什基尔语萨克马拉土语säs；阿塞拜疆文学语言buz“冰”～阿塞拜疆语萨利亚利内方言byz等。

对于元音对应的这种不规律性远非一切情况下都能用组合条件（与某一辅音相邻接）为理由就可解释得了的。

现有的例外现象使研究工作不得不假定在突厥诸语言早期发展阶段，突厥语的词根具有其变易性（参见Cевортян，1971，76），从而说这些不规律的对应都是古代方言的元音交替现象（同上）。

也有把单音节词根的元音变易性解释为元音数目的增加且按和谐律分解成不同元音系列所致，以及可能由于多音节词干发生减缩而成为单音节的缘故（Черкасскuǔ，1965，54）。

所以，元音的变易性同黏着体系的形成期两者有着密切联系。

为了揭示造成突厥语元音变体的因素，现在我们来观察方言内部的状况。

在西部裕固、库曼丁等这种类型的突厥方言里，也就是在其发音规范没有完全确立的那些方言里，可以看到所谓“语段”变体变化的结果（参见例如Ђогородицкий，1933，82），这时的言语里（往往是同一个人的）就并存着不同语音同化过程在语段内所产生的词的变体。例如：库曼丁方言süγ//suγ“河”，西部裕固语juz//jüz“一百”，等等。在巴拉宾方言里有käl//kel//kil“来吧”，käŋ//keŋ//kiŋ“宽的”，qoj//quj“使……留下，别带走”一类的读音变体（见Тумашев，1968，23，24，27）。在托木斯克方言里元音系统是混合而成的：伏尔加流域系统和共同突厥系统并存（u//e，u//o，ö//ü）（同上书，16，153）。

在方言里可以见到语言在时间上的和地域上混合的痕迹（见Поливанов，1933，10—11，14—15）。例如楚瓦什语的上游土语里就有从下游土语传过来的变体。

由于大多数突厥语言在历史上都是混合而成的，所以在个别词位里出现不规律的元音对应现象是不奇怪的。

单音节词里的元音的变易性，如果不是由于组合因素引起的，看来对于每个元音似乎都有一定的由语言系统产生的界限（变易性的限度）。

例如，a是“变体变化”最小的[33]
 a～ǎ～y（大多数情况下a＞位于前的y，a＞与j、з、č、š、s、z相毗邻的ä；a＞与q、γ、ŋ相毗邻的[image: img]
 °；a＞与b、m、w、υ相邻接的ο，u）；宽元音o，ö，ä，e与u、ü、i毗邻时发生变体变化；与后列元音相毗邻的前列元音通常都是在组合的条件下发生变体变化，在这种情况下y/i可以“自由地”进行变体变化，这大概同早期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里没有音位y有关。元音i大概曾有过一些语音条件变体，只是以后这些变体才成为音位。

非圆唇元音的圆唇变体通常都是以其组合情况为先决条件。

非圆唇化（例如在楚瓦什语和卡拉伊姆语的），在鞑靼语诸方言里可能是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才形成的（参见后文“非圆唇化”一节）。

某些方言里偶或出现的一些元音变体变化则是宽元音向狭窄演变的共同给普恰克趋势未能完全实现的后果。例如：库曼丁方言的beš//biš，kem//kim，oq//uq，哈卡斯语绍尔方言的o/u，巴拉宾方言的ä/e/i，等等。

所以，元音对应共时层面上的不规律性乃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活的口语所起作用；因此只有某些情况下（但往往又不易区分）的元音对应才可以看做是原始突厥语财富的遗留之物。

早在晚期原始突厥语时代可能就已经存在有功能性（个人的、社会的、地域的）变体系统。所以前述有关现代方言和语言部分完全可以用于任何共时的断面，其中也包括原始突厥语状态。同时，在元音和谐形成的历史阶段的先后顺序方面，大概有关元音发生变体变化的“机会”当时可能还很少有什么限制。

现代的这样一些词例或许可能是晚期原始突厥语时代方言变体变化某些现象的反映：如共同突厥语*at-“搅奶油”～雅库特语yt-；共同突厥语a：r“渐瘦，疲倦”～雅库特语y：r-，等等。

词根的语音变体可以在语义上专一化，并随着时间推移变为独立的词位；它们之间起源上的联系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今天就是使用专门的词源学分析方法也不能恢复其起源关系的本来面目。另外，由于词的语义相近和语音相似往往使研究者会把不同起源的词根误认作是变体。[34]


最后，第三种过渡现象可以列举下面一类例词为证：吉尔吉斯语tik-“缝”——tyq-“扎入，入”；土库曼语[image: img]
 -“播，撒，撒开，使散”——[image: img]
 -“撒开，使散，撒落，使散落”；a：r-“疲倦，劳累”——i：r-[35]
 “劳累，疲倦，使人厌烦”。对这些词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

（1）历史的原因——是同一词根的变体（特别是tik-//tyq-）；

（2）是同义的词根（a：r-，i：r-）；

（3）[image: img]
 -//[image: img]
 -是仿形模拟词干。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和方言里元音的变体变化是按其舌位的前后、舌位高低（宽窄）、唇和非唇、舌位前后并唇音性的有无，以及舌位宽窄和唇音性的有无形成的。

舌位前后的变体

[image: img]


[image: img]


唇音变体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舌位升降变体

[image: img]


舌位前后和唇化变体

[image: img]


舌位升降和唇音变体

[image: img]


上述所引证的例词中大多数元音的变体变化都可以解释为由于不同的连音条件所致：与唇辅音相邻导致唇化，与舌前辅音和舌面辅音相邻则转向前列；而与舌根辅音相邻则转成后列。

但是迄今仍有许多被认为原因不明，如在ün//in“声音，嗓音”，jit-// süt-“丢失，消失”这类情况中形成的元音变体的条件就是如此。

可能在这类例证中原本乃是带唇元音的音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唇化遂出现唇元音的准二合元音发音，或者带词源j的唇元音音组出现准二合元音的发音。

这类词汇的例证，如：

土库曼语hi：n“洞穴”～楚瓦什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ün），吉尔吉斯语ijin，（MK）ijn，jin；（MK）üm“裤子”～西部裕固语jüm，楚瓦什语j[image: img]
 m“男外裤”；

吉尔吉斯语、南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jnek“乳牛”～蒙古语ünijen ＜ünigen＜突厥语；

土库曼语it-“解释，阐明”，诺盖语[image: img]
 -，雅库特语üt-；

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猎隼（猎禽）”～土库曼语ütelqi“猎隼”；

诺盖语[image: img]
 “烙铁”～（MK）ütük，土耳其语ütü；

诺盖语üjir//[image: img]
 “马群”～（MK）öqür；

土库曼文学语言düjš“睡，睡眠”～方言（伊奥木德方言、诺胡尔方言、阿利里土语）dijš；

土库曼文学语言düje“骆驼”～方言（埃尔萨林方言、萨雷克方言、萨累尔方言、西部土语、伊奥木德方言）dije；

土库曼文学语言üjn“嗓音，声音”～北部土语、伊奥木德方言i：n，等等。[36]


当然，在一些土语中出现许多的方言味儿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其他语音位置的i也会出现在u与唇辅音相邻时发生的非圆唇化。

Д.Г.杜玛谢娃在其描述巴拉宾方言的论著中曾指出过两种现象：

（1）巴拉宾方言的ö在与其后接的局部非圆唇化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二合元音化和收缩收窄现象：ölen＞[image: img]
 ＞[image: img]
 “草，青草”。

（2）各个鞑靼土语中ü＜ö的非圆唇化现象：鞑靼语ikmäk“面包”～鞑靼巴拉宾土语ükmäk，鞑靼语büläk“礼物”～巴拉宾土语biläk等（1968，31）；导致ü的非圆唇化，也就是导致产生ü＞i现象的同时还有它在非重读音节（重音前音节）的极度弱化（参见德米特里耶夫，1928，456—457）。

ɑ～y的对应

这一对应关系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的一些主要研究著作以及许多现代和古代语言的语法方言学书籍中都曾有过论述。

研究学者一般都毫无例外地一致认为对应出现于单音节和多音节的词干，而在多音节词干中也没有元音位于词内不同位置的差别。

a～y的对应也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现象，例如：

共同突厥语a～楚瓦什语y

共同突厥语a～雅库特语y

共同突厥语a～图瓦语、托法拉尔语y

（有些情况下在楚瓦什语和雅库特语中，或者雅库特语、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中y对应于共同突厥语a），并在该语言内部方言之间形成对应，例如在雅库特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等诸语言内一些方言之间所形成的对应。

在《古突厥语辞典》内就记录有双音节词词干和多音节词词干内第一音节的a～y：a zmuq“明矾”（第74页）～yzmaqlan-“用明矾盖上”（第221页）；anra～ynra“低的，下流的”；qajaq，qanaq“乳皮”（第406、417页）～qyjaq“浮油，浮膜”；arla-“伤心，受折磨”（第21页），arla-“哭泣，伤心”（第18页）～yγla-“哭泣”（第218页），jyrla-“哭泣”（第266页）；ava“奥古斯人一支部族的称谓”（第69页），java（第248页）～yva“奥古斯人的一个民族”（第221页），jyva（第269页）；alymγa“秘书，抄写士”（第35页）～ylymγa“可汗办公厅的录事”（第218页），试比较ymγa“征税人”（第218页）；qarγa-“咒骂，斥骂”（第426页）～qyrγa-“骂，斥责，诅咒”（第445页）。

A.卡朋将a～y的对应称为偶发现象，并推断认为这一对应现象在古突厥语中乃是一种方言现象（Gabain，1974，49）。但是他并没有将tywar～tawar这类情况中出现于第一词根音节的a～y与附加成分中的a～y加以区别：sarsyr～sarsar“令人厌恶的”，-la//-ly，等等。

T.特肯认为tywar～tawar这类词汇中的a～y语音交替可能是第一音节非重读化的结果。他并援引了两个例证用以说明a～y的对应：aγar“重要的，宝贵的，尊贵的”～yγar“重的，重要的”；alpaγut～jylparut“战士，英雄”。

a～y的对应还可以从《玛哈穆德•喀什噶尔方言辞典》中选出一些例证予以说明：

[image: img]
 “宣誓，誓言，条约”（第15页）～[image: img]
 （第19页）

baryγ“有气味的物品”（第16页）～byryγ（第20页）

[image: img]
 “窄的路”（第28页）～[image: img]
 （第38页）

qarγuj“鹰”（第58页）～qyrγuj（第66页）

qasyγlamaq“打耳光”（第59页）～qysyγlamaq（第66页）

[image: img]
 “蝗虫”（第99页）～syry[image: img]
 （第103页）

talqytmaq“推开，放弃”（第112页）～tylqatmaq（第120页）

[image: img]
 “变坏，腐烂”（第112页）～tyn[image: img]
 （第120页）

[image: img]
 “用指甲抓痒，搔”（第114页）～[image: img]
 （第121页）

[image: img]
 “无味道的物品”（第143页）～jylyn[image: img]
 （第151页）

[image: img]
 “控告，指责”（第143页）～[image: img]
 （第151页）

jaramaq“离开”（第145页）～jyramaq（第151页）

正是在这一辞典中还记录有[image: img]
 “头盔、工作帽”一词，然而在Kitabi Dede Korkud中它则是以[image: img]
 的形式出现的，试再比较古突厥语[image: img]
 “盾，防护板，头盔，军帽”，[image: img]
 （《古突厥语辞典》，第269页）和[image: img]
 “有头盔的”（MK）。a～y的对应也见于[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帽子”（《古突厥语辞典》，第135、136页）～[image: img]
 （《古突厥语辞典》，第148页和Houts，第72页），以及[image: img]
 “薄毡子用作被子和防晒披肩”（《古突厥语辞典》，第136页）～[image: img]
 “薄毡子”（同上书，第148页）等词之中。

上述所引的例证大多数情况下a～y都是出现在j的前面或后面，以及位于与舌前响辅音l、r、n相邻接的第一音节（非重读音节？）之中。

在楚瓦什语中y对应于共同突厥语一些双音节词中的a。但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楚瓦什语的y在元音系统中与元音ə（后到中位元音）是并存共处的，而在得各方言中，尤其是当位于舌前辅音l和r及位于舌面辅音j之前时，则与ə发生交替。根据大多数楚瓦什学家的意见，这乃是一种创新变化（连音变体的音位化结果）（Котлеев，1963，第19页；Сергеев，1972，第142页）。

而在许多情况下y乃是u非圆唇化的结果。这一现象从突厥诸语言内众多方言中（尤其是在与唇辅音相邻接的情况下）都可以观察到：阿塞拜疆语方言byzaw“小牛”～buzaw，byra“在这里”～bura；巴什基尔语方言bəla“（他）将要”，库梅克语byryn“早先，从前”；鞑靼语方言bə“这个”，土库曼语方言myrt“髭，小胡子”；等等。

同一情况也存在于楚瓦什语中：

[image: img]


[image: img]


Л.П.谢尔盖耶夫的意见认为，这些例词对y～u的对应关系做了形象的说明。在这里y是较早期的，因为“所指出的形式仅仅普遍使用在上游方言的松狄尔土语和莫加乌土语、雅德林土语通行区之内”（1972，162）。众所周知，y～u的对应也包括带有原初的*o和*y的词在内，例如：

[image: img]


在这方面，u-变体也延展及与u-对应的词源上的a。

所有这些都证实，u-变体乃是莫加乌土语和松狄尔土语及雅德林等土语中的一种创新的变化。

看来Н.И.阿什玛林也有部分是对的，他曾写道这些变体乃是在马利语的影响下所产生，因为在马利语中可以见到元音在唇辅音p，b，m相邻接时显现出其圆唇化的过程（1953，I，163）。是的，对于o在与唇音邻接时的收缩也可以做如此的论说。但是就y-变体来看，虽然源于a-原型和o-原型，但却同样也都是次生的，因为形成y-变体的前提条件是与ə相结合的程度（在与r，j，l相邻接的情况下ə＞y），而与ə相结合的程度其本身同样也来源于o～u＞və-，vu-，也就是在别样的情况下则源起于o＞u＞ə＞y。例如，bal“蜂蜜”一词以及与之有同样结构的词，看来都曾历经过下述发展进程*bal＞bol//bul→[image: img]
 （大众口语音），而类似vyr-“挤，压，收割”这类的词有：

[image: img]


所以，一些带有y的变体看来终究不能认为它们是原来就有的。

在匈牙利语的布加尔土语材料中也常常显示出记录有y～a的对应情况。这里列出三个可据此说明问题的布加尔借词：

[image: img]


如果最后这个词其印欧语词源确实可信，那么共同突厥语a所反映出的就是宽元音或者二合元音。匈牙利语i表达的则是y类型的某种短元音，它完全可能出现于响辅音之前的词源a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位置—连音变体a（-ə）。现代楚瓦什语中它显现为y。

[image: img]


在许多情况下u曾经是a～y变化的过渡阶段。下面的例子就证明这点，如：*utla-//ytla“骑马”＜atla-（＜at“马”～楚瓦什语ut），（这一atla-存在于utlari内//ytlari kun“星期二”）；tyn，tynə“目击者，证人”（＞匈牙利语15世纪tanú），CC tanuq，库梅克语tanyq，卡拉伊姆语tanyx，古突厥语tanuq。

楚瓦什语的yraš“黑麦”、yran“早晨”、[image: img]
 “耻骨”（同样还有xys）、tymar“根部”、[image: img]
 -“使满足，满意”，这些词是一组特别的词汇，在这些词中不仅第一音节里有楚瓦什语y与共同突厥语a的对应，而且还可以见到第二音节中的元音的展宽，也就是yraš“黑麦”～鞑靼语、阿尔泰语及其他等语言的aryš；yran～土耳其语jaryn“明天”；[image: img]
 ～土耳其语qasyq“气味”；[image: img]
 -～CC jarlyra-“怜惜”；tymar～诺盖语tamyr“根，筋脉”。可见第二音节元音的展宽与重音的移位是相互关联的：yáryn＞jarán＞jəran＞yran。

由此可见，楚瓦什语y出现于共同突厥语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中a的位置共有两种情况：（1）作为a的连音—位置变体（与响音和j相邻接），可能是：a＞ǎ＞ə＞y；（2）作为u非圆唇化的结果（u＞y）。

第一种发展过程已经可以从布尔加语的r-诸方言中观察得到，而第二种过程则应当认为是在a°＞o＞u以后时期才出现的。

在雅库特语中存在有方言间对应的a～y：yntax～antax“随后，以后”，ynax～anax“乳牛”，syta：-～sata：-“会，善于”，syrlaran～sarlaran“炎热，酷热”，ap[image: img]
 a：-～yp[image: img]
 a-“挤着”，yta：-～ata：-“哭泣”，yhy：～ahy：“长方形”。

Н.Д.德亚奇科夫斯基指出，宽元音和窄元音这类的变体变化需有两个条件：（1）位于词内非重音的位置；（2）对词进行词素分解的意识发生弱化（1971，43—45）。

上面所列举的一些词汇，在对它们进行词源学分析时我们从其中看到的是固有的a，而从另外一些词中看到的则是y，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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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库特语的某些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中其第一音节的y对应于共同突厥语的a：

tymyr“筋脉，血管”～楚瓦什语tymar，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damar，维吾尔语tomur，吉尔吉斯语、哈卡斯语tamyr，图瓦语[image: img]
 ；

yhyq“旅途储备的食品”～土库曼语a：δyq“年需食品”，西部裕固语azuq，吉尔吉斯语azyq；

qymn'y“长鞭子”～图瓦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

ytys“手掌，手，毛刷，毛笔”，ytys-“一把抓来”～图瓦语、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š“手掌，掌窝”；

syhy：“平面，平原，田野”～哈卡斯语[image: img]
 “田野，草原”，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zy，卡拉卡尔帕克语žazyq；

qytyn-“联结在一起，粘在……上”～？古突阙语qat-“混合在一起，搅和”，土库曼语[image: img]
 -，鞑靼语、吉尔吉斯语qat-“添上，合并”；

qyta：t-“变成固体”（试比较xat-“变干，干涸”，xatan“硬的”）～土库曼语[image: img]
 -，古突厥语qat-“变成固体”，吉尔吉斯语qat-“硬化，变得又干又硬”；

ytyj-“用搅棍搅拌，转动”，ytyq“搅棍”～土耳其语atyq“搅乳器，榨油机”，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atla-“搅拌油脂”（at+la——表多次的附加成分），阿塞拜疆语atla-“打散鸡蛋，搅拌鸡蛋”等；

qyryj-“变老，衰老”～古突厥语qary-“变老”，吉尔吉斯语qary-；

sybydax“没有马鞍子”～图瓦语[image: img]
 ，阿尔泰语d'abydaq，西部裕固语jawytaq，试比较古突厥语jaby“鞍子下面的毡子垫座”，图瓦语čawy“鞍骨，鞍架”；

yŋyrya“树穴蜂，野蜂”？＜*aŋaryγ～突厥语a：ry，aryγ，等等。

a＞y的变化看来是在雅库特语的基础上发生的，试比较：ytys“手掌”～图瓦语[image: img]
 š，蒙古语atga“掌窝，一捧，一把”，吉尔吉斯语atym“掌窝”。但是，这也有可能是一种语言通行区现象，试比较：雅库特语qymn'y“鞭子”，图瓦语qym čy，托法拉尔语qymšy；雅库特语qyryj-“衰老”，图瓦语、托法拉尔语qyrγan“老的，古旧的”，qyry-“衰老”；雅库特语qyrsa“北极狐”，图瓦语qyrza“艾鼬”，吉尔吉斯语qyrsa（＜蒙古语），但突厥语qarsaq“草原狐”。

在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中可以见到一个y，它对应于共同突厥语中词根的a：

[image: img]


双音节词中第一音节的y～a在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见于许多突厥语言和方言之中，例如：土库曼文学语言harman“谷仓，打谷场”，土库曼语萨雷克方言、埃尔萨林方言、苏尔赫方言和卡利奇方言hyrman；土库曼文学语言[image: img]
 ：rpaja“蜂房支架”（＜波斯文[image: img]
 ～埃尔萨林方言[image: img]
 ：ja）。在这两个例词中y都是作为波斯语[image: img]
 （宽的短元音）替代物出现的，更准确地说——是短a（在突厥语基础上产生的元音和谐变体）。

a～y的对应关系还可以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见到，如：土库曼文学语言[image: img]
 ～萨雷克方言[image: img]
 “泥，垃圾”；[image: img]
 ～马内什土语[image: img]
 “剪子”；barmaq～诺胡尔土语、阿纳乌斯土语byrmaq“手指，脚趾”；qajγy～阿纳乌斯土语qyjγy“悲痛”；[image: img]
 -～埃尔萨林方言、阿利里土语[image: img]
 -“涮，漱”。

所有上述例词中y都＜位于j，r，l之前的a。

aša：q这个词乃是一个特例，它在阿利里方言、萨累尔方言和帖金方言的马利土语中发音上都发作[image: img]
 ：q。可以归入这种特例的还有[image: img]
 š～[image: img]
 š“外面的，表面的”一词，这里的a＞y看来是由于划分出新的词干的结果：从[image: img]
 （＜[image: img]
 ）？这一形式分离出[image: img]
 š，但也可能是[image: img]
 ＞[image: img]
 （逆同化）。

在阿塞拜疆的一些方言中a～y这一现象也和在土库曼语中一样，出现于舌前响辅音r，l和舌面辅音j之前（非重读音节）：jyxa“衣领”（Шаhбуз），[image: img]
 “旋花”（Жулъфа），[image: img]
 yjnax“爪子”，qyjnax“钥匙”（西部土语），[image: img]
 “腿”（试比较），土耳其语[image: img]
 “大腿”，syjyG“小的，细碎的”。

a～ə（＜共同突厥语y）这一关系应当确定如下：

在鞑靼语的和巴什基尔语的土语中：鞑靼土语[image: img]
 “鸟的羽毛”～巴什基尔方言salγəj，《玛哈穆德•喀什噶尔语词典》[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库巴利亚克土语[image: img]
 ∥[image: img]
 “装木炭的簸箕”；鞑靼语米沙尔土语abzar“牲口圈棚”～əzbar（Pelissier）；巴什基尔语阿辛土语səγanaq～文学语言saγanaq“小指”；巴什基尔语库巴利亚克土语hərqət-“使液体从细管流出”～文学语言harqət-。

在阿尔泰语的库曼丁方言中：[image: img]
 “裸的”～阿尔泰语d'alaŋaš；d'ylaš“光着的”～阿巴克语jala：s“裸的”；d'yla-“舔干净”～阿尔泰语d'ala-“舔”。

在萨雷克—尤古尔方言中：jynaq“面颊”～共同突厥语jaŋaq；[image: img]
 š“动物或人的头部前额上的白毛斑点”～[image: img]
 “面颊”。

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卡拉察耶夫语tajaq～此一语言的马尔卡尔方言tyjaq“木棍”；tajan-～tyjan-“躺下”；[image: img]
 aja～[image: img]
 yja“射击的箭”；[image: img]
 ajaq～[image: img]
 yjaq“面颊”。

在卡什凯人的方言中（Ромаскевич，1925，605）：birmax“手指，脚趾”。

如果将以上引述的所有材料加以综合概括，我们自然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

（1）作为双音节词的非重音音节中连音—位置变体出现的y（＜[image: img]
 ）——乃是共同突厥语中显现于j音前后以及r和l之前位置上的一种a＞y现象，但是它却很少出现于其他响辅音之前的位置。

（2）在楚瓦什语中除这个y之外，还出现有一个y（＜u），而在现代体系中后者与前者则是一样的。

（3）在响辅音之前和在j的前后位置出现的a＜y转变既发生在古突厥语之中，[37]
 也发生在布加尔语之中。

（4）可能，在早期原始突厥语里根词中的y仅仅是作为语音i在与后舌辅音相邻接时所必需的变体而存在，其他的情况下则见到i～y发生的变体变形现象；y可以与非重音位置的短[image: img]
 （＜a）相一致，也可以和与j（[image: img]
 ）一起出现的y（＜a）相一致；这点大概从以下的论述可以得到证实。第一，根词中的y因方言而异，有时是i，有时是y：yt∥it“狗”，[image: img]
 -∥[image: img]
 -“切割，剪”，byt∥bit“虱子”，但是又有qyz“女孩儿”，qyr“灰色的”和kir-“走入”等；第二，已经从古突厥文献（其中还有10世纪的回鹘文文献和11世纪的《玛哈穆德•喀什噶尔语词典》）中我们看到：arla-，jyγla和yγla-“哭泣”；jaγac，[image: img]
 和[image: img]
 “树木”（虽然这个词还有另一个词源），也就是ja＞jy＞j音的失落（许多突厥语言中都有的普遍现象）＞y。

如果在早期原始突厥语的词根元音系统中并没有一个作为音位的元音y，而仅仅是在元音和谐形成之后才促成各种y变体实现其音位化，那么可以认为在这个阶段同时还存在有一种位于单音节词根内的a～y自由变体现象。y变体在词形变化的情况下与[image: img]
 （短a）是吸附在一起的，而音义结构上则与a并列。许多突厥语言和突厥语的方言中都可以见到这种昔时的变体变化的遗迹。图瓦语[image: img]
 -“躺，卧”，托法拉尔语hs'yh
 t-，库曼丁方言d'yt-（楚瓦什语[image: img]
 ∥[image: img]
 “枕头”），雅库特语syt-～土库曼语jat-，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t-，等等；

图瓦语tyrt-，托法拉尔语tyh
 rt-“拖，拉”～雅库特语tart-，等等；

图瓦语typ-，托法拉尔语tuh
 p-“走出”～土库曼语tap-；

雅库特语tyŋ“霞，霞光”～图瓦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daŋ，西部裕固语taŋ，土耳其语tan；

雅库特语tyj“马驹，小马”，楚瓦什语[image: img]
 ^＜*tyjxa～土库曼语、土耳其语、鞑靼语taj，图瓦语[image: img]
 ；

楚瓦什语syr-，sər-“围住”～鞑靼语、土耳其语sar-（这里的y，可能是＜u）；

图瓦语syp“柄，把”，雅库特语up，uq（＜*syp）～土库曼语θap；

楚瓦什语[image: img]
 “警卫，保护”～土库曼语θap“警惕的，灵敏的”；

雅库特语ys-“撒开，散开”～图瓦语čaš-“播种，喷出”，土库曼语θač-；

楚瓦什语xyt-“变硬，变得更冷酷”～图瓦语、托法拉尔语qah
 t-，雅库特语xat-，土库曼语[image: img]
 -；

图瓦语хyp-“燃烧，晒黑”，楚瓦什语xyp-，托法拉尔语qyh
 p-～鞑靼语、巴什基尔语qap-；

楚瓦什语xyp-“抓，咬住，握住”，雅库特语xap-，土库曼语[image: img]
 -，鞑靼语、巴什基尔语qap-；

雅库特语sy：s-“挥动，摇动”～图瓦语čas-，托法拉尔语ħs'as-；

楚瓦什语s'yr-“写”～土库曼语jaδ-，土耳其语、鞑靼语jaz-，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z-；

楚瓦什语s'yr“岸”，雅库特语sy：r～阿塞拜疆语jar，土库曼语ja：r；

图瓦语šyp-“盖上，涂抹上”，托法拉尔语ħs'yh
 p-～土库曼语jap-；雅库特语sys-“毒打，捣成粉”～土库曼语jenč-，诺盖语janšy-，图瓦语čanč-；

雅库特语yt-“射，枪杀”～托法拉尔语ah
 t-“射箭”，土库曼语at-，楚瓦什语yvət-，ut-；

雅库特语yrt-，y：rt-“使……驮上，装上”～图瓦语art-，楚瓦什语urt-；

楚瓦什语yr-“凿，捶打，挖沟槽”（ur-＜ar-），阿巴坎口语yr-～西伯利亚鞑靼语ar-，哈卡斯语ar-；

雅库特语yr-“瘦削，渐瘦，疲倦”，楚瓦什语yr-～土库曼语a：r-，哈卡斯语、图瓦语ar-；

雅库特语yŋ“雅库特人用以捕野鹿的围栏”～托法拉尔语aŋ“野兽”，图瓦语、哈卡斯语、吉尔吉斯语aŋ；

雅库特语yl-“取”，楚瓦什语il-～土库曼语al-，图瓦语、托法拉尔语al-（al-～il-载于《米尔扎•梅赫基汗》）；

楚瓦什语xyr-“刮（脸）”～土库曼语qaδ-“刨”。

在这样一些词中，如雅库特语yj“月份”（土库曼语a：j，楚瓦什语ujəx，托法拉尔语a[image: img]
 ），雅库特语yjyt-，楚瓦什语yjt-“问，打听”（土库曼语ajt-，图瓦语ajyt-），土耳其语qaj-“斜（眼）看”［阿塞拜疆语（Hout-sma）qyj-］，syj“细小的，碎的”（土库曼语θaj）等，这些词中的a＞y看来全都是处于后接的j的影响之下。

某些研究工作者依据a～y的对应关系恢复了原始突厥语中的一个特殊的音位：[image: img]
 （Н.Поnne，—）或者[image: img]
 ë——一个介于a和y之间的语音（Г.Дëрфер，—）。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具体语言在其发展历史上的实际因素通常是不予注意的。因此，不知道为什么却忽略这一事实，即忽略了在现代楚瓦什语元音系统中占有特殊地位的y。它不但与ə（占位更低的语音）相并立，而且功能上、发音器官的部位和动作及音响上都和共同突厥语（原始突厥语）y的一个变体是相同的。是的，Г.焦费尔认为，在原始突厥语中本来就有a，y和[image: img]
 ë；这样y在楚瓦什语中就产生了ə，[image: img]
 ë＞y，在大多数突厥语中a和ë在a的情况下是一样的；而在雅库特语、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中y和[image: img]
 ë（根据焦费尔的意见）在y的情况下则是一样的。

雅库特语y～楚瓦什语y的对应关系仅出现在4个单音节词中，并且其中两个已恢复为长元音。另外两个是短元音。

雅库特语—图瓦语y可以在一个词内出现：雅库特语up“柄，把”～图瓦语sïp（楚瓦什语[image: img]
 “接口”，这个词也是焦费尔所引证的词，但是与这里并无关系，因为这个词乃是来自动词syp-“连接在一起，摆放”的派生词）。

楚瓦什语—图瓦语—托法拉尔语y也可以用一个动词xyp-～qyp-“燃烧，起火”来予以证实。

似乎仅有一对对应词一直都在某些语言——楚瓦什语、雅库特语、图瓦语、托法拉尔语，甚至库曼丁语中被仔细地进行研究：雅库特语sït-“躺，卧”，图瓦语[image: img]
 -，库曼丁语d’yt-，托法拉尔语hs'yh
 t-，楚瓦什语*s'yt-（存在于[image: img]
 ，[image: img]
 内）“枕头”。但是楚瓦什语的这个词目前却并没有让人可以信赖的词源依据，试比较，例如，梁桑宁的意见（1969）；从这点来说，楚瓦什语中现在并没有一个什么动词词干*s'yt-，而“躺，卧”这个意思乃是从动词vyrt-转化来的。可能，在jat-＞jyt-转化的过程中这个动词的属性转变成助动词的这一情况也起了作用。仅仅根据一个例证大概是不可能对楚瓦什语、雅库特语、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的共同性做出什么论断的。

可以有条件地划分出一个雅库特—图瓦—托法拉尔语言通用区［正如A.M.谢尔巴克实际上曾经建议的（1970，145）］，因为在这些语言中处在共同突厥语a位置上的y较之在其余的突厥方言中则相对地要更为常见，更为普遍。

仅雅库特语—楚瓦什语单音节词汇中的对应词对于用以重拟特殊的原始语言的元音是不足为凭的，因为这些对应词其成分驳杂不一：il-“拿，取”见于梅赫基汗，也就是在a-方言群中，根据焦费尔的意见，在这一方言群中ë和a已经重合一致；在yjt-“问”和s’yr“岸”里y和词源上的舌面音是邻接出现的，况且y在雅库特语中（sy：r）乃是长音，最后，yr-“疲倦”（土库曼语a：r-，雅库特语yr-和y：r-）可能还是双音节词干ary-简缩的结果（参见吉尔吉斯语ar-，ary-）。

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

总而言之，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按原始突厥语晚期阶段情况来看，可以将它表述为一个由16个成分组成的系统：

[image: img]


长宽元音看来已经有短缩和二合元音化的趋向。

在原始突厥语的这一阶段原始突厥语大概还是几个部落方言的“团结象征”，并正进行着元音的语音变体变化向位置上的和连音变体的变化，而且这一元音的语音变体变化还依然保存遗留在现今的语言和方言里，虽然构建现代系统的情景已经被后来的语音发展变化搅得模糊不清、一片混乱。

可以归入原始突厥语方言阶段时期变体变化的看来还有a～y和一些词根词干中的[image: img]
 ～e～i，并且a＞[image: img]
 ＞y可能已经在更为晚期发展阶段（一些方言分离后）成为特殊区域的标记，并且依次发生变体变化y/i，u/ü，等等。

原初的原始突厥语系统有时也会遗存在早先即已分离并且互相间已非常疏远的一些基本方言的通用区之内。距离的遥远以及同许多其他语言的接触从而决定了该系统在其发展方向上所形成的一些特性（试比较雅库特语、土库曼语、楚瓦什语和哈拉吉等语言的系统）。

在相当数量的突厥语言中都曾经由于出现第二个长辅音因而产生响音-γ，-γ-消失的情况。

在另外一些突厥语言中由于aγ，oγ，uγ的结合这一发展，从而形成aw，uw，əw的语音组合，并促成宽元音（尤其是长元音）收缩及窄元音放宽和省略（往往还有非圆唇化）这类发展趋势更为强劲。

原初的原始突厥语系统

[image: img]


在这一系统的长元音和短元音叠合以后（这种趋势甚至在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这些语言系统都可以明显地观察得到），原初的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就转变成如下系统：

a　ä　o　ö　y　i　u　ü

这一系统在结构上由于第二个长音中V+γ这种结合体的进化发展，因而或者得到“恢复”，[38]
 或者有了变更：

[image: img]


这里的ä和y（＜əj）似乎是对系统曾经失去的对称性予以恢复。

现代语言和方言中体现的原始突厥语元音

第一音节的元音

短元音

*a在大多数突厥语言中仍然保持不变，并呈现出存在有几种发音上的变体。

*a＞y存在于楚瓦什语、雅库特语、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以及其他突厥语的一些方言之中（参见前文“a～y的对应”一节）。

*a＞ä，e与辅音[image: img]
 ，č，j，ž，š相邻接，例如，哈萨克西部方言äjel“妇女”（ajal），阿塞拜疆库巴方言[image: img]
 “剪刀”，阿塞拜疆德尼斯方言äjax“腿，脚”，哈萨克语科沙卡什方言žäriš“热心”，哈卡斯语贝尔奇方言čebel“坏的”，乌兹别克语克尔克方言čäč“头发”，阿塞拜疆语凯尔库克方言bejram“节日”，吉尔吉斯南部方言[image: img]
 äš“年轻的”，哈卡斯语克兹方言äjna“鬼”，鞑靼语纳加伯克方言[image: img]
 “苦，伤心”，等等。

*a＞ä＞e也见于所谓的变体词之内，在这种词里通常语音上并不将a标示出来：乌兹别克语奥什方言ät“名字”，库梅克语凯达克方言äz“少”，巴什基尔语基齐利斯科土语äδ“少”，吉尔吉斯南部方言tätti“有味道的”，阿塞拜疆巴克方言[image: img]
 änät“翅膀”，鞑靼语米什方言äqrӛn“（声音）低的，寂静”。

*a＞ä出现于双音节词汇中，因i元音交替而形成：哈萨克语科沙加什方言bätir“英雄”，乌兹别克语克尔克方言däri“药品”，库梅克语凯达克方言täri“黍，稷”，土库曼语ä：dim“步”。

*a＞[image: img]
 ＞o存在于鞑靼语的、乌兹别克语的、楚瓦什语的、巴什基尔语的各个方言以及其他突厥语的一些方言中，请参见“圆唇化”和“元音交替”两节。

*a＞i散见于某些方言之中：阿塞拜疆库巴方言bijram（＜bejram＜bajram）“节日”，土库曼语埃尔沙利方言iša：q“往下”，（＜aša：q），我们在这里见到的也有可能是一个音段的省略现象。

*a＞u（经过o，也就是a＞o＞u），与唇辅音相邻接：土耳其方言（哈扎伊）buba“父”，阿塞拜疆桑卡方言juwaš“寂静的”。

*a（ε）仍保存在许多突厥语言之内，并且有一些语音变体。

*ä＞e＞i出现在鞑靼语、楚瓦什语中和哈卡斯语的、阿塞拜疆语的方言之中，以及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的马尔卡尔方言和一些土耳其方言中。

*a＞ö则与唇辅音相邻接：土耳其语的方言böšük“摇篮”，阿塞拜疆语böjük“大的，粗大的”。

*ε＞ä＞a存在于楚瓦什语中。

在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和诺盖语中以及一些乌兹别克和鞑靼语的方言中都可以见到位于词的最起头位置上的e-＜ä-的二合元音化。

*y仍然保存在大多数突厥语言之内，并且有一些语音上的变体。在楚瓦什语、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则y＞ə。

*y＞i存在于阿塞拜疆语的一些方言中：卡拉巴克方言pičax“刀”，库巴方言[image: img]
 “红色的”，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方言bišlǎq“乳酪”，išan-“希望，期待”，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si：n“观看，注视”，卡拉卡尔帕克方言šibin“苍蝇”，inan-“相信”，加加乌斯土语ildys“星体”而*y的前位化则主要是出现在与舌面辅音相邻接的情况下。

在许多突厥语言中都可以见到语音的重叠音，即音组yj∥ij形成变体：卡拉卡尔帕克语tyjyn∥tijin“戈比”，土库曼语yjδ∥ijδ“脚印，迹”。

在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中*y和*i已经重合为一个音位，但是所谓“冷漠的”i的连音变体变化则仍然保存着。

*y＞u并不常见（主要是与唇音邻接的情况下）：阿塞拜疆德曼尼斯方言bur“小胡子”，图瓦语čulan“蛇”（代替čylan）。ə＞θ则出现于鞑靼语一些土语（超方言词语）：qθzθm“我的女儿”，qθšqθ“冬天的”。

*i依然保存在多数突厥语中。

而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楚瓦什语、哈卡斯语、哈萨克语和卡拉卡尔帕克语中这个音发成短而较宽的变体——[image: img]
 音。

*i＞y存在于阿塞拜疆语一些方言中：德曼尼斯方言dyran-“支撑住”（～文学语言diren-）。

*i＞u散见于与唇辅音相邻接的位置，例如托法拉尔语qum“谁”。

*i＞ü出现在与唇辅音相邻接的位置：阿塞拜疆德曼尼斯方言bübü“叔叔”，但克巴尔尼方言[image: img]
 ütü“尖锐的”＜*itiγ，阿塞拜疆穆格方言süz“您”，卡拉卡尔帕克方言düze“膝”。

*i＞ӛθ见于鞑靼语各土语（超方言词语）：鞑靼语卡西姆土语[image: img]
 “牙”。

o还保存在多数突厥语言中。

*o＞u存在于鞑靼语、巴什基尔语、楚瓦什语（基层大众地方话），以及阿塞拜疆、土耳其和哈卡斯一些方言中：*o＞ə，例如巴什基尔语阿依斯克方言bəla“（他）将是”。

*o＞[image: img]
 （闭元音）出现于乌兹别克语中。

*o＞u也同时散见于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中：格奥克连方言burun“音节，文体”。

*o＞u也出现于库密克、土库曼、卡拉卡尔帕克、吉尔吉斯和卡拉基耶夫—巴尔卡尔的一些土语中：库密克土语、哈萨克土语uxuj“他在读”，吉尔吉斯土语tupraq“土壤”，土库曼哈萨尔土语utur-“坐着”，土库曼阿纳乌斯克土语qultuq“腋窝”，土库曼诺忽尔土语juldaš“同事，同志”，卡拉卡尔帕克土语suq-“啄食”，克巴尔克土语、马尔卡尔土语unduruq“床”。

*o＞u：也在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中记录到：u：x“箭”，ju：l“路”，u：lur“（他）站立”。

*o＞u也出现在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和乌兹别克语的这样一些方言中，在这些方言中可以认为，大概是由于底层伊朗语成分的作用从而引起并发生对伊朗语元音系统中o：＞[image: img]
 的微调，虽然宽元音的短缩同样也是突厥语元音系统中曾经固有的一种发展趋向。

*o在位于给普恰克语和给普恰克化的方言和土语词汇内第一位置时往往趋向于二合元音化，直至将辅音成分也分离出去（元音词首增音）（参见“词首添加辅音”以及“二合元音和准二合元音”章节）。

*o＞ö在阿塞拜疆语的诸方言之中：söjux“寒冷”，öjnämax“玩耍”。

*ö在多数语言中迄今仍然保存。

*ö＞ü保留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和楚瓦什语等语言中，以及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和哈卡斯语等语言的方言之中。ö＞ü还可以见于土库曼语、加告兹语、图瓦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等语言的方言之内：土库曼语萨累尔方言ürküč“驼峰，小山”，加告兹语布尔坎湮什方言güzel“美丽的”，图瓦语佩列霍德方言üškü“母山羊”，卡拉卡尔帕克语，北部方言güpšek“车轮毂”，哈萨克语西部方言ügej“孤儿，单身无靠的人”，dünen“第四个春季生的马驹”。

在给普恰克语以及给普恰克化的一些土语和方言中[image: img]
 趋向于二合元音化，直至将辅音成分分离出去（元音词首增音）（参见“词首添加辅音”及“二合元音和准二合元音”章节）。

研究学者曾指出给普恰克语的ö具有向后挪移的性质（＞[image: img]
 ）。这一类型的[image: img]
 ，方言学者们在阿塞拜疆语、库梅克语、鞑靼语、土耳其语及巴尔卡尔语的一些土语中都曾记录到例证：阿塞拜疆扎卡塔里土语[image: img]
 kuz“公牛”，哈萨克语g[image: img]
 gurčin“鸽子”，西伯利亚西部鞑靼人的埃乌什丁—查特土语k[image: img]
 k“天”，库梅克语卡伊特土语t[image: img]
 l“产仔”，g[image: img]
 z“眼睛”，s[image: img]
 z“单词”，克巴克彻累克土语k[image: img]
 z“眼睛”，k[image: img]
 l“湖”（请再参见亚美尼亚—给普恰克语）。

*u在大多数突厥语言中都已保存下来。

在楚瓦什语中是*u＞ə，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则是*u＞θ，而u的语音扩展，也就是实际上的u＞θ，同样在哈萨克语和卡拉卡尔帕克语中也都已实现。

*u＞y在许多突厥语和方言中通常都是与唇辅音相邻接：土耳其语的方言byjdar“小麦”，阿塞拜疆语赞格兰方言byzaw“小牛犊”，绍尔语pylan“驼鹿”，阿克诺盖方言、卡拉卡尔帕克语byzaw“小牛”，阿塞拜疆德曼尼斯方言pys-“偷听到”，阿塞拜疆语奥尔杜巴德方言by“这个”，鞑靼语方言bə“这个”，土库曼语约奥木德方言myrt“小胡子”，阿塞拜疆语卡腊亚金土语νyr-“讨好”，哈萨克语方言byz-“拆毁”，阿塞拜疆语萨利亚方言、诺盖语byz“冰”，库梅克语byryn“以前，早先”，土库曼语埃尔萨林方言bylyt“云”，鞑靼语纳加巴克方言bəjau“颜料”，图瓦语托真方言byza：“牛犊”。

*u的非唇化（u＞y）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时用相邻接的辅音作为原因完全无法解释，而是与元音本身的弱化密切关连：库曼丁方言qylyn“小马驹”，卡拉卡尔帕克语北部方言yjat“羞耻”，阿塞拜疆语巴库方言yšaγ“小孩”，哈萨克方言žylyn“脊髓”，土库曼语萨雷克方言yja“鸟巢”，卡拉卡尔帕克语tyrna“责备”。

*u（一般是派生的）经过y阶段进而形成i：加告兹语方言igarda“在上面”＜juqarda（＞*jyqarda），阿塞拜疆语库巴方言bizo：“牛犊”＜buzow（＞*byzo：）。

在有些方言中可以见到*u＞o。因而，К.符伊从土耳其语艾丁方言中就记录到dot-“拿着，持”，borada“这里”等词（Foy，1900，1，178；参见Doerfer，1971，60）。这一对应关系也散见于土库曼语和阿塞拜疆语的一些方言中：土库曼语北部约奥木德方言oloqon“大的”，阿塞拜疆语赞格芝土语olduz“星”，od-“中奖”，穆甘土语qom“砂，沙土”，巴库方言otan-“害羞”。

在有些亲属语言和亲属方言中一些词根词干内其元音是摇摆不定的：boz-∥buz-“弄坏，扰乱”，turun∥torun“孙子”，sora-∥sura-“向”，joxary∥juxary“顶部”，butqa∥botqa“粥，饭”，oγra-∥uγra-“去往”，等等。

*u＞ü可散见于，例如哈萨克语suly∥süli“燕麦”，阿塞拜疆语奥尔杜巴德方言ü[image: img]
 üz“便宜的”，土库曼语约奥木德方言jüwrt“国家”，加告兹语中部方言üdum＜judum“一口（指吃、饮的量）”等词之内（u＞ü与j，[image: img]
 ，i相邻接）。

*ü尚保存在多数突厥语言之中，在楚瓦什语里出现的是[image: img]
 ，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是[image: img]
 ，在哈萨克语和卡拉卡尔帕克语中其声音则近似于[image: img]
 类型的发音。

*ü＞u可见于阿塞拜疆语、库梅克语和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等语言内的一些方言之中：阿塞拜疆语库巴方言urum[image: img]
 ek“蜘蛛”（u＜次生的ü＜ö），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方言kurt“雪堆”，阿塞拜疆语方言juk“担子，负荷”，uč“三”，julguč“刮脸刀”，库梅克语凯达克方言gun“日子”，sut“牛奶”。

*ü＞i（非圆唇化）在许多语言和方言中都可见到：阿克诺盖方言ijken“大的”，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siriw“一群”，鞑靼语卡西莫夫方言（[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三”，[image: img]
 “灰烬，草灰”等（详见“元音的非圆唇化”一节）。

*ü＞ö可以见于土耳其语艾丁方言（参见符伊，1900）：döš-“跌，坠落”，gön“日子”和阿塞拜疆语库巴方言öräk“心，心情”。

*ü＞y可以见于词的语音变体之内：土库曼语斯塔罗波尔方言hynčy“珠串，项链”，ym“手势，动作”。

长元音

*a：在多数突厥语言中已经与短元音相一致。而在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中长元音a：仍然保持不变：它也散见于奥古兹诸语言以及各个不同突厥语中的一些奥古兹化方言之内（参见“原始的长元音”一节）；在楚瓦什语中a：看来已经成为ia，这正反映出词首辅音的改变：šur（＜*[image: img]
 “沼泽”），[image: img]
 （＜*[image: img]
 “石头”），jur（＜*（ch）[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雪”）。

*ä：（发音上如e：）在多数突厥语言中已经与ä相一致；在雅库特语中已发展成二合元音[image: img]
 ，在土库曼语中e：＞i：，在奥古兹和奥古兹化的一些方言中——e：；在楚瓦什语中[image: img]
 ：与[image: img]
 相一致并发展成a，但是这一情况却因出现一些[image: img]
 “五”（＜*[image: img]
 ＜*be：l）词例从而变得混乱不清（参见“论闭元音e”一节）。

*y：在多数突厥语言中已经与y相一致；在雅库特语中-y：，在土库曼语中-yj，在奥古兹和奥古兹化的一些方言中y：/yj，在楚瓦什语中则yj＞[image: img]
 [image: img]
 “女孩”～qyjz）。

*i：在多数突厥语言中已经与短元音i相一致，它保存在雅库特语和土库曼语中，同时也散见于奥古兹语和奥古兹化的一些方言之中，在楚瓦什语内则显示为[image: img]
 。

*o：在多数突厥语言中已经与o相一致，但仍保存在土库曼语内，也散见于奥古兹语和奥古兹化的一些方言中，在雅库特语中已发展成二合元音[image: img]
 [image: img]
 “十”），而楚瓦什语中经过词首最前位置的二合元音[image: img]
 ＞[image: img]
 阶段进而形成“词首最前加的”V（vun（ə）＜van（ə）＜[image: img]
 “十”）。

*ö：在多数突厥语言中已经和ö相一致，但仍保存在土库曼语中，并散见于奥古兹语和奥古兹化的一些方言和土语之中；而在雅库特语中已发展成二合元音[image: img]
 ，在楚瓦什语中经过二合元音üö＞üä阶段在词首最前位置上形成了“词首前加的”V（νat＜*[image: img]
 ＜[image: img]
 “胆汁，胆囊”）。

*u：在多数突厥语中已经与u相一致；在土库曼语和奥古兹语及奥古兹化的一些语言和方言中则出现为uw/u：w
 ，在雅库特语中仍然保留未变。

*ü：在多数突厥语言中已经与ü相一致；但仍然保存在土库曼语（ü：＞üj）、雅库特语、奥古兹语和奥古兹化的一些语言和方言土语文中。

原始突厥语的长元音a：，e：，y：，i：，o：，ö：；u：，ü：，在它们所存在的那些突厥语言和方言中，凡与短元音相一致的，都曾有过与短元音同样的发展历程（参见前文），例如：

*a：＞a，*a：＞a°，*a：＞o∥u，*a：＞y，等等。

唇化

从突厥诸语言和方言中我们观察到元音的唇化出现于：（1）与唇辅音相邻接的情况下（见梁桑宁，1955，第55页；谢尔巴克，1970，第40—41页）；（2）受到后接的窄唇元音的影响（u-元音交替）（参见“元音交替”一节）。

第一种状况在许多突厥语言和方言中都可以观察得到，第二种主要是普遍存在于维吾尔语之类语言的一些方言里，其中也包括乌兹别克语的纳玛干土语。

一个独特的情况是由于受后舌唇辅音q，γ，x的影响因而使a发生唇化。这种类型的a，也就是[image: img]
 °在下列一些语言和方言中都留存有记录：乌兹别克语的一些方言（参见列舍多夫，1959，第206—207页；列舍多夫、舒阿波杜拉赫马诺夫，1962，第130页；试比较阿塔米尔扎耶娃，1974，第40页）；鞑靼语（Стля，1969，第83页；鲍戈罗吉茨基，1953，第38—39页；拜楚尔，1959，Ⅰ，第29页；МД（тат.），1955，第151页）；巴什基尔诸方言（БДС，1959，第169—170页；ВБЯ，1972，第119页）[39]
 和土耳其语诸方言（参见Caferoglu，1959，第245页），以及托博尔—伊尔迪石方言的一些土语（杜玛谢娃，1969，第37页）。由于与b和q相邻接，圆唇化的a°也可以在库梅克语的一些土语中观察得到（克里莫夫，1967，第142—143页）。

原始突厥语*a在楚瓦什语和乌兹别克语内的唇化乃是一种独特的现象。

众所周知，在楚瓦什语上游方言中原始突厥语*a（长的和短的）已经成为o，在下游方言中后来发展成u（试比较耶果洛夫，1954，第159页；谢尔盖耶夫，1972，第155页）。楚瓦什语中语音o的起源很久以来就已受到研究学者们甚多的关注。学者中有些人认为，a＞a°＞o是由于受马利语底层成分的影响所致（例如，谢列勃连尼科夫，1956，第77页）。[40]
 其他一些人则认为a＞[image: img]
 °是宽元音经历缩窄过程的结果，并且这一收缩后果遍及于全部布加尔语系统（Rona-Tas，Redei，1972，293）。在此情况下a＞[image: img]
 °相对的时间顺序通过对匈牙利语和波斯诸语言中布加尔语借用词语材料的清理分析就可以得到确定（谢列勃连尼科夫，1956，第18—19、78—79页）。

乌兹别克语中的o音化至今同样也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解释。Е.Д.鲍里瓦诺夫认为，o音化的出现是突厥语元音系统受到塔吉克语元音系统影响所致，在塔吉克语的元音系统中就有这种a°类型的语音（鲍里瓦诺夫，1928，第306页；1933，第19页）。这一解释对于乌兹别克土语群来说是足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它们的元音系统[image: img]
 °，ä，i，u，e，ou
 同塔吉克语的完全一样（鲍里瓦诺夫，1933，第12页；1935，第37—38页）。但是对于[image: img]
 °的出现来说，下面这样一些事实也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例如在给普恰克型的乌兹别克诸土语中所有宽元音的缩窄以及在连音条件下a＞[image: img]
 °的可能性，这些都曾经有许多语言学者对之提出过说明（参见列舍多夫，1959，Ⅰ，第206页；谢尔巴克，1970，第41页；Nauta，1972）。

非唇化

唇元音的非唇化在楚瓦什语和卡拉伊姆语、鞑靼语米沙尔方言以及卡西莫夫土语等的发展历史上是一种连续不断进行的过程。

在这一情况下，楚瓦什语和鞑靼语的非唇化大概是一种区域现象，与在这些语言中所观察到的元音弱化过程密切相关，并且是由于某种底层语言成分从而形成（可能是芬兰—乌戈尔语）（参见谢列勃连尼科夫，1956，第81页；格鲁佐夫，1964，第73、79页；利特金，1964，第20页）。[41]


在楚瓦什语下游方言中原有较为古老的θ和[image: img]
 已成为ə和[image: img]
 ，而在上游一些土语中却仍然保留θ和[image: img]
 ：

[image: img]


我们在唇元音θ和[image: img]
 θ的位置上同样也见到有ə和[image: img]
 ，它们出现于波特贝利金斯克利雅申地区的一些土语之中（[image: img]
 “狐狸”，sələ“燕麦”）以及德罗让诺夫斯克土语（t[image: img]
 lk[image: img]
 “狐狸”），莫德维—卡拉塔也夫的一些土语（sələ“燕麦”，kəs'“体力”），卡林斯克和格拉索夫斯克鞑靼人话语中（əzən“长的”，bələm“草地，牧场”，qəš“鸟”，[image: img]
 “白天”），卡西莫夫鞑靼人话语中（[image: img]
 “三”，[image: img]
 “灰”）和库比谢夫斯克列米沙尔的人的话语中［[image: img]
 “生命，生活”，[image: img]
 “狐狸”（鞑靼语方言学资料，1974，Ⅱ，第122页；并参见德米特里耶夫，1932，第130页，玛赫穆托娃，1978，第37—38页）］。

在米沙尔一些土语中非唇化同时也包括出现在次生u位置上的θ（＜源自o），例如：oγurla-“偷窃”＞鞑靼语urla-，米沙尔语θrla-＞ərla-等（试比较阿克诺盖方言ərla-），bəjau（＜bujau“颜料”）。[image: img]
 θ＞[image: img]
 偶然也可以见于巴什基尔一些土语之中：[image: img]
 “一群”，文学语言[image: img]
 。

θ和θ的非唇化也引发一些鞑靼土语在其原始词源上的ə和[image: img]
 位置上出现，θ和[image: img]
 ö（充填空白）：鞑靼语卡西莫夫方言θr“田野”，θzθl“红色的”，θrθ“四十”，θš“冬天”，鞑靼语卡林土语和格拉佐夫土语qθr“田野”，qθš“冬天”，qθrθq“四十”。

在楚瓦什语中唇元音的非唇化（由于二合元音化所造成）同时也可以出现在词的最前位置，这时u和ü通常都显现为vy和vi，而θ和[image: img]
 则显现成və 和[image: img]


[image: img]


唇元音ü，ö：的非唇化也在一种哈拉吉土语中被记录到：k[image: img]
 n“太阳”，jč“三”，k[image: img]
 k“绿的”，[image: img]
 “湿的”，hirin“白的”，等等。

在伊朗的一些突厥土语中也可以见到ö和ü的非唇化，焦费尔认为这是由于对伊朗的语音系统来说ö和ü乃是异己之物所致。

在卡拉伊姆语的加里茨方言中两个前列的唇元音ö和ü都已完全非唇化，成为对应的e和i。K.M.穆沙耶夫认为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受斯拉夫语言的影响所致，首先是乌克兰语，因为在乌克兰语中语音系统并没有类似的唇元音（1964，第38页）。ö/e的交替也出现在特拉凯方言中：kölmak//kelm'ak“衬衫”（穆沙耶夫，1964，第56页）。的确，在多数情况下这里也考察到反向的进程：原生的e发生唇化，通常都是在邻接的唇音影响下出现：ert'a＞ört'a“早，初”，em-＞öm-“吮，吸”。

ö（o则较少）的非唇化也散见于土耳其语的（德米特里耶夫，1928，第454页；[image: img]
 ，1959）和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的（阿克巴耶夫，1963，第42页）一些方言之中。

在许多突厥语言和方言中都曾记录到y，ə，i，[image: img]
 出现在原生的u和ü的位置，以及出现在次生的u＜o和[image: img]
 ＜[image: img]
 的位置，例如：巴什基尔语艾思克土语的bəjau“颜料”（*
 boδaγ），诺盖语byz“水”，tyrna“仙鹤”（H.巴斯卡科夫，1940，第31页），土库曼语方言myrt“小胡子”，dije“骆驼”，库梅克语byryn“从前”，鞑靼语方言的bələω“有，存在”，图瓦语[image: img]
 ：“饭，粥”，阿塞拜疆语方言byra“在这里”，yšaγ“婴儿”，乌兹别克语方言yjqy“睡”，yn“面粉”，图瓦语bydaq“树枝”，tilgü“狐”。

正如Ѣ.A.谢列勃连尼科夫指出的，出现非唇化的原因就是为使部分的紧张程度能以消除（1974，第120页）。

鼻音化

鼻元音在阿塞拜疆语的一些方言中都有记录［什拉里耶夫，1967，第31—35页；阿什玛林，1926，第12—17、26—32页］。这些鼻元音乃是由于鼻辅音n，ŋ的脱落而形成。例如：阿塞拜疆语德乌尼西土语saã（＜saηa）“（给）你”，瓦尔塔申土语dõ：z“猪”（＜doηuz），努兴方言dã“朝霞”（＜daη），纳希切万土语mã“（给）我”（＜maηa），等等。

这种起源的鼻元音还可以见于土耳其语的安纳托利诸方言（梁桑宁，1955，第171页），哈拉吉诸土语（Doerfer，1971，第152页）以及乌兹别克语的纳马干土语（阿塔米尔扎耶娃，1974，第25—26页）。

雅库特语中的鼻元音，按照H.Д德亚奇科夫斯基的意见，乃是一种语音上的连音变化（1971，第79—80页；哈利托诺夫，1947，第55页）。它们出现于[image: img]
 ，η的后面：[image: img]
 “口”，[image: img]
 “蹄”等，也同样出现于一些感叹词中，但其出现原因目前还不明确（德亚奇科夫斯基，1971，第80页）。

研究托法拉尔语言的学者则记录有长元音的鼻音化现象（拉沙金，1971，第22—23页）。对此H.П.德连科娃认为这里的鼻元音乃是一些音位（1963，第8页），而拉沙金则认为是一些自由变体（1971，第22页）。

在托法拉尔语中鼻元音出现于消失了的原生鼻音之前：[image: img]
 ：k“骨头”（＜söηük），[image: img]
 “头脑”（试比较古突厥语meŋi），同时也出现在γ，γ’之前：ã：r“沉重的”（＜aγyr），[image: img]
 ：s“口”（＜aγyz），[image: img]
 [image: img]
 “母貂，母熊”（试比较萨雷克—尤格尔土语egeš）“母狗”，[image: img]
 ：ry“小偷”（＜oγry），等等。

同样的现象还可在图瓦语中见到（参见查丹巴，1974，第19页）。在图瓦语的托真方言中，正如查丹巴所指出的，还可以见到位于原生j前的鼻元音[image: img]
 ：[image: img]
 “野葱，野百合”，xõj“绵羊”（同前）。这种现象看来同雅库特语中的实际材料可以互相对照。众所周知，[image: img]
 也存在于托法拉尔语中，然而无论是在[image: img]
 音之前或其后科研学者都不曾提到过元音的鼻音化。

正如所有这些材料表明的那样，元音的鼻音/非鼻音性质特征，对于共同突厥语系统来说并非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在构拟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时也不必一定予以考虑。

词首最前位置添加的二合元音和准二合元音

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一些土语里可以见到假二合元音与单元音的对应：[image: img]
 ～ü，i；əw～u，而另一方面则是次生的（也就是从共同突厥语o，[image: img]
 ，e发展而来的）元音u，ü，i的二合元音化（参见玛赫穆托娃，1978，第33—34页）。

现将二合元音的单元音化例证列举如下：鞑靼文学语言[image: img]
 -～土语ürän-“学习”（＜[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稀粥”；巴什基尔方言əwmas“擦掉”～巴什基尔文学语言umas；鞑靼卡西莫夫方言irit-“教……学会”～鞑靼文学语言[image: img]
 -，ili“晌午”～[image: img]
 。

在一些米沙尔土语以及鞑靼格拉索夫人和卡林人的土语中则记录到有次生窄元音的二合元音化的情况：[image: img]
 -“开始编结”～文学语言ür-（＜ör-），iӛr“丈夫，男子汉”～文学语言ir（＜er），[image: img]
 rä“汤”～ürä（＜ögrä），öjrä，鞑靼文学语言[image: img]
 。

这一进程通常都和θ，[image: img]
 （＜共同突厥语u，ü）的非圆唇化是同时发生的。

这一情况同样也出现在托博尔—伊尔迪什方言的扎勃洛特土语[image: img]
 “草”[image: img]
 “你自己”（杜玛谢娃，1969，第25页）。

元音的二合元音化在卡拉卡尔帕克、哈萨克、诺盖和加告兹这样一些语言中都曾有过专门的研究。H.梅热科娃（1969）就指出过哈卡斯语绍尔方言里词首添加音o，[image: img]
 的准二合元音性质。

在卡拉卡尔帕克语中词首e，o，[image: img]
 的二合元音化程度是如此地强烈，i
 e，u
 o[image: img]
 在发音上听起来就像je，wo，wö似的，许多研究学者将其解释为双音位组合。

在哈萨克语中o在发音上带有短的附带音u（阿拉尔巴耶夫，1970，第100页），ö则带有准二合元音的味道，而e则发音上像一个二合元音。

在诺盖语（日常口语中处于词首最前位置的o具有源自二合元音的色彩，在重读情况下表现得相较于非重读时更为明显）：u
 ol“他”，u
 ozba“不要超过”。元音ö也是同样的情况：ü
 öz“自己”，ü
 örme“不要编结”（H.巴斯卡科夫，1940，第26页）。

根据H.A.巴斯卡科夫提供的资料，在妇女和老人的话语中有时在词首偶然也会出现腭化的e的变体：je或i
 e（大概就是不同程度的腭化吧）。

H.K.德米特里耶夫写道，库梅克语的o“乃是某种类似于新出现的二合元音uo，也就是[image: img]
 （非音节的u）与元音o本身二者形成的连音化”（1940，第5—6页）。

从乌兹别克语的德热卡一些土语中还记录到有词首添加音e，o，ö的二合元音化现象（列舍多夫，1959，第186—187、193页），在鞑靼语的波斯坦土语中也同样记录到这一现象（《鞑靼语方言学资料》，1974，Ⅲ，第32页）。[42]


众所周知，在那些具有二合元音化的宽元音o，ö，e的语言和方言里除此之外还显现出另外两种语音发展趋向：窄元音u，ü，i的弱化与舒展，也就是它们在舌位高低方面与o，ö，e相接近；以及词首添加音j-的塞擦音化。而二合元音化，也就是在词首最前位置上元音o，ö，e相对的长度，它也同时阻碍着元音o，ö，e和u，ü，i消除其重要的对应功能。

在e，o，ö存在的语言和方言中，如果其位于词首的j已经转变成ž//[image: img]
 ，那么这些语言和方言中e，o，[image: img]
 的二合元音化程度就更高，这一点早已由E.Д.波里瓦诺夫予以指出。

看来，鞑靼—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就是给普恰克语元音系统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因为在鞑靼—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中已经发生过u
 o，[image: img]
 ö，i
 e的单元音化，准确地说，就是已经进一步收缩到u，ü，i的程度，并且u，ü，i也展宽到o，ö，e（短元音）的水平。

这一进程所经历的阶段可以在例如鞑靼语巴拉宾方言中非常明显地观察得到（B.A.鲍戈罗吉茨基），而根据Д.Γ.杜马谢娃的考察（1968，第27—28页），在这里还可以见到两个变体u：一个是（短）u，相当于共同突厥语的u，以及另一个（相对长的）u，是从共同突厥语的o发展来的。这样，在巴拉宾方言中就呈现出o→u
 o→u和ǔ→ǒ两个系列。

关于加告兹语中宽元音o，ö，e的二合元音化则有不同的解释说明（参见鲍克罗夫斯卡娅，1964，第42页）。首先是认为，可能因受外来语言的斯拉夫语和罗马尼亚语影响所致；第二种则认为，这一过程与给普恰克诸语言中类似的情况密切相关，而这种类似的情况是相当确实可信的。

值得关注的还有在加告兹语中（过去常见，现在则偶见）观察到的位于u，ü，y，i前的j关于它的出现（和消失）的状况（ič//jič“乖孩子”，jüst∥üst“顶部”），在这一情况下j与其后接窄元音结合成的音组可以形成半长元音：ji＞ï。

jy-，ji-与i的交替还可以在卡拉伊姆语的特拉凯方言和加里茨方言中见到，即特拉凯方言中存在有jü-和ü-（jüw//üv“家”）。

在自身即是j语言的加告兹语中宽唇元音在二合元音化时还会同时发生词首j系统的“卸载”，也就是使位于窄元音y，i，u，ü之前的原生的j-脱落，尽管jy-＞ji-＞i-这一发展历程本身原就是一些突厥语言和方言，例如，阿塞拜疆语、库梅克语及一些土耳其方言等所具有的突出特点。

次生的长音

所谓次生长元音或第二次产生的长元音通常都是指在某个具体突厥语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长音，其原因：（1）由于固有词汇和借用成分中元辅或元辅元的语音综合体经过语音发展变化（缩紧）所致；[43]
 （2）由于位置—连音组合的长音发生音位化所致。

第一种可以用这样一些例证予以说明，如图瓦语[image: img]
 ：r“有处世经验的”（＜*
 čaγyr）中的a，土耳其方言bü：k“高的，大的”（＜*
 büjük）中的ü；第二种则可以哈卡斯语te：r“皮，毛皮”（＜teri）中的e：这类词例作为说明。

许多突厥语言中次生的长元音都已进入并且成为元音系统的一部分，然而在雅库特语中这些长元音却似乎更强化古来的长短元音的对立，可是在哈卡斯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图瓦语等这样一些语言中却以新的方式再现这种对立。由于次生的长音乃是一种具体突厥语言或语族的历史财富，所以在共同突厥语的语音中值得指出的只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些个别方面而已。首先是元辅（元）音这种综合体语音转换的独特性（参见ИСГТЯ，1965，I，第167页；梁桑宁，1955，第99页），它存在于像雅库特语、吉尔吉斯语和阿尔泰语、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加告兹语和土耳其语等这样一些突厥语言之内（参看本书相关章节）。其次，是在具有原生长音的一些语言内还存在一些带长元音的单音节词干，即其词干内的长音乃是由于元辅（元）语音综合体的紧缩或者取代所消失的语音因而形成的。例如，土库曼语中既有原生的长元音，又有进入元音系统的次生长音，这些次生长音在现时情况下与原生长音并无任何差别：da：l“不”（＜degil），bi：δ“锤子”（＜bigiz），[44]
 i：t“拉，拖”（＜jet），do：γ“枣红色的”（＜doru），θo：r-“吮、吸”（＜sory-），等等。

这些实例，以及许多语言和方言中所记录到的次生长音简缩的情况，在阐释原生长音时都得到慎重的考虑，因为有些原生长音在更为早期阶段还可以作为语音综合体或词汇的紧缩结果来予以考虑，试比较，例如，ba：r“是，吃，有”（*
 bu+er“这个+是，吃”）（梁桑宁，1969，第62页）以及oγul ＞o：l＞ul“儿子”。

插入元音（词首增音　插入音　词末加音）[45]


在共同突厥语里在词首位置很少出现有响辅音的情况，而l-，r-则仅出现在借词词语之中。某些辅音，例如š-并不是共同突厥语词首增音的常见典型。在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中š-乃是新事物的一个标记：č-＞š-，s-（位于i前）＞š-等也或者是借词标记。共同突厥语的词首是不容许辅音合并的。因此词首增元音出现于响音l，r前的情况要少于出现于š的前面，这些词首增元音通常都是i，y，u等窄元音，只在个别情况下会出现a-：土耳其方言urumeli“鲁美利亚人”，阿塞拜疆方言iräng“颜料”，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yrazy“满意的”，吉尔吉斯语uruqsat“解决，许可”，阿塞拜疆uruh“精神”，诺盖语orus“俄罗斯”，卡拉卡尔帕克语yras“真话”，ylaj“黏土”，土耳其方言ylajx“值得的”，巴什基尔方言əlasən“雄鹰”，吉尔吉斯方言ylaqap“俗语”，卡拉卡尔帕克方言ylaqa“鲇鱼”，诺盖方言iles“尸体”，图瓦语ulu“龙”，土耳其方言išen“高兴的”，阿塞拜疆方言išämmi“星期六”。

同一些词首增元音在词首位置还有发生辅音并合的情况，但是此时这里往往还使用插入音：鞑靼方言əšgul“学校”，阿塞拜疆方言usdul“椅子”，卡拉卡尔帕克语istep“草原”，以及土耳其方言firenk“欧洲人”，阿塞拜疆方言bilan“计划”，卡尔巴克语qyraj“边缘”，图瓦语xile：p“面包”，等等。

有时在突厥语的一些方言中也可能会出现超前词首添加音，例如，阿塞拜疆方言usu“水”（＜su），巴什基尔方言əsən“真话”（＜sən），等等。

插入元音也可以在词尾出现辅音合并的情况下见到，特别是在借词中，如阿塞拜疆方言中zulum“压迫，压轧机”（＜阿拉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qaryz“义务”（＜阿拉伯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xarif“字母”（＜阿拉伯语）。[46]


窄元音在发音中有时会在塞辅音（塞擦音）和响辅音之间（尤其是语速放慢的情况下）得到“恢复”：例如，土耳其方言syčyramaq（＜syčramaq），titiremek＜titremek），阿塞拜疆方言turup“萝卜”～文学语言turp，umurux“拳头”～文学语言jumrug，巴什基尔方言tupəraq“土地”，qarəšə“反对”，θsθra-“遇见，会见”。

在库梅克语中带有词尾辅音音组的阿拉伯语借词有时可能会以-u[47]
 结尾的所谓“接尾部的”形式出现，例如zulmu“压轧机，压迫”，ilmu“科学”，aslu“根，基础”，[image: img]
 “诗，心情”，试比较pikir“思想”，同许多突厥语言中一样，也带有插入音i。

多音节词中的元音

第一音节的元音

多音节词汇里的第一音节的元音由于受下列一些因素的影响，曾发生各种不同变化，如：（1）元音本身的音质；（2）重音；（3）音节的性质；（4）前后邻接的辅音；（5）后续音节中的元音的影响。

许多语言中会见到词首最前位置的窄元音脱落的情况：图瓦语nek“母牛”（＜inek），阿塞拜疆德曼尼斯方言mählämak“爬行”（*
 imäklämäk），土耳其方言čäri“在内部”（＜ičäri），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sin-“变热”（＜isin-），土耳其方言zengi～诺盖语zöηgi“马蹬”（＜*
 üzeηgi），楚瓦什语lar-“坐下，乘上”（*
 lar-＜*
 ular-＜*
 olar-），西部裕固语syq“门”（＜*
 išik），等等。

多数突厥语言的科研著作中都曾提出第一音节中窄元音的省略（往往省略到无的程度），尤其是位于l，r，s，z，š，č之前的情况下：土耳其方言braq-“留下，没带走”（＜byraq-），哈卡斯语萨加方言tla“草丘”（＜təla），阿塞拜疆德曼尼斯方言[image: img]
 “我的牙齿”，绍尔语qzyl//qyzyl“红色的”，[image: img]
 “刀”，诺盖语[image: img]
 “马嘶”，阿塞拜疆语的blöj“磨刀石”（＜bilöj），巴尔卡尔语zělek“草莓”，[image: img]
 “雌，母的”，bǔtaq“树枝”，等等。

在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的宽元音，如果其第二音节（多数是开音节）为窄元音，就会有增延其长度的趋势，例如：加告兹语qa：ry“妇女，妻子”，ča：ly“带刺的，灌木林”（鲍克洛夫斯卡娅，1964，第37—38页），阿塞拜疆方言qa：ry“老妇”，哈卡斯语ta：zən“犍牛，阉牛”，xa：zəη“白桦”（常科夫，1973，第16—17页），楚雷姆突厥人的语言te：mir“铁”，qa：zyη“白桦”，tö：bün“下边”（比纽科维奇，1975，第64页）。

在双音节和多音节词汇里第一音节的宽元音往往会被省略掉，一些方言学研究学者有时会记录到这种情况，例如：哈卡斯语硕尔方言中的[image: img]
 “调解”，[image: img]
 “磨粉”。

楚瓦什语中第一音节的元音i，u，在其词干被加上带有宽元音重读的附加成分的情况下就会变成ə，[image: img]
 ：vil-“死亡”，但是[image: img]
 -“打死，杀死”，kur-“看见，遇见”，然而[image: img]
 -“指……看”；un-是第三人称代词词干，可是əna“给他，使他”。

在土库曼语的双音节（多音节）词汇的第一音节中可以见到“原生的”长元音。根据它们的音节结构，这些词汇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元：辅元和辅元：辅元（a：da“岛”，ba：la“孩子”）；

（2）元：辅元辅和辅元：辅元辅（a：γyr-“有病”，ba：lyq“鱼”）；

（3）（辅）元：辅辅元辅（i：n [image: img]
 ik“疼痛”，θa：lγym“幻景”）；

（4）（辅）元：辅辅元（qo：rγa-“触摸，挖，刨”）。

在土库曼语中从其带有“原生”长音的双音节词汇里可以区别出一些派生的（形态学的区分）词汇：

a：γy“哭泣”（＜*
 a：γ），试比较a：γla-；

[image: img]
 ：ra-“干涸”（＜*
 qu：r或*
 qu：r-），试比较楚瓦什语xər-，雅库特语qur；[image: img]
 ：ry“干的”（＜*
 qu：r-）“变干，干涸”；

kö：re-“开始燃烧”（＜*
 kö：或kö：r“烧着的煤”）；

a：jyl-“睡醒”（＜*
 a：δ-yl-），试比较加告兹语aj-“睡醒，清醒”；

a：lyn“前额，前面的”（＜a：l“额，脑门”）；

[image: img]
 ：baq“眼睑”（＜qa
 ：p“盖子，覆盖物”）；

o：bur-“冲洗掉”（＜*
 o：p-“坐下，躺下，倒塌”）；

ta：δyq-“惊慌地逃跑”（＜ta：δ-y-q-），试比较阿塞拜疆方言dazy-“快跑”；

bu：šla-“首先宣告的好消息”（＜*
 bu：š-la-），试比较bu：šluq“好消息”；

[image: img]
 ：δγa-“摸触，移动”（＜qo：δ-γa-），试比较诺盖语qoz-“逗弄，招惹，刺激”，吉尔吉斯语qozu-“产生感情”，qozγa-“移动，使惊慌，使波动”。

除此之外，有相当大部分的词群，它们所统合的词干都各有其不同的起源：（1）可能是借词成分，（2）目前从形态学上尚不能分解的派生词干，（3）带有富于表现力长音的词汇。

土库曼语一些双音节词汇从其第一音节内含有的原生长音中可以分出一些表示亲属关系称谓的术语群：a：γa“哥哥”，ba：wa“爷爷，姥爷”，ba[image: img]
 зa“连襟，舅子”，ba：la“小孩”，ča：γa“小孩，子女”，qa：jyn“妻家或夫家方面的亲属”，ha：tyn“妇女”，ba：ldyδ“大、小姑子”，da：jy“舅父，姨父”（试比较雅库特语ta：j）。

土库曼语的有些词汇a：ra-“寻找”，a：ja“乳香，（敬）神香”，a：la“五光十色的”等，这些词里的长音可以当做是一种借入现象来予以解释：土库曼语a：ra-～西部裕固语xra-“寻找”，土库曼语a：ja～西部裕固语xaja“乳香，（敬）神香”［根据梁桑宁的材料（h）a：ja＜*
 pa：ηa］；a：la～埃文基语ala，alaγ，ala：γ，素伦语ala：γ“花斑的”（指动物毛色），蒙古语alaγ“五光十色的”。

然而，在这个意义上土库曼语的kö：šek“骆驼仔”一词，其第一音节的长音却并没有从匈牙利语kölyök“狗仔”（＜布加尔语）和蒙古语gölige得到证实。

土库曼语中某些第一音节带有长音的词汇在楚雷姆突厥人的语言中也有其对应词，P.M.比纽科维奇将其记录如下：

[image: img]


有些土库曼语的双音节词干则具有哈拉吉诸土语的对应词汇：

[image: img]


[image: img]


所以词干θa：ry里二合元音的长音乃是根据许多突厥语言的材料从而确立的：土库曼语θa：ry，哈拉吉土语sa：rug，楚瓦什语šorə，šurə（＜[image: img]
 -ryγ），楚雷姆突厥语sa：ryγ（可能也存在于加告兹语和阿塞拜疆诸方言中，尽管这里也同时容许位置长音的存在）。

在土库曼语中几乎并不存在这样的双音节词汇，即以其元音的音长互相区别的成对词汇：[image: img]
 ：ra-“干涸”——[image: img]
 -“组建”；ö：lüm“乳制品，煮好的奶茶”——ölüm“死亡”；θa：γyn-“拖延”——θaγyn-“为自己挤奶”。

通常在长元音之后都跟随浊辅音，以保障词汇之间明确的区隔：[image: img]
 a：baq“眼睑”——[image: img]
 “顶，盖”，o：bur-“冲洗”——opur-“毁坏”，a：γyl“赶入”——aqyl“智慧”；再请看a：ryq“水渠”——arryq“瘦的”，这里的长音似乎配合着在补充元音的短促和不足。

这种“最起码的”成对双音节词，如ja：jyn“鲇鱼”——jajyn-“搅黄油”，a：ja“手掌”——aja-“保藏”，[image: img]
 ：δan“锅”——[image: img]
 -“挣钱，得到”等很少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些词都有其语法范畴的属性（名词—动词）。[48]


在雅库特语中第一音节带有长元音（二合元音）的多音节词汇，正如A.M.谢尔巴克（1970，第60页）所指出的，数量并不甚多。[49]
 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词根音节的长元音在音节被加上各种不同附加成分时长元音所产生的省略趋向所致。

雅库特语中第一音节带有长元音的多音节词汇可以分为两部分：（1）由单音节词根派生的：bü：rük“（衣服）镶边”＜bü：r-“（从下面齐根处）砍开”；i：tin-“具有渊源”（＜i：t-“教养，养育”，以及其他许多，等等）；（2）词干起源不明的：by：ha-“解放，拯救”（可能源自boš“自由的”），qy：hyr-“生气，发怒”（可能，＜qy：s-“变红”）。

研究人员还在哈卡斯语中记录下宽元音a，i（＜e），e，o，ö等在位于第二音节窄元音ə，ӛ之前时它们的长音发音：xa：zəη“桦树”，ta：zən“犍牛”，ti：zӛk“孔，眼，洞”，xo：məs“乐器”，köbӛk“泡沫”（鲍尔戈雅科夫，1966，第80页；索科夫，1973，第16页）。

类似的情况在楚雷姆突厥人的语言中也观察得到：se：mis“油腻的”，te：mir“铁，铁器”，ta：myr“根，根部”。

而P.M.比纽科维奇所分析的楚雷姆突厥人的语言材料（1975）则并不一样。

部分例词具有土库曼语与哈卡斯语的对应关系：[50]


[image: img]


楚雷姆突厥人的i：ziγ“炎热的，热的”一词与土库曼语的yθθy一词互有对应关系，也就是元∶辅=元辅∶（音节的均衡）。

第二组例词则与哈卡斯语（主要是萨加方言）里的相一致，而与土库曼语的有差别：

[image: img]


最后，第三组例词则是又一种结构的词汇：楚雷姆突厥人语言k'e：li“僻静处”（～土库曼语kölege），ta：vrag“快速地”（～哈卡斯语ta：bərag，古突厥语tavraq，taγuraq）；e：zerik“醉的”（～？土库曼语eθrik“淫荡的”），se：ŋer“角落”（～土库曼语θeŋŋer“围墙”），to：rγuj“云雀”（～土库曼语torγaj），o：ŋerγa“脊背，脊椎”（～土库曼语oŋurγa“椎骨，脊骨”），qa： baš“帮助”[51]
 （～哈卡斯语xabas-“帮，援助”），če：gerbe“二十”（～土库曼语jigrimi）。

这些词汇里的长音虽然已经根据听觉作过分析和记录，看来还需要再进一步地检查核对。

哈卡斯语的和楚雷姆突厥人语言的材料毫无疑问乃是同一性质的，它们都证明位于后一音节中窄元音之前的宽元音其拉长的发展趋向，这一趋向也在其它突厥语言和方言有同样的显现，如加告兹语和阿尔泰语，等等。

元音变化

u-元音变化。这一现象的实质在于窄唇元音u，[image: img]
 对于宽元音a，e所产生的同化作用，从而使后者变成o，[image: img]
 。

A.卡朋曾记录有回鹘语的元音变化例词：toluj“海”（＜taluj）（Gabain，1950，第49页）；Я.埃克曼则记有察哈台语的一些例词：o [image: img]
 un“宇宙”（＜a[image: img]
 un），orug“瘦的”（＜aruq），ošuq-“忙着”（＜ašuq-），töšük“孔，洞”（＜tešük）（Eckmann，1966，第37页），等等。

对于新维吾尔语及其方言来说，它们的元音变化又别具特性（Кайдаров等，1963，第232页；Haджип，1960，第39页）：维吾尔语喀什方言töšük“窟窿”（＜tešük），维吾尔语阿克苏土语oгuq“瘦的”（＜aruq），维吾尔语吐鲁番土语očuq“敞开的”（＜ačuq）。

在维吾尔语费尔干土语中u-元音变化（i-元音变化也同样）并不常见（Садвакасов，1970，第32页）。而在维吾尔语的乌兹别克土语中则可见到u-元音变化的现象：ογuq“瘦的”。

Γ.雅陵则似乎认为u虽然同化a，但其本身仍是派生的（＜y？）（Jarring，1933，第95页，注1）。

对于位居其前的宽元音和窄元音具有同化作用影响的还有u/ü（＜-uw，üw＜-yY），如阿尔泰方言的：üzü“热的”（＜*
 iziY），türü“活的”（＜*
 tiriY），d'aju“徒步”（＜*
 dajaY），quru“白发”（＜*
 qyraYu）。

与u-元音变化现象相类似的还有雅库特语中所谓的o化现象（Убрятова，1960，第39页）。但是B.班格则将雅库特语的o化与维吾尔语的元音变化分别看待，认为前者是“元音和谐的作用”（Bang，1911，第95页，注1）。班格的思想在现代研究人员的科研著作中并获得发展。因此，E.И.乌良度托娃认为o化这一现象“与当前现实的元音和谐律的确立有密切关联”（1960，第41页）。

i-元音变化乃是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中纳玛干方言所特有现象［Кайдаров等人，1963，第229页；Haджип，1960，第37页；Атамирзаева，1974，第18页］。

i-元音变化其具体体现是后续音节中的i对宽元音a，ä（及其语音变体[image: img]
 °，æ）所起的一种同化作用，从而使之变成为ë和e：，维吾尔语al-“拿”——ëlip“拿了以后”，käs-“切割”——kesip“切开之后”。

元音i对于前一音节中宽元音的同化作用有时偶然在其它突厥语言和方言中也可以见到：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厚的”，哈萨克语bäri（＜*
 bar-i）“一切”，鞑靼语äti“父亲”（＜*
 ati＜*
 ataj）。

在突厥诸语言和方言里还可以见到另外一种同化现象，即逆同化现象：例如，土耳其语öbür“另一个”＜obir，bügün“今天”（＜bugün），哈萨克语türegeldӛ“站起来”（＜turakeldӛ）。

但是维吾尔语的i-和u-元音变化则是区域性的现象，其i-元音变化是以维吾尔语元音系统的变化作为前提条件：即以音位y和i合并成i为前提。

E.Д.波里万诺夫则把维吾尔语中元音变化的出现同元音和谐的解体过程联系在一起考虑（1923，第123页），他认为音位i和y的合并也是一种元音变化的表现形式（1923，第18页）。К.门格斯也提出i-y的叠合就是元音和谐律最先的大破坏，他认为这种音位合并并没有任何伊朗影响的涉入（Menges，1957，第650页）。

i-和u-的元音变化乃是一种元音和谐律的“再现”。

这种类型逆向同化发展的前提条件，看来大概既要有外部的，也要有内部的因素。[52]


可以解释作为外部（底层成分的）影响的有：（1）在y—i音位合并进程中显现出的破坏递进和谐的发展趋向；（2）i类型顺向同化的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其中也有u-元音音变）。[53]


属于内部因素的可以举出存在于大部分突厥语言中的逆向同化趋势，这种逆同化趋势出现于各种不同元音结构形成其变体的情况下：例如：巴什基尔方言sanajag“碗盘”（＜sənajaq），维吾尔语saYa“给你”（＜*
 sänYa），土库曼语äkit-“拿走”（alypkit-），等等。

共同突厥语的词首元音

A.M.谢尔巴克在其《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列宁格勒，1970）[54]
 一书的附录中有一张共同突厥语单音节词语的清单，这些单音节词都是作者所构拟的突厥语根词的原始词形。这些原始形式的音位构成，反映了作者对原始突厥语元音和辅音系统的音位体系进行构拟的成果。谢尔巴克将原始突厥语音位模式的历史情况视为突厥诸语言在其与第一代书面文献分开并经历718年时空间隔后（也就是大约公元1世纪时）它们的状态。

谢尔巴克在对这一词语清单进行说明时，并指出所附清单无论在数量或质量方面都不是最后的。作者的意见是“当前需要做的是更进一步准确地对原始的长元音和短元音进行区分”，合并或者区分出同音词，以及对所有的原始形式进行检测，以查明在共同突厥语水平上所构拟的原始形式其可信程度如何（《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

由于Э.B.谢沃尔江的巨著《突厥语〈共同突厥语的以及突厥诸语言间的元音结尾词干〉词源学词典》第一卷问世（莫斯科，1974），因而这项任务的完成才有可能，虽然还仅是部分的。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一书附录内收列的带有开头元音的“单音节词干清单”中就包括有大约300个单音节的共同阿尔泰语的和突厥诸语言的词干，这些词干都是从一些活的突厥语言或者古文献中记录到的，以及词典作者经过词源学分析从而得以恢复还原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4页）。

如果将谢尔巴克与谢沃尔江两人所列入清单内共同突厥语元音的结尾词干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所构拟的同样一个突厥语单音节词的原始形式其语音面貌明显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在谢尔巴克的清单里的所有前列宽元音*
 ä 和ä：（长元音）开头的词，但在谢沃尔江的清单里却都归入以e（中位元音，即半开元音）开头的词语内。谢尔巴克清单里许多以长元音开头的词，而在谢沃尔江的清单却都把它们列入非长元音的，或是二者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不同的研究工作者对他们所构拟的同一个突厥语根词的元音组成都各有解释，因此这类分歧不可避免地也理所当然地会影响到现代的突厥语历史比较语音学和音位学的深入分析研究工作。特别是，这些分歧本身就证实在构拟共同突厥语基础语言元音系统上所存在的差异，以及并没有形成关于原始突厥语言元音系统的统一的观点。此外，在探讨和说明共同突厥语中带词首元音词的元音系统的过程中也常会产生一些不同意见，而这些不同意见也会同时给这一领域带来深入进行调查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接近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实际情况的目的。

对突厥语元音系统进行比较研究，在我们看来应当是从对共同突厥语的词语进行区别和分析入手。这样，在一个根词内其开头的元音，例如i，就可以有一个来源（比方说来自更宽一些的元音e），而在另外一个词里——其开头元音则是另一起源（依然保有其词源学上的元音i）。无论如何当下的作者就可以找到一个最合乎实际情况的也更能准确说明原始突厥语根词内元音组成的途径，而这也同时可以准确说明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只需将后续获得的成果予以总括并对每个词分别进行单独的分析研究。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还收录有最大数量的共同阿尔泰语以元音结尾词干的语音变体，它们都是从现代的突厥诸语言和方言以及书面文献中收集记录到的。根据这些丰富的材料可以判断任何一个原始形式其构拟的合理性如何，断定其构拟在何种程度上是依据实际的语音材料，或是根据突厥学中整个突厥语系或个别语族所特有的语音变化规律从而确定下来的。此外，《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的每一个词也与词典编者对它们在词源学文献中的评价有关，而许多情况下词的本身就表明词语的来源。

我们曾经从谢尔巴克的共同突厥语单音节词清单中选出一些带有开头元音的原始形式，并将它们与谢沃尔江的单音节词干清单中同一单音节词进行比较。[55]
 在构拟这些词语的开头元音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我们尊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所提出的那个原始形式，因为它是依据对最丰富的材料分析后所得出的。[56]
 这一操作办法并已实际运用于下列词语：其开头元音为a，a：（27）；ä，ä：e（24）；y，y：，i，i：（14）；o，o：（17）；ö，ö：（17）；ü，ü：（10）；ü，ü：（9）总共是118个。

综合对各个开头元音的词进行分析所得的结论，可以总结出一项更具普遍性的初步看法，即在共同突厥语中带开头元音的根词其具体词群不但成系统地存在，并且实际在发挥作用，从而可以根据这些材料恢复原始突厥语音位模式中的起首元音系统（然后就是一般的第一音节元音的系统）。

词首带有*
 a：，*
 a的词

在27个曾经分析过的带词首元*
 a：和*
 a的原始形式中，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材料来看词源学上的*
 a：（长音）最有可能存在于10个词内：*
 a：w“打猎”，*
 a：Y-“升起，登上”，*
 a：j“月亮”，*
 a：k“白色的”，*
 a：l“狡猾的，欺骗”，*
 a：s/z“少的”，*
 a：t“名字”*
 a：t-/d-“走步”，*
 a：c“饥饿，饥饿的”，*
 a：š-“越过，推倒”（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194页，《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5页）。

词源上的*
 a（不带长音）最有可能恢复其原状的是以下7个词：*
 aj-“说话”，*
 al-“拿，取”，*
 ant“宣誓，誓言”，*
 as-“悬挂”，*
 at“马”，*
 at-“扔，投掷”，*
 ac-“开启”（同上）。


*
 ant“宣誓，誓言”一词根据其词义来看大概是属于相当晚期的词汇，我们认为把它想象为共同突厥基础语的词汇组成中的一个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而所列举的其余5个带词首*
 a（不带长音）的原始形式则全都是动词词干，这就更引起我们的注意。

将其余的10个原始形式（从27个词里）恢复其词首的长音或者恢复通常的a都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因此应当进行专门的研究。

1.具有“分开，散开”意思的一个动词词干，谢尔巴克将其恢复成带有长音*
 a：（*
 aδ-）（《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而谢沃尔江则恢复成不带长音（*
 aǔ/a[image: img]
 /am～*
 aǔ-/a[image: img]
 -/a∂-/am-）（《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5页）。这一词干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并未保留下来，然而运用词源学的分析方法可以使其重建为现代的、呈现于大多数突厥语言的动词ajyr-。但谢沃尔江则认为，“动词aǔblp以及它的其它形式可能源出于一对同音词*
 aǔ～*
 aǔ-里的那个静词成分，借助于附加成分-（a）p-从而得以形成”（《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16页）。既然这一动词里的词源学长音*
 a：并不在现代任何一个突厥语言和文献中出现（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材料），所以它的恢复还原仍是十分可疑的。

2.在原始形式*
 a：l上谢尔巴克赋予其“在……前”和“在下边”的意义，而谢沃尔江则认为它们是不同的词干：*
 a：l“在……前，前额”和*
 al在下边（第一个带有长音*
 a：，而第二个带有*
 a，不带长音）。但是在两个词干里都没有长音*
 a：保留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在我们看来援引自《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以证明其恢复还原的理由并不充分有据。所以，谢沃尔江认为词根al“在……前，前额”来自*
 a：l乃是援引自土库曼语的派生形式a：la“在前面”和a：lyn“前额，在……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24—125页）。然而实际上在土库曼语词a：la和a：lym里开头的长音a：可能并不是词源长音，而是一个位置的长音（位于重音前的音节中）。

3.谢尔巴克并不将原始形式*
 [image: img]
 “野物，野兽”作为研究对象（《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而将原始形式*
 āβ“打猎”（同上）还原重建；谢沃尔江却将这两者归结在一起：[image: img]
 /*
 a：r/*
 a：б/*
 a：в°“狩猎，野物”～af-/aв°“打猎，猎捕”（《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此外，谢沃尔江还指出突厥语的aŋ在形式和语义上同蒙古语的ang“野兽，野物；狩猎，打猎”是同源的，因此蒙古语中用以表达“野兽，野物”和“打猎/前额”等意义的共同词汇单位就是ang，然而在绝大多数突厥语言中很早就已经有一个独立词av～aw（《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52页）用来表示“狩猎”这一意义。

鉴于词源上的长音（*
 a：ŋ）既未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出现，也没有在文献中有所显示，因此将它恢复还原还是很困难的。

4.谢尔巴克还恢复还原一个原始形式*
 a：r“干净的”（《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谢沃尔江则认为动词—名词的同形词ary/ary-起源于混合词干ar～*
 a：r，*
 u：r～*
 y：r，并认为是雅库特语形式a：r“干净的，更好的”（据《别卡尔斯基词典》，I，第128页）（《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85页）。大概就是根据雅库特语中带长音的a：的这个词从而才恢复还原这一根词里的词源*
 a：，因为由它所派生的ary，虽然出现在大多数突厥语言中，但是长音却没有保存下来。

所以，在这里对于恢复还原共同突厥语的*
 a：来说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在雅库特语的a：r里长音*
 a：是否是词源上的长音，大家并不清楚。

5.在动词—名词词根*
 a：r/*
 ar“后方；脊背/背着，平搭在另一边上”里谢尔巴克恢复的是长音*
 a：（《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而谢沃尔江则恢复的是*
 a（《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

词根*
 a：r/*
 ar在突厥诸语言中并没有以完全的形式保留下来。在名词a：rt/art＜*
 a：r/*
 ar：t“后面，后方”中的长音a：仅出现在加告兹语和土库曼语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79页）；而动词art-＜ar+（y）t-“把……驮上”中的长音a：则仅在加告兹语沃尔坎涅什方言中有所记录a：rt（《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80页）；同时，也可参见aapmuaa一词“挂……使干”（《加告兹语—俄语—摩尔达维亚语词典》，第22页）。谢沃尔江的意见认为，动词—名词同音词a：rt“脊背”～a：rt-“把……驮上”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虽然这一对同形词的两个组成成分都是派生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80页）。

所以，谢沃尔江在对这个词进行具体分析时，倾向于恢复这个词里的词源上的长音*
 a：，虽然在他的原始形式清单中这一动词—名词词根并未记录上词首元音的长音*
 ar～*
 ar-。想来，根据土库曼语和加告兹语中带有词首长音a：的体例也可以有理由把带有长元音的词根*
 a：r予以恢复。

6.*
 āp-“疲倦，变瘦”（《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ap-/aз-“变瘦”，a：p/ap-“疲倦”（《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谢沃尔江指出，某些突厥语和文献中的同音动词ar（y）-“变瘦，疲惫、虚弱”外形上与词根ar（y）-“疲倦”是一致的，但虽然一致，这些动词却仍然是不同的，因为：（1）动词a：r-“疲倦”在土库曼语中具有长音，*
 ar-“变瘦”（试比较aryq，arryq“不好的”）——短音；（2）ar（y）-形式的这个动词“变瘦”在突厥诸语言里几近完全消失（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61页）。

在动词*
 a：r-“疲倦”中有：*
 a：～a：（土库曼语、土耳其方言）/a（大多数的突厥语言）/ha（维吾尔方言、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乌兹别克语）/y（土耳其方言、楚瓦什语、雅库特语）/y：（雅库特语）。谢沃尔江认为已知的存在于突厥语中相当大量动词和名词词干内的a：～y的对应（词根宽元音～词根窄元音）都属于古时的方言分化现象（《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60页）。

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在动词*
 a：r-“疲倦”中可以恢复还原词源上的长元音，而在动词*
 ar-/az-“变瘦”里——则没有长音。

7.ācI“白鼬”（《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在谢沃尔江的单音节词汇清单里并没有这个词，但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里则将其收入。根据谢沃尔江所做的结论，as可能来源于ars“白鼬”，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银鼠、艾鼬”，以后则arsy＜*
 arsu。古突厥语和阿尔泰语形式a：s形成了从ars向as的转变，看来在这里元音的长音乃是一个替代物。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和阿尔泰语的aγaz～aγas来源于*
 aqas“白鼠”。楚瓦什语jus中的词首j则是次生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91页）。这个词里的词源元音谢尔巴克认为是*
 a：，而谢沃尔江认为是*
 a。现实材料则显示有利于谢沃尔江的看法，是用以代替的长音a：＜ar。

8.*
 ac-“看错，误解，误入歧途；失足，走邪道，不当的举止”（《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a：з-/aз-“迷路，偏离正路”；*
 （ǔ）a：з/*
 （ǔ）a：m-“弄错，做错，失策，没有命中”（《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5页）。谢沃尔江认为某个存在于奥古兹语和给普恰克语中表示辅助意义并起着次要作用的jaz-才是动词a：z-/az-的另一形式（试比较，例如，土耳其语düşeyaz-“差一点跌倒”），jaz-在古典书籍文献中都有确凿的证明，它是用以表示“弄错，做错”的意思，等等。

动词的原始词根，包括所有以上论及过的形式都可以以更为完整的形式呈现，就像*
 （j）a：z～（j）a：t-（《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5页）。包括谢沃尔江提出的原始形式-a：＜*
 ja在内，土库曼语a：z-中开头的元音a：看来也都是非词源的。这种词首j脱落的情况也同样出现于其他一些词中：试比较加告兹语jalaz“火焰的热气”～土耳其语alaz“焰”。

9.*
 [image: img]
 w“食物，食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在谢沃尔江的著作中a：š列在单音节词干清单之中。他认为这可能是个伊朗语借词（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11页）。伊里奇—斯维特奇在其编著的《比较词典》一书关于构拟阿尔泰语词根的一览表中将这一词根列为al’（a）“食物”：回鹘语aš；埃文基语ala“可口的”，朝鲜语al“籽粒”。

10.*
 ak-“流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akr
 /нkr
 -“水流，河槽”～alkr
 -/akr
 -/-нkr
 -“流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5页）。谢沃尔江指出，在突厥诸语言中所研究分析的这一词干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带有宽元音，另一种则带有非圆唇的窄元音。他认为，动词词根yq-以及名词词根yq，同样还有动词词根aq-和名词词根aq，它们组成成对的动词—名词同形词“名词—动词”，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前文字时代的构词模式，因此所有这4个词根都应当看做是一种内含词根宽元音与词根窄元音相互交替的最古老的词根，如同在一些其他的词根里所发生过的那样（《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118—119页）。词源元音——*
 a～*
 y。

因此，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材料对27个根词进行的分析可以证实（《突厥语比较语音学》中）对原始突厥语词首的*
 a和*
 a：所做的构拟是正确的。

词首带有*
 ä：，*
 ä的词

我们按照谢尔巴克的原始形式清单选出25个带有词首前列元音*
 ä：和*
 ä的词语。所有这些词在谢沃尔江的单音节词汇清单上也都包括在内，但却是带有词首e（闭的或开的），也就是说并不带有低位的元音ä（长的或短的），而是带有中位的元音。这里我们将这些词（个别则带有*
 ä～*
 e和带有*
 ä：～*
 e）的对比清单列出如下。

词首带有*
 ä，*
 e的词

1.*
 äβ（～öy）“家，住所”（《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en/eб/ eв/un/uб/θв/ev/Yв“家，房子，帐篷”（《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谢沃尔江认为，“卡利茨克—卡拉伊姆语的、古土耳其语的、库曼语的形式uв以及《古突厥语词典》中的形式Yв都有利于说明位于开头的词根元音*
 [image: img]
 -具有的闭音性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13页）。所以，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一书中这个词的开头位置上是*
 ä～ö，而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里则是*
 [image: img]
 。

2.*
 äk-“播种”（《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ek-“播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这类带有元音ä的不同变体仅出现在阿塞拜疆语的äk-、楚瓦什语的ak-之中（《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51页）。估计可能是因为阿塞拜疆语中还仍然保存有原始突厥语*
 ä（《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53页）的缘故，但是，看来还需要根据对阿塞拜疆语元音系统进行过专门的历史性研究之后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

3.*
 äl“手臂，手掌”（《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el“手臂”～*
 el-（《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谢沃尔江在这个词内恢复还原了一个开元音*
 e（ä？）。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这个带有元音ä的词，其各种变体集中出现于阿塞拜疆语及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60页）。

4.*
 älm-“提，拖，抱；拿走，运去，送走”（《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el/*
 ul-（？）“拿走，提着，抬着，送去，运去”（《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并没有见到带词首ä的词汇，只有带e和i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67页），因此，恢复这个词里词源上的*
 ä还必须有专业的论据。

5.*
 äμ“药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μ“药品”*
 eu-“治疗”（《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这类带宽元音ä的变体仅出现于维吾尔语的äm之中，在多数现代突厥语言里显现的是带有元音e（em），而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和楚瓦什语中则是带词首元音i（im）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70页）。

6.*
 äμ-“吮吸”（《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u-“吮吸”（《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这类带宽元音ä的变体出现于阿塞拜疆语和维吾尔语的äm-一些词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71页），但是否是词源上的词首ä仍是疑问。

7.äн（1）“下面，下部，低的，矮的”；（2）“下到，降临，放下，降下”（《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н/eн“下面，下部，放下，下发”～u：н-/uн-“放下，降下”（《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和文献典籍中并没有带词首ä的变体词。谢沃尔江认为土库曼语中的长闭元音（i：n）、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诸土语（e：n）中闭元音e以及一些比较早期的文献典籍里i～e它们的摇摆不定情况都给词根元音是源自闭元音*
 e：～*
 [image: img]
 的理论提供了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53页）。

8.än“灵巧性，会干，善于，和睦有序”（《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谢沃尔江的单音节词干的清单并没有列入这个词，但《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里却有一章节对（en）这个词专门进行讨论。这类带有词首ä的变体出现于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的一些方言中，但是谢沃尔江则认为是词根en的原生形式，并且除名词词根外还同时承认同音的动词词根*
 en-也符合于这一历史实际（《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86—287页）。

9.*
 äp-“是，在……处”（《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ep-“是”（《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并没有这类带词首ä的变体；甚至在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中也只有一种带i的形式（《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18页），因此恢复还原原始突厥语的*
 ä还是困难重重的。

10.*
 äpк“力量，权力，毅力，自由”（《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
 ep-参见epk（《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根据现代突厥诸语言和文献著作的材料谢沃尔江认为erk这一形式可以合理地看做是erik形式的紧缩（从动词*
 er-所派生的名词）。而带有这类词首ä的变体则出现于阿塞拜疆语言和维吾尔语言之中（《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295页）。

11.äc“智力，意识，记忆”（《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c“记忆”～*
 ec（《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带有词首*
 ä的这类变体出现于乌兹别克语的一些方言和维吾尔语中，但是谢沃尔江显然并不认为它们是原生的，因为它将它们都恢复还原为同音的带起首*
 e的名词词根和动词词根（《突厥语词源词典》，第306页）。

12.*
 äc-“（风）吹；（微风）吹拂”（《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c-“（微风）吹拂；（风）吹”（《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列入单音节词汇清单的是土库曼语这类带起首唇元音ö的变体，其他诸突厥语言中并没有这种变体形式。这类带有起首宽元音ä的变体仅存在于阿塞拜疆语中，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中的这一动词都是带有起首e，而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相应位置上的是i，楚瓦什语中则是ě（《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53页）。最合乎自然的设想当然认为是这是一个词源上的*
 ě。

13.*
 äm“肉，肉体”（《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m“肉，肉类”（《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这类带有起首ä的变体出现于阿塞拜疆语和维吾尔语之中；而多数突厥语言里则是带起首的e，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和罗布泊语是i，楚瓦什语是ü（《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31页），可以想象，多数突厥语言中现在保有的是词源上的e，而其他的元音（包括ä和i）则是各个突厥具体语言分别独具的有规律性的变体而已。

14.*
 äm-“做”（《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
 em（？）em-/ um-“做，制作”（《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这类带有起首ä的变体并未在任何一个现代的突厥语言中出现。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以及文献典籍中所出现的是带起首e的一类变体（《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12页），大概谢沃尔江就是据此从而恢复还原出词源上的*
 e。

因此，在所分析研究的14个词中，谢尔巴克恢复还原的是原始突厥语的起首*
 ä，而谢沃尔江恢复还原的则是起首的*
 e。

如果承认宽元音*
 ä是原始突厥语的元音，那么就应当认为它有相应的代表形式存在于现代诸突厥语言之中，它自身仅保留在阿塞拜疆语和维吾尔语之内，而在其余各个语言里则已收窄成e和i。语音上元音收窄的发展趋势B.B.拉德洛夫曾对此给以揭示，这一收窄趋势且已延续至今。但是同时还存在有另一相反的趋势——窄元音放宽的发展趋势（参见K.符伊的著作），也同样在突厥诸语言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原始突厥语的*
 e（中位的）在有些突厥语言中（由于地域的特殊性）逐渐地放宽成ä（特别是阿塞拜疆语和维吾尔语内），而在其他的一些语言里则收窄成i（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和哈卡斯语）。

词首带有*
 ä：，*
 e的词

1.*
 äγ～（[image: img]
 -）“弄弯，使弯曲，使倾斜”（《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
 eн/*
 uн/eι/uǔ“斜面，坡”～*
 e[image: img]
 -/*
 uн-/el-/uǔ-“弄弯（变弯），使低下去（垂下）”（《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这一动词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有各种不同的变体形式。谢沃尔江认为《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所列举的最古老的形式应当认为就是eŋ～（ŋ？）～iŋ这种类型，而与其相关的带有g的形式则是后来的形式。从eg-～ig-再发展为ej-～ij-～iv-。

由于上述最古老形式中的词根元音具有两个并行形式——开元音的和闭元音的，且闭元音的还出现于其他一些形式中（维吾尔语中的ig-，Atebet，Qutb.，土耳其语中的iγ-），所以将这种并行情况认为是一种古代方言性质的现象也是完全合理的。古词根元音*
 e可能就是这种并行现象的起源（《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31页）。

如果就现有的资料来进行评断的话，有利于词首*
 e的资料远远多于词首*
 ä：的资料，何况也并没有记录到任何一个带有长元音*
 ä：的实际存在的变体。

2.*
 [image: img]
 “善良、物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uǔ/uc/eǔ/e∂/ e[image: img]
 /eз[image: img]
 /em“善良，产业”，*
 eǔ/*
 el/*
 e∂/*
 eз[image: img]
 /*
 eз-（《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谢沃尔江根据现有的一些变体形式推断，认为e-可能是词根起首元音，因为带有i-的形式仅通行于哈卡斯语及其一些方言之中，这里e＞i的变化乃是有规律性的。此外，与-j-相邻接的i-，它也可是ej＞ij的起源。然而，在与ij同源的、派生的eji（egi～ezi等）“好的，好地”和eje（ege～edi）“主人，东家”等词语里却都可以见到这两个元音（e～i）。据此谢沃尔江从所研究分析的词根形式中推测，古代的方言间的开元音和闭元音并行现象，其共同的起源可能就是*
 e-（《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29页）。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则更有利于证明起首的是*
 e-，甚至*
 [image: img]
 -（更窄一些），更胜于*
 ä：，因为*
 ä：自从消失后并没有在任何资料文献中留存遗迹。

3.*
 [image: img]
 “部落联盟，和平，赞同”（《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3页）；*
 e：l/*
 el/u：l/ul/el“人民，人们，国家；和平，赞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词根长元音出现于土库曼语（i：l）以及相距遥远的科伊巴尔语（e：l），谢沃尔江正是根据这一点将词根长元音认为是词源上的元音进行研究。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起首元音i-和e-使我们有理由认为i：l...～il...和êl～el...等形式是起源于原生形式*
 [image: img]
 l～*
 [image: img]
 ：l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39页）。

因此，客观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从这一词根恢复还原出起首的*
 [image: img]
 ：但却并非是宽的*
 ä：。

4.[image: img]
 “宽阔”（《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image: img]
 （？），[image: img]
 -（？）参见u[image: img]
 （《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u：н/eн/eн“宽阔”～*
 eн-“是宽阔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词根元音的长音，按照谢沃尔江的意见，乃是词源上的长音（*
 e：）。这一点可以从雅库特语的二合元音ien得到证实（《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52页）。现在还没有有利于词源上的宽元音*
 ä：的资料。

5.[image: img]
 ～[image: img]
 ）“开始，开头的，起初的”（《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
 eн/*
 el（其意义与年代久远和亘古存留这样的思想观念相关联）（《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如果将这些词当做是同一个词根的一些变体，那么《突厥词词源学词典》中所列举的就有以下一些资料：对单词esyi进行的分析研究，这个单词是谢沃尔江从词根*
 eŋ～*
 eg得来的，是他往词根上连缀具有比喻意义的附加成分si获得的，也就是说eŋsi～egsi这一形式认作是原生的，而esγi～eski“老旧的”（出现于现代多数突厥语言中）则是次生的，是由于语音换位从而形成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06—308页）。

由于词根*
 ä：ŋ或*
 eŋ在活的突厥语言和文献中并无记录，所以恢复还原起首的元音*
 ä或*
 e都难以使人深信不疑。但是，因为在突厥诸语言里具有派生的eski～egsi“古旧的”这类单词，从而词首的元音*
 e比起*
 ä：就较为确实可信，因为后者的恢复还原纯粹是假设性的，并无具体材料作为依据。

6.[image: img]
 “丈夫，男人”（《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
 [image: img]
 /*
 [image: img]
 /ep/ əp“男人，丈夫，英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

长元音ä：仅出现于土库曼语ä：r的变体形式之内，但是谢沃尔江并不认为它是词源上的元音。短元音ä一般都出现于阿塞拜疆语和维吾尔语，以及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之中，长元音e：则出现于阿尔泰语的维吾尔语一些文言之中（《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21页）。谢沃尔江认为带有起首元音ä和e的这个词根（är和er），可能曾有过古变体形式，因而他恢复还原出带有词源长音的一些“更为原生的”形式：*
 e：r～*
 [image: img]
 ：r（也就是带有“正常的”长元音和带有闭长元音e：，但不带宽元音*
 ä：）。

7.[image: img]
 “早晨，清早”（《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p/up/e：p/ep“早晨，清早”（《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谢沃尔江认为词根元音（e～i）的开—闭性质更多的是反映所研究分析的词干—词根在古代方言中的状态。词根元音的长音大概是词源的、古代的，因为它出现于各个不同的语言、地理位置相互距离遥远：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的花喇子模一些方言，这是一方面，科伊巴尔方言、萨加方言、卡钦方言和基尤里克语，这是另一方面。起首元音的一些变体形式也可以来源于闭元音*
 [image: img]
 ：（《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69页）。

8.äc-“压，按”（《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з-“揉搓，捣碎”（《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谢沃尔江并未给出这一动词的原始形式，但是恢复还原出一个带有交替对应元音*
 e～*
 ö的名词词根*
 ez（～*
 öz）。根据《突厥词词源学词典》中所提出的动词词根ez-的一些变体形式，很有可能在许多现代突厥语言里出现的大概就是词源上的*
 e-。长元音ä：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它的记录。

9.[image: img]
 “朋友，同事，同学”（《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m“同事，同学”（《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

根据谢沃尔江的意见，应当认为*
 -[image: img]
 似乎才是最古老的词根元音形式。阿尔泰语e：s和卡拉加斯语ejš可能就是词源上的长元音的标志（《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13—314页）。由于《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材料里没有长元音a：的变体形式，因而也妨碍到对这个根词里词源上的*
 a：所进行的恢复还源工作。

10.*
 [image: img]
 -“旋转，编，搓捻，挖掘，创松，划”（《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em-
 “挖掘，凿”（《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谢沃尔江提出一个带起首e的这一词根的基本变体形式，因此与之相关的起首的i
 e（加告兹语），i（鞑靼语、巴什基尔语、楚瓦什语、哈卡斯语），ö（土耳其方言）全都是次生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15页）。不存在带宽元音ä（长的或短的）的变体形式。最自然的假设可能是认定为词源上的*
 e。

从谢尔巴克提供的带有起首*
 ä：的原始形式清单里的10个根词中谢沃尔江在6个词内恢复还原出词源上的*
 [image: img]
 （闭元音），在4个词内——则是*
 [image: img]
 ：（闭长元音）。因此，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中曾经具有元音*
 [image: img]
 和*
 [image: img]
 ：（但不是*
 ä和*
 ä：）。

词首带有*
 y，*
 y：，*
 i，*
 i：的词

1.*
 [image: img]
 “打发，派，放”（《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ǔ-/blə-“打发，派”（《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由于在最古老的碑铭石刻文献中以及现代的西伯利亚诸突厥语言（图瓦语、哈卡斯语、雅库特语和阿尔泰语）中出现的只是后列元音的变体形式，谢沃尔江因而认为这些形式相对于前列元音的变体形式来看就全是原生的。在此情况下词根的元音大概都源自长元音，有如在雅库特语，大概还有土库曼语中所显示的那样：试比较土库曼语i：ber-“派遣”（《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33页）。因此，两位学者在这一动词词根中恢复还原的都是长元音*
 y：。

2.ïjm“狗”（《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m/blm“狗”（《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谢沃尔江认为两个元音都起源于古方言区域，乃是方言间的语音交替现象。对yt的更为古老性质所做出的这一绝对断言，（谢尔巴克、焦费尔）要想给予论证理由却是有困难的，因为it这一形式在古回鹘文文献和《福乐智慧》里都有书面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明。而谢沃尔江的意见则认为，引证古代的y＞新的i并说成“是某种共同语言的发展趋势的一种表现”，这种论述还需要提出论证理由（《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85页）。因此在这一根词里谢沃尔江所恢复还原的起首音*
 y～*
 i乃是一种古代的语音交替现象。他也将这种做法广泛运用于其他许多的单音节词干之上（参见上文引述著作）。

此外，根据词首元音y～i在许多共同突厥语根词中的变体发展情况可以推断认为在活的突厥诸语言和书籍文献中可能仍保存有古代作为无区别性独立音位的起首元音y～i一些痕迹。

3.*
 [image: img]
 （1）“背面”；（2）“顺风而行，顺流而下”（《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bl：k/ЫК“背风的一面；顺流而下的方向”～bl：К-/blК-“顺风而行，顺流而下”（《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认为这种词根—词干y：q/yq...～y：q-/yq...属于“名词—动词”这一模式的最古老的同形结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51页），并在这一根词里恢复还原出起首的*
 y：～*
 y，但没有说明长*
 y：更为古老的性质。

4.ïu“标记，记号”（《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u/yu“标记，暗示”（《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谢沃尔江认为，词根元音的唇音形式乃是受唇音-m影响从而次生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32页），所以起首元音i应当认为是原生的元音。谢沃尔江没有恢复还原这一根词的原始形式。但是，他认为起首元音*
 y有可能是词源上的元音（如《突厥语比较语音学》所述），因为ym这一变体形式在给普恰克语族的突厥诸语言（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以及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之中乃是普遍存在的。

5.*
 ïp“标记，征兆”（《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
 Ыp-（《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60页）。谢沃尔江对于来自动词的名词yryg以及词源的yrym和yryz/yrys“标记，记号，预言，命运”等都进行过研究，认为这些名词是从动词词干*
 yr-派生的，而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和文献典籍中则并不存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65页）。所以，在名词*
 yr（据《突厥语比较语音学》）或动词*
 yr-（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里可以恢复还原的乃是词首的*
 y。

6.*
 [image: img]
 “气味”（《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试比较ï“气味”（同上）；u：c/uc/u∂/um“气味”～uc-“散发气味”（《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这一根词在不同地域的突厥语中以及在最古老的文献原本文字中都是带有词首j，谢沃尔江推断它本是词源上原来就有的。同时，也可能土库曼语i：s就起源于ijis，而其中长音在这里也是次生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81页）。因此，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构拟：带有*
 y起首的*
 y：s和*
 jys＜ijis。

7.*
 [image: img]
 “足迹”（《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c/uз/*
 [image: img]
 /bl：З/ЫЗ（《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谢沃尔江认为词根中长元音大概是词源上的（出现于某些地区——土库曼语区和阿尔泰语的一些方言）。至于词根元音的腭音性质，谢沃尔江的意见则认为尚不能在历史上予以确定。可以设想y：z这一形式是更为原生的，但要证实却是困难的。谢沃尔江认为比较可靠的是将这一词干的一对形式：iz/（i：z）/yz/（y：z）都鉴定为最古老的并行对应现象（《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46页）。

现代突厥诸语言中这一词根里的起首元音所具有的代表性可以证明谢沃尔江关于曾经存在过带有起首元音*
 y：～*
 i：的并行对应变体形式的推想；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变体现象不仅可以用古代方言间存在的差别来予以说明，而且可以解释为是由于所恢复的原始语言元音系统中元音y，i没有足够的音位区别所致。

8.*
 ï-ш“事情，工作，劳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ш/ uш“工作，劳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在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花喇子模土语和雅库特语中的这一长元音乃是词源上的。在维吾尔语一些方言和古老文献中的词根y，按照谢沃尔江的看法，属于古代方言间的语音交替（《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95页）。我们认为在这个词里存在词源上的*
 y：的概率远低于*
 i：，因为突厥语言中的辅音š是软辅音（腭化的辅音），而由它和后列元音y来结合成音组却是难以想象的。在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中存在有一个位列较后的起首元音变体形式，或许这有可能证明在古突厥语元音系统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中列的元音*
 [image: img]
 ，但并非两个不同音位（*
 y和*
 i）。

9.*
 [image: img]
 “烟，烟黑灰”（《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c/uш/blc/ Ыш“烟，烟油，烟黑灰”（《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腭的和非腭的元音并行对应以及s～š的语音交替这些都是古代方言对应现象的反映。按照谢沃尔江的看法，他认为阿塞拜疆语中的起首的h-以及土耳其语、巴什基尔语和楚瓦什语中的j-可能都是词源上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80页）。长元音y：则仅出现于雅库特语（《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79页）。也许，有关恢复还原这个词里起首*
 y～*
 i（没有长音）的理由和依据还得有待谢沃尔江予以提供。

10.*
 ijm-“推，碰撞”（《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m-/ Ыm-“推，碰撞”（《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根据谢沃尔江的推测，ijt-起源于*
 ijit-，也就是说它是这个动词较晚期的紧缩形式。总之，在两个构拟的形式中起首的*
 i都得到恢复还原。

11.ik“锭子，纺锤”（《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К/ul～*
 （ǔ）uʅ“锭子，纺锤”～*
 uʅ-/*
 eF-“纺纱，精纺”（《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对于谢沃尔江来说，词源上的长元音*
 i：的说法是令人可疑的。依照他的看法，毋宁说是存在过混合词根*
 ig“锭子，纺锤”～*
 ig-“纺纱，精纺”。

12.il“抓住，握住”（《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l“活扣”，u：l-/ul-“抓住其物后挂吊上”（《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谢沃尔江认为词根的长元音是词源的，因为它存在于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之中。软腭形式yl-大概与iI-是并行对应的，因为这一形式同时存在于相互距离遥远的一些语言之中，并且在文献典籍和现代语言中也都记录有其源自il-的一些派生形式。除动词i：l～il-外，历史上还同时存在过一个名词词根*
 il，土耳其语方言中的ili-就可以证明。ili-也就是*
 il+i-“制作圈套”，从它还可以使*
 il“绳扣”得以恢复还原（《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45页）。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材料不但可以恢复还原起首的*
 i：～*
 i，大概还同时可以恢复还原一个并行对应的*
 y，也即是在此词根中难以将其确定的那个词源上的起首元音。

13.*
 iч“内脏，肚子”（《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ч“内部，内脏，（衣服等）里子”～uч-“（是）在内部，（是）衬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根据这两部著作的材料都可以恢复还原出起首的*
 i。

14.iч-“喝，饮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ч-“喝，饮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页）。根据后一著作的材料很有可能使词源上的起首*
 i得到恢复还原。

15.iн“洞穴，巢穴，海兽在陆上栖息处”（《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4页）；uн“洞穴，巢穴，海兽在陆上的栖息处”，参见[image: img]
 ：н（《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352页）。《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并没有关于此词的专述，因为谢沃尔江所根据的是土库曼语带起首h（hin）的形式。

总括以上对这15个带有起首*
 y，*
 y：，*
 i，*
 i：的词汇分析的结果，根据《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到只有在一个词里起首长元音*
 y：的构拟是相一致的，也是在一个词里起首音*
 y（没有长音）的构拟是一致的，以及在三个词里起首音*
 i的构拟是相一致的。而在其余的词里《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给出的是带有起首长元音或短元音y，i的原始形式，《突厥语词源学词典》则列出的是带有起首y～i（长音的或无长音）的变体情况。这些分歧说明虽然已有一些经过研究的根据，但是仍然没有充分的材料足以在共同突厥语一系列根词里无可置疑地恢复还原出某个词源上的词首元音（这里指的是窄的非圆唇元音y，i）。我们推想根词的变体形式不仅可以表明古代方言中词首y～i的对应关系，而且还能显示出原始突厥语共同体中曾存在过的无音位区别的元音y，i的痕迹。所以，就我们而言，能否对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里音位y，i做出准确区分还仍然是存疑的。

词首带有*
 o：，*
 o的词

1.*
 [image: img]
 （1）“坑洼，墓穴，凹处，坑洞”，（2）“凿，捶打”（《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
 o[image: img]
 /o：ǔ/oǔ/yǔ“小高台，低地，凹坑，浅谷，坑，拿出”～*
 o[image: img]
 -/*
 o：F/o：ǔ-/yǔ-/iθǔ-/θv-“凿出，掘成，砍穿”（《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词首长元音o：仅出现在土库曼语同形词干o：j“低地，洼地”～o：j-“凿，捶打”里。看来《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也是据此才得以恢复还原出这个词内的*
 o：（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o：ǔ条目，第425—427页）。

2.ōj“思维，想，心意”（《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ǔ/oǔ/*
 [image: img]
 （*
 [image: img]
 ？）“思维”～*
 oǔ-“深思”（《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虽然在土库曼语的这个词中也是长音o：，但是谢沃尔江恢复还原的却是同形的词干*
 oj/*
 oŋ/*
 [image: img]
 /～*
 oj-，所带的是没有长音的元音o。看来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词根oj也同时存在于蒙古诸语言和满通古斯诸语言的缘故（《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28—429页）。所以，在恢复还原这个词里的词首元音上是有一些分歧和不同意见的（*
 o：～*
 o）。

3.*
 oj（1）“玩具”；（2）“玩，玩耍，嬉戏”（《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ǔ-“玩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中恢复还原的是同音的动词—名词词根*
 oj～*
 oj-，而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里恢复还原的则只是动词词根*
 oj和从它所构成的派生形式ojun“玩具”及其他等（《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35页）。词源上的*
 o得到恢复还原。

4.*
 oχ“箭”（《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kr
 “箭，轴，杆子”～okr
 -“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正如oq-‘射’所显示的，oq～oq-是一个词汇形态学的混合词根，属于最远古时期”（《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38页）。根据《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可以恢复还原出词源上的词首*
 o。

5.*
 [image: img]
 “他”（《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l/al——代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谢沃尔江根据现代突厥诸语言和文献典籍资料推想第三人称的人称指示代词历史上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并行对应的词根元音：较早期的是开元音a-，以及后来接替它的圆唇开元音o-。在这种情况下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和图瓦语的第三人称代词词干按照谢沃尔江的看法大概应当属于古代残留下来的形式（《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44—445页）。而带有长音o：的变体形式则仅出现于克孜尔方言（《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44页），因此可以用以恢复还原词源上*
 o：的根据较比*
 o＜*
 a（如谢沃尔江拟定的那样）更为缺少。

6.*
 ol-“坐着，落”（《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l-“坐着，落”（《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动词otur-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第491页）认为它起源于比较古老的形式oltur-，经过ottur-形式然后成为ol-。词源上的*
 o最为可能。

7.ōн“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н/oн“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词源上的*
 o：可以根据土库曼语的和乌兹别克语的方言变体形式予以恢复还原（《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55页）。

8.*
 oнr
 （1）“公正的，幸运的，顺利的，部分，封邑”；（2）“修复，修理好，办到，做成”（《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f/oнr
 “公正的部分，封邑，命运”；oнr
 -/oн/θн-“是幸运的，复元，痊愈”（《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7—758页）。谢沃尔江对于词首元音的性质提出如下的看法：“根据最古老文献中记载的资料，我们能够推想的就是：所研究的成对同音元音在其位列特征方面原来曾是中性的，因为与oŋ”“右边的，右方的，实在的”和oŋ-“改善，改正过来”同时平行共存的还有öng“向右……”，öŋär/oŋar-“修理好，改善”这样的一些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56页），也就是*
 o～*
 ö。

9.*
 oнr
 -“褪色，变暗淡，枯萎”（《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н/*
 oн～oнr
 -/oю-“脸色苍白，憔悴”（《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除了个别一些语言和文献里有的最常见的形式oн-外，同时还可以见到一个腭音的并行对应形式öȵ-
 。对于部分的突厥语言来说动词—名词词根oƕ/öƕ～o[image: img]
 -/öȵ-里其唇音性与音位是密切相关的，而与腭音性则毫不相干（《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61页）。这意思就是说还留存有元音o和ö音位上不相区别的痕迹。很有可能这一词根中的词源上的*
 o是起源于在位列上属中性的唇元音*
 [image: img]
 。

10.*
 ōn（1）“吸入口中”；（2）“吃到嘴里，吞咽”（《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n-*
 oб-，参见oвa，oв°ypm，on-，onyp-；*
 an/*
 aб-“吮吸，吸进”（《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根据带有词首a的一些变体形式（土耳其语avurt“面颊”及其它）谢沃尔江认为可以接受曾经存在过两个并行对应词根的历史现实——*
 ap-/＜*
 ab-和op-（＜*
 ob-），而其中*
 ap-看来是原生的，op-则是次生的：a＞o乃是受p-/b-的影响所致。所有上述列举形式中的词首元音全都是短元音——无论是a-或是o-。然而在雅库特语中词首的[image: img]
 则是二合元音，因此认为长元音*
 o：＜*
 a有可能是原发的这一设想是合理的推论（《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07、464页）。

11.*
 op（1）“沟，水道；小路，道路”；（2）“挖掘”（《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p“沟，坑洼地”～op-/yp-“掘，挖”（《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可以将ur-这一形式认为与or-是历史上的并行对应形式，也就是认为舌位升降这种特性对于该同形并列对应词来说并无历史关系（《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66页）。所以，可以恢复还原出这个词根内的词源上的*
 o～*
 u，可能它们在音位上并不曾有过什么区别。

12.*
 op-“压挤，收割”（《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
 op～op-“压挤，收割，除草，剪短”（《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恢复还原一个与现实中的动词词根or-相同的名词词根*
 or（《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68页）。在词源上的*
 o的恢复还原方面没有任何观点上的分歧。

13.*
 [image: img]
 -（1）“超过”（《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 [image: img]
 -“赶过、（从……中）走过”（《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词首的长元音o：并未在任何现代的突厥语言和文献中出现过（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25页）。谢尔巴克之所以将它恢复还原有可能与词根里的s＞z在其派生形式中位于元音之间并且又浊音有密切关联（参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54页），但是无论《突厥语比较语音学》或是《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都没有在书中载入这一词根的派生形式。

14.*
 [image: img]
 -“摆脱，躲开”（《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з-“追过，（从……中）走过”（《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和文献中并未出现有词源上的词首长元音*
 o：（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25页）。看来恢复和还原出词首的*
 o（无长音）还需要更多的根据、理由。

15.*
 om“草”（《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来源于“草，青草”（《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81页所载的资料证实词源上的*
 o是正确的。

16.*
 [image: img]
 “火”（《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m/om/o：∂“火”～*
 o：m-/*
 om-“燃烧，烧掉”（？）（《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词首长元音*
 o：可以根据土库曼语和萨雷克玉固尔语中的o：t以及雅库特语[image: img]
 的变体形式（《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83页）使之恢复还原。

17.*
 oш“正是（那个）”（《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oш——语气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这个语气词的这一形式仅出现在书面文献之中（《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92页）。谢沃尔江推测，土耳其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ište、加告兹语ištä、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üšte及其他等，所有这些形式都是语气词oš～uš～iš词汇化了的方位格（《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93页）。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方位格形式，而是两个指示语气词的联结：iš（＜oš，uš）+te～tä“正是（那个）”。其中，语气词tä～te“就是，正是”在现代的加告兹语里尚在使用（《加告兹语—俄语—摩尔达维亚方言词典》，第462页）。从语气词oš可以使词源上的*
 o得到恢复还原。

由此可见，依据《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提供的带有词首*
 o：，*
 o的原始形式所进行的对比研究使我们有理由在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中不但可以恢复还原词首长元音*
 o：，而且也可以恢复还原*
 o（无长音），虽然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对于恢复还原具体词中的词首元音也存在着分歧。其中，谢沃尔江认为在个别词中可能发生过*
 o～*
 u，o～ö变体的情况，并且将*
 o看做在腭音性质方面是中性的圆唇元音。有可能“突厥语词源词典”提供的材料里所记录载入的这些犹疑摇摆就是元音o～u（根据舌位升降）和o～ö（根据舌位前后）在古代音位尚未分化状态前的遗迹。

词首带有*
 ö：，*
 ö的词

1.*
 [image: img]
 -“思考，考虑”（《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思考，知道”（《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动词ö-“思考”出现于一些古代的文献典籍中，参见《古突厥语词典》第375页及其它（《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02页）。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仅有派生的静词和动词形式。在任何现代的突厥语言和文献典籍中这一词根里都没有词源上的长元音*
 o：存在（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所以恢复还原它还是存在问题的。谢尔巴克恢复还原出的词首长元音*
 ö-，大概是根据他对开音节中的元音较长于闭音节中元音进行研究的结果因而得到的，也就是根据位置条件状况从而得出的（参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59页）。

2.*
 öY-“称赞”（《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
 θʅ-～θʅ-/ [image: img]
 °-“称赞”（《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还同时恢复还原出一个名词词根ög“夸奖”（《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95页）。两位著者都认为词首的*
 ö就是词源上的词首元音。

3.öδ“时间，命运”（《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ǔ/θз/θ∂/Ym/ Y∂“时间”（《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并没有提出这个词的原始形式，但是根据他所引述的一些变体形式来判断，很有可能就是词源上的*
 ö（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16页）。

4.*
 [image: img]
 “湿度，潮湿，多雨的，潮湿的”（《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l/θl/（xr
 ）θ：l/（xr
 ）θl“潮湿”～θl-“是潮湿多雨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认为在各语言通行区所记录到的词根元音的这一长音（在雅库特语中为二合元音）大概就是词源上的词根元音的长音。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特别是卡拉卡尔帕克语等语言中的词首h可能全都是词源上的，维吾尔语j-也同样可以证明这点。除了名词（h）ö：l～（h）ö：l等之外，历史上确实还存在过一个动词的同形词*
 ö：l-（《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24—525页）。这样，研究资料也都确实证明词源上的*
 ö：。

5.*
 öl-“死亡”（《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l-/θl-“死亡，杀死”（《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A.约克在克孜尔方言中记录的长元音ö：，虽然在其他文献资料中并未发现，但词首的元音*
 ö却正是词源上的元音*
 ö。

6.*
 [image: img]
 -“登上，生长，增加”（《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н“树干，茎秆”～θ：н/θн-“生长，增加，出现”（《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不仅恢复还原出词首长元音*
 ö：（根据土库曼语的变体），而且还另有一个*
 ü：（根据雅库特语的变体），并将它们视为词根内原先的元音交替现象（《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30—531页）。因而*
 ö：～*
 ü：。

7.*
 ö[image: img]
 “颜色，染色；外表，面孔；在……前面”（《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image: img]
 “在……前面，前面的部分”——参见θ[image: img]
 I；o [image: img]
 “面孔，脸色，美貌”～o [image: img]
 -“失色，枯萎”——参见o [image: img]
 Ⅱ（《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指出，克里米亚鞑靼语及库梅克语中的词根元音o-乃是词首的腭音圆唇元音去腭音化的结果，这在克里米亚鞑靼语的中部方言里是比较有规律性的一种结果，而在库梅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以及一些其他的语言和方言里则并不是那么的有规律性。但是非腭音形式uŋ却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源自*
 oŋ）中显示出同时存在有一个非腭音的与*
 öŋ并行对应的形式（《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33页）。因此最有可能是词源上的*
 ö，虽然并行对应的*
 ö～*
 o也不是全无可能。

8.*
 öp（1）“上部，上升”；（2）“出现，显露出，走上”（《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p/θp“顶部，山冈”～θ：p-/θp-“登上，走上”（《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根据现代一些突厥语言的资料，觉察到词根的起首长元音大概就是词源上的（*
 ö：）。他的意见认为，带有后元音o的变体形式可能还显示有一个带词源*
 o的并行对应形式存在的可能性（《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42—544页）。所以这个词里的元音其起源是不一样的：*
 ö（《突厥语比较语音学》），*
 ö：～*
 o。可以有条件地接受认为*
 ö是词源上的元音，因为带有ö：的变体形式仅出现在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和卡拉察耶夫语中；《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所列载的派生（双音节的）形式其词首的ö：乃是非重读的，而长音则可能因位置不同从而形成的。

9.*
 [image: img]
 -“编结，捆”（《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p-/θp-“编，结，纺”（《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谢沃尔江同意并认同对词首长元音*
 ö：的看法，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两位著者并无分歧。

10.*
 öpm“火，火灾”（《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p“火”～θp-“起火”（《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所收录的资料，谢沃尔江做出结论，认为突厥语和蒙古语一些形式的基础乃是由词根的同形词ör（蒙古语、土耳其语）和*
 or（突厥语）所组成（《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50—551页）。两位著者都恢复还原了词源上的*
 ö。

11.*
 [image: img]
 “自己；本质，实质；生命”（《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з/-θз/θc/θ∂“自己，自己的；本质，实质”～θз-（《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长元音ö：可以根据土库曼语ö：z和雅库特语üös使之恢复还原（《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06—507页）。

12.*
 [image: img]
 -“生长”（《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c-“生长”（《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词源上的*
 ö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和文献典籍里都是有规律地显现在这个词的各个变体形式之中（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52—553页）。

13.*
 öm“胆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θ∂/θ：m/θm“胆汁，苦味；心”（《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78页）。谢沃尔江的意见认为词根里的元音可能就是词源上的，因为在相距遥远的不同语言分布区域也全都可以见到它（《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04页）。所以，根据《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应当就是*
 ö：。

14.*
 öm-“走过……”（《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m“超越，渡过”～θm-“走过……绕过”（《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554页）：*
 ö。

15.*
 [image: img]
 -“鸣叫（鸟）”（《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m“嗓音”～θm-“唱，说话”（《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长音ö：未曾在任何一个现代的突厥语言和文献典籍中被记录过（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56页），所以，恢复还原词源上的*
 ö是比较实际的。

16.*
 [image: img]
 “报仇，仇恨，凶狠”（《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ч/θ：ч“报仇”～θч-“报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79页）。在o：č～ö：[image: img]
 里的词根长元音可能就是词源上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58页）：*
 ö：。

17.*
 öч-“渐熄灭，变暗”（《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5页）；θu-“渐熄灭，变暗”（《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指出，开的和闭的圆唇元音的并行对应现象大概反映的是词根元音内古老的语音交替情况（《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60页），也就是ö～ü。但是，也可以想象，这一词根里的窄元音ü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在鞑靼语和阿尔泰语的方言形式中以及存在于文献典籍和哈卡斯语中的后列元音u都很有可能是次生的（ö＞ü＞u），从词源上的*
 ö发展形成。

从这17个带有词首*
 ö：，*
 ö的词汇来看，《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这两部著作中其大部分的原始形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中恢复还原长元音*
 ö：和没有长音的*
 ö都是无可争议的。此外，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收录的材料，在一些个别的词里还留有词首元音因舌位的升降（*
 ö～*
 ü）和序列（*
 ö～*
 o）特征形成变体形式所遗留的痕迹。《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两部著作在一些个别原始形式中在长音这方面（*
 ö：～*
 ö）还是有分歧的。

词首带有u：，u的词

1.[image: img]
 “睡眠”（《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y“睡眠”参见yǔy-（《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64页），*
 yǔ/*
 yз/*
 yз[image: img]
 /*
 y∂/*
 ym“睡眠”，yв/yв°“睡眠”（《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给出两个词干：由一个单一元音构成的词干（u：～u），如《突厥语比较语音学》中的，以及由一个元音与一个辅音组合成的词干-uj（与不同的辅音音系的变体相组合）。根据现代突厥诸语言和文献典籍里的资料，词首元音的长音并未曾被认真地研究过，因此，可以将它假定为非长元音而予以恢复还原：*
 u：～*
 u。

2.*
 [image: img]
 （1）“细小的”；（2）“擦拭，磨碎”（《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
 θǔ/*
 yF/*
 yв°/*
 Yк～oF-/oв°-/ов-/*
 oǔ-/*
 θF-/θв-/θŭ-/ yʅ-/yв°-/Yʅ/Yв-/Yк-“擦拭，磨成粉，击碎，破碎”（《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6页）。根据谢沃尔江提出的资料这一词根词干中词源上的词首元音应当认为就是宽元音*
 o，虽然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带窄元音u的变体形式占有多数，并且还同时存在有带前列元音ö～ü的变体形式。词首元音的长音看来是次生的，大概是吸收后接的辅音γ/υ（＜*
 b）因而形成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01—402页）。根据《突厥语比较语音学》，—*
 u：，而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则是*
 o。

3.*
 [image: img]
 -“能够，搬出，经得起”（《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image: img]
 “能够，有能力”（《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尔巴克恢复还原出长音*
 [image: img]
 -，而这与开音节中元音较长的看法是一致的（参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59页）。对这个动词谢沃尔江在论述u：z“内行的，有能力的”一词的专题文章中曾做过研究分析（《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69页）。可以将这一常见的并被当作是词源上的u：z～uz…解释为：它是由动词u-“有力量，有能力，能够”（根据文献资料）所派生的以z结尾的一个名词。应当认为这一词源上的不足之处，正如谢沃尔江所指出的，是在它的语音方面：词源上的长元音存在于派生的u：z（土库曼语）和u：s（雅库特语）里，而短元音却在词根u-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70页）。因此，词源上的元音并非全然都已确定：*
 u：～*
 u。

4.yδ-“跟随”（《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
 yǔ-～yǔ-/y[image: img]
 -/ y∂-/ym-“跟在……后面，相符合”（《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除了动词uj-～uz-～ud-等之外历史上大概确实曾有过名词同形词*
 uj（《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73页）。词源上的元音是*
 u。按照这一词根的辅音音系还可以观察到更多的对应的情况。

5.*
 yк-“明白”（《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kr
 “理解，见解”～ykr
 -“明白”（《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第584页），最有可能是词源上的*
 u。

6.*
 [image: img]
 l“基底，底座，鞋底”（《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
 ol/ *
 y：l/*
 yl“基底，底座，鞋底”（《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8页）。这个词干在突厥诸语言中没有一个以完整形式被保存的，而是被分为一些派生形式。根据其词首元音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的对应形式判断（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449—451页）词源上的词首元音可能就是*
 u。

7.*
 [image: img]
 -“扔，放置，分派，殴打”（《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p-～yp-“殴打，打死”（《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里并没有带长音的变体形式。《突厥语比较语音学》里的长元音*
 u：可能是根据带词首v的变体形式（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及楚瓦什语等语言中——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599页）从而得以恢复还原的（如果不将它算作词首添加音的话），因为它是将后接的元音u变换成长音[image: img]
 ：才得以形成的（？）。

词源上的元音——*
 u：～*
 u，但是谢沃尔江却并没有将这一词干里的长元音予以恢复还原，他认为历史上除了有一个动词ur-外，实际上还同时有一个名词同形形式ur（《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00页）。

8.*
 [image: img]
 m-“赢得”（《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m-“战胜，得胜”（《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根据土耳其语中一些方言的带有词首ü的变体形式认为可能是词根元音的腭音形式与非腭音形式古老的交替现象（《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09页）。然而，仅仅根据土耳其语中一些方言的变体形式大概对词首u～ü的古老的对应现象是难以做出判定的。谢沃尔江并没有把这个词干里的长元音*
 u：予以恢复还原，因为他尚未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材料。由此可见，比较有可能的大概是词源上的*
 u。

9.*
 [image: img]
 ч“末端”（《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ч/yч“末端，边”～*
 yn-（《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认为词根元音里的长音可能就是词源上的元音（它出现在土库曼语及乌兹别克语的方言变体形式u：č内），这一点有许多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u[image: img]
 形式可以为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11—612页）。显然，这里所指的是这一词干里的浊塞擦音[image: img]
 ，将它用来证实处于其前位置上的是长元音。词源上的元音——*
 u：。

10.*
 yч-“飞”（《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ч-“飞”（《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词源上的元音——*
 u-（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12页）。

根据以上所分析研究的材料，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里既有长元音*
 u：，也有通常的元音*
 u。谢尔巴克从所分析的10个词中恢复还原出7个带有词首u：的，而谢沃尔江则仅恢复还原出一个u：č“末端”。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可能词首元音*
 o～*
 u也同时出现过变体变化。

词首带有ü：，ü的词

1.[image: img]
 “声音，噪音”（《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н/uн“声音，传闻，回声”～*
 Yн-（《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并没有提出带有长元音的原始形式，这一长元音仅出现于土库曼语的变体形式üjn之内（《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25页）。*
 ü：（《突厥语比较语音学》）～*
 ü（《突厥语词源学词典》）。

2.[image: img]
 -“吹，刮风”（《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p-/up-“吹；吹满气”（《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推测阿尔泰语一些方言内的词根元音的长音可能具有词源上的系属关系（《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35页）：*
 ü：。

3.ÿY-“集合，收集”（《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
 Yʅ-/ *
 Yк-～Y～-/Yк-“收集成堆，堆在上面，聚集”（《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关于词源上的*
 ü：并无任何意见分歧（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有关Y～-的论述，第620页）。

4.*
 [image: img]
 -“吠叫”（《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
 Yp“牵狗”～Yp-“吠叫，嗥叫”（《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推断土库曼语和楚瓦什语里词根元音的长音大概就是词源上的元音。但是图瓦语元音（e：取代ü：）的性质却起因不明（《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26页）。因而，上面所引的带有词首*
 Y（没长音）的原始形式就和同一作者所推想的词源上的长音*
 ü：不相一致。既然谢尔巴克提出一个带词首长音*
 u：的原始形式，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一形式当作是起始的形式。

5.*
 [image: img]
 -“害怕，恐惧”（《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
 Yp-/up-“恐惧，抖了一下”（《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谢沃尔江指出词根元音的唇音形式和非唇音形式还在古代时期就已经是并行对应的（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判断，参见第636页）。毕竟还是提出来一个与谢尔巴克所提原始形式相一致的带词源上*
 ü的原始形式。

6.*
 [image: img]
 -“拉拽，撕扯”（《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
 Yз“毁坏”～Yз-“拉拽，消失，压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这一词干里的词源上的长音*
 ü：既没有出现在现代突厥诸语言里，也没出现在文献典籍之中（参见《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21页）。谢尔巴克将它做了恢复还原，大概是依据位于元音间的词根s＞z的浊音化从而实现的，因为这个浊音化则正是原生长音遗迹的标识（参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54页）。

7.*
 ÿcm“顶部，上面”（《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з/*
 θз/Yc“顶部”～*
 Yз-/*
 θз-/*
 Yc-“在上面”（《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资料，历史上曾无一例外地与名词üs同时存在过动词同形词*
 [image: img]
 -，[image: img]
 -等——这是一种派生的形式，经由添加表示空间的附加成分-t（＜-d？）所组成（《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38页）。两位作者都一致恢复还原出词源上的*
 ü。

8.*
 [image: img]
 “洞，孔”（《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
 Ym“表面”～Ym-“穿孔，打眼”（《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带有ü：的变体形式仅在雅库特语的ü：t中出现（《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39页）。谢沃尔江并未给出带有*
 ü：的原始形式，但是现有的资料却让我们能够假定既有过带长音*
 ü：的原始形式，同样也有过带通常的*
 ü的原始形式。

9.*
 [image: img]
 （[image: img]
 ？）“三（数词）”（《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98页）；Yч“三”（《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759页）。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第64页，可以恢复还原出词源上的*
 ü。

根据上面所分析研究的原始形式，可以断定在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内曾经有过*
 ü：和*
 [image: img]
 《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两部著作间关于原始形式的分歧只是关于带有词首ü：的词汇数量上的分歧。谢尔巴克恢复还原出的*
 ü：，其所存在的词干在数量上远远多于谢沃尔江所提出的。

结论

经过对（谢尔巴克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和谢沃尔江在《突厥语词源学词典》清单上提出的）带有词首元音的原始形式进行的对比分析，以及对《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为每个所研究词汇都提供有充分资料依据的那些原始形式进行的对比分析，正如我们想象的，可以在许多情况下使我们更明确地弄清楚某个原始形式其词源上的词首元音，并且可以在总体上使它们更准确地将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的构拟与谢尔巴克提出的原始突厥语元音音位系统的构拟进行对比研究。看来根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里含有的每个共同突厥语单词的具体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按照带有不同词首元音的词群做出分类，相比较依据现有关于某个元音（尤其是原生的长元音）的发展进化所做的假设能够更切合实际，可以反映出所假设的在共同突厥语共性时代存在的一定的词首元音，并恢复还原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

根据谢沃尔江对《突厥语词源学词典》内资料的研究和诠释，可以推想《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的著者对于共同突厥语具体词根的原始形式所进行恢复还原的研究是极为小心谨慎的，只有在其积累的所有资料全都容许的情况下他才会提出恢复还原的原始形式的建议。特别是，谢沃尔江在提出带有某个词首长元音的词的原始形式时，他总是在现代突厥诸语言和文献典籍中存在带有该词词首长元音的变体形式或出现某种派生形式情况下，才会提出自己的推想和拟议。如果在现今的资料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某一根词内曾存在过的长元音的痕迹，谢沃尔江则根据拟议中的原始突厥元音系统（这一系统中还存在元音和谐规律方面的“空白点”）的规范不予恢复还原。

经过对《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里的资料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将八个元音所组成的严整对称的元音系统以及由八个对应的严格遵循元音和谐原则的长元音所组成的元音系统，使这二者都能从原始突厥语的语言共性中显现出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尤其是，在许多根词里都可以见到的依照破裂或舌位高低而形成的词首元音（a～y，o～u，e～i，ö～ü），依照位列特点而形成的词首元音（o～ö，y～i）及其他等。这些词首元音的古代变体情况，谢沃尔江则视之为古代的方言间的语音交替现象（准确地说，是对应现象）。除了这种解释外，同时还可以推断在这些相对应的现象里可能仍保留有某些元音（包括i和y，o和ö，o和u，ö和ü）更早时期具有的无区别性质的遗迹。同时也应当顾及突厥诸语言中元音缩窄的历史发展趋向。依据《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里带有词首元音的词干资料并根据该著作中对它们的分析研究，可以相对地提出下列模式的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统以供讨论（虽然有些元音，特别是i～y，既有通常的元音，也包含长元音，都是可以区分的，尽管区分得并不足够明晰）：

[image: img]


这一构拟基本上同谢尔巴克所提供的元音系统的构拟（《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76页）是一致的，并且是在元音和谐律的原则基础上所进行的构拟。但是在这一构拟中有一项实质性的区别不同于谢尔巴克的构拟：取代前舌位宽元音*
 ä和*
 ä：出现的是中舌位（半宽的）元音*
 e和*
 e：（基本上是闭元音*
 [image: img]
 ，*
 [image: img]
 ：）。

谢沃尔江没有将词首长元音*
 ä：予以恢复还原，因为在所研究分析的词汇里没有出现一个带有ä：变体形式，无论是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还是在文献典籍内。至于词首的ä，则带有它的词汇基本上都出现在阿塞拜疆语和维吾尔语里。然而通过对于现代突厥诸语言和文献书籍中记录到的具体词汇的变体形式所进行的历史比较分析，以及某些情况还引入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的资料，通过分析这些词汇它们的起源，谢沃尔江从而得出结论认定词首窄元音[image: img]
 （但不是宽元音ä）的原生性质。

现在需要对阿塞拜疆语和维吾尔语中词首元音ä的历史地位进行专门的研究。众所周知，有关突厥诸语言中窄元音[image: img]
 （与宽元音ä相对比）的书籍数量甚多。想来这一题目曾经引发，并且继续引起着强烈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在突厥语的元音系统中不但有一个元音e，并且还同时存在一个元音ä，因而破坏了建立在元音和谐律基础上的突厥语元音系统的对称。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位列特征考虑，与后列宽元音a相对立的就不是一个元音，而是两个元音——ä和e，并且宽元音ä与a的区别只是“位列性质”（腭音性质）的，但元音a则还有舌位高低（半宽的或半窄的）区别。因此元音e似乎像是从突厥语的元音和谐系统中“消失”，在这一系统内显得是“多余的”或者说是将其功能与元音ä共同承担，并与元音a形成相关的对应体。与此同时，突厥诸语言的具体材料，也正如从《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中所见，这些材料在证明与ä的原生性质上更有利于证实e的原生性质。总体来说，对这一问题仍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至于说ä：，那么它的恢复还原则纯属假设性的，不妨推想，可能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
 ä：的缩窄，并从而成为*
 e：（参见《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33页）。也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认为长元音*
 ä：的构拟只是逻辑上推想的，使其作为通常的*
 ä的相关对应体以便于实现元音系统的对称性。但是，结构严谨和谐的元音系统乃是建立在以“长音—短音”为特征的（同时还有以元音和谐为特征的）音位对立的基础之上的，难道历史上会这么极不平衡地将它编凑组成，况且元音系统形成的过程实际上较比现今研究学者所推出的论述要复杂得多。所以，原生的长元音的起源问题虽经几代突厥学者的努力，但至今仍然未曾解决，谢尔巴克就曾指出过这点（《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22页）。谢尔巴克个人认为，共同突厥语的元音在发音长短上的对立起源于音节重读，也就是为了在元音高点音节和辅音高点音节中使其音节的组成成分能够加以区别从而形成的。在以元音部分为高点的词语中发展形成的都是长元音，并且元音的长音其后续所组合的一定是短的后续辅音（《突厥语比较语音学》，第136页）。然而，并不完全明确的是究竟什么样的音节才是原来的元音高点音节，才是原来的辅音高点音节，而这些特性又是受什么支配的呢？看来这些推测还需要更为详细的研究。但是这些原生的长元音本身（*
 ä：除外）就已经有现代的突厥诸语言和文献典籍予以证实。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共时性和贯时性评述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元音系统以及其元音系统的特点和发展历程很早就已经引起突厥语言学家的关注。只要提到对这些语言元音系统的现代状况及其历史由来的精湛研究，就会想到拉德洛夫、鲍戈罗吉茨基、德米特里耶夫等这样一些著名的突厥语言学者。他们的著述受到比利雅洛夫、沙位夫、阿帕洛夫、伊斯哈科夫、基叶巴耶夫、萨利雅、阿夫勒图洛夫、沙基洛娃、加里洛夫、巴依楚娜、沙里莫娃、哈利科娃和奥哈列娃等众人的参考引用，成为启发他们对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在元音系统的语音学方面。

学者们的努力在阐释和科学理解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的现代状况方面所获得的成就特别显著，现在在介绍元音系统之前先讲述一下当下研究的课题，设定的主要目的是对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所谓的元音无规律的转换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也就是对固有的词根元音*
 e＞i，*
 i＞e，*
 ö＞ü，*
 ü＞ö，*
 ö＞u，*
 u＞o它们的发展演化做历史比较分析研究。

所有在图书索引里登录刊载的主要文献资料，以及可以阅读到的反映巴什基尔和鞑靼口语的文学形式的书面资料全都是用以评鉴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现时状况的科研资料。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全都是独立自主完成的。当然，在这方面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与课题直接相关的当时的研究资料，其中就有加里波夫的著作《乌拉尔—伏尔加流域给普恰克诸语言——共时的和贯时的特征评述》（莫斯科，1979）。但是，这些资料显然是十分不足的，并且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其所搜集综合的资料却又自相矛盾，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尽可能更大范围、全面地去掌握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元音系统（相对其他突厥语言元音系统而言）里所要研究的对象，也包括古代的书面文献典籍。最初开始的是对主要历史词语进行的研究，这始自马洛夫对古突厥语书面典籍中词语的研究。从这些引摘的资料可以找出伏尔加河流域元音系统特有的元音“转化”遗迹，从而促使我们去弄清楚所有现代突厥语言的翻译词典，以及谢沃尔江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莫斯科，1975），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方言学词典、《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地名学词典》卡片详集（乌法，1980）以及一些其他的地名学、名称学、方言学的词典；现有的方言学的论述以及《通古斯满语比较词典》（卷Ⅰ，列宁格勒，1975）。在此基础上编纂成有4000多张的一套卡片，其中2000多张是同样都分布在第一音节的词根元音e，i，θ，ü，o，u，也有不少在第二音节，其中一方面是出现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个别也有来自楚瓦什语和哈卡斯语中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于其他突厥诸语言同一些固有词语组成之中。如果很久之前对于伏尔加流域语言和哈卡斯语之间发展运行的e和i在分布上的一致性（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鲁尼文碑刻铭文）能更早地知道认识的话，那么在这方面其余别的对应关系，也即是在对如此丰富的资料进行研究过程中所逐渐确定下来的其他一些对应关系，显然许多都是原来所不曾想到的。这也就促使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伏尔加流域语言的元音系统的“转换”问题，并且使其与本卷《突厥诸语言历史比较语法》的总的要求和根本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这个问题最初原是一个个别的项目，似乎也并无他涉（因为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的元音“转化”通常都认为只是一种语言通行地域现象，甚至认为与其他突厥诸语言在起源上没有关系）。

虽然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元音的进化可以认定为就是相对古老时期广大地域突厥诸语言间窄元音i，ü，u放宽和相对宽元音e，[image: img]
 ，θ的收窄这种发展趋势所形成的，但是对于突厥语历史音位学就其具有的全部理论意义来看，其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一发展趋势是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范围内才获得如此宽广范围的适宜发展基础。很遗憾，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找到可以令人满意的答案。无疑，问题的解答主要不在类推逻辑规律，而是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内元音系统自身的性质特点，纵然这种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或是因其底层成分或表层成分影响从而形成，但是现在则并无任何显示，特别是当元音一定的语音变体出现音位化的情况下，正如同语音内部通常都会发生各种音位演化变更一样。根据这些意见和看法，所以建议读者应关注对巴什基尔语和鞑靼的元音和元音主要音位变体所做的扼要的、基本的且独具本质特征的评述，主要是显示出它们相较其他突厥诸语言的元音系统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

现代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元音系统简介

在现代的鞑靼文学语言和巴什基尔文学语言中，元音根据其组成和主要的区别特征所予以考察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差别。在两个语言中，9个元音音位都是按照腭音的元音和谐规律分为两个有逻辑联系的对立类别，进而按系列自上而下递降组编成有逻辑联系的以下两列：

前列：i，ü，[image: img]
 ，e，ä

后列：u，θ，y，a[57]


同时，这些元音间并开始形成一种完全对应的二分的相关关系，主要是在位列上两个两个地互相区别：

a-ä，y-e，θ-[image: img]
 ，u-ü

在这方面有一个不成对的i则是特立独行的。在前列元音中，它主要的变体性质在于它是最前列的、是窄元音，而它的那种存在于巴什基尔语ižaw“长柄勺”一类少数词汇中，并与同序列的后列元音相连续的软腭语音变体却相反地处在居中位置，介于前列与后列之间。

这些元音在序列上的另一特点就是它们往后的退移，尤其是前列元音，其中的e和[image: img]
 甚至可以当作中列的元音来加以识别。严格地说，仅有最窄的音位变体i和ü（某种程度上还有[image: img]
 ）当其出现与圆唇辅音相邻接的情况下才是语音上真正的前列元音：试比较вit“脸”，timer“铁”，tümär“一段原木”，[image: img]
 “树桩”。由于现实条件，元音在序列方面会有非常明显的波动，特别是一方面受到来自唇音、齿音以及个别舌尖音（d，t）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舌根音q和γ以及小舌音音位h的影响。然而这些波动并没有破坏元音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循元音和谐的规律，只有在外来语借词和某些bilbaw“宽腰带”之类复合词中，一如在其他诸突厥语言中所见到的同样不遵守元音和谐的情况。

元音在舌位升降方面相互间的差别范围不大，但与其他的突厥诸语言比较则总体上其振幅相对要宽一些，其顺序依次如下：

i，ü，u，e，y，[image: img]
 ，θ，ä，a

在这里可以发现没有超窄的和绝对窄的元音，但是一定程度上位置居前并且是音位i和ü，实际的窄音变体则不算在内。除此以外，元音可以分为：

宽元音：a，ä　　窄元音：i，ü，u

半宽元音：θ，[image: img]
 　　半窄元音：e，y

在显示元音舌位升降方面直接相关的坐标就是元音因舌位升降程度从而形成的开启性和闭合性，而并非通常所认为的舌位升降本身。对于开启性或闭合性的理解，与其说应当认为是元音在舌位升降情况下有限度地收窄或放宽，不如说是指的元音发音音响本身的性质。更准确地说，是指元音在发音的中间阶段时其共鸣性质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共鸣本身的声音虽经集结，但并不保证有充分的定向性传达给听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足以保证将有针对性的自由声响（闭合元音）能够送达，或者相反地不足以保证使有明确交际目的声音能经口腔完成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口腔共鸣似乎变成声音之源（开元音并带有在共鸣中形成的纯音声调）。符合这种解释的开元音仅有ä以及个别情况下的a（在词的尾音中）。其余一些元音的发音则主要集中在喉部共鸣，但也同时利用口腔共鸣。它们中大部分都是在有不大的破裂时发音。这一点以及它们的向后挪移并不至于使元音的性质出现明显的变化。

在依据序列和舌位升降对比关系对元音加以区分时起实质性构型作用的是有无唇的介入。根据这项特征元音可以分列为：

唇元音：θ，ö，u，ü

非唇元音：a，ä，e，i，y

唇音化：[image: img]
 和θ它们的显示非常微弱。较为明显的是在发ü和u音时所出现的唇音化。唇的紧张状态在形成u和ü时非常微弱，而[image: img]
 和θ在发音时实际上双唇是处于不作为状态，为发出这两个音双唇仅有最小程度的汇聚。然而在与t，d，b，p，m结成的音组中唇元音却具有相当明确的唇化作用，在其他情况下这一唇音化的作用相较于其他诸突厥语言中的唇音则被元音可观的展宽和向后挪移所掩盖：üp-“亲吻”，bθt“大腿”，[image: img]
 “树桩”，ut“火焰”。

元音根据其具体音位性质所决定的长度进行划分，可以分成数量不等的两组：

短的：e，y

正常的：[image: img]
 ，θ，i，ü，u，ä，a

元音的长度虽然其本质上是天生的，但也往往依据音节的结构而定，特别是音节的开启度和闭合度，以及重音、词形式内非重读音节数目和相邻辅音的性质等因素。元音的长度可以是双倍增加，或者相反，对半减少；相应的短元音y，e获得的长度甚至较元音正常所具有的长度多出几近两倍（Шapaф，1928，第192、201等页）。况且，如果考虑到词在总的长度上显现的突出波动是由于它的句法位置和其内容的可实现性所决定的（一方面，例如，在词组中用语气突出其主导词，另一方面从属词内的重读音节又以其收短的长度来有别于主导词的非重读音节），那么这一脱节的情况就有可能会成倍地增加。

相应地，出现同样波动的还有元音的明晰性，首先是它的长度。元音以其必须具有的长度从而显示出它的区别特征。元音越变短，它在发音上就越不清晰，并且正如鲍戈罗吉茨基所说，还受到弱化，使得语音上出现不确定性（1928，第113页），并且往往因此导致发生实质性改变。

元音正常长度的区别性特征在元音长度发生显著短缩的情况下往往呈现中立化，语音上接近于短e（前列的）和y（后列的），而这种短e和y又因其不确定性的作用从而要求发音上须具有最低限度的强度：试比较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image: img]
 “星期二”，[image: img]
 ＞[image: img]
 “战士们”。在这种情况下，短元音或者成为超短元音，或者一般地就是脱落：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e）še“人”，巴什基尔语seb（e）ške“盅，樽”，q（y）šyn-jaδyn“在冬天和春天时”。在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中其元音的极限长度更具有明显的音位意义，而这种极限长度也是位于重读开音节中所有元音的典型特点。在这里，尤其是在非第一音节里，具有相对较短特性的窄元音ü，u和i由于不堪强力加长作用这种重负，甚至出现性质上的改变：ü和u彻底转入一种双音位的音组，这种音组乃是由语音上与之密切相近的双唇响音v与插入音e/y所组成，也就是转变成ev//yv（*
 buγ＞bu＞byv“蒸汽”，*
 keliƍ＞kilü＞kilev“到达，来临”）；而i则部分地转变成e，部分地转变成双音位音组ej或（较少）ij（试比较äbi＞äbej“老妪，祖母”，ti-＞tij-“说出”，以及稍晚后的γäli＞γälij，γilmi＞γilmij“科学的”）。现在，由于在i，u，ü上不会再有重音，因此重读的开音节已不再作为这三个元音的重力位置使用，因为在固有的突厥语词汇中处于这种条件下的这些元音是不可能出现的（ti-“说出”大概是唯一例外的一个词，这里却有所说的i，虽然i显而易见只在有后接音节的情况下出现，试比较tine“他说了”，timäne“他没有说”）。

由单一一个元音所组成的双音节词的第一开音节乃是巴什基尔语元音u，ü和i的重音位置，并且对这些元音原则上保证它们都有显示其各自区别性特征的同样适宜条件：u-tyn“木柴”，ü-tä“透过，穿透”，i-ren“双唇”。在这里元音完全不受它们显现自己的条件影响，包括后一个音节里与之邻接的辅音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些元音在处于其他的语音位置时就不能同样也这么说，其中就包括出现于ti-mer“铁”，tu-byq“膝盖”，tü -täl“苗林，小畦”这类词汇的词首开音节中的辅音，更不用说闭音节，因为元音在这里不可避免地既受位于其前的辅音发音特征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后接辅音影响。

所有的元音都会某种程度上受到其相邻接音节里的辅音的影响，所以相应地就会有其最为繁杂多样的音位变体。

元音的音位变体在其构成内部都具有一定的共同规律性，但是这种规律性尚未在任何一个突厥语言中得到揭示和阐释。比如，位于q，γ和n前的元音极度地向后退缩，因而就必然会获得喉音的色彩。在这里在发音方法上和发音声响上最显著偏离常规的是出现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a，尤其是巴什基尔语一些方言里诸如qaq-“摇动，敲击”这类词汇之中，它与吉尔吉斯语的a很少有什么区别。唇音、齿音和舌尖辅音d和t则相反地会促使邻接的元音前移和收窄，这种前移或收窄达到足够程度后对于所有元音来说就会形成一定典型性的并且是最为靠前的音位变体，其中并包括唇元音的最显著的唇化音位变体。

在音位变体的构成及其随后的发展方面有时某个元音对另一个元音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作用。譬如，在巴什基尔语中在唇元音[image: img]
 和θ前进同化的影响下就出现并形成与它们语音上一致的非唇短元音e和y的音位变体，而后并共同经历音位化：[image: img]
 ＞[image: img]
 “淡的”，θšy＞θšθ“这个”。而巴什基尔语中之所以在重音前的e和i出现它们广义的音位变体则是受重读的强力音位ä的影响所致，从而在许多词里不可逆转地变成为ä：teriŋ＞teren＞tärän“深的”，kerek＞keräk＞käräk“应当”，kemä＞kämä“小船”，keŋäš＞käŋäš“建议”等。[58]


对于元音位置变体的形成来说，无论来自元音的影响或辅音的影响，但都取决于它们这一分布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取决于音节的结构、音节位置和词的总长度以及其他等条件，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该元音的长度。但是，在另外条件下，元音长度的变化，包括元音弱化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形成音位变体，仅只是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在相应的语音环境下促使形成音位变体，因为除极个别短元音完全脱落情况，以及其余元音的某些区别性特征中立化情况之外，元音的长度即使发生明显的简缩也还是整体上能以保持，并且具有足够广阔的区域使操该语言者以其对元音音位差别习惯性的自动反应从而接纳掌握这些元音。元音的弱化变体及其长度变体也会使元音的性质出现微小的偏离，这种偏离发生在重音位置上时显现明显，所以元音变化的头一个原因就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弱化，正如鲍戈罗吉茨基所曾建议过的那样（1953）。语音长度的变化为元音性质变化创造了条件。但是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首先是元音最近周边的语音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单一音节里后接的辅音性质的影响。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元音都由十分繁多的音位变体组成，这些音位变体与主要的变体之间的差异有时十分巨大（例如音位i的一些音位变体，但通常都不太显著，例如唇元音的音位变体之类）。并且巴什基尔语的元音在这方面有许多也是不同于鞑靼语的元音的（例如短元音e和y的音位变体的组成和特征）。

还有，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在一些元音的使用范围方面也不同于鞑靼语。所有元音在这里全都出现于词根词素，但是并非在所有位置上（参见下文有关每个音位的个别简述），在附加成分上就并不使用唇音和i。相应地，从附加词素成分的区别意义观点来看，元音同一性的认证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不同于鞑靼语。况且在固有的突厥语词语中元音的分布情况与这些语言中现有的很多都是不一致的。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显然在它们之中元音的共同通用性是不一致的，但a以及部分的ä除外。

后列元音

后列元音和前列元音一样也可作为独立的音位。后列元音在声学上则是以相应元音软腭化的对立现象呈现，用以构成相应的元音和谐的相关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一个成分与另一成分间的相互区别主要在于它们位列前后上完全相反的对立性质，试比较qart“年长的，老人”——kärt“图，地图”，tyš“表面，外边”——teš“牙”，utyn“木柴”——üten“恳求，央求”，θn“面粉”——θn“声音”。因此，在词和附加成分的元音和谐变体形式中元音就处于被中立化地位，从而变成一个音位的两个音位变体：试比较：uq//ük——加强语气词，γyna//genä——限制语气词，等等。这可能反映的是相关的硬腭和软腭音位变体在久远的过去音位化之前的情况，那时这种相关的硬腭和软腭的音位变体还仅是一个与稳固存在的硬腭和软腭辅音变形相对立的单一音位，这种辅音的硬腭和软腭变形具有与辅音音位变体相同意义并且可以完全分辨得出与辅音音位变体的区别。

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元音中对硬腭和软腭相互关系不做成对区分的仅有音位i，因为i不但有和前列元音形成组合的性能，而且同样有和后列元音形成组合的性能。

音位a作为最宽的和最后列的元音它与其余的后列元音是不同的，而与窄的且相对较前的元音u则有完全对立的关系。在舌位高低方面只有θ与其最近，在位列前后方面仅有y与之最近。虽然a在发音时舌有宽平的破裂，但是其声响却与开元音性质并无差别。在最纯正的情况下（也就是作为一个开元音，它的声音从口腔往外送出），音位a只有在它位于词尾并落有重音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bala“小孩”，qala“城市”，hawa“空气，天空”。当处于其他位置时，音位a则主要是在喉音共鸣的情况下实现，并且没有声学上的清晰性——呈现得类似于某种广义的和稍稍向后退移的y，但不同的则是有其自己的“圆唇性”。与乌兹别克语的a不同，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a在获得其“圆唇性”上并没有双唇的积极参与。这里造成圆唇化错觉的，除其他一些因素外，主要就是共鸣声中的泛音使得主音丰实厚集所致。确实，音位a的圆唇音位变体仅可能发生在唇音和舌前辅音t和d的周围，以及巴什基尔语的齿音辅音附近：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baw“绳索”，taw“山”，taba“煎锅”，babaj“祖父”；巴什基尔语baδ“地窖”，baϑma“小木桥”。

音位a在上述两个语言中都有极高的使用率，而不以其相邻元音和辅音的位置、特点为转移，不以其词素音位条件为使用准则。在巴什基尔语中音位a受到的唯一的制约——就是不能出现在固有突厥语词汇中的圆唇元音前面。

除了上述的两种音位变体（位于词尾并落重音的纯开元音音位变体以及受唇辅音影响形成的唇化音位变体）外，音位a还有一种鼻化的音位变体，是因其有规律地与ŋ相邻接而形成的一种鼻化音位变体：aŋ“知觉”，jaŋaq“面颊”，taŋ“早霞”。

音位y较比θ要窄得多，但宽于u。在位列上接近于θ。如同e一样，y的性质特点也是在声学上的中和性，以及发音时的毫不紧张。

在后列诸元音中，y具有最高的使用率，它在使用上无论是位置、分布或是音位词素条件都不受任何限制。这首先是由于它从词的起源上就已将其性质特点完善地保存下来，但是在词语方面也有个别一些词其演化情况纯属例外，诸如*
 byŋ＞巴什基尔语meŋ，鞑靼语mθŋ“一千”这些词语即是。另一原因则是其使用范围得到显著的扩大，这是由于：（1）在大多数突厥语中其词源的（也有部分派生的）后列唇元音都曾普遍发生过非唇音化和展宽的情况，其中也包括位于词尾重读音节内的u（试比较*
 altun＞altyn“黄金”，*
 ašuq-＞ašyq-“急于，赶忙”，*
 orun＞uryn“地方”以及其他等）和位于首音节的u（古突厥音、鞑靼语bu＞巴什基尔语byl“这个”；古突厥语buzaγ＞鞑靼语bθzav，巴什基尔语byδav“牛犊”；古突厥语buray＞鞑靼语bθrav，巴什基尔语byrav“钻头”，等等）。（2）在巴什基尔语开音节中的音位u发生非音节化并形成插入音（u＞yv）：试比较鞑靼语juan＞巴什基尔语jyvan“厚的，粗的”，buaz＞byvaδ“怀犊的”，tatu＞tatyv“友好的”，baru-＞baryv-“走去，乘（车）去，等等”。（3）位于词尾的双音位音组-uγ元音化：*
 toruγ＞tury“枣红的”，*
 jarluY＞jarly“贫穷的”。（4）个别的词源a缩窄情况：如巴什基尔语的yδala（＜jazala）“折磨”这类词。（5）借词中位于首字母l之前的插入音：巴什基尔语ylasyn“隼，鹰”，yϑmala“树脂；焦油”。

音位θ，乃是最宽的并且是后列的元音音位，在所有的唇音中相对于短元音来说是最圆唇的音位，它在圆唇化和舌位高低方面则与非唇元音y和a相互对立（比y宽得多，但比a则又窄得多），并与窄的相对前列的唇音音位u在舌位高低、微小的圆唇化和发音较短方面也是相互对立的。

在巴什基尔语中非第一音节的音位θ按照唇音和谐的规律可以取代y，如果这不致与a或双唇响音w形成对立的话：tθrmyš＞tθrmθš“生命”，θsywsy＞θsθwsy“飞行员”，qθlaγym“我的耳朵”。在鞑靼语中这个音位仅出现在单音节词根内以及出现在固有的突厥语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第一音节之内：θn“痛苦”，qθm“沙土”，qθrt“蜂，蠕虫”，qθda“媒人”，θzaq“长久地”。并且在这里音位θ在分布上并无局限，可是在巴什基尔语中却与窄唇音音位u不能并存：试比较鞑靼语tθru-和巴什基尔语tθrθw-“站着”。

音位θ在这两个语言中基本上都有三种音位变体：（1）舌位前移并有明显收缩和更大程度圆唇化的变体，因周围邻接有舌尖辅音t，d和唇铺音从而形成：bθt“大腿”，tθman“雾”。（2）带有喉音色彩的舌位往后退缩的变体，因受邻接的q和γ的影响从而形成：qθl“奴隶”，巴什基尔语hθqlan-～鞑靼语sθqlan-“惊异，赞赏”，γθrur“骄傲的”。（3）鼻音化变体，因受后接的ŋ的影响而形成：šθŋqar“矛榫”，巴什基尔语qθŋγθr～鞑靼语qθŋγyr“棕色的，毛色淡黄的（指马）”。

在巴什基尔语中音位u仅在少数例外情况下出现，即仅出现于单音节词根以及固有突厥词语的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之中：un“十个”，tun“皮袄”，qurq-（＜鞑靼语quryq-）“受惊吓”，tury“直接的”，urman“树林”，uraq“镰刀”。这里，在u的后续音节里最常出现的是y和a，而唇元音则不予容许。音位u也不出现在附加成分之内。在鞑靼语中音位u则没有这种局限性：试比较鞑靼语baru—由bar-“走，乘行”所构成的动作名词，tθručy“居民”以及相应的巴什基尔语的baryw，tθɾθwsy。

音位u在发音音响的节奏音调上并没有明显偏离前述的基本变体。可以指出的是音位u仅有下述三种在一定程度上尚可明确予以区别的音位变体：（1）舌位明显后移和放宽的变体，由于受邻接的h和舌根q和γ的影响因而形成：uq“箭”，巴什基尔语huqa～鞑靼语suqa“木柄犁”，huγan～suγan“葱”。（2）巴什基尔语中与之极为近似的鼻音化变体，由于位居h，q和γ之后但又在ŋ之前从而形成：quŋyr“多暴风雨的”，qyŋyδ“金龟子”，huŋγy“最后的”，quŋaltaq“赤脚”。（3）最窄且舌位最前并显著唇化的变体，因受所邻接的辅音t，d，m，b，p的规律性影响从而形成：tup“核，仁”，巴什基尔语bumala～鞑靼语pumala“掸子”，tuδan～tuzan“灰尘”，duϑ～dus“朋友”。

前列元音

前列元音的出现是依照其元音和谐的相关组合ä-a，e-y，[image: img]
 -θ，ü-u并作为标定的二分对立的一方显示的，但音位i却是唯一不在此限之内。

音位i在所有前列元音中是音位最前的，在所有窄元音中也是最窄的，在舌位高低和位列方面与宽元音音位ä处于完全相反的对立地位，二者常常在同一词内相互影响：inä“雌，母的”，itäk“下摆，低地”。在所有前列元音中音位i最近似于e，而且最常与之结成组合，这主要出现在相关的舌位高低和部分位列的对立上：iš“一对”，eš“工作”。

在固有的突厥语词汇中音位i在一定程度上多出现于词首和词中位置，其中包括所有各种类型的第一音节：min“我”，ike“二”，irtä“早晨，清早”，kire“返回”。但在巴什基尔语内的固有突厥词语中则没有见到其位于第一音节的。然而在外来借词中音位i却可以位于任何位置，包括词尾：nätižä“结果”，täbiγi“自然的”，magnit“磁石”。元音i在外来语静词中可以仅通过辅音去破坏元音进行组合的牢固规律，并进而在不同的音节直接出现于ä的前面：qiäfät“外表”，niät“意图，打算”，tärbiä“教育”，Fäniä——阴性专有名词。

音位i的特点总体上说就是有比较稳固的性质，虽然在非典型使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与所描述的基本特点有很大偏离的情况，特别是在位列的前后方面。

音位i的软腭化音位变体与其基本变形形式之间存在有显著的不同，这种音位变体处于前列元音和后列元音两者的中间，而从舌位高低来看则接近于较宽的音位e。这一音位变体是因受后接的后列元音逆行同化的影响从而形成，其中也包括受到a和（较少）y的影响：巴什基尔语ila-“哭”ižaw“大汤勺”；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xata“栅栏，篱笆”，siraq“小腿”，šiγyr“诗作”，sixyr“巫师，妖术”。按照所具有的特点，与它构成连带关系的有两种常用的音位变体：（1）软腭化准二合元音变体，它有规律地出现在重音音节里的上述元音之后：γašyjq“迷恋的，醉心的”，Fatyjx——阳性专有名词；它的形成则是受到相邻辅音特性的影响和紧接其后的后列重读元音的影响所致：γyjnuar“一月”，syjfat“性质”，Fatyjma——阴性专有名词。（2）比较上述音位变体其软腭化程度较小并稍有缩窄和前移的一种变体，出现于与后舌音q和γ相邻接的位置：qiäfät“外貌”，γilem“知识”，iγtibar“注意，用心”。

音位i有一种单独的音位变体，它是巴什基尔语中外来词语在其结尾部带有重音和响音j所形成的主要变体的一种双音位组合：mäžbürij“必需的”，γilmij“科学的”，täbiγij“自然的”，Välij——阳性专有名词。

这一音位的缩窄和前移音位变体与其基本的音位变形之间虽有偏离，但并不明显，这种缩窄的和前移的音位变体乃是受舌尖辅音t和d以及唇辅音和齿间辅音的影响形成的：bit“脸”，dim“规劝”，巴什基尔语tiδ～鞑靼语tiz“快速地”。

音位i的弱化元音变体与其基本音位变形形式之间差别甚小，大概也未必能认作是音位变体：kišer“胡萝卜”，širbät“甜饮料”，巴什基尔语sirt-～鞑靼语[image: img]
 -“撞击声”。

音位e较i宽，但窄于所有其余的前列元音；在位列前后方面它不同于i，而具有稳定不变的位置，近似于[image: img]
 。与y一样，其特点都是音响效果不清晰、不确定，以及在发音时没有松紧状态。音位e不同于其他的前列元音，它没有位置上的、形态学上的和分布上的限制，使用得非常广泛而普遍。

虽然音位e由于邻接辅音的性质因而在其形成的位置和部分在舌位高低上出现明显的波动，但是多数情况下它在使用上的特点还是发音极为短促，音位e在音响方面总体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后舌辅音q和γ之后时，它则会有软腭化色彩，明显不同于它通常的发音：bäγer“心灵”，巴什基尔语qewät～鞑靼语qüät“威力，力气”。音位e的唇化音音位变体乃是在前接的音位θ的影响下有规律性地依据唇元音和谐规律而形成的，这种唇化音音位变体在巴什基尔语中曾有过音位化：[image: img]
 ＞[image: img]
 “银子”。在鞑靼语中这种唇化音音位变体只在个别方言中，以及在具有相邻辅音t，d和唇辅音的情况下才有规律地出现：[image: img]
 ＞[image: img]
 “烟黑”，[image: img]
 ＞[image: img]
 “烟”，[image: img]
 ＞[image: img]
 “全部”。

音位[image: img]
 宽于e，但窄于非唇音的宽音位ä。在舌位前后方面相比e则居于较为靠前的位置。音位[image: img]
 由于舌位相对较宽，因而具有弱圆唇化的现象，这一点在出现舌位明显对立的圆唇窄音位ü情况下显得较为显著。

鞑靼语中的音位[image: img]
 ，在其使用方面存在位置上和形态学上的局限性。它主要出现在单音节根词的词首和词中位置（[image: img]
 “雪堆”，[image: img]
 “夜”）以及双音节和多音节词汇的第一音节内（[image: img]
 “禾捆”，[image: img]
 “虱子”）。在巴什基尔语中由于受唇元音和谐的影响，因而θ也出现在非第一音节，其中包括出现于附加成分词素之内：[image: img]
 “畜群，鸟群”，[image: img]
 “不同的”。而且这里[image: img]
 的后面不能连接含有窄元音的音节，但是[image: img]
 “怪事”，[image: img]
 这样一类外来语词汇则属例外。音位θ有两个音位变体：（1）位列明显较前和缩窄并经过正常唇音化的变体，因受舌前辅音d和t以及唇辅音和齿间辅音的影响从而形成：[image: img]
 “树桩，基础”，[image: img]
 “可以”，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全部”，[image: img]
 “直的”。（2）中列舌位的较宽变体，出现于极为少见的与后舌辅音q和γ相邻接的情况下：[image: img]
 “古兰经”，[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使用”，[image: img]
 “公共的，总之”，[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威力，力量”。

音位ü是所有唇之元音中最窄和舌位最前的音位；但较宽于i，却又比其余所有前列元音窄得多。在舌的位列上处于i和e中间位置。从其具有的全部区别性特征和音响上来看，音位ü明显对立于所有前列元音，其中也包括θ，主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狭窄性和更显著的唇音化。

在鞑靼语中音位ü普遍出现于所有各个位置。在巴什基尔语中它主要出现于单音节词根以及固有的突厥语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küδ“眼睛”，üδ“自己的”，ülän“青草”，üδäk“中心”。这里不容许音位ü出现在附加成分以及固有突厥语词汇的结尾开音节之中，音位ü不能有后续的θ和i，通常只和e和ä相连接：kübä“草坪”，kükräk“胸部”，kümer“煤炭”。但是在外来语借词里则没有这种限制：mäγlüm“已知的”，mäxlük“生物，动物”，Mäxmüt（人名）。

音位ü有两种音位变体：（1）舌面的音位变体，出现于巴什基尔语少量词汇之中，如γümer“生命”，mäγlüm“已知的”，γümär——阳性专有名词。（2）缩窄的并有更为显著的唇音化音位变体，有规律地出现在舌前辅音d，t及唇辅音和齿间辅音周围：dürt“四”，tübä“房顶，顶梢，尖端”，mük“鲜苔”，küp“许多”。

音位ä在所有前列元音中是最宽和最开的，它在这些前列元音中在舌的位列前后方面居于殿后位置，与最窄的前列元音i和ü形成全面的对立。在这两个语音中音位ä的运用极为普遍和广泛，没有任何位置上、形态学上及分布上的限制：ä——转折连词，mä！“给你，拿去吧！”ädäm“人”，mäqälä“论文，文章”。

音位ä有许多音位变体。其中首先见到的是它的缩窄的、舌位前移的和声音更为纯正地道的变体，这是由于受邻接的舌前辅音t，d或唇和齿尖辅音的影响而形成的变体：täm“味道”，tän“物体”，bäbäj“小孩，婴儿”，därt“精神亢奋”，daftär“练习本”，mäk“罂粟”，巴什基尔语äδ～鞑靼语äz“少地，不多地”，bäϑ“霜”。再就是这一音位变体的对立面——舌位较后但却最宽的音位变体，并因邻接舌后辅音q和γ及喉辅音h而兼有喉音色彩：γäräp“阿拉伯人”，maγänä“意思，含义”，qähär“诅咒”，Ränij——阳性专有名词，Ahä！“啊哈！”，巴什基尔语qäjnä“婆母”，qalγa“堡垒”。而出现较少的一些音位变体则有：（1）鼻音化音位变体，因鼻辅音ŋ影响所形成：täŋbit“批评”，täŋkä“硬币；卢布”，mäŋge“永远”。（2）弱化的音位变体，由于位于重读音节前并在响辅音和某些其他辅音（š）之前因而形成：tärtä“车辕”，räweš“外形，土话”；巴什基尔语kärtä“杆子；栅栏”，käšänä“陵墓”。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的特点及其发展由来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元音系统与其他突厥诸语言的元音体系存在差异，不仅在语音学方面，而且也在音位学层次上：在固有的突厥语词汇中非唇音的前列元音和所有第一音节的唇元音都经过元音的更换——一方面窄的变宽且转为另一类别：*
 i＞e，*
 ü＞θ，*
 u＞[image: img]
 ，另一方面则相反，宽的缩窄且变成半窄的*
 e＞i和半宽的*
 θ＞ü[image: img]
 ＞u。拉德洛夫将这一发展变体定性为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严格的规律性，普遍依循于一切位置和音节，也就是作为一种绝对的改进，不受任何限制（拉德洛夫，1882，第84页）。在其后的突厥学家的著作中这种元音的更换一般都被认为是伏尔加河流域突厥诸语言，其中包含楚瓦什语，一种区域性的语音现象。相应地，也就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有多少合理性，楚瓦什语在其元音系统方面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间存在什么关系。

楚瓦什语的元音系统对于其余所有的突厥语言的元音系统，其中包括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具有明显的差异（关于这一情况请参见拉德洛夫，1882，第88页；符拉基米尔佐夫、波普，1924，第34页；波普，1925，第405—426页；波普，1925，第411—414页；鲍戈罗吉茨基，1953，第100页以及其他人等）。总的来说，楚瓦什语的元音系统原则上完全是另一体系，明显反映的是突厥语元音系统发展进程中的完全不同的阶段和历程。[59]
 楚瓦什语元音系统的独特性质相较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元音系统，其所具有的完全是别具特色和另有根源。

楚瓦什语元音系统不同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之处首先就在于其结构。楚瓦什语的元音系统里没有音位ä。在楚瓦什语中相应的前列元音，尤其是e，相较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却有许多原则上另有所属的分布：试比较kelet～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elät“粮仓”，kerpe～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米粒，仁”，kes'e～巴什基尔语keδä、鞑靼语kesä“衣服口袋”，jětes～巴什基尔语jätäs、鞑靼语jädäč“弧形的把”，等等。

楚瓦什语元音系统最能突出显示它独具特殊性的是其随处可见的显现于固有词根中的唇元音的非唇化，并且还常常伴有词首添加音v。楚瓦什语的这一独特性更增加其许多词根元音在分布上的特殊性。试比较：

[image: img]
①在波形号（～）后出现词的不同发音时，则列出巴什基尔语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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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瓦什语中所具有的固有唇元音的非唇化，无论是在性质特征上或是其遍及的范围都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毫无共同之处，在后两种语言中非唇化总的来说仅涉及少数诸如鞑靼语bet-（＜*
 büt）“完成”一类固有的突厥语词语，仅巴什基尔语中在*
 sub＞hyv“水”，*
 buγ＞byv“水汽”，*
 ju-＞jyv-“洗”这样一类词里所普遍通行的词源*
 u的非唇化则属例外，并且无论是在词的组成方面还是其性质特点方面都与楚瓦什语非唇化的特点全无相同之处。

显然，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非唇化都是依据残留在一些方言和土语甚至所有突厥活语言中的古代传统的某种遗迹，从而独立自主完成的。

楚瓦什语中下列一些固有非唇音词汇里所发生的唇音化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并无关联，这类词如s’ul～jyl“年”，jüs’ě＜*
 a：čyγ“酸的”，ütlě＜*
 etli“肉多的”。

楚瓦什语元音系统具有的一项特点就是它的非唇词根内词源宽元音音位*
 a的缩窄及它的词汇化转变成为y和i等，所有这些同样都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元音体系没有一点直接关系。试比较楚瓦什语vys'-＜*
 ač-“饥饿”，jywǎr＜*
 aγur“重的”，il-＜*
 al-“拿”，s'un-＜*
 jan-“燃烧”，s’üs＜*
 sač“头发”，jus＜*
 as“银鼠，白鼬”，vyrt-＜*
 jat-“躺卧，放平”等，这里jy＜*
 a，vy＜*
 a显然是日常生活中a～y交替的一种残存的反映，而a～y的交替则是遗留在雅库特语和图瓦语里的最为显著的残余线索。

楚瓦什语元音系统内有一项特别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为数极多且甚为独特的元音变化，这些元音变化出现于有限数量的一些词汇之中，如sive“寒冷”，s’u“夏天”，man-“忘记”，üsěr“醉了的”，jal“村庄”。

楚瓦什语还有一项重要的特点就是保留有固有突厥语词汇在形成元音和谐变体后它的残存：试比较楚瓦什语kěske“短的”，il-“拿，取”，s'ělen“蛇”，xěl“冬天”。如同鲁尼碑刻铭文中那样，许多词汇在这里都是以软腭的元音和谐变体形式出现：试比较楚瓦什语ak-“播种”，aly“筛子”，as“记忆”，at-（古词）“制作，造”，kas-“切割”，kulǎ“笑”，kun“白天”，kur-“看见”，kart“砍死”，kapan“草垛”，kantǎr“大麻”，atǎ“一只靴子”，tar“汗液”，tarǎn“深的”，par-“给”，šarka“虱卵”，samǎr“油多的，肥胖的”，等等。

总的来说，在楚瓦什语中显示出元音增补或元音脱落的词汇还是非常多的，更不用说众所周知的词首增音和非词源性的词中插音以及弱化元音的连音脱落：试比较vunnǎ“十”，vis's'ě“三”，kavak“蓝色的，灰蓝色的”，jytǎ“狗”，tir“皮肤”，lek-“落……”，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不容许将楚瓦什语元音系统无论是在共时性上或是历时性上与鞑靼语的和巴什基尔语的混为一谈，虽然它们在a，y，e，i等音位的音位变体组成和基本语音特征上都是相近的，但其功能范畴则远非一致。这里在词根非唇前列元音的挪移方面以及某种程度的个别唇元音的改变方面，特别是固有词根元音的缩窄等方面还是都具有共同性的：


*
 e＞i：楚瓦什语timer“铁器”，tines“海”，tip-“干涸”，tir“表皮”，sis-“感受到”，ilt-“听见”，im“药品”，ir“早晨”，kil-“走来”，kipek“荚，壳”，kirle“需要的”，kišer“胡萝卜”，mime“脑”，bit“脸”，vitre“水桶”，čik“界线”，čiper“美丽的”，čir“病”，irěk“自由”；ěs“工作”，pěl-“知道”，pěr“一”，pěs'er“煮”，pět-“结束”；


*
 o＞u：楚瓦什语jünlě“好的”，sün-“变暗”，jürě“故意地”，üken-“悔过”，s'ul“路”，pul-“有，是”，puša-“获释”，tuj“婚礼”，tul-“使……满”，tusan“灰尘”，s'u-“洗濯”，uram“街道”。

但是这种存在于固有突厥语和地区词汇范围内的共同性几乎都局限在上述所引列的楚瓦什民族语言特有的一些语言现象之内（楚瓦什土语中个别背离情况则属例外）[60]
 绝不会构成鞑靼语元音系统特有的，以及某种程度上也为巴什基尔语元音系统所特有的任何有规律性的对应关系。这种一致和吻合主要是因为楚瓦什语、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许多世纪以来地域上的互相作用形成的，某种程度上也是突厥语言相互之间过去在元音e～i，θ～u，θ～ü交换方面残存情况的反映，这种元音交换趋向在许多突厥语言内都有一些突出的反映，其中就包括土库曼语，而土库曼语的元音系统从最保守角度来看也都认为是极有价值的重要研究素材。此外，还包括有雅库特语（这里同样有许多最古老的突厥语语音学现象）、图瓦语、哈卡斯语和一些其他突厥语言，以及某些早期的书面文献。换言之，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在词根非唇前列元音和唇元音的更换方面表现出它和其他一些突厥语言之间也有不少重大的共性。并且根据e-i的交替来看，哈卡斯语的元音系统较比楚瓦什语的元音系统似乎更近似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元音系统。再说在词根唇元音的变化方面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总体上说都可以在其他一些突厥语言那里找出比在楚瓦什语里数量更多的对照现象的例证。

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所特有的词根元音变动是一种伏尔加河流域突厥诸语言（包括楚瓦什语）的区域性现象，况且这一现象所显现的独特性更是不能容许说成什么某个共同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元音系统，以及什么共同体系的元音更换。也没有根据可以将该元音系统说成仅是上述三种语言才具有的特征——因为这种e/i的交替在哈卡斯语、鲁尼碑刻铭文以及其他许多突厥语的方言中早已登录有据；词根唇元音o/u，ö/ü的对应关系以及突厥语相互间的i～ä交替已在许多突厥语中，特别是这些语言的方言和土语里相当普遍广泛地存在了。

德米特里耶夫曾指出过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在元音更换方面所存在的最为准确的差异（1948，第14页）。比伊舍夫则在其一次出席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0年组织的突厥语比较语法讲习班上以更为丰富的实际材料作证对此进行讲解说明。我们有关这一问题的认识陈述也得到卡利波夫的许多帮助，从而充实和丰富了讲述内容，并引入了许多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方言材料（1974）。

基也克巴耶夫则在更详细地说明拉德洛夫意见的同时还指出，巴什基尔语中的元音有规律性的变动仅出现于第一音节（1959，第13页），并非在任何位置都会出现。

鲍戈罗吉茨基记录到在西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方言、乌兹别克语的塔什干土语和哈萨克语中也全都有元音变动的情况（1953，第103、105页），并指出拉德洛夫提出的关于元音变动有地域局限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Rodloff，1882）。伊斯哈科夫则指出在固有的e和i进化发展方面哈卡斯语具有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极大的共同性（1956，第18—19页；1955，第96、226页及其后）。

随着新的同类可靠材料的积累，拉德洛夫曾得到广泛支持的巨大错误也就毫无疑义了，他曾错误地认为，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伏尔加河流域方言”中词根元音e～ü，[image: img]
 ～ü，e～i的全面变动并不是由于它们在词内所处的位置而产生的。但是关于这一进程的性质、起源和范围显然还须要进行独立的研究，因为有关这一方面现有的材料，包括新材料全都是有选择的资料，正如常言所说，并不实在。

由于对所有这些全新材料缺乏专门的综合性的研究，因而拉德洛夫论述的关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关于元音更换的历史和性质的观点得以经久不衰风行一时，虽然对其先入为主的许多方面明显属于臆断性质这种评论早已存在。这两者都同样决定要对元音更换的因果关系的探索范围予以缩小，将其方向仅指向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因为此一现象被认为只是伏尔加河流域的突厥诸语言才有的特征，而有关这一现象的起源则人们通常都会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历史和特点方面去寻求。当然，在这种处理问题方式下并且又缺乏可靠的、充分的关于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及其他许多突厥语中元音移动的本质和范围的资料，因此现在还并无成果可言。

鲍戈罗吉茨基曾经接受这样的解释，即认为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的变动是由于位于第一音节非重读元音弱化的结果，而之所以发生弱化则是因为其声音长度的短缩，从而损及其发声上的肯定性和明晰性所致（1953，第85—87页）。但是，由于词的第一音节元音性质在质和量上这种变化是受语音共同规律制约的，并且这些共同的语音规律也在其余的突厥语中起着同样的作用，所以沙拉夫就将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元音系统的发展变化解释为主要是因鞑靼语重音体系的特点所导致形成（与其他诸突厥语言相比较，鞑靼语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形式中第一音节上其次重音的表达是极其微弱的），同时也因为词内第一音节非重读元音的比较封闭性质，从而使其得以放宽（1928，第240—243页）。

基也克巴耶夫则发展了这一观点，做出结论说，在古突厥语元音系统范畴限度内元音的变动“起始于宽元音θ，[image: img]
 ，ä的缩窄”，从而在巴什基尔语中产生相应的窄元音y，ü，i（1959，第14页）。按照他的看法，由于新构成的窄元音与词源上的窄元音发生混淆的危险性，以及因此而构成大量同音词汇和同音形态的可能性从而引发第二波的元音变动——窄元音y，ü，i变宽且转变为半宽的θ，[image: img]
 ，e（同上书，第15页）。实证是如此不容反驳，已经无须任何其他理由，基也克巴耶夫坚决地断言：“古突厥语元音系统范畴限度内的变动乃是属于大约5世纪至今所发生的现象。”（1956，第229页）

谢尔巴克则提出与沙拉夫和鲍戈罗吉茨基上述理论完全对立的一种设想。按照他的意见伏尔加河流域语言的元音系统的变动主要是给普恰克诸语言的特性，而这种变动乃是由于其窄元音发音音长缩短使得窄元音放宽形成的，词源上的宽元音缩窄则出现较晚，是为了避免与新构成的次生半窄元音发生混淆，因为后者在语音上同前者是重合的（1978，第30页）。这一意见如同前述的对立设想一样也需要证明，而值得重视的则是已得到确认和发展的鲍戈罗吉茨基和伊斯哈科夫的前述思想观点，他们认为词源上的元音更换这一特点不仅是鞑靼语和巴什基语所具有，而且同样是拉德洛夫所认为的。梅尔尼科夫则将这已获得实际材料充实的思想更往前推进一步，他得出结论，认为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元音系统的元音更换所显示出的乃是“……所有突厥语族语言共同发展趋势的一个更高的阶段”（1966，第26页）。但是，梅尔尼科夫在对这一独特有趣并且基本正确可靠的结论进行证实时，使用的却根本不是证据确凿的实际材料，而只是根据元音系统的几何模拟基础上得出的抽象公式。正因为如此，他实际上提出的是在仅有以模拟为据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运用公式的方法来解决一些类似的问题。因为上述很久以来即已存在的结论，一如后来建议所说应以实际材料予以证实，但至今仍然没有结果。

非唇元音的发展历程

根据拉德洛夫、德米特里耶夫以及其他学者的意见，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还保存有词源上的a，y，ä，而词根的原来e，i则循序互相转化。但对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的固有突厥语词汇进行全面研究后相较于其他突厥语言和突厥语书面碑刻铭文的研究来看，这一点远非全都得到了证实。下面将陈述一些研究成果，但与众所周知的情况还是不能配合一致。其中有些实际材料显示的是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中，逐渐消失于远古时期的词根，从而使得其元音系统的发展历程受到重视。


*
 e和*
 i的演化

与广为流传的来自拉德洛夫的意见相反，固有的词根*
 e＞i和反向的*
 i＞e其转变虽然出现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但绝不是在所有语音位置全都出现，而仅仅是出现于单音节的词根以及固有突厥词汇中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再有就是出现于较古老的外语借词结构中的同一语音位置上。再说这也远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地贯彻始终，特别是在出现*
 i＞e转换的情况时。这方面*
 e＞i的演化按照其所扩及范围来看巴什基尔语与鞑靼语两者间则有许多不一样之处，虽然这两种语言里所显现的*
 e＞i的演化相较于其余的突厥诸语言总体上要更为广泛而全面得多（1948，第14页）。正如德米特里耶夫曾指出的，而后比伊舍夫和卡利波夫又以更为广泛的资料给予证实，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在运用词根e和i上也如同唇元音一样，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固有突厥词里的ä，表现出存在很大的差异和悬殊。

再说，这一特点所反映的或者是共同突厥语总体的状况（巴什基尔语），或者是它偏离的状况（鞑靼语，这里在原是巴什基尔语和共同突厥语e的位置上所出现的却是i，也有部分是互相颠倒的，正如比伊舍夫根据所挑选的重点材料指出的那样，往往也可以在其他突厥语言及其一些方言中，还有书面碑刻铭文尤其是鲁尼文中找到对应的例证）。

这些分歧按照巴什基尔语的语音规范（它是不同于鞑靼语的）首先就集中在不容许i与j相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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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二者在e和i使用上的不同之处还见之于对外语借词的掌控方面：试比较巴什基尔语jenäjät和鞑靼语[image: img]
 “罪行”，巴什基尔语mejes和鞑靼语pič“烤，烘”。

正如同从这些极不充分的实证中也能看出的那样，许多最古老的诸如jer“土地”、jem“饲料”，jel“风”一类词语中所保存的词源上的*
 e就其保留的程度来判断巴什基尔语极少有什么不同于鞑靼语的差别。这两个语言之间在词根e和i的分布上的差别还进一步发展到它们的一些方言。在巴什基尔语的一些方言和土语中除上述带有词源*
 e并广泛在方言中使用的一些词外，还在某一个或数个土语中保留有词源上的*
 e和*
 i于第一音节，也有部分在词的非第一音节：（1）中部土语belsän“苦苣芽”，meŋ“痣”，杰姆土语deŋgiz“海”，БдC eren“唇”，卡尔梅斯土语sibeš“鸡雏”；（2）杰姆土语、布尔疆土语、卡利切里土语ešit-“听见”，阿尔加亚什土语hipkil“雀斑”，等等。e 和i的分布情况超出文学语言常规的还同样可以在一些方言中见于较晚期的借词结构里，诸如巴什基尔语的方言sir“秘密”（萨利尤特土语、杰姆土语、布尔疆土语、中部土语），[image: img]
 “魔鬼，鬼”（萨利尤特土语）。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二者在词根e和i使用方面的差别虽是如此巨大，但是这方面与楚瓦什语相比则差距更大。然而这三个语言，还有哈卡斯语，它们三者在词源e和i的更换上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可能将这两个音位的发展变化归结成区域性现象，甚至于说是晚期的，因为就是伏尔加河流域同一地区内也不排除一个语言对另一语言形成影响，其中就包括鞑靼语对巴什基尔语和楚瓦什语的影响。这也就促使我们去探究词根e和i超出伏尔加河流域地界之外发展变化的起因和后果（但并不放弃对它们之间影响的注意）。

虽然探究所根据的是现代突厥诸语言中非常有限的词汇材料，（除极少数例外总共计有25000—30000个词汇）以及方言词汇和突厥古文献附录的词汇，但是这些探索研究的成果却表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在固有词根e和i的更换上不仅与哈卡斯语存在相当大的共同性，并且与土库曼语、雅库特语、图瓦语、诺盖语及其他一些语言也有同一性，然而，除诺盖语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语言在地域和历史上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并没有直接联系。词源上*
 e＞i的转变以及部分*
 i＞e的转变几乎在每个活的突厥语的方言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它们发展变化的线索从方言散播渗透进入文学语言。也有不少发展变化的印迹留存在一些突厥语的文献典籍里。所有这些大量分散的词源上的词根*
 e＞i的转变和部分*
 i＞e的转换主要都记录留存在一些方言志类的文献资料内，从突厥诸语言不同的发展阶段开始，反映着遗留的某一古代的发展趋势。有部分内含*
 e＞i和i＞e转变的词汇它们只有唯一的某个方言或土语之中出现，显然这部分词汇所反映的相对较晚时期依据类比推论形成的新事物，或是依据一定的纯语音学规律或语言发展趋势从而形成的新事物。但是其中也有部分业已深入到这个或那个语言之中，这些应当是久远过去所遗留下的。首先是带有这种元音的突厥固有词汇即属于此类，这种突厥语固有词汇至少存在于这个互相没有接触的突厥语言之中。属于这类的可能还有下列的情况，也就是在这里出现与共同突厥语中固有词根e和i分布规律相反的重合现象，而这是难以用每个语言中各自独具作用的语音规律来予以解释的，因为重合乃是在强力的位置上才形成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QB bil，哈卡斯语pil，土库曼语、雅库特语bi：l“腰”；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QB、AH bik“很，非常”；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ПДП、ДTC、QB及其他语言bir-，哈卡斯语pir-“给”（试再比较ДTC biril-被动式，构自bir-，birim//berim“盖上，遮上，支付的款子”，birimči//berimči“债户”，birimliog//berimlig“债务的”，biriš alyš-“共同分享某物”，beriš-//biriš构自ber-的相互语态，birdür-//birtür -//berdür-//bertür-构自bir-～ber-的强制语态）；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iš，ДTC biš//beš“五”（试再比较ДTC bišär//bešar“各五个”）；

巴什基尔语hiδ-，鞑靼语、QB siz-，哈卡斯语sis-“感觉到，看到”（试再比较ДTC sizin-//sezin-“怀疑”）；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鞑靼语ide，巴什基尔语ine），ПДП、QB59、AH35 ir-，ДTC ir//er“存在，位于”（再比较ДTC iti//idi）；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l“国家”，土库曼语i：l“人民，人们”；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阿塞拜疆语äm），加告兹语iem-“吮吸”（再比较哈卡斯语imček“乳房”）；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ДTC im//em“药品，药剂”；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 iŋ-“正是”一词的加强语气词（古突厥语iŋilik“刚一开始”）；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p（＞阿塞拜疆语äp）“方便，舒适、和睦，会（做）”［试比较哈卡斯语ipte-“修复，安（接）上，灵巧地应对”］；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科伊巴尔方言、托博尔斯克土语、ДTC、QB ir“丈夫、男人”；

鞑靼语、卡拉伊姆语特拉凯方言、乌兹别克语is（巴什基尔语jeδ），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ij，土库曼语i：s“气味”；

巴什基尔语iϑ-，鞑靼语、ДTC is-“吹，刮（风）”；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 iš-“同志，朋友”［再试比较ДTC išsiz“没有朋友”，图瓦语išteš“（身份）相等的人”］；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iš-“划船”；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西部裕固语、土耳其语方言、дTC、QB 69B及许多其他语言等、AH79、137、ПДПit“做，制造”；

巴什基尔语iδ-，鞑靼语iz-，楚瓦什语ir-“揉搓，搓软”；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罗布泊语、哈卡斯语it（～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ät）“肉类”；

鞑靼语、ДTC ki-（巴什基尔语kej-）“给……穿衣”（试比较ДTC kij-“给……穿衣”；kidim//kiδim“衣服”）；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ДTC、ПДПkil-“来到”（试比较雅库特语killer-“迫使出现”）；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 kiŋ，土库曼语gi：ŋ“宽的”；

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kis-，鞑靼语、ДTC kič-“越过，渡过浅滩”；

巴什基尔语kis、鞑靼语、QB 110，1553 kič，土库曼语gi：č“晚间，在晚上”（土库曼语——“很迟的”）；试再比较哈卡斯语kiče“昨天”，土库曼语gi：že“夜晚”，ДTC kičä“夜，晚间，在晚上”；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QB 102及许多其他例词、ДTC kit-，ДTC kid-“离开”（试再比较ДTC kitär-——由kit-构成的强制语态，而kitiš-则是由kit-构成的相互语态）；

巴什基尔语kiϑ-，鞑靼语、ДTC kis-“切，割”；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 min“我”；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ДTC miŋ“痣，胎记”；

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sis-，鞑靼语čiš-“解开（结子、包捆的东西）”；

巴什基尔语、ДTC ti-，鞑靼语di-“说，讲出，告诉，转告”；

鞑靼语ti-，巴什基尔语tej-，库梅克语、诺盖语tij，雅库特语ti：，ДTC、ПДПtig-“触摸，涉及，关系到”；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QB 188 A，311 A、AH 24C、98C tiŋ“等价的，相同的，同样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tik“这样，就这样”（巴什基尔语，鞑靼语——“但是”，哈卡斯语——“免费的，无偿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雅库特语tir“汗”；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ПДПtip-“（马）路人，尥蹶子”；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iš-，哈卡斯语tis-“凿孔”（试比较图瓦语dizi“挂环的活扣眼”）；

巴什基尔语tiδ，鞑靼语tiz，土库曼语ti：z“快速地”；

鞑靼语žil，巴什基尔语jel，ДTC jil“风”；

鞑靼语ž'im，巴什基尔语jem，ДTC jim“饲料”；

鞑靼语ž'iŋ，巴什基尔语jeŋ，ДTC jiŋ“袖子”；

鞑靼语ž'ir，巴什基尔语jer，ДTC jir“土地”；

鞑靼语ž'it-，巴什基尔语jet-，ДTC jit-“到达，驶到”；

鞑靼语ž'iz，巴什基尔语jeδ，ДTC jez“黄铜”。

所有这些情况以及类似的情况下*
 e＞i的转换都发生在重读位置上，因此对于这种转换也难以解释成是受到实现e的条件的影响所致，显然，我们这里见到的是来源于遥远古代的古词语，因而当然不能将它说成是与非重读位置的e（也就是在同一个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演化发展遗迹相一致的类似现象。而e在非重读音节的这种演化发展遗迹一方面是残存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另一方面也残留在与前述两种语言没有直接接触联系的其他一些突厥语言中。在突厥诸语言中上述最后这类情况下*
 e＞i转换这种词汇重合相较于出现在重读位置上转换遗迹的重合其数量要多得多。现在选择一些最广为普及的重合列举如下：

巴什基尔语biδä-，鞑靼语、ПДП、QB 010 A、AH 115B、165A bizä-“装饰，渲染”；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išek，ДTC、ПДПbišik，哈卡斯语pizek“摇篮”；

巴什基尔语、diŋgeδ，鞑靼语diŋgez，ПДП、QB1164 A tiŋiz“海”，哈卡斯语tingis“大洋”；

巴什基尔语higeδ，鞑靼语sigez，哈卡斯语siges，ДTC sikiz“八”；

巴什基尔语hiraq，鞑靼语siraq，布利亚特语si：re“小腿（动物的）”；

巴什基尔语hiräk，鞑靼语siräk，库梅克语、诺盖语sijrek，哈萨克语sirek“稀的”；

巴什基尔语hiker-，鞑靼语siker-，ДTC sikri-～sekri-，QB 2381A，2383 sikir-“跳跃”；

鞑靼语igäč“姑、姨母”，土耳其方言igeč“姐姐”；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托博尔斯克（罗斯拉夫利）土语、QB 1394A ik-“播种，耕种，耕地”［试比较察哈台（罗斯拉夫利）土语ikin“面包”］；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ke，ДTC iki“二”（试比较ДTC ikinči“第二个”，ikidinki“两者都有关联的”，ikigü“两者都”，ikila“二者”，ikilinč，ikinč“第二”，等等）；

鞑靼语iär-，巴什基尔语ejär-，ДTC ir-//er-“跟随”；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lä-，哈卡斯语igle-，阿尔泰语ilge-（试比较雅库特语si：dele-，阿塞拜疆语älä-）“筛子筛选”（试比较雅库特语si：de“筛子”）；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llä，CC illa“但是，然而”；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nä，图瓦语ije，雅库特语ijä“母亲，母的（动物）”；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lle，Gab、QB32A，43C，58A以及其他许多ilig，哈卡斯语ileg，科伊巴尔方言illix，萨加方言、科伊巴尔方言illig，巴拉宾鞑靼人语言illa“五十”；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lle，萨加方言、图瓦语ilig，雅库特语ili：，图瓦方言ili“厚度单位，如手指般大小，如手掌大小”；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ilek，巴拉宾鞑靼方言（PCл.）、QB79A，AH456 Bilik“山羊”；

巴什基尔语、鞑靼ilgezäk，土库曼语ilgezik“勇敢的，活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北博尔斯克鞑靼方言、巴拉宾鞑靼方言、ДTC、ПДП、维吾尔语方言、QB2，64，335 ilt-，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PCл.）ilet，ДTC ilit-//elit-，雅库特语it-“送到（彼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nä，萨加方言（СРСЛ.）iča，图瓦语ijä，雅库特语ije，鞑靼语äni“妈妈”；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nde，土库曼语indi，ПДП，AH 219 AB，99 BC imdi“现在”；

巴什基尔语ineš“进入，引入”，哈卡斯语ineš，土耳其语iniš“斜坡，倾斜地方，斜面”（试比较ДTC iniš-——由in-“下倾，垂下”所构成的相互语态）；

巴什基尔语iŋkäj-“倾斜”，雅库特语inner-“使倾斜，弄歪斜”；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rek，土耳其语、ДTC irik，QB qc，994C，ДTC irk，萨加方言（PCл.）i：rik，吉尔吉斯—哈萨克语（PCл.）ierik（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ärk）“意志，自由”（试比较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rken，ДTC irkin“自由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科伊巴尔方言iren-，土库曼语、卡拉察耶夫语irin-“懒惰”（再比较ДTC irinč“可怜的，不幸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土耳其语方言iren，乌兹别克语、科伊巴尔方言、图瓦语、ДTC、Gab.irin“唇”；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rester-，哈卡斯语ireš-“逗弄，招惹”；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rkä，哈卡斯语irke（～阿塞拜疆语ärkä）“宠儿，被娇生惯养的人”；

巴什基尔语iϑän，鞑靼语、QB1480 A，96C，ДTC isän，哈卡斯语、巴拉宾鞑靼人语言izem“健康的”；

巴什基尔语iϑver-，鞑靼语iser-，哈卡斯语、科伊巴尔语izer-，QB2099 A，Gab.isür-，雅库特语itir-“醉，醉汉”；

巴什基尔语iϑkär-，鞑靼iskär-，哈卡斯语isker-，ДTC iskir-（预告，警告）；

巴什基尔语iϑke，鞑靼语iske，ДTC iski“老的，过时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šek，ДTC išik“门”；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šet，ДTC išit，埃文基语i：-//ihi-“听清，听到”；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iker-，哈卡斯语kiger-“打响嗝”；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kinder“大麻”；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inät，哈卡斯语kinetin“突然地，意外地”；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imek，哈卡斯语kičir，雅库特语kimi：r“软骨”；

鞑靼语kiŋäš（巴什基尔语käŋäš），ДTC kiŋäš“主意，劝告”；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ire，ПДП、ДTC kirü“向后”；

鞑靼语kiräk，巴什基尔语käräk，ДTC kiräk“需要，应当”；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irt-“砍出疤痕”，ДTC kirtin——用kirt-“剪开，做出标记”构成的反身词态；

巴什基尔语kiδän-，鞑靼语kizän-，哈卡斯语kizen-“威胁，恐吓”（通常都是使用棍棒等）；

鞑靼语、ДTC、ПДПničä，巴什基尔语nisä，哈卡斯语nince“若干”；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nigä，阿塞拜疆语nijä，ДTC nigü“为什么”；

巴什基尔语nisek，鞑靼语niček，ПДПničük“如何，怎样”；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šilyq，诺盖语šiliq“柳丛，柳条”；

巴什基尔语tikle，鞑靼语čikle，ПДПtikrü“去，到”；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timer，雅库特语timir“铁”；

鞑靼语tirän，巴什基尔语tärän，哈卡斯语tiren，雅库特语diriŋ“深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ire，雅库特语tiri：“（兽）皮，毛皮”；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iräk，哈卡斯语tirek“杨树，白杨”；

鞑靼语žibär-，ДTC jibär-“放，派去”；

鞑靼语žimeš，ДTC jimiš“水果”；

鞑靼语žiŋel，ДTC jiŋil“轻的”；

鞑靼语žide，ДTC jiti“七”。

上述所列举的词以及其他突厥语中类似的词汇它们出现的第一音节元音重合现象在各个不同语言中所在都有，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事出偶然，因为这里不排除出现新构成的情况，一方面是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内，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于其他各个突厥语言之中。但是有部分在其第一音节内发生过*
 e＞i转换的词语依据其构形来看无疑是源自远古时期的语音上的古词语。无论从哪方面说对于词源*
 e缩窄所明显反映出的一定的古老传统应当对其进行历史残留的跟踪考察，因为这一缩窄传统在鞑靼语的基础上，部分地也在巴什基尔语基础上又重新得到发展，并且某程度上成为一种真正的规律性。

词源*
 e的缩窄，从土库曼语言和雅库特语言纯语音学观点来看（试比较土库曼语ti：z“快速地”，雅库特语ti：-“触摸”和相应的巴什基尔语tiδ，鞑靼语ti-），它在两种语言的发展形成远早于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之中，而这时在后两种语言中i按照其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来看，却非常近似于其他诸突厥语言中的e，尤其是当它处于非重读的位置时。

然而词源*
 e的二合元音化则成为*
 e的这种两极分化的中间环节，这种二合元音化可见于雅库特语中，是e的一种发展趋向：试比较雅库特语bier-“给”，ieŋ“宽度”，die“说出”，kieŋ“宽的”，kiehe“晚间，迟、晚”，等等。雅库特语中这同一进程同时还另有两种发展趋向，显然这两种发展趋向都是基础语言原来已有的：试比较雅库特语tigis-“紧贴上，瞄准”，il“和平，同意”，bi：l“腰部”，ti：j-“勉强走到，走到”。

在许多固有突厥词汇的第一音节，诸如鞑靼语bilge“标记”，čelän“鹭”（试比较布利亚特语šelen“鹳”），erlä-“纺织”，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t“脸”，ere-“融化”，jegerme“二十”，巴什基尔语jete“七”，meje“脑”，jep“细绳”，jer“陆地”，kej-“穿上”等以及许多词根的第一音节里仍然还保持有词根的词源*
 e和*
 i它们固有的有序分布，但是这个观点却是拉德洛夫及其后来者（德米特里耶夫、本茨格、托姆生、谢尔巴克及其他等人）都不予认同的，而如果同意这一观点，那就是把词根*
 e转变为i以及其相反的转变进程（*
 i＞e）认作是一种全面的总括现象，一切带有这一元音音位的固有突厥词汇全都包括在内无论该元音在词中所处的位置如何。

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词根e和i的分布有许多情况甚至仅出现在个别或极少数突厥语中，这反映出较比大多数突厥语言来说这种分布乃是一种更为古老的状况，同样也可以将它推定为相应词汇音位构成的一种共性，这些相应词汇，不仅存在于突厥诸语言中，这方面是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及一些其他突厥语言，另外它还存在于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诸语言。试比较，例如基本词语中这样一些最古老的固定词汇：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雅库特语、ДTC、ПДПmin，布利亚特语、蒙古语、埃文斯克语，埃文基语、索伦语bi和共同突厥语men“我”；

巴什基尔语hin，鞑靼语、哈卡斯语、ДTC、ПДПsin，布利亚特语ši，蒙古语či，通古斯语si，果尔特语si：//ši：及共同突厥语sen“你”；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šet-，土耳其语、加告兹语、维吾尔语、ПДП、Gab.292、Brock.69、AH 129、QB16 C、Ibn.M.34 išit-，撒拉语išti-，哈卡斯语is-，雅库特语isit//ihit-，楚瓦什语ilt-，埃文基语i：-“听到”，埃文斯克语i：-“发出声响，听见”及共同突厥语ešit-“听到”；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楚瓦什语ike，土库曼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加告兹语、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乌兹别克语方言、维吾尔语方言、ДTC、ПДП、Gab.、Brock等iki，图瓦语iji“二”，蒙古语ikire，满语ikiri，拉蒙特语ikiri：“双胞儿”及共同突厥语eki“二”；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ДTC igä-“磨尖”（共同突厥语ege-），埃文基语irege“锉刀”，涅吉达耳语iγe//ijeγe“锉刀”，i：γe-// ijeγe-“用锉刀磨快”（再比较土库曼语i：ge，加告兹语ija，维吾尔语igäk，雅库特语igi：“锉，锉刀”）；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lä-，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诺盖语、阿尔泰语ijle-，乌兹别克语ijlä-，哈卡斯语iste-“精细加工皮革”，埃文基语i：-“揉，搓软”，满语ilčin“生皮”；

巴什基尔语kiϑ，鞑靼语、ДTC、玛沃夫kis-，满语jisu-，蒙古语ji：su“切，割”，埃文基语kisu-“刮去，抓挠”（再比较蒙古语kituγa“刀”，满语kitukan//kitkun“剪子”）；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库梅克语、土库曼语、西部裕固语、哈卡斯语、ДTC iŋ和埃文基语、鄂罗奇语、满语ziŋ“很，非常，正是”（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的语气词，表示形容词相应的最高级别的意思）。

在这些词汇里i也可以认为是词源上的，虽然它在大多数突厥语言中与e都是相对应的。

极为常见的是往往对下述问题难以得出一个正确的解释，即在同一个词里两个互相转换的元音中何者是固有元音？是显现于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和一些其他语言的i呢，还是与之相对应的显现于其余诸突厥语言中的e。因此在这里将蒙古语言和满通古斯语言的资料引入进行比较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这个词借用自突厥语言也是如此。譬如像带有e的动词kemir-“咬，啃”在突厥诸语言中就得到普遍的扩展使用。而带有i的变体形式（kimer-）就仅出现在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和雅库特（kir-）等语言。因此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凡普遍而广泛使用的变体就是固有的。但是这一结论与存在于蒙古诸语言中的词根kim和部分布利亚特语中带i的ximelxe-“啃，咬”则是互相矛盾的，因为这一词根里的i显然乃是固有的。而另一例证是将下列例词——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土耳其语、库梅克语、乌兹别克奥布卢奇语、乌兹别克语方言、哈卡斯语、ПДП、MK、Gab.及其他等ien-，土库曼语i：n-，加告兹语jin-“倾斜下，顺使驶去，进入”等与埃文基语、索伦语、乌里奇语、鄂罗克语i：-“进入”进行比较，从而证实i在这一词汇的组成中所具有的固有性质。

如果带有i～e的该词在蒙古和满通古斯诸语言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那么在类似的意见不一致的争论问题解决方面显然关于这两个元音在各语言中分布情况的统计资料就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例如，巴什基尔语的jeϑ“气味”一词其在突厥诸语言中的对应词就远比同一意思的鞑靼语is这个词要少得多（试比较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方言i：s，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乌兹别克语is，巴什基尔语方言iϑ，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诺盖语ijis，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j），这方面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它被认为是该词的固有形式，尤其是在这一形式中该词还同时呈现出有某些芬兰—乌戈尔语系的色彩（试比较克孜尔语is“气味”，匈牙利语ize“味道，滋味”）。

但是具有这种优势的语音变体形式的词就其本身而言在突厥诸语言中并非总能说明它固有的性质，这一点从上文所引用的与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对比的例证材料以及在对突厥原始语言中的长元音进行构拟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就都能予以证实。在确定词里一个音位的原始性质时，除了其事实存在的因素外，我们认为还必须再考虑两项因素：（1）实现这一音位的语音条件（语音位置及周围语音环境），这些条件可以有助于它的固定，或者反之使其在某个语言内或者在几个互无关系语言中发生脱离语言结构的改变；（2）这些语言之间没有（或者是有）地域上或历史上的联系，并且这个词在这些语言里呈现的都是同样的音位结构，其余别的语言里的词就没有这个特点。

这些因素中的第一项因素是由于发生非常之多的语音变化因而形成的，这些语音变化都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语言里平行发生的，因此要求非常谨慎周密地予以研究，否则错误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变化中有些偶然出现的变化也是一种变化（试比较，men-i“我（宾格）”，sen-i“你”，在这里非重音的e受到逆同化，从而与非重音的i就很少有什么差别）；另一些变化的特点则是其固定性：共同突厥语beri，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re，ПДП （RB）biri，（Ton）birü“往这个方向，往这里”，在这里相应于同一规律我们在所有不同定形上实际见到的乃是非重音的i，而这种非重音的i，别的不说，则是由于受首辅音b发音上的缩窄和后接r的弱化双重影响因而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正字法是相对的，它不能对i或e的语音性质特点形成正字法上的判定。

声音环境的特点同样也强烈地影响着单音节词汇里元音的发音，（1）特别是，当它们出现在音段之内并且处于使语调主导成分突出的依附位置上，（2）试比较：①有某些固定性质的共同突厥语de-“说出”及自然波动的诸如巴什基尔语、QB104，156，165等、鞑靼语di-，土库曼语di：-，雅库特语die-，哈卡斯语、图瓦语de-//di-“说”，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因受词首的词源辅音*
 t或其浊音化音位变体d的影响所出现的e的前移和缩窄，如果再根据语言地地理学的考量（这些语言，仅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除外，相互间并无地缘上的历史上的直接交往关系，这里也有一定理由从而使词源*
 i得到重拟）。②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ber和共同突厥语bir“一”，在它们用作不定冠词或定语的情况下这时的e或i只是使音段内的次重音，从而成为不稳定的前列元音，况且更有后接r弱化影响的制约。在这里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下e和i它们受位置制约的音位变体相互之间在语音上少有不同，因此很难确定它们中何者是派生的，何者是固有的。这最后一个问题的解决，由于共同突厥语区分e和i的准则往往在同一个语言内出现的偏离和差异远少于那些有历史和地缘关系的语言，因而更加复杂化，例如，一方面是巴什基尔语、鞑靼语，而另一方面是哈卡斯语、雅库特语和土库曼语（图瓦语则较少）。这种有争议的和不明确的情况可以说为数是不少的，试比较，例如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bil，土库曼语、雅库特语bi：l“腰”。这里按照这些语言的组成以及和土库曼语i：相一致来看可以认为是*
 i，但是这却受到固有e上的词首辅音b可能的影响从而遇到阻碍，正如同在其余诸突厥语言中这个词所呈现的那样，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ПДП、ДTC、QB198、295、309 bir-，哈卡斯语pir-，雅库特语bier-“给”，共同突厥语ber-（在QB、AH及其他等之中这个词则有两种变体形式），在这里e可以认为是词源上的，而a——则是在词首b的影响下从而派生的，虽然这同样也受到阻碍，首先，后接r发生的弱化影响模糊了所说两个元音之间的差别；其次，语言组成结构的一致，在这些语言中类似现象（*
 e＞i？）也在其他固有突厥语词汇中普遍出现。还有两个例证：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土耳其语方言、西部裕固语、哈卡斯语、ПДП （Ton，SuV.，KTб，Chuast.，ThS）、QB69（在10种情况下），ДTC、克里米亚鞑靼人方言it-“做”，在这里也如同下面的和类似其他的情况一样，由于词源e的语音条件的实现使得e更近似于i，特别是当黏着构词条件下将重音挪移至后一音节的情况时；

鞑靼语ti-（巴什基尔语tej-＜*
 teg-？），库梅克语、诺盖语tij-，ПДП*
 tig-“涉及”（试比较雅库特语ti：j-“勉强走到，走到”，tigis-“粘上，停泊”），等等。

如果共同突厥语的e和i出现偏离其分布准则的情况并且也难以解释成是为了求其实现因而受一些语音条件的影响所致，那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去查清语言间历史的和地缘上的相互关系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且可以透彻考察到它们不同于其余突厥语言的差别之处。但是，这里也同样存在不明确的有争议的地方。虽然如此，根据进一步得到的比较有价值的材料证明，我们倾向于认为在下述词汇中的就是词源上的*
 i因为它的存在既不能以它所处的语音环境做出解释，也不能因该语言与大多数突厥语言有差别从而产生相互影响来加以说明：

巴什基尔语、科伊巴尔方言、列别全方言、鞑靼语、土耳其语、维吾尔语、哈卡斯语、楚瓦什语方言、ПДП、QB87、123、ДTC il“人民，地方，国家”（试比较土库曼语i：l，蒙古语ilči，ПДПilik“统治者，公爵”，ilči“统治者，使者”），雅库特语il“和平，同意”（共同突厥语的el可能就是由于i的扩展和软腭化结果并在l的影响下所形成的）。

巴什基尔语inse，鞑靼语inče，土库曼语i：nži，哈卡斯语、土库曼语方言、PСл、察哈台语inž'i，阿尔泰语inji，加告兹语inči，乌兹别克语inž'u， БСл、ДTC inčü，托博尔斯克鞑靼人语言inzi，巴拉宾鞑靼人语言inzi“嫁妆，遗留物”（试比较蒙古语ingzi“封邑，嫁妆，奴才”）。而在变体形式enči里的e其起源可以解释为是受后接nč的发音的影响因而形成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库梅克语、西部裕固语、哈卡斯语、ДTC、БСл.iŋ，土库曼语i：n“布匹，织物”（再试比较维吾尔语əŋ，阿塞拜疆语än，它们也都具有同样的意思，但ä却是音位i的变体）；在共同突厥语的eŋ里，显然e的起源与ŋ的发音有关，然而i出现在与它邻接的组合之中却绝不是语音原因，而是音位的缘故（正是由于其音位功能，所以，才使其与不可避免的语音影响形成对峙）。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托博尔斯克鞑靼人土语išek，哈卡斯语i：zek，哈卡斯方言izek，土库曼语、土耳其方言i：šik，维吾尔语、土耳其方言、罗布泊语、察哈台语、БСл.、ДTC、ПДП、Gab、AH、QB164，451、Ibn.M.Kork、TSⅢ、Vamb等išik，图瓦语iž'ik“门”，在这里显现i的语音条件促成它近似于e，而不是相反。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起源于汉语gešan“隔栅”的满语和索伦语gešan“门”来看把它构拟成词源的e也是可以的。从突厥原始语的状况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išik-是一个突厥原始语的词，共同突厥语的ešik可能正是由于受到š发音时的影响从而发展形成的。

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kis-，鞑靼语、ДTC、ПДП、QB693等kič-“渡过，涉水过去”（再比较哈卡斯语kičeg，ПДП、БСл.käčiƍ“渡河”，ПДП käč-，雅库特语käs-“通过”，这里显现的ä乃是往昔与之有规律地交替而今还留存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维吾尔语、阿塞拜疆及其他等语互相对应的音位i变体）。在这里显现元音的语音条件对于e的稳固是很有利的（在č的影响下由于弱化形成的元音模糊发音、к的除阻和č的成阻这些合起来再加上元音的弱化在一起就绝不会容许，至少也会阻止具有这些特征且与e意义不同的i表现出同一个含义），与此相反i的显现则是对它在音位上的运用做出了证明。

巴什基尔语kis，鞑靼语、ДTC、ПДПkič，土库曼语gi：č（雅库特语kiehe）“晚间，晚了的，迟了的”（试再比较哈卡斯语kiče：，雅库特语方言kiesä，埃文基语kiehe，ДTC kicä“晚间”，土库曼语gi：če，ДTC、ПДПkicä“夜”，以及ПДП（Suv）käč“迟了的”，KBⅡkäčä“迟了地”），这里根据前述情况下所表达的同一看法的意见难以将e-keč认为同属于突厥原始语之列。

根据以上论说，由此可知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i和e的发展经历较比拉德洛夫所说更要复杂得多。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e不仅来源于大量突厥固有词汇第一音节组成中的词源i的扩展，[61]
 并且还有收尾的和位于中间的唇元音音位ü＞e的转化，[62]
 正如我们在大多数现代突厥语言普遍而广泛观察到的那样，特别是在哈萨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土库曼语及其他等语言中之所见。试比较：

[image: img]


ü＞e的转化最常见于附加词素中：试比较bütür-＞beter-“结束”，mündür-＞mender-“往上面运送”，türlüg＞[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不同的”，等等。

总之，鞑靼语非第一音节中的e起源于ü，其情况也和起源于i大致相同。在巴什基尔语中非第一音节里的e许多情况下会因为唇元音和谐（即由于受其后接的音位[image: img]
 的前行性影响）而转变为[image: img]
 ：试比较古突厥bütün＞鞑靼语[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bθtθn“全部”。

在后来其音位结构发生硬腭化的那些固有突厥词语中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e则一贯地全都来源于*
 y：

[image: img]


此外，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e还有一些更为独特的来源。例如，某些情况下它甚至来源于*
 u：古突厥语muna＞巴什基尔语byna～鞑靼语menä，古突厥语čupra“破衣服”（ДTC）＞鞑靼语čüpräk～巴什基尔语sepräk“破布”。


*
 i＞e的转化相较于*
 e＞i的转化总的来看在突厥诸语言中完全无足轻重。况且，它更是很少出现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里同样的一些词语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也很少出现在与它们没有直接接触的其余的诸突厥语语之中。因此，强力位置上的共性在这里得以残留下唯一的痕迹，也就是诸如鞑靼语、西部裕固语eč-，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es-，楚瓦什语ěs’-，哈萨克语eš-“喝，饮”；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et-，哈萨克语ejt-“碰，撞”；巴什基尔语，鞑靼语eš，楚瓦什语ěs’，哈萨克语es“工作，事情”；鞑靼语eč，巴什基尔语es，哈萨克语eš“腹部，内脏，内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阿尔泰语、哈卡斯语kem，布利亚特语xen“谁”这样的一些词汇之中。然而在非强力位置上使用e的情况下其一致性的现象则非常之多：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elgäre，哈萨克语elgere“以前”（试再比较巴什基尔语、鞑靼语elek“以前，首先”，图瓦语elek“尚早”，elekke“早先时候”，乌里奇语elmi“在……前面”）；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ere，ДTC 177 erig“粗大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萨克语ene，西部裕固语ene//yny“弟弟”。

也有这样的情况，这时词根的e代替词源*
 i而且仅出现在某个派生的词形式中：试比较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el-“知道”以及土库曼语näbelli“不知的”，näbelet“不熟悉的”（但是，bil-“知道”），图瓦语belgiči“算命者”，ДTC belgür-“被指出，显露出”。类似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多半是由于i的使用条件从而特别形成的最新的新事物，显然不能把它说成是相应的属于强力位置上的i＞e。

词源e和i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基础上的演化情况则反驳了拉德洛夫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意见，这一演化并没有有规律地显示出总体系统这种特征；除少数例外，它仅出现于单音节的词根以及在突厥诸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的或词形式的第一音节之内，而且这一演化也并没有经过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在巴什基尔语言之中。同时，对于拉德洛夫的明显存在证据不足的论述也应当重新予以审视，也就是拉德洛夫认为*
 e＞i，*
 i＞e的演化，还有词源唇元音，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是较晚时期（15世纪）派生的地域性现象。但是，实际上这一演化深深地植根于远古时期，并以遗存的形式反映出早在突厥原始语言里就已存在的并且得到明确显现的i的扩展趋向和e的缩窄趋向，这一点从早期的书面文献资料以及差不多突厥语的每个方言里遗留下的残存都可以得到证明，正是从这些文献资料遗存中这一演化发展将同样一些最古老的突厥固有词汇全部都深入渗透进许多现代的文学语言里——哈卡斯语、雅库特语、图瓦语、楚瓦什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及其他等语言。不但如此，这一演化发展还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从基本词库中最古老的词汇来对其进行研究，这些基本词库内最古老的词汇不仅存在于突厥诸语言，而且也存在于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中，在这里共同突厥语的e，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也一样，往往对应于i，并且也反向对应：试比较鞑靼语min“我”，sin“你”，ike“二”，išet-“听见”，kis-“切割”，kimer“啃，咬”，巴什基尔语in-“进入”等一些词在其所属语言中的元音化情况并且也涉及满通古斯语言中元音化上的保守性现象。类似情况中所反映的突厥语元音系统相较于多数其他突厥语言几乎也就是更为古老的固有的突厥语元音系统状况。

根据词源的e和i的代表性及其现代的分布情况，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与惯常所知的看法相反，它们显示的仅是大量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诧的歧异和差别，而决不会让人认为这些元音（以及词根唇元音和非词根唇元音）的演化发展是一种区域性现象尤其是楚瓦什语在这方面，一般说就是元音系统方面，决不会被认为是超出原则的独特现象（例如元音系统中词源唇元音的体现和音位a及其他等的体现）。并且巴什基尔语按照其词源*
 e和*
 i及词根唇元音的体现，大体上都属于共同突厥语规范之内，它们在词根和附加形态成分的分布方面相较于鞑靼语则更为接近得多。

前列非唇元音的及所有唇元音的演化发展都是原始语言所原有的并普遍遗存在许多突厥语言之中，而且显然在鞑靼语中找到其发展的有利基础，后来（由于某些社会语言因素）在鞑靼语的影响下又在巴什基尔语中有所发展，但所获得的进展相比鞑靼语本身却远非那样的强劲有力。

e～i交替本身根据其起源来看毫无疑问决不是鞑靼—巴什基尔语地域性现象，而是真正的古突厥语现象，可能还是原始突厥语的一种现象，显然是由于其均匀性质和音响上相近性因而形成的，尤其是出现在无重音的第一音节，这里也发现它们交替的演化，而这则是与后接的固定音位变体一并发生音位化的结果。这一情况从下文也可间接地得到证实：

（1）这两个音位及音位变体的书写形式并非始终如一，特别是在非单音节词根的词形式的第一音节内，不仅在鲁尼文里，而且也有婆罗米文、回鹘文和阿拉伯文，这就不能将它解释成仅仅是使用者和文件抄写者的疏忽大意和漫不经心所致，在这方面不同的抄录文本几乎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2）一些方言中在同一个词里存在大量的e//i的摇摆波动现象，一定程度上某些文学语言也有这样的特点：试比较乌兹别克语、图瓦语de-//di-“说出，告诉”，鞑靼语eč-//ič-“喝”，巴什基尔语es//is“肚腹，内部”，乌兹别克语berk“坚固的”——birkit-“使固定，捆紧”，诺盖语et-＞it-“做”，ešit-//išit-“听见”；土耳其语jine//jene“重新，又”，CC beji//biji-“跳舞”，ber-//bir-“给”，以及鞑靼文学语ečäk～方言之间用语ičäge，土库曼文学语言ičege～方言ečege“肠子”，等等。

（3）这些元音在现代正字法中的制约条件，也就是正字法将同一语言或几个语言里非重音第一音节内最佳的发音—音响情况使其变得模糊近似起来（试比较，巴什基尔语、鞑靼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等这些语言中的无重音的e和i——就足以充分说明鞑靼语、巴什基尔语的无重音i与多数突厥语言中的e是很少有什么不同之处的）；

（4）利用[image: img]
 时而表示e时而表示i的鲁尼文具有的这种非单一含义性质，

因此在多数书面文献中同样也可以使用同一个符号来表示o和u及ö和ü，从而完全排除对所争论问题需要做出判定的可能性，也就是确定究竟何者才是我们所争论的两个唇元音中的那个唇元音。

在鲁尼文文献中e/i的交替可能是双重的，其中同时还包含有一个ä，这乃是由П.M.麦里奥朗斯基予以指出的（1901），其后并得到B.B.拉德洛夫的认同（1911），后者认为ä是一个独立的音位，存在于一切他所点出的古代突厥方言中。为有利于这一设想可以先看一下下列事实：①鲁尼文↾的多义性以及在其协助下所显现的e，i和部分ä的前后不一致性；②因此，与之相关的这一鲁尼文的异读被认知为e，i和部分的ä；③符号ä毫无疑问的不确定性质，而拉德洛夫则将这一符号转用来表达在完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e和ä，或者仅是ä；④大量记录在格拉哥里文古文献里以及稍后的文献资料里的e/i/ä的这类摇摆波动，正是这样的组成结构使人衷心信服地对曼苏洛格禄予以肯定，他认为格拉哥里文古文献就是鲁尼文古代铭文的后继文献；⑤对于婆罗米文文献古籍中记录下的ä也必须予以关注考虑（Gab，1974）；⑥i～ä这一对应关系作为一种残留现象很可能是从e～i～ä的交替而派生的，这一对应在许多现代语言中都有出现（试比较巴什基尔语käräk，古突厥语keräk// kergäk，鞑靼语kiräk“需要”等，以及维吾尔语和土库曼语的资料），这一对应本身实际上是固有i和e的一种独立发展趋向，但是并没有在我们任何一个语言中多少有所发展，然而却保留下一个不会消失的线索，一个次生音位ä的最重要的来源处。

古突厥语e/i交替的这种独立发展趋向同时也是它们在哈卡斯语中所分布的状况，当然，如果某些词中它的词源e和i的发展变化反映的是古突厥语留存在我们语言中的共同状态，那么这些词自然就属例外情况。

不过这里，作为性质上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出现于雅库特语中的还有词根唇元音的发展变化，在雅库特语里（土库曼语也同样），古突厥语词根e的缩窄趋向（古突厥语ter＞tir“汗”，terin＞diriŋ“深的”，teri＞tire“皮肤”，temir＞timir“铁”等）其发展不同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在前两种语言中这一缩窄趋向已经完成（试比较雅库语ti：j-＞te g-“融摸”、土库曼语ti：z ＞tez“迅速地”等），此外在雅库特语中，加告兹语也一样，还可以找到大量完整保留下来的线索，它们明确显现着bier-“给”这类词里词源e的准二合元音缩窄变化的趋向（试比较加告兹语iek-“播种”，iem-“吮吸”等），而对这一准二合元音缩窄的发展趋向可以视为是所分析研究的演化进程中间环节。

因此，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词源e和i演化发展实质上乃是演化发展的一个分支点，并且早在突厥语言共有状态时期就已经奠定下其前提条件。

根据语音上对相关早期外语借词（阿拉伯语借词、波斯语借词、晚期的俄语借词等，诸如巴什基尔语方言sitsa“印花布”，seriš“兽毛皮”）掌握的情况判断，e和i有规律的元音交替应当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不再起作用，虽然在有些方言里这种交替还仍然留有相对较新的痕迹，类似巴什基尔语diket“焦油”，simana“种子”，simeške“果核”这些词，但是这里大部分（例如上文所引述的例证）e＞i和i＞e的交替可以解释为是受词首辅音性质的影响所致，也有不少情况则是由于e的失落从而形成的，诸如巴什基尔语方言krasil“煤油”，也就是由于非重音的e和i它们共同的弱化趋向从而形成的。

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总的说是在突厥诸语言中，原初的词根e的缩窄总体上所涉及范围并不如词源音位i展宽那么大，因为原初的词根e在这里相较于词源音位i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的i，除了其不常使用的缩窄的音位变体外总体上它的特点就在于它和其余许多突厥语中的e在发音和音响上非常相近，例如，在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中，关于这点阿尔巴洛夫和沙拉夫在那时就已曾经指出。显然，这也就成为古突厥语的*
 i＞e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基础上演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再有一个事实也是应给予注意的，那就是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i和e，以及a和唇元音，我们看来它们在语音上与布利亚特语和蒙古语中相应的一些元音很少有什么差别，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将它们说成仅是突厥诸语言中才有的。

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许多词里古突厥语的e显现出的并不是i，而是ä：古突厥语、ДTC meŋü//meŋgü“永恒”＞巴什基尔语、鞑靼语mäŋge“永久地”，古突厥语、ДTCšeb＞巴什基尔语，鞑靼语šäp“快速地”，古突厥语、ДTC tekä＞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äkä“公山羊”，等等。

音位ä的发展历程

德米特里耶夫依据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ä似乎是可以在其他诸突厥语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语音，因此将它列入所谓的原初的元音之内（1948，13，7）。在这里拉德洛夫指出的古突厥语里的ä想必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拉德洛夫，1911）。

然而，伊斯哈科夫、托姆生、本清格和谢尔巴克等人则持相反看法，他们则强调指出次生性质以及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ä的派生特点，根据他们的意见，ä乃是*
 a与原先软腭音位结构发生词的硬腭化结果，诸如jaš＞jäš“年轻的”（Исхаков，1955，第72页；Thomsen，1959，第411页；Benzing，1954，第424页；Щepбak，1970，第34页）。

这两个本质上互相极端排斥的观点却也都有部分符合实际之处：（1）不同于第一种观点，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词根ä通常都与其他突厥语中起始的e及部分i相对应（例如：土库曼语tigir～巴什基尔语tägärmäs，鞑靼语[image: img]
 “轮子”）；（2）不同于第二种观点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感叹词诸如ä！（表示惊奇或同意对话人所述时的对白），äj！（与对话人的招呼语或表示惊奇），äw！（对呼唤或别人打招呼的回应），mä！“呐！”以及呼叫词诸如鞑靼语的čäbä！巴什基尔语的säbä！（驱赶狗时发声用词），和拟声词以及某些突厥语固有词汇诸如käŋäš“主意”，käräk“需要”，它们出现于古突厥语典籍文献及某些个别突厥语言（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土库曼语）并在词的第一音节使用同一个元音符号，可以认为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ä来源于原始语言，它正是从这里大体上在一个非常局限的词的组成结构内被传承下来的，而这些词却是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基础上作为独立音位发展的起点。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词根ä的主要根源显然与其说是那些保留在这里带有这一元音的突厥语固有词汇，不如说乃是由于固有e和部分i早在最古远时代即已出现的展宽趋向因而形成的，这一展宽趋向在一些早期的突厥语文献典籍和个别一些突厥语言中全都留有深刻的印迹——显现为该语言内部的二元交替（e/ä或i/ä）或三元交替（e/i/ä），后来词根ä在语言中的运用又产生巨大的变异，现如今则成为独立的音位（维吾尔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巴什基尔语、鞑靼语）。试比较，古突厥语meŋü//meŋgü“永恒”，tekä“公山羊”，šeb“快速地”，以及巴什基尔语，鞑靼语mäŋge“永远”，täkä“公山羊”，šäp“快速地，好地”，等等。

曼苏洛格禄指出，在卡拉汗王朝时期古突厥文献里作为e和i交替性变体的ä广泛存在于同一文本范围之内。正如他对原本进行校勘查证所确定的，在Quatadɼu bilig和Abu-Hayyən两部著作中有60多个词是以三种书写形式出现的，诸如beg//bäk//bik“主人，公爵；先生（丈夫）”，ber-//bär-//bir-“给”，berk//bärk//birk“坚固的”，beš//bäs//biš“五”，而有些则是两种形式，诸如belgü//bälgü“标记”，bel//bil“腰部”，teŋiz//täŋiz“海”这样一类词汇，曼苏洛格禄认为这正反映闭元音ê的三种或两种变体实际（Mansuroglu，1957，第217页）。而玛洛夫的意见则将ä说成是词源e的交替形式，也有部分的i，并且同样是普遍出现于鲁尼文文献典籍，曼苏洛格禄对此予以评论，认为卡拉汗王朝文献中的许多词才是后续继承者，诸如män（＜*
 min）“我”，sän（＜*
 sin）“你”，täg-（＜*
 teg）“涉及”，tämir（＜*
 temir）“铁，铁的”，jär（＜*
 jer）“土地”。

这一交替在个别一些语言——我们指的是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后并在它们一些方言中留下不会消失的痕迹，试比较巴什基尔语的一些方言：äräkmän（～文学语言ärekmän）“笨蛋”，阿尔加亚什方言bär（*
 bir＞ber）“一个”，库巴利亚克方言bθrä（～buri＜bθre）“幼芽”；萨利尤特方言däl（～tel＜dil）“舌头”，dilbägä（～dilbegä）“缰绳”；阿尔加亚什方言lämerek（～lemerek）“软弱无力的”，läpkä（～lepkä）“后脑勺”，米阿斯方言、阿尔加亚什方言märdär（～mendär）“枕头”。这一交替导致在一个语言内部形成许多的对应词，诸如巴什基尔文学语言的säskä～方言的siskä“花”，维吾尔语äl//il“国家”。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词根的前列非唇元音，特别是ä，部分地区也有i，都曾在过去普遍发生过相互之间的交替，结果在其分布上许多文献典籍和现代突厥语言中，包括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和阿塞拜疆语中就出现非常大量的不一致现象：试比较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äŋ～库梅克语，巴什库尔语、西部裕固语、鞑靼语、土库曼语、哈卡斯语iŋ“正是”（加强语气词）；阿塞拜疆语gämi，土库曼语gä：mi～巴什基尔语kämä，鞑靼语kimä“小船”；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it-～土库曼语gä：t-“折下”；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ikerek～土库曼语gäkilik“打嗝”；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ile～土库曼语dä：li“发疯的”，等等。词根ä 和i的分布方面不仅阿塞拜疆语和维吾尔语非常不一致，即使是各方面互相非常近似的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也都是这样：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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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之间的这种不同还出现在一些外来语借词之中，诸如巴什基尔语šäkär～鞑靼语šikär“糖”，jaräbä～ž'iräbä“签”，käräsin～k（e）räsin“煤油”，更不用说这些语言里方言方面的分歧，诸如巴什基尔语文学语言bärämäs～鞑靼语方言pirämäč“抹上奶渣或果酱的一种大饼”；鞑靼语方言kätmän～kitman“月锄，锄”；鞑靼语文学语言sänäk“大叉子”；鞑靼语方言ipi～äpäj“面包”，等等。此后，词根e～i的交替并转变成为附加词素：巴什基尔语besäj～鞑靼语pesi“母猫”，ešläj～ešli“（他）工作”，kilmäj～kilmi“（他）不来”，等等。总之，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从三元（e ～ä～i）交替发展来的二元交替i～ä无论是在其共时性方面还是历时性方面都经过相当广泛和仔细的研究。毫无疑问在这里这一交替同时也是词根音位ä扩展其运用范围的重要起点，特别对巴什基尔语更是如此。从外来语借词判断，这一往昔的交替现象正显现出突厥语言在相对晚期阶段时的发展状况，并且更增加突厥诸语言在运用ä和i上出现的分歧：试比较土库曼语äxtibar——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xtibar“注意（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可靠的，可信的（土库曼语）”；土库曼语äxtimal——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xtimal“可能”；巴什基尔语方言（卡利切里方言）sibäp——文学语言säbäp“原因”；巴什基尔文学语言läkin——萨利尤特方言liken“但是”；巴什基尔文学语言qänäγät——米亚克方言qäniqät“满足”；巴什基尔文学语言täräδä——方言tiräδä“窗户”；巴什基尔文学语言diϑtä——方言tästä“十个”，等等。

ä作为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一个音位在其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起过一定作用。当然一些古时带有软腭音位结构的固有突厥词。它们在突厥语之间所形成的硬腭化发展趋向也同样起过一定的作用。只是不需要像托姆生和本清格那样评价得太过，他们把任何一个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ä都看做是*
 a（托姆生，1959，第411页；本清格，1959，第424页）：第一，这一发展趋向本身乃是两个有可能形成所谓元音和谐对应词之中的一个变态形态；第二，最主要的是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经历过硬腭化*
 a（＞ä）的这类词总共也不超过20个：试比较巴什基尔语äjlän-（＜古突厥语ajlan-）“旋转”，äjt-（＜ajt-）“说出”，bäjlä-（＜baγla-）“捆上，结上，连接上”，jäj（＜jaj）“夏天”，jäjä（＜jaja）“弓”，jäbeš-（＜jabyš-）“黏土，粘上”，säs（＜sač）“头发”，等等。再一个情况就是带有软腭音的词汇其硬腭化的发展趋势直到今日依照保持不变。并确实有助于ä拓宽其发挥作用的范畴：试比较巴什基尔语käbeϑtä“洋白菜”，kärzinkä“篮子”，kärt“纸牌”，kämit“喜剧”，känsälär“办公室”。而大量通过土耳其语涌入带有ä之类元音的阿拉伯波斯语风气的“突厥人”在这里也曾起过重要的实质作用，诸如：mäktäp“学校”，šähär“城市”，tärtip“秩序”，dävlät“国家”，γäδät“习惯”，näϑek“薄的”，ähämiät“意义，重要性”，zähär“行列，毒物”，xäϑrät“忧愁”，由于在全民语言中这些词汇得到积极的运用，因而ä同样也在诺盖语、哈萨克语和卡拉卡尔帕克诸语言中具有音位性质，在这里ä不同于在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和土库曼语中，它不能出现在附加词素内，而在这些语言固有词汇的组成中它主要是以感叹和拟声性质的单一词汇出现。

对于那些确实是直接来自原始突厥语ä的突厥固有词汇，想要查清它们即或是大致的数目问题，然而总的说来也同原始突厥语ä的构拟问题一样，至今仍然并无结果。

是的，在ä使用在第一音节，特别是在非第一音节方面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显现出有许多的一致性：

（1）对比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和土库曼语看；试比较：阿塞拜疆语käpäk，巴什基尔语käbäk，鞑靼语kibäk“糠”；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äkä“公山羊”；维吾尔语säksän，鞑靼语siksän，巴什基尔语hikgän“八十”；土库曼语gü：mi，巴什基尔语kämä“小船”；土库曼语pä：ke，巴什基尔语、鞑靼语päke“修笔刀”（土库曼语中为“剃刀”），等等。

（2）对比古突厥文碑铭典籍：ПДПašnä，jüräk，kišän，küräš，töben，närsä等相对应于巴什基尔语、鞑靼语的äšnä“友人（女性），朋友”；jθräk“心脏”，kešän“绊绳”，[image: img]
 š“斗争”，[image: img]
 “往下”，鞑靼语närsä“什么”等；QB käräk//keräk//kiräk～巴什基尔语käräk，鞑靼语kiräk“必须”；QB bäräk～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üläk“礼品”，等等。但是，总体来说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及其他突厥诸语言在这方面与别的突厥语言出现一致仅是个别的情况。（至少也不是德米特里耶夫所说的那样合乎逻辑；1948，第13页）再者，这种一致在许多方面还需要更详尽的说明：在某些词汇里这种一致可能显现的是这些语言中某一个语言在晚期发生e/ä/i交替变化形成的结果；也可能是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阿塞拜疆语和土库曼语，或者是它们的部落方言相互作用的结果。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在使用词根音位ä与古突厥铭文方面，特别是在与鲁尼文典籍文献的使用方面还要求有深入而确实的审核检查——对鲁尼文↾和[image: img]
 的异读迄今并未解决，而是将它们视作e和i，以及部分ä从而接受下来。拉德洛夫更以其自己的音标进行标音，就越发加深这些异读的歧异，他最早是利用一个显然并不确定的符号ä来转达突厥语中出现于不同类别变体里的e和ä（Rodloff，1882，Ⅸ），而结果——只剩下ä（Rodloff，1911，第5—6页）。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于下述问题是非常难以做出判定的，即究竟哪些词内出现的是这里的ä，哪些词里是e（试比较托姆生、拉德洛夫、麦里奥朗斯基及玛洛夫等人对之所提出的读音）。在晚期版本的铭文典籍中，在ä的标音上往往可以查看到不少本质上的错误。幸而有曼苏洛格禄的研究著作才开始得到明确，在这些铭文典籍中，包括P.阿拉特在有关卡拉汗王朝一些文献出版物中对e/ä/i的变体势态做出的并无法律约束的统一规定（曼苏洛格禄，1957，第215页），从而反映古代突厥语言之间普遍出现于同一个词内的e/ä/i它们交替变化趋向。

如果连古代突厥铭文典籍中词根音位ä的使用情况还需要准确可信地去予以查明确定，那么原始突厥语*
 a的恢复就仍然还是个问题，因为在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土库曼语、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词根ä在使用方面的一致性总体上并不甚多。主要的是，在共同突厥语词汇里ä到最后只不过是另外两个非唇音真正初始词根音位（*
 e或*
 i）的音位变体，在起始时是因其位置而发生展宽，后来又转化为它们的交替形式，成为前列非唇元音交替的双变体形式（e～ä，i～ä）或三变体形式（e～ä～i）中正规的一员。

因此，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ä作为一个音位不仅是从*
 a派生，如同本清格和谢尔巴尔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在这里发现其唯一的来源，来自音位e的音位变体展宽，以及上文曾指出的二元（及后来的三元）前列非唇元音变体变化。这里ä发挥作用范围并已扩展到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以及受大量阿拉伯语词和波斯语词强力影响的某些其他突厥语言，部分这样的词汇类似巴什基尔语中的täräδä“窗户”其变体形式显然早在伊斯兰教深入普及许久之前就已经普遍流传。

使原始突厥语中作为独立词源音位的ä得以实现构拟的可能性是非常可疑的：在突厥语言史最晚发展阶段的那些铭文典籍里它实际上是仅有单一含义的一个音位；在所有活的突厥语言里它作为音位仅出现于维吾尔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从这里按照其分布情况仅在屈指可数的词根词素的组成里才可以找出其一致共同性，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总的说来也一样就是来源于词源*
 e以及部分来自*
 i和作为它们音位变体的*
 a，而且还常有将它看做是单一语言内部或诸突厥语言之间相应变体中的次生i（试比较巴什基尔语käräk，鞑靼语kiräk～古突厥语keräk//kergek“必需的，不可少的”）。ä～i的交替在上述所有语言里总体上看是留有相当多但已词汇化的遗迹，而从发音和音响学观点看这一交替却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异常现象，因为无论从这两个音位的主要变形来说，它们许多相关的和部分的区别性特征都是完全相反及相互对立的，或是从它们的音位变体来说，所有这些都绝不是和谐协调一致的声音。遗憾的是这一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以及原始语言中ä的构拟问题至今仍然还是需要专门进行科研的项目，没有专项的科学研究不仅难以判断ä是否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音位以及这一音位的作用的问题，而且也无法充分评论词根e，i，a的普及和通行过程，因为最后这三个音位发挥作用的形式在许多方面都和次生ä的形成及其运用范围的扩展是紧密关联的。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有个别ä的起源是由于非第一音节*
 ü非圆唇化的结果因而形成：试比较古突厥语、ДTCötkür-＞鞑靼语、巴什基尔语ütkär-“陪行”，tirgük＞teräk“支撑”，bötün＞bütän“别的，其余的，剩下的”，等等。

音位a的发展历程

按照谢尔巴克的意见，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所有元音“仅有硬列的宽元音［a］是无变化地保留下来”（1970，第34页），但是从音位学观点，特别是从语音学观点来看这一论断并不完全正确。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词根音位a绝不是在一切情况下全都直接来源于词源*
 a，虽然词根音位a原则上也是原初起始的，如同德米特里耶夫对它所做的认定那样（1948）。鞑靼语，特别是巴什基尔语中具有大量固有突厥词汇的而且显然是次生的所谓元音和谐变体，在这些变体的组成内由于它们的硬腭化因而形成ä与词源音位*
 a的对应：*
 ata＞鞑靼语äti“父亲”，*
 ana“这就是”＞鞑靼语änä“这就是”，*
 jaš＞巴什基尔语、鞑靼语jäš，*
 sač＞鞑靼语čäč“毛发”，等等这类情况在一些方言中为数更多，试比较，巴什基尔语萨利尤特土语äläj“这样”，mäŋkä“妇女”，xäten“女人，妻子”，等等（并且，在一些方言内部，例如，巴什基尔语南部方言的杰姆土语里就有许多词可以用为两种元音和谐变体）。这里有时还可以见到反转的现象——原先是硬腭音的词发生软腭化：萨利尤特方言qywat～巴什基尔文学语言qewät“力气”，baγyδy～bäγeδe“有些”，等等。在元音和谐对应关系中的a～ä（＜e）交替方面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不仅与其他诸突厥语言非常不能对应一致，而且它们二者之间也是如此：试比较巴什基尔语jän～鞑靼语jan“心灵”，kesertkän～qyčytqan“荨麻”，säbert～čabyr-“撒出，锁边”，等等。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的音位a也和其他突厥诸语言中一样，许多情况下都来源于后列的唇元音发生非圆唇化从而形成：

古突厥语、ДTC qonuq＞巴什基尔语、鞑靼语qunak“客人”，qoγuš“表皮，生皮”＞qajyš“皮带”，baldu//baltu“斧”＞balta“斧头”，soγun＞鞑靼语suran，巴什基尔语huγan“葱”，toqsun＞鞑靼语tuqsan，巴什基尔语tuqhan“九十”，olar，oŋa＞鞑靼语alar“他们”，aŋa“给他”。

阿尔加亚什土语al“他”，šal“那个”，aly“大的”，taδ“桦树皮”，别洛烈茨克土语šalar“那些”，萨利尤特土语baha“如果将……”，塔内普土语、英泽尔土语jaq“没有”，等等。

但是绝大多数在词根音位a使用上产生的（特别是方言里）创新变化都是由于a与y（a～y）的交替在突厥诸语言里的广泛而普遍实现的结果，古突厥语butyq～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utaq“小树枝”，显然这一交替的基础就是由于a受到邻接的非重音音节内辅音的影响从而发生位置上的缩窄结果，以及另一相反的情况——y因其使用的条件从而发生展宽：试比较鞑靼语qyja～巴什基尔语qaja“支点”，等等。并且这一发展趋向主要是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造成依靠y来扩大其a的使用范围，可是在楚瓦什语、雅库特语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图瓦语中情况却正相反：试比较鞑靼语jaŋa“新的”～巴什基尔语jaŋy等，还有大量的方言词汇，诸如鞑靼语saŋγa～巴什基尔语saŋγy“滑雪板”，tahtamal～tastymal“面巾”，qarsaγa～qarčyγa“老鹰”，qašaγajaq～qašyq-ajaq“器皿”。

也能够记录到完全相反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为数却极为稀少：试比较古突厥语、ДTC qaγrur-～鞑靼语quyr-，巴什基尔语qyvyr-“炸，煎”；古突厥语、ДTC qavyq＞鞑靼语quyq“气泡”。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的词根音位a在其语言功能运作范围方面除前述那些相当大量的变化（但总体上也还是属局部性的）以外，众所周知还曾发生过非重读音节的语音改变，主要包括清晰的语音缩窄和显然近似于音位y的基本变体的模糊发声，特别是当其位于r，l，č，š之前发生弱化的情况时。

a的这项变化的起因曾经被错误地认为是发生唇化所致，[63]
 但显然这却是古代突厥语言之间a～y交替的一种发展趋向，最初大概是音位a和y因前文提及的位置关系因而产生音位变体，而正是这些变体它们在语音上的近似性进而形成其交替发展趋向；后来，这一交替成为楚瓦什语和雅库特语（某种程度上还有图瓦语）语言内部一种相当有规律性的现象，[64]
 如同伊斯哈科夫所首先指出的那样（1955）。此外在突厥诸语言一系列的方言中也同样如此（试比较绍尔语alabaγa//alabyγa“紫貂”，qartaγa//qartyγa“老鹰”，土耳其语caγyr-//čyγyr-“招呼”，tapa//typa“木栓”，乌兹别克文学语言taš～乌兹别克语方言tyš“外面”），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也在其列。a～y交替这一原则上的可能性其本身就证明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出现时存在的语音上的相似性以及证明音位a的不稳定性。维吾尔语中a的更进一步的缩窄和前移同样也说明这一点：试比较al-“拿”＞-elip“拿到后”，这里因后续附加成分影响进而发生词的硬腭化，在这一情况下所出现的却出乎意料不是ä（它在这里已与a成为对组词），却是与y形成元音和谐对组词的e，两者之间联系的关系与其说是相互对立，不如说是一种共同一致性的关系。

但是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a“圆唇化”的根本原因看来则是隐藏在突厥a在发音和音响的不均匀性后面，这里它有两种绝不相同的变体：一方面，在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和阿尔泰诸语言中它是强力的a，而另一方面根据其发音声响在巴什基尔语、鞑靼语、楚瓦什语、雅库特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及其他一些语言中则是弱音的a。这样的极端情况可能早在现代突厥语言形成以前的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这同判定说布利亚特语中有一个与y相近的弱势a是一样的。a在语音上的不一致性被称为它的双重特征并在巴什基尔语的一些土语中得到透彻的考察研究——大部分土语中显现的都是与y相邻的弱化和缩窄的变体，而在南部和东部方言的个别一些土语中（萨利尤特土语，起源于蒙古民族却被硬说成巴什基尔族，属东北部土语之列，等等）存在的则是音位a准确有力发声的开元音的变体，具有地方的咽头化色彩（例如，在乌恰林斯克地区巴伊拉扎尔农村土语之中），尤其是当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的a与其特有的咽头音h相邻接的情况下。自然，第一个变体就成为文学语言的规范，鞑靼语中也一样，因为这一变体在巴什基尔语的方言里总体上它具有更为普遍和广泛的使用范围。

促成最后这一情况实现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楚瓦什语、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自古以来即与之互相交往的伏尔加河流域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它们内部也有相同的音位a，可以认为这是整个通用区的财富，并经过伏尔加流域诸突厥语言作为远方来的遗产从而得以发展起来。

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里上文说到的a的变体在其发展进程中除了曾提及的因素之外，大概所有元音它们一般的疲软不活跃的发音在这里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那个在句段中语调上占主导位置的词它的重音尾音节则属例外。所有的元音仅在这个唯一的位置上其发音才有一定程度的清晰，a也不例外——这里它在语音上对应于大多数突厥语中类似的语音，因为在这些突厥语言里并没有咽头化和减弱的特点。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a及其所有变体形式，包括其基本的、通常被称作它的圆唇化音位变体的，原则上与图瓦语、雅库特语、楚瓦什语和其他一些突厥语中的弱化a并无区别，对这些语言中远古时期a～y交替所进行的透彻研究已达到方言层级，这一交替在楚瓦什语、雅库特语和图瓦语中曾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许多突厥语言的方言和土语中都有其发展所遗存的反映。最后的这种情况遂成为构拟原始语言时代音位a的重要的根据，也就是构拟成一个相对于共同突厥语y的它的弱化变体，而共同突厥语的这个y在音响听觉上近似于同系的语音，也正是如此因而才有利于形成古代的a～y变替。

音位y的发展历程

德米特里耶夫把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y引为原生的元音（1948，7）。这主要是针对固有突厥语词汇的单音节词根及其双音节和多音节的首音节而言，因此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但是这并非全部：只要指出巴什基尔语y在许多情况下本身就是原来的词根音位o非圆唇化的结果即可，或者是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自身之内从o发展成次生u再进而非圆唇化的结果即可：试比较巴什基尔语byw“勒死”，byl“这个”，bynda“此处”，byna“这就是”，byδaw“牛犊”，byraw“钻头”，juan“粗厚的”，bywaδ“（母牛、母象等）怀孕的”，sypta“（包装用）粗席”，syrma-“粘满，围住”，šybaγa“签，阄”，šyma“平的”，tymaw“伤风”，myšy“驼鹿”，sybar“杂色的”，byrγy“熔铁炉”，ylaw“（马拉货用的）大车”，yntyl-“奔往，伸个懒腰”，yŋγaj“舒适的”等，在这里y或yw对应于鞑靼语o，而鞑靼语这个o本身则源自共同突厥语的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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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第一音节中，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词根音位y，也和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及其他一些语言一样，首先是对应于古突厥语的u。试比较：有些巴什基尔语、鞑靼语的y则是来源于uγ：tury（＜ПДП*
 toruγ）“枣红马”，jaly（＜*
 jarlyγ）“贫苦的”，jyla（＜*
 jγyla）“哭”，等等。

部分巴什基尔语的y其来源是由于a的缩窄，特别是在方言里。试比较，巴什基尔语的一些土语里：伊克—萨克玛腊土语yŋqaw（＜aŋqaw）“腭”，БДC hywa（＜hava）“空气”，БДC bywaj“祖父”，杰姆土语tabaγys（＜taba aγas）“煎锅巴”，中部土语taqty（＜taqta）“板牌”，这里所显现的都是过去广泛存在的a～y对应关系，正是因此遂使得巴什基尔语南部语言一些土语中有更多的词里出现y，诸如hara“黄的”，qarsaγa（qarsyγa）“老鹰”，saŋqa“滑雪板”qaraw（qyraw）“微寒”，haw“水”。

古突厥语许多词的组成里的y在巴什基尔语中曾经发生过圆唇化（参见上文）。

在鞑靼语中有相当多的非第一音节的y，特别是位于附加词素之内的，都来源于a：巴什基尔语barmaj～鞑靼语barmyj“（他）不去”，ašaj～ašyj“（他）吃”，anduj～andyj“这样的”，等等。

巴什基尔语与鞑靼语在词根音位y的使用方面也有个别一些比较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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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的巴什基尔语y来源于处于词中和词末位置上的u发生非圆唇化的结果：试比较鞑靼语aγu～巴什基尔语aγyw“毒物”，daru～daryw“药品”，tatu～tatyw“友好地”，等等。

在巴什基尔语的一些方言中还有y～i的交替：萨利尤特方言qarsiγa“老鹰”，БдC silyaw“包脚布”，塔内普土语qarliγas“燕子”，杰姆土语qarliγan“黑豆”。

有些个别情况下会出现由于软腭词汇的硬腭化因而使得*
 y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e相对应：试比较*
 byŋ＞巴什基尔语meŋ～鞑靼语[image: img]
 “千”。

其他方面就是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原来的词根y都已全部保留下来。

以上所述，除方言里的y～i交替外，同样也反映了y在大多数突厥语言里的发展历程。

根据与突厥语的原始语言状况及早期书面文献典籍所做的比较研究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也如同在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中一样y的普及范围主要是因为u的非圆唇化，从而在非第一音节得到大大的扩展；与此相同，在这同一位置上词源音位ü原本是其元音和谐的一个对组成分，却有部分转变成i，多数情况下则是e，并进入与y具有相对应关系之列。同大多数突厥语言一样（但楚瓦什语、雅库特语、图瓦语以及部分的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卡拉卡尔帕克语等其他一些语言则除外），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词根音位y也是直接来源于原始突厥语的y，主要是来自单音节词根里的y和现已不可分解的非单音节词根词干里第一音节的y。非第一音节的这一音位几乎所有突厥语言里基本上都有次生的性质——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它主要是固有音位*
 u的一个扩大了的非圆唇化的弱化音位变体，特别是当它处在附加词素之内的情况下。最后的这一情况也间接地证明原始突厥语的u其本身就具有唇化音性质和相对较短的性质，而原始突厥语的y相应地就不能是如此之短，就像鞑靼和巴什基尔语的y那样（排除已经如此遥远的古代交替，也即与最长的后列元音音位*
 u的交替），也不能相对地如此之窄，如同在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中那样（否则就要排外y～a的交替，也难以显示原始突厥语最强有力的后列唇元音*
 u的展宽及其非圆唇音化）。

原始突厥语y根据其特有性质来看是所有后列元音里最接近于我们所提出的元音构拟中的固有a的。大量词根*
 a转化为y的不可逆转情况，特别是在雅库特语、楚瓦什语和图瓦语中全都可以说明这点。

最后，还必须指出现有的有关原始突厥语非第一音节u和y具有代表作用的资料以及原始突厥语非第一音节中ü和e在其分布和具有代表作用方面的资料（除少数例外）都是错误的。

唇化音的演化

通常都认为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的词根唇化音根据其起源来看，它们都是次生的，是在这些语言的基础上于晚期由此一序列唇化音严整有序地转入另一序列形成——*
 o＞u，*
 u＞o，*
 ö＞ü，*
 u＞ö（参见拉德洛夫，1882，第84页；德米特里耶夫，1948，第7—9、14页及其他等）。

这一广泛传播盛行的臆断性论说，反映的只是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唇化音大体上的演化发展情况，而且是局部的，在许多方面还需要更准确的实质性的补充说明和修正。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词根唇元音的使用方面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都显示出它们存在很大的不同，从下列的对比例证即可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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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应现象在行为名词中有其规律性特征：试比较巴什基尔语alyv～鞑靼语alu“拿住”，baryv～baru“走去，乘车去”。

再有一些部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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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在上述两种语言的方言里累积得甚为深广。例如，突厥语言自古就有的词源唇元音及其形成的非圆唇化，总体上看在巴什基尔语的方言和土语里，正如我们上文列举的例证中那样，[65]
 是非常不同于鞑靼语的。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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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方言中还可以同时见到一种对立的现象——非唇元音的唇音化现象，从而更增加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两者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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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之间在词根唇元音分布上的不同作用更加强所谓唇的元音和谐因位于其前的θ和[image: img]
 的影响而形成的y和e的前同化在巴什基尔语中的存在，也使得鞑靼语中的这一同化现象不再出现（试比较巴什基尔语qθrθs～鞑靼语qθryč“钢”，[image: img]
 ～[image: img]
 “银子”）。正如从这些例子即看到的，这些不同之处可以主要归结为巴什基尔语中词语构成的新方式（圆唇化，非圆唇化，唇的元音和谐）。在其余各方面巴什基尔语相较于鞑靼语在唇元音分布方面更为遵守共同突厥语的规范一些：在基本词库的一些固有词汇如joq，huŋ中也出现与其他诸突厥语言内同样的这个元音符号，下面将通过更为丰富的资料对此给予说明。巴什基尔语的方言中在类似词汇的组成上与文学语言的规范很少有什么差别，其中仅有一些个别的词，诸如东部方言[image: img]
 “内心”，[image: img]
 -“发现”，米阿斯土语[image: img]
 “热烧着的煤”，[image: img]
 š“视力”，杰姆土语[image: img]
 “抺布”，阿尔加亚什土语üδäŋge“马蹬”，ür-δek“长方木”，伊克—萨克玛腊土语jükmä-“剪短”等词汇带有固有的唇音，而这些固有唇音在文学语言中则对应于次生的唇音。这就证明巴什基尔语中唇元音演化的进程确实是由来已久。

在词根唇元音的重新再分布方面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并没有在其他突厥语言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现象，没有从历史上可以证明的直接的联系和地域上直接的接壤关系，然而对于这一值得关注重视的事实，却被研究学者们所疏忽遗漏。这两种语言中所具有的许多带有词根唇元音更换的词在其他突厥语言的方言和土语中都有出现，也有部分是出现在突厥语书面典籍铭文之中的，并且这些书面文献里对这四个唇元音都有进行区分的符号标记（众所周知，在碑铭文献中通常o和u，ö和ü的拼写法都是一样的，所以将它们原始突厥语时的状态构拟出来是极困难的）。这类词汇有相当大的部分已经通过土语和方言深入传播到相应的一些现代语言之中。并且，许多情况下就是曾发生过同一词根唇元音变换的同一个词，但是却出现在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毫无直接联系，既没有历史上的又没有地域上任何联系的一些语言里。甚至有部分这种对应情况也在一些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中出现相同现象，这一事实本身也就排除将唇元音的更换认定为是属晚期形成的可能性。

在词根唇元音的演化中得到最大扩展的是固有音位*
 o＞u及*
 ö＞ü的转化。而*
 u＞o和ü＞ö的转换则相反，总体上出现得非常之少。*
 o，*
 ö的不确定性，除所有别的因素之外，可以用它们相对的短促性（与u，ü相比较而言）与发音微弱相联系，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与它们相邻接的辅音，特别是前接的和后接的那个唇—唇辅音音位、唇—齿辅音音位的辅音，它们对*
 o、*
 ö发音的影响显然更为强化。而*
 u，*
 ü的稳定性则获得它的相对的发音长度和较为强劲发音的保障，所受到的位置上的影响甚少，试比较鞑靼语ju“洗，擦拭”，su“水”，bu“这个”，bu（＜*
 bur）“蒸汽”，sanduɼač“夜莺”等，这里保留有词源*
 u，按照拉德洛夫的看法会连续有序地转化成o。


*
 o＞u

与拉德洛夫及其后继者的意见相反，这一演化发展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根本就不具有总体概括的特性。第一，在许多词里，诸如巴什基尔语bθγaδ“咽喉，喉咙”，巴什基尔语、鞑靼语jθlq-“拔出”，鞑靼语qθrtqyč～巴什基尔语qθrtqθs“害虫”（试比较古突厥语、ДTC qor“损害，亏损”，qorču“害虫”）等词在词根词素的组成中仍然保存有词源*
 o。第二，在巴什基尔语的基础上仍然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古突厥语*
 o非圆唇化的发展趋向：试比较巴什基尔语qyv-＜古突厥语、ДTC qov-“赶向前去”，yŋγaj“合适的，顺路的”，oŋγaj“轻易地”，yvyδ～oγuz“初乳”等。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即*
 o＞u的转换根本在任何位置上都从未出现，然而拉德洛夫却说是主要出现在固有突厥语词汇的单音节词根及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但是这个位置上的这一转换也在其他一些突厥语言的相当多的同一词汇组成中经过仔细的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单音节词根（！）最后的这一情况不许可将这一转换认为是晚期的区域性现象，如同拉德洛夫提出并经其后继者们一再重复的那样。试比较：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ulyš，ДTC bulyš//boluš“帮助”（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ulyš-）；巴什基尔语buqsa，鞑靼语buqča，土库曼语buqž' a“书包”，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 burɼan-“浑浊，混杂，搅和”，鞑靼语quyr-，ДTC quγur-，吉尔吉斯语qu：r-，诺盖语quvyr-（巴什基尔语qyvyr）“煎、烤”。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处于强力位置上的*
 o＞u转换它词汇上的一致情况，这里的这一转换根本不能解释成是由于一些使o得以实现的条件所致，它乃是一种发展趋势，并且这一遗存在许多同一词汇里所出现的转换一致现象同样也留在一些不同突厥语言中的最古老的单音节词根之内，但这些不同的突厥语言在其发展的历史时期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都没有直接接触，甚至还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就是源起的原始语言。最后的这一情况不许可将这一转换认为是晚期的区域性现象，如同拉德洛夫所提出并经其后继者们所一再重复的那样。

首先受到注意的是各个不同突厥语言内部处于强力位置*
 o＞u转换词汇上呈现的一致情况，这里的这一转换不能仅仅以使o得以实现的语音条件来作为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显然，这里是从遗存的角度对某个唯一的古代发展趋势进行细致的考察，部分这一发展趋势根据各个突厥语中的痕迹来看甚至是全然一致的，可能是作为远古时代的遗物留存于这些不同的突厥语言之内的。

巴什基尔语buδ，鞑靼语、乌兹别克语buz“瓦灰色的，灰的，灰里透蓝的”；

鞑靼语，ПДПčuq，巴什基尔语suq“毛笔”；

巴什基尔语huδ，鞑靼语suz，ДTC su-“拖拉，拽”；

巴什基尔语hun-，ДTC sun“拴上，修筑”；

巴什基尔语huq-，鞑靼语ДTC suq-“殴打，打击”，诺盖语suq-“刺入，扎进”；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MKⅢ10 jul“道路”；

鞑靼语，ДTC quv（巴什基尔语qyv-）“赶往前”；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šul，库梅克语、乌兹别克语šu“那个，这个”；

鞑靼语tu-，吉尔吉斯语tu：（巴什基尔语tyv-）“出生”，哈卡斯语、ПДПtuγ-“下犊”（试比较ДTC tuγur-“toγ的强制语态”）；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布利亚特语、楚瓦什方言uj“思想”（布利亚特语“忧郁，悲痛”）；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西部裕固语、乌兹别克方言ul“他，这个”；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西部裕固语、罗布泊语、托博尔斯克鞑靼人语言、秋明鞑靼人土语PCл.un“十”；

巴什基尔语、列别金方言、图瓦语、托法拉尔语PCл.、西部裕固语、鞑靼语uŋ，雅库特语uŋa“正当的，公正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科伊巴尔方言，列别全方言PCл.uŋ-，哈卡斯语uγ-“褪色”；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q，哈卡斯语ux“箭”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q，ük，加告兹语、ПДПuk——限制语气词；

巴什基尔语古词、西部裕固语、鞑靼语古词ut，楚瓦什语utǎ“青草”；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楚瓦什语tul-“坐满，挤满”（试比较图瓦语dulγu“满的”）。

除了强力位置外，对实现元音的区别性特征及其稳固性的最有利条件就是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尤其是第一音节开音节，也就是由一个元音即构成的音节。所以在未曾有过直接接触的各个不同突厥语言中存在的*
 o＞u转换它们词汇上的一致现象的线索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还是它们原本就是古词，而不是由于使o得以实现的语音条件，从而产生与其它语言无关的新事物。试比较：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juγary，ДTC jügärü“向上，往上”；

鞑靼语，ДTC juqa“薄的”；

鞑靼语quan-，ПДПquvan-“高兴”；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诺盖语qullan-“使用”“（再试比较共同突厥语qulač——计量长度的单位）拇指至中指头张开后的距离”；[66]


鞑靼语mujynčaq，巴什基尔语mujynsaq，ДTC munčaq“箍在脖子上的圈套”；

巴什基尔语tupraq，鞑靼语tufraq，MK I 133、434、Ⅲ29 tulraq“陆地，土地”；

巴什基尔语，加告兹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语、克里米亚鞑靼语、诺盖语、鞑靼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方言ujan，乌兹别克文学语言ujγon-，罗布泊语ujγan-，哈卡斯语usxun-，雅库特语uhuγun-“睡醒”；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jyn，西部裕固语ujin“游戏”；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la-，ДTC uly“嗥叫”；

巴什基尔语、托博尔斯克PCл.ultyr-，鞑靼语utyr-“坐下，坐着”；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myrqa，乌兹别克语umurqo，Tap.PCл.umurtqa“脊柱”；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qšy，ДTC uqy-“恶心”；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БСл.uqy-，库曼丁方言uxu-，罗布泊语uqu-“读出声，大声地发声”（再试比较ДTC，613 uq-“理解”）；

鞑靼语、巴什基尔语uryn，维吾尔语方言uran，察哈台语БСл.uran“位置”；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ПДП、Gab.PCл.、加告兹语、阿塞拜语usǎl，楚瓦什语usǎl“凶恶的，暴躁的”；

巴什基尔语utyδ，鞑靼语utyz，鄂罗奇语、乌里奇语guti（n）“三十”。

词源*
 o＞u的演化作为o在语音上缩窄、圆唇化的强化及响声持久度的增长等一系列变化的一种进程，也在吉尔吉斯语中得到极大的发展：试比较吉尔吉斯语tu：-～鞑靼语tu-＜古突厥语toγ-“出生”，这里的u：在前述的各个方面很久之前就已经从*
 o脱离出来，远早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的u，而后者的特点则是演化得比较微弱并且音长相对较短。

处于*
 o的这两种极端变化中间状态的则是雅库特语和加告兹语的uo＞*
 o：（试比较加告兹语、雅库特语uon“十”，雅库特语tuol“坐满”，suox“没有”），等等。


*
 ö＞ü

巴什基尔语中的*
 ö仅保留在个别一些单音节词根里，诸如köj“烤焦，煎煳”，kθj“曲调，旋律”之中以及某些固有突厥词的第一音节，诸如közge（巴什基尔语kθδgθ）＜古突厥语的ДTC közüŋü“镜子”之中。这一位置上的*
 ö也可以井然有序地在这里转化为ü，这种现象十分常见，然而却是出现在其发展历史进程中与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无直接接触的另外一些突厥语言之中。并且还可以在同一些远古词根之内以及在双音节和多音节固有突厥词汇第一音节之中观察到，也就是说这一位置正是元音具有稳固性和完整无缺特点的所在位置，因此也就是显示元音性质的变化乃是由于某种明确且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起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促其实现的一些个别语音条件形成的结果。这些相一致的情况很难认为纯属偶然，特别是在远古的单音节词根的组成中，且处在强力的位置上。包括如下的一些词汇：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 bük-“弄弯，使成弯状”（再比较ДTC bügüš-“帮助弄弯”）；

巴什基尔语hük-，鞑靼语、ДTC sük-“斥骂”；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ük“天，蓝色的，灰蓝色的”，布利亚特语xüxe“深的，蓝色的，绿色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方言，布利亚特语tül“（牲畜）生仔”，ДTC tüš-“果实，水果”；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科伊马尔方言、罗布泊语、萨加方言、撒拉语ül-，西部裕固语jül-，撒拉语ul-（～ül-）“死亡”（再试比较哈卡斯语üdir-“杀死”）；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西部裕固语、萨加方言ür，雅库特语ürüt“上坡道，上面的部分，上面”；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ür-“编织，结”；

巴什基尔语üs，鞑靼语üč，ПДПüč“报仇”；

巴什基尔语üϑ-，鞑靼语，罗布泊语üs-，楚瓦什语üs’-，雅库特语ü：n-“生长”；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卡斯语、萨加方言、科伊巴尔方言、卡钦方言、托博尔斯克土语、ДTCüt，维吾尔语方言ut，雅库特语üös“胆汁”；

巴什基尔语üδ，鞑靼语、西部裕固语、罗布泊语、乌兹别克语方言üz，阿尔泰语，科伊巴尔方言，萨加方言üs“自己的，自己”。


*
 ö＞ü在转换上的一致性出现于非强力的位置大概并非偶然，因为在这一位置上与强力位置不同的是不排除具有独特性质的新事物；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üre，雅库特语pü：r“狼”；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图瓦语、哈卡斯语sö：jak，ДTC söŋük“骨头”；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ülägä，雅库特语külük“背阴地方”；

巴什基尔语küδät-，鞑靼语、ПДП、ДTC küzät-，哈萨克语küzet-“保藏，收藏，注视”；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ütän“直肠”，ДTC küdän“大肠”；

巴什基尔语sünäk，鞑靼语方言čunäk，MKⅡ335 čünek“木桶”；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ügel，ДTC 595 tügül“他”；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ülä-，布利亚特语tülexe-“支付给”；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ДTC tüšäk“羽毛褥子”（再比较雅库特语tü：“细毛，毛绒”）；

巴什基尔语ükhe-，鞑靼语ükse-，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küse-（语音换位）“伤心地哭泣”；

巴什基尔语ükheδ，鞑靼语üksez，阿尔泰语ösküs“孤儿”；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üken-，楚瓦什语ükěn-，卡拉伊姆语特拉方言ügün-“后悔，怜惜”；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üker，加告兹语ü：r-（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ekür-）“狼、狗叫”；

巴什基尔语üŋäs，鞑靼语üŋäč，库格克语üŋeč“前脖子和颈子”（再比较ДTCüŋ-“穿透窟窿”，üŋür“洞穴”，哈萨克语üŋerej，吉尔吉斯语uŋürej，卡拉卡尔帕克语üŋirej“洞穴，眼儿，孔，绝儿”）；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rnäk，土耳其语БСл.ürnek“样子，样品”；

巴什基尔语ürse-，鞑靼语ürče-，乌兹别克语ürči-“增加”；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ütek，ДTCütük“烙铁”；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üten“请求，恳求”（试比较ДTCüt“建设，劝告”）；

巴什基尔语üδäk，鞑靼语，巴拉宾语、托博尔斯克土语üzäk“中心”（再试比较雅库特语üös“中心”）；

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üδän，鞑靼语阿尔加亚什土语üzäŋ，巴拉宾鞑靼人语言üzeŋ，撒拉语uzeŋ“河，河谷”（再比较ësän——巴什基尔地区一条河的名称）。

这些一致现象的例词，数目还可以继续增加，不管怎么说它们全都可以证实曾经存在过我们正在探索的唯一一个古代遗存的发展趋势，而这一发展趋势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基础上又进而发展成一定程度上常规的规律性，起作用于固有突厥语词汇的单音节词根以及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还有部分古代时期的外语借词。也有可能部分这类的一致现象是较晚期的创新产物，是某个现有语言在其历史发展期间就已产生的。但是大多数这类一致情况，特别是在强力位置上的，显然几乎都是作为词根而消失在远古时代。

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的情况不同，在雅库特语中的*
 o＞ü里其最有发展可能性的ö则经历过一个ö圆唇化加强和缩窄的语音进程：试比较雅库特语tü：“细毛，绒毛”，ü：n-“生长”。此外，在雅库特语中还可以初步确定，保存有词源*
 o的准二合元音缩窄这一不可逆转趋势留下的痕迹：试比较雅库特语küol“湖”，üöx-“斥骂”，tüöš“胸”，üös“中心”。


*
 u＞o

还有一项与拉德洛夫及其追随者的意见相反的事实，这就是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的这一演化并不具有总体全面的性质。第一，基本词库里许多普遍广泛使用的词汇依旧在这里保有词源*
 u：试比较鞑靼语bulaq“源泉，泉”，su“水”，ju-“洗，擦去”，buγ“蒸汽”，bu“这个”，等等。第二，巴什基尔语中的词源*
 u许多情况下曾发生过非圆唇化，其实这一非圆唇化也是其他一些突厥语言所具有的特点，它们和巴什基尔语一起都是在反映残留的某种以往的发展趋势：试比较巴什基尔语byl～古突厥语bu“这个”，byv＜buγ“蒸汽”，byna＜muna“这就是”，bynda＜munda“这里”，byδav＜buzaγu“牛犊”，tymav＜tumaγu“伤风”，ylav＜ulaγ“运输”，sybuq＜čubuq“树枝”，等等。第三，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词源*
 u转换的为o并不是在任何位置上都可以出现，主要是在单音节词根里以及突厥语的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里。但是这一特点某种程度上并不仅是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才有。所以，被拉德洛夫认为是晚近时期的地域现象u＞o的演化，显然作为词根早已消失于远古时代，特别是在单音节词根并带有重音的情况下。试比较：

巴什基尔语bθδ，鞑靼语bθz，ДTC boz“冰”；

巴什基尔语bθδ-，鞑靼语bθz-，ДTC boz-“折断，拆毁”（再比较ДTC bozmaq，bozγaq“破坏”，ДTC bozuq“被毁的”）；

巴什基尔语hθŋ，鞑靼语sθŋ，土库曼语、ДTC、MKⅢ369 soŋ“在……后，以后”（土库曼语——“结束，继续”）（再试比较土库曼语soŋra“在……后，以后”）；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θn，哈萨克语on“面粉”；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θr-，哈萨克语or-“打击，殴打”；

巴什基尔语θs-，鞑靼语θč-，哈萨克语oš-“飞行”；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θt-，哈萨克语ot-“赢得”；

巴什基尔语qθϑ-，鞑靼语qθs-，ДTC qos-“拉，拽，呕吐”。

这种*
 u＞θ转换痕迹在词汇上的一致现象在双音节非重音的第一音节和部分多音节词的非重音的第一音节出现得特别多：

巴什基尔语bθδaj，鞑靼语bodaj，CC bodaj“小麦”；

巴什基尔语bθγaδ，鞑靼语beγaz，CCДTC、MK boγaz“咽，喉”；

巴什基尔语bθδav，鞑靼语bθzav，ДTC bozaγu“小牛”；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θlγan-“浑浊，掺和，搞乱”，ДTC bolγan-“混合，搞乱”；

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boγa，ДTC boqa“公牛”；

巴什基尔语jθlθq-，鞑靼语jθlyq-，ДTC jolq-“剥去，拔出，拉出”；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拔掉（毛）”（再试比较ДTC jol-“拔掉（毛）”）；

巴什基尔语jθmart，鞑靼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žo：mart“慷慨的”；

巴什基尔语（es）bθša，鞑靼语（eč）pθša“忧愁地”，ДTC bošan-“忧伤”；

巴什基尔语hθra-，鞑靼语sθra-，土库曼语so：ra-，ДTC sor-“询问”（再试比较土库曼语soraq“调查，问题”，蒙古语suraγ“消息”）；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θjal-，哈萨克语ojal-“感到害羞，腼腆”；

巴什基尔语θjθq，鞑靼语θjyq，ДTC ojuq，哈萨克语ojyq“毡制的长袜子，长袜子，袜子”；

巴什基尔语θlθ，鞑靼语θly，哈萨克语oly“大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θltan，哈萨克语θltan，土库曼语、土耳其语方言、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oltaŋ，库梅克语方言ortaŋ“后钉上的鞋掌，鞋底，半成品的皮革”（试比较巴什基尔语θltar-，土库曼语、土耳其语方言oltar-“绱上鞋底”）；

鞑靼语θlav（巴什基尔语ylav），乌兹别克语方言olaq（吉尔吉斯语ylo：，哈萨克语lav）“（马拉货用的）大车”；

巴什基尔语θnθt-，鞑靼语θnyt-，哈萨克语onyt-，维吾尔语方言onut-“忘记”；

巴什基尔语θran，土耳其语方言oran“战斗的号召”；

巴什基尔语θrsθq，鞑靼语θrčyq，哈卡斯语o：rčyx，土耳其语方言orzik“锭子，纺锤”；

巴什基尔语θsra-，鞑靼语θčra-，哈萨克语ošyra-，ПДПočra-“相遇”；

巴什基尔语θδaq，鞑靼语θzaq“长久地”，土库曼语ozal“从前，原先，过去”；

巴什基尔语θšθ，ДTC ošul“这个”；

巴什基尔语qθšaq，鞑靼语qθčaq，Jarring 254 qočaq“大量”（再比较ДTC qoč-“抱，拥抱”）；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qθlaq，ПДП、QBⅡqolaq“耳朵”；

巴什基尔语qθŋγθr，鞑靼语qoŋγyr，土库曼语γoŋur，雅库特语xoŋor“棕色的”；

巴什基尔语qθŋγoδ，鞑靼语qθŋγyz，ДTC qoŋuz～qoŋquz“甲虫”；

巴什基尔语sθqθ-，鞑靼语čθqy-，诺盖语šoqy-“翻松（土地）”（诺盖语——“啄食、掐、揪”）（试比较诺盖语šoŋqyɾ“坑，墓穴”）；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θjaq，土库曼语tojaq“蹄”；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θšaw，MKⅠ389 tošaw“（套在马前腿或鸟腿上的）绊绳”。

类似的一致性现象在突厥诸语言的一些方言里极为常见：试比较巴什基尔语tθδaq，鞑靼语tozaq，Jar.513 tozaq“（捕鸟和小兽的）套索”。

而*
 u在非第一音节，包括在词尾有重音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原则上都具有另外性质。在这里*
 u并不转化为o，而是发生非圆唇化，一般的都转化为y，正如我们在绝大多数突厥语言中所见到的非常有规律地呈现出来的那样（但吉尔吉斯语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阿尔泰语和其他一些古代突厥语言除外，这些语言中这一位置上仍然保留有*
 u）：试比较古突厥语qajγu＞巴什基尔语、鞑靼语qajγy“忧愁”，quru-＞鞑靼语qθry-～巴什基尔语qθrθ-“干涸”，qonuq＞巴什基尔语、鞑靼语qunaq“客人”，čubuq＞鞑靼语čybyq～巴什基尔语sybyq“树枝”，baju-＞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ajy-“发财”，等等。所以，固有的*
 u在现实活的突厥诸语言中显现的情况较比研究突厥语元音系统历史的学者所描绘的图景更为复杂得多。同样，在现实活的突厥语言中位于非第一音节的*
 ü所显现的情况应当说也是如此。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以及多数突厥语言，它们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这里的*
 u经过非圆唇化后主要转化为e（部分的则转化为i）。


*
 ü＞*
 ö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的这一演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规律性地出现在单音节的词根以及固有突厥语汇的双音节词和部分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上，再有就是古代的外语借词的组成之内。而且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一演化也远不是始终一贯到底的。同以上所有的各种情况一样，由元音转换所形成而在语义上又是有条件的相互对应这种情况从来都未曾停止产生过，其影响和作用一直保持不变。


*
 ü＞ö的转换同样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之外也可以见到其类似现象。这一转换的踪迹往往出现在单音节词根上，以及固有突厥语词汇的较为古老的双音节的和某些多音节的词根内。这类一致的情况未见得会是偶然现象，尤其是在强力位置的单音节词根之中时。这时至少可以追寻到遗存的某个古代统一发展变化的踪迹，也就是这一发展趋势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基础上所转变形成的一种有规律性的现象。

试比较：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дТС，MK jöj“接缝，聚合（力）”；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ДTC köj-“烤煳，烧焦”；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哈卡斯语，MKⅢ144 kög，图瓦语xög“旋律，曲调”（图瓦语——“歌曲，快乐心情”）；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δ-，鞑靼语[image: img]
 -，QB 125öz-“拔拽”；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ön“声音”；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QB、西部裕固语、阿塞拜疆语方言、土耳其语方言örk-（哈萨克语erek-）“（禽鸟）抖身，（马）抖身子”；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böwür“肋”，bowrek“肾脏”；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石生悬钩子”（试比较诺盖语bögerken“悬钩子”）；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图瓦语dθŋgelik“小草丘”；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söje-“支撑住，依靠上”；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吉尔吉斯语sö：l，MKⅢ316 sögül“疣子”；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图瓦语čör-“走”；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西部裕固语özüm“葡萄干”；

巴什基尔语kθmθš，鞑靼语[image: img]
 š，雅库特语kömüs“白银”；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š，土库曼语göreš“斗争，竞争”（MK keriš-“比赛”）；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图瓦语ö：r“一群”；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龙卷风”（试比较诺盖语jörme-“（暴风雪）旋转飞扬”）；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š，维吾尔语方言öleš-，楚瓦什语väles`-“分发”；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š，鞑靼语[image: img]
 š，乌兹别克语öleš“一部分”；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楚瓦什语ělke“样品，模型”；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QBölkär（楚瓦什语ělker“七星—昴星团”）；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阿尔泰语ömö，哈卡斯语öme“集体的工作（对人给予的无偿援助）”；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加告兹语jözäŋge，图瓦语ezeŋge，雅库特语iheŋe，哈卡斯语、科伊巴尔方言izeŋe，乌兹别克语方言zäŋi“马蹬”；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ДTC[image: img]
 “头顶，顶尖端”。

词源词根*
 ü＞ö转换的这种一致性现象其数量还可以继续再增加，因此可以认为这未必会是一种偶然发生的情况。而将这些现象归结为晚近时期的新事物，是个别单独形成于上述各语言并与其他语言毫无关联，然而这种看法大概未必就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即或是可以成功地将某些部分现象归结为这类偶然形成的新结构，但这里仍然还是一样，也和我们前文里运用各种不同突厥语言资料研究其余元音的演化情况相同，所考察探索的完全就是一种远古时期统一的发展趋势，至少其所残存遗留下仍然在大多数现代突厥语言的一些方言里有所反映。确实，*
 ü＞ö的转换或其相反的——*
 ö＞ü转换，大体上其在方言里显现的踪迹转化比文学语言中多得多，包括同一个方言范围内摇摆不定的情况（试比较bükül-//bökül-“弯曲”这类对应词，büri//böri“狼”，köŋül//küŋül“心灵，心脏”，kör-//kür-“看见”，tügel//tögel“不”等，这些都是雅林格所记录到的对应词，同时他还记录有其余唇元音它们广泛分布的变体形式，类似如jol//jul“道路”，qočaq//qu čaq“一抱（柴）”，tozaq//tuzaq“套索”）（Jarring，1964）。

而*
 ü＞ö演化的中间环节则是词源*
 ü＞üö的准二合元音的变化，这见于雅库特语：试比较古突厥语ügür～雅库特语的üör（鞑靼语öjer，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人群，畜群”，üjürä～üorä（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黄米粥”，köl～küöl（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ül）“湖”，sök-～üöx-（鞑靼语sük-～巴什基尔语hük-）“斥骂”，öz～üös“内部，内脏”（巴什基尔语üδäk，鞑靼语üzäk“中心”）等，在这里还可以相当明显地考察到一个统一的往圆唇化加强和缩窄方向发展的过程，并且词源音位相应地也得到延长，这种延长表现的情况一种是二合元音化，另一种则是其音响长度的加长。

在与词源唇元音其他的质的变化相比较之下*
 ü＞ö、*
 ü＞üö的演化，也和*
 u转变为o、*
 u＞uo诸如joq＞雅库特语suox“没有”，tol-＞雅库特语tuol-“挤满、灌满”，on＞雅库特语uon“十”这类词汇一样，总体上说其发展还是非常有限的，无论如何也绝不会超出仅有的状况*
 u＞uo，*
 u＞ö。

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词根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起源于其他元音在极为偶然个别情况下发生词汇变化的结果，诸如[image: img]
 ＜古突厥语、ДTC čigän“马勒子”jθr-＜jory-“走动”这类词汇。

词根唇元音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分布上的特点往往可以在某些突厥语言、蒙古语言和满通古斯语言中找到一些早就深入历史的对应现象，这些语言都是位于完全不同的地域并且与伏尔加河流域突厥语言无丝毫历史联系的语言，这不禁就令人产生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相比较于其他突厥诸语言有关的资料难道就不会反映出更为古老的状况（比如说，原始突厥语的状况）。类似情况下，共同突厥语词根唇元音（并非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等这个语族语言所固有的）其分布情况可以认为是一种新事物，是在使这些元音得以实现的语音条件下形成的新事物。

无论如何上述这个有重要根据的问题是可以成立的，特别是针对下述一些情况而言，在这里，前述例证也一样，所谓的元音“更换”决不是地域性的和较比晚近时期的现象，毫无疑问地它是一种相当古老时期存在于突厥语言之间的现象，并且某种程度上也是蒙古语和满通古期语具有的特点，试比较：

巴什基尔语bθrsaq，鞑靼语bθrčaq，阿尔泰语myrčaq，楚瓦什语pǎrç'a，蒙古语boγurčaγ，卡尔梅克语boγčǒk“豌豆”，在这里词首的b使圆唇化得以完整地保留，但是却都受到后接r对其影响的妨碍，使元音的音响变小变得模糊不清（试比较阿尔泰语中和楚瓦什语中含混模糊的y）；蒙古语中的词变体形式boγuγčaq（＞吉尔吉斯语bu：rčaq）就可以将它认为是原始突厥语中的一员；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nθqto，阿尔泰语noqto，土库曼语noγta，埃文基语noxta，蒙古语noγta“马笼头”，大概noγta就源出于此；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θlan，加告兹语olan，土耳其语o：lan，阿塞拜疆语、土耳其方言，土库曼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乌兹别克语方言、西部裕固语、察哈台语、БСл、ДTC、ПДП、MK、Houts.oγlan，西部裕固语、哈卡斯语olγon“小孩子，子女，儿子”，在这里起源形式，如前文所判定的，是形式oγlon；

巴什基尔语θqša-，鞑靼语θša-，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oqsa-，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osa-，回鹘文、克里米亚鞑靼语、库曼丁方言、ДTC、ПДП、Gab.、QB oqša-，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oqšo-，阿塞拜疆语、卡拉卡尔帕克语、罗布泊语、塔兰奇土语、MK oxša-，ohša-“与……相似，是类似的；喜欢，中意”，这里的oqša显然就是词的古来的形式；

巴什基尔语hθra-，鞑靼语sθra-，土耳其语、阿尔加亚什土语（试比较sorak“问题”）、ДTC、ПДП、CC sor-，诺盖语sora-，土库曼语so：ra-“询问”；

巴什基尔语uϑal，鞑靼语、托博尔斯克土语、察哈台语，БСл、ПДП、Gab.、MK、QB、Vamb.usal，楚瓦什语[image: img]
 “恶毒的，凶狠的”，这里的u在读音上与弱化的o无甚差别；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土耳其语、土库曼语böbrek“幼芽”；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布利亚特语[image: img]
 ：re“幼芽”；

巴什基尔语bθδθr，图瓦语bözür“有麻点的”，布利亚特语bedir“荨麻疹，斑点”，如果这一对比合理的话，那就可以推想ö在突厥诸语言中很可能是具有原生性质，显然这里也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是词源ü（*
 büdür）；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方言[image: img]
 -，阿尔泰语dötkür-，卡拉卡尔帕克语žötkir-，诺盖语jötkir-，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卡拉伊姆语特拉凯方言ötkür-，图瓦语čödür-，“咳嗽”。

词源音位o呈现于下列词中：

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家”（见ЭCTЯ，第513页），[image: img]
 （见ЭCTЯ，第496页）“学会，学习”，[image: img]
 “中午”（见ЭCTЯ，516），以这一形式出现的这些词存在于大多数突厥语言之内，以及这些语言许多书面文献和铭文之内；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阿塞拜疆语、回鹘文ärik，土耳其语、土库曼语、库梅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语、卡拉卡尔帕克语erik，撒拉语örüx，乌兹别克语orik，哈萨克语orek，乌兹别克语方言örik）“杏干”；

巴什基尔语θjθr，鞑靼语θjer“马群”，图瓦语öör“（鸟兽）群”，巴什基尔语örlök，鞑靼语[image: img]
 “顶棚梁”等，这里显现ö的语音条件（r前的弱化）还使得能够利用同一素材大致上构拟出一个原始突厥语状态的介于ö和ü中间的语音，试再比较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布利亚特语xör“雪堆”；

阿尔泰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诺盖语、鞑靼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雅库特语、MKⅢ223、ПДП、ДTC bu，楚瓦什语bu，土库曼语bu：，吉尔吉斯语bul（巴什基尔语byl）“这个”，这里将*
 u看做属于原始突厥语状态是恰当的，因为带有除阻的词首b在消耗u的成阻后从而促使这一状态得以稳固下来；

阿尔泰语budy：r-，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uja-，埃文基语、那乃语budu-，索伦语buda-“染色，油漆”，阿尔泰语buduk，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ujaw，布利亚特色budaγ“染料”都可以用来构拟原始突厥语状况下的*
 u；

阿塞拜疆语、鞑靼语、土耳其语su，阿尔泰语、CC su：，ДTC、ПДП sub，卡拉伊姆语、诺盖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ПДПsuw，图瓦语、哈卡斯语suγ，巴什基尔语byw，楚瓦什语syw，雅库特语u：，鄂罗克语、乌里厅语、索伦语、埃文基语mu：“水”，大概就是从这些词汇推论出最古老的形式*
 suγ＞suw～sub＞su：＞su；而相应地，u显然也是鞑靼语、诺盖语中原初的suyq“寒气，寒冷的”；

鞑靼语、ДTC ju-（巴什基尔语jyw-），诺盖语、土库曼语juw-，哈卡斯语、图瓦语čuγ-，阿尔泰语ju-，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žu：arγa-，楚瓦什语s'u-，雅库特语su：j-，库梅克语γuw-，ПДПju：-，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u：-，布利亚特语uγa：xa-“洗”（再试比较MKⅢ52 junγaq-，ДTC čun-“洗澡”），这里可以构拟出带有词源*
 u的原始形式*
 juγ“洗”。

巴什基尔语surtam，鞑靼语čurtan，楚瓦什语s'ǎrttan，布利亚特语surxaj“狗鱼”，这里在共同突厥语o的位置上出现的是u，其起源绝不能被解释成受其语音位置的影响所致（这里并不存在邻接的辅音使元音发生弱化并造成其发音上模糊不清的情况）。

在巴什基尔语tuqal“无角的（指母牛）”，tuqty“羊羔”，雅库特语tuγut“不满一年的小鹿”（tuγutta-“生小鹿”），布利亚特语tuγal“小犊子”等词的词干中看来大概有一个词根tuγ“出生，产生”（试比较鞑靼语tu-，吉尔吉斯语tu：-，哈卡斯语tuγ）。如果就上述各语言的组成及其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加以评论，那么这里的u显然起源于最远古的时代，可能就是来自原始语言，因为在原始语中存在tuγ-～toγ-这样的变体是完全可能的。最后的这个形式看起来是一个原初形式，而第一个形式大概是由于受到开头t缩窄的影响因而形成的。

巴什基尔语uγata，哈卡斯语、布利亚特语uγa：“非常地”，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iγyr“维吾尔人，维吾尔族的”等词中都呈现有词源*
 u。

在所有突厥诸语言中位于声音洪亮的辅音l之前的词首无重音o和u在发生弱化之后它们相互间在语音上就很少有什么区别。因此，对于原始突厥语的状况来说在这样一类词里，诸如巴什基尔语ulo及阿塞拜疆语、鞑靼语、楚瓦什语、维吾尔语ula-，雅库特语uluj，土耳其语、加告兹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库梅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吉尔吉斯语ulu-，土库曼语u：ly-“狼狗的嗥叫”等这些词里出现变体形式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原初的形式显然还是u（γ）la-。

据此，同样也可以认为在巴什基尔语、鞑靼语uryn，察哈台语、БСл.、MK（ЭСTЯ，477），维吾尔语方言uran，楚瓦什语vyrǎn，布利亚特语hu：ri“地方，位置”（共同突厥语orun）等这样一些词汇里u可能早在原始突厥语中就已经是词汇o的一个交替语音。

阿塞拜疆语、阿尔泰语、巴什基尔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鞑靼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MKⅢ26 bük-，哈卡斯语pük-“使弯曲”，雅库特语bük“弯曲”，布利亚特语bügsyxэ-“倾斜，俯身”，bükseger“驼背的”，满语bukga-“使弯曲”，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ültäj-，雅库特语bültej-，布利亚特语bultajxa-“排出，压出，伸出”（试比较吉尔吉斯语bültüj-“有点微肿状”，雅库特语bülteger“凸出的，突出的，膨胀的”）等这样一些词汇里的ü，其起源还是来自原始语言。

巴什基尔语büläsär“曾孙女”，吉尔吉斯语büle“儿女”，蒙古语bül“堂兄弟，堂姐妹”。

在判断ü的扩展传播范围方面源起于远古时期的ü同样也存在于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ülek“部分，分开，项目”，蒙古语、布利亚特语büleg“一群，分开，部分，目，卷册”，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üläk，满语、埃文基语belek，索伦语beli：//beleg“礼品”这样一些词汇之内，它们都具有共同的词根bül-“分，划分”，从原初的形式böl-派生而来，而根据这一形式的变体来看可能在原始语中这一词根就早已出现在巴什基尔语hün-，鞑靼语、楚瓦什语sün-，布利亚特语hüuexe-“（灯）渐熄变暗”等词中，这里的ü相应于共同突厥语的ö，在这一位置的后者语音上较比于ü更为贴切；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ükert，吉尔吉斯语、土耳其语kükürt，布利亚特语xüxer“耳垢”等词，我们在这里见到的这些词里所带有的是词源ü；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ükräk，布利亚特语xüxe（n）“胸部”等词，在这里非重音弱化的ü近似于非重音音位ö；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üp-“风吹鼓起，使敞开，吹旺；鞭打”，楚瓦什语küpen-“吹鼓起来”，土库曼语güpber-“变肥胖，体积增加（因多穿衣物）”，güpbi“棉袄，女用棉背心”，哈卡斯语言küp“软的，毛多的”；满语kubsuxun“肿起的”，kubsure-“吹旺起来（火）”，kubuxen“花边纹”；满语kubü-，蒙古语kübe-“镶边”，布利亚特语xüben（g）“棉絮，棉花”；巴什基尔语künäk，布利亚特语xüneg“桶，吊罐”（试比较哈卡斯语küner“空的，空心的，树穴，中空，空闲置地”）；巴什基尔语、布利亚特语sül，鞑靼语čül“荒漠的”（试比较巴什基尔语言sülbürehe“胡狼”）；巴什基尔语ügeδ，鞑靼语ügez，楚瓦什语[image: img]
 ，蒙古语üxer“公牛”等，可以认为这里的ö～ü对应关系是原始突厥语就已有的。

这最后一项推断可能不太适合下列词汇中的ü，这些词汇是巴什基尔语、鞑靼语dürt，布利亚特语dürbe（n），雅库特语tüört“四”；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üper，布利亚特语xü：rge“桥”；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ügel，ПДПtügül“不”；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布利亚特语tül“生仔”；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ülä-，布利亚特语tülaxe-“支付”；巴什基尔语、鞑靼语、楚瓦什语üget，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ügüt，哈萨克语方言üküt，土耳其语方言、土库曼语方言üküt“建议，（出的）主意”；巴什基尔语ügäj，鞑靼语ügi，罗布泊语ügej，土耳其语üwej，萨加方言、科伊巴尔方言、卡钦方言üi“非亲属的”；巴什基尔语、鞑靼语ül-，西部裕固语jül-，撒拉语ul-，楚瓦什语vil-，卡拉加斯语el-，布利亚特语üxexe-“死亡”；巴什基尔语、诺盖语、鞑靼语、楚瓦什语、土耳其语方言ür，楚瓦什语war“沟，坎坷，上坡道”；巴什基尔语、鞑靼语ütä，雅库特语ütüo“非常”；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ütäkä，埃文基语betegi“（鸟等的）嗉子”等，这是因为在这里它们的语音位置本身就在促使词源ö缩窄，从而使其发音上更接近于ü（位于唇音、唇齿音和齿间音之前或后）。在类似的情况下初始ö向ü的转换可能也曾在不同语言的同一个词里发生过，并且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这一点也同样关系到词源（特别是非重音的）o向u的转换，这是由于受到位于其前的辅音（唇音、唇齿音、齿间音）以及位于其后的辅音（同样是这几类辅音或者某些因自身成阻而造成元音缩窄的闭塞辅音）发音上特殊性的影响从而产生的转换：试比较巴什基尔语byw，鞑靼语bu-，诺盖语buv-和词源的*
 boγ-“勒死，捆紧”；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图瓦语，ДTC bulaq，布利亚特语bular“钥匙，源泉，小河”和具有同一意义但更为普遍的形式bolaq；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布利亚特语bulat和共同突厥语bolat“钢”；巴什基尔语jywan，鞑靼语juan，布利亚特语zuzan和词源的joγan“粗厚的”；鞑靼语、土库曼语、ДTC juqa，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žuqa，MK、ДTC juwqa，ПДПjuiqa“薄的，细的”和巴什基尔语joqa“薄的，细的”；鞑靼语qu-，吉尔吉斯语qu：-，诺盖语quw-，巴什基尔语qyw-和土耳其语kow-（＜quγ*
 ？）“向前赶”；鞑靼语、巴什基尔语、托博尔斯克土语、ДTC up-，雅库特语uop-，楚瓦什语vup-“煎”（共同突厥语op-）；鞑靼语quyr-，吉尔吉斯语qu：r-，诺盖语quwyr-“炸，煎”和词源*
 qow（γ）ur-（试比较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γowur-，土耳其语kawur-，阿尔泰语kaar-“炸，煎”）。

这里部分所提的设想可能会存有异议。但是绝大多数所列举的词例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仍然保有其词根唇元音原初的分布状况，迄今依旧未变。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在外来语借用词汇的组成中显示出它们在唇元音的使用方面与其他突厥诸语言是完全一致的，例如这样一些借词：鞑靼语[image: img]
 “决议”，kükert（但，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硫（黄）”），xäkemät“国家”，dučar bul-“不期而遇”。仅在一些方言里还留存有一些相对于它们在古代时期转换发展趋势的窄元音放宽和中元音缩窄的遗迹，而这一古代时期的转换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较比其余的突厥诸语言（甚至把它们加在一起）却曾有过非常广泛而又普遍的施行：试比较巴什基尔语方言doγa“轭”，hünär“手艺”，γumer//γ[image: img]
 mer“生命”，kolop“烟囱”，kolsa//kulsa“（风磨）轮子”，kuver“地毯”，[image: img]
 “（带把手的）杯子”，[image: img]
 “大木桶”，uxyr“赭石”，＜urt“鬼”。

与已经确定的意见相反，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中元音的缩窄和窄唇元音的放宽它们在某种程度地有序实施仅仅是呈现在单音节的词根或者固有突厥语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上。而随后的其他音节则这一发展趋势很少出现——这里，前文中已经说及，曾经发生过突厥语言之间的（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及其他语言等）原初唇元音的非圆唇化，特别是*
 u＞y和*
 u＞e，i。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收尾词素o相对应的并不是u，而是音组ur（试比较鞑靼语θly，巴什基尔语θlθ和ПДП*
 uluγ“大的”），同时这一音组并会成为某些词汇里居于词中位置上的基础。在唇元音使用上鞑靼语与巴什基尔语两者在它们词的第二音节及随后音节里相互间有很大的不同，这在前文中曾有所涉及：鞑靼语u对于巴什基尔语中的yw；鞑靼语y和e在巴什基尔语中根据唇元音和谐规律通常都对应于θ和[image: img]
 。此外，类似存在于巴什基尔语qθrθt和鞑靼语qθrt“一种干酪”之间这种差异的词汇为数也有不少，更不用说许多方言词汇间的不同，诸如巴什基尔语米阿斯土语handyγas“夜莺”，东部方言tumbyjyp“百合”。

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前列唇元音有其一项独特的起源，这就是在某些带有后列元音的词汇所出现的硬腭化：试比较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
 jor-，ПДПjor-“走”，巴什基尔语言hürät，吉尔吉斯语süret＜阿拉伯语surät“图画”，巴什基尔语方言ümerzäjä～文学语言umyrδaja“雪莲花”，而部分在词的中部位置的巴什基尔语u则是*
 γu：，鞑靼语auyr，土库曼语aryr“沉重的”，巴什基尔语aϑyδ，鞑靼语auyz“嘴”（共同突厥语aγyz）；位于词尾位置的是uw：鞑靼语aγu，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u：，诺盖语uw，aγuw，土耳其语aγy“毒物”（乌德语γu：乌里奇语γu：“有毒的”）。

词根唇元音在同一些词汇范围内其分布上的一致现象，一方面出现在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中，另一方面则是出现在其他的一些突厥语和部分蒙古语、满通古斯语之中，同时也是在这些语言中这些词根唇元音在重新分布方面也早就与之并行发展，所有有关的这些论述远未结束和解决。然而，从做出下文的无可争辩的结论从而在突厥诸语言唇元音的更换的范围、时间顺序和性质方面与前文提出的那些广为传述、影响深远的相关论点能以划清界限而言，这方面则已是完全足够。

1.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这些元音的语中词根唇元音演化进程所显示和概括的远不是所有的和同样内中带有这些元音的固有突厥词汇，这也绝不是晚近时期地域性的新生事物，而是远古时期发生的在一定词汇一语音条件下相关宽元音（o，ö）缩窄和窄元音（u，ü）放宽这一变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并且这一切总体上也全都普遍显现在突厥诸语言、某些蒙古—满通古斯语言以及突厥语的书面文献古籍和铭文之中。

2.虽然这一发展趋势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较比在其余各突厥语言、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中进行得更为广泛和有条不紊，但是绝不能认为已经概括无余——第一，除少数例外情况，这一发展趋势仅出现于单音节词根和固有突厥语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即使这样也远非全都如此（相当大部分的词汇还仍然保有词根唇元音原初的分布状况，再说在这方面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特别是它们的方言，现在就存在有巨大的差别）；第二，许多情况下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唇元音不论是位于第一音节，或者是尤其位于非第一音节时，有其另外的起源（非唇音的圆唇化，唇音元音和谐，音组*
 uγ，u：，等等）。

3.根据对巴什基尔语、鞑靼语与其他突厥语言、部分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在词根唇元音分布和重新分布方面具有的共同特点所进行统计分析判断，词根唇元音的演化基本上发生在遥远的古代时期。有些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带有唇元音更换的词汇显然是一种“遗留物”而传承下来的。由于它们的影响古代传承下来并在突厥语之间出现的中元音（o，ö）收窄和窄元音（u，ü）放宽这一趋势当年遂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有规律的语音现象，留下不会消失的痕迹，特别是在方言中这种语音现象会呈现得忽此忽彼并无一致（在外来语借词的组成之内）。但是在文学语言范围内则早已没有这种语音现象。是的，还在共同突厥语中词根唇元音的更换总的来看显然早已终止，而这一点从阿拉伯语借词和波斯语借词中所保存的词根唇元音即可得到证明，因为这些借词早在过去的数千年前就已经开始渗入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至于为什么所说的古代的发展趋势会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基础上得到如此大范围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关这方面现有的一些文献资料，那么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例如说窄元音是由于宽元音缩窄因而才放宽这样一些极易引起争议的初步看法而已（否则，就像是说舌头上全都是同音词）。

这里曾有过不少的促成动因：最初的动因，也就是这一现象的起源曾长期留存，并且不仅仅在这两个语言之内：这两个语言中的唇元音相互关系和其性质的独特性，沙拉夫就曾对此有过关注；客观实际存在的众多部族组成结构，而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就正是在这些部族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也不排除还有底层语言的影响和表层语言的影响。

发展趋势本身最初的起因显然是两个互相关联的实际因素，其中第二个因素至今仍然影响有力、作用依旧，而第一个因素则已遗存在一些方言之中：（1）唇元音一般的不稳定状况和变体性；（2）唇元音在语音经常有条件出现的位置上的变化，这是由于受重音和邻接辅音性质的影响从而形成的，并进而导致弱化窄元音的音位变体使之发音上接近于宽元音，或是相反，使宽的接近于窄的。而由于第一个因素的作用从而广泛存在着语音内部的摇摆现象，类似如诺盖文学语言bu～方言bo“这个”，šu～šo“那个”，巴什基尔文学语言juq～方言joq“没有”；方言内部的变体变化，诸如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tuŋqys//tonqys“头生子女”，马卡尔土语hürätke//hθjrätke“拖，架”；相近语言之间的一些个别性的差别，例如阿塞拜疆语böjük～土耳其语büjük；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bejek“大的，伟大的”；突厥语间的多变体变化性，例如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等un，土库曼语ujn，乌兹别克语un，克里米亚鞑靼语yn，巴什基尔语，鞑靼语[image: img]
 ，诺盖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yŋ“声音，嗓音”；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üzüm，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izim，楚瓦什语is'ěm，西部裕固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葡萄干”；非圆唇化，例如图瓦语deger-“跑开，跑掉”，e：r-“吠叫”，雅库特语kete：-“等待”，乌里奇语、那乃语、满语xete-“拾起，抬起”。

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基础上唇元音由于它们发音上的轻微，因而其不稳定状况越发严重，使得θ-y，[image: img]
 -e，θ-u，[image: img]
 -ü之间的区别也更加模糊不清，尤其当其位于非重音的闭音节情况时。因此，在统一的标准语言规范限定范围内许多词汇就出现两种不同的发音。例如，巴什基尔语juq“没有”一词在正确掌握正音法的人士交谈话语里其发音往往都发成不稳的模糊不清的o （joq）。而这也就为唇元音众多的位置变化提供了良好基础，唇元音的这些变化则都是受到音节的结构、重音的演化、句法语调位居其前后的辅音发声上的音响特点等这些影响从而才得以形成的，尤其是塞辅音，它在突厥语辅音系统的体系中的数量和通用性上都占有主导地位。在唇元音的位置变化方面元音的弱化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突厥诸语言中许多独特的差异情况正是因此而成的，例如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učur～巴什基尔语θsθr～鞑靼语čor“时代，时间”；土库曼语u：č～阿尔泰语、加告兹语、卡拉伊姆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吉尔吉斯语、库梅克语、土耳其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uč～哈萨克语oš～巴什基尔语θs～鞑靼语θč～楚瓦什语ves'～土耳其语方言öc～üc（Ettufet）“上端，尾端；边缘”，同时元音的弱化也是取决于重音以及后接的响辅音r和l，还有噪塞音č，š，等等。这也同样关系到蒙古诸语言：试比较蒙古语xumxan“容器，带把的杯子”和布利亚特语xonxor“茶杯”，这里明显地可以观察到双唇塞辅音m的缩窄影响以及受音位n和x的后列音位变体影响所形成的u的放宽。

自然，这种情况下的某种语音发展趋势，就我们目前说来——中元音的缩窄、唇窄元音的放宽，由于适合于它们实现其功能的一定条件因而得到有规律的发展。这同时也有下列一些超语言学因素所起的促进作用，如：该土语在一定的共同语言范畴内占有主导优势（比如说，在一个方言地域内的土语群之中）；土语的重新配置和混合；在土语群中又出现外来土语；双重语言体制下的外语环境影响以及其他的表层语言变体形式；与底层语言成分密切相关的某种语音变化促进它的发展和恢复；在当前地域固有的区域语音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因为这些语音特点将不同语族的语言统一在一起，就我们情况言之就是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些语言都统一在一起，尤其是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突厥诸语言。

至于问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唇元音和非唇元音的演化发展中上述所列举的那些因素，它们分别地和总体地都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解答其内中的原因，并将其完全、彻底并准确地揭示出来正是当前首要的科研任务。




[1]
 例如，可参见（Щepбak，1970，28—33），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所提出的几乎全部假定，以及（Doerfer，1971，240—247）。


[2]
 如果词缀的ε＞e＞i，那么某些词缀的变体，例如-di和-dӛ就可能混淆不清，因为收尾开音节中的i趋向于往宽的方面变化。是的，卡西莫夫方言里词缀的ä也＞i：birs
 in“他给了”，bӛzdi“我们这儿”。


[3]
 阿塞拜疆语ešik可能来源于*e：sik，而不是*äšik，虽然楚瓦什语alэk“门”可能揭示最晚的原始形式。


[4]
 正如H.Д.Дъячковскuǔ（1971，98—99）指出的那样，二合元音[image: img]
 的结尾部分乃是比短ε更为闭合的音。


[5]
 ä＞a已在共同突厥语a＞[image: img]
 ＞o不再起作用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在彼尔姆—布加尔语接触的早期（8—9世纪）ä在楚瓦什语中还保存着，并且与e对立：ban，bam“面颊”，但s'il“暴风”。


[6]
 试比较土库曼语är“丈夫”，阿塞拜疆语är～楚瓦什语ar，在这里土库曼词里的长元音可以证明源语里存在ä：j；参见H.Поппe的构拟（e：r）和Γ.Дёрcpерa的构拟（ä或är）。


[7]
 Г.焦费尔根据起源特征称之为北部霍拉桑方言（1978，129、134、194及其他各处）。


[8]
 请参看N.A.巴特曼诺夫的意见（1964，9）。


[9]
 例如，德米特里耶夫统计过30对带长短a的词，其中22对是动词和静词，只有8对全是静词。同时，有的对其中的一个词还是借词，也就是说它的长元音并非来源于突厥语。


[10]
 Γ.焦费尔认为这些不是土库曼语的方言（起源上！—Л.Л.），而是霍拉桑方言（1978，129—130）。最先注意到这些方言的特点的是A.П.Поцелуевский（1975，91—92）。


[11]
 例词引自Φ.Абдуллaeв《花喇子模Шевалари》一书I（1961）。


[12]
 请比较M.卡斯特连举的卡拉加斯语的üjš（Castren，1857，89）（楚瓦什语uis＜*ü∶č）。


[13]
 在Γ.焦费尔描述的霍拉桑突厥语里古奥古兹语系统有长短音的对立，但这是一种在伊朗语影响下有所改变的系统（见Doerfer，1978，135个词）。


[14]
 试对照B.米诺尔斯基的观点。他认为：“归根到底大量长元音的标音看来是波斯语语调的结果。”（Minorsky，1953，9）


[15]
 参见Γ.焦费尔和A.M.谢尔巴克的论文（《苏联突厥语》1976年第4期，第56—71页及1976年第1期，第52—55页），两文都译细讨论了哈拉吉语的长元音问题。


[16]
 参见（Barczi，1941，285）；并比较婆罗米文古突厥语ji∶l“风”一词。


[17]
 在这一组里还出现好些源出于第二组的词：o∶t“火”、är“丈夫”、äp“家”、[image: img]
 “道路”、paš“头”。遗憾的是，关于第二组所有各词在附接领属词缀时其半长元音“做出何种反应”的资料并未列举出来。


[18]
 焦费尔认为闭音节元音书写形式的不固定反映喀什喀尔词典书法体系的两个特点：1）长元音的完整书写形式，2）闭音节元音的简体书写形式（Doerfer，1971，209）。


[19]
 有关这一文献中元音的标记情况请参见（Meлиopaнckиŭ，1900，ⅩⅩⅠⅠ。


[20]
 A.M.谢尔巴克《突厥诸语言比较语音学》一书对Meнгес的这一假设进行了分析。在许多突厥语言和方言里也存在土库曼语θο∶r-，阿尔泰语so∶r“吮吸”～阿尔泰语soru-，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u∶q“竿杆”～卡拉卡尔帕克语uuwq等一类情况。


[21]
 克拉克在《突厥语中的蒙古语成分》（Clark，1977，139）一书中对此词的蒙古语来源提出异议。


[22]
 Tekin使用蒙古语材料目的在于把突厥语“原生”长元音解释为缩约的结果。


[23]
 词首的h也可能是阿尔泰语ph
 -的反映形式。


[24]
 谢尔巴克认为，所有CV词根词干都曾有长元音。确实，通过对古突厥语和土库曼语的比较可以证明在词根ba：“把……连接起来，捆在一起”（ba：γ），sy：-“折断，打破”（θу：n-）u：-“能够，有能力”，*bu：-“凝固，结冰”（bu∶δ），*sa：-“想”（θа∶n）里能够再现出长元音。但是在词根*ja-“燃烧，着火”（jac-，jaq-，jal-），*sy“挤压”（θуq-，syq-，syt-），托法拉尔语syh
 q-*de-“凿孔”（del-，teš-），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š-，*jü-“装载满”（jü-，jük），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1970）里似乎并没有长元音。


[25]
 也有不少多音节的这种类型的同音词，这种同音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进行词素分析，例如，楚瓦什语[image: img]
 -“金锈”＜tut-“生锈”加-əх（由动词构成动词的词缀）以及[image: img]
 “锈的”（由动词构成的静词。关于动词—静词词干请参看）（Ceвортян，1962，第365页起）。


[26]
 谢尔巴克认为共同突厥元音音量上的对立来源于具有不同峰高（元音峰的和辅音峰的）音节的相关关系（参见1970，136）。他认为由于所有开音节的单音节词都有长元音，所以长短元音的对立只在CVC阶段才可能发生。


[27]
 关于其发音系统的动作、部位和声学特征的描述，参见（Байнура，1957；Кунаа，1957，1958；Рассадин，1971，20—31）。


[28]
 Ⅰ栏的图瓦词引自《图瓦—俄语词典》1968，Ⅱ引自《图瓦语语法》（Исхаков，Палвмбах，1961，77—78），托法拉尔词引自（Рассадин，1971，61）一书。


[29]
 实际上“咽音化”元音也作为这种过程的对立现象的痕迹而出现。


[30]
 马洛夫的假设转引自Исхаков，Палвмбах一书，1961，24，注②。并请参见（Палвмбах，1956，179—180；马洛夫，1957，163）。


[31]
 Paccaдин的观点得到Bepнep的赞同（1972，20—21）。


[32]
 可参见（Исхаков，Палвмбах，1961，25）。伊凡诺夫写道：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中的咽音化元音的产生应当看做是一种区域现象（1975，35，注30）。Ш.Ч.萨特指出，图瓦语的咽音化元音是一种表层现象，这种表层现象因当地突厥语的语音上覆盖萨莫耶德语或凯特语语音而形成现代图瓦语的基础即是这个当地的突厥语言（1969，224—225）。


[33]
 A.奥鲁斯巴叶夫写的《ɑ的发音和音响的稳定性及其与其他元音的清晰性比较》一文（1974，29）。


[34]
 操用该语言的人往往按照某种语义特点而使一些词位缩小差别，互相近似，音位也因而互相适合，例如（焦费尔记录的）*jäyil“轻的”可以在jüy，juy“兽毛，毛被”影响下其第一音节的元音发作唇元音。


[35]
 土库曼语i：r-有“感到寂寞、苦闷”的意思，试比较诺盖语erik-“苦闷，闲得苦恼”，哈卡斯语irk-也是如此，吉尔吉斯语erik-“苦闷，发懒，慵困”等。


[36]
 从这样一些词里，例如ijt“狗”，bijt“虱子”，ijt“推，撞”等，可以推定在j音中就有某种已然消失的闭塞尾辅音曾经存在吸气的反映，试比较：托法拉尔语yh
 t“狗”，byh
 t“虱子”，ih
 t“推，撞”，西部裕固语yšt“狗”，pyšt“虱子”，楚瓦什语[image: img]
 “狗”，[image: img]
 “虱子”。


[37]
 精确的材料我们取自11世纪的《玛哈穆德•喀什噶尔语词典》。


[38]
 A.M.谢尔巴克写道：“可以假设……合成特征的音位化（增补的破裂+超短促性）似乎是对共同突厥语长短元音对立消失所显示的一种补偿。”（1970，34）


[39]
 ДЖ.Г.基也克巴耶夫指出：唇化了的a……仅在邻近于鞑靼语土语的个别巴什基尔土语中才有（1959，9）。


[40]
 [image: img]
 °是出现于鞑靼语一些普遍用于扎坎北部地区土语中音位ɑ的一个十分唇化的变体（布尔加诺娃，1978，77）。根据布尔加诺娃的意见（同上书，第78页）这一唇化的音位ɑ的变体乃是一个晚期（次生的）现象，是在马利语底层成分的影响下形成的。


[41]
 短（弱化了的）唇元音的非唇化在山地马利语的方言史上曾有记载，这里出现的是ǔ＞ə和ǔ ＞ӛ，在乌德摩尔梯语出现的则是u.＞[image: img]
 。


[42]
 楚瓦什语方言学家也在一些土语中记录到存在宽元音的准二合元音性质。


[43]
 属于这一类的长元音还有出现在借用词语中作为外语辅音“代替物”，例如амма“伽马”一词。


[44]
 bi：z可能更早于bigiz，那时i：表示的是bi：“刨子”中的长元音（参见梁桑宁，1969，第75页；谢沃尔江，1978，第13页）。


[45]
 详细内容请参见（梁桑宁，1955，第48—49页；UCГТЯ，1955，第281—282页）。


[46]
 例证请参阅（ИСГТЯ，1955，I，第281页）。


[47]
 例证也请参见前一注文。


[48]
 有关土库曼语第一音节长元音在构词和词形变化方面的特性，请参见前文“原生长元音”一节。


[49]
 在这方面带有次生长音的词汇和俄语借词都是不予考虑的，因为在这里重读的元音是由雅库特语长音或二合元音予以表达的。


[50]
 [image: img]
 i：γe“是”必须从这一清单中除去，因为可以分出词根[image: img]
 i：～土库曼语ij-。严格说来，[image: img]
 a：rym，a：šyγ，ta：dlyγ这些词也都属于应从清单排除之列，因为它们都是派生的。


[51]
 [image: img]
 a：[image: img]
 aq“弓形的轭”（＜[image: img]
 a：“葱”）大概是不能把它也包括在这里面吧。


[52]
 A.M.谢尔巴克做出关于“突厥语本身的元音音变的起源”的结论（1970，第65页）。


[53]
 谢尔巴克强调指出，伊朗诸语言虽然对突厥语言的发展曾施加过强烈的影响，但它们本身并不曾具有类似于维吾尔语元音音变的那种语言特点（同上书）。但i-元音音变却存在于和阗—撒克逊方言以及一些帕米尔地区的伊朗语之中，后者也同前者一样同属东部地区的伊朗语言。众所周知，在东土耳其斯坦定居的操伊朗语居民都已经突厥化。在新维吾尔语和阗方言内依旧保有古维吾尔语固有的特点，所以也将一定的语言传承性保存了下来。


[54]
 随后《突厥语比较语音学》出版。


[55]
 这里引用的谢尔巴克和谢沃尔江清单里的词语都是两位作者所构拟的形式，但在对这些词语分析时本书创作集体则采用通常使用的拉丁字母进行构拟标音。


[56]
 作者同时还考虑到列维茨卡娅的意见，后者曾提出许多词根方面的补充材料，但并未被《突厥语词源学词典》所收录。


[57]
 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文学语言内，除此之外，来自俄语kino，orden，ekzamen一类借词中的o和э这种便于当地居民的语音发音位置已被习惯掌握。


[58]
 这种现象同样出现于某些外语借词中，尤其是一些方言中的外语借词：试比较巴什基尔语järäbä“签、阄”，šäkšr“糖”，巴什基尔语方言tästä“十个”以及相应的鞑靼语的žiräbä，šikär，distä，等等。


[59]
 按照波普的意见，楚瓦什语元音系统甚至可以上溯到我们现今语言的前突厥语时期的状态（波普，1960，第91页）。


[60]
 材料引自《楚瓦什语俄语词典》（M.Я.西洛钦娜编，莫斯科，1961），辞典内引用的全都是楚瓦什语基本的民族共同词汇。


[61]
 需要指出的是古突厥语i通常都来自*
 ü，试比较min-＜*
 mün-“登上”，temir＜*
 temür“铁”。


[62]
 某些个别情况下诸如巴什基尔语beje-＜古突厥语büdi-（ДТС）一类词里的e同样也会是来自第一音节的ü。


[63]
 确实，音位a的唇化音位变体可以在辅音和唇—齿辅音的拼合下出现于这样一些语言，在这些语言中唇音的圆唇化远比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的更要大得多：试比较阿塞拜疆语toba“煎锅”，boba“祖父”，维吾尔语bovaj“祖父”，ow“打猎”，图瓦语uba“母亲”，雅库特语xomus“芦苇”，xotun“妇女”。


[64]
 同时可以指出的还有语言间的对应关系，诸如古突厥语、ПДПyγač～共同突厥语arač“树木，原木”，古突厥语azyγ，鞑靼语azav，巴什基尔语中部地区土语aδyv～蒙古语ara：“臼齿”。


[65]
 固有的唇元音的非圆唇化可能在突厥诸语言同源状态时就已存在（试比较erük＞örük“李子”）。


[66]
 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的qolač一词中相反地仍然保留有词源*
 o，但是几乎在所有其他的突厥语言中（！）在这一相对比较古老的词里它却已经转变为u。


三　辅音系统

在原始语的早期阶段，辅音中仅使用清音、塞音、擦音、塞擦音、舌中音j以及某些响音（仅在词首出现m和n）。这一辅音体系可以假设如表1所示。


表1

[image: img]


这一辅音系统在其发展和增生的过程中，某些语音，其中也包括新的语音单位，在词的各个位置上并发生了浊音化。在词首位置上浊塞音b巩固了下来，而在词中和词尾的位置上的浊擦音γ、γ'，z也巩固了下来；清擦音s则显现稳定。原始突厥语的辅音系统后期阶段可能是下列这种形式（见表2）。


表2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突厥语基本词汇的根词词首向来只使用某些响音，其中较为常用的是m，而n则很少使用（仅在有限的一些词中使用），其他的响音在词首一般是不用的。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准则可以用来确定m或b的原生性。考虑到突厥诸语言的黏着结构特点，根据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性原则，可以认为原始语言中，在辅助成分（构形成分）中存在着清辅音和浊辅音：在元音和词干浊辅音之后有词缀浊辅音，而在清辅音之后则是清辅音。在原始突厥语解体后，在某些突厥语言独立存在的时期则发生了词首音浊音化的强烈过程，其中更包括许多新的语音单位——辅音[image: img]
 ～ž，c～[image: img]
 ，θ～v，[image: img]
 ～n。

塞辅音和摩擦音

在突厥诸语言中塞辅音系统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语音结构。

在词首位置所发生的有关一定语音变化的规律性并没有扩及其他位置，即并没有扩及词中和词尾上。可以把词首清辅音恢复到原始突厥语的最早的状态，但却不可能为所有的塞辅音定出一个共同的语音性质状态。

塞辅音p，b，t，d，q，k，g和摩擦音γ，γ'的特点取决于其在词中的位置，在对其进行构拟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其位置分布情况。

原始突厥语的早期状况（词首）

在突厥学文献中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原始突厥语中词的词首曾是什么样的，是否允许同时既出现浊辅音，又出现清辅音，抑或只允许出现清辅音。在这方面有三种基本的假设。


第一种假设
 　例如，承认在原始突厥语中词的词首既有清辅音，又有浊辅音的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的X.别捷尔先认为，清辅音和浊塞音的源语差别不仅仅存在于奥古兹语群诸语言中。在楚瓦什语中*
 k和*
 g有着各种不同的反映：jur“雪”（*
 γār），xur“鹅”（*
 kās）（Pedersen，1903，531）。B.M.伊里奇•斯维蒂奇也承认，在原始突厥语中词首的d和t是对立的，根据他的意见，奥古兹语族，甚至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都存在着这种原始突厥语的对立（1965，43）。K.门格斯（Menges，1968，86）也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在突厥源语中词首浊辅音和清辅音存在着对立。他假定说，原始突厥语和古突厥语不曾有过词首浊辅音，其中不包括*
 b；然而在东南语群各语言中，甚至在其发展的古老阶段词首的d和[image: img]
 就区分开了。此外，在各种突厥语中都保留有词首音d和[image: img]
 的遗迹。K.门格斯认为，阿塞拜疆语、卡拉卡尔帕克语的düz“平原”是d的残留现象，而卡拉卡尔帕克语、土耳其语中的[image: img]
 üz“秋天”例词是古代[image: img]
 的反映（同上书，86）。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在原始突厥语中可能存在有d和[image: img]
 （同上书，87）。K.门格斯所做的假设，看来，词首所出现的辅音并非清音和浊音，而是所谓的fortes和lenes，即强音和弱音，准确点说，是半清音和半浊音。关于此点，在上述著作中他毫不含糊而明确地论述说，他认为在突厥诸语言中把辅音区分为弱/强辅音是先于清/浊辅音对立之前发生的古老的区分法（同上书，83）。在该著作的其他地方，他使用了术语lenes（弱辅音），在括号内他解释为：semiovoiced，即半浊音（同上书，101）。


第二种假设
 　假定在突厥源语中只有一个浊辅音b。H.H.鲍培认为在共同阿尔泰语中可能存在有浊塞音b，d，[image: img]
 。但是，他认为，在原始突厥语中这些辅音中只保留了一个b，其时，[image: img]
 与k是相对应的，而d与j及其他辅音相对应（鲍培，1960，20）。B.A.鲍戈罗吉茨基也指出西伯利亚各方言和楚瓦什语中词首音b减弱的情况（1953，111）。关于存在着词首浊辅音d和[image: img]
 的情况，在他的著作中并无任何说明。M.梁桑宁断言，在突厥语中，在词首遇到的只是[image: img]
 ，k，t，b，s（1955，124）。


第三种假设
 　否认在所有的突厥语中，其中也包括在突厥源语中，在词首存在着浊辅音。

B.B.拉德洛夫制定出一条规则，按照这条规则，在东部语群各语言中浊辅音是清辅音的变体（Radloff，1883，131—133；199—200）。还在B.托姆森的理论发表前后，B.B.拉德洛夫对维吾尔语原文的标音一直都是采用这一规则的。只是后者在研究了《福乐智慧》（Kутадгубилиг）的韵脚之后，才得出结论说，在文献语言中清浊辅音是有区别的（Thomsen，1901，241— 259）。

Э.P.捷尼舍夫在研究了回鹘文文献语言中的辅音系统之后，得出结论说，在用维吾尔文记载的文献中所保留下来的吐鲁番和甘肃维吾尔人的语言是不区分浊辅音和清辅音的；在西部裕固语中（在撒拉语中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清辅音是一种古老的现象（19632
 ，125，132；19762
 ，24—27；19761
 ，56—76）。

Б.A.谢列勃连尼科夫断言，词首清辅音本来就是语言的一种黏着结构的遗迹（1965，19）。A.M.谢尔巴克表示反对那种认为在突厥诸语言中根据清/浊标志或强/弱标志在词首存在相对对立的这种假设。词首——这是词中最强有力的位置，因为正是在这里集聚了大量的信息，作为辅音（清/浊或强、弱）来说，对其区分应该被解释为某些音位的音位变体在方言内部或方言间交替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已消失了的对立的残留现象（1970，95）。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A.M.谢尔巴克认为在突厥源语中词首存在着清辅音和浊辅音的音位变体，而且，根据他的意见，这种对立没有任何的音位意义。

在突厥诸语言中，特别是在各方言中，词首辅音的状态决不是成对清、浊辅音p～b，t～d，q～[image: img]
 ，s～z，č～[image: img]
 等的有规律性的对应。试比较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方言：palta～balta“斧子”，[image: img]
 ～doušan“兔子”，tiš～diš“牙齿”；吉尔吉斯方言putaq～butaq“树枝”；哈萨克和卡拉卡尔帕克方言pal～bal“蜜”；诺盖方言pyšaq～byšaq“刀”；乌兹别克方言pütün～butun“全部，整个的”，等等。

突厥学文献中曾尝试过阐析词首清辅音和浊辅音的方言变体问题。H.K.德米特里耶夫的观点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德氏认为，根据词首辅音所具有的标志可以把突厥诸语言区分为两个假定的类别：具有相对自由型词首辅音的语言及具有相对非自由型词首辅音的语言。

属于第一类的是一些带有奥古兹成分的语言（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加告兹语、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南克里米亚方言），属于第二类的是些带有给普恰克成分的语言（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乌兹别克语等）。为第一类语言选择词首辅音时，其相对自由就在于，这些语言允许在词首出现浊辅音d和[image: img]
 ，然而第二类语言却只有相关的清辅音t和k。所以，第二类语言中的[image: img]
 ～tav和kel形式将与第一类语言中的词汇daγ“山”和[image: img]
 el“来吧”相对应（德米特里耶夫，1940，14）。

库梅克语结构中所具有的恰正是给普恰克成分，所以从理论上说，在该语言结构中具有词首清辅音t，k是天经地义的。但是，H.K.德米特里耶夫指出，在这方面库梅克语是处于中间地位，因为在该语言中浊辅音与词首清辅音同时出现：试比较库梅克语[image: img]
 ök“蓝色的”，但是还有kök“天空”（同上书，14—15）。

词首音t，d广泛地出现在阿塞拜疆语的各个方言中（tiš～diš“牙齿”），M.Ш.什拉里耶夫也把其看成是给普恰克类型突厥诸语言的一个特点（Ширелидев，1962，83）。如同C.A.阿曼若洛夫一样，A.巴伊若洛夫也认为，在给普恰克次语群的各个语言中，其中也包括哈萨克语，使用浊辅音d，看来，这是一种残留个极其古老的现象，是与其受奥古兹次语群影响有关（巴伊若洛夫，1964，11）。

在乌兹别克语的给普恰克土语中所遇到的词首浊辅音，Ф.阿波杜拉耶夫同样也认为是奥古兹语的一项特征（1957）。H.A.巴斯卡科夫则把卡拉卡尔帕克语西南方言中这一同样的现象一方面解释为这是该语言所具有的奥古兹成分，另一方面，则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音位的分化，与大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其后是俄语的借词有关（1952，Ⅱ，94）。巴斯卡科夫认为，在阿尔泰语、绍尔语和哈卡斯语中清辅音和浊辅音之所以有着较弱的分化，这可以用这些语言没有遭受到穆斯林文化的影响来解释（同上书，56）。Ф.Х.阿哈托夫也同意上述解释，他认为，西西伯利亚鞑靼语中词首清辅音和词首浊辅音的弱分化也可以说明这一点：pasar～bazar“市集”，palyx～balyx“鱼”。J.X.阿哈托夫指出，西西伯利亚的鞑靼人，像其他一些操突厥语言的民族一样，只是在16世纪初叶才信奉了伊斯兰教，而喀山的鞑靼人则更晚一些，所以阿拉伯—波斯词汇对其语言的影响不大（1965，60—61）。

如果运用库梅克语和阿塞拜疆语的方言材料，H.K.德米特里耶夫在某个时候也会对词首辅音的浊音化做出这种解释的。具有浊音化的q（如[image: img]
 “黑色的”，[image: img]
 “雪”这种类型的）是里海沿岸突厥语（土库曼语和阿塞拜疆语，库梅克语的布伊纳克斯克方言）具有的特点。因为相同类型的q又是波斯语的特点，所以里海沿岸诸突厥语言中词首q的问题就与伊朗—突厥语言的融合问题有联系。从而这也就合情合理了（德米特里耶夫，1940，37）。

在突厥学文献中也曾做过用语言间的相互接触，以及它们在共同地理区域内的相互影响解释词首清辅音和浊辅音的弱分化的尝试（纳吉斯别科夫，1963）。还有一种论点，这种论点是，把诸突厥语言及其方言中所通行的词首清辅音看做是突厥诸语言早期状态的一种残存现象，其根据就仅是因为只有在13世纪的古突厥文献中才能见到词首清辅音（沙巴罗娃，1970，10）。

辅音的不规律问题，用其他类型体系的语言材料（试比较日耳曼诸语言）也能说明问题，当第一音节中准许有许多强呼气重音时，声带便不能振动，因而就不可能形成浊辅音，这很说明问题（日尔蒙斯基，1956，322）。与第一音节重音有关的词首辅音的清音化问题，不仅仅可以用日耳曼语的材料，而且也可以用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语的材料来说明这些事实。在乌拉尔源语中词首清辅音与第一音节的强呼气重音有关。

突厥诸语言的现代状态，特别是其方言，保留着不少间接的标志，这些标志可以说明原始词首清辅音这些假设的合理性。

第一音节的重音，以及与其有关的词首清辅音与突厥诸语言的类型特点，如元音和谐规律相一致，因此，作为其他辅音行动准则和目标的主导辅音在发音上应该是清晰的（参见科尔什，1909，29）。

由此，就有了尾音节中附加成分的窄变体，即附加成分中辅音成分的不稳定性。试比较具有双排结构的附加成分：-[image: img]
 an/-[image: img]
 yn，-[image: img]
 ač/-[image: img]
 yč，žaq/žyq，-[image: img]
 ala/-[image: img]
 yla，等等。

假想的第一音节重音使随其后的音节弱化了，直至可能完全消失。由此，当把突厥语词与蒙古语词进行比较时，往往是突厥语词较之蒙古语词为短。试比较，蒙古语beki“牢固的”～突厥语bek，pek，蒙古语qutuq“幸福”～古突厥语qut，蒙古语[image: img]
 “千”～古突厥语bin（德米特里耶夫，1955）。因此，可以认为，在突厥源语中第一音节的重音可以导致词尾缩短。雅库特语为第一音节的原始重音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在第一音节中，雅库特语的长元音a：，ä：，e：和o：变成了二合元音。在后来的一些词汇中没有发生过这种变化［试比较，原始突厥语*
 quja：š“太阳”＞雅库特语quia：s；原始突厥语aša：“是，有”＞雅库特语aha：（鲍培，1959，647）］。

第一音节长元音的二合元音化在某些突厥语言中留下了自己的遗迹。试比较，土库曼语马雷方言的材料，在该方言中长元音y：和i：发展成下降二合元音yj和ij，例如：[image: img]
 yiz“姑娘”取代了文学语言的[image: img]
 y：z，[image: img]
 iyr“灰色的”取代了文学语言的[image: img]
 y：r（THC，1954，39）。再试比较乌兹别克语的库拉明土语ij
 t“狗”，pij
 t“虱子”（列舍托夫，1952，18）。也就是说第一音节长元音上的重音形成了一个紧张区域，这个紧张区域由于二合元音的形成而逐渐减弱了。在语音规律体系中，起作用的补偿规律不允许有两个紧张区——清音和音长，并行不悖的同时存在。顺便说说，长元音也是区分词根的一个极好的区分性标志。在有词首清辅音的情况下，这也是语言潜力各种补偿作用之一。

在某些情况下，第一音节的强呼气重音可以导致送气。这种现象已经作为一种残存的遗物保留在这样一些语言中了，例如像西部裕固语、撒拉语，以及某些阿塞拜疆语及库梅克语中。此外，在阿塞拜疆语和库梅克语中这一事实可解释为汉语的影响，而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也可以用汉语的影响来解释。

在突厥诸语言中所记录到的许多词首添加音的情况——ǔ化的、x化的和в化的全都是说明第一音节具有原始重音的间接标记。[1]
 词首重音（这从各种不同语言的语音变化的历史就可了解到）通常都是有助于词首添加音的，因为它可以构成所谓的音的成阻。

在突厥语固有的词汇中，词首没有原始的响音m，r，l，n（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根据，就是认为m是辅音b的语音发展结果），这也是证明词首确实有过清辅音的佐证之一；众所周知，在语言中，响音所起的作用就如同浊辅音。

同时也应当指出的是，在词首从最初起始就只存在有清辅音，这并不只限于塞辅音范围。同样这也遍及其他辅音。大家都清楚地了解，在突厥源语中没有起首音z，ž，[image: img]
 ，也就是说，不但没有浊塞音，而且也没有浊摩擦音和塞擦音。

很难在突厥语的词首音中找到带有清辅音和浊辅音对立的成对词。假如在突厥诸语言中，在词首存在过亘古以来就有的清辅音和浊辅音，那么，它们或是合乎规律地被保存了下来，或是发生了变化。事实材料并未提出揭示某些规律性的论据。

高加索突厥语言区域（这里其有浊音化的词首音）仍然保存着古代词首清辅音的遗迹。例如，在阿塞拜疆语的许多方言中就记录到d～č语音的对应：试比较阿塞拜疆语的哈萨克方言：čiš//diš“牙齿”；čüš//düš“梦”；巴萨尔格恰尔地区的土语：čišdämä//dišlämä“叮，咬”。

从可能发生的语音变化的类型学观点来看，处于前列元音前的辅音d往往以塞擦音[image: img]
 出现。diš～čiš类型的语音转变就证明，在这里古老的*
 t转变为č了。

原始突厥语的晚期状况（词首）

原始清音性质发生浊音化的情况对于所有的辅音是不一样的。塞音的浊音化进程可能早在突厥源语时就已开始。我们可以认为，还在原始突厥语处于其发展晚期阶段时就曾有过p（p＞b）的强烈浊音化过程。而原始突厥语更晚期阶段的词首b的构拟则完全是靠许多间接材料才得到证实的，这些间接材料中还包括从现代活的突厥语言以及古文献典籍中所找出材料的统计资料。

根据A.M.谢尔巴克的考察，在用旧乌兹别克文记载的文献中，处于各个位置上的b的使用频率都大大地超过了p。在词首、词中及词尾都可以遇到浊音b：bašyma“向我的头”，burun“原先”，käbi“类似地”（谢尔巴克，1962，8）

人称代词ben，biz可以作为词首p早期浊音化的例词。突厥诸语言中有代表性的音位m（在词首）乃是b[2]
 的语音发展结果，这一点即可证明清塞音p的浊音化发生得极早，而浊音b的形成又早于浊塞音。

突厥源语分解后的状况

这一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时期与词首发生的浊音化的紧张语音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词首清辅音具有一系列语言技术上的不便之处。它限制了语言的区分潜力，因为它取消了音位在清浊方面的对立。目前，根据实验判明，信息的基本量是落在词首，所以词首的语音应该是更能听得见的。在各式各样和各种不同体系的语言中都存在有构成浊词首音的趋向。

在所有的突厥语中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浊辅音，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重音的移动造成的。在突厥诸语言中浊词首音的产生是不均衡的——在奥古兹语群中浊词首辅音就多些，而在给普恰克语群中则少些。

H.K.德米特里耶夫根据词中所具有的辅音标志把突厥语区分成两个假定的类别：具有相对自由型词首辅音的语言及具有相对非自由型词首辅音的语言，这绝非偶然。

在突厥源语解体之后，某些突厥语言在独立存在时期曾不仅遭遇到浊音化的语音过程，而且又迎来了再生的清音化的语音过程。在里海沿岸的诸突厥语中经受了长时间的词首音浊音化的过程，而在西伯利亚诸突厥语中，以及在楚瓦什语中，则发生了再生的清音化过程（受底层语的影响）。试比较楚瓦什语puš，哈卡斯语、绍尔语paš，土耳其语、鞑靼等语言baš“头”。

处于词腰的塞辅音和摩擦音较之词首的这两种辅音所经历的语音过程则是按照另一种规则。词首内所出现的浊音性是按共同的语音规则发生的。但是，第一，不是所有的塞辅音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经受过浊音化；第二，浊音化本身具有再生的性质。所以，在做进一步的和近期的构拟时，应该注意到处于词腰的塞辅音和摩擦音它们的表现是不同的。

突厥源语中，在词的中部位置上现在又恢复了一个（摩擦音）浊音列γ 和γ'，它们原来就是极不稳定的，这是可以确信无疑的。在许多词根组合中存在有辅音[image: img]
 ，从年代顺序上看，它较之γ'相对地要晚一些。试比较ä[image: img]
 i-（察哈台语）ä[image: img]
 ir＜*
 aγir-～土耳其方言e[image: img]
 ir），ä[image: img]
 ü-“纺”（中期突厥语tä[image: img]
 ül，古突厥语te[image: img]
 ül，克里米亚语dä[image: img]
 il＜*
 täγil“没有，不是”）；i[image: img]
 i（古突厥语i[image: img]
 irmä“二十”～维吾尔语ži[image: img]
 irmä），i[image: img]
 ü（古突厥语ki[image: img]
 ür-“引导”），ö[image: img]
 ä（古突厥语ö[image: img]
 äj“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长”，土库曼语ö[image: img]
 ej“非亲生的”），ö[image: img]
 ü（察哈台语ö[image: img]
 ür“群”），ü[image: img]
 ä，ü[image: img]
 ü类型的组合；试比较辅音前闭音节的结尾：ä[image: img]
 （维吾尔语tä[image: img]
 mäk“触及”），i[image: img]
 （察哈台语i[image: img]
 nä“针”～乌兹别克语i[image: img]
 na），ö[image: img]
 （古突厥语ö[image: img]
 rän-“学习”）（＜*
 iγ'
 i）及其他等。

根据许多共同突厥语的词根词素中都有的这种现象来再现原始语的状况和摩擦音γ（在词腰）：试比较词根组合aγu（中期突厥语jaγuq“近的”），aγy（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aγyr“沉重的”）。试比较辅音前闭音节的结尾：aγ（维吾尔语、阿塞拜疆语jaγmaq“关于降水量”），词的独立的原形：aγ（土耳其语taγ“山”）及其他等。

至于谈到辅音b和d，那么在词根词素的中部它们大概是再生性的。试比较，例如p＞b-的语音过程是被当做偶然现象记录下来的：阿塞拜疆语、库梅克语töbe“小山丘”，但土耳其语tepe，哈萨克语qabaq“眼皮”，土耳其语kapak“屋顶”。

在多数突厥语的词的形式中都保留有古老的位于词中的辅音p：试比较鞑靼语、吉尔吉斯语apa“姨，姐姐”；古突厥语qapyγ“大门”～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加告兹语、吉尔吉斯及其他语言qapy。

词腰的t＞d也被作为一种非经常的过程记录下来：试比较哈卡斯语、阿尔泰语ada“父亲”～共同突厥语ata；阿尔泰语odus“三十”～共同突厥语otuz等；在突厥语的词根中t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试比较哈萨克语etik“靴子”；古突厥语qatyγ“硬的”～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qaty，阿尔泰语qatu及其他等。

在突厥语的词首辅音中主要是清塞辅音，甚至有可能是擦音（摩擦音）：舌根浊辅音γ，舌尖音γ'。试比较古突厥语b[image: img]
 ——“蜘蛛状”（*
 böγ'），察哈台语či[image: img]
 “原料”～土耳其语či[image: img]
 （＜čiγ'），以及古突厥语taγ“山”～哈卡斯语taγ；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buγ“蒸汽”及其他等。

至于谈到附加成分中清辅音和浊辅音的位置，则它们在这里完全是按自身的规律性进行活动。应该考虑到还有突厥诸语言的黏着结构特点：可能早在突厥源语内在附加成分中就既有清辅音，又有浊辅音。

在所有现代突厥语言中浊辅音可能是按照一种共同规则而普遍存在：即紧随词干元音和词干浊辅音之后的则是浊辅音附加成分，而相应的在词干清辅音之后的则是清辅音附加成分。但是，在某些塞辅音附加成分中情况又远不一样。清辅音p（楚瓦什语除外）几乎是不出现，它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浊辅音b。此外，还有某些标示出在附加过程中发生浊音化规律性的指示标志也很可能是再生的。试比较古突厥语altym“我拿了”，或在维吾尔语及鞑靼语中，所附加的属性附加成分前并没有浊音化的情形。试比较鞑靼语atəm“我的马”，atə“他的马”。

构拟

辅音*
 p

位于词首

M.梁桑宁证明，除楚瓦什语外，在东北部各突厥语中（这里*
 b-＞p-），在古老词汇里的p通常只是在词中和词尾出现，因为古老的p已经丧失（1955，145）。在突厥文学语言中的确很难再找到带有词首p的固有词。但是一些不同突厥语的方言中经常还可以见到词首音p的遗迹。试比较阿塞拜疆语各方言和土语中的对应现象：putax～pytax“树枝”，pǐšmäx'～pišmäx'～pišmek“煮”（шиp.，79—80）。

在阿塞拜疆语的哈萨克方言中词首音p的比重是相当大的：[image: img]
 “锯”～文学语言[image: img]
 ；pütün“全部，整个的”～文学语言bütün；[image: img]
 “刀”～文学语言[image: img]
 （Джaнг.，33）。

在库梅克语中所记录的是双重发音p～b。试比较布伊纳克斯克方言的卡赞尼什土语pöteke//böteke～文学语言böteke“圆枕头”（Шахм.，6）。

在绝大多数突厥语中都能观察到方言内部p～b的对应：土库曼语bejni// pejni（埃尔萨利方言、伊奥木德方言），biširmek//piširmek（埃尔萨利方言、伊奥木德方言、撒拉语、克拉奇土语）（Tдд，1971，11），pu：z取代bu：z“冰”（дм.，32），卡尔达什林方言pyčγy//byčγy“手锯”（AKмам.，13）；阿克诺盖方言、卡拉诺盖方言pyšaq//byšaq“刀”，piše//biše“妻子，妇女”（Баcк.，31）；土耳其语安那托尔方言、鲁米尔方言palta//balma，pu//bu，pänum// bänum（PhTF，245），哈萨克南部方言polat～东北部方言bolat“钢”（Манжол.，183），崔斯科耶方言pal取代bal“蜜”（Hакиc.，11）卡拉卡尔帕克语西南部方言pal//bal，东北部方言bal，西南部方言pyšaq//pyšaq～东北部方言pyšaq//byšaq“刀”（Бacк.4
 ，93）；吉尔吉斯语南部方言pyčaq取代北部方言byčaq“刀”（Баcк.，9），土列依全方言pyšyr-“煮”取代文学语言byšyr-，pyčaq取代文学语言byčaq“刀”（Typядж.，8），阿尔泰语基日图巴方言：paj“富的”，pis“我们”，pyčax“刀”，pus“冰”，peš“五”（Баck.7，17），库曼丁方言pala//bala“婴孩”，paš//baš“头”（Бack.10，26）；巴什基尔方言pӛš-//bӛš-“煮，熬，逐渐长熟”（Юlлд.，190）；乌兹别克语克尔克土语butun pütün“完整的”，bičim//pičim“式样”（Мирс.，8）；乌兹别克语治扎克土语b（u）tun//p（u）tun（Гул.，9），西西伯利亚鞑靼语pijil//byjel“在今年”（Ax.1
 ，61—62）；托木斯克鞑靼人的语言：卡尔马克斯科耶方言budaq～恰兹克、雅乌什丁斯克方言pudaq“树枝”（Дуbз，346）；图瓦语托吉方言pc
 ös～中央方言pc
 ös“织物”，[image: img]
 ～pc
 oq“垃圾，灰尘”（Ap.，249）。

上述所列举的材料证明，我们还原的原始突厥语状态的词首p，在很早以前就已浊音化，这一浊音化的发展进程我们现今还可以见到。像baš“头”，biz“我们”，böz“粗平纹布”，burun“早先”这样一些共同突厥语词汇单位就可说明p早期的浊音化（Щербак，1962，80）。

显然，以p起首的突厥语单词其数量的减少的原因正是由于其响音化的强烈发展所致，即转变成早在原始语言中就已形成的b。

在突厥语的某些语言区发现有送气音p‘。在阿塞拜疆语的所有方言中，包括基础方言，都记录下这个语音：p‘as“铁锈”，p‘is“不好的”（Садихов，1963）。

М.梁桑宁从中部阿纳托利业各土语以及埃尔泽鲁姆、里泽、特拉勃宗等西南部阿纳托利业各土语中记录下弱呼气和强呼气塞辅音（b、d、[image: img]
 和p‘、t‘、q‘、k‘）系统（Räsänen，1926，17—60；Korkmaz，1956）而T.卡瓦里斯基则从锡瓦斯和凯谢里各土语中指出这种辅音系统的存在（Kowalski，1934，976）。

土库曼语的许多方言（伊奥木德方言、埃尔萨利方言、萨加方言、切格斯方言、昌德尔方言、克拉奇方言、乔夫杜尔方言、萨累尔方言）中也都存在弱塞辅音和强塞辅音（Поцеlуевскиǔ，1936，34）。

在里海沿岸靠近格连吉克地区的，在普拉斯科维耶夫克的乌鲁人的土语中也都记录到带有明显送气的强塞辅音（Тенишев，1973）。

在高加索和里海沿岸之外的地区，除土库曼语西方部各方言外，在巴什基尔语的阿辛土语（Юсупов，1955）、图瓦语（Исхаков，Пальмбах，1961，254），以及中国境内一些突厥语中（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Тенишев，19761
 ，56—57；19762
 ，19—21）都记录到弱辅音和强辅音系统。最后，Э.Р.捷尼舍夫还记下送气辅音，即在词的任何位置上都不浊音化的强清音。

属于弱清音的不送气辅音，其浊音化极不稳定，有时却几乎达到完全的浊化地步。两列语音构成了相关的成对音：p-p‘，q-q‘，k-k‘，t-t‘，[image: img]
 -[image: img]
 ‘，c-c‘。这些成对音的重要性在词首位置表现得特别明显：per“给吧”和p‘er“打吧”（Тенишев，19632
 ，125）。在吐鲁番和甘肃的维吾尔人语言中也反映出这样的辅音系统，它们被记录在该地的铭文和文献之中（同上书，132）。古维吾尔文献语言中的浊辅音和清辅音之间的差别，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也已消失（Тенишев，1973，94）。Э.Р.捷尼舍夫把辅音系统的这种变化原因归结为受外来语言影响的结果（这一地理区域处在汉语的包围中），这是正确的（同上）。

位于词的中部并在元音之间

p仍保留：鞑靼语apa“姨，姐姐”，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土库曼语apa“阿姨”；古突厥语qapyγ“大门”，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qapy，土耳其语、加告兹语kapy“门”，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image: img]
 apy“门，出口”。而现代诸突厥语中在这个位置上却极少见到p。

p变成b；试比较哈萨克语、库梅克语、诺盖语töbe“小山丘”，而土耳其语是tepe，阿塞拜疆语täpä；哈萨克语qabaq“眼皮”，而土耳其语是kapak，诺盖语qapaq“房顶”。

位于第一音节末尾

在突厥诸语言中存在着以p结尾的动词词干：共同突厥语tap-～楚瓦什语tup-“存在”；共同突厥语tep-，鞑靼语tip-，土库曼语dep-“好踢人，（马等）踢”；共同突厥语sep-～维吾尔语säp-，楚瓦什语sap-“倒入，播种”；“喷出”；共同突厥语qap-～卡拉伊姆语、哈卡斯语xap-～楚瓦什语xyp-“捉住”及其他等。

位于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之前

在许多突厥语中处于以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之前的p都曾发生过浊音化：试比较鞑靼语sibü，哈萨克语sebu，诺盖语的sebüv“浇，开始落（雨）”，鞑靼语sibӛlä，来自sip-～sep-“开始落”的哈萨克语、诺盖语的sebele“疏稀地落雨点（指开始落雨）”；鞑靼语tabu“寻找，找到”，[image: img]
 an“被找到的”；哈萨克语tabu“寻找，找到”，tabys“收入”；诺盖语tabuv“寻找，找到”，tabyl-“（被）找到”，库梅克语tabytyv“遇见”，阿尔泰语tabu“寻找，找到”，tapyl-“是被找到的”来自tap-“寻找”及其他等。

所记录到的在物主附加成分前的浊音化现象，几乎全都是有规律性的；试比较土耳其语kaby“他的器皿”来自kap“器皿，家什”。

在带有辅音的音组中，p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试比较鞑靼tapšər-“委托”，库梅克语tapšur-，诺盖语tapšyr-，哈萨克语tapsyr-，乌兹别克语topšir-，土耳其语tapšyr-“把……送到”，阿塞拜疆语tapšyr-“委托”及其他等；鞑靼语、诺盖语、库梅克语qapla-，土耳其语kapla-，楚瓦什语xupla“盖上”及其他等。

在阿尔泰诸语言中也记录到词内处于元音之间的p＞b：埃文基语[image: img]
 e-pi-～[image: img]
 ewu-“吃，靠……为生”，埃文尼语[image: img]
 eb-e-//[image: img]
 ep-te-（参见Цинциус，1949，155），蒙古语taba～*
 tapa“[image: img]
 ，[image: img]
 efallen”，蒙古语ebei～*
 epei“Mutter，Mutterchen”，卡尔梅克语[image: img]
 （Poppe，1960，42—43）。

元音间塞音和摩擦音的变化过程在各个语言中显现出乃是一种共同的现象。通常都认为它们浊音化是一个最为共同的现象。清塞音成了浊辅音。例如，p，t，k变成相应的b，d，[image: img]
 。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阿尔泰诸语言中，在其他结构类型的语言中也有。试比较爱沙尼亚语vaba“自由的”，芬兰语vapaa；楚瓦什语jeden“领地”，鞑靼语[image: img]
 （参见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1965，146）。

位于词的绝对尾端

鞑靼语töp，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tüp，土耳其语dip，楚瓦什语[image: img]
 “底部，基础”；诺盖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库梅克语kep“形式，模型”，楚瓦什语kap“外形，形式”，土耳其语kip“样子，样品”；鞑靼语tup，土耳其语、加告兹语、卡拉伊姆语、库梅克语、诺盖语、土库曼语top，乌兹别克语tǔp“球”，等等；库梅克语、阿尔泰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卡斯语qap“口袋”，卡拉伊姆语、诺盖语qap“出色”，鞑靼语qap“大袋子”，加告兹语kap“器皿”；土耳其语sap“把，手柄”，哈萨克语sap“柄，把柄”，吉尔吉斯语、鞑靼语、诺盖语、库梅克语sap“把”，哈卡斯语、维吾尔语、阿尔泰语sap“把柄”。

极其个别的情况下还可以见到词尾p的浊音化；试比较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土耳其语dip“底部”；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加告兹语kap“器皿”等。词尾音p的浊音化现象在蒙古书面语中也可以见到：hab＜*
 pap“Zаuber”（Poppe，1960，42—43）。在附加成分中极少见到有收尾音p。最普遍使用的是副动词附加成分-yp。

辅音*
 b

位于词首

看来，突厥诸语言中的词首音b乃是古老p的浊音化结果；这一过程在原始语较晚期阶段就已发生。

在大多数突厥语中词首b被很好地保留下来：试比较鞑靼语、巴什基尔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维吾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哈萨克语、库梅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图瓦语、土库曼语、阿尔泰语、加告兹语、特卡尔语baš，乌兹别克语boš，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bas“头”；古突厥语balyq“鱼”～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aləq，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土耳其语、库梅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土库曼语、阿尔泰语、图瓦语balyq，雅库特语balyk，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古突厥语baj“富的”～乌兹别克语boj，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阿尔泰语、卡拉伊姆语、雅库特语baj（baj-“富起来”），古突厥语baγ'“头巾”～土耳其语baγ，土库曼语baγ“绳子，线绳”，维吾尔语baγ“结上，细绳”，图瓦语[image: img]
 “皮带”，乌兹别克语boγ“一捆”，卡拉伊姆语[image: img]
 //baw，库梅克语baw“皮带，结上”，诺盖语baw，雅库特语bya，鞑靼语、哈萨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bau，吉尔吉斯语bo：“细绳”；古突厥语böl-“划分”～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加告兹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阿尔泰语böl-，乌兹别克语bül-图瓦语bölük// bölöx“组，一群”；古突厥语bulut“云”～鞑靼语bolət，巴什基尔语bolot，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bulyt，哈萨克语bult，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土耳其语、图瓦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bulut，阿塞拜疆语bulud^
 ，雅库特语bylyt；古突厥语bir“一”～阿塞拜疆语、阿尔泰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吉尔吉斯语、库梅克语、诺盖语、图瓦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bir，鞑靼语bǐr，巴什基尔语ber，雅库特语byr-；古突厥语bil-“知道”～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库梅克语、图瓦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雅库特语、哈萨克语、诺盖语bil-，鞑靼语běl-。

正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样，浊词首音是里海沿岸各现代语言都具有的特点，词首音b就正是如此。此外，在这些语言所有的方言中b与p的对应则是非正规的。试比较阿塞拜疆方言（东部土语）bütün～pütün“所有的，整个的”；库梅克语布伊纳克思克方言böteke～pöteke“圆枕头”（Шахм.，16）；土库曼方言byčaq～pyčaq“刀”（ТДД，1970，125）。

在楚瓦什语、哈卡斯语和绍尔语中，显然，由于受底层语的影响词首b音发生过清音化。因此，在这些语言中词首b音与p音形成为有规律的对应，试比较楚瓦什语pus'，哈卡斯语paš，绍尔语paš～土耳其语、鞑靼等语言baš“头”，楚瓦什语pulə，哈卡斯语palyx，绍尔语palyq～鞑靼语baləq“鱼”，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土耳其语balyk及其他等；楚瓦什语puj-“富起来”，哈卡斯语paj“富的”～鞑靼语、哈萨克语baj“富的”及其他等；pöl-“划分”，楚瓦什语pül-“使分开”～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böl-“划分”；哈卡斯语pil-楚瓦什语pӛl-“知道”～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bil-及其他等。

在不同地理区域的突厥诸语言中都可以看到辅音不完全浊音化的趋势。所以，例如，H.K.德米特里耶夫就把阿塞拜疆语的起首塞辅音描述为“mediаe lenes”（不完全浊辅音），也就是这些音既有清成阻也有浊除阻（19482
 ，4）。在普罗斯科沃耶夫奇的乌鲁木人的语言中就记录到这种不完全浊音化的语言（Тенишев，1973，93：试比较penum kuzum“我的女儿”），并且在土库曼语的各方言中也记录下这种不完全浊音化的语音（Поцелуевский， 1975，96）。根据其性质特征来看起首塞音可能是弱浊辅音，图瓦语中b^
 aɼ“皮带”这一类词汇即是（参见Исхаков，Пальмбах，1961，84—89，51）。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就记录到类似的现象（参见Тенишев，19761
 ，19762
 ）。

在阿尔泰诸语言中，包括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带词首音b的词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试比较，例如，蒙古语bado＜*
 boda“objekt Wesen”（参见Цинциус，1949，165—167；Poppe，1960，20—21）。

在所有的突厥语中都可见到b＞m：哈萨克方言bauyzdau＞manyzdau“割断喉咙”，batyru＞matyru“生（火）”（Баǔж.，18）；吉尔吉斯方言bunun＞munun，bunu＞munu，burun＞murun（Турядж.，14；Бак.，514），卡拉卡尔帕克东北部语言burun＞西南部语言murun“鼻子”，东北部语言bojyn＞东南部mojyn“脖子，颈”（Баск.4
 ，80）；阿尔泰北部方言borsoq＞mursag“獾”（Баск.7
 ，170）；乌兹别克方言burun＞murun（Мирс.，8），土库曼方言bö[image: img]
 ek＞文学语言mö[image: img]
 ek“虱子”（Кyльm.，11）；阿塞拜疆方言biz＞miz，burun＞murun，bujnuz＞mujnuz，（Б.Сад.，179），库梅克方言buna＞muna“就是这个”，bulan＞mulan“和，共同地”（Шахм.，6）及其他等。

这一过程可以解释如下：突厥诸语言中具有元音间b转变为m的情况，试比较乌兹别克语kibi＞阿塞拜疆语kimi“与……相同的”，北部阿尔泰语sibis＞土耳其语semiz“油多的，胖的”。显然，这种语音过程可能是在某个词它以元音收尾，而另一个词则以b起首时发生的：例如，jaqšy buz“好的冰”可能变为jaqšy muz。后来带有起首音的词汇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发生了浊化。也许，这也能用来解释下列的这些对应关系，如乌兹别克语muz～鞑靼语bez“冰”；鞑靼语bθrčaq～绍尔语myrčaq“豌豆”。[3]


位于词的中部并在元音之间[4]


在突厥诸语言中处于元音间的辅音b并不常见：但会遇到这种情况，即处于这个位置的它转成为v、w、u。保留有b的情况可见于鞑靼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土库曼语taba“煎锅”；阿尔泰语tabyš，哈卡斯语tabys“声音”；古突厥语jabyz“不好的，可憎的”；b＞v：土耳其语、维吾尔语tava，乌兹别克语tova“煎锅”；鞑靼语tawəš，土库曼语、库梅克语tavuš，诺盖语tawys“嗓音，声音”；鞑靼语jawəz“恶的”，乌兹别克语、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jovuz“低的”，再试比较阿塞拜疆方言[image: img]
 “蘑菇”，[image: img]
 “肋”，čivin“苍蝇”，[5]
 čowan“牧人”，savyn“肥皂”，arava“游牧民族的双轮大车”，乌兹别克语arava，土耳其语harava （Шир.，86—87），库梅克方言arva。

Ю.涅米托姆曾指出存在有b＞v/w的摩擦音化现象：saban“木犁”，qaban“野猪”（这两种情况下b都处于b和v之间）（参见Дмитриев，1940，14）；阿克诺盖方言šywyn，文学语言sybyn“苍蝇”；卡拉卡尔帕克南部方言buva～北部方言baba“祖父”。而在维吾尔语的各个方言中p，b变为擦音v的情况则不尽相同（Каǔдаров，19691
 ，173）。

b＞v＞非音节的u：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š，土耳其语、阿纳托利耶夫卡方言、鲁麦尔方言tauš（＜tavuš＜tabyš）（PhTF.249）“嗓音，声音”；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yz“恶的”，古突厥语jabyz“不好的，可憎的”；哈萨克语南部方言[image: img]
 š，文学语言kebis“皮套鞋”；keuir käpir“干涸的”（Аманжол.，245）；乌兹别克语沙赫尔土语[image: img]
 “胡萝卜”，文学语言sabzi（Джур.，11）。

在某些突厥语中元音间的b也偶然地会变为m，试比较吉尔吉斯语qobyz，鞑靼语qobəz～雅库特语xomus，绍尔语qomus“一种乐器”；绍尔语käbä“小船”～鞑靼语kimä，哈萨克语kema，土耳其语[image: img]
 “船舶，便器”；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kobut“马颈上的套具”～鞑靼语kamət，楚瓦什语xəmət，土库曼语xamyt；绍尔语qabaq“前面的部分”～帖列乌特语qamaq“前额”；乌兹别克语kibi～阿塞拜疆语kimi“与……相似的”；北部阿尔泰语sibis～南部阿尔泰语simis，土耳其语semiz“多油的，胖的”；北部阿尔泰语tebir～南部阿尔泰语temir，土耳其语demir“铁”；北部阿尔泰语tabaq～南部阿尔泰语tamaq“喉咙”；北部阿尔泰语töben～南部阿尔泰语tömön“往下”；鞑靼语täbömäk～诺盖语tömen“低的”；鞑靼语taba（n）～诺盖语[image: img]
 an“朝……向……”；鞑靼语čӛbӛn～吉尔吉斯语čymyn“苍蝇”；鞑靼语atəbəz“我们的马”～土库曼语atimiz，鞑靼语barabəz“我们在走”，乌兹别克语jözamyz“我们在写”；等等。

在突厥诸语言中还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这时处在元音间的位置的b乃是原初的p浊音化的结果。试比较土耳其语tepe，阿塞拜疆语täpä，乌兹别克语tepa“小山丘”，加告兹语tepä“顶，巅”，但库梅克语卡赞尼辛土语töbe“小山丘”。

所有一切与处于元音间位置的p/b＞w＞[image: img]
 变化有关的语音变化过程同时也都是许多其他阿尔泰语所具有的特点。试比较蒙古语、中部蒙古语taulai～鄂尔多斯语tawlai＜*
 [image: img]
 ，鄂尔多斯语*
 [image: img]
 “Hase”（Poppe，1960，44）；埃文尼语、埃文基语tew-u-“使站立，放置，把（车船等）装满”，鄂罗克语tewe-，乌里奇语、那乃语teuči-，那乃语matebu（Дuнциyc，1949，168）。

位于词的绝对尾端

关于在突厥源语中在词的绝对尾部存在有b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古突厥碑铭文献中可以见到带有b音收尾的词，不过这种词汇数量不多，试比较古突厥语ab“打猎”，eb“住所”，sab“词”，sabčy“送信的人”。在较晚期发展阶段的突厥诸语言中收尾的b则是以w，v，[image: img]
 的形式出现的，试比较古维吾尔语av，土库曼语a：v，阿塞拜疆语、库梅克语ov“打猎”；古突厥语sabčy“送消息的人”，而乌兹别克语saučy，土库曼语sa：včy，哈萨克语žausy，巴什基尔语jausy及其他等。但是一些语言中存在的摇摆不定现象则是很难解释的，如古突厥语eb“住所”，试比较回鹘文äb，土耳其语ev，乌兹别克语oj，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öj。此外，在绍尔语和托法拉尔语中收尾的b则与[image: img]
 互相对应，试比较绍尔语[image: img]
 ，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很难想象出原初b是如何发生向[image: img]
 的变化的。

A.M.谢尔巴克构拟出一个双唇辅音w（β）；试比较[image: img]
 β“打猎”，äβ“房子，家”，cäβ“爱吧”（1970，171）。但是，同时他又说，揭示现代突厥语中β的摇摆不定现象是有一定困难的，这首先是因为这种处于收尾位置的β的词数量很少。而且并非十分清楚所反映的这种摇摆不定现象是否是由于在源语中有两种*
 β变体（硬列的和软列的）因而造成的，或者也许是由于*
 β在十分远古时期与摩擦音*
 γ，*
 γ'在一定语音条件下发生交替从而造成的，试比较土耳其语[image: img]
 “房子，家”，[image: img]
 “爱吧”，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房子，家”，höj“爱吧”，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房子，家”（同上）。

在突厥原始语中可以在附加成分的起首见到b音。试比较复数第一人称词尾byz，biz或某些突厥语中的否定附加成分-ba：阿尔泰语men bar-ba-z-ym“我可能不去”，绍尔语al-ba“别拿”，kel-be“不要去”等。在清辅音后时b的位置上可以出现p，试比较绍尔语čat-pa“别躺着”。

附加成分的起首音b在处于元音间位置上时可以代之以m，试比较哈萨克语ala-myz“我们拿吧”（来自аlabyz）。

在许多突厥语中处于元音间位置上的附加成分的起首音b可以变换为v。试比较库梅克语凯达克方言alaviz替代了alabiz“我们拿吧”（Джанм.）；乌兹别克语塔什凯土语borovuz，乌兹别克北部语言boromyz，但是旧乌兹别克语borobiz（Я.Гул.，29）；吉尔吉斯语北部方言barabyz及baravyz“我们走吧”（Батм.1
 ，19）；杰尔格塔尔土语barva“别走”～文学语言barva；qojvo“别放吧”～文学语言kojbo；西伯利亚鞑靼方言inäwis“我们的母亲”（Тум.4
 ，26）。同样的语音过程在维吾尔语中也曾被记录下来过。

在突厥原始语中看来大概并没有带尾音b附加成分。而某些现代突厥语中，例如在阿塞拜疆语和乌兹别克语中可以见到副动词附加成分-yb，-ib；试比较阿塞拜疆语jazyb“写完后”，乌兹别克语kelib“来时”，等等。但是这种浊音化应当是具有再生的性质。

在许多突厥语中可以见到再生的词尾音b有变为v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阿塞拜疆语各方言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基本上都是在西部方言群和土语群中，以及在努兴方言和一些中间土语中显现，试比较[image: img]
 iv～文学语言[image: img]
 ib“口袋”，土耳其方言[image: img]
 iv；div，土耳其方言div～文学语言dip“底”（Шир.，94）。

在诸突厥语的某些方言中也有词尾音b/p变为f的，试比较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就用kelif取代kelib“来时”，baryf替代baryb“去了之后”（Апп.，21，29）。

辅音*
 q

位于词首

q是被构拟为早期的原始突厥语中的小舌塞音。在大多数突厥语中都保留有这个音，试比较：

古突厥语qyz“姑娘”～鞑靼语qəz，巴什基尔语qyυ，乌兹别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维吾尔语qiz，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库梅克语qyz，阿尔泰语qys；

古突厥语qara“黑色的”～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诺盖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库梅克语、阿尔泰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qara，卡拉卡尔帕克语q'ara；

古突厥语qaz“鹅”～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诺盖语、库梅克语qaz，巴什基尔语qaυ，乌兹别克语qoz，阿尔泰语qas；

古突厥语qaš“眉毛”～鞑靼语、巴什基尔语、维吾尔语、库梅克语、卡拉伊姆语qaš，乌兹别克语qoš，哈萨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qas；

古突厥语qač-“跑开”～鞑靼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库梅克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qač-，乌兹别克语qoč-，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qaš。

对于发音来说，舌根音q是一个发音非常困难的音。因此，许多突厥语中这个音都曾发生过弱化。

[image: img]


在阿塞拜疆语中古词首音q可以有规律地变为[image: img]
 。试比较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an“血”～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an；[image: img]
 ara“黑色的”～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ara；[image: img]
 yz“姑娘”～鞑靼语qəz，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yz；[image: img]
 yzyl“金的，红色的”～鞑靼语qəzəl，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yzyl。

在土库曼语中可以见到类似的现象。试比较土库曼语[image: img]
 ara“黑色的”～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ara；[image: img]
 aš“眉毛”～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aš；[image: img]
 ol“手”～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ol，鞑靼语qul；[image: img]
 aršy“对着”～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ršy。

在土库曼语各方言中词首音q的浊化过程曾扩及许多词根。试比较埃尔萨利方言和奥拉姆方言[image: img]
 yn取代qyn“困难地”（Ан.，Берд.，62），埃尔萨利方言[image: img]
 yrq取代qyrq“四十”（同上），阿纳乌斯方言马内什土语[image: img]
 yrh取代qyrk“四十”，[image: img]
 arar取代qarar“决定”（Атамед.，11）。

H.K.德米特里耶夫指出，这样的发音乃是里海沿岸某些突厥语典型的发音。H.K.德米特里耶夫并曾为在库梅克语的布伊纳克斯克方言构拟出一个浊音化了的词首音q，试比较[image: img]
 ara“黑色的”，[image: img]
 ar“雪”，[image: img]
 anat“翅膀”，[image: img]
 aban“野猪”，[image: img]
 abaq“南瓜”（1940，37）。

И.А.克里莫夫在库梅克语凯达克方言中也记录下了浊音化的词首音q，试比较[image: img]
 ert“斑点，记号”，[image: img]
 uj“方法，形式”，[image: img]
 ok“天空，蓝色的”（Kep.，8）。

在中亚地区的一些方言中也发现有词首音q的浊音化过程。试比较卡拉卡尔帕克语西南部和东北部方言：qaz//[image: img]
 az“鹅”。

如果在吉尔吉斯北部并没有发现有词首浊辅音[image: img]
 ，那么在吉尔吉斯南部则在词首出现浊音化却是合乎规律的一种现象。在杰尔格塔尔土语中，如同在其他许多南部土语中一样，词首浊辅音[image: img]
 是一个独立的音位：[image: img]
 ar“断处”——qar“雪”，[image: img]
 oldo“山的狭窄地方”——qoldo“扶住吧”（Myxaмбаев，1955，11）。再试比较乌兹别克语的奥古兹方言[image: img]
 el“来吧”（Реш.，9）。

在突厥诸语言的西南部语群中仍保留有古老的q，并且这些语言的某些方言中也可以见到它的遗迹。

Б.П.沙迪赫夫在阿塞拜疆语的艾鲁姆土语中曾记录到有舌根音q替代处于各种位置上的前列语音k（1966）。在伊拉克境内克尔库克方言的许多土语中都可以见到舌根音q。试比较在伊朗南部各阿塞拜疆方言中的qyz“姑娘”，qorxiram“我害怕”（Пашаев，1969，20），阿富汗境内的阿富沙尔语qonaγ-“客人”，qurban“（祭神用的）牺牲，供物”，qaryn“家畜”，qyz“姑娘”，qaš“眉毛”，qanat“翅膀”，qojdu“放下了”及其他等（科瓦尔斯基，1937）。

研究学者们指出在土耳其语的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诸方言中由于受邻近辅音的影响[image: img]
 °发生了唇化：[image: img]
 ＜qašuq“匙”，[image: img]
 š＜qajyš“皮带”（РhТF，245）。

土耳其语进行方言调查著作中把词首浊辅音[image: img]
 （也就是古代q的遗迹——H.Г.）也记录在其中（试比较[image: img]
 rhy“恐惧”（Korkmaz，1956，71））。在特里阿列茨基的乌鲁木人那儿也记录到把q用作词首音的情况，试比较qabyrγa“肋”，qyz“姑娘”，qašyx“匙”（Корелов，1970，13）。

促前化q

在土耳其语中古代舌根词首音q已失去软腭音的特点并进而变成舌尖音К：kar“雪”，kyzyl“红色的”，kara“黑色的”，kaš“眉毛”，kat“层，行，排”等。卡拉伊姆语的特腊凯方言和加里茨—卢日茨方言中也有类似现象：kalyn“厚的”（试比较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alyn），kyz“姑娘”（试比较哈萨克语qyz，鞑靼语qəz，）kara“黑色的”（试比较哈萨克语，鞑靼语qara）等。

在鞑靼语中部方言纳戈尔内土语的努尔拉特凯比茨次土语中（克里亚申土语）可以观察到促前化的现象——试比较kara替代鞑靼语qara“黑色的”（Бурганова，1955，46），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鞑靼语米沙尔方言，以及巴什基尔语的某些东部方言中（СТЛЯ，1969，10）。在加告兹语中则后腭音q已消失了：kara“黑色的”，kaš“眉毛”，kalym“厚的”及其他等。

在中亚地区也记录有舌根音q的促前化的进程；在卡拉卡尔帕克语中在q最大限度硬化情况下，这时哈萨克语的南部各方言，以及在乌兹别克语南花喇子模奥古兹方言群中则显现的是促前化的变化。Е.Д.鲍里瓦诺夫指出，花喇子模（南花喇子模奥古兹语群）乌兹别克土语群的特点是具有非常软化的q，其软化竟达到舌面音的程度（Поливанов，1933，6）。Е.Д.鲍里瓦诺夫所观察的q促前化的同语线特征是十分恰当的：所谓的花喇子模的非哈萨克化（腭化）次语群，特别是地跨北花喇子模和南花喇子模之间的乌兹别克各土语，如果由南向北观察，就会发现从多少有点软的k'，g'向最大限度硬的q和[image: img]
 逐渐过渡变化的一系列的变体（Поливанов，1933，11）。

在鞑靼语卡西莫夫方言里q已变为喉塞音。关于这一点，Э.B.谢沃尔江写道，词首音q-//k-很可能是经某一喉塞音的阶段才弱化到零，这可以在鞑靼语的卡西莫夫土语中观察得到。在词内的任何位置上q-/k-都可以转化为喉塞音，试比较：'aзнa＜[image: img]
 aзнa“谷囤，粮囤”（ДTC，187）；’aлнн＜kr
 алын“衣物；古代未婚夫事先为新娘准备的东西”（ДTC，190）；'apaчы＜kr
 алаgчы“小偷”（ДTC，193）；acma＜[image: img]
 acma“病症”（ДTC，196）；等等。但是，Э.B.谢沃尔江指出，不能把q/k＞某个语音的转化音看成是q/k弱化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在鞑靼语卡西莫夫土语现有的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发生过这种演化的词汇：某个词首音＞Ø。还可以再补充一个情况，即除卡西莫夫方言外，在其他突厥诸方言中几乎全没有发现存在过q/k某一语音的转化情况。

我们之所以用“几乎”两字，是因为考虑到在土耳其语各方言中k转化为某个语音这种个别的事例：试将erkä’“男人”与词尾附加上某个语音并作为-k的替代音进行比较（Korkmaz，1956，109）。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事物本身，上面关于q-/k-又附加上某个语音的这一段论述决不允许错误地认为是q-/k-＞附加上的某个语音＞Ø这样一个语音演化图式（Севортян，1976，153）。

q＞x

在楚瓦什语中这一转化完成得更为彻底，试比较楚瓦什语xura“黑色的”～鞑靼语、哈萨克语及其他语言qara；xut“层，叠”～qat；xur“鹅”～qaz。在哈卡斯语中也发生过类似的变化，试比较哈卡斯语xara“黑色的”～鞑靼语、哈萨克语qara；xar“雪”～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ar；xulax“耳朵”～鞑靼语qolaq，库梅克语、吉尔吉斯语qulaq；xus“鸟”～鞑靼语qoš，库梅克语quš等。

在波洛韦茨语中也同样发生过词首音q到x的变化，试比较xara“黑色的”，xol“手”，xal-“留下”，xyš“冬天”，xyz“姑娘”；等等。

在现代蒙古语中也有词首音q＞x的摩擦音化变化过程（古蒙古语q＞现代蒙古语x：qara～xara“黑色的”等）。在蒙古书面语中q大概一直保留到14世纪。在较晚期的文献资料中才出现有k。而在现代蒙古诸语中它仅保存在土族语内。在所有其他各蒙古语中它或者变为x，或者变为k，s'，t等（Poppe，1955，133）。

在满通古斯诸语言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向舌根音q弱化的发展进程。试比较在东部埃文基语言中q～X，埃文尼语、涅吉达耳语kalim，乌德语kalima～蒙古语X alimu“鲸”，埃文基语kederē“硝皮工人”，埃文尼语kerde（意同前）～索伦语X edere“鞣革”。在满语中同一个词干可以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带有清塞音（q）k，另一种是带有清流音X（x）：埃文基语köčō“（海）角，河湾”，索伦语xoso“灌木丛”（Цинциус，1949，216—217）。

因此，可以确认，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诸语言具有一个共同的摩擦音化的语音过程。

在某些突厥语中，例如在图瓦语、托法拉尔语和雅库特语中词首音q＜x发生过局部的变化。

在图瓦语中：xan“血”～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库梅克语、诺盖语qan；xar“雪”～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ar；xol“手”～鞑靼语qul，诺盖语、库梅克语qol；同时，q也可以保留，不转换为x：qara“黑色的”（哈萨克语、诺盖语、库梅克语qara）；qajda“在那里”（鞑靼语、库梅克语、哈萨克语qajda）；qulaq“耳朵”（库梅克语、诺盖语qulaq，鞑靼语qolaq）；qyzyl“红色的”（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yzyl，鞑靼语[image: img]
 əzəl）；quš“鸟”（库梅克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quš）；qyz“姑娘”（库梅克语、诺盖语、哈萨克语qyz，鞑靼语qəz）；qum“沙土”（诺盖语qum，鞑靼语qom）。

在托法拉尔语中有一些词仍然保留有词首音q，例如：qan“血”，qar“雪”，qara“黑色的”，qol“手”，qysqa“短的”，qyzyl“红色的”。但是也有一些词，在这些词里与许多突厥语中词首音q相对应的是h，例如：haja“山岩”～库梅克方言、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qaja；hanat“翅膀”～哈萨克语、鞑靼语qanat；hoj“野山羊，母绵羊”～古突厥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qoj；hum“沙土”～古突厥语、维吾尔语qum；等等。

雅库特语中位于元音a和o之前的古代起首音q已变成x：xara“黑色的”～鞑靼语、哈萨克语、库梅克语及其他语言qara；xa：s“鹅”～鞑靼语、哈萨克语、库梅克语及其他语言qaz；xaraŋa“黑暗的”～库梅克语、鞑靼语qaraŋy，诺盖语qaraŋa；xa：l-“留下”～鞑靼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及其他语言qal-。

雅库特语中位于元音y或u之前的古代起首音q则以k的形式呈现：ky：s“姑娘”～鞑靼语qəz、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和其他语言qyz；kys“冬天”～鞑靼语kəš，哈萨克语qys，吉尔吉斯语qyš等；kyl“马鬃”～哈萨克语、库梅克语、诺盖语qyl“头发”；kyhyl“红色的”～鞑靼语qəzəl，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及其他语言qyzyl。

词首音q＞x的摩擦音化也可以是方言之间的。试比较图瓦语中央方言qylyn～托真方言佩烈霍德内诸土语xylyn“厚的”；托其方言佩烈霍德内诸土语qol～中央方言xol“手”；中央方言qadyr～托其方言xadyr“陡的”（Арагачи，1968，246—249）。

在中亚、西伯利亚、里海沿岸，以及小亚细亚的各种突厥语言中都可以见到具有方言之间性质特征的词首音q＞x的局部摩擦音化。试比较库梅克语捷尔斯克方言xyz“姑娘”，xar“雪”，xojan“兔”～布伊纳克斯克方言相应的qyz，qar，qojan（Kеримов，1967，79—80）；诺盖语阿克诺盖方言xyjar～文学语言qyjar“黄瓜”；qoš～文学语言xoš“令人愉快的”（Калмыкова，1965，9）；土耳其语阿纳托尔方言、鲁美利亚方言xox-～文学语言kok-＜qoq-“吹来”；土耳其语阿纳托尔方言、鲁美利亚方言xojun～文学语言kojun ＜qojun“母绵羊”（РhTF，251）。

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词首音q则是伴有送气的q‘。送气的q‘和不送气的q（弱清音，它的浊化情况极不稳定，甚至可到完全浊化的程度）构成为相互关联的成对的语音，其音位意义显现得极其明显：[image: img]
 “手”—qc
 ol-“去请求”。[6]


M.梁桑宁指出在埃尔木鲁姆、里杰、特拉帕宗诸土语中，T.科瓦尔斯基则指出也在斯瓦思和凯谢里诸土语中都存在有强的和弱的送气塞音系统（b，d，[image: img]
 和p‘，t‘，k‘）（Räsänen，1926，17—60；Kowalski，1934，976）。在阿塞拜疆语中也有弱塞音和强塞音；在土库曼语的许多方言（若木特、埃尔萨利、萨卡尔方言）中，以及普腊斯科韦耶夫卡的乌鲁姆人的语言中也都有这种辅音（Садиков，1963；Kopeлв，1970）。

尚无足够的依据来构拟早期原始语言情况下的送气音q。它的发展与外来语的中介条件有关，这决非偶然。撒拉人和西部裕固人的语言是处在汉人的包围之中，而里海沿岸和黑海沿岸的突厥民族的语言则与其邻近的哈萨克诸语言密切接触。

因此，词首音q（q＞k，q＞x等）的全部语音变化都与实际运作的弱化趋向有关。

指出下列情况是很有趣的，在现代阿拉伯诸方言中在开罗及其近郊，在大多数叙利亚城市以及摩洛哥的北部和马耳他，软腭音q已经消失，而只有起首元音的硬成阻才可以说明它过去的存在，例如，'amar“月亮”～卡拉阿拉伯语qamar。这同时也显示出q＞k的转化情况（见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1974，122）。

在印欧源语中还曾经有过一个软腭音q。它与非软腭音k的不同之点就在于，在所有的印欧语言中它表现得与k很相似（在日耳曼诸语言中是h），但是它又处处都保留有后腭音或软腭音，这同样也可以作为表明q的不稳定性的佐证（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1974，122）。在发音动作方面，比较深沉地发出q音对比不太深沉的q发音是要更为困难的（Богородикий，1953，113）。

与此同时也不能同意B.A.鲍戈罗吉茨基的假设，他认为“两个不同类别的q和k都来自同一个起源，都属于同一个音位”（1953，112）。突厥诸语言的所有类型结构全都指出亘古以来就存在着这两个独立的音位，元音和谐这一语音规律自古以来一直就在突厥诸语言中发挥作用。

位于词中

在元音之间

绝大多数突厥语言中至今全都保留着元音间的q，试比较古突厥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库梅克语、卡拉伊姆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维吾尔语、土耳其语saqal“胡子”；古突厥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卡拉伊姆语、土库曼语baqyr，土耳其语bakir“铜”、鞑靼语suqyr，乌兹别克语suqir，土库曼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soqir，卡拉伊姆语、库梅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soqur“失明的”；鞑靼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toqu，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toqy“织，编结”。

说在原始突厥语的情况下就已经有元音间的q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应当是有根据的。

在某些突厥语中可以见到元音间q的浊音化的情况。试比较鞑靼语[image: img]
 ary“高的”，哈萨克语[image: img]
 ary，吉尔吉斯语žočoru“顶”，土库曼语中是joqary，卡拉卡尔帕克语žoqary“顶”；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yr“铜”，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baqyr；鞑靼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čy[image: img]
 ar-“拿出，取出”，哈萨克语[image: img]
 ar-～土库曼语čikar-及乌兹别克语č iqar-“搬出，领到各处去”；鞑靼语jaqa“领子”（试再比较维吾尔语的jaqa）一词中的元音间的q并没经受过浊音化，但是在许多其他突厥语言的这个词中却都已浊音化，试比较哈萨克语žaγa，诺盖语[image: img]
 a，库梅克语jaqa，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哈卡斯语[image: img]
 a，雅库特语saγa“领子”，试再比较这样的一些差别，如鞑靼语[image: img]
 a“（马）蹄铁”和阿尔泰语taqa，鞑靼语[image: img]
 ana“柱子，圆柱”和阿尔泰语baqana，鞑靼语baqa“青蛙”，秋明土语paγa （Tym.，113），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image: img]
 a，鞑靼语aγym“水流，一股水流”～古突厥语aqym。

在楚瓦什语中古老的元音间q是有规律地通过γ（书写为x）来转达的：楚瓦什语suxal“胡子”（suγal）～鞑靼语、哈萨克语saqal；楚瓦什语suxər （suγər）“针叶树上的树脂”～哈萨克语saγye“咀嚼的树脂”；楚瓦什语s'uxər“喊叫”（s'uγur）～鞑靼语čaqyr“召唤”，哈萨克语šaqyr；楚瓦什语s'uxa （s'uγa）“领子”，鞑靼语、维吾尔语jaqa等。

在哈卡斯语和图瓦语中处于元音间位置上的q也已浊音化，试比较哈卡斯语saγal“胡子”～哈萨克语saqal；哈卡斯语čaγa“领子”～维吾尔语jaqa；哈卡斯语čaγyn“近的”～鞑靼语jaqyr；哈卡斯语čoγyn“顶”～图瓦语[image: img]
 a“领子”＜jaqa；图瓦语[image: img]
 ur“盲人”～哈萨克语soqyr。

在阿塞拜疆语中元音间的q转变为x，试比较oxu-“读”～鞑靼语uqy-；阿塞拜疆语juxary“顶”～卡拉卡尔帕克语žoqary；阿塞拜疆语juxary“顶”～卡拉卡尔帕克语žoqary；阿塞拜疆语jaxyn“近的”～鞑靼语jaqyn；阿塞拜疆语jaxa“领子”～鞑靼语jaqa等。处于元音间位置上的q转变为x的现象也发生在波洛韦茨语中，试比较čyxar-“拿出，取出”。在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和加里茨—鲁茨方言中元音间的q也以类似方式呈现出来，试比较oxut-“教，教授”，在土库曼诸方言中也如此，试比较埃尔萨利方言u：xy用以代替文学语言uqy（Ан.，Берд.，62）。

在蒙古诸语言中也记录到有这种语音变化过程。试比较古典蒙古语aqa～现代蒙古语axa“哥哥”（Grønbech，Krue[image: img]
 er，1955，74）。

在土耳其语、加告兹语以及鞑靼语的米沙尔方言中元音间的q变成舌尖音k，试比较土耳其语sokur“盲人”，bakyr“铜”，oku-“读”，加告兹语bakyr“铜”，okumak“读物”等。

位于词的中部和辅音之前或后

在突厥诸语言中位于词的词根内部这样一种位置是极其罕见的。为数不多的arqa“背”这类的例词可以证明，在这些情况下q所反映的是中间q的总的状态，试比较鞑靼语arqa“背”，但是阿塞拜疆语则是arxa，土耳其语arka，楚瓦什语arxaləx“鞍匠达人”（arraləx），等等。在这一位置上的q变为x的现象在波洛韦茨语中也有，例如：arxa“背”（在辅音后），baxtyr-“请求一看”，jaxšy“好的”，joxsa“或者”（在辅音前）。

位于词中邻接元音起首附加成分的这种q的浊音化

在许多突厥语中可以见到词根中的q当向其添加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时出现浊音化的趋向：鞑靼语suq-“打”～suγyš“战争，战役”，哈萨克语soq-“打”—soγys“战争”，哈萨克语syq“榨出”—syγ-u“榨出，挤出”，鞑靼语čyq-“走出”—čyγu，čyγyš“出口处”等。但是，试比较土库曼语č yqyš，乌兹别克语čiqiš“出口处”，而在鞑靼语中则是čy[image: img]
 yš，阿尔泰语cy[image: img]
 yš，土库曼语syqyl-，乌兹别克语siqil-，土耳其语sykyl-“收缩”，在哈萨克语中是syγyl-“紧缩”。

在阿克苏、和田和叶尔羌维吾尔人所操的维吾尔语各方言中，以及在喀什噶尔土语中处于元音间位置上的q在添加附加成分时并不受到浊音化影响，试比较阿克苏方言očaqyda“在它的发源地”～文学语言očiγida（Кайдаров，1969，2）；pyčyqym“我的刀”～文学语言pičiγim（同上书，108），喀什噶尔—费尔干纳方言qylyqy“他的行为，狂妄行为”～文学语言qiliγi（同上书，315）。

此外，许多突厥语中处于物主附加成分之前的q则已完全有规律地浊音化了，试比较鞑靼语anyŋbalyγy“他的鱼”，anyŋajaγy“他的脚”，乌兹别克语ǔroγi“他的镰刀”，[image: img]
 i“他的心脏”。

在附加成分的组成中

位于附加成分起首位置的q只在下列情况下使用，即当词干是以清辅音结尾的情况，试比较鞑靼语qajtqan“他返回来了”，atqa（与格）“马”。

位于词的绝对尾端

在大多数突厥语中在词的绝对尾端都会保留有q，试比较古突厥语aq“白色的”～鞑靼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巴什基尔语、维吾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土库曼语、图瓦语aq，乌兹别克语oq；古突厥语ajaq“脚”～吉尔吉斯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库梅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土库曼语ajaq；古突厥语balyq“鱼”～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哈萨克语、鞑靼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图瓦语balyq。

在回鹘文以及西部裕固语中词尾的q可能是送气化了的，它带有送气，试比较aqh
 “逃窜”和aq“白色的”（Тенишев，19632
 ，125）。

但是结尾的位置造成q的弱化，这种现象也出现在许多突厥语中。在哈卡斯语中结尾的q变为x，试比较哈卡斯语palyx“鱼”，ax“白色的”，čox“不，不是”。q＞x的这种变化也发生在卡拉伊姆语的特拉凯方言中，试比较ax“白色的”，ajax“脚”，balyx“鱼”。在与伊朗交界的边境地带的土库曼各方言中也记录有q＞x的转变（一些山村：马内什、丘库尔—卡拉、哈萨尔、诺胡尔）（Поцелуевский，1975，91）。——试比较哈萨尔土语jox替代文学语言joq“泥泞”，ox替代文学语言oq“箭”，čyx替代文学语言čyq“爬上去吧，出去吧”（Сапар，11）；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的各方言中，试比较巴尔卡尔语zorlux取代文学语言zorluq“居民”，qyzcyx取代文学的语言qyzčyq“姑娘”（巴尔卡尔方言，1962，16）；在西伯利亚鞑靼人所操的各方言中，试比较扎博洛特土语palyx“鱼”，jux“不，不是”，qulax“耳朵（Тум.4
 ，25）”；在旧奥斯曼语中buldux“我们找到”，čǒx“许多”（РhТF，166）；在波洛韦茨语中xašux“匙”，xulax“耳朵”，ortax“同志”，byčax“刀”，barmax“手指”等。

在阿塞拜疆语中，许多情况下结尾音q已经变成为[image: img]
 ，试比较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鱼”，[image: img]
 “脚”；然而：aγ“白色的”，jox“不，不是”，ox“箭”等（在阿塞拜疆语中结尾辅音是半浊辅音）。

在楚瓦什语中古代的结尾音q已消失，试比较楚瓦什语pulə“鱼”＜balyq，ura“脚”＜ajaq；učə“敞开的”＜ačyq；楚瓦什语vərə“籽”～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uruq“籽”；楚瓦什语xəmla“醉”～鞑靼语qolmaq，哈萨克语qulmaq；楚瓦什语xənə“客人”～鞑靼语qunaq，吉尔吉斯语qonoq，乌兹别克语qunoq。这种反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试比较楚瓦什语s'uq“不，不是”取代设想的s'u，surəx“母绵羊”，取代surə，试比较鞑靼语saryq“母绵羊”。楚瓦什语中的附加成分ləx与其他语言中的附加成分-lyq是相对应的。

在楚瓦什语中结尾音q最初变为x是因为，在词的词干内由于添加a这一成分从而变长的情况下它被保留着，应当说这种假设不无理由，试比较楚瓦什语xəlxa-“耳朵”（qulaq＞xələx＞xələxa）。在雅库特语中，看来结尾音q也变成x，试比较雅库特语suox“不”～哈萨克语žoq，鞑靼语juq；雅库特语ox“箭”～哈萨克语oq，鞑靼语uq；雅库特语atax“脚”～鞑靼语ajaq，虽然也有某些例外情形，例如balyq“鱼”。

在乌兹别克语的许多方言中词尾音q偶然也会消失。试比较给普恰克土语中qatty“牢固的”取代qattiq（Ф.Абд.1
 ，12），克尔克土语中tary//tariq“黍”，tory//tǔiq“枣红的（指马）”，巴赫马尔土语中tary替代文学语言tariγ“黍”，sary替代文学语言sariγ“黄色的”（Дан.1
 ，6）。

在回鹘文以及在西部裕固语中词尾音q可能是送气化了的，试比较aqh
 “逃窜”和aq“白色的”。

当q是一个附加成分的收尾音时，它同样也要依从这些规律。

应该指出的是，在某些突厥语中不仅结尾词根的q，就是附加成分的q都可以变为γ，然后再消失，试比较加告兹语uša：m“我的孩子”（ušaqam＞ušaγam＞uša：m）；ajyrma：“使分开”（ajyrmaqa＞ajyrmaγa＞ajyrma：）；sokaa“去街上”（soqaqa＞soqaγa＞soka：）。在图瓦语和哈卡斯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试比较图瓦语baly：m“我的鱼”（balyqym＞balyγym＞baly：m），哈卡斯语aza：m“我的脚”（ayaγam）。

辅音*
 k

位于词首

起首音k可构拟为早先原始突厥语时期的辅音。它特别稳定，尤其是在给普恰克诸语言中：

古突厥语kes-“切断”～鞑靼语kis-，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乌兹别克语、图瓦语kes-，楚瓦什语kas-，哈卡斯语kӛs-；

古突厥语kir“走进”～鞑靼语kӛr-，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乌兹别克语、阿尔泰语、图瓦语kir-，鞑靼语、哈卡斯语kӛr-，楚瓦什语kər-。

古突厥语kel-“来到”～鞑靼语、巴什基尔语、楚瓦什语kil-，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诺盖语、阿尔泰语、乌兹别克语kel-，维吾尔语käl；

古突厥语ket-“离去”～鞑靼语kit-，哈萨克语、诺盖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伊姆克里木语ket-，现代维吾尔语kät；

古突厥语kim“谁”～鞑靼语kӛm，巴什基尔语kem，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卡拉伊姆语、加告兹语、哈萨克语、库梅克语kim等。

在南部诸突厥语中古代的k转变成腭化音的[image: img]
 '：

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äl-“来到”～鞑靼语、楚瓦什语kil-，哈萨克语、诺盖语、乌兹别克语kel-；

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ämi“海船”～鞑靼语kimä“小船”，诺盖语keme“渡船，海船”，哈萨克语keme“海船”，阿尔泰语keme“小船”，乌兹别克语kema“海船，船舶”；

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ir-“走进”～鞑靼语、楚瓦什语kӛr-，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ir-；

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öz“眼睛”～鞑靼语küz，哈萨克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köz；

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öl“湖”～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ül，诺盖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köl，乌兹别克语kǔl。

在阿塞拜疆语诸方言的范围之内k＞[image: img]
 '的变化遍及大量的词根。试比较阿塞拜疆语纳希切万方言g'ečmiš替代文学语言kečmiš“过去的，以前的”；[image: img]
 'eči替代文学语言keči“山羊，母山羊”（Нгдгая，43）；克尔库克方言[image: img]
 'e č el替代kečäl“秃顶的”；[image: img]
 'iši替代文学语言kiši“男人”（Паш.，21）。与此同时，在阿塞拜疆语所有方言中大体上还都保留有旧的词首音k，试参照哈萨克方言的德马尼西土语（Джанг.，23）和阿富汗的阿富沙尔语（Абб.，4），等等。

在土库曼语中前列的起首音k同样也有双重的表现。

保留起首音k：kes-“切，割”～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is-，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es-，楚瓦什语kas-；köp“很多”～鞑靼语küp，哈萨克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köp，乌兹别克语kǔp；kömür“角落”～鞑靼语kümər，阿塞拜疆语、吉尔吉斯语kömür，诺盖语kömir；kül“灰”～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kül，鞑靼语köl。

起首音k转变为[image: img]
 '[image: img]
 'öz“眼睛”～鞑靼语küz，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köz，乌兹别克语kǔz；[image: img]
 'ök“天空”～鞑靼语kük，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kök；[image: img]
 'ör-“看见”～鞑靼语kür-，诺盖语、阿尔泰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ör-，图瓦语kö：r-，乌兹别克语kur-；[image: img]
 'el-“来到”～鞑靼语、楚瓦什语kil-，诺盖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kel-。

在土库曼语诸方言中，如同在阿塞拜疆诸方言中一样，前列的k发生浊音化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现象，试比较撒拉语[image: img]
 evelek替代文学语言kebelek“蝴蝶”（Атадж.，18），哈萨尔方言[image: img]
 'ümüš替代文学语言kümüs“银子”，（Сапар.，11），格奥克连方言[image: img]
 'ümölek替代文学语言kömelek“蘑菇”（Кульм.，10）与此同时，也见到仍然保存着古k的情况：撒拉语kelin替代文学语言[image: img]
 elin“未婚妻”，kep替代文学语言[image: img]
 'ep“词，语言”（Атадж.，7）；哈萨尔方言kesdi替代文学语言[image: img]
 'esdi“走过，驶过”（Canap.，10）；奥拉姆方言kä：me替代文学语言[image: img]
 'ämi“小船”（Баг.，12）；阿纳乌斯方言马内什土语：keč-替代文学语言[image: img]
 'eč-“走过去吧”（Атамед.，11）。

在土耳其语中也发现有古k的类似显示。

仍然保留起首音k：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kül，鞑靼语köl“灰，灰烬”，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es-，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is-，楚瓦什语kas-，“切，割”；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kirpi“刺猬”；鞑靼语kӛr-，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伊姆语kir-“进入”；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吉尔吉斯语kömür，诺盖语kömir，鞑靼语[image: img]
 “煤”。

起首音k转变为[image: img]
 ：土耳其语[image: img]
 'el-“来到”～鞑靼语kil-，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kel-；土耳其语[image: img]
 'öl“湖”～吉尔吉斯语、诺盖语、阿尔泰语köl，乌兹别克语kǔl，鞑靼语kül，楚瓦什语külӛ；土耳其语[image: img]
 'öz“眼睛”～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köz，鞑靼语küz，阿尔泰语kös；土耳其语[image: img]
 'ün“白天，日子”～鞑靼语kön，诺盖语kün，吉尔吉斯语、楚瓦什语、哈萨克语kün“太阳”，卡拉伊姆语的克里木方言kün“白天，日子”；土耳其语[image: img]
 'ön“精制革”～鞑靼语kün，诺盖语、吉尔吉斯语kön“皮子”；土耳其语[image: img]
 ör-“看见”～鞑靼语kür-，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kör-。现在土耳其语的一些方言中也还保留有古老的非浊音化的k，试比较阿纳托利耶夫鲁美利方言kibi替代奥斯曼语[image: img]
 ibi“怎样”，[image: img]
 ä替代[image: img]
 “背荫处”，kün替代[image: img]
 ün“白天，日子”，köz替代[image: img]
 öz“眼睛”，kälin，替代[image: img]
 elin“未婚妻”（РhТF，250）。

在克里木鞑靼语中也可以观察到前列的[image: img]
 的双重表现——[image: img]
 'emi“海船”，[image: img]
 'öl“湖”，[image: img]
 'izli“秘密的”（Cев.5
 ，11），在克里木奥斯曼语西部方言里“来吧”，kit“去吧”～中部方言和东部方言[image: img]
 'äl，[image: img]
 it。

在北高加索土库曼人的土语中见到的词首音k的显示也是前后不一致的：[image: img]
 'ök“深色的，灰色的”，[image: img]
 'itti“他走了”，[image: img]
 'ördi“他看见了”，但是kelin“年轻妇女”（土库曼文学语言[image: img]
 elin），kötör“拾起来吧”（替代土库曼语[image: img]
 'ter），kün“白天，太阳”（替代土库曼语[image: img]
 ün）（Баск.2
 ，147）。

在库梅克语中起首的k也有双重表现。

保留起首音化：库梅克语kir“泥泞”，鞑靼语kӛr，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ir-，库梅克语、诺盖语köp“很多”，鞑靼语küp；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öp；库梅克语kül“灰，灰烬”，诺盖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köl；库梅克语、诺盖语köl“湖”，鞑靼语kül，吉尔吉斯语köl，乌兹别克语kul；库梅克语kömür“煤”，鞑靼语kümӛr，吉尔吉斯语kömür，诺盖语kömir。

起首音k转变为[image: img]
 ：库梅克语[image: img]
 'el-“来到”～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诺盖语kel-鞑靼语、楚瓦什语kil-，库梅克语[image: img]
 'ör-“看见”～鞑靼语kür-，诺盖语、阿尔泰语kör-，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ör-，乌兹别克语kǔr-；库梅克语[image: img]
 'ir-“走进”～鞑靼语kӛr，诺盖语、乌兹别克语kir-；库梅克语[image: img]
 'iši“人”～鞑靼语kӛšə，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kiši，阿尔泰语kiži；图瓦语kiži。

在库梅克语的一些方言中词首音k浊音化的语音过程是进行得相当强烈的：试比较凯达克方言[image: img]
 'ert“印痕，砍痕”替代文学语言kert，g'ep替代kep'“心情，乐趣”。在各方言中同一类型词形式的浊辅音变体和清辅音的变体都是振动的。也是在这个凯达克方言中：kes-“砍吧”！替代文学语言[image: img]
 'es-，kiši“人”替代文学语言[image: img]
 'iši（Керимов，1967，87）。库梅克语的历史资料也反映出具有前列的清词首k音和浊化音了的[image: img]
 '。试比较Kartašin“你们的兄弟”和[image: img]
 'eč“无论什么样的也还……”（Дмитриев，196—197）。

k的双重表现也是加告兹语所具有的特点。它仍然保留着起首音k：加告兹语kömür“煤”，鞑靼语kümər，吉尔吉斯语、库梅克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kömür，诺盖语kömir等；加告兹语、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及其他语言kül“灰，灰烬”；加告兹语kes-“切，割”，鞑靼语kis-，巴什基尔语kes-，阿塞拜疆语、现代维吾尔语käs-，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阿尔泰语kes-。同时，加告兹语中也有带起首音[image: img]
 '的词汇，而[image: img]
 '则与其他突厥语中的k是相对应的，试比较加告兹语[image: img]
 'öl“湖”～鞑靼语kül，诺盖语、现代维吾尔语köl，乌兹别克语kǔl；加告兹语[image: img]
 'ün“白天，日子”～鞑靼语kön，乌兹别克语、现代维吾尔语、诺盖语、哈萨克语kün。

而图瓦语中起首音k则具有一种相当独特的双重性质的表现，在该语言中有一定数量的词还保留着旧的起首音k，试比较楚瓦什语、卡拉伊姆语、诺盖语、阿尔泰语kök“蓝色的”；图瓦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kel-“来到”，鞑靼语、巴什基尔语、楚瓦什语kil-；图瓦语kezek“一块，一片”哈萨克语、诺盖语kesek，鞑靼语kisäk，阿塞拜疆语käsik“（剪或切下来的）一段”，土耳其语kesek“大块泥土”；图瓦语kiži“人”～鞑靼语kӛšӛ，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现代维吾尔语kiši。与此同时还有这样一些词语其起首音k是以x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例如：图瓦语xöl“湖”～鞑靼语、吉尔吉斯语kül等。

在托法拉尔语中也可以见到起首音k类似的双重反映，在该语言中也有保留的旧k的情况，试比较托法拉尔语kök“蓝色的”，哈萨克语、阿尔泰语kök等；托法拉尔语küz“秋天”，古突厥语küz，阿尔泰语、图瓦语、哈卡斯语küz等；托法拉尔语k'el-“来到”，古突厥语、阿尔泰语、图瓦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el。同时，在某些托法拉尔词汇中古代的起首音k还被呈现为h，试比较hir“泥泞”～古突厥语、哈卡斯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kir；托法拉尔语höl“湖”～鞑靼语、吉尔吉斯语kül，阿尔泰语köl；托法拉尔语hureš“斗争”～古突厥语küräš-，哈卡斯语küres-，鞑靼语köräs-等。

有这样一些突厥语言，如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阿尔泰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楚瓦什语、哈卡斯语等，在这些语言中起首音h的响音化显得似乎并不明显。在这些语言的一些主要方言中的确没有响音化，但是在其他一些方言中却可以极其经常地见到响音化的实例。试比较哈萨克语的乌尔丁方言[image: img]
 'inä替代kinä“罪过”（Бориб.，11），哈萨克语南部方言[image: img]
 'üriš“大米”替代küriš；[image: img]
 öŋ“干牲口粪”替代köŋ （Аманжол.，244）；卡拉卡尔帕克方言、西南部方言[image: img]
 'üz～（东北部方言[image: img]
 üz//küz“秋天”，西南部方言[image: img]
 'ez-；东北部方言[image: img]
 'ez-//kes-“调教”（Баск.4
 ，96））；乌兹别克语给普恰克土语[image: img]
 'özä，[image: img]
 ännäj替代kǔza，karnaj“高水罐，烟囱”（Ф.Абд.1
 ，12），乌兹别克语库拉明土语[image: img]
 替代kekirdäk“喉结”（Реш.29）。

在个别一些突厥语的有些方言中位于前列元音i和e之前的k可以变为č，而前列腭化的[image: img]
 '＞[image: img]
 。试比较阿塞拜疆语德马尼西土语känär＞čänär“岸”，[image: img]
 'üman＞[image: img]
 üman“嫌疑，怀疑”，[image: img]
 'ör＞[image: img]
 ör“坟墓”，[image: img]
 'üzär＞[image: img]
 üzär“道路”（Джанг.，59）；纳希切万方言küčä＞čüčä“街道”，kim＞čim“谁”，köhnä＞čöhnä“旧的”，q'äl-＞[image: img]
 äl“来吧”，q'ül＞[image: img]
 ül“玫瑰”，[image: img]
 övärčin＞[image: img]
 övärčin“鸽子”，[image: img]
 'etdim＞[image: img]
 etdim“我走了”（纳希切万方言，1962，12，51）；库梅克语历伊纳克斯克方言köküc～文学语言cöküč“大锤”（Kep.，72）；库梅克语成史资料：[image: img]
 erek＞čerek“大概”（Дм.2
 ，194）；土耳其语阿纳托利耶夫卡、鲁美利亚方言kändü＞čändü“自己”，Кädi＞čädi“猫”，[image: img]
 läin＞[image: img]
 älin“儿媳妇，嫂子”，[image: img]
 äl-＞[image: img]
 äl-“来到”；卡拉卡尔帕克语北部方言[image: img]
 ilmala～南部方言d [image: img]
 ylmala“小工匠”（РħTF，252）；和田维吾尔人的语言：kir-＞čir-“进入”，kim＞čim“谁”，kišmiš＞čišmiš“无核葡萄”，叶尔羌维吾尔人的语言：kirdi＞čirdi“顺路，走到”（Кайд.2
 ，104，119）。

与塞擦音[image: img]
 相关的语音发展趋向已形成一种多发现象，出现在各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斯拉夫语、闪语、阿尔泰语）之中。请参见满通古斯诸语言。B.Г.鲍哥拉兹曾指出说，在埃文尼语中[image: img]
 '的发音与[image: img]
 极为相近；例如，[image: img]
 'ä“另外的”转变成[image: img]
 ä“同志”。类似的并行现象也出现在埃文基语中，在该语言中除[image: img]
 这一形式外还有一个表示“亲戚，亲属，同志”意义的形式[image: img]
 e～[image: img]
 a（参见Цинциус，1949，231）。

在某些突厥语中（特别是在其方言中）可以见到位于前列唇元音ö和ü之前的舌尖—舌中k和g发生的唇音化。

H.K.德米特里耶夫在评述土库曼语马雷方言语音系统的性质特征时曾指出，在该方言中处于ö和ö前的土库曼语的k和[image: img]
 可以出现唇音化。例如，[image: img]
 öz“眼睛”这个词实际上发作[image: img]
 ü
 öz，而köl“湖”这个词实际上则应该读作kü
 öl。也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唇音化的原因不在于辅音本身，而是土库曼元音ö和o的本性所决定的，在依据A.В.谢尔巴克院士的实验语音学方法对其进行仔细研究后从口头通报可以得知，它们实际上乃是上升为二合元音üö和uo。而出现在库梅克语和许多所谓“给普恰克类型”（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其他突厥语中的就正是这种条件下的k和[image: img]
 的圆唇化（Кайдаров，1969，104，110）。

H.K.德米特里耶夫曾在库梅克语的哈萨维尤尔特方言中记录到k和[image: img]
 （Дмитриев，1954，36—37），并且指出它们在唇音化上各种不同的进程，例如：[image: img]
 v
 ＞g v——ekig
 vöz“两只眼睛”（＜eki“两个”，[image: img]
 “眼睛”（Дмитриев，1940，41））。U.A.克里莫夫指出，在库梅克语的捷尔斯克方言中曾有过塞音k和g部分的唇音化，试比较[image: img]
 （vi）ek（文学语言[image: img]
 ek）“一块木头”，ek（vi）evi（文学语言ekevi）“两个”（Керимов，1967，114）。

k和g的唇音化也包括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的一些方言，其位置同样也是位于前列的唇化音之前。试比较马尔卡方言kün“白天，日子”，köz“眼睛”，kücük“小狗儿”。

位于元音之间

在大多数突厥语中仍保留有处于元音之间位置上的k。试比较土耳其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库梅克语teke，加告兹语tekä，鞑靼语、阿尔泰语täkä“公山羊”，土耳其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库梅克语、加告兹语kükürt，鞑靼语kükӛrt，阿尔泰语kükür-“硫磺树脂”，土耳其语，哈卡斯语、加告兹语tükür-，鞑靼语[image: img]
 ，哈萨克语、诺盖语tükir“吐痰”。在叶尔羌维吾尔人的语言中，也和维吾尔语的喀什噶尔土语一样，处于元音之间位置上的q和k通常都不浊音化。试比较rehperliki“他的领导”～文学语言[image: img]
 i；kirpiki“他的睫毛”～文学语言[image: img]
 i（Кайд.，105）。

但在某些词中则可看到元音间发生浊音化的情况，试比较土耳其语ekin [image: img]
 i，“播种者”，庄稼人～哈萨克语[image: img]
 inši“庄稼人”，鞑靼语[image: img]
 “农民”，阿塞拜疆语äkiz“孪生儿”～哈萨克语[image: img]
 iz。而在楚瓦什语中元音间的浊音化却是有规律性的，试比较楚瓦什语taka（[image: img]
 a）“公绵羊”和土耳其语teke“公山羊”；akən-（[image: img]
 ən）“播种”，阿塞拜疆语äkilmäk“播过种的”及其他等。

在某些土耳其方言和阿塞拜疆方言中处于i前的元音间的k则可以变成č，例如，iči“两个”。

位于词中且在辅音前、后

突厥诸语言词汇的词根中这种位置是极其少有的。处于这个位置的k并未遭受到实质性的变化，而在某些语言中也可能有过浊音化，试比较哈卡斯语[image: img]
 “狐狸”～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tülkü。

某些突厥语中，在向词根增添的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的情况下可以见到词根k有浊音化的发展趋向，试比较鞑靼语[image: img]
 -“缝”——[image: img]
 “针线活”，哈萨克语tik-“缝”——[image: img]
 il“缝好（衣服等）”，鞑靼语tük“倒，浇”——[image: img]
 ü“倒出”等。但是绝不可以把这种发展趋向说成是完全合乎规律的，试比较阿塞拜疆语tök-“倒，浇”——tökül-“流，淌”，乌兹别克语tǔkil-“溢出，流出”；土库曼语tik-“缝”——tikil“是缝好了的”，土耳其语bük“弄弯”——bükü“褶皱”等。

而在向以k结尾的词增添物主附加成分的情况下，这时就会发生有规律性的浊音化，试比较鞑靼语[image: img]
 “他的铁锹”（köräk“铁锹”），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他的货物”（[image: img]
 ük“货物”），克里木鞑靼语[image: img]
 i“他的狗”（kopek“狗”）。

在叶尔羌维吾尔人的语言中，以及在维吾尔语的喀什噶尔土语中，处于上述这一位置的q和k不发生浊化，试比较kirpiki“他的睫毛”～文学语言[image: img]
 i（Кайд.2
 ，105）。

某些突厥语中的元音间的k，[image: img]
 可能已经消失，试比较加告兹语inä：m“我的奶牛”（inek“奶牛”）；库梅克语特尔斯克方言tüse：n～文学语言[image: img]
 en“歪斜的，放下的”，de：（n）～文学语言[image: img]
 en“他说了”（Кер.，115）；图瓦语bele：m“我的礼物”（belek“礼物”），哈卡斯语kӛre：m“我的事情”（kӛrek“事情”），土耳其方言jü：säk“高的”（Коrk.，81）。

只有在词的词干以清辅音结尾的情况下处于附加成分组成内起首位置的k才得以保留，试比较乌兹别克语qiskič“钳子，夹钳”，tepki“（用膝或脚）一撞”，soqqap“打击了的”，鞑靼语ӛlӛkkӛ“以前的”，kotočkəč“非常吓人的”等。

在阿尔泰语言中也记录到有处于元音之间位置上的k＞[image: img]
 的转变。试比较蒙古语[image: img]
 e＜*
 etike“父亲”，蒙古语[image: img]
 ＜*
 kürikēn“女婿”埃文尼语kureken“意同前”（Рорре，1960，57）。

位于词的绝对尾端

绝大多数突厥语中都保留有处于词的绝对尾端的k。试比较古突厥语kesäk“一块，部分”～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kesek等；古突厥语keräk“需要的”～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iräk，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诺盖语、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卡拉卡尔帕克语kerek，乌兹别克语kerak，古突厥语seδräk“稀疏的”～鞑靼语、哈萨克语siräk，巴什基尔语hiräk，卡拉卡尔帕克语sijrek，古突厥语kök“天空”～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诺盖语、维吾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kök，乌兹别克语kyk，土库曼语、土耳其语[image: img]
 ök，卡拉伊姆语kök，kek及其他等；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erkäk“丈夫，男人”～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erkek，鞑靼语irkäk“雄，公的”等。

在个别某些突厥语中，词尾音k也可以受到弱化。

（1）k＞v，试比较安纳托利亚方言、鲁麦尔方言、土库曼语[image: img]
 öv＜kök“天空”（РhTF，253）。

（2）k＞x，试比较阿塞拜疆语诸方言（词根及附加成分中的词尾音k＞x'）čöräx'（书写为čöräk）“面包”，kičix'（书写为kičik）“小的”，silməh“擦干净，洗濯”（Шир.，97；Вел.，21）。这一语音发展进程是伊朗和土耳其境内的阿塞拜疆诸土语所特有的。试比较[image: img]
 etmax“走”（Моntei，1956），同样也是中部安纳托到亚土耳其诸多方言所特有的，试比较[image: img]
 “我们躺下了”（Räsänän，1924，41）。在特里阿列茨基的乌鲁姆人的语言中也见到有k转变为x的现象，试比较tikmäx“缝”（Kopeлов，1970，93），在库梅克语各方言中，以及在阿克苏维吾尔人的语言中也有这种现象，试比较ellux“五十”（文学语言ellik）（Кайдаров，1969，93）。

（3）在阿塞拜疆西部语群的各方言中，基本上也都可见到k＞j。在阿塞拜疆语哈萨克方言的德马尼西土语中可以观察到以k＞x'//j这种不稳定的形式反映出来的词尾音。试比较üzüx'//üzüj“环，圈”，täläx//täläj“天使”，küräx'//küräj“铁锹，背”（Джангидзе，1965，35）。在乌兹别克语各方言中则记录有词尾音k＞j的弱化。试比较至扎克土语byläk＞byläj“磨刀石”，teräk＞teräj“白杨”（Х.Гулямов，1954，10）。

（4）处于收尾位置上的k其不稳定性从它的完全消失就已显现出来。试比较乌兹别克语库腊敏斯基诸土语：tiri＜tirik“活的”（Решетов，1952，30）撒马尔罕州的加里亚阿腊尔土语：kici＜kičik“小的”（Эгамов，1954，13）。

看来，楚瓦什语中收尾的k也已脱落了，试比较楚瓦什语ine“奶牛”～土耳其语、图瓦语、托法拉尔语inek，阿塞拜疆语inäk，古突厥语jŋäk；楚瓦什语atə“一只靴子”～鞑靼语[image: img]
 ，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etik。有时这种规律性并非一成不变，试比较楚瓦什语[image: img]
 “自由”[image: img]
 “四分之一”及其他等。这些词很可能是借自鞑靼语，试比较鞑靼语[image: img]
 “自由”，[image: img]
 “四分之一”。

位于其他的元音起首附加成分之前的附加成分，它的收尾音k也可能会发生浊音化。而在某些突厥语言中k则发生脱落，试比较土库曼语sözlük“辞典”，然而[image: img]
 “他的辞典”，鞑靼语küzlӛk“眼镜”，但[image: img]
 “我的眼镜”；土耳其语birlik“联盟”，然而Sovjetler birliγi（birliji）“苏联”，加告兹语erima：＜[image: img]
 ä“融化”；图瓦语terli：“他的长袍（terlik‘长袍’）”。

辅音[image: img]


要想断定在突厥源语中就已有[image: img]
 这个辅音是相当困难的。但某种程度上可以允许这样的设想，即[image: img]
 已然在附加成分中存在，而且它只出现在一定的位置上——位于以元音、浊辅音或流音为结尾的词干之后。它的这个分布特点在所有的现代突厥语中全都存在，试比较鞑靼语[image: img]
 ä“到湖上去”，[image: img]
 a“写”[image: img]
 ə“春天的”，[image: img]
 ä“给谁”，[image: img]
 ä“给我们”，[image: img]
 ä“要走了”[image: img]
 “给猫”，哈萨克语[image: img]
 i“秋天的”，[image: img]
 i“昨天的”，[image: img]
 e“一起”[image: img]
 e“给你的”；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e“到家里去”，[image: img]
 ö“到湖上去”；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un-[image: img]
 i“今天的”，juzi-[image: img]
 a“当面”，ikki-[image: img]
 aca“将近两个”，[image: img]
 izmoq“领入”，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e“到湖上去”，[image: img]
 e“给予日子”，[image: img]
 enmen“我没看见”，图瓦语[image: img]
 e“到湖上去”，[image: img]
 üs“把……给看”（kör-“看”），[image: img]
 em“从进来的时候起”。所有其他的情况下的[image: img]
 都是再生的。这样的再生[image: img]
 都出现在元音之间的位置上，试比较鞑靼语[image: img]
 “双生子”，但ikӛ“两个”[image: img]
 “面包，谷类”，试比较楚瓦什语ak-“播种”，吉尔吉斯语、土耳其语[image: img]
 ün“今天”（＜bu kün），阿尔泰语[image: img]
 üš“拆开，拆去”来自sök-“拆开”，诺盖语[image: img]
 er“变成青色的”来自kök“蓝色的”。

再生的[image: img]
 可以出现在绝对的词首，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出现，乃是更古老的k发生浊音化的一种结果，试比较土库曼语[image: img]
 öz“眼睛”＜köz，土库曼语[image: img]
 ök“天空”＜kök，图瓦语[image: img]
 el-“来到”＜kel-，土耳其语[image: img]
 öl“湖”＜köl，库梅克语[image: img]
 iši“人”＜kiši，库梅克语[image: img]
 ör-“看见”＜kör-。

[image: img]
 在许多突厥语中可能所反映的是更为古老的γ'，试比较察哈台文ä[image: img]
 ir-“纺”，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aγir-），古突厥语[image: img]
 irmä“二十”，库梅克语[image: img]
 irma（＜jiγirma），古突厥语[image: img]
 ür“群”（üγür），[image: img]
 rän-“学习”（＜oγrän-），维吾尔语[image: img]
 “别伊”[7]
 （*
 ＜bäɼ）。

许多情况下再生的[image: img]
 所反映的乃是ŋ'，试比较回鹘文müŋüz“犄角”，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üz。

辅音γ

在突厥源语中舌根摩擦音γ相对地乃是一个罕见的语音，有着一定的位置界限。一般不出现在词首。它有三个基本的位置：（1）位于辅音前面的第一个闭音节的末尾；（2）词的绝对收尾端以及；（3）在第一或第二音节里的元音之间位置。

γ的发音动作甚弱，在诸突厥语言的历史进程中就不曾稳定过。由于其前面的元音或周围元音的同化作用，造成它在很大程度上松开闭塞，因此它经常变为双唇音w，非音节的[image: img]
 ，有时也为j，或者造成它前面的元音成为长发音。由于处于元音间位置上的这些音可能已经消失，因此使留下的元音可能曾发生过缩窄和延长。γ的历史沿革一般都是将它与元音的组合一起进行研究考察。

位于元音之间

aγa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taγaj“舅舅”，奥斯曼语、吉尔吉斯语taγa；古突厥语taγar“口袋，袋子”，阿塞拜疆语daγar“背囊”；

γ消失：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dajy“舅舅（母亲的兄弟）”；

γ消失：留下的一些元音构成一个长元音：阿尔泰语ta：j“舅舅”，雅库特语ta：j；土耳其语daγar（da：r）“皮书包”，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ta：r“口袋”。

aγu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jaγuq“近的”；维吾尔语buqaγu“镣铐”，察哈台语buxaγu，卡拉伊姆语buqaqy；古突厥语qyraγu“霜，树挂”；

γ变为w：察哈台语jawuq“近的”，乌兹别克语jowuq＜*
 jaγuq，库梅克语juwuq；奥斯曼语kawun“甜瓜”，土库曼语kawun＜qaγun；鞑靼语[image: img]
 au“镣铐”，卡拉伊姆语buqow，库梅克语、诺盖语[image: img]
 aw，楚瓦什语pəxav＜buquγu；鞑靼语qərau“霜”，哈萨克语qyrau；

γ消失：土耳语kyraγy（kyray）；图瓦语čo：q“近的”＜jaγuq；吉尔吉斯qyro：“霜”＜qyraγu。

aγy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aγyr“沉重的”，土库曼语[image: img]
 yr，维吾尔语eγir；乌兹别克语oγir；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aγyz“嘴”，维吾尔语aγiz，土库曼语[image: img]
 yz，乌兹别克语oγiz；古突厥语aγyl“牲畜圈”，土库曼语[image: img]
 yl“单关一头牲畜高栏，畜生圈”，乌兹别克语oγil“（家畜及家禽的）棚，畜生棚”，维吾尔语eγil；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baγyr“肝”，土库曼语baqyr，维吾尔语baγir“胸部”；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jaγu“敌人”，土库曼语[image: img]
 y，乌兹别克语古旧话语jöγi“叛乱者”；

γ变为w，[image: img]
 ：鞑靼语awəz“嘴”，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image: img]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
 aγyz），楚瓦什语s'əbər（＜jaryz）；鞑靼语awəl“乡村”，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诺盖语awyl，加告兹语awla（＜aγyl）；鞑靼语bawər“肝”，诺盖语bawyr，库梅克语[image: img]
 ，卡拉卡尔帕克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image: img]
 ，楚瓦什语pəbər（＜baγyr）；哈萨克语[image: img]
 “敌人”，乌兹别克语jow，维吾尔语jaw；

γ变为j：吉尔吉斯语ajyl“乡村”（＜aγyl）；

γ消失：图瓦语、哈卡斯语、绍尔语、阿尔泰语、托法拉尔语a：s，阿尔泰语o：s，吉尔吉斯语o：z“嘴”；图瓦语ba：r，阿尔泰语bu：r，哈卡斯语、绍尔语、托法拉尔语pa：r，吉尔吉斯语bo：r，加告兹语ba：r（＜baγyr）“肝”；

aγy音组产生二合元音ya：雅库特语byar“肝”（baγyr），雅库特语yas“树脂”（＜*
 saγyz）；或产生二合元音uo：雅库特语uos“唇”（＜aγyz）。

oγa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joγan，土库曼语joγyn“厚的”；

γ消失：哈萨克语žuan，鞑靼语juan，雅库特语suon，阿尔泰语d'on，图瓦语、哈卡斯语、绍尔语、托法拉尔语čo：n，吉尔吉斯语žo：n“厚的”。

oγu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soγuq“寒冷”；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oγul，土库曼语[image: img]
 ul，乌兹别克语oγil，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image: img]
 ul//[image: img]
 yl“儿子”。

γ变为w、u、[image: img]
 ：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sowuq，库梅克语suwuq，楚瓦什语sibӛ（＜soγuq）“寒冷”，西西伯利亚鞑靼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aru）“使湿润”（Ax.，81）；

γ变为j：阿塞拜疆语sojuq“寒冷”；

γ消失：吉尔吉斯语su：q，哈萨克语suyq，阿尔泰语so：q（＜soγuq）“寒冷”，图瓦语、哈卡斯语、绍尔语、托法拉尔语o：l，雅库特语uol，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u：l，土耳其语oγul（oul），哈萨克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ul“儿子”；

oγu音组产生二合元音uo：雅库特语uor“偷”。

uγu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乌兹别克语buγu“鹿”，维吾尔语buγa，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u“公鹿或公马鹿”，哈萨克语buγy“鹿”，古突厥语uruγ“种子”；

γ消失：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bu：“鹿”（buγu）。

yγy音组：

γ保存：古突厥语syγyr“奶牛”，土库曼语、鞑靼语的卡林土语[image: img]
 yr，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ir；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jyγyn“一堆，一大堆”，土库曼语[image: img]
 yn“一群人”；

γ变为j：鞑靼语səjər，诺盖语、哈萨克语syjyr，库梅克语syjyr（＜syγyr）“奶牛”，哈萨克语žyjyn，吉尔吉斯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yjyn （jyγyn）“一大群人”；

γ消失：阿尔泰语d'u：n“会议”；γ消失并同时构成长元音，试比较雅库特语uru：“亲系”（＜uruγ）。

位于第一闭音节末且在辅音前的γ

аγ音组：

γ保留：维吾尔语jaγmaq，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image: img]
 maq“走，降（关于水量）”；阿塞拜疆语baγly，土耳其语byğly，土库曼语[image: img]
 ly“打结的”，维吾尔语baγlam“一小捆，一串”；古突厥语aγlaq“没有人的，孤零零的”，aγla-“无人住”；维吾尔语baγlam“病疼，疾病”，阿塞拜疆语aγry“痛，酸痛”，土库曼语aγyry；

γ变为w，[image: img]
 ：诺盖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jawdy“降落了”（例如，qarjawdy），鞑靼语[image: img]
 ala-“偶尔降（雪）”，库梅克语jawmaq“降，下（大气中降水量）”，哈萨克语žaŋbyržaudy“下雨了”；诺盖语bawla-“把……连续起来”；哈萨克语aulaq“更远一些，放到一边”，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awɩaq“远的”（＜avlaq）；

γ变为j：哈萨克语bajlam“结一串”（＜baγlam），诺盖语bajlaw“捆起来”，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bajla-，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bajla-；

γ脱落：阿尔泰语bu：lam“结，一串”＜baγlam，吉尔吉斯语bo：la“把禾捆成一捆”，加告兹语ba：ly“连接起来的”，吉尔吉斯语o：laq“远的”＜oγlaq。

oγ音组：

γ保留：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土耳其语doγmak“出生”，古突厥语toγmaq“出生”，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勒死”，土耳其语boγmak“呼吸困难”，古突厥语toγru“直接的”，察哈台文toγri“站在对面的”，土库曼语doγry，乌兹别克语tǔγri“直接的”，阿塞拜疆语oγru，维吾尔语oγri“小偷”；

γ变为w，[image: img]
 ，u：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她分娩了”，库梅克语tuwmaq“出生”，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tuwmaq“诞生”，诺盖语tuwdyr-“生育”（＜toγ-），库梅克语buwmaq“勒死”，诺盖语[image: img]
 wan，“拉紧的”，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buwmaq“窒息”（＜boγ），库梅克语tawra，诺盖语tuwra，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直接的”；

γ消失：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tu：[image: img]
 an，吉尔吉斯语ta[image: img]
 an，加告兹语du：ma“诞生”；哈萨克语ul tudy“她分娩了”（toγ-）；阿尔泰语bu：γan“窒息”，吉尔吉斯语bu：qan“勒住了”；鞑靼语turə“直接的”，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tu：ra“直接地”，察哈台文do：ru“直接的”，哈萨克语tura；卡拉卡尔帕克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urla-，阿尔泰语u：rda-“偷窃”。

uγ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土耳其语buγdaj，土库曼语[image: img]
 daj，阿塞拜疆语buγda“小麦”；

γ消失：鞑靼语bθdaj，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库梅克语budaj。

γ位于词的绝对尾端

aγ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维吾尔语、哈卡斯语taγ，阿塞拜疆语daγ“山”；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jaγ“脂肪、油”；古突厥语、阿塞拜疆语、哈卡斯语saγ“健康的”；

γ变为[image: img]
 ，w：鞑靼语、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诺盖语、库梅克语taw“山”；鞑靼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sa），诺盖语saw“健康的”；鞑靼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image: img]
 “绳子”，诺盖语baw“细绳，小皮条”，库梅克语baw“一串”；库梅克语jaw“油，脂肪”；诺盖语、乌兹别克语jajlow，鞑靼语[image: img]
 äjläu“夏季牧场”；

γ脱落：吉尔吉斯语to：，阿尔泰语tu：“山”，雅库特语tya“原始森林”（原来的意思是“覆盖着树林的山”），阿尔泰语tu：，加告兹语da：，阿尔泰语du：“内脏油”＜jaγ；土库曼语jajla，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jlo“夏季牧场”；加告兹语sa：“健康的”；

在雅库特语中收尾音组aγ则变成二合元音ya，试比较雅库特语tya“原始森林，森林”（＜taγ“山”），sya“油脂”（＜jaγ）。

在楚瓦什语中收尾音组aγ变为u：tu“山”，s'u“脂肪，油”，试再比较阿尔泰语tu：“山”。

uγ音组：

γ保留：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buγ“蒸汽”～土库曼语[image: img]
 ；古突厥语、察哈台语、突厥语、维吾尔语tuγ“旗帜”；古突厥语、哈卡斯语、托法拉尔语suγ，哈卡斯语suγ，图瓦语、绍尔语[image: img]
 （suγ）“水”；

γ变为w：巴什基尔语dyw，鞑靼语、哈萨克语bu（[image: img]
 ），卡拉卡尔帕克语pu（puu^）“蒸汽”，库梅克语tuw“旗”；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su （suu^）“水”～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库梅克语、诺盖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suw（[image: img]
 ）；

γ脱落：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bu：“蒸汽”；阿尔泰语tu：“旗”；阿尔泰语su：“水”，雅库特语u：，阿塞拜疆语、鞑靼语、维吾尔语、加告兹语su，托木斯克鞑靼语su：“水”，ulu：“年长的”（Дульзон，1956，326）。

yγ音组：

γ保留：古突厥语、哈卡斯语、图瓦语、托法拉尔语azyγ“犬牙、牙齿”；古突厥语aryγ“树林”，图瓦语aryγ“河谷的树林”，哈卡斯语aryγ“小树林，密林”，托法拉尔语aryγ“平原上的茂密的树林”；古突厥语aδyγ，回鹘文aduγ，图瓦语[image: img]
 ，哈卡斯语azyγ，图瓦语adyγ“熊”；古突厥语saryγ“黄色的”，qatyγ“硬的”；

γ变为q或k：察哈台语ajyq“熊”，现代维吾尔语ejik；乌兹别克语oziq“白齿”；

γ变为[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熊”；

γ变w，[image: img]
 ，而其前的元音则变为u：诺盖语ajuw，卡拉卡尔帕克语ajuu^“熊”；

yγ音组变为u：鞑靼语aju“熊”，鞑靼语azu“犬牙”；

yγ音组产生长元音：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aju：“熊”，吉尔吉斯语azu：“白齿”；吉尔吉斯语qatu：“硬的”（＜qatyγ）；

收尾γ消失：土库曼语、土耳其语ajy“熊”；鞑靼语、吉尔吉斯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哈萨克语、阿塞拜疆语sary，雅库特语ary“黄色的”（＜*
 saryγ）；鞑靼语、土库曼语、诺盖语、阿尔泰语qaty，哈萨克语、库梅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qatty（＜qatyγ），试比较古突厥语qatyγ。

在附加成分内

γ显现在附加成分中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有一些附加成分，其中的γ是作为词干的收尾音而出现的。-yγ就属于这种附加成分之内：

-yγ保留：古突厥语satyγ“商业，出售”～图瓦语sadyq；

-yγ变为-yw/-[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hatyu“出售”；

-yγ变为u：鞑靼语satu“出售”；

-yγ变为长元音u：吉尔吉斯语satu：“出售”；

-yγ变为长元音y：雅库特语aty：“出售”；

-yγ变为y：土库曼语saty-[image: img]
 y“售货人”（＜satyγ[image: img]
 i）；土耳其语satyčy“售货人”；

附加成分-lyγ中的-yγ则变为-iq：回鹘文satlyγ“售卖的”～现代维吾尔语satliq；回鹘文balyqlyγ“鱼制的”～现代维吾尔语beliqliq。

次生γ

突厥诸语言中的γ，可能是元音间的q发生浊音化的结果：雅库特语baγa“青蛙”，哈卡斯语、绍尔语paγa，但是鞑靼语、哈萨克语、阿尔泰语、乌兹别克语、诺盖语却是baqa；绍尔语、哈卡斯语čaγyn“近的”，但鞑靼语是jaqən，诺盖方言是jaqyn；雅库特语saγa“衬衣领子”，诺盖语jaγa，而土库曼语、鞑靼语、土耳其语jaqa（＜[image: img]
 a）；阿尔泰语、哈卡斯语saγal“胡子”，楚瓦什语suγal，而吉尔吉斯语、诺盖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saqal，乌兹别克语soqol，维吾尔语saqal，再试比较土库曼语的哈萨克土语laqu-～laγu-“迷路”（Нур.，5）。

通过词干收尾音q的弱化也可以构成次生的γ。这一语音过程在一些方言和活的口语中都可以见到：试比较乌兹别克语塔什干土语ŭγo：γ“镰刀”替代ŭroq；pyčo：γ“刀”替代pyčoq及其他等（Я.Гул.，36）。

在连音变读的情况下也可以见到弱化的q＞γ：试比较乌兹别克语的加里亚阿腊尔土语tǔq odam＞toγadam“吃饱的人”（Эг.，13）。

词尾音q/[image: img]
 的摩擦音化＞γ则是阿塞拜疆语穆甘土语所具有的特点：išyγ“灯”（试比较共同突厥语išyq），pyčaγ（＜pyčaq）“刀”，torpaγ（＜torpaq）“土地”，balyγ（＜balyq）“鱼”（ГМГАЯ，43）。在阿塞拜疆语的伊米什诸土语中这一语音过程出现在多音节词的尾部：[image: img]
 onaγ“客人”（＜qonaq），ušaγ“婴儿”（＜ušaq），[image: img]
 ašyγ“勺子”（＜qašyq）。词根收尾音q/[image: img]
 的摩擦音化也是（伊拉克）克尔库克居民所操方言的特点，试比较taraγ“梳子”（＜taraq）（Мирз.，87），bulaγ//bulaq“泉”，[image: img]
 ulaγ（＜qulaq）“耳朵”（Паш.，23）。

在察哈台文中则可以看到相反的，即收尾γ变为q的过程，例如：qatyq“硬的”（＜qatyγ），quruq“干的”（quruγ），saryq“黄色的”（＜saryγ）（РhТF，147）。

如果词的词干以q结尾，那么处于元音起首的物主附加成分之前的q就变成为γ，试比较鞑靼语jaq“地方，方面”，但是jaγy“他的地方”；乌兹别语塔什凯土语uroq“镰刀”，但是ŭroγi“他的镰刀”（Я.Гулямов，1968，7）；乌兹别克语巴赫马尔土语pyčaγy“他的刀子”（＜pyčaq“刀子”）；伊犁维吾尔人的语言sanduγi“他的（大）箱子”（＜sanduq）（Кайдаров，19691
 ，88）。

收尾附加成分的q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变化的，试比较鞑靼语xu [image: img]
 alyq“经济”，但是awyl xu [image: img]
 alyγy“农业”。再试比较波斯北部民间文学的阿塞拜疆短文：jazmaxlyγa“写（予格）”（Ritter，182）。收尾附加成分的q可以弱化为γ：回鹘文文献qarlyγtaγtä[image: img]
 “当山被雪覆盖的时候”（Тенишев，19632
 ，129）。

在满通古斯诸语言中q＞γ＞ø出现于词的中部位置：蒙古语saγa-，土族语言sa'a-，喀尔喀蒙古语sā-＜[image: img]
 -“挤（切）”；蒙古语oγur，朝鲜语ūr＜*
 [image: img]
 “臼，研砵”＞蒙古语oγo，索伦语oγor“臼”（Poppe，1960，59）。

辅音γ'

关于突厥源语中是否存在γ'的问题，突厥学家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几乎在所有的有关突厥语言史的突厥学著作中也全都谈到过前列音[image: img]
 的问题，例如：鞑靼语tərə“活的”（＜[image: img]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kiliw“来到”（＜[image: img]
 ）及其他等。A.M.谢尔巴克认为在突厥源语中可能只有一个响音γ（Щербак，1970，106），它可能具有硬的变体和软变体。这一看法可能还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因为很多突厥学家所假定的[image: img]
 的变化特性，即[image: img]
 的分布和变化特点等都很像上述所研究的γ的特性。差别仅在于γ'只出现在带有前列元音系统的词干的地方。

在突厥源语中γ'不出现在词首。它可以出现在辅音前的第一闭音节的末尾，并且还出现在词的绝对尾端和元音之间的位置上。这个音并不具有某种特殊的稳定性。在许多突厥语中，处于元音之间位置上的γ'已变成了j，而且有时还脱落掉，也因此剩下的元音就发生元音结合连读的情况。在闭音节的末尾以及在绝对尾端它也是不稳定的。

通常都是采用从它与元音结合的音组中来研究γ'的发展进程。

äγ'ä的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古突厥语[image: img]
 än，察哈台文[image: img]
 än，土库曼语[image: img]
 en“侄儿，外甥”；

γ'脱落，而后构成长元音：绍尔语če：n，哈卡斯语čä：n，阿尔泰语d'e：n“侄儿，外甥”；

γ'脱落，而剩下的元音构成二合元音：siän“孙子”（＜*
 [image: img]
 än），雅库特语iäx-“弄弯”（＜äγ'äk-），雅库特语tiäj-“把（车等）装满”（＜*
 täγ'ä-）。

äγ'i音组：

γ'变成[image: img]
 ：察哈台文[image: img]
 ir-，土耳其方言ejir，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ir-“纺”，维吾尔语[image: img]
 il-“倾斜”，古突厥语[image: img]
 il-“变成弯曲”；

γ'变成j：土耳其语ejir，吉尔吉斯语ijir-，阿塞拜疆语äjir-“纺”，库梅克语、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ijirmäk“纺”，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jirir[image: img]
 e-“纺”，阿塞拜疆语äjil-，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ijir-，诺盖语ijyl-“弯曲”，阿塞拜疆语äjil-，土耳其语ejil-，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ijil-“变成弯曲”；

γ'消失，剩下的元音构成二合元音：雅库特语tiär“翻过来”（＜tä[image: img]
 ir-）；

γ'消失：图瓦语är-（＜eγ'ir-）“纺”，哈萨克语ir-；

γ'变成ŋ：阿尔泰语eŋil-“弯下”；

γ'变成v：楚瓦什语avən-“弯曲”。

äγ'ü音组：

γ'变成[image: img]
 ：察哈台文[image: img]
 il，中期突厥语[image: img]
 ül，古突厥语[image: img]
 ül，克里米亚鞑靼语[image: img]
 il，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ül“没有，不是”；古突厥语[image: img]
 ü“五个”，[image: img]
 ü“磨石”，[image: img]
 ü“女婿”及其他等。

γ'变为j：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dejil，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tüjül“没有，不是”，维吾尔语biläj“磨刀石”（＜biläγ'）；

γ'变为ǔ，w，v：鞑靼语bišäw，库梅克语bešew，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bišev（leu），哈萨克语、诺盖语beseu（＜*
 [image: img]
 ü）“五个”；阿塞拜疆语bülov“磨刀石”，库梅克语、诺盖语bilew，哈萨克语bileu；在楚瓦什语中γ'变为v，试比较楚瓦什语pəlev“磨刀石”（＜biläγ'ü）。

γ'消失：阿塞拜疆方言däl“没有，不是”，阿尔泰语bilü，吉尔吉斯语bülö“磨刀石”；

γ'消失，剩下的元音构成二合元音：试比较雅库特语böhiä“五个”（＜*
 bäsäγ'ü）。

iγ'i音组：

γ'变成[image: img]
 ：古突厥语[image: img]
 irmä，维吾尔语[image: img]
 irmä，库梅克语[image: img]
 irmä，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image: img]
 irmi“二十”，古突厥语[image: img]
 it“少年，年轻人”。这个词同样也存在于古回鹘文文献、中期突厥语、库梅克语、察哈台文、土库曼语、卡拉伊姆语、现代维吾尔语及乌兹别克语中。试比较：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image: img]
 it，哈萨克语[image: img]
 it，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it；

γ'变为j：吉尔吉斯语žyjyrma，哈萨克语žyjyrma，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ijyrma，库梅克语ijirmi，土耳其语jirmi“二十”；

γ'消失：雅库特语sü：rbä，楚瓦什语s'rəm“二十”；阿尔泰语d'i：t，哈卡斯语či：t“少年”；剩下的元音则构成长元音。

iγ'ü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古突厥语[image: img]
 ür-“领入”（＜*
 kiγ'ür）；

γ'变为j：吉尔吉斯语kijir-“领入”。

öγ'ä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古突厥语[image: img]
 äj“同母（或同父）哥哥”，土库曼语[image: img]
 ej“非亲生的”，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öj“同母（或同父）的”，哈萨克语、诺盖语[image: img]
 ej“非亲生的，异父或异母的”，鞑靼语üö[image: img]
 i，乌兹别克语ǔqaj；哈萨克语[image: img]
 et“拦截，水库”。

γ'变为v：土耳其语üvej“非亲生的”；土库曼语bövet“堤，坎”；楚瓦什语pӛve“拦截”；

γ'消失：阿尔泰语öj“非亲生的”；鞑靼语bua“水坝”，雅库特语büo；

γ'消失：剩下的元音构成二合元音：雅库特语büör（*
 ＜[image: img]
 är）。

öγ'ü音组：

γ'变[image: img]
 ：察哈台语[image: img]
 ür，古突厥语[image: img]
 ür“一群”；古突厥语[image: img]
 üš-“一起捣碎”[image: img]
 -“打，捣”）；

γ'变为j：吉尔吉斯语ujur，哈萨克语üjir“马群”；阿塞拜疆语döjüš“战役，大战”，卡拉察耶夫—巴卡尔语tüjüš“斗争”，鞑靼语tθjü-“捣”；

γ'变为v：土耳其语dövüš“打架，交战”，土库曼语dövülmek“被打碎了的”；

γ'消失：哈卡斯语ör，图瓦语ö：r，阿尔泰语ü：r（＜öγür）“（牲畜）群”；

γ'消失，剩下的元音构成二合元音：雅库特语üör“一群”（＜*
 öγ'ür）。

üγ'ä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卡拉伊姆特腊凯方言[image: img]
 'an，古突厥语[image: img]
 ün，图瓦语[image: img]
 en，库梅克语[image: img]
 en，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ön，哈萨克语[image: img]
 en“系带”；

γ'变为j：土库曼语ujan“笼头”；

γ'变为v：楚瓦什语jəven“笼头”。

üγ'ü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察哈台语[image: img]
 ün“结子”；

γ'变为j：土库曼语döjüm“结子”，吉尔吉斯语tujun，哈萨克语tüjin，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tüjüm（cek）“结子”；

γ'变为v：土库曼语düvün“结子”，楚瓦什语tӛvӛ“结子”（＜tüγ'ük）；

γ'消失：阿尔泰语tü：n“结子”；雅库特语sü：r-“跑”（＜jüɼür-）。

位于第一闭音节末且在辅音前

äγ'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维吾尔语[image: img]
 mäk，土库曼语[image: img]
 mek，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moq，土耳其语deγmek～（方言）dejmek“接触”；维吾尔语[image: img]
 mek“弄弯”，土耳其语eγmek～（方言）ejmek；古突厥语[image: img]
 ri“弯曲的，弯曲成弧形的”；

γ'变为j：阿塞拜疆语däjmäk“接触”。在库梅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鞑靼语、哈卡斯语和绍尔语中处于上述位置的äγ'音组变为j，试比较，例如，tij-“接触”；库梅克语ijmek“倾斜”，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jiltiü“倾斜角”；

γ'变为v：楚瓦什语tivrӛ“刨了一会儿”，[image: img]
 alan“变成弧形”。

iγ'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察哈台语[image: img]
 nä，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na“针”；

γ'变为j：阿塞拜疆语ijnä，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jne，诺盖语ijne，阿尔泰语ijne，土耳其语iγ'ne//ijne。

γ'变为ŋ：古突厥语ijŋä“针”；

γ'脱落：鞑靼语inä，库梅克语、哈萨克语ine“针”。

öγ'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古突厥语[image: img]
 rän-“学习”，[image: img]
 di“赞美”；

γ'变为j：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rän-，土耳其语öjren-，诺盖语、哈萨克语üjrön-，吉尔吉斯语üjren-，鞑靼语öjrän-，库梅克语üjren-“学习”，阿塞拜疆语öjmek“称赞”；

γ'变为v：土库曼语övren-“学习”，土耳其语、土库曼语övmek“称赞”；

γ'消失：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e“学习”～ü：ren-；

γ'消失，剩下的元音构成二合元音：雅库特语üörän-“学习”；

öγ'音组变为və，试比较楚瓦什语vəren-“学习”。

üγ'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古突厥语[image: img]
 mä“纽扣，结上”（[image: img]
 -“系住”），维吾尔语[image: img]
 mäk，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moq；

γ'变为j：土耳其语düjme，吉尔吉斯语tüjmö，鞑靼语töjmä，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诺盖语tüjme，库梅克语tüjme“纽扣”；

γ'消失：楚瓦什语tüle“系上”，tüme“纽扣”。

位于词的绝对尾端

äγ'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维吾尔语[image: img]
 “别伊”，土库曼语[image: img]
 “别伊”，哈卡斯语[image: img]
 “官员”，古突厥语[image: img]
 “统治者，领袖，王公，老爷”；

γ'变为j：库梅克语bij“王公”，加告兹语bej“地主”，阿塞拜语bäj“别伊，贵族”，土耳其语bej“老爷”；

γ'消失：雅库特语bi：“年长者”（＜*
 bäγ'）。

iγ'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察哈台语、土库曼语[image: img]
 “原料”；古突厥语[image: img]
 ，维吾尔语[image: img]
 “军队”，图瓦语[image: img]
 “活的”；

γ'变为j：土耳其语čiγ'/cij“潮湿的”，库梅克语cij，诺盖语šij，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čij“未熟的”；

γ'脱落：鞑靼语、加告兹语či“潮湿的”；吉尔吉斯语čerü“士兵，部队”，楚瓦什语s'arӛ，s'ar“部队，军队”，鞑靼语tərə“活的”[image: img]
 ），雅库特语ili“手”（＜*
 äliγ）。

öγ'音组：

γ'变为[image: img]
 ：古突厥语[image: img]
 “蜘蛛的种类，塔兰图拉毒蛛”；

γ'变为j：哈萨克语buji，吉尔吉斯语böjü“塔兰图拉毒蛛”。

在附加成分内

附加成分liγ'：

γ'变为[image: img]
 ：古突厥[image: img]
 “多肉的”（et“肉”）；哈卡斯语[image: img]
 “有土地的”（čir“土地”），[image: img]
 “汗水浸透的”（tir“汗”），图瓦语[image: img]
 lik“有疤痕的”（[image: img]
 “疤痕”）；

γ'脱落：土耳其语etli“多肉的”（＜ätliγ）；erli“地方的”（＜ärliγ）；鞑靼语itlӛ“肉的”，[image: img]
 irlӛ“有土地的”，阿尔泰语ettü“多肉的”（＜ätliγ）；derlü“有土地的”（＜järliγ'）及其他等。

附加成分iγ'：

γ'变为[image: img]
 ：古突厥语[image: img]
 “知道，了解”（bil“知道”），[image: img]
 “来到”（bel-“来到”）；图瓦语[image: img]
 “知道，了解”；

γ'变为w：卡拉察耶夫—巴尔卡语beliw“知道，了解”，keliw“来到”，卡拉卡尔帕克语kiliw“知道，了解”keliw“来到”，库梅克语[image: img]
 eliw“来到”。

iγ'音组变为iw：巴什基尔语bӛləw“知道，了解”，kilӛw“来到”。

γ'变为w：并使位于其前的元音唇音化：诺盖语biɩüw“知道，了解”，kelüw“来到”；

γ'音组产生唇化长元音：吉尔吉斯语bilü：“知道，了解”，beru：“山口”；

γ'音组产生唇化短元音：鞑靼语bəlü“知道，了解”，kilü“来到”；哈萨克语bilü“知道，了解”，kθlü“来到”。

辅音*
 t

位于词首

绝大多数突厥语中都保留有起首音t，试比较鞑靼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哈萨克语tau“山”，诺盖语、库梅克语、卡拉伊姆语taw，乌兹别克语toγ，吉尔吉斯语to：，楚瓦什语tu（təbe），卡拉卡尔帕克语tau^
 ，现代维吾尔语、哈卡斯语taγ，阿尔泰语tu：，雅库特语tya“原始森林”最初是表示“覆盖着树林的山”；鞑靼语、雅库特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哈萨克语、现代维吾尔语、土库曼语、阿尔泰语、哈卡斯语tart“拉、拖”，楚瓦什语turt；鞑靼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哈卡斯语、阿尔泰语、图瓦语tal，乌兹别克语tol“柳树”；鞑靼语、巴尔卡尔语、吉尔吉斯语、现代维吾尔语、库梅克语、巴什基尔语、吉尔吉斯语aš“石头”，哈萨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卡斯语tas，雅库特语ta：s“石头”；鞑靼语təl，巴什基尔语tel，阿尔泰语、库梅克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哈卡斯语、现代维吾尔语til，雅库特语tyl“语言，舌头”；鞑靼语、巴什基尔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哈卡斯语tan“黎明，霞光”；土耳其语taŋ，卡拉伊姆语taŋ，雅库特语tyŋ，鞑靼语tuŋ“结冰的”；吉尔吉斯语、雅库特语、阿尔泰语、维吾尔语toŋ，乌兹别克语tǔŋ，鞑靼语tiŋ“相同的”，楚瓦什语taŋ，维吾尔语täŋ，诺盖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teŋ及其他等。

在阿塞拜疆语中可以见到起首音t具有两种表现形式。

起首音t保留：tut-“握着”，tap-“寻找”，tez“迅速地，快地”。

起首音t变为d：阿塞拜疆语daš“石头”～鞑靼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吉尔吉斯语taš，哈萨克语、诺盖语tas；阿塞拜疆语dil“语言，话语”～鞑靼语[image: img]
 ，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现代维吾尔语、诺盖语、乌兹别克语til；阿塞拜疆语daγ～鞑靼语、哈萨克语tau，吉尔吉斯语to：，乌兹别克语toγ，诺盖语taw，哈卡斯语taγ“山”。

在土耳其语中也可以见到这两种反映。

起首音t保留：ter“汗”，tepe“小山丘”，tok“吃饱的”，toprak“土地”。

起首音t变为d：土耳其语dil“语言”～鞑靼语tӛl，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til；土耳其语diš“牙齿”～鞑靼语[image: img]
 š，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tiš；土耳其语doγru～哈萨克语tura，乌兹别克语tŭγri，鞑靼语turə“直接的”；土耳其语daš“石头”～鞑靼语、吉尔吉斯语taš，哈萨克语、诺盖语tas，乌兹别克语toš；土耳其语diz“膝”～吉尔吉斯语tize，乌兹别克语、诺盖语tiz；土耳其语dolu“满的”～鞑靼语tulə，诺盖语toly，吉尔吉斯语tolo，乌兹别克语tǔla。

起首音的这两种反映对于土库曼语来说同样也是很典型的。

起首音t保留：tavuš“声音”，tut-“握住”，tanyš“熟悉的”。

起首音t变为d：土库曼语[image: img]
 “山”～鞑靼语、哈萨克语tau，吉尔吉斯语to：，诺盖语taw，楚瓦什语tu（tӛbӛ）；土库曼语daš“石头”～鞑靼语、吉尔吉斯语taš，哈萨克语tas，乌兹别克语toš；土库曼语dil“语言、舌头”～鞑靼语tal，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诺盖语til；土库曼语diš“牙齿”～鞑靼语、哈萨克语tis，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tiš；土库曼语dur-“站立”～鞑靼语tθr-，诺盖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tur-；土库曼语doŋ“结冰的”～鞑靼语tuŋ，雅库特语、吉尔吉斯语toŋ。

这两种反映也同样是加告兹语所具有的特点。

起首音t保留：taš“石头”，toz“灰尘”，tütün“烟”。

起首音t变为d：加告兹语demir“铁”～鞑靼语timr，现代维吾尔语tömür，哈萨克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temir及其他等；加告兹语dar～鞑靼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哈萨克语、库梅克语、卡拉伊姆语tar“狭窄的”及其他等；加告兹语dip“底部”～鞑靼语töp，诺盖语、哈萨克语、阿尔泰语tüp，楚瓦什语tӛp及其他等；加告兹语dan“霞光，升起”～鞑靼语、阿泰尔语、吉尔吉斯语、库梅克语、诺盖语tan及其他等。

图瓦语中词首音t也有类似的反映。

起首音t保留：tal“柳树”，tur-“站立”，tanyš“熟悉的”。

起首音t变为d：图瓦语dolu“满的”～鞑靼语tulə，诺盖语toly，吉尔吉斯语tolo；图瓦语doŋ“结冰的”～鞑靼语tuŋ，吉尔吉斯语toŋ；图瓦语duš-“下去”～鞑靼语tθš-，诺盖语tüs-吉尔吉斯语tuš-；图瓦语[image: img]
 “山”～鞑靼语、哈萨克语tau，诺盖语taw，吉尔吉斯语to：，乌兹别克语toγ。

在土库曼语各方言中可以见到起首t变成清音化了的d的情况。试比较马雷方言[image: img]
 š“石头”，[image: img]
 ：rt“四”，[image: img]
 “床铺”。根据H.K.德米特里耶夫的研究考察结论，在土库曼语马雷方言中浊辅音d和清辅音t与介于[image: img]
 和[image: img]
 之间的中辅音具有同样的地理分布区。而介乎于d和t之间的中辅音则又不仅仅只出现于词首。试比较[image: img]
 it-[image: img]
 （Дмитриев，1954，30—32）。

在楚瓦什语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发生过位于前列元音前的t转换成[image: img]
 的变化，试比较楚瓦什语[image: img]
 “膝”～鞑靼语[image: img]
 ，哈萨克语tize，现代维吾尔语tiz；楚瓦什语[image: img]
 “语言，舌头”～鞑靼语[image: img]
 ，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诺盖语、库梅克语til；楚瓦克语čik“刺痛”～吉尔吉斯语、土耳其语tik-“刺入”，现代维吾尔语tik-“刺穿”；楚瓦什语[image: img]
 “活的”～吉尔吉斯语、卡拉伊姆语、哈萨克语tiri，阿尔泰语tirü，库梅克语tiri“伶俐的”，鞑靼语[image: img]
 “活的”及其他等。

在许多突厥语的方言中也都可以看到t＞[image: img]
 这一语音过程。试比较阿塞拜疆方言[image: img]
 ＜diš“牙齿”，[image: img]
 üs＜düš“梦”，čüšman＜düšman“敌人”（Шир.，83）；土耳其方言čirnak＜tirnak“指甲”，[image: img]
 ap＜tap“力量，光辉”（Коrk.，62）；维吾尔语čis＜diš“牙齿”，čiši＜diši“雌”，čüšmäk＜düšmäk“落下”。

词首塞音t在其他阿尔泰语言中也有相对应的语音。试比较原始蒙古语和蒙古书面语t，满通古斯语t，朝鲜语t和th
 ：蒙古语taubai＜*
 tawlai＜*
 tablai“兔子”，喀尔喀蒙古语tūlai（意同前）=A.T.tabïšγan（das[image: img]
 usische [image: img]
 ）（Рорре，1960）；从许多阿尔泰语言中还曾记录下位于前列元音前的t＞č；蒙古语čilaγan＜*
 tilawun“石头”，中期蒙古语cila'un（意同前），喀尔喀蒙古语culū（意同前）=朝鲜语tol“石头”（同上书）。

位于词的中部

位于元音之间：

t保留：哈萨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etik，鞑靼语itək“靴子”；吉尔吉斯语、卡拉伊姆语、土库曼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otuz，哈卡斯语otys，卡拉卡尔帕克语otyz，鞑靼语utəz“三十”；古突厥语qatyγ“硬的”～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土耳其语qaty，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qatu，鞑靼语qatə，哈卡斯语[image: img]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吉尔吉斯语otun，鞑靼语utən，哈萨克语、诺盖语otyn“木柴”；古突厥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库梅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伊姆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ata“父亲、祖父”；古突厥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吉尔吉斯语、库梅克语、诺盖语butaq，卡拉卡尔帕克语、维吾尔语putaq，乌兹别克语butoq“小树枝”；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土库曼语otar“牧场”，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otar，库梅克语otar“庄园”，鞑靼语utar“庄园，领地”；古突厥语otun，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卡拉伊姆克里木方言、吉尔吉斯语otun，鞑靼语utən，哈萨克语、诺盖语otyn“木柴，燃料”；

t变为d：图瓦语、托法拉尔语idik“鞋”～鞑靼语itək“靴子”；阿尔泰语odus“三十”（＜otuz）；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odun“木柴”，哈卡斯语odyŋ（＜otuŋ）；哈卡斯语、阿尔泰语、图瓦语ada“父亲”（＜ata）；图瓦语buduq“小树枝”，加告兹语、阿尔泰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budaq，土库曼语pudaq（＜budaq），图瓦语odar“牧场”，阿尔泰语odor（＜otar）；土库曼语、阿塞疆语、土耳其语odun“木柴”，哈卡斯语odyŋ（＜otyŋ）；

t变为半浊辅音[image: img]
 ：这种变化是为楚瓦什语所特有，试比较楚瓦什语[image: img]
 “靴子”～鞑靼语[image: img]
 ；[image: img]
 “三十”～utyz；[image: img]
 “硬的”，[image: img]
 “木柴”；[image: img]
 “养蜂场”～utar“庄园，领地”；

t脱落：现代维吾尔语ottuz“三十”，库梅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qatty“硬的”。

在根词的中部辅音之前或后的位置则很少见到这个音。

而处于辅音起首的附加成分之前时t是相当稳定的，试比较鞑靼语bӛtü“结束”（bet-“结束”），哈萨克语bitü；鞑靼语kitü“离去”（kit-“离去”），再比较哈萨克语jutü“离去”及其他等；鞑靼语kitӛr-“带来”。词干的收尾音t在向其添加物主附加成分时，并不发生变化，试比较鞑靼语atəm“我的马”，atə“他的马”。

附加成分的起首音t仅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使用，即当词干是以清辅音结尾的情况时，试比较鞑靼语jaqtaš“同乡”（jaq“方面”），哈萨克语bastan“从头”（bas“头，脑袋”）。

位于词的绝对尾端

在各个不同的突厥语中，位于词的绝对尾端的t都相对地保存得比较好，试比较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现代维吾尔语、绍尔语at“马”，乌兹别克语ot，楚瓦什语ut“骟马”；鞑靼语，巴什基尔语ut，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库梅克语、哈卡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图瓦语、土库曼语ot，楚瓦什语vut“火”。

位于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之前的收尾音t从没发生过任何的变化。

在阿塞拜疆语中（土耳其语中则较少见）收尾音t有时会发生浊音化；根据H.K.德米特里耶夫的考察研究，阿塞拜疆语中浊音化的收尾部是一些中辅音，中间的介音——media lenes（Дмитриев，19482
 ），试比较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名字”～土耳其语ad，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股骨，大腿”～土耳其语but，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翅膀，翼”～土耳其语kanat，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牛奶”～土耳其语süt。

在土耳其语的but，kanat，süt这样一些词中，处于物主附加成分之前的收尾音t可发生变化，试比较budy“他的大腿”，kanady“它的翅膀”，südi“他的牛奶”及其他等。有的语言学家推断说，这种浊化都发生在一些古老的长元音之后（Рясянен，1955，39）。

辅音d

位于词首

在突厥源语中，d不出现在词的绝对起首位置。在某些突厥语中出现起首d是由于原始的t发生浊音化的结果。试比较阿塞拜疆语daš“石头”～鞑靼语、库梅克语、吉尔吉斯语taš，哈萨克语、诺盖语tas；阿塞拜疆语daγ“山”～鞑靼语、哈萨克语tau，吉尔吉斯语to：；乌兹别克语toγ，诺盖语taw，哈卡斯语taγ。

起首音d在所有的阿尔泰语中显现得相当广泛，在所有的位置上它都保存得很好，特别是在满通古斯语言中。在许多满通古斯语言中词首d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语音变化与诸突厥语言极其相似。试比较，例如，位于前列元音之前的d＞[image: img]
 ：埃文基语diram“厚的”，埃文尼语deram，那乃语[image: img]
 erami，满语[image: img]
 iramin（Цинциус，1949，188）。

位于词的中部

在突厥诸语言中，看来元音间的d大概同样也是来自t，因此，它也是再生的。试比较图瓦语，托法拉尔语idik“鞋”～鞑靼语itək“皮靴”；阿尔泰语odus“三十”～土耳其语otuz及其他等。

在某些突厥语中d则是来自原始的δ，试比较图瓦语、卡拉加斯语adaq“脚”～土耳其语、阿尔泰语，以及其他语言ajaq（＜*
 aδaq），图瓦语、卡拉加斯语aduγ“熊”，土耳其语ajy（＜aδyγ）；维吾尔语、中部突厥语quδruq“尾巴”，雅库特语quturuq，图瓦语quduruq，科伊巴尔方言quzuruq，库梅克语、察哈台文、东部突厥语、塔兰奇土语、乌兹别克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阿尔泰语、帖列乌特方言、列别全方言、基龙里克语quiruq（＜*
 quδruq）～蒙古语qudurga“后鞧带”。图瓦语qodan（卡拉加斯语X odan）“兔”（＜*
 qoδan）；图瓦语qodyŋ“桦树”，雅库特语X atyŋ，楚瓦什语X or[image: img]
 （＜*
 qaδyŋ）；维吾尔语、图瓦语qadyn“公公，岳父”，中部突厥语qajyn（奥古兹语），qaδyn“夫兄，内兄，连襟”；绍尔语、萨加方言、科伊巴尔方言、卡钦方言qazyn，土耳其语、博斯尼斯卡土耳其方言、帖列乌特方言qajyn及其他等（＜qaδyn）。

位于词的绝对尾端

位于词的绝对尾端的d历史上可能是来自t，也就是说，处于这个位置上的应当是再生的。试比较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名字”（＜*
 at），[image: img]
 “翅膀”（＜*
 qanat）。

位于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之前

这种类型的响音化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可见到，主要是在西伯利亚的各语言之中。

位于附加成分之首

d这个音可以从处于词干浊辅音或词干元音后的附加成分之首记录到，试比较鞑靼语aldə“他拿了”，bazarda“在集市上”，dalada“在草原上”。

可以认为附加成分中存在的d是固有的，因为，元音和谐和辅音和谐显然早在源语状态时就已存在，所以可以把其假定为附加成分的变体。大多数以塞辅音起始的突厥语附加成分都有两个并行的变体——带清辅音的和带浊辅音的变体。试比较方位格-da/-ta，从格-dan/-tan，使动态-dyr/-tyr，表示相类似的附加成分-[image: img]
 //-[image: img]
 。

在楚瓦什语中处于元音间位置上的d在经过中间阶段的δ后从而变成r，试比较əs'lerӛm“我工作了”，xulara“在城市里”。

在巴什基尔语中处于这种条件下的d则变为l。试比较Öfölö“在乌法”，[image: img]
 “在营房”。在巴什基尔语中某些情况下元音间的d可以变成n，试比较ine“他来过”（鞑靼语[image: img]
 ）。

应该把附加成分中的再生d与原始的d区别开来。附加成分的起首音d很可能与语音同化过程的结果有关，试比较表示拥有意义的附加成分-dy（＜*
 -ly）。

擦辅音和塞擦音

突厥诸语言中属于擦辅音的有s，z，š，ž，θ，δ，ϑ，属于塞擦音的有č，[image: img]
 ，c，[image: img]
 。

在按照一般规则构拟词根词素和辅助词素中的这些辅音时应该充分考虑它的分布情况：处于词首、词中和词尾位置时它们显现的状况和出现的频率。

词根词素中的擦音和塞擦音

位于词首

早期原始突厥语的状况

位于词首的清擦音s是极其稳定的。虽然鲁尼文字母表中的字母因后列元音或前列元音而区分成s1
 和s2
 ，但从音位上说，这还是同一个s（常常s2
 取代s1
 ）：s2
 äŋir“山峰”（Енис，44），s1
 ač“头发”（Енис，49），s1
 an“计算”（БКХa，12），s1
 ab“词，话语”（KTM，1），s1
 ub“水”（Тон，27）；s2
 ämiz“油多的”（Тон，5—6），s1
 äläŋä—色楞格河（МЧ，44），但是s1
 ad（Тон，31）及s2
 ad“亲王”。

清辅音s显现为：

（1）在回鹘文文献中（不拘书写形式）：syγun“公马鹿”（Маn，Ⅰ，35），syŋar“方向，方面”（Маn，Ⅲ，10），suv“水”（Suv，487），söŋük“骨”（Suv，614），sač“头发”（[image: img]
 ，138），saγlyq“产奶的牲畜”（USp，36），san“计算”（USp，31），sor-“询问”（USp，46），sävinč“愉快”（Li[image: img]
 .Vod.，194）；

（2）在黑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中：savčy“预言家，公使”（QBH，2），saryγ“黄色的，苍白的”（QBH，427），sal-“放下，扔掉”（QBK，284），säv-“喜爱”（MKⅡ，15），sač“撒开，播种”（MKⅠ，79；Ⅱ，4），sar“健康的，平安的”（MKⅢ，154），sü“部队”（MKⅢ，339），san-“想，认为”（ЮгС，133），[image: img]
 “甜的”（ЮгС，209）；

（3）在花喇子模文献中：sa-“认为”（Eck.，243），saw“词，语”（Teфc.，256），säwinč“愉快”（Teфc.，265）；

（4）在察哈台文文献中：siŋil“妹妹”（Бад[image: img]
 'и‘，195），sač“头发”（Бад[image: img]
 'и‘，184），sapaq“花茎”（Бад[image: img]
 'и‘，183）；

（5）在给普恰克语书面文献中：su“水”（Ettuh.，242），syγyr“奶牛”（Ettuh.，236），sol“左边的”（Tel，322），säkir-“跳跃”（Z aj.Qutb.，156），saγ/sav“健康的”（CC，211），sav-～söv-～söj-“喜爱”（CC，218），suv“水”（Schütz，145），sarymsax“蒜”（Schütz，143）；

（6）在布加尔文献中：säkir“八”（R[image: img]
 na-Tas，Fodor，1979，154）；

（7）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仍在继续使用：土耳其语seυ-“喜爱”，加告兹语süt“牛奶”，阿塞拜疆语saγ“健康的，活的”，哈拉吉诸土语su：b“水”，撒拉语sap“把，柄”，克里米亚鞑靼语syrt“背”，库梅克语saban“犁”，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sary“黄色的”，卡拉伊姆语sala“乡村，村子”，鞑靼语saqla-“保藏，爱惜”，楚瓦什语sělě“燕麦”，诺盖语sabaq“石柱”，哈萨克语sep-“喷出”，卡拉卡尔帕克语saz“黏土”，吉尔吉斯语saj“河床”，乌兹别克语sel“阵雨”，维吾尔语soru-“询问”，阿尔泰语sal“木排”，图瓦语saγ-“挤奶”，托法拉尔语saryγ“黄色的”，哈卡斯语sat-“出售”，绍尔语so：r-“吮吸”，西部裕固语sy-“折断”，楚雷姆突厥人的语言saj“沙土”，雅库特语sana：“思维，思想”。

上述所引材料使我们可以构拟出早期突厥源语状态下的一个起首清辅音*
 s。而阿尔泰共同体的其他语言的材料则可以证实在原始突厥语的早期阶段就已有一个清辅音*
 s。

在蒙古诸语言方面现已查明：除位于i之前的s-外，在任何情况下喀尔喀蒙古语的s-都与蒙古书面语s-相对应，并且在蒙古书面语中和早期的蒙古诸语言中位于i前的s其发音就是s，并不是š，这从亲属语言的各种形式的比较，以及与来自莫戈勒语借词的比较可以得到证实：喀尔喀语šud，莫戈勒语šud[image: img]
 ，蒙古书面语šidün“牙齿”，喀尔喀语[image: img]
 e-，莫戈勒语[image: img]
 -，蒙古书面语[image: img]
 -（试比较满语[image: img]
 -）“侵入，渗入”，维吾尔语、察哈台语、吉尔吉斯语siŋ-“（水）流到地里去，容得下”（Bладимирцов，1929，374）。而对于满通古斯诸语言，也全都记有这类的对应关系：

在词汇的首端位置。

埃文基语、涅吉达尔语、鄂罗奇语、乌德语、鄂罗克语、乌里奇语、那乃语s-，埃文尼语h-，索伦语s-～š'+i～e；满语s-～š-；

鄂罗奇语、乌德语、鄂罗克语、那乃语、满语sa-，埃文基语、索伦语、涅吉达尔语、乌里奇语sa：-，埃文基语ha：-“知道”；

乌德语sa-，乌里奇语se-，埃文基语、涅吉达尔语、鄂罗克语se：-，埃文基语h'ä：-，那乃语sea-，满语saj-“咀嚼”；

涅吉达尔语、鄂罗奇语、乌德语、乌里奇语、那乃语、满语si，埃文基语、鄂罗克语si～si：，索伦语š'i：埃文尼语hi～hi：“你”（Цинциус，1949，191）。

阿尔泰共同体中各语言的对应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原始蒙古语*
 s-（处于元音之前，但i除外）和š-（处于i之前），蒙古书面语s-和š-，满语和埃文基语s-，埃文尼语h-，朝鲜语s-，突厥源语*
 s-，古突厥语s-，楚瓦什语s-和š-（Poppe，1960，29—31）；蒙古语šilije-～[image: img]
 e-“使清洁”卡尔梅克语šile-“使清洁”，那乃语selko-“洗”，奥里奇语silču-，满语[image: img]
 ija-，通古斯语silki-，朝鲜语sjel-，突厥语sil-“使清洁”；蒙古语[image: img]
 a“犬牙，楔子，锥子”，卡尔梅克语soja：，那乃语soja～sojka“犬牙”，朝鲜语[image: img]
 i“楔子”，土耳其语soja“鹰的爪子”，哈萨克语sojan“轮齿，尖端”，吉尔吉斯语sojo“尖利的物体”（Ramstedt，1957，71—72）；朝鲜语solle-i-da-“摇晃”，鞑靼语selk-，楚瓦什语sille-“使摆动”；朝鲜语sü-“呼吸”，鞑靼语solïš“呼吸”，楚瓦什（方言）sul'a；朝鲜语čot“牛奶”，鞑靼语söt，楚瓦什语sět（ПОАЯ，1971，312—313）。

在蒙古、满通古斯及朝鲜诸语言中所观察到的s-的上述对应关系更加强了起首音*
 s就是属于最早期的突厥语这种可能性。

突厥诸语言中词首清塞擦音č始见于最早期的古突厥文献典籍：

（1）在鲁尼文碑铭语言中：[image: img]
 ur——男人的名字（Eниc.，37），[image: img]
 oraq——地名（БКⅫ），[image: img]
 “草原，平原”（KTб，4），[image: img]
 ab（Toн，7）“光荣”，[image: img]
 ik——民族名称（MЧ，19），[image: img]
 “家庭，孩子”（КЧ，5）；

（2）在各种不同书写形式的回鹘文文献语言中：[image: img]
 “火焰，热”（Suv，601），[image: img]
 “苍蝇”（Suv.，660），[image: img]
 -“扔掉，抛下”（Suv，625），[image: img]
 -“打出（火），敲石取火”（[image: img]
 ，Ⅱ，10），[image: img]
 aq“时候，时间”（Usp，22），[image: img]
 “晨星”[image: img]
 .Voc.，153）；

（3）在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语言中：[image: img]
 -“走出”（QBK，66），[image: img]
 “灰白色”（QBN，91），[image: img]
 “小鱼”（MKⅠ，191），[image: img]
 “葡萄汁，新（酿的）葡萄酒”（MKⅠ，83），[image: img]
 “棉织品”（MKⅠ，495），[image: img]
 “扔掉，抛”（ЮгC，477）；

（4）在花喇子模文献语言中：[image: img]
 “牧人”（Eck，115），cyra“细长的木柴，灯盏”（Teфc，360），[image: img]
 š-“解开”（Teфc.，358）；

（5）在察哈台文献语言中：[image: img]
 um-“潜入水中，钻进（水中一会儿）”（Бадā'и‘，179），[image: img]
 “任何一种春天的花朵”（Бадā'и‘，176），[image: img]
 -“走遍”（PT，10），[image: img]
 -“领出”（PT，11）；

（6）在给普恰克语文献语言中：[image: img]
 “帐篷”（Ettuh.，161），čolpan“金星”（Ettuh，163），[image: img]
 aqmaq“火镰”（Tel，308），čab-“跳跃”（Z aj.Qutb.，39），[image: img]
 yq～cyx“露水”（CC，79），čaxyr-“召唤，邀请”（Schütz，125），čakuč“锤子”（Tryj.，177）；

（7）在相当大部分现代突厥语中：土耳其语[image: img]
 aqyr-“召唤，邀请”，[image: img]
 -“拉，拖”，加告兹语[image: img]
 “草地，小草地”，[image: img]
 “牧场”，阿塞拜疆语čaγa“小孩子”，[image: img]
 “草原”，土库曼语[image: img]
 ：γa“仔畜”，[image: img]
 “锤子”，哈拉吉诸土语[image: img]
 “河”，[image: img]
 ：l-“打，打击”，撒拉语[image: img]
 “草”，[image: img]
 -“扔，打击”，克里米亚鞑靼语čavke“寒鸦”，čabïk“快速的”，库梅克语[image: img]
 “葡萄酒”，čal“瓦灰色的”，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露水”，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čaq-“打出火”，鞑靼语čana“雪橇”，[image: img]
 -“忍耐”，楚瓦什语[image: img]
 “树叶上最初的黄点；（斑）白发”，[image: img]
 ap“光荣，声望”，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解开”，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aηa“雪橇”，[image: img]
 ert-“发出撞击声”，维吾尔语[image: img]
 -“跑”，[image: img]
 “沙漠”，阿尔泰语[image: img]
 adyr“帐篷”，[image: img]
 a[image: img]
 a-“呛”，图瓦语[image: img]
 “圆锥形帐篷，窝棚”，[image: img]
 “潮湿的”，哈卡斯语čal“灰色的”，[image: img]
 -“涮”，绍尔语[image: img]
 “潮湿的”，čajqa-“使摆动”，西部裕固语[image: img]
 “龛，祈祷室”，čurik“妇女头顶上的小辫子”，雅库特语čox“煤”，[image: img]
 “整洁的”。

综合突厥语的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词首清塞擦音*
 č可能是源语早期状态的一个反映。它的早期原始语的情况可以从其他阿尔泰语的资料中找到证明，得到核实。

某些蒙古书面语的词仍然保存着来自*
 [image: img]
 ～*
 [image: img]
 i的起始音[image: img]
 （i）-：蒙古书面语[image: img]
 “硬的，坚定不移的，信守的”（＜*
 [image: img]
 ），试比较维吾尔语[image: img]
 yn“符合真理的，准确的，真实的，忠实的”，蒙古书面语[image: img]
 indan“檀香树”＜维吾尔语čyndan＜粟特文čntn＜*
 [image: img]
 ＜梵文[image: img]
 ；喀尔喀语č＜蒙古书面语处于i前的[image: img]
 ，处于其他位置上的蒙古书面语[image: img]
 ＞喀尔喀语c，但是仍有许许多多的例外现象（Bладимирцов，1929，405；Poppe，1960，25—26）。

在满通古斯诸语言中可以观察到，处于词首的清辅音č在所有的语言中，索伦语和鄂罗克语除外，都属于[image: img]
 ～t’这种对应系之列；在索伦语中词首音[image: img]
 ＞s＞[image: img]
 ～c，[image: img]
 '+i＞š'+i；在鄂罗克语中[image: img]
 ＞t，[image: img]
 +i/č+i：试比较埃文基语、埃文尼语[image: img]
 ：lba：n，索伦语[image: img]
 ：lba：n
 ～sa：lba：n
 ，涅吉达尔语[image: img]
 alban，鄂罗奇语[image: img]
 a：lba，乌德语cafaktai“白桦树丛”，满语[image: img]
 alfa“桦树皮”（Цинциус，1949，210）。

在阿尔泰诸语言中总体上词首音[image: img]
 可以构成一系列的对应关系。起始的*
 [image: img]
 -＞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image: img]
 ，朝鲜语[image: img]
 （=[image: img]
 '）：突厥语、蒙古语[image: img]
 al“银白的（指头发）”，蒙古语[image: img]
 an“白的”，[image: img]
 aji-“变成白色”，[image: img]
 akir～čaŋkir“浅色眼珠的”，[image: img]
 “雪”，[image: img]
 -“打出火来”，[image: img]
 ur“火镰，打火石”，通古斯语[image: img]
 “白桦”，[image: img]
 “天鹅”，朝鲜语[image: img]
 'a-tol“打火石”之中的[image: img]
 ‘a，突厥语、蒙古语[image: img]
 ，朝鲜语[image: img]
 “时候，时间”（Ramstedt，1957，62—64）。

上述蒙古、满通古斯和朝鲜诸语言中的词首音č-的对应关系可以证实在突厥源语的早期阶段就已有词首音č的存在。

晚期原始突厥语的状况

应当把词首清辅音*
 š列入原始突厥语的晚期状态：

（1）在鲁尼文文献中由于外部语言学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难以区分的s 和š：用s替代š以及以š替代s1
 （参见Tенишев，1971，289，295）；带有词首音š的例词：šuna“鸭子”（Eнис.，54），šubuš——男人的名字（Eнис.，81），[image: img]
 “尸体”（Tон，8），šaš-“变浑，害怕”（МЧ，33）；

（2）回鹘文文献中仅在有限的情况下才见到词首清辅音š：šük“寂静地，安静地”（Suv，124），šor“咸的”（Suv.，591），šatu“梯”（Suv，692），šaš-“误入歧途，偏移”（Suv.，412，445），šeš-“解开，放走”（[image: img]
 Ⅱ，76）šorba“汤，清汤”，šunqar“隼”[image: img]
 .Vос.，199）；

（3）在黑汗王朝的回鹘文文献中则有相对不太多的词汇带有词首清辅音š：šaš“胆小的，胆怯的”（QBK，271），šat“勇敢，胆大”（QSN，438），Šaš——地名（MKⅠ，222），šeš-“解开”（MKⅡ，293），šüt“起源，出身”（MKⅢ，120），šyn“床铺”（MKⅢ，140），šyš“铁扦”（MKⅡ，282），šebäŋ“金属棍”（MKⅢ，354）；

（4）花喇子模文献中的清辅音š：šamuša“图案装饰”（Eck.，265），šiš-“肿”（Teфc.，364）；

（5）察哈台文文献中的清辅音š：šeš“肿瘤”（Бадā'и‘，199），šunqar“隼”，šaq“排水管”（Бадā'и‘，197）；

（6）给普恰克文文献中的清辅音š：šorba“汤”，šäš-“解开”，šäš-“肿”（Tel，323），šišäk“两年的绵羊”（Z aj.Qutb.，166），šyrdaq“皮夹克”（CC，231）；

（7）现代突厥诸语言中相对也有不多的带有词首清辅音š的词汇：土耳其语šiš“铁扦”，šiše“细颈玻璃瓶”，šaš-“失落”，加告兹语šaš“变傻了的”，šiš“织针”，šišä“细颈玻璃瓶”，阿塞拜疆语šiš“肿瘤”，šorba“汤”，克里米亚鞑靼语šojle“这样的”，šimdi“现在”，库梅克语šiše“玻璃”，šašy-“淘气”，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šiš“铁扦”，šoš“寂静地”，卡拉伊姆语šiš“铁扦”，šiš-“肿”，鞑靼语šaqa-“敲”，šeš-“红肿”，巴什基尔语šajar-“淘气”，šaš-“改变办法”，楚瓦什语šu～šǎυ-（鞑靼语šu-，巴什基尔语šyu-）“滑行”，šys'-（鞑靼语、巴什基尔语šeš-）“肿胀，发胖”，卡拉卡尔帕克语南部方言šorpa“汤”，šalγam“芜菁”，吉尔吉斯语šaš-“匆忙”，šiši-“肿胀”，乌兹别克语šiš“肿瘤”，šoš-“急急忙忙”，维吾尔语šojla“稀的大米粥”，šo（r）υa“汤”，托法拉尔语šiš“铁扦”，哈卡斯克孜勒方言šiš“水泡”，šadyrax“有麻点的”，绍尔语šaš-“破开”，楚雷姆突厥人的语言šajυal-“涮”，西部裕固语šyγan“耗子”。

上述的例词可以确证，词首清辅音乃是共同突厥词汇的所有物，但相对的这种词的数量不多而已。在个别一些语言的拟声词的词首也可见到清辅音š，当然这些拟声词在各语言里是不相同的，虽然这里也会有相同的情况，但却是个别的。相当一部分带有词首清辅音š的突厥语词汇则是由来自各种不同语言的借词所组成的：伊朗语、阿拉伯语、斯拉夫语、西欧语言、梵文、汉语、藏语等。

在突厥语的固有词汇中，词首位置上的清辅音š其出现频率是相对较低的，这就使我们可以推论，在源语中š是在相当晚的时期才发展起来的。阿尔泰学的材料就可作为突厥语中š是在晚期才发展形成的佐证。蒙古书面语中带有固有š的词汇数量极少。根据书面文献材料记载，处于之前的辅音s是在接近13世纪时才转变成š（si＞ši）。很早以前，可能是共同蒙古语时期，才在有限的一些词里由词中的和收尾的č发展而成为š。在12—13世纪时（也可能还早）一些含有š的词已从各种不同语言流传到蒙古语语言世界（Владимирцов，1929，374—378）。

在满通古斯语中，除满语外，š作为一个音位是不存在的；在埃文基语、埃文尼语和乌德语中与这个音相对应的是s和h；而在索伦语中š替代s，只出现在它处于i之前时（Цинциус，1949，181，188—193）。

所以，在阿尔泰诸语言中可以把清擦音š确定为一个地方性质的语音，看做是语音转化或借用的结果。而š的发展和更加深入生活的过程则仅是在突厥诸语言中才得到进展。

原始突厥语分解后的状况

在源语分解之后，突厥诸语言开始独立存在的时期出现了清擦音和塞擦音的偶然浊化。位于词首的浊辅音其数量性质总是单一的，这是任何语音过程也说明不了的。这或者是早期的响音化的结果，或者是借用的结果。词首浊辅音z可以举例于下：

（1）古回鹘文和黑汗王朝回鹘文文献中—zаrunč“芥芽”（RachⅡ，2），zanby“蛐蛐”（MK，364），zäränzä（植物）“红花”（MK，226）；

（2）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阿塞拜疆方言zabar“铺在顶梁上的木板”；鞑靼语、哈萨克语zaryq-“受折磨，感到寂寞”；鞑靼语zirek“赤杨”，zelpe“金银花”，鞑靼方言zyqy“寒气（在潮湿的空气下）”；卡拉卡尔帕克语zoŋqyj-“上升”；卡拉卡尔帕克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zirek-“感到寂寞”；吉尔吉斯语zolqoj-“将变大的”；维吾尔语zaγra“玉米面做的面包”，zak“硫酸铁”，zällä“客人自己带来的酒食”。

词首浊辅音ž主要出现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之中：哈萨克语žajyn“鲇鱼”，žalbyr“被弄乱了的（关于毛）”，žent“食物的种类”；维吾尔语žit“用面粉做的大软糕，饼”，维吾尔语、库恰克土语žäinäk“肘”。

词首浊塞擦音[image: img]
 出现在：

（1）古突厥文献中：[image: img]
 üυrün-“旋转”（QBH 33）；

（2）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土耳其语[image: img]
 aj-“拒绝”，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yγ“杂草”，阿塞拜疆方言[image: img]
 až“一种可食草的名称”，[image: img]
 yγy“一岁小山羊羔”，土库曼语[image: img]
 oš-“（高兴、快乐等情感）洋溢”，[image: img]
 ö[image: img]
 ek“玻璃制品和细瓷制品的类别”，撒拉语[image: img]
 ara-“消费”；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örme“一种肉做的民族风味菜”，[image: img]
 y [image: img]
 ym“绳子”，鞑靼语[image: img]
 epšek“泥泞”，[image: img]
 ält“瞬息间”，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sqa-“扬起”，维吾尔语[image: img]
 aγdu“香瓜的品种”。

浊擦音和塞擦音的发生通常都是由于语音进程形成的影响所致。而清辅音系统的响音化——č＞[image: img]
 就是一种这样的语音过程：[image: img]
 üυrün-“旋转，回转”（QBH，33）～回鹘文[image: img]
 äυür-“使旋转，使回转”（ДТС）；库梅克语[image: img]
 ibin“苍蝇”～鞑靼语[image: img]
 ；库梅克语[image: img]
 ije“樱桃”～鞑靼语[image: img]
 ijä；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image: img]
 uγyr“坑”～鞑靼语čugyr“坑，凹处”，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image: img]
 yda-“忍耐”～鞑靼语[image: img]
 yda-。

浊辅音[image: img]
 -和ž-的形成乃是词首音*
 j-发展链中的一环。而拟声词和借词则是补充浊辅音z-，ž-，[image: img]
 -的来源。

在某些突厥语存在的时期，在擦音和塞擦音的基本系统中插进了由两个成对语音c～[image: img]
 和θ～ϑ组成的一个过渡状态的系统。这两对语音出现在有限的几个语言中，齿间擦音θ～ϑ出现在土库曼语、巴什基尔语以及鞑靼语的和吉尔吉斯语的各方言之中，而塞擦音с～[image: img]
 则出现在撒拉语以及阿塞拜疆语的、加告兹语的和鞑靼语的各方言之中。

位于词的中部

在突厥源语中，处于中间位置上的辅音多数都是清辅音：s，š，[image: img]
 ，c，θ。可以说只有一个是浊辅音—擦音z，它出现在共同突厥语的词根词素中。它被记录在：

（1）突厥语鲁尼文文献语言中：jazy“草原”（KTm，3，7），azuq“军用食粮，饲料”（KTб，39），qyzyl“红色的”（Тон，52），uzun“长的”（Tон，52）；

（2）回鹘文文献语言中：bäzäk“饰物，装饰画”（Suv.，544），azyr“犬牙”（Suv，620），jazy“草原”（TTVA），uzun“长的”（Lig.Voc.，275），qyzyl“红色的”（Lig.Voc.，167）；

（3）黑汗王朝时期回鹘经文语言中：quzy“羊羔”（QBK，17），qyzar-“变红”（QBK，190），uzaq“长久的”（MKⅠ，66）azuq“食物，饲料”（MKⅠ，381），jüzük“环”（MKⅢ，18），qazy“马腹腔油及由其制作的食品”（MKⅢ，223），tuzar“套儿”（ЮгВ，456）；

（4）花喇子模文献语言中：bäzä-“装饰”（Eck.，96），azuq“食品，食物”（Teфc，43），jazy“草原”（Teфc.，134），qazan-“获得”（Teфc.，193）；

（5）给普恰克语文献语言中：azy“臼齿”，azyq“军用食粮”（Ettuh.，146），jüzük“环”（Tel，313），bazyq“厚的，粗糙的”（CC，53），buzaυ/ buzoυ“牛犊”（CC，70），X aza X“哈萨克人”（Schütz，130），ary X“军用食粮”（Tryj，99）；

（6）也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但-z-并非那么不稳定：土耳其语、维吾尔语uzun“长的”，土耳其语kazan-“挣钱”，加告兹语buza：“牛犊”，kuau“羊羔”，阿塞拜疆语bäzä-“指派”，哈卡斯语üzäm“葡萄”，uzâq“长久的”，克里米亚鞑靼语buzaw“牛犊”，撒拉语oza-“加长”，库梅克语azyq“食品，饲料”，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qazyq“一头削尖的粗棍”，卡拉伊姆克里木方言azaυ～图瓦语azyγ“犬牙”，鞑靼语azyq“食物”，诺盖语bezü-“令人厌烦”，哈萨克语azu“臼齿”，吉尔吉斯语azu：“犬牙”，卡拉卡尔帕克语qyzyl“红的”，乌兹别克语uzuk“环”，阿尔泰语tozym，楚瓦什语tozan“尘土”，托法拉尔语duzaq“套儿，活结”，哈卡斯语özen“洼地，宽谷”，绍尔语uzun“长的”，西部裕固语jaz“草原”，ezek“果心，核心”。

位于浊音和响音之前的浊辅音-z-也依然保留了下来：azbar“庭院”（Schütz，122），qazran-“获得”（KTб，9），[image: img]
 ü“镜子”（ЮгС，250），azman“骟过的羊”（MKⅠ，130），qaznaq“金库”（[image: img]
 Ⅱ，76），jiznä“女婿”（MKⅢ，35），kizlä-“藏起来”（ЮгС，169）。

上述例词使我们可以说在源语中是存在模棱两可的浊辅音z的。试比较突厥语uzun“长的”，楚瓦什语的və^rə^m“长的”，蒙古语urtu“长的”；可能还有，朝鲜语or-ai（方言）“很久以来”（Ramstedt，1957，110—113）。

带有浊音-[image: img]
 -和-z-的其他情况。它们的浊音性具有再生的性质。-[image: img]
 -是-č-响音化的结果，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试比较给普恰克语a [image: img]
 y“咸的，苦的”（Ettuh.，135；Tel，301）及土耳其语、加告兹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撒拉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ažy～a [image: img]
 i“苦的”，然而回鹘文a čgγ“苦的”（Suv.，635；Eck.，29）；给普恰克语ačy“酸的”（CC，28），哈拉吉诸土语âčy：q“苦的”，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和克里木方言ačy“酸的”，鞑靼语ačy，绍尔语ačyγ，楚雷姆方言ačyγ“苦的”；给普恰克语ke [image: img]
 e“晚上”（Ettuh.，190；Tel.，313）以及土耳其语、加告兹语、撒拉语、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image: img]
 e[image: img]
 e“晚上”，但是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käčä（QBN，202）；花喇子模文献[image: img]
 （Teфc.，177），给普恰克语kecǎ“昨天”（Schütz，134）；哈拉吉诸土语[image: img]
 ，乌兹别克语keča，库梅克语[image: img]
 “夜”，鞑靼语kičä“昨天”，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keče“晚上”，维吾尔语kečä“在晚上”。

浊音-ž-的出现乃是-č-＞-[image: img]
 -＞-ž-这一语音过程的结果：阿塞拜疆方言ažytma“酵母”，试比较乌兹别克语ači-，阿尔泰语、哈卡斯语ačy-“发酸”，土库曼语a：[image: img]
 a-“变酸”；撒拉语aža“舅舅”，试比较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aγača“舅舅”；乌兹别克语ača“奶奶”，维吾尔语ača“姐姐”，图瓦语ača“父亲”，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a [image: img]
 u“父亲”（QBK 12），撒拉语xa [image: img]
 a“奶奶”；库梅克语a [image: img]
 aj——对上年纪的妇女的尊称，吉尔吉斯语a [image: img]
 a“年长的”，哈卡斯方言a [image: img]
 a“哥哥”，绍尔语e [image: img]
 e“母亲”。

从年代上看，-ž-在借词结构中出现得较晚。浊音-[image: img]
 -和-ϑ-同样也是晚期发展的结果。

位于词的尾端

在突厥源语的词末大部分是清擦音和塞擦音s，š，θ，[image: img]
 ，c和浊擦音-z，而浊擦音-z不仅在词的中部保存得很好，而且在共同突厥语的词根词素的尾部也很好，主要是在古突厥诸语言之中：

（1）鲁尼文书写的文献中：öz“自己的，私人的”（Енис.，48），ädiz“高的”（Енис.，80），jaryz“褐色的”（КТб，1）qyrqyz“吉尔吉斯人”（КТб，4），qyz“姑娘”（КТб，7），biz“我们”（КТб，20），uz“手艺”（БКⅪ），boz“灰色的（马的毛色）”（Кz，4），oz-“得到解救”，täz-“跑”（БК，41），küntüz“在白天”（Тон，12），qyz quduz“妇女们”（Тон，48）；

（2）回鹘文文献中：jüz-“游泳”（ManⅠ，17），qaz“鹅”（Suv.，4），qyz“姑娘，女儿”（Suv，80），biz“我们”（Suv，408），säkiz“八”（Suv，476），köküz“胸部”（Suv，624），oz-“得到解救”（TTⅢ），jutuz“妻子”（TTⅦ，26），ädiz“高的”（[image: img]
 .Ⅱ，8），toz“桦树皮”（[image: img]
 Ⅱ，70），öz“生活”（[image: img]
 Ⅱ，86），tiz“膝盖”（[image: img]
 Ⅲ，28），jalŋuz“一个，唯一的”（[image: img]
 Ⅲ，46），käpäz“棉花，棉（属）”（Usp，2），böz“粗麻布，粗平纹布”（USp，16），az“少”（[image: img]
 .Voc.，133），aγyz“嘴”（[image: img]
 .Voc.，126），jyltyz“根”（[image: img]
 .Vic.，284），jultuz“星星”（[image: img]
 .Voc.，288）；

（3）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jaγyz“褐色的，接近黑色的”（QBH，10），käυäz“有自尊心的”（QBH，33），qymyz“马奶”（QBK，264），julduz“星星”（QBH，22），kündüz“日子，在白天”（QBN，79），tuz“盐”（QBN，107），uz“内行的”（QBN，205），yz“脚印”（QBN，317），az“少，稀有地”（QBN，306），aryz“双唇”（QBN，435），jüz“一百”（MKⅠ，80），söz“词，话语”（MKⅠ，290），jüz“脸，面容”（MK，Ⅰ，173），täz-“奔跑”（MKⅡ，8），küz“秋天”（MKⅡ，172），jaryz“褐色的”（MKⅢ，10），jaz-“写”（MKⅢ，59），qyz“姑娘”（MKⅢ，338），söz“词，话语”（ЮгВ，170）；

（4）花喇子模书面文献中：aγyz“嘴”（Eck.，36），az“少”（Eck.，65），deŋiz“海”（Teфc.，117），jaz-“写”（Teфc.，133）；

（5）察哈台文文献中：az-“（因迷路而）徘徊寻路”（Бадā'и‘，79），üz-“游泳”（Бадā'и‘，84），iz“脚印”（Бадā'и‘，122）；

（6）给普恰克语文献中：ajaz“晴朗的天空”（Ettuh.，145），aυuz“嘴”（Ettuh.，144），buz-“拆毁”（Schütz，125），az“少”（Tryj.，92）。

在古突厥文献中词末浊擦音z的出现都是有规律的：任何替代它的现象都是极罕见的。

由于词末z的稳定性从而造成-z—-s的对立，而Э.B.谢沃尔江就曾强调指出过古突厥文献语言中的这种语音对立的影响和作用（1973，138）：

az“少”（QBN，306；Eck.，65；Teфc.，41；Schütz，122；CC 45；Tryj.，99）——as-“挂”（Eck.，57；Бада'и‘，68；Ettuh.，142；Tel.，303；Tryj.，77）；käz-“走动，徘徊”（QBN，64）——käs-“切，切下”（MKⅡ，11；Teфc.，174；Schütz，134）；qyz“姑娘，女儿”（MKⅢ，338）——qys-“压缩，强迫于……”（Tон，5—6，QBK，69）。

在古突厥文献语言中词末的z固有特性以及与-z和-s相对立的成对词汇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都为构拟突厥源语中词尾浊擦音*
 z提供了根据。

在源语的词末的浊辅音γ，γ'及响音m，n，l，r中都可以找到构拟*
 -z的依据。

突厥语-z～楚瓦什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朝鲜语-r的对立关系可以证明对突厥语词末*
 z的构拟是正确的。试比较突厥语boz“灰色的”～蒙古语bor，朝鲜语puru；突厥语qaz“鹅”～楚瓦什语xur“鹅”，满语[image: img]
 aru“天鹅”，朝鲜语kari“天鹅，野鹅”；突厥语jüz“脸，面貌”～蒙古语düri～dürim～dürsün，果尔特语durun，朝鲜语düri“外貌”；突厥语käz-“散步，徘徊”～蒙古语kerü-～keri-“徐行”，朝鲜语ker-“散步，漫游”（Ramstedt，1957，110—113）。

最近，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对词末*
 z的构拟表示了支持（1976，160—161）。

但是，在现代突厥语中经常还可以见到词末z和s出现的摇摆现象，这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即这是由于具有多重特点的词末浊辅音受到清音化规律的影响所致。

无疑，词末浊辅音[image: img]
 ，z，ϑ在结构上乃是再生的。浊辅音[image: img]
 是词末清辅音č响音化的结果：a [image: img]
 -“挨饿”（Tel，301），试比较[image: img]
 -（MK，Ⅰ，144；Teфc.，64）；au [image: img]
 “掌窝”（Tel，301），试比较aυu[image: img]
 （QBN，33；Ettuh.，144）及awu č（Бадā'и‘，82）；阿塞拜疆语a [image: img]
 “饥饿的”，试比较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哈卡斯语[image: img]
 ，哈拉吉诸土语âč。

浊辅音-ž可以出现在个别的一些突厥语词素中及大部分的借词之中。

浊辅音υ是浊辅音-z的替代音。

辅助词素中的擦音和塞擦音

在突厥源语中辅音和谐律是曾经起过作用的。和谐律的这种作用可以决定源语状态下在附加成分起始部位曾存在有清擦音和浊擦音及塞擦音之分。这里经常遇到的是s，š，[image: img]
 和z。

也正是这些辅音曾经出现在语法的构形成分的结尾。

擦音和塞擦音的发展历程

辅音*
 s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首

在某些突厥语中*
 s-曾响音化，响音化的程度在各个语言中则是不一致的（由š-到z-），即*
 s＞š～z：西部裕固语[image: img]
 “牛虻”（＜*
 siŋek）；在土耳其语维京斯克方言和西南部各方言中zan-“认为，以为”（＜san-），zaban“犁”（＜sapaŋ），zümbül“风信子”（＜阿拉伯语sümbül），zebil“路旁的喷泉”（＜阿拉伯语sebil）（Nem.，72；Kork.，59）；阿塞拜疆方言zabax“明天，在早上”（＜阿拉伯语sabah），阿塞拜疆语哈萨克方言zan [image: img]
 y“绞痛”（Шир.，82）＜san [image: img]
 -“扎入，刺入”；鞑靼语巴尔迪姆土语[image: img]
 e“矛”（Ax.1
 ，83）～文学语言[image: img]
 e；吉尔吉斯语伊塞克土语zyja“墨水”（Юн.2
 ，132）（＜阿拉伯语sijah）～吉尔吉斯文学语言syja，zarp“散开”（Юн.2
 ，132）（＜阿拉伯语sarf）～吉尔吉斯文学语言sarp，而许多吉尔吉斯北部土语中的zaj“河，溪”～文学语言saj，zaryq-“滴落，流出＞”（Батм2
 ，19）～文学语言saryq-，维吾尔语zülük“水蛭”（＜*
 sülük），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syrtynzary“在房顶上”（Баск10
 ，32，215）（＜*
 syrtynsary）；西部裕固语zyq“门”＜sek（＜*
 isek），zona“马蝇”（＜蒙古语sono）。

在撒拉语中，除强送气塞音p，t，k外，擦音s也发展成送气音，即*
 s＞s‘：s‘us“词，话语”（＜*
 söz），s‘yç“头发”（＜*
 sa č）。

在突厥诸语言中，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出现以唏音替代s的情况，即*
 s＞š：

（1）在鲁尼文文献中（参见Tенишев，1971）：šan“计算”（Eнис.，84）＜san，šub“水”（МПⅡ，2）＜sub，šaqyn-“想，燃烧”（МПⅡ，16）＜saqyn-，šan č-“致命一击，刺穿”（МП13，16，18，29，32，33，36）＜sanč，šyq-“压，挤”（МП，16）＜syq-，šyŋary“一半”（МП18，19）＜syŋary。

（2）在许多现代语言中：土耳其语西南部各方言šän“你”（Kork.，63）＜sän；šinnän“从你那儿”（Kork.，63）＜*
 sändän；吉尔吉斯语穆尔加勃土语、奥什斯克土语šorpo“汤”（Юн.2
 ，132）～文学语言sorpo，šor-“吮，吸出”（Юн.2
 ，132）～sor-；吉尔吉斯语文学语言šajla-“选择”，试比较维吾尔语sajla-，šypyr-“扫除”，试比较鞑靼语sěběr-，哈卡斯语šaryndy“缠”＜*
 sar-“缠上”，šal-“平放”＜*
 sal-。

辅音š乃是由窄元音y，i，u之前的s发展而来——乌兹别克方言šypyr[image: img]
 y//šupurgy“笤帚”（Pеш.3
 ，246）～文学语言supur[image: img]
 i；维吾尔语费尔干纳土语šipirγa“扫帚”～文学语言[image: img]
 ä，šim“裤子”（Садв.，41）～文学语言sim；图瓦语širbi-“扫除”（＜*
 sibir-）。如果在第一音节的或随后音节的末尾出现有辅音[image: img]
 ，š，ž，[image: img]
 ，则s就被语音š所取代：阿塞拜疆语哈萨克方言šan [image: img]
 y“绞痛”（Шир.，82）＜sanč-；鞑靼语的秋明方言[image: img]
 “战争”（МД，164）～文学语言suγyš；哈萨克语奇姆克土语šujinši——为报告愉快的消息而赠送的礼品（Кал.，Cap.46）～sujinši；维吾尔语伊犁—谢米列奇耶土语šoquš“打架”（Кайд.2
 ，290）～文学语言soquš；哈卡斯语克孜尔方言[image: img]
 ere“跳一下”～文学语言[image: img]
 iris；克腊斯诺亚尔斯克边区乌辛斯克耶尔马克图瓦土语[image: img]
 “炼过的油”（Cap.2
 ，271）～文学语言[image: img]
 ，西部裕固语šaž-“撒开，播”＜*
 sa č-。而在楚瓦什语中s＞š的转变则并不取决于这些条件：šǎmǎ＞方言šǎnǎ“骨头”（试比较鞑靼语söjäk），šura//šur“白色的”（试比较鞑靼语sary“黄色的”），šyυ“水”（试比较鞑靼语su）（再参见：Сергеев，1969，115—116）。

从楚瓦什语的一些布加尔借词中仍然保留有这同一个š（＜s）音来说，就可以证明上述现象的古老性：匈牙利语söpör-～seper-［šöpör-/šeper-］“扫除”＜sipür（楚瓦什语šěběr“笤帚，扫帚”～鞑靼语sěběrkě）；匈牙利语sar“沼泽，泥泞”＜s'ar（楚瓦什语šor～鞑靼语saz）（Gombocz 175—177；Ramstedt，1957，23）。

在乌兹别克语中（奥古兹诸土语）*
 s＞ž（在第二音节ž的影响下）：žavžy“媒人”（Ф.Абд.3
 ，193）～文学语言soυči。

在某些伏尔加河流域、中亚和南西伯利亚的语言中*
 s＞č：

在鞑靼诸土语中由*
 s到č的转变几乎都仅发生在借词中：鞑靼语的卡林土语及格拉佐夫土语čišämbe“星期二”（МТДⅠ，28）～文学语言sišämbe（n），古比雪夫州卡梅什拉人的土语čajelke（МТДⅡ，127）＜俄语сеялка“播种机”，[image: img]
 （МТДⅢ，127）＜俄语семья“家庭”，čitsy（МТДⅡ，127）＜俄语cymeɥr
 “印花布”，čyjyrčyq“椋鸟”（Ax.1
 ，96）～文学语言syjyr čyq；

在乌兹别克语的给普恰克土语中：čačaq“毛巾”（Ф.Абд.3
 ，193）～文学语言sočoq；

在维吾尔语的费尔干纳土语中：čoz-“拉”～文学语言söz-；čiz“画（线）”（Садв.，41）～文学语言siz-；

在吉尔吉斯语的南部各土语中：čoz“词，言语”～文学语言söz，穆尔加勃土语čaqyč“树脂”～文学语言saγyz，恰特卡尔土语čorpo“汤”～文学语言sorpo（Юн.2
 ，132）；

在图瓦语中变体s-和č-则并行使用：soγuš//čoγuš；

在乌兹别克语的塔什干土语中可以见到*
 s＞t（处于i前）这种偶然发生的转变：tyrpančyq“滑的”（Реш.3
 ，264）～文学语言sirpančiq。


*
 s＞θ的这一转变乃是巴什基尔语中各土语所固有的变化（不取决于文学语言h）：阿尔加亚什土语和巴什基尔西西伯利亚土语θary“黄色的”（Макс.2
 ，39）（＜*
 sary）～文学语言hary；θurpa“汤”（Макс.2
 ，39）（＜*
 surpa）～文学语言hurpa；θyj“宴请”（Макс.2
 ，101）（＜*
 syj）～文学语言hyj，艾思克土语[image: img]
 eϑ“八”（БДС，22）（＜*
 [image: img]
 ez）～文学语言[image: img]
 eϑ；θüt-“解开”（БДС，22）（＜*
 süt-）～文学语言hüt-；杰姆土语θyu“水”（БДС，178）（＜*
 sub）～文学语言hyu。

在某些彼此相距较远的语言中可以见到由*
 s向h的转变。

用h替代s是巴什基尔语固有的特点：haba“皮革器皿”～鞑靼语saba，haϑ“沼泽”～鞑靼语saz；heϑ“您，你们”～sez，holo“燕麦”～soly，höt“牛奶”～鞑靼语söt。在艾思克土语中可以看到带有h和θ的变体：hyjyr// θyjyr“奶牛”（Makc.2
 ，38）（＜*
 syjyr）～文学语言hyjyr。

上述现象在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境内的鞑靼语吉金土语中也有所存在：halqyn“冷地”（Ax.1
 ，79）～文学语言salqyn。在土库曼语的乔夫杜尔、萨雷克、诺胡尔方言中则有*
 s＞h的替代现象：hüz-/süz“滤净”（Аман.，217）～文学语言süz-。

在雅库特语中，在连音变读的条件下可以出现*
 s＞h的转变情况：byha：s（＜busa：s）“这个春季时”，aγyhat（＜aγys at）“八匹马”，qy：hoγo（＜qy：s oγo）“姑娘”。上述例词中的s由于语音的重新分解的结果，因此使s可以出现在音节之首。

在楚瓦什语和雅库特语中*
 s＞Ø。而且雅库特语*
 s＞h的变动进程往前走得更远——辅音h消失了，整个地变成为*
 s＞Ø。雅库特语中就有大量的例证：en“你”（＜*
 sen），ary：“黄油”（＜*
 saryγ“黄色的”），aty：“商品，商业”（*
 satyγ“商业”），emis“肥的”（＜*
 semiz），aŋys“八”（＜*
 [image: img]
 iz），iŋ-“咬住吸吮”（＜*
 siŋ-），iŋir“筋”（＜*
 siŋir），is“铁扦”（＜sis＜*
 šiš），u：“水”（＜*
 sub），ü：t“牛奶”（＜*
 süt），ya-“挤（奶）”（＜*
 saγ-）。

在楚瓦什语中词首音*
 s脱落的现象显现得各不相同。Л.П.谢尔盖耶夫以此为由发表了以下的见解：“我们记录到一些词首音s消失的例证；而处于词中及词末的这个语音则并不消失。例词：（1）ǎza＜sǎza‘独木舟，梭’——这是伏尔加河流域突厥区域的一个词（试比较鞑靼语sosa～susa，巴什基尔hoθa‘独木舟，梭’）。它的突厥语并行词汇使我们可以把sǎza这一形式看成是自古就有的形式（过去Н.И.阿什马林就曾指出过这一点），而ǎza则是新创的形式。ǎ°za这一形式则是上游方言各土语具有的特点。（2）ǎskǎč ＜sǎskǎč‘不大的长柄勺，（喝啤酒用的）家什，簸箕，槽’［试比较突厥语中一些并行词：[image: img]
 ak～[image: img]
 üč～[image: img]
 u～susku～[image: img]
 ak～soskyč～susak‘长柄勺，（喝啤酒用的）家什，槽’］。词首音s却既是词根ǎs-具有的特点（试比较süz-～sus～hos-和us-～is-‘舀’），又是其派生的ǎskǎč～sǎskǎč具有的特点。指出下列现象是很有意思的，即在某些突厥语中可以见到在所仔细研究分析的词根的首端位置上s脱落的现象。由此可以推论说，出现在楚瓦什语一些土语的某些词中s发生脱落的趋向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3）ǎskǎ‘抄网’＜sǎskǎ“绷线，拖网，捕捞鱼仔用的袋子”。还有来自动词的ǎs-“舀”。（4）在俄语借词šasla“甜汁”中则见到词首s的脱落，在楚瓦什语各土语中，它以ǎsla和sǎsla的形式出现（楚瓦什语的所有土语）（М.Карачкино）。词首音s的脱落原因大概是应该与第二个s的逆同化影响有关：而同一些语音串联在一起则使词首音得以不再脱落。但是这种现象并没遍及这一语音系列的所有的词，sǎzar～sǎzǎr‘貂’，sǎzǎl～sǎzǎ‘骨髓’，sǎzǎl‘糠’，sǎstǎk‘发音不准确的人’等词则属例外。这些词里并没见有词首s的脱落”（Сергеев，1969，72—73）。

后接的s对位于词首这同一个音所产生的逆同化影响更促使其得以保存，而非脱落。因此，楚瓦什语中词首音的脱落原因应该在其他方面去探寻。

西部裕固语*
 s＞c：con“然后，以后”＜*
 son。

西部裕固语*
 s>[image: img]
 ：[image: img]
 t“柳树”＜*
 ?[image: img]
 ，ç[image: img]
 -“扫除”＜*
 sür-。

在乌兹别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中*
 s＞[image: img]
 ：乌兹别克语杰肯德土语[image: img]
 aυčy“媒人，媒婆”（Реш.，Шоаб，149）～文学语言soυči，吉尔吉斯语雅内—若尔南部土语[image: img]
 üz-“撞击时发出低沉的咚咚声音”～文学语言süz-，[image: img]
 ysqyr-“生火”～文学语言syzγyr-（Юн.2
 ，132）。

位于词中

在词的各种形式和派生词汇中处于元音之间的清辅音*
 s是保持不变的：käsil-“被切下的”（来自käs-“切”的被动态）（QBN，188），qysyl-“被压缩的”（来自qys-的被动态）（MKⅡ，135），哈拉吉诸土语kâ：sä：r“小斧头”（来自kä：s-“切”），鞑靼语basym“压”（来自bas-），哈萨克语asyn-“挂在身上”（来自as-的反身态），诺盖语basynqy“安静的，被淹没的”（来自bas-），卡拉卡尔帕克语asys-“逐个摔倒”（来自as-的相互态），维吾尔语kesiš-“相交”（来自käs-的相互态）。

处于元音之间位置上的*
 s＞ss，即*
 s发生语音重叠：撒拉语yssy“温暖的”，库梅克语、卡拉伊姆语、诺盖语issi“温暖的，炎热的”，西部裕固语yssyγ“炎热的，热的”，楚瓦什语kras's'yn＜俄语керосuн，乌兹别克语sassiq“臭的”，维吾尔语ussi-“感到渴”。

在西部裕固语中清辅音*
 s已发展成强送气音'sc
 （*
 s＞'sc
 ）：a'syγ“剩余，剩余物”，试比较回鹘文asyγ“益处”（ДТС，60），e'sep-“喝醉”～鞑靼语iser-。

处于元音之间的位置以及在响音之前时*
 s则发生浊音化*
 s＞z：撒拉语Хаzеin（＜阿拉伯语X asan）——男人的名字，pa：zyr-（＜pasyr-）“按一按”；鞑靼语巴尔迪姆土语maza-“以……自豪”（Ax.1
 ，83）～文学语言masa-；楚瓦什语ozə^～uzə^“益处”试比较回鹘语asyγ（ДТС）；吉尔吉斯语（在大多数北部土语及某些南部土语中）[image: img]
 ezeŋ“凹处，裂缝”～文学语言keseŋ，ezen“平安地”～文学语言esen（Юн.2
 ，134）。

在南西伯利亚各语言中这种现象是有规律地形成的：阿尔泰语ezen（＜*
 esen）“健康的”，kezek（＜*
 kesek）“部分，（切下的）一块”，azyra-（＜*
 asyra-）“喂养，供养，教养”，izi-（＜*
 isi-）“取暖”，bazyr-（＜*
 basyr-）“压，压死”；图瓦语[image: img]
 （＜*
 [image: img]
 ）“热”，azyra-（＜*
 asyra-）“喂养，教养”，kezer（＜*
 keser）“（他）切下”，arzylaŋ（＜*
 arsylaŋ）“狮子”，borzuq（＜*
 borsuq）“獾”；托法拉尔语des'er/dez^'
 er（＜*
 deser）“（他）跑开”；哈卡斯语azyra-（＜*
 asyra-）“喂养，供养”，i：zen（＜esän）“健康的”，i：zir（＜*
 esir-）“喝醉”，izi-（＜*
 isi-）“取暖”，绍尔语azyra-（＜*
 asyra-），čaza-（＜*
 jasa-）“做完”，[image: img]
 （＜*
 [image: img]
 ）“热”。

-*
 s-浊音化的地域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主要是南西伯利亚突厥诸语言；而在南部诸语言、伏尔加河流域及中亚诸语言中偶尔也可见到浊辅音-z-。

在阿尔泰语中可以见到经过z（*
 s＞z＞[image: img]
 ）这一阶段而实现元音间的*
 s＞[image: img]
 的转变：i [image: img]
 it-（＜izit-＜*
 isit-）“使热”（Баск，10，30）。

在鞑靼人的卡林土语和格拉佐夫土语中还有元音之间的*
 s＞č的转变：pečäj“猫”（МТДⅠ，28）～文学语言pesi，Kačim——男人的名字（MTД1，28）～文学语言Qasyjm；处于响音和塞音之前的——在古比雪夫州卡梅什土语中：pečnäk“山雀”～文学语言pesnäk，kačtum～käčtum＜俄语косmюд“服装”（Ax.1
 ，96）。

在楚瓦什语中*
 s＞š：ǎšǎ“温暖，温暖的”～鞑靼语esse（有关楚瓦什语中*
 s＞š的转变，并请参见：Сергеев，1969，115—116）。

在巴什基尔语中，处于元音之间的*
 s则转变成清齿间音θ：aθyra-“养活某人”～鞑靼语asyra-，iθer-“喝醉”～鞑靼语iser-，iθän“健康的”～鞑靼语isän；试比较杰姆土语jaθa-“做，制造出”～文学语言jaha-（＜*
 jasa-），在艾思克土语中处于响音和塞音之后的乃是q：tanθyq“所希望的”～文学语言tanhyq（＜*
 tansyq），barθyq“獾”～文学语言burhyq（＜*
 bur-syq），aqθaq“跛腿的”～文学语言aqhaq（＜*
 aqsaq）。

在巴什基尔语的阿尔加亚什土语中在元音之间则可以见到*
 s＞ϑ的转变，即清辅音*
 s转变为浊齿间音ϑ：keϑäl（＜俄语kuceлb“羹”）～文学语言keθäl，iϑän-hau“健康”～文学语言iθän-hau（Maкc.2
 ，94，97）。

在巴什基尔语的阿辛土语中，处于q前的*
 s转变为清塞音t（*
 s＞θ＞t）：batqys“梯”～文学语言baθqys（＜*
 basqyč），qytqys-“唆使狗（咬人）”～文学语言qyθqys-（Юс.，5）。在雅库特语中也发生过这种现象：iti：（＜*
 isi[image: img]
 ）“炎热的”，utax（＜*
 susak）“渴”，ytarγa//ytyrγa（＜*
 syrγa）“耳环”，kytyrax（＜*
 kysyryk）“不产犊的”。

在巴什基尔文学语言中q后的*
 s转变成h：aqhym“蛋白，眼白”～鞑靼语aqsym，aqha-“跛行”～鞑靼语aqsa-；在巴什基尔语的布尔疆土语和克孜勒土语中则可以见到元音之间的及位于t前的*
 s所发生的转变：nähel“氏族”（Макс.2
 ，40）～文学语言näθel（＜阿拉伯语nasl），ihän“健康的”～文学语言iθän；hyu-har“貂”～文学语言hyuθar，tahtar“头巾”～文学语言taθtar，ohta“工匠”～文学语言oθta（波斯语ustad）（Макс.2
 ，256）。


*
 s＞h的转变也是雅库特语固有的特点：bohuon＜俄语фасон“式样”，kyrahi：＜俄语керосuн“煤油”，kyrahyabaj＜俄语красивнй“美丽的”。П.Я.德亚奇科夫斯基在论及这种转变时认为，这种转变在处于元音之间位置时发展得较比处于词首或词末时更为强劲，虽然在一些现代来自俄语的借词中仍有例外：besieda＜бесеəa，kisiel＜киceлb“羹”，nosuos＜насос“泵”及其他等（Дьячковский，1971，24—30；有关这一现象，并请参见：Романова，Мыреева，Барашков，1975，145—146）。

巴什基尔语中的h替代*
 s这一发展变化与蒙古语和伊朗语的影响是有关系的，而在雅库特语中则与满通古斯语有关。

在巴什基尔语的萨利尤特土语和克孜勒土语中*
 s可能并不转变为咽头音h（如以上所述那样），而是转变为舌尖音x（在t，k，q之前）；萨利尤特土语üxter-“使生长，养育大”（Макс.2
 ，184）～文学语言üθter-，克孜勒土语üxkö“在上面的”～文学语言öθkö，hoxqo“簸箕”～文学语言hoθqo，hauxqan“喜鹊”～文学语言hauθqan（Макс.，264）。

在词末

在巴什基尔语和图瓦语中无论元音是什么性质都一律以š替代*
 s，即*
 s＞ š：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duš“朋友，同志”（Макс.2
 ，100）～文学语言duθ（＜波斯语dost）；图瓦语yš“烟，烟子”～鞑靼语is。

在撒拉语中*
 s＞t：syt-（＜*
 sus-）“舀”。

在巴什基尔语某些土语中*
 s＞h（与元音无关）：ah“白鼬”（БДС，196）～鞑靼语as；布尔疆土语üh-“生长”（Макс.2
 ，40）～文学语言iiθ-，克孜勒土语clöröh“正确地”～文学语言döröθ（＜波斯语durust）；tupah“粗糙的”～文学语言tupaθ（Макс.2
 ，265）。

在巴什基尔语的克孜勒土语里*
 s＞x：balax“（门前的）擦脚垫”（Макс.2
 ，264）～文学语言balaθ（＜波斯语pälas）。

在巴什基尔文学语言里*
 s有规律地转化为θ，也就是*
 s＞θ：aθ“白鼬”～鞑靼语as，aθ-“悬挂”～鞑靼语as-，baθ-“压，按”～鞑靼语bas-，iθ“感觉，知觉”～鞑靼语is。

在辅助词素中

位于附加成分之首

许多附加成分内都保留有清辅音*
 s。

静词附加成分：

-sy～-si，-su～-sü（附加在带结尾清辅音的静词后，表示所属关系；除巴什基尔语、吉尔吉斯语、雅库特语及南西伯利亚诸语言外，它还出现在所有的古突厥语言和大部分现代突厥语中）；

-syγ～-[image: img]
 （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都可见到；表示相似、类似之意；为诸古突厥语言皆所具有）：[image: img]
 “英勇的，豪迈的”（QBN，18，173），[image: img]
 “像别伊一样，像王公一样”（QBN，68；MK，499）；

-syq～-sik（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的后面都可见到；构成名词；出现在古突厥文献语言中）：il tutsyq“善于捍卫部落联盟的人”（КТб，4），ačsyq“饥饿”，tosyq（＜tod+syq）“吃饱”（КТб，8）；

-syz～-siz，-suz～-süz（出现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表示没有、缺乏某物之意；出现在所有的古突厥文文献和大多数现代突厥语中）。

动词附加成分：

-sar～-sär（出现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表示完成行为的条件；为诸古突厥语言所共有）：barsar“如果去的话”（КТб，8），ärsär“如果存在的话”（КТб，7），tisär“如果说的话”（USp，22）；

-sa～-sä（这一附加成分的变体，使用于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典籍、花喇子模文献、察哈台语文献、给普恰克语文献、塞尔柱语文献典籍以及大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之中，但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和南西伯利亚语除外，它出现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表示完成某一行为的愿望）：jaδsa-“想要播种”（MKⅢ，305），sürsä-“希望向前赶”（MKⅢ，284），土耳其语alsa idim“让我拿吧（想要拿）”，维吾尔语jatsam ču！“让我睡下吧！（希望睡下）”；

-sy/-si（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都可遇到；所表示的行为与名词词干的语义有关；保存在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的文献典籍的语言中）：jaγsy-“品尝黄油”（MKⅢ，305），ačyγsy-“变酸，发酵”（MKⅢ，144）；

-syq/-sik，suq/-sük（出现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赋予动词词干以消极被动含义；保留在黑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语言中）：bassyq-“受到夜间的袭击”（QBN，59；MK，380），sojsuq-“被抢劫的”（MKⅠ，21）；

-syn～-sin，-sun～-sün（出现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构成单数第三人称命令式形式；使用于古突厥文文献和大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中，但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南西伯利亚诸语言除外）：土耳其语alsyn“让他拿吧”，鞑靼语kilsen“让他来吧”，维吾尔语ojnisun“让他玩吧”；

-syra/-sirä（出现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构成表示缺少意义的动词；主要使用于古突厥诸语言之中）：urupsyra-“失去可汗”（КТб，13），älsirä-“丧失了国家的独立”（КТб，13），bašsyra-“丢了脑袋”（QBN，311）；

-syrat～-sirät（出现在词干的任何一个语音之后，构成祈使态；主要被用于古突厥诸语言中）：uruγsyrat-“消灭后裔”（КТб，10）。

在单数第三人称表示属性的附加成分中，以及在命令式和条件式的单数第三人称形式中并且处于以元音结尾和响音结尾的词干之后的*
 s可以发生浊音化，即s＞z：吉尔吉斯语（丘亚诸土语——伏龙苓附近的部落）atazy“他的父亲”，balazy“他的孩子”（Юн.2
 ，133）；阿尔泰语tajyzy“他的叔叔”（Тубакижи），bolsa//bolso“如果将要”（Баск.2
 ，21）；图瓦语teυezi“他的骆驼”，öšküzü“他的山羊”，nomčuzun！“让他读吧！”；哈卡斯语köbizi“用大部分”，绍尔语abazy“他的父亲”，kižizi“他的人”，turzun！“让他站着吧！”，kelzin！“让他来吧！”，parza“如果去的话”，nanze“如果回来的话”；鲁尼文文献语言jarlyqazu！“祝最最幸福！”（KT，29），jorymazun！“别让他去！”（Тон，11）。

处于词形式中部位置的附加成分，其起首*
 s浊音化的通用区与位于词腰的*
 s浊音化的通用区是相一致的——它们的语音条件都一样。

在单数第三人称表示属性的附加成分和静词否定附加成分之中，以及在表示形容词的性质不完备和条件式的附加成分之中，无论词干的结尾语音是什么，都可以出现*
 s＞š的转变：jylqyšy“他的牲畜”（МЧ，14，15），šanšyz“数不胜数”，qalyŋšyz“没有赎金”（Енис.，84），aqšyrraq“微白的”（МЧ，20），bolšar“如果将要”（Енис.，56，57）。


*
 s＞š的转变，如同š＞s一样，都是突厥鲁尼文文献语言所特有，并且也是外部语言影响的结果。

在单数第三人称属性附加成分中，以及在单数第三人称命令式和条件式的形式中，无论词干的尾音是什么，在雅库特语中都是*
 s＞t：d'iete（＜d' iese）“他的房子”，ylbatun（＜*
 ylmasyn）！“让他别拿！”，d'ieterbin（＜*
 diesermin）“如果我来说的话”，yllarbyn（＜*
 ylsarbyn）“如果我去拿的话”。

在单数第三人称属性附加成分中，在否定静词附加成分以及单数第三人称命令式和条件式的形式中，无论词干的尾音是什么，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各方言中是*
 s＞h：[image: img]
 ehe“明天的”～鞑靼语[image: img]
 ese；ikheϑ-sikheϑ“无限的”～鞑靼语iksez-čiksez；kürhen！“让他看吧！”～鞑靼语kürsen；bulha“如果会（……）”～鞑靼语bulsa；鞑靼语吉金土语qajtjhyn“让他回来”（Ax.1
 ，79）。

在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里单数第三人称属性附加成分中的ϑ被文学语言的h所取代，即*
 s＞ϑ：ataϑy“他的父亲”～文学语言atahy；tanaϑy“他的牛犊”～文学语言tanahy；[image: img]
 onoϑy“他的罪过”～文学语言[image: img]
 onahy （Макс.2
 ，98）。

在附加成分的中部

位于元音之间或辅音之后的清辅音*
 s仍然保留在下列附加成分之中：-asar-～-eser（构成将来时中的一种，在诸古突厥语内都可以见到）：kelesermen“我将要来”，keleserbiz“我们将要来”（Ettuh.，191）；

-asy～-äse（构成带有必定意向的将来时形动词）：鞑靼语kiläse“那个应该来的人”。

-（y）γsa～-（i）[image: img]
 sä（由动词词干构成的具有希望发生某种行为的派生形式，出现在黑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语言中）：satyγsa-“希望卖掉”（MKⅢ，333），baryγsa-“希望走”（MKⅢ，143），[image: img]
 sä-“希望给”（MKⅢ，591）；

-（y）msyn/-（i）msin（由静词词干构成，表示行为虚伪性的动词，出现在黑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语言中）：äšimsin-“似乎像是朋友”（QBK，241）。

位于附加成分末尾

辅音*
 s不出现在附加成分的末尾。

辅音z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首

许多突厥语言中z的清音化一直到清音s的程度，即z＞s：撒拉语semsem“神的”（＜阿拉伯语zemzem“麦加卡巴庙中的水井”），semin～simin“土地”（＜波斯语zämin）；鞑靼语秋明方言sämitkä（МД，164）＜俄语заμеmкa“标记”；（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卡尔区鞑靼语的克里亚申土语）sarar“害处”（Ax.1
 ，7）～文学语言zarar（＜波斯语zärär）；siräk“伶俐的”（Ax.1
 ，7）～文学语言ziräk，巴什基尔语萨利尤特土语sar“忧伤”（Макс.，184）～文学语言zar（＜波斯语zar）；克孜勒土语saman“时间”～文学语言zaman（＜阿拉伯语zaman）；sar“痛楚的呻吟”～文学语言zar（＜波斯语zar）（Макс.2
 ，263）；楚瓦什语senker“浅蓝色的”（＜波斯语[image: img]
 āri）；楚瓦什方言sexre～sexěr“胆囊”（波斯语zähre）；sijen“害处，损失，毛病”（＜波斯语zijān）；吉尔吉斯语sabyrqa-“经受折磨”～文学语言zabyrka；ser“金子”（＜波斯语zär）；吉尔吉斯语谢夫方言saman（Батм.2
 ，12），吉尔吉斯语丘亚土语saman（Юн.2
 ，133）～文学语言zaman“时间”；雅库特语sokuon＜俄语закон“法律”，sabaryaxa“用面粉做的掺合乳脂或牛奶的稠糊糊”（ПСл.200）＞俄语заваруха“混乱”。

在哈卡斯语中z＞ž：突厥方言（老一代人）žamok＜俄语зацок“城堡”，žajem＜俄语заец“借债”（Меж.，11）。

在吉尔吉斯语中z＞č（处于ä之前）：čyn [image: img]
 yr“链”（＜波斯语zän [image: img]
 ir）。

在鞑靼语和维吾尔语中，无论元音是什么，z＞[image: img]
 ：鞑靼语下卡马的克里亚申土语[image: img]
 aman“时间”（МДТⅡ，50）～文学语言zaman，[image: img]
 irek“赤杨”（МДТⅡ，50）～文学语言zirek；维吾尔语罗布泊方言[image: img]
 imistan“冬天”（Лобн.，110）（＜波斯语zemistan）。

在撒拉语中z＞c（处于i之前）：cimen“土地”（＜波斯语zämin）。

在巴什基尔语和土库曼语中z＞ϑ（无论元音是什么）：巴什基尔语艾思克土语ϑaman“时间”（＜阿拉伯语zaman）；ϑarar“害处”（＜波斯语zärar）（Макс.2
 ，37）；Н.Х.马克秀托娃则对巴什基尔一些方言中的某些词提出一系列它们相互的对应关系z＞ϑ＞d＞j＞s＞θ＞h＞t：zur＞ϑur＞dur＞jur ＞sur＞θur＞hur＞tur“大的”（＜波斯语zor）（参见Максютова，1976，37）；土库曼语ϑalym“压迫者”（＜阿拉伯语zālim）；[image: img]
 är“珠宝匠”（＜波斯语[image: img]
 âr）。

在维吾尔语中z＞d（处于i之前）：罗布泊方言dindan“监狱，监牢”（Лобн.，104）（＜波斯语zendān）。

在词的中部

某些突厥语中在元音之间可以出现*
 z的重叠（*
 z＞zz）：土耳其语卡兹安捷普方言azzyk“军需食品”～文学语言azyk，kazzyk“桩子”～文学语言kazyk，jazzyk“罪过”～文学语言jazyk（AksoyⅠ，71）；阿塞拜疆语舍马罕土语bozza-“吹奏木笛”，沙姆霍尔土语bozzamas“在生铁烤盘上烤的厚面饼”（АДДЛ，84）；凯尔拜吉土语[image: img]
 ～[image: img]
 “狡猾”（АДДЛ，75）；明奇土语[image: img]
 äzzak“为搞出一个通道而被踩倒的部分篱笆”（АДДЛ，126）；穆甘土语uzzun“长的”～文学语言uzun，扎卡塔里土语täzzä～täzzä[image: img]
 ä“新的，新鲜的”（Шир.，124）；库梅克语布伊纳克斯克方言bezzek“热病”（Дм.2
 ，236）～文学语言bezzek；tazza“新鲜的”（Дм.2
 ，36）～文学语言taza（＜波斯语tāze）；吉尔吉斯语列伊列克土语mäzzä“愉快”～文学语言maza（＜波斯语mozäh）；[image: img]
 äzzä“惩办，惩治”～文学语言[image: img]
 aza（＜阿拉伯语[image: img]
 äzā）；äzzar“龙”～文学语言ažyda：r（＜波斯语aždarha）（Юн.2
 ，147）。

在撒拉语中处于元音之间的*
 z已经清音化（*
 z[image: img]
 ）：pu[image: img]
 ola-（＜puzola-）“下犊”，[image: img]
 -（＜u：zyl-）“抻长”。

在某些语言中*
 z已达到完全清音化的程度，即*
 z＞s：撒拉语qysyl（＜*
 qyzyl＞）“红色的”，pasyr“墙”（＜波斯语bāzār）；usa’-（＜*
 uza't-）“引过”，鞑靼语秋明方言qasyq“桩”（МД，164）～文学语言qazyq；parasa （МД，164）＜俄语борозəа“犁沟”，楚瓦什语asaυ～鞑靼语azu，巴什基尔语azau“犬牙”，kasamat（口语）＜俄语казеuаm“囚室”，pasar“集市，市场”（＜波斯语bāzār），asap“痛苦，苦难”（＜阿拉伯语azāb），ǎsat-“引过，伴随”～鞑靼语、巴什基尔方言ozat-；basamǎk“麻疹”～土耳其语、鞑靼语、吉尔吉斯语qyzamyq；tusan“灰尘”～鞑靼语、巴什基尔语tuzan；jysna“女婿”～鞑靼语ziznä～jiznä，巴什基尔语eznä；吉尔吉斯语（在大部分北方土语中——丘伊、科奇科尔、纳伦、阿特巴希、茹姆琴、托古兹托洛等土语，以及某些南方土语——哈特卡尔、阿拉布加、雅内若尔等土语）asamat“好样的”～文学语言azamat，qysyl“红色的”～文学语言qyzyl，asyq“军需食品”～文学语言azyq，qysyq“有趣的”～文学语言qyzyq（Юн.2
 ，133）；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kysyl“红色的”（Баск.1
 0，32，231）～文学语言kyzyl，kysyčak“姑娘”（Баск.1
 0，34）～文学语言kyzyčak。

主要是在楚瓦什语的元音之间出现*
 z＞r（Г.兰司铁认为，*
 r'＞z （1957））：pǎru＜pǎrǎυ“牛犊”～鞑靼语bozau，巴什基尔语byzau；s'ěrě“环”～鞑靼语jözek，巴什基尔语jözök；xuran“锅”～鞑靼语、巴什基尔语qazan；υǎrǎm“长的”～鞑靼语、巴什基尔语ozyn；kěru（＜kěrěυ）“女婿，新郎”～鞑靼语kijäυ；jěrěx（口语）“敬神的物品，爱报复的，坏心眼”～古突厥语yduq，吉尔吉斯语yjyq，雅库特语ytyk；yrǎ“善良，好心肠的，神圣的”～古突厥语[image: img]
 ü～[image: img]
 ü，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iz[image: img]
 e，图瓦语eki。

在一些个别情况下，其他某些突厥语中也可以见到z＞r的转变：雅库特语[image: img]
 ire“孪生儿”～鞑靼语[image: img]
 ezäk。

在鞑靼语的秋明方言中则有*
 z＞š（处于γ之前）：qušqalaq“酸模”（МД，164）～文学语言quzγalaq。

在鞑靼俚俗词语和方言中在元音之间可以出现*
 z＞[image: img]
 ：kä[image: img]
 ül kün（会话体）＜俄语козлuнаякожа“山羊皮”，kä[image: img]
 ünkä～kä[image: img]
 änkä（历史上的会话体）＜俄语казëнка“（俄国）伏特加酒专卖店”，伏尔加河下游的克里亚申土语[image: img]
 a [image: img]
 it（МТДⅡ，50）＜俄语газema“报纸”，mu [image: img]
 i（МТДⅡ，50）＜俄语музей“博物馆”；古比雪夫州卡梅什拉土语mama [image: img]
 i（МТДⅡ，127）＜俄语бумазея“（棉）绒布”，kar [image: img]
 i（МТДⅡ，127）＜俄语корзuна“篮子”，eri [image: img]
 inke（МТДⅡ，127）＜俄语резuнка“橡皮”。

在其他一些突厥语中偶然也会遇到z＞[image: img]
 的转换：维吾尔语伊犁土语和费尔干纳土语[image: img]
 i [image: img]
 i-“画线”（Кайд.2
 ，220）～文学语言čiz-。

在西部裕固语中元音之间有*
 z＞c的现象：acaq‘（＜azaq‘）“脚，脚掌”。

而地域相互距离很远的一些突厥语言中在元音之间位置上会发生*
 z＞ϑ：土库曼语qyϑyl“红色的”～土耳其语、鞑靼语、哈萨克语qyzyl；jüϑik“环”～哈萨克语jüzik，鞑靼语jözek；阿塞拜疆语、哈萨克方言äϑil-“是揉皱了的”～土耳其语ezil-；keϑer“流浪的”～土耳其语[image: img]
 ezer（Шир.，77）；巴什基尔语aϑaq“末端”～鞑靼语azaq；aϑau“臼（齿）”～鞑靼语azu；aϑyq“食品，饲料”～鞑靼语azyq；qyϑyl“红色的”～鞑靼语qyzyl；oϑon“长的”～鞑靼语ozyn；鞑靼语缅泽利亚土语boϑau“牛犊”～文学语言bozau，qyϑyl“红色的”～qyzyl（МД，187），uϑu“赶过”～文学语言uzu-，图伊马孜土语qyϑyq“有趣的”～文学语言qyzyq；taϑra“窗户”～文学语言täräzä（Ax.1
 ，20，71）。

И.А.巴特玛诺夫指出，在伊塞克湖盆地区域内的吉尔吉斯语各土语中存在有ϑ替代z的现象，并将它们列为“奥古兹语音系统的残余”（Батманов，1963，24）。

在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中*
 z＞θ（处于γ，[image: img]
 之前），即ϑ发生清音化（z＞ϑ＞θ）：teθken“韁绳”～文学语言teϑ[image: img]
 en；qoθqon“大乌鸦”～文学语言qoϑγon；quθqalaq“酸模”～quϑγalaq（Макс.2
 ，100）。

在鞑靼语和吉尔吉斯语一些土语中在元音之间*
 z＞d：鞑靼自治共和国纳戈尔内地区的鞑靼土语qydyq“有趣地”～文学语言qyzyq；odaq“长久地”～文学语言ozaq（МД，62），斯帕斯基土语jödaq“锁”（Paasonen，48）～文学语言jozaq；吉尔吉斯穆尔加勃土语mürdö“茔地，公墓”（Юн.2
 ，134）～文学语言mürzö（＜波斯语morde）。

在楚瓦什及雅库特语中在元音之间*
 z＞t：楚瓦什语X atěr“准备好的”（＜阿拉伯语Xā[image: img]
 yr），雅库特语kytar-“变红了”～鞑靼语、哈萨克语qyzar-。

在维吾尔语各土语中偶然会有*
 z＞l（在d之前）出现：伊犁及费尔干纳土语molduz“鞋匠”（Кайд.2
 ，290）～文学语言mozduz（＜波斯语mozduz）。

在巴什基尔语和雅库特语一些方言里元音之间*
 z＞h：巴什基尔语萨利尤特土语qyhyl“红色的”（Макс.2
 ，40）～文学语言qyϑyl（试比较鞑靼语qyzyl）；qahan“大锅，锅”（Макс.2
 ，187）～文学语言qaϑan（试比较鞑靼语qazan）；雅库特语kyhyl“红色的”～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yzyl；ahу：“犬牙”～鞑靼语、哈萨克语azu；吉尔吉斯语azu：；baha：r＜俄语базар“集市”（＜波斯语bāzār）。

在巴什基尔各土语中*
 z＞X（在γ之前）：萨利尤特土语ja X qy“春天的”（Макс.2
 ，184）～文学语言jaϑγy（试比较鞑靼语jazγy）。

在词末

在西部裕固语中z发生过清音化（*
 z[image: img]
 ^ ）：[image: img]
 -“（牛、羊）牴”～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süz-，鞑靼语söz-。

许多突厥语中词尾*
 z的清音化已经达到完全清音化的程度，即到清辅音s的程度（*
 z＞s）：

土耳其语东南部方言bis“我们”～文学语言biz，jüs“一百”～文学语言jüz（Kork.，76）；加告兹语kys（＜*
 kyz）“姑娘”，otus（＜*
 otuz）“三十”，denis（＜*
 deniz）“海洋”（Покр.，65）；[8]


阿塞拜疆语西部方言和穆甘土语，以及南部土语中则z～s[image: img]
 arpys“西瓜”～文学语言[image: img]
 arpyz，uldus“星星”～文学语言ulduz；säkkis“八”～文学语言säkkiz，[image: img]
 “九”～文学语言[image: img]
 （Шир.，95）；

土库曼语（列班、哈萨尔、埃涅夫方言，然而在其他方言中——z～s）：toqqus“九”（Аман.，207）～文学语言doquz；

撒拉语kös（＜*
 köz）“热，木炭”，aγas～aγys（＜*
 aγyz）“嘴”，muŋas（＜*
 muŋyz）“犄角”，otuz～o'tis（＜*
 otuz）“三十”，lamas“乃玛孜（礼拜）”（＜nämaz），然而：[image: img]
 ez～[image: img]
 es“（一）次”，在撒拉语中词尾清辅音s可能会脱落：süz＞s'us＞s'o“词，言语”；

卡拉伊姆语卢日茨土语～特腊凯方言biz'～卢日茨土语bis“我们”；鞑靼语秋明方言pes“我们”（МД，164），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卡林区的克烈欣卡鞑靼语bes（Ax.3
 ，7）～文学语言bez“我们”；bys“冰”（Ax.3
 ，7）～文学语言boz；

楚瓦什语kas-“无事可做满村子传播各种新闻，或者就是因为无事可干满村串”～土耳其语[image: img]
 ez-；维吾尔语käz-，nurǎs～nurǎs ujǎxě“三月份”（＜波斯语nouruz）；kupas“小提琴”～鞑靼语qubys，吉尔吉斯语qomuz；tines“海”～鞑靼语[image: img]
 ez；tüs-“忍受”～巴什基尔语、鞑靼语tüz-；as-“淘气，顽皮”～巴什基尔语、鞑靼语az-；

卡拉卡尔帕克语南部方言[image: img]
 is“八”～文学语言[image: img]
 iz；jüs“一百”～文学语言züz（Нас.，322）；

乌兹别克语塔什干土语qys“姑娘”～文学语言qiz，bis“我们”～文学语言biz，sis“您，你们”～文学语言siz（Реш.，Шоаб.，150）；杰肯德土语——在这里可以见到z～s的对应关系：kündöz～kündüs“在白天”，söz～sos“词汇”，qyz～qys“姑娘”，siz～sis“您，你们”，biz～bis“我们”（Реш.，246—247）；关于花喇子模的一些土语Ф.阿布杜拉耶夫曾指出，在一些单音节词中处于窄元音之后的浊辅音z已经完全清音化：bys“我们”，sys“您，你们”，tus“盐”，qys“姑娘”，而在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中则z仍保留有最低程度的浊化音：üöküš“公牛”，[image: img]
 “九”，ottyš“三十”，如果处于半宽元音和宽元音之后时，则无论音节数量之多寡，z仅只有轻微的清音化——[image: img]
 “鹅”，[image: img]
 “乐器”，[image: img]
 “眼睛”，[image: img]
 “词，话语”（Абдуллаев，1967，106）；

吉尔吉斯语谢夫方言bis“我们”（Батм，19）～文学语言biz；阿尔泰语as“少”～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az；tus“盐”～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tuz；bis“我们”～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biz；kys“姑娘”～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yz；

基日图巴方言k'os'“眼睛”（Баск.7
 ，21）～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öz；

图瓦语as“不多地”～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az；qys“姑娘”～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yz；čas“春天”～哈萨克语zaz，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z；küs“秋天”～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üz；tos“桦树皮”～吉尔吉斯语toz；

托法拉尔语b'iъs“我们”～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biz；dis-“穿（成串）”～土耳其语diz-，鞑靼语tez-；dos“桦树皮”～吉尔吉斯语toz；dus“盐”～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duz；qys“姑娘”～土耳其语kyz，维吾尔语qiz；

哈卡斯语a：s“嘴”～土耳其语[image: img]
 yz，鞑靼语aυyz；ajas“晴朗的，无云的”～鞑靼语ajaz；

撒拉语kös“眼睛”～土耳其语[image: img]
 öz，鞑靼语küz；pis“我们”～土耳其语biz，鞑靼语bez；pus“冰”～土耳其语buz，鞑靼语boz；

绍尔语sös“词汇，话语”～土耳其语söz，鞑靼语süz；pos“暗灰色的”～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boz；sas“沼泽”～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saz；qas“鹅”～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az；

图尔盖村的楚雷姆土语aγys“嘴”～土耳其语[image: img]
 ，维吾尔语eγiz；semis“胖的”～土耳其语semiz，鞑靼语simez；qys“姑娘”～土耳其语kyz，鞑靼语qyz；

雅库特语aγys“八”～土耳其语sekiz，鞑靼语[image: img]
 ez；toγus“九”～土耳其语dokuz，鞑靼语tuγyz；sü：s“一百”～土耳其语jüz，哈萨克语žüz，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üz；sa：s“春天”～土耳其语、鞑靼语jaz；qy：s“姑娘”～鞑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qyz；üös“中部，核心”～土耳其语öz，鞑靼语üz。

在突厥诸语言中处于词末的z其清化现象较之位于词中z更为常见、普遍。

在楚瓦什语的单音节词中，在窄元音之后可以出现软化了的辅音s替代z的现象（*
 z＞s'）：kus'“眼睛，窟窿，耳朵眼”～鞑靼语küz；pis'-“变冷，躲避，逃避”～鞑靼语biz-。

在哈卡斯语的克孜勒土语中*
 z发生塞擦音化，即*
 z＞č'：köč'“眼睛”～土耳其语[image: img]
 öz，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köz。

在巴什基尔语、土库曼语及鞑靼语一些方言中（在巴什基尔语的影响下）*
 z＞ϑ：巴什基尔语aϑ“少”～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az；beϑ“我们”～土耳其语biz；boϑ“冰”～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buz，鞑靼语boz；ajaϑ“晴朗的，无云的”～鞑靼语ajaz；jüϑ“一百”～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juz，鞑靼语jθz；鞑靼语绍泽利亚土语beϑ“我们”～文学语言bez；qyϑ“姑娘”～文学语言qyz；[image: img]
 eϑ“公牛”～文学语言[image: img]
 ez（МД，186—187）；图伊马孜土语qyϑ“姑娘”～文学语言qyz；吉金土语aϑ“少”～文学语言az；qaϑ“鹅”～文学语言qaz，köϑ“秋天”～文学语言köz（Ax.1
 ，78）。

在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中无论元音如何*
 z＞θ（z＞ϑ＞θ）：jaθ“春天”～文学语言jaϑ，taθ“黄癣”～文学语言taϑ，jöθ“一百”～文学语言jöϑ（Макс.2
 ，100）。

在鞑靼语的扎卡赞土语中结尾音*
 z可以伴有一个附带音d（*
 z＞zd）：bezd“我们”（Ax.1
 ，14）～文学语言bez。

在鞑靼自治共和国的纳戈尔内地区的鞑靼人土语中*
 z转变为舌尖浊辅音d（*
 z＞d）：bed“我们”～文学语言bez，üd“自己的”～文学语言üz（МД，62）。

在撒拉语和雅库特语中*
 z则可以被舌尖清辅音t所代替（*
 z＞t，更准确地说应是z＞d＞t）：撒拉语süt-（＜*
 süz-）“（牛羊等）牴”，雅库特语otut（＜*
 otuz）“三十”。

在巴什基尔语和雅库特语中*
 z则可以被咽头音h所代替（*
 z＞h）：巴什基尔语萨利尤特土语töh“直接的”～文学语言töϑ，qyh“姑娘”～文学语言qyϑ（Макс.2
 ，40）；hüh“词汇，话语”～文学语言hüϑ；（Макс.，186）；雅库特语ky：hym“我的女儿”（＜*
 qy：z），kolχohu“他的集体农庄”（＜俄语колхоз“集体农庄”）。

在巴什基尔语的克孜勒土语中后舌音χ可以取代*
 z（*
 z＞χ）：box“冰”～文学语言boϑ（Макс.2
 ，264）。

在辅助词素中

在附加成分末尾

在动词单数第三人称的现在—将来时否定附加成分中还保留有z：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maz/-mäz。

而在复数第一人称现在时和将来时静词否定附加成分中，以及在单数第三人称现在—将来时否定附加成分中*
 z则发生清音化（*
 z＞s）：加告兹语parasys“没有钱”，但parasyzlyk“缺钱”，aly
 erys（＜alye
 ryz）“我们拿”，[image: img]
 ide [image: img]
 ej
 s（＜[image: img]
 ide [image: img]
 ejiz）“我们要走”（Покр.，65—66）；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jazmas，jaŋylmas“没有错”（MKⅢ，59），bütmäs“还没愈合”（ЮгС，140），在给普恰克语文献中可以见到maz～mas～mäz～mäs的对应（Ettuh.，138，192，193），撒拉语emes-表示否定附加于静词；鞑靼语、楚瓦什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mas/mäs。

在静词和动词的否定附加成分中*
 z＞r：楚瓦什语ǎŋsǎr“失掉知觉的，记忆力不强的”～鞑靼语aŋsyz；xǎllǎxsǎr“无感觉的”～鞑靼语xolyksyz；楚瓦什文学语言mar～方言的mer——来源于动词的否定静词（＜*
 ärmäz）。

在复数第二人称现在时和复数第一人称将来时的人称附加成分中*
 z则伴有附带的d音（*
 z＞zd）：鞑靼语扎卡赞土语barasyγyzd“你们走着”，kürešerbezd“我们将会碰面”（Ax.1
 ，15—17）。

在复数第一、二人称现在—将来时否定形式的表示属性和谓语性的附加成分中*
 z＞t：雅库特语d'iebit“我们的房子”～土耳其语eυimiz，鞑靼语öjebez；d'ieγit“你们的房子”～土耳其语eυiniz，鞑靼语[image: img]
 ez；[image: img]
 i kihilerbit“我们这些人”～鞑靼语kešelärbez；[image: img]
 [image: img]
 “你们这些人”～鞑靼语kešelärsez；ylbat“他没拿”～土耳其语almaz；diebet“他没说”～土耳其语dimez，鞑靼语dimäs。

在静词否定附加成分中*
 z＞ϑ：巴什基尔语kilbätheϑ“不匀称的”～鞑靼语kilbätsez；köjhöϑ“没建成的”～鞑靼语köjsez。

在现在—将来时的否定形式中*
 z＞θ（比较准确地说应是*
 z＞ϑ＞θ）：巴什基尔语bulmaθ“将不”～土耳其语olmaz，鞑靼语bulmas；kilmäθ“不来了”～土耳其语[image: img]
 elmez，鞑靼语kilmäs；birmäθ“不给”～土耳语υermez，鞑靼语birmäs。

在现在—将来时的否定形式中*
 z＞h（比较准确地说应是*
 z＞s＞h）：巴什基尔语（一些土语中）bulmah（БДС，196）“将不”～土耳其语olmaz，鞑靼语bulmas。

辅音*
 š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首

许多突厥语中清唏辅音*
 š已经被清咝辅音s所代替（*
 š＞s）[9]
 ：阿塞拜疆语西北部方言saxsej（Бехб.，11）～文学语言šaxsej；土库曼语萨雷克方言se-[image: img]
 ere“家谱”（Нарт.，12）～文学语言še [image: img]
 ere；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sonan“然后”～文学语言šunan；syjγyr“竿”～文学语言šyjγyr （Макс.2
 ，100）；诺盖语、吉尔吉斯语、雅库特语sol“正是那个”～鞑靼语šul，土耳其语šu；卡拉卡尔帕克语säwle“光”～鞑靼语šäυlä；哈萨克语suŋqar“鹰”～吉尔吉斯语šumkar；哈卡斯语salγyn“芜菁”～鞑靼语šalqan；雅库特语solko＜俄语шелк“丝”，sa：l＜俄语шаль“披肩”。

在给普恰克语族的一些语言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由于č～š的对应从而也决定着š～s的对应。而在其余各突厥语中*
 š＞s现象仅具有偶然性质。

在楚瓦什语中š转变为s'（*
 š＞s'）仅是一些个别情况：s'ěměrt“稠李”～鞑靼语šomyrt；巴什基尔语šomort。

在南部突厥语的各方言中和某些其他语言中*
 š＞č与元音无关：土耳其语的维丁土语čimendiber“铁路”（Nem.72）（＜法语chemin de fer）；阿塞拜疆语纳希切万土语群čivit“土茴香”（АДДЛ，53）＜süjüd；土库曼语诺胡尔方言čuγul“拨弄是非”（Аман.）（＜šuγul）；鞑靼语久尔丘利土语češä～čišä“细颈瓶”（Ax.1
 ，52）～文学语言šesä；čaš-“越过边界进入某地”～文学语言šaš-，češ-“肿起”～文学语言šeš-，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卡林区鞑靼人的克烈欣卡土语češa“细颈瓶”～文学语言šešä；češ“肿瘤”～šeš （Ax.3，6）；图瓦语[image: img]
 ir“糖”（＜波斯语šäkär）。

在西部裕固语中š已经发生浊化，即*
 š＞ž：žuk（＜*
 šuk’）“床铺”。

在撒拉语中*
 š则具有强烈的软化特色，即*
 š＞ʃ：ʃa：m“第四次祈祷”（＜波斯语šām），ʃira“桌子”（＜蒙古语sirä¯），ʃaŋ“一双”（＜汉语šāŋ）。

在土库曼语萨累尔方言中*
 š＞θ（*
 š＞s＞θ？）：θulxa（Аман.，218）“用蔬菜老帮喂牲畜”（＜šulxa）。

在撒拉语中也可以用汉语的ç代替*
 š（*
 s＞ç）：çu（＜*
 šu）“这个，这是”；çäm“第四次祈祷”（＜波斯语šām），çazy“（海里的，河里的）沙子”（＜汉语šāzy）。

在土库曼语和哈萨克语的一些方言中*
 š＞t（无论任何元音）：土库曼语萨雷克方言tarpyqly-“使绊儿，打倒”（Аман.，218）＜šarpyqla-；哈萨克语西部土语tiren-“妄自尊大”（Нур.，48）～文学语言širen-。

在哈萨克语西部土语群中偶尔出现有*
 š＞k：küjirkeles-（Нур.，48）“诚恳坦率地交谈”～文学语言šüjirkeles-。

在巴什基尔语和土库曼语一些方言中*
 š＞h（比较准确地说应是*
 š＞s＞h）：巴什基尔语的某些土语hunan“以后”（БДС，196）～文学语言šunan；土库曼语乔夫杜尔、萨雷克、诺胡尔方言hejlemi～sejlemi“是这样吗”（Аман.，217）～文学语言šejlemi。

在词的中部

在各种不同的突厥语中都发生过*
 s的语音重叠（*
 š＞šš）：土耳其语卡兹安捷普方言[image: img]
 “下面的”～文学语言[image: img]
 ；baššak“收割完后留在地上的一些穗子”～文学语言bašak（AksoyⅠ，71）；阿塞拜疆语阿格斯塔法土语aššaγy“下面的”（АДДЛ，125）～文学语言[image: img]
 y；楚瓦什语比克穆尔津诺土语šyšša“小玻璃瓶，背壶”（Серг.1
 ，92）～文学语言šyša；卡拉卡尔帕克语aššy“辣味，苦味”～哈萨克语ašy；吉尔吉斯语的某些土语pašša“蚊子”（Юн.2
 ，147）～文学语言paša；维吾尔语iššäk“半俄合（液体计量单位，约合0.123公升——译者注）”，uššaq“细小的”～土耳其语ušak，uššuγ“缠磨人的”；išši-“发炎”～土耳其语šiš-，鞑靼语šeš-；üššü“结冰”～鞑靼语öšü-。


*
 š＞s（无论是什么元音），主要出现在给普恰克语及给普恰克化的语言中：卡拉伊姆语卢日茨方言、加里茨方言asyk-“忙着（做某事），赶着干”～鞑靼语ašyk-，jesil“绿色的”～鞑靼语jäšel，tisi“雌”～鞑靼语teše，kasyk“匙”～鞑靼语qašyq；kisi“人”～鞑靼语keše；jaxsy“好的”～鞑靼语jaxšy；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basqort“巴什基尔人”～文学语言bašqort，beser-“煮”～文学语言bešer-，萨利尤特土语oqsa-“是相似的”～文学语言oqša-，tajsyn-“闪开”～文学语言tajšan-（Макс.2
 ，100，184）；诺盖语alasa“骟马”～鞑靼语alaša，楚瓦什语laža；besik“摇篮，摇床”～鞑靼语bišek，masaq“穗”～鞑靼语bašaq；卡拉卡尔帕克语asyq-“忙着（做某事）”～鞑靼语ašyq-，卡拉卡尔帕克语isen-“相信”～鞑靼语yšan-，žaqsy“好的”～鞑靼语jaxšy；哈萨克语asyq“踝，脚趾”～维吾尔语ešiq，乌兹别克语ošiq；žasyl“绿色的”～维吾尔语ješil，乌兹别克语jašil，masaq“穗”～维吾尔语bašaq；维吾尔语伊犁土语、谢米列奇耶土语masaq“穗”（Кайд.2
 ，290）～文学语言bašaq；吉尔吉斯语穆尔加勃土语tasyrqa-“（为……而）跑断了腿”（Юн.2
 ，143）～文学语言tašyrqa-；西部裕固语kysy“人”～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eše；西部裕固语q ‘asqan“牲畜额顶上的星标”～吉尔吉斯语qašqa，tosqan“兔子”～土耳其语taυšan，jemsaq“软的”～土耳其语jumšak，西部裕固语tymsyq“鸟嘴”～吉尔吉斯语tumšuq；雅库特语bieselke＜俄语вешаlка“挂衣架”。

在楚瓦什语中*
 š＞s'（无论元音如何）：kes'en-“（马）嘶”～鞑靼语kešnä-；巴什基尔语kešenä-，kus'
 tan“恶霸，富农”～鞑靼语qus'tan（参见Сергеев，1969，111）。

在哈卡斯语和楚雷姆语中*
 š＞z（比较准确地说应是*
 š＞s＞z）：哈卡斯语kizi“人”～鞑靼语keše，哈萨克语kese，pazax“穗”～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ašaq；pi：zik“摇篮”～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šek；哈卡斯方言i：zi k～izik“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šek；楚雷姆语米列特土语kizi“人”～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eše，哈萨克语kese；tözäk“床铺”～土耳其语döšek，鞑靼语tüšäk，哈萨克语tösäk，pe：zik“摇篮”～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šek （Бирюк.3
 ，274）。

主要是在南西伯利亚的突厥语言中，偶尔也可在其他一些语言中见到*
 š出现浊音化（*
 š＞ž）的情况：撒拉语（位于元音之间及ŋ之后）tou
 žin（＜tou
 šin）“兔子”，xuaŋžan“皇上”（＜汉语xuaŋšaŋ）（Тен.8
 ，49）；巴拉宾鞑靼人的语言äžik//ižik“门”～鞑靼语išek；基尤里克语、巴拉宾语töžök“床铺”～鞑靼语、巴什基尔语tüšäk（Кат.，71—72）；阿尔泰语kiži“人”～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eše，tiži“雌”～土耳其语diši，鞑靼语、巴什基尔语teše；d'ažyl“绿色的”～土耳其语ješil，鞑靼语、巴什基尔语jäšel，阿尔泰语d'aža-“生活，生存”～土耳其语jaša-，鞑靼语、巴什基尔语jäšä-，阿尔泰语bažyr-“崇拜”～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ašur-，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ažyk“祖母”（Баск.10
 ，128）；图瓦语ežik“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kiži“人”～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kiši，eži（＜eš+i）“他的同志”，再试比较图瓦语ažar（＜aš+ar）“翻过”（山），küžü（*
 küč+ü）“他的力量”，ižer-（＜*
 ič+er）“（他）要喝下”，哈卡斯语卡钦方言i：žik“门”，文学语言i¯zik～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šek；绍尔方言kiži“人”，文学语言kizi～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kiši；哈卡斯语pažym（＜paš+ym）“我的头”（Меж.，11）；绍尔语pežik“摇篮”～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šek，qažyq“匙”～土耳其语kašyk，维吾尔语qošuq；tiži（＜tiš+i）“他的牙齿”，tüžer（＜tüš+er）“（他）要摔下来”，adyžyp（＜adyš+yp）“（相互）射击”，绍尔语šabyžyp（＜šabyš+yp）“用剑击”，楚雷姆语（在元音之间及响音之后，图尔盖下楚雷姆方言）pažaq“穗”～土耳其语bašak，鞑靼语bašaq，kiži“人”～土耳其语kiši，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eše；楚雷姆语jymžaq“软的”～土耳其语jumšak，ažym（＜aš+ym）“我的食物”，pa：žyŋ（＜paš+ yŋ）“你的头”（Дулбз.2
 ，154—163）；楚雷姆语图达尔斯克土语kiži“人”～土耳其语kiši，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eše，töžäk“床铺”～土耳其语döšek，鞑靼语tüšak，päžäk“摇篮”～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šek（Бирюк.3
 ，274）。

位于词中部的清辅音*
 š的浊音化（*
 š＞ž）在通用区内是与清辅音*
 s的浊音化（*
 s＞z）同时发生的。在南西伯利亚诸语言中*
 š和*
 s的响音化则是有规律性的。

在撒拉语中*
 š则显示出具有明显的硬腭化特点（*
 š＞ʃ）[image: img]
 y“低的”（Тен.8
 ，225）～土耳其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ašak；jaʃa-“生活”（Тен.8
 ，359）～试比较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jaša-。

在为数不多的一些不同突厥语中*
 š＞č：阿塞拜疆语纳希切万土语（位于x之后）jaxčy～jaxči“好的”～文学语言jaxšy，阿塞拜疆语东部土语（АДДЛ，53），试比较阿塞拜疆语巴库方言和巴什骨奇特土语jaxči（Руст.，78—79）；维吾尔语费尔干纳土语（在p之后）tapči-“委托”（Садв.，41）～文学语言tapšur-；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kiči“人”（Баск.10，ДК223）～文学语言kiži，试比较土耳其语kiši。

在南西伯利亚诸语言中辅音š大体上曾有过塞擦音化（*
 š＞[image: img]
 ）：阿塞拜疆语奥尔杜巴德地区的土语joxu [image: img]
 u“他的脚背”（АДДЛ，53）～文学语言joxušu；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e [image: img]
 ik“门”（Баск10
 ，273）～文学语言ežik，试比较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šek；图瓦语qa [image: img]
 y（＜qaš+y）“他们的数量是多少”，qy [image: img]
 yn（＜qyš+yn）“在冬天”（Кат，99）；图瓦语kä[image: img]
 är（＜*
 kač+ är）“（他）将泅过，越过”；托法拉尔语ba [image: img]
 ym（＜baš+ym）“我的伤口”，ü[image: img]
 üšky（＜üš+üšky）（Дыр4
 ，10；再参见Расс，47）。

在撒拉语中*š被汉语的咝音ç所替代，即*š＞ç：jaça（＜jaša-）“说”（Тен.8
 ，342）。

在巴什基尔语的阿尔加亚什土语中š＞θ（比较正确地说应该是*
 sl＞θt）：eθtä-“工作”（Макс.2，100）～文学语言ešlä-。

在哈萨克语西部土语群中*
 š＞t（处于元音之间）：šynataq“小指”（Нур.，47）～文学语言šynašaq；也是在这些土语中还有*
 š＞q（比较正确地说应该是*
 mš＞mq）：šymqym“一撮”（Нур.，48）～文学语言šymšym（可以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构词词素：-šym及-qym？）；*
 š＞γ（比较正确地说应该是-*
 rš＞rγ）：mürγa“可能性”（Нур.，48）～文学语言müršä。

在巴什基尔语和雅库特语中在元音之间*
 š＞h（比较正确地说应该是*
 š＞s＞h）：巴什基尔语萨利尤特土语aha-“吃，吃饭”（Макс.2
 ，187）～文学语言aša-；雅库特语sahyl“狐狸”～土耳其语ješil，鞑靼语、巴什基尔语jäšel，哈萨克语žasyl；kihi“人”～土耳其语kiši，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eše，哈萨克语kisi；bihik“摇篮”～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šek，du：ha＜俄语дyша“心”；kuha：k（＜俄语кушак“宽腰带”）～突厥语（哈萨克语）qušaq；möhö：x＜俄语мешок“口袋”；ba：hynaj“农民”＜俄语nашенннй“耕作的”；mehejde：-＜俄语мешать“妨碍”；aha（＜aš+a）“他的食物”，如果由于s（＜*
 š）塞擦音化因而在元音之间发生二次脱落的话，那么第一次则保留：tüs-üh-ebin（＜*
 tüš-üš-ebin）“我也一起摔倒了”。

在托法拉尔语中*
 š＞h'：baъh'i（＜baъš+i）“他的头”，k'eъhi（＜k'eъš +i）“它的毛皮”，aъh'iq（aъš-）“打开的”（Расс.，47）。

在词末

许多突厥语中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出现*
 š＞s：阿塞拜疆语（杰别尔过渡土语和卡达别克地区土语）bas“头”～文学语言baš，jas“年龄”～文学语言jaš，das“石头”～文学语言daš，[image: img]
 ys“冬季”～文学语言[image: img]
 yš（Шир.，96）；

卡拉伊姆语卢日茨方言、加里茨方言bas“头”～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baš；bos“空的”～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boš；is“事情，工作”～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iš；

巴什基尔语阿尔加亚什土语hendekäs“年幼的妹妹”～文学语言heŋlekäš；enekäs“小弟弟”～文学语言enekäš，bus“空的”～文学语言buš （Макс.2
 ，100）；巴什基尔语萨利尤特土语iptäs“同志”～文学语言iptäš （Макс.2
 ，184）；

诺盖语as“食物”～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aš；bas“头”～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baš；bes“五”～土耳其语beš，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š；tas“石头”～鞑靼语、巴什基尔语taš；adas-“迷路，误入歧途”～巴什基尔语adaš-；

哈萨克语as“食物”～土耳其语、鞑靼语aš；bas“头”～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baš；bos“自由的”～土耳其语boš，巴什基尔语、鞑靼语buš；as-“逐个地摔倒”～鞑靼语、巴什基尔语aš-，哈萨克语es-“编织，捻成”～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š-；

卡拉卡尔帕克语as“食物”～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aš；bos“自由的”～土耳其语boš；as-“逐个地摔倒”～鞑靼语、巴什基尔语aš-，乌兹别克方言bas“头”～文学语言boš，tas“石头”～文学语言toš（Реш.3
 ，247，Реш.，Шоаб，150，160）；

吉尔吉斯语穆尔加勃土语、列伊列克土语ys“为熏制食品而准备的东西”～文学语言yš（Юн.2
 ，143）；

哈卡斯语as“食物”～土耳其语、土库曼语aš；i：mis“种子，果实”～土耳其语jemiš，鞑靼语jimeš“水果，果实”；pas“头”～土耳其语、鞑靼语baš；pis“五”～土耳其语beš，鞑靼语biš；xos“一双”～鞑靼语、巴什基尔语quš；as-“高出”～鞑靼语、巴什基尔语aš-；

绍尔语pas“头”～土耳其语、鞑靼语baš；

西部裕固语as“食物，酒食”～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aš；qys“冬季”～鞑靼语、巴什基尔语qyš；西部裕固语q‘us“鸟”～土耳其语kuš，巴什基尔语、鞑靼语koš；jas～ja's‘“年轻的”～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jaš-；juυas“静的，温顺的”～鞑靼语、巴什基尔语juυaš；ys“事情，工作”～土耳其语iš，鞑靼语、巴什基尔语eš；

雅库特语as“食物”～土耳其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aš；kömüs“银子”～土耳其语[image: img]
 ümüš，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ömeš；kus“鸭子”～土耳其语kuš，鞑靼语、巴什基尔语qoš“鸟”，bas“头”～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baš；bies“五”～土耳其语beš，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iš。


*
 š＞s的现象乃是给普恰克语群所固有的，而在其余的语言中（雅库特语和楚瓦什语除外）这一现象则是受给普恰克语影响的结果。通常*
 š＞s都与*
 č＞š的转变有内在的联系。

在楚瓦什语中无论元音是什么，辅音*
 š都变成咝音s'（*
 š＞s'）：es'“事情，工作”～鞑靼语、巴什基尔语eš；pus'“头，顶，首，起始，发源地”～土耳其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aš；pis'-“逐渐长熟，（正在）成熟，成熟，熬，烤”～土耳其语piš，鞑靼语peš-（再参见Сергеев，1969，111）。

在撒拉语中*
 š发生过腭音化（*
 š＞ʃ）：aʃ“食物”～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aš，iʃ“事情，工作”～土耳其语iš，鞑靼语、巴什基尔语eš （Тен.8
 ，295，340）。

在这一语言中在窄元音之后发生过*
 š＞ç（比较正确地说应当是*
 š＞ʃ＞ç）：kumuç（＜kumaʃ＜kumuš）“银子”，kiç（＜kiʃ＜kiš）“人”，taniç-（＜taniʃ-＜tanyš）“相识”。

在阿塞拜疆语库巴方言中在窄元音之后*
 š曾发生过塞擦音化（*
 š＞č）[image: img]
 . uč“鸟”（Руст.，78）～文学语言.[image: img]
 uš。

在阿塞拜疆语的一些方言中处于窄元音后的*
 š可能也同时转变成[image: img]
 ：阿塞拜疆语库巴方言čepi [image: img]
 “一岁山羊羔”～文学语言čäpiš，穆甘土语.[image: img]
 aranγu [image: img]
 “燕子”～文学语言[image: img]
 .uaran[image: img]
 .uš（Руст.，79）。

在鞑靼语秋明方言中在前列元音之后*
 š＞c：pälec“大馅饼”～文学语言bäleš，miläc“花椒”～文学语言miläš（МД，163）。

在辅助词素中

在附加成分之首

在区别数词附加成分中（附加在以元音收尾的词干之后）仍然保留有清辅音*
 š：土耳其语、加告兹语、克里米亚鞑靼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库梅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楚瓦什语-šar～-šer（šär）；卡拉伊姆语-šary～š'ari；卡拉伊姆语卢日茨方言、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
 šar～-*
 šer＞-sar～-ser，哈卡斯语*
 -šar～-šer＞-lar～-ler。

在附加成分末尾

在古代及现代诸突厥语言的许多附加成分中都还保留有清辅音*
 š。

静词附加成分：

-daš～-däš，-taš～-täš（由名词构成名词）：järdäš（МКⅢ，40）“同乡”，ämikdäš（MKⅠ，407）“同乳兄弟或同乳姐妹”；土耳其语joldaš“同路人”，土库曼语. [image: img]
 ardaš“兄弟”，鞑靼语iptäš“同志”；

-（y）š～-（i）š～-（u）š～-（ü）š（由动词构成名词）：alyš（USp，21）“赋税”，arυaš（MKⅠ，283）“咒语”，aγyš（MK，42）“增高，升高”，土耳其语alyš“夺取”，土库曼语. [image: img]
 araš“目光”，阿塞拜疆语učuš“飞行”，鞑靼语kileš“来到”楚瓦什语kulǎš“笑声”；

-[image: img]
 yš（由动词构成名词）：saqyš（QBK，117）“计算，数”，撒拉语saγyš“歌，回忆”，土耳其方言saγyš“计算，数”（SDD，111），图瓦语saγyš“梦想，希望”；

-myš——由动词构成名词：鞑靼语、巴什基尔语tormyš“生活”，jazmyš“命运”。

动词附加成分：

-（y）š～（i）š，-（u）š～-（ü）š（构成共同相互态）：baryš“（互相）来往”（QBN，236），鞑靼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鞑靼语söjleš-“（互相）说话”；

-myš～-miš，-muš～-müš（构成结果性的过去时）：bolmyš（КТб，1）“已经开始了”，ärmiš（КТб，4）“有过”；以-myš为结尾的过去时则是为南部突厥诸语言——土耳其语、克里木鞑靼语、阿塞拜疆语以及加告兹语所固有。

在相互语态和结果性过去时的形式中还出现*
 š＞s：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哈卡斯语alys-（＜al+yš）“彼此拿取”，ki：zis-（*
 ki：s+ iš）“帮助割切，一起锯”，西部裕固语ajt'ys-（＜*
 ajt+yš）“交谈，商谈几句”，a't'ys-（＜*
 at+yš）“互相射击”，雅库特语barys-（＜*
 bar+yš）“一起走”，鲁尼文birmis“给了”（КТб，1），ärmis“有过”（КТб，4）。

在由动词构成静词的附加成分中可以见到*
 s＞č：iči č-（＜*
 i čiš-）“爱喝酒，喝酒”（Еttuh.，175）。

在前过去时和结果性过去时附加成分中*
 š＞t：雅库特语ylbytym（*
 al+myš +ym）“我拿了”～土耳其语almyšym；diebitim（＜*
 de+miš+im）“我告诉了”～土耳其语demišim；ylbyppyn（＜*
 al+myš+män）“结果竟然是我已经拿了”～回鹘文yčqyn-myšmän“我放走了”（ПДП，193）；diebeppin（*
 de+miš +män）“原来我已告诉了”，回鹘文jidürmišmän“我失掉了”（ПДП，192）。

辅音ž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首

在楚瓦什语中ž＞s'（处于y之前）：s'yn“人”（试比较汉语［žёn］）。

在鞑靼语和哈萨克语一些方言中无论什么样的元音ž＞z：鞑靼语奴克拉特土语ziten“领地”（Ax.1
 ，91）～文学语言žiten；哈萨克方言zyt-“急急跑掉”～文学语言žyt-，zäbir“压迫”～文学语言žäbir＜阿拉伯语[image: img]
 äbir （Кал.，Сар.，49）。

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活的口语）ž＞[image: img]
 ：来自俄语的журнал“杂志”的[image: img]
 urnal。

在巴什基尔语中ž＞järäbä＜俄语жребий“签”，jäsmin＜俄语жасмин“茉莉”。

在词的中部

在阿塞拜疆语的哈萨克方言中ž发生重叠（ž＞žž）：näžžäx“薄的”（Шир.，124）～文学语言nazik（＜波斯语nazok）。

在楚瓦什语中ž＞'s（处于t之前）：a' staxa“龙”～鞑靼语、巴什基尔语aždaha（＜波斯语ä[image: img]
 deha）。

在哈萨克语一些方言中ž＞z：nažaγaj“闪电”～文学语言najzaγai，nažik“薄的，优美的”～文学语言näzik（＜波斯语nazok）（Кал.，Сар.，49）。

在楚瓦什语中处于元音之间和d及n前的ž发生清音化（ž＞š）：mǎšǎr“一双（靴子）”～马利语mužyr（来自古伊朗语miϑwaβa）“一双”（Räsänen，1920，225），nuša＜鞑靼、巴什基尔口语nuža（＜俄语нужэа“穷困”），楚瓦什方言kašni～kašnaj＜俄语口语kažnyj，文学语言кажэлй“每一个”。

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活的口语）ž＞[image: img]
 ：aba [image: img]
 ur（＜俄语абажур“灯罩”），qamy [image: img]
 aq～qamyžaq“甲虫”，然而：ažym“怀疑”，Aža，Ožoj——男人的名字（Акб.，67）。

在图巴方言中，也同在阿尔泰语中一样，在某些词的词中位置的辅音d'则替代其他突厥语中的ž～[image: img]
 （比较正确地说应当是[image: img]
 ＞ž＞d'）：bad'a“连襟，内兄弟”～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a [image: img]
 a；old'o“开采”～吉尔吉斯语ol [image: img]
 o；kunad'in“三岁口的马”～吉尔吉斯语kuna [image: img]
 yn；kyd'yra-（Васк.7
 ，24）“轧轧响”～吉尔吉斯语kyčyra-。

在图瓦语的托真方言中ž＞j（处于窄元音之前）：aъjyp“利益”～文学语言aъžyq，回鹘文asyγ（ДТС）；qyъžyn“在冬季”～文学语言qyъžyn（＜*
 qyšyn），biъji-“写”～文学语言biъži-（＜biši-＜biči-＜*
 biti-）（Чад.，40），试比较回鹘文biti-（ДТС）。

在雅库特语中ž＞h（比较正确地说应当是ž＞z＞s＞h）：saha：n＜俄语сажень“沙绳”，baha：r＜俄语пожар“失火”，baha：taj＜俄语вожатнй“向导，领路人”，Parihy（＜Pariž+y）“巴黎”。

在词的末尾

在土库曼语拟声词的词干中其收尾音ž出现重叠（ž＞žž）[image: img]
 üžž，myžž，pažž，ižž，hažž，hüžž（Аман.，185）。

辅音θ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首

在土库曼语中θ＞t：terkeč“皮口袋”（Аман.，218）～文学语言θerkeč。

在词的中部

巴什基尔语的清辅音θ仍然保留在阿拉伯语θ的位置上（[image: img]
 ）：äθär“产物；著作”＜阿拉伯语[image: img]
 。

在土库曼语的拟声词词干中θ是重叠的（θ＞θθ）：[image: img]
 aθθyldy——扔东西的响声，[image: img]
 yθθyldy——子弹射击的声音。

辅音ϑ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的中部

在土库曼语中重叠的ϑ（ϑ＞ϑϑ）主要出现在拟声词词干中：[image: img]
 yϑϑyldy——昆虫发出的嗡嗡声，[image: img]
 aϑϑylda——煎肉发出的声音。

在土库曼语一些方言中ϑ＞d：öden“杆”～文学语言oϑen，adan“азан”（Аман.，212）。

辅音*
 č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首

在撒拉语中*
 č有送气的成分，即*
 č＞č‘：č‘op“草”～维吾尔语ot-čöp，č‘e’p-～č‘at-“（用剑）砍”～鞑靼语、巴什基尔语čap-。也是在这一语言中*
 č＞[image: img]
 ‘（比较正确地说应当是*
 č＞č‘＞[image: img]
 ‘）：čaγa＞č‘a[image: img]
 u＞[image: img]
 ‘aγu“毛”。

在不同通用区域的突厥语言中*
 č＞[image: img]
 与元音无关：阿塞拜疆方言[image: img]
 ox“很多”（Щир.，77）；西西伯利亚鞑靼语方言[image: img]
 alγy“发辫”（Тум.2
 ，58，Махм.66）～文学语言čalγy；卡拉伊姆语[image: img]
 ak-“打出火”（Мус.，72）～鞑靼语čaq-，上巴尔坎斯基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ojun“生铁”（МИБД，15）～鞑靼语čujyn。

在一些不同的突厥语言中*
 č＞s与元音无关：巴什基尔语sana“雪橇”～鞑靼语čana，sumar“（汤中的）面丸子”～čumar（a），sibär“美丽的”～č ibär，sap“跳跃”～čap-，saq-“螯”～čaq-；在受到巴什基尔语影响的一些鞑靼语中：图伊马孜土语salγy“发辫”～文学语言čalγy，süp“（细小的）垃圾”～文学语言čüp，siräm“草”～文学语言čiräm，吉尔吉斯土语sir“疾病，病”～文学语言čir，sisen-“脱去衣服”～文学语言čišen-（Ax.1
 ，71，78）；纳盖巴克土语sijä（АПДⅡ，78）“樱桃”～文学语言čijä；乌兹别克语奥古兹土语sataš-（ф.Абд.3
 ，193）“紊乱”～文学语言čatiš-，维吾尔语费尔干纳土语sač“头发”～文学语言čač，sa č-“倒入”～文学语言ča č-（Садв.，41）；吉尔吉斯语（一些方言里）的复合词中：aq sölmök“夜间球赛”～文学语言aq čölmök；suw sulduq“鹬”（Юн.2
 ，144）～文学语言su：čulduq；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的复合词中：t'atsyt-（＜t'atčyt-）“领到”，akilsaυys（＜akilčaυys）“我们把……领到”（Баск10
 ，30）；哈卡斯语sana“滑雪板”～鞑靼语čana“雪橇”，sas“头发”～土耳其语、维吾尔语ča č，siden“栅栏，篱笆”～鞑靼语čitän，soγ“热，热的煤炭”～维吾尔语čoγ[image: img]
 “军队”～回鹘文[image: img]
 （ДТС）；楚雷姆语（上楚雷姆土语）syq-（Бирюк3
 ，277）“走遍”～土耳其语čyk-，鞑靼语čyq-，维吾尔语čiq-；雅库特语saγa“时间”～鞑靼语、维吾尔语čaq；sordoŋ“狗鱼”～吉尔吉斯语čorton，土库曼语čortan，鞑靼语čurtan；雅库特语seber“整洁的，干净的”～鞑靼语čibär。

在楚瓦什语中*
 č＞s'：s'erem“茂密的嫩草，草皮，处女地”～鞑靼语čiräm，s'una“雪橇”～鞑靼语čana，s'üpe～s'üp“垃圾”～鞑靼语čüp，s'ar“军队，部队”～回鹘文[image: img]
 （ДТС），s'ap-“打，击”～鞑靼语čap-。

在书面文献典籍及各种现代突厥语中无论什么样的元音全都无关*
 č＞š：给普恰克文文献（参见Ettuh，245，248）：šaγ～saq“时刻，时间”～鞑靼语č aq；šöp“（细小的）垃圾，灰尘”～鞑靼语čüp；čaγyr“葡萄酒”～土耳其语[image: img]
 yr；šypšyq“麻雀”～鞑靼语čyp čyq；šanšu-“把……刺入”～鞑靼语čän čü；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鲁美利亚及其他方言šoal“袋子”～文学语言č uυal；šal-“打，击”～文学语言čal-（PhTF，253）；阿塞拜疆语艾纳尔鲁方言šorba（-shorba）“汤”（Коw.4
 ，9）～文学语言čorba；（azeri türkçesi）šak-“钉进”（[image: img]
 ，92）；土库曼语（卡拉奇、诺胡尔、萨雷克、埃尔萨利、伊奥木德方言）šo：rυa～čorba“汤”，šaš-～čač-“忙着做，散失”（ОДТ，155）；（Эски）šarpy“妇女服装”（Аман.，218）～文学语言čyrpy；库梅克语捷尔斯克方言šynta～čynta“大盆”（Кер.，113），鞑靼语图伊马孜土语šišmä“泉源”～文学语言čišmä；šišen-“脱去衣服”～文学语言čišen-；久尔丘利土语šyršy“云杉”～文学语言čyršy，šaršaи“幕，帐子”～文学语言čaršau；吉金土语šišmä“泉源”～文学语言čišmä；šyršy“云杉”～文学语言čyršy（Ax1
 ，52，78）；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卡林地区鞑靼人的克烈欣卡土语šaršau“幕”～文学语言čaršau；šaneške//čanečke“叉子”～文学语言čänečke（Ax3
 ，6）；休尔拉特利、派奇、伊兹万奇诺的楚瓦什土语šekenter“胡萝卜”（Серг.1
 ，90）～鞑靼语[image: img]
 ender“芜菁”（上游方言的各土语、过渡土语以及下游方言）；šan（Серг.1
 ，114）＜俄语чан“大桶”；

诺盖语šöl“沙漠”～维吾尔语čöl；šaγyr“葡萄酒”～土耳其语[image: img]
 yr；šaš“头发”～土耳其语ča č，鞑靼语čäč；šyraq“灯”～维吾尔语čiraq；šyda-“忍受”～鞑靼语čyda，šap“跳跃”；～鞑靼语čap-；šajqa-“摇晃”～鞑靼语čajqa-；

哈萨克语šal“老头儿”～维吾尔语čal；šama“尺寸”～鞑靼语čama；šaš“头发”～土耳其语čač；sije“樱桃”～鞑靼语čijä；šap-“跳跃”～鞑靼语čap；šajqa-“摇晃”～鞑靼语čajqa-；

卡拉卡尔帕克语šaš“头发”～土耳其语čač；šyraq“灯盏”～维吾尔语čiraq；šeš“解开”～鞑靼语čiš-；šaq-“打出火”～鞑靼语čaq；šajqa-“摇晃～鞑靼语čajqa-；

乌兹别克语杰肯德土语”šaj//šäj“茶”（Реш3
 ，242）～文学语言čaj；吉尔吉斯语茹马加拉土语šolpu“挂在妇女发辫上的银饰”～文学语言čolpu；崔斯科耶土语šama“力量，威力，能力”～文学语言čama（Юн2
 ，144）；

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šöl“草原”～文学语言čöl；šyda-“忍受”～文学语言čyda-；[image: img]
 ar-“（分几次）搬出”～文学语言[image: img]
 ar-（Баск10
 ，272）；

阿尔泰语图巴—基日方言š'olok～čorlok“滴”，syrala-～čyrala“折磨，忍受痛苦”（Баск7
 ，22）；

图瓦语šana“滑雪板”～鞑靼语čana；šaγ“时间”～鞑靼语čaq；šeυer“内行的”～鞑靼语čibär；šolban“明亮的星”～鞑靼语čulpan；托法拉尔语（参见Pacc，231）šaγ“时间”～鞑靼语čaq；šol“草原”～维吾尔语čöl；šeri“军队”～回鹘文[image: img]
 ；

哈卡斯语（克孜尔方言）šep“垃圾”～维吾尔语ot-čöp，鞑靼语čüp；哈卡斯语绍尔方言šyn“真话”～鞑靼语čyn；šübrek“抹布”～鞑靼语čüpräk；绍尔语šeri[image: img]
 “军队”～回鹘文[image: img]
 ；šana“滑雪板”～鞑靼语čana；楚雷姆语（参见Бирюк3
 ，275）米列日土语š'aš'“头发”～土耳其语čač，šošqa“猪”～鞑靼语ču čqa；西部裕固语šör-“翻转，使旋转”～回鹘文čäυir-。


*
 č＞š出现的东给普恰克语群（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卡斯语）正是等语线内最密集的地带。此后这种现象又流传深入西部（库梅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和东部（中亚及南西伯利亚诸语言）。

在乌兹别克语奥古兹一些土语中*
 č＞ž：žarla-“喊叫，召唤”（ф.Абд.3
 ，193）～文学语言čarla-。

在土库曼语一些方言中*
 č＞θ～s（在前列元音之前）：伊奥木德方言、戈克连奎方言θü：še～诺胡尔方言sü：še“小瓶”，θe [image: img]
 ere“家谱”＜če [image: img]
 ere（＜阿拉伯语še [image: img]
 ere）（Аман.，218）。

在某些突厥语中*
 č＞[image: img]
 与元音无关：土库曼语伊奥木德方言、萨雷克方言[image: img]
 yda-“忍受”（Аман.，212）～文学语言čyda-；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yb [image: img]
 yq“小鸟”～文学语言čybcyq，[image: img]
 apraq“叶子”～文学语言čapraq （Акб.，99）；维吾尔语[image: img]
 [image: img]
 “儿媳”～文学语言čokan（＜波斯语čokan）；吉尔吉斯语崔斯科耶土语[image: img]
 yn [image: img]
 yr“链”～文学语言čyn [image: img]
 yr；吉尔吉斯语涅克基特土语[image: img]
 o：čun“别人的，外人的”～文学语言čo：čun（Юн.2
 ，144）；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aras～čaraš“和平的”，[image: img]
 aza[image: img]
 ～čaza[image: img]
 “春天的”（Дир.4
 ，10）。

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位于前列元音之前则*
 č＞[image: img]
 ～[image: img]
 '：撒拉语[image: img]
 üυin～[image: img]
 ‘üυin（＜čüin）“蜜蜂”～鞑靼语čeben“苍蝇”；西部裕固语[image: img]
 [image: img]
 （＜čeri[image: img]
 ）“军队”（～回鹘文[image: img]
 ）；西部裕固语[image: img]
 ep [image: img]
 e（＜čipči）“大叉子”，[image: img]
 [image: img]
 ek（＜[image: img]
 ek）“结子”，[image: img]
 ‘ei（＜čäj）“火灶中间的地方”，[image: img]
 ‘orme （čörme）“干乳渣”，[image: img]
 ‘örä（＜čörä）“寺庙的院子，学校”。同样是在这些语言中无论元音是什么*
 č＞з～з‘：撒拉语зum-“浸入，游泳”～鞑靼语čum-；西部裕固语зala（＜čala）“插在女帽上的一串深红色的花”，зal（＜čal）“鞠躬，欢迎”，зap-（＜čap-）“锯，割”，зa'q‘-（＜*
 čaq-）“打出火”，зila-（＜čyta-）“能够”，з‘yntyr（＜čentyr）“绳子，链”，з‘aγ（＜čaγ）“时刻，时间”，з‘olpan（＜čolpan）“金星”。

在有许多突厥语中无论相连的是什么样的元音*
 č＞c（c音化）：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方言、鲁美利亚方言c'icäk“一朵花”（РhТF，253）～文学语言či ček；阿塞拜疆语奥尔杜巴德方言caj“茶”～文学语言čaj，cox“很多”～文学语言čox（Шир.，77）；阿塞拜疆语艾鲁姆土语cicäx“很多花”（Б.Сад.，179）～文学语言čičäx。在阿塞拜疆西部邻近亚美尼亚的艾鲁姆土语和克达别克土语中也相继地发现有c音化现象：cyrpy“干树枝，枯枝，枯树”～čyrpy；而在特里阿列茨基乌鲁姆人的语言中偶然也会见到c音化现象——这一语言的某些研究者把这里的塞擦音c'与希腊语的ts音组联系在一起，把它归为希腊音的遗迹，同时还把它与格鲁吉亚的ɷ，v也联系在一起。试比较撒拉语cicex（＜čičex）“一朵花”；cyda-～cyta-（＜cita-）“忍受”；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马尔卡方言celek“水桶”～文学语言čelek；cek“边界，界线”～文学语言ček；cac“头发”～文学语言čač；cyraq“蜡烛”～文学语言čyraq；cyq-“走遍”～čyq-（Акб.，91）。

c音化乃是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上巴尔坎斯基土语固有的特点——是一个发c音的土语（参见Акбаев，1963，88—95），在胡拉姆—别津吉耶夫方言中则c～č是不稳定的（参见Аппаев，1960，28—29）：卡拉伊姆语卢日茨方言、加里茨方言cak“时间”～鞑靼语čaq，caγyr“白酒”～土耳其语ča[image: img]
 yr；cij“未熟的”～鞑靼语či，cak-“打出火”～土耳其语čak-，鞑靼语čaq-；caγyr-“召唤”～土耳其语[image: img]
 yr-；鞑靼语čaqyr-；ces-“解开”～鞑靼语čiš-；卡拉伊姆语卢日茨方言、加里茨方言cyda-“忍受”～鞑靼语čyda-；鞑靼语米沙尔土语cabata“树皮鞋”（МД，115）～文学语言čabata，ciläk“水桶”（МД，115）～文学语言čiläk；cebeš“鸡雏”（МД， 115）～文学语言čebeš；[image: img]
 eldäk“饼干的种类”（МД，115）～文学语言[image: img]
 [image: img]
 ；鞑靼语秋明方言citän（МД，163）“篱笆”～文学语言čitän；鞑靼语秋明方言cümec“长柄勺”（МД，163）～文学语言čümeč；鞑靼语拜基巴舍沃土语cak-（МТДⅠ，70）“螫”～文学语言čaq-；cyk-（МТДⅠ，70）“走遍”～文学语言[image: img]
 yq-；鞑靼语东部方言的托博尔斯克土语caγyгym“俄里”～文学语言[image: img]
 aqyrym，[image: img]
 yq-“走遍”（Тум.2
 ，58—59）～文学语言čyq-；鞑靼语巴拉宾土语（参见Кат.，56）cac“头发”～文学语言čäč-，cül“草原”～文学语言čül；cic-“解开”～文学语言čiš-；cap-“驱赶”～čap-。

研究者们指出，在楚瓦什语下游方言的一些土语中č音有强烈的舌齿发音动作，因此，č的发音就发成像c’与俄语中强软化的t一样。č音的这种发音也只能在老一代人的言语中才可以记录得到（新阿尔兰诺沃村、旧阿尔兰诺沃村、拜格雷切沃村——参见Серг.1
 ，46，Кан.2
 ，128；吉尔吉斯方言caj——格罗兹诺耶村附近的“谢凯尔”集体农庄、农庄——参见Батм.2
 ，23；巴特肯土语及穆尔加勃土语——参见Юн.2
 ，144）～文学语言čaj；楚雷姆语（图尔盖的下楚雷姆方言）caq“一双”，caŋγa“滑雪板”，cap-“割”，cyq-“走遍”（Дульз.2
 ，155），试比较鞑靼语čaq，čaŋγy，čap-，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čyq-（关于楚雷姆突厥语中的c音化也请参见Бирюк.3
 ，276—277）。

č＞c在等语线内最集中出现的地点就是西给普恰克语言区（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卡拉伊姆语、鞑靼语）。c音化遂由此向西（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及向东（吉尔吉斯语及楚雷姆突厥语）扩展。在西部地区这一情况受到高加索（格鲁吉亚语）和印欧（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奥塞梯语等）诸语言的包围。在撒拉语中c音化则在汉语和藏语的影响下得到了发展。各种不同语系的语言材料令人信服地证实这种语音现象广博的多面性质（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1974，287）。

蒙古诸语言的材料也可以证明突厥语c音化的古老性质。古蒙古语的č与现代蒙古语的c就是互相对应的：古蒙古语[image: img]
 “士兵”～现代蒙古语[image: img]
 “兵士”，[image: img]
 ～[image: img]
 “一朵花”（Grθnbeck，Kru[image: img]
 er，1955，73）。

在鞑靼语的奴克拉特土语中*
 [image: img]
 ＞t'（无论是什么样的元音）：t'aršau“幕”～文学语言čaršau，tišen-“脱衣服”～čišen-（Ax.1
 ，91）。

在托法拉尔语中*
 [image: img]
 ＞[image: img]
 s'（无论是什么样的元音）：[image: img]
 s'eъš“头发”，[image: img]
 s'∂ъš-“泼洒出，向各处喷洒上”（Расс.，196），试比较土耳其语čač-，鞑靼语čäč-。

在雅库特语中*
 č＞Ø（比较正确地说应当是*
 č＞s＞h＞Ø）：as“头发”～土耳其语、维吾尔语čač，鞑靼语čäč；ary：“黄油”～土耳其语、鞑靼语sary“黄色的”，u：“水”～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鞑靼语、吉尔吉斯语su。

在词的中部

在突厥语的各个不同语群中*
 [image: img]
 都发生过语音重叠：

（1）*
 č＞čč：库梅克语布伊纳克斯克方言aččy“苦的”，[image: img]
 ičči“小的”～文学语言[image: img]
 ičči；qoččaq“勇敢的”～文学语言qoččaq（ДМ.2
 ，36）；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aččy“苦的”，乌兹别克语杰肯德土语ačči～aččiq“苦的”，müččä“斑鸠”，neččä“若干”（文学语言neča）（Реш.3
 ，249），维吾尔语ačči“酸的，苦的”，吉尔吉斯语列伊列克土语päččä“女婿”（Юн.2
 ，147），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kaččan“何时”（Баск.10
 ，34），雅库特语aččyk“饥饿的”，ičči“主人”；“（鸡蛋里的）胚胎”；

（2）*
 [image: img]
 ＞[image: img]
 ：克里米亚鞑靼语a [image: img]
 y“苦的”～鞑靼语ačy/äče；

（3）*
 [image: img]
 ＞'s's：楚瓦什语kě's'sě“毡子”～土耳其语keče；

（4）*
 [image: img]
 ＞šš：卡拉卡尔帕克语aššy“苦的”～鞑靼语[image: img]
 //äče；

（5）*
 [image: img]
 ＞cc：捷尔斯克方言布拉贡村的库梅克土语[image: img]
 icci“小的”（Кер.，114）～文学语言[image: img]
 ičči。

在撒拉语中*
 č＞'č‘～’[image: img]
 ‘：o čux～o'[image: img]
 ‘ux（＜očux）“火灶”，ka'č‘a～k ‘a [image: img]
 a“词，言语”（＜藏语ka ča）。

在某些突厥语中位于元音之间和响音后的*
 č可以发生浊音化（*
 [image: img]
 ＞[image: img]
 ）：土耳其语[image: img]
 [image: img]
 y（＜[image: img]
 +y）“他的树”，克里米亚鞑靼语u [image: img]
 u（＜uč+u）“他的死”，bor [image: img]
 u（＜borč+u）“他的义务”；加告兹语a [image: img]
 yk-（＜ač+yk-）“觉得饥饿”；土库曼语aγa [image: img]
 yn（＜aγač+yn）“树的”，穆克利方言ala [image: img]
 a“杂色的”～文学语言a：la [image: img]
 a；昌德尔方言tikir [image: img]
 äk“车轮”，伊奥木德方言ni [image: img]
 ä“若干”（Аман.，212）；撒拉语sa [image: img]
 iŋ（＜sač+iŋ）“你的头发”；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ke [image: img]
 ik（＜keč+[image: img]
 ）“渡过”（Баск.10
 ，221）；阿尔泰语图巴—吉日方言kyly [image: img]
 y（＜kylyč+y）“他的匕首”，a [image: img]
 yl-（ač+yl-）“是坦白诚恳的，是直爽的”（Баск.7
 ，23）；图瓦语ol [image: img]
 a（正字法为olča）“猎物”，qon [image: img]
 uγ（正字法为qončuγ）“非常可怕”（Исх.，Пальмб.，82）。


*
 č＞[image: img]
 的等语线主要包括有西南部的语言及某些南西伯利亚语言（阿尔泰语、图瓦语）。

在巴什基尔和鞑靼语中*
 č＞s（位于元音之间及r，k之前）：巴什基尔语asa“杈桠”～维吾尔语ača；asyu“愤怒”～鞑靼语aču；besän“干草”～pečän；jyusa“饼干，点心”～鞑靼语jyυača；osra-“相遇”～鞑靼语očra-；鞑靼语tysqan“老鼠”～文学语言tyčqan；鞑靼语töskör-“打喷嚏”～文学语言töčkör-（МД，119）；鞑靼自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鞑靼土语tösö“淡的”～文学语言töče；esä“他在喝”～文学语言ečä（МТДⅡ，131），鞑靼语图伊马孜土语pyčaq；鞑靼语基金土语säsäk“一朵花”～文学语言čäčäk，qajsy“剪刀”～文学语言qajčy（Ax.1
 ，78）；鞑靼语秋明方言bisara“不幸的人”～文学语言bičara＜波斯语bičare；asa tor-“打开”（МД，163）～文学语言ača tor-。

在鞑靼语和楚瓦什语中*
 č＞s'，s'（位于元音之间及k，q之前）：奔萨州乌斯季乌扎米沙尔鞑靼土语kus'kar-“公绵羊”～文学语言qučqar；kys'kyr-“喊叫”～文学语言qyčqyr-；nes'kä“薄的”～文学语言nečkä（МТДⅠ，129）；楚瓦什语as'a“父亲”～图瓦语ača，楚瓦什语xǎs'an“何时”～鞑靼语qačan；楚瓦什语jüs'e“苦的，酸的”～鞑靼语äče～ačy，吉尔吉斯语ač u：；楚瓦什语s'üs'e“穗子”～鞑靼语čačaq；楚瓦什语kěs'ěn“年幼的”～吉尔吉斯语kiči；楚瓦什语kěs'ět-“搔痒，发痒”～鞑靼语qyčyt-，米沙尔方言kěčět-；楚瓦什语文学语言s'es'ke，方言s'es'ek～čeček～鞑靼语čäčäk（再请参见Серг.1
 ，108）。

在楚瓦什语、它的一些过渡土语以及下游方言中*
 č＞z'（位于响音之后及元音之间）：m'iz'e“若干”～文学语言mis'e，试比较鞑靼语ničä，mulz'a“浴池”～文学语言munča；xaz'an“若干”～文学语言xačǎn（Серг.1
 ，109）。

在许多突厥语言中*
 č＞š：旧土耳其文（位于元音之间及响音之前）nečä“若干”～现代文学语言nečä；[image: img]
 üšlü“有力的”～现代文学语言[image: img]
 üčlü （РhTF，167）；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及鲁美利亚方言aγašlar“很多树木”（PhTF，253）～文学语言ǎ[image: img]
 ačlar；加告兹语（位于t之前）ašty“他打开了”（Покр.，58）～文学语言ačty；阿塞拜疆语穆甘土语（在借词中并位于q，k，t之前）pkšta（Шир.，89）＜俄语noчma“邮局”，boškä＜俄语бочка“大圆桶”，ispišqa＜俄语сnuчкu“火柴”（Шир.，89）；土库曼语克拉奇、诺胡尔、萨雷克、埃尔萨利、伊奥木德等方言[image: img]
 ašdy“他跑了”（ОДТ，155）～文学语言[image: img]
 `ačdy；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位于d，t，č，s，z，l之前）čašdy“他撒开了”～文学语言čačdy；üštört“三—四”～文学语言üčtört；[image: img]
 “我的小妹妹”～文学语言[image: img]
 ；qašsa-“如果他跑掉的话”～文学语言qačsa-，马尔卡方言ašZ uhra“饥饿的珠赫拉”～文学语言ačZ uhra；küšzeter“将是艰难的”～文学语言küčzeter；baxcyšzaramaz“样子不适用”～文学语言baxsyčzaramaz；tynšlyq“安静”～文学语言tynčlyq；（Акб.，128）；楚瓦什语šǎši“老鼠”～鞑靼语tyčqan，吉尔吉斯语čyčqan；诺盖语（位于元音之间，以及q之前和l之后）ašy“苦的”～鞑靼语ačy；keše“夜”～鞑靼语kičä；šašaq“穗子”～鞑靼语sačaq；asyl-（*
 ač-yl-）“打开”；šašqan“老鼠”～鞑靼语tyčqan，吉尔吉斯语čyčqan；balšyq“黏土”～鞑靼语balčyq；卡拉卡尔帕克语ašu“愤怒”～鞑靼语aču；tyšqan～鞑靼语tyčqan；吉尔吉斯语čyčqan；卡拉卡尔帕克语ašy-“变酸”～鞑靼语ačy-；哈萨克语（位于元音之间及q，k之前）ašu“愤怒”～鞑靼语aču；aqša“金钱”～aqča；baqša“果园”～鞑靼语baqča；eški“母山羊”～维吾尔语äčkü；吉尔吉斯语的某些北方土语（位于t，č，[image: img]
 ，n之前）čašlu：“毛发多的”～文学语言čačlu：，[image: img]
 yγaščy“细木工”～文学语言[image: img]
 yγaččy；üš[image: img]
 üz“三百”～文学语言üč[image: img]
 uz；ešnerse“还可以”～文学语言ečnerse（Юн.2
 ，144）；维吾尔语（位于q，k，t之前）和阗方言äškü“公山羊”～文学语言äčkü，阿克苏土语öškü“母山羊”～文学语言äčkü（Малов，1961，142）；维吾尔语谢米列奇卡土语ašqu č“钥匙”～文学语言ačquč；käški“傍晚的”～文学语言käčki；费尔干纳土语üštä“三件，三个”（Садв.，42）～乌兹别克语üčtä；楚雷姆语中部楚雷姆方言的米列日土语a：šyγ（Бирюк.3
 ，275）“苦的”～鞑靼语ačy；西部裕固语（位于q，k之前）o'šqa“老头儿”，试比较MK avyčγa（ДТС）；西部裕固语öškö“母山羊”～维吾尔语äčkü。


*
 č＞š等语线最集中的地带是东给普恰克诸语言的区域。*
 č＞š现象并由此扩及一些其他的语言。

在撒拉语中位于前列元音之间*
 č＞š～ʃ～ç～c：iši～iʃi～içi～ici（＜ič-i）“在……，在……内”（参见Тенишев，19761
 ，335）。

在西部裕固语中无论什么样的元音*
 č＞'[image: img]
 ‘：a [image: img]
 yγ“酸的，苦的”～鞑靼语ačy∥äče；a'[image: img]
 ‘yγ“愤怒”～鞑靼语aču；p‘u'[image: img]
 ‘aq“刀”～鞑靼语pyčaq，q'a'[image: img]
 ‘an（＜q'a čan）“何时”。

基本是在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各突厥语中*
 č＞ž，比较正确地说应是*
 č＞š＞ž（无论什么元音）：乌兹别克语奥古兹土语a：žy“苦的”～文学语言ačči； sü：žy“甜的”～文学语言čučuk（Ф.Абд.3
 ，193）；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kezir-（＜*
 ke č-ir-）“运过去”（Баск.10
 ，221），图瓦语ažy“酸的，苦的”～鞑靼语ačy∥äce；bižek“刀”～鞑靼语pyčaq；döžek“床铺”～鞑靼语tüšäk，维吾尔语töšäk；图瓦语捷列霍尔斯克土语kažan～文学语言kažan （Сат.，114）；托法拉尔语ižirt-（＜*
 i č-irt-）“给水喝”（Днр.4
 ，10）；哈卡斯语克孜尔方言pižax“刀”（Joki，21）～鞑靼语pyčaq，üžün“后置词”（Joki，21）～土耳其语ičin，鞑靼语öčen。

在阿尔泰语图巴基日方言中*
 č＞ž'：kaž'an“何时”，pyž'ak（＜pyčak）“刀”，až'u（＜aču）“疼痛，愤怒”（Баск.7
 ，23）。

在撒拉语和阿尔泰语中*
 č＞[image: img]
 ～ž（位于元音之间和响音之后）：撒拉语pel [image: img]
 ex（＜palčix）“黏土”；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i [image: img]
 i～iži（＜*
 iči）“在……之内”，čor [image: img]
 ek（＜*
 cörčök）“故事”，kaj [image: img]
 an（＜*
 kačan）“何时”（Баск.10
 ，32）。

在一些不同的突厥语中*
 č＞c（c音化），在特拉布宗和里泽的土耳其土语中icindä“在……之内”（РhТF，253）～文学语言ičinde-；撒拉语cicex（＜*
 čičex）“一朵花”，ecex（＜*
 ečik）“房子的内部，内室”（Тен.8
 ，304）；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马尔卡方言kece“夜”～文学语言keče；kücük“小狗崽”～文学语言küčük；acyu“悲痛，灾难”～文学语言ačyu；bycaq“刀”～byčaq（Акб.，90）；卡拉伊姆语加里茨方言、卢日茨方言acuw“愤怒”～鞑靼语aču；acy“苦的”～鞑靼语ačy～äče，bicen“干草”～鞑靼语pečän；kacan“何时”～鞑靼语kačan；acyk-“挨饿”～鞑靼语ačyq-；高尔基州米沙尔鞑靼土语pycak“刀”～文学语言pyčak；pecän“干草”～文学语言pečän；kamcy“鞭子”～文学语言qamčy（МД，115）；鞑靼语拜基巴金沃土语（位于元音之间和k，r之前）：pycak“刀”～文学语言pyčaq；bakca“花园”～文学语言baqča；karcyk“老太婆”～文学语言qarčyq（МТДⅡ，70）；鞑靼语秋明方言cocqan“老鼠”（МД，165）～文学语言tyčqan；鞑靼语东部方言的托博尔斯克土语öcön——后置词（Tум.2
 ，59）～文学语言öčön；吉尔吉斯语（格罗兹诺耶村附近的“谢凯尔”集体农庄）nece“若干”～文学语言neče；qanca“值多少钱”～文学语言qanča（Батм.2
 ，23）；吉尔吉斯语巴特肯土语、穆尔加勃土语nece“若干”～文学语言neče，qanca“值多少钱”～文学语言qanča（Юн.2
 ，144）。

在加告兹语中*
 č＞c'：ac'an“何时”～鞑靼语qačan（Покр.，5—8）。

在撒拉语中*
 č＞c～c‘～[image: img]
 ～[image: img]
 ‘（位于窄元音之间）：ucisy～uc‘isy（＜u čisy）“三个”，kici～ki [image: img]
 ‘i（＜kiči）“小的”。

在楚雷姆突厥语和西部裕固语中*
 č＞[image: img]
 （gz音化）：图尔盖流域下楚雷姆方言a [image: img]
 yγ“苦的”～鞑靼语ačy～ače，ke [image: img]
 ä“昨天”～鞑靼语kičä；qu [image: img]
 aq“一抱”～鞑靼语qočaq；ca：[image: img]
 ym（＜ca：c-ym）“我的头发”；qa：[image: img]
 ur-（＜*
 qač-ur-）“驱赶”，ke [image: img]
 ig（＜*
 keč-ig）“渡口”（Дульз.2
 ，155）；西部裕固语ni [image: img]
 e“若干”～吉尔吉斯语neče；ni [image: img]
 iк“怎样，什么样的”～鞑靼语niček。

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
 č＞[image: img]
 '（位于窄元音之间）：撒拉语e [image: img]
 'ik（＜*
 e čix）“在上面”，西部裕固语k'y [image: img]
 ig“小的”～土耳其语kiči，维吾尔语kičik。

在维吾尔语伊犁—谢米列奇耶一些土语中*
 č＞d（位于前列元音之间）：gidikkine“小的”（Kaйд.2
 ，290）～文学语言kičikkinä。

在图瓦语托真方言中*
 č＞d'（比较正确地说应当是*
 č＞ž＞d'），无论什么样的元音：qud'ur“盐土”～文学语言qužur，xed'e：“傍晚”～文学语言keže：，ad'ar-“超过”～文学语言ažar-（Чаг，39）。

在土库曼语克拉奇和昌德尔方言中*
 č＞t（位于r之后）：gärtäk“伟大的，奇迹的”（Аман.，218）～文学语言gerček。

在托法拉尔语中*
 č＞[image: img]
 （无论什么样的元音）：[image: img]
 “在傍晚”（Расс.，202）～鞑靼语kičen；[image: img]
 -“变酸”（Расс.，152）～鞑靼语ačy-。

在雅库特语中*
 č＞h（比较正确地说应是*
 č＞s＞h），无论什么样的元音：ahy：“酸的”～鞑靼语ačy～äče；byhax“刀”～鞑靼语pyčaq；kiehe：“傍晚”～鞑靼语kičä；ihi“在某种东西的内部”～鞑靼语eče，kü：hü“他的力量”～鞑靼语köče；kyhyt-“引起瘙痒”～鞑靼语qyčyt-∥kečet-。

在词的末尾

在阿塞拜疆语和西部裕固语中*
 č具有送气的特征（*
 č＞'č‘）：阿塞拜疆语努典方言和其他方言（Шир.，79）i č‘“内脏”～阿塞拜疆文学语言、土耳其语ič，鞑靼语eč；üčc
 “三”～阿塞拜疆文学语言、土耳其语üč，鞑靼语öč；ač'-～阿塞拜疆文学语言、土耳其语、土库曼语、鞑靼语a č-；u č‘“飞”～阿塞拜疆文学语言、土耳其语、土库曼语üč-，鞑靼语oč-，西部裕固语i'č‘-（＜*
 ič-）“喝，吃”。

在某些伏尔加流域和南西伯利亚语言中则*
 č＞s（无论什么样的元音）：

巴什基尔语aγas“树”～鞑靼语aγač；as“饥饿的”～土耳其语、鞑靼语ač；säs“头发”～土耳其语čač，鞑靼语čäč；kös“力量”～土耳其语güc，鞑靼语köč；bes-“剪裁”～土耳其语bič，鞑靼语peč-；

高尔基州米沙尔鞑靼土语（位于k之前）：ačkys“钥匙”～文学语言ačqyč；bačkys“梯子”～文学语言basqyč（МД，119）；鞑靼语吉金土语säs“头发”（Ах.1
 ，78）～文学语言čäč；

哈卡斯语as“饥饿”～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鞑靼语ač；aγas“树”～土耳其语agač，鞑靼语aγač；o：s“一捧，掌窝”～KB N avuč （ДТС），鞑靼语uč；kös-“游牧”～土耳其语göč-，鞑靼语küč-；

雅库特语kü：s“力量”～土耳其语qüč，鞑靼语köč：；is“内部”～土耳其语ič，鞑靼语eč；üs“三”～土耳其语üč，鞑靼语öč；külü：s＜俄语ключ“钥匙”。

在鞑靼语和楚瓦什语中*
 č＞s'（无论什么样的元音）：奔萨州乌斯季乌扎的米沙尔鞑靼土语ös'“三”（МТДI，129）～文学语言öč，鞑靼语卡西莫夫土语as'“饥饿的”～文学语言ač；is'“傍晚”～文学语言kič，čäs'“头发”～文学语言čäč（МД，142）；

楚瓦什语s'üs'“头发”～土耳其语čač，鞑靼语čäč；楚瓦什语tǎnǎs'“寂

静，安静”～鞑靼语tynyč；jyvǎs'“树”～鞑靼语aγač；kǎs'“晚上”～鞑靼语kič，楚瓦什语üs'-“打开”～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鞑靼语ač-。

在给普恰克文献和许多现代突厥语中*
 č＞š：

给普恰克文献中（位于r之后）borš“职责”（Ettuh.，155）～土耳其语borč，鞑靼语buryč（＜粟特文prcwnt？）；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鲁美利亚方言gaš“若干”（РhTF，253）～现代文学语言kač；瑟瓦斯和托卡特的土耳其土语agaš“树”（Cab.，217）～文学语言ağač；土耳其方言giliš“马刀”～文学语言kylyč；saš“头发”～文学语言čač（Саф.2
 ，236）：阿塞拜疆语西部方言和北部方言、诺拉申和沙赫布兹的土语——纳希切万土语群köš“漂移，宿营地”～文学语言köč；üš“三”～文学语言uč；aš-“打开”～文学语言ačač-（Шир.，95）；阿塞拜疆方言作品来自伊朗üš“三”～文学语言üč；heš“还可以”（＜波斯语heč）（Rit.，183），伊拉克境内的阿塞拜疆语克尔库克方言gaš-“跑”～文学语言gač-；iš-“喝”～文学语言ič-；keš-“通过”～文学语言keč-（Паш.，29）；阿塞拜疆语（azeri türkçesi）agaš“树”～文学语言aγa [image: img]
 ；gaš-“跑”～文学语言gač-（Erg-，92）；土库曼语克拉奇、诺胡尔、萨雷克、埃尔萨利、伊奥木德方言üš“三”～文学语言üč；gaš-“跑”～文学语言gač-（OДТ，155）；鞑靼语图伊马孜土语säs“头发”～文学语言čač，鞑靼语久尔丘利土语šükeš“锤子”～文学语言čükeč （Ax.1
 ，52）。

楚瓦什语ǎš“内部，腹部”～土耳其语ič，鞑靼语eč。

诺盖语aš“饥饿的”～土耳其语、鞑靼语ač；aγaš“森林，木材”～土耳其语a ğač，鞑靼语aγač；qaš-“跑”～土耳其语kač-，鞑靼语qač-。

卡拉卡尔帕克语aγaš“树”～鞑靼语aγač；aš“饥饿的”～土耳其语、鞑靼语ač；aš-“打开”～土耳其语、鞑靼语ač-。

哈萨克语aš“饥饿的”～土耳其语、鞑靼语ač；aγaš“树”～土耳其语a ğač；qaš-“跑”～鞑靼语qač-。

乌兹别克语杰肯德土语čaš“头发”～文学语言čoč（soč）；aš“饥饿的”～文学语言ač；küš“力量”～文学语言küč（Реш，Шоаб.，152）；维吾尔语和阗方言噶什喀尔土语jaγas“树”～文学语言jaγač；维吾尔语吐鲁番土语noγuš“棒槌”～文学语言noγu č（Мал.7
 ，115，140）；维吾尔语üš“三”（Teн.9
 ，139）～文学语言uč；图瓦语yjaš“树”～土耳其语a ğač，鞑靼语aγač；uš“末端”～鞑靼语oč；üš“三”～土耳其语uč，鞑靼语öč；托法拉尔语（参见Pacc.，156）küš“力量”～土耳其语guč，鞑靼语köč；aš“饥饿的”～土耳其语、鞑靼语ač；aьš-“打开”～土耳其语、鞑靼语ač-；哈卡斯语克孜尔方言aš“饥饿的”～土耳其语、鞑靼语ač；o：š“掌窝”（Joki，7
 ，19）～QB N avuč（ДТС），鞑靼语oč；哈卡斯语（绍尔语、方言）küš“力量”～土耳其语güč，鞑靼语köč；绍尔语aγaš“树”～土耳其语ağač，鞑靼语aγač；绍尔语kuš“力量”土耳其语güč；楚雷姆语中部楚雷姆方言麦到特土语küš“力量”～土耳其语güč；üš“三”～土耳其语üč，鞑靼语öč；西部裕固语qylyš“剑”～鞑靼语qylyč；西部裕固语üš“三”～土耳其语üč，鞑靼语öč（关于楚雷姆语参见Бирюк.3
 ，275）。

位于词末的*
 č＞š所具有的特点也就是位于词首和词腰时*
 č＞š具有的那些特点。

在撒拉语中*
 č＞š～ʃ～ç（无论什么样的元音）：aš-～aʃ-～aç-（＜*
 ač-）“打开”，qaš-～qaʃ-（＜*
 qač-）“跑”uʃ-～uç-（＜*
 uč-）“飞”iç-（＜*
 ič-）“喝”（Тен.8
 ，335），aγaʃ（＜*
 aγač）“树”（Тен.8
 ，280，335）。

在阿尔泰语中*
 č＞š'（无论什么样的元音）：库曼丁方言öš'“报仇”（Баск.10
 ，239）～文学语言öč，图巴—基日方言üš“三”～üč，aš'-“打开”（Баск.7
 ，105）～文学语言ač-。

在撒拉语中*
 č＞ʃ～ç～[image: img]
 ～[image: img]
 （无论什么样的元音）：s'yʃ～saç～sa [image: img]
 ～saз（＜*
 sač）“头发”，u [image: img]
 ～u [image: img]
 （＜*
 uč）“手掌，掌窝”。

在西部裕固语中*
 č＞[image: img]
 （无论什么样的元音）：ha [image: img]
 -“打开”～土耳其语、鞑靼语ač-；u [image: img]
 “末端”～土耳其语uč，鞑靼语oč。

在西部裕固语中*
 č＞'[image: img]
 ～'š～ʃ：qa'[image: img]
 ～qa'š～qaʃ“若干”，试比较MK qač （ДТС，400）。

在维吾尔语中*
 č＞[image: img]
 ：a：[image: img]
 “饥饿的”（Jarr.1
 ，11）～文学语言ač。


*
 č～c（c音化）主要是在给普恰克诸语言中，无关乎什么样的元音：

卡拉伊姆语卢日茨、加里茨方言aγac“树”～土耳其语ağač，鞑靼语aγač；ac“饥饿的”～土耳其语、鞑靼语ač；ič“内部”～土耳其语ič，鞑靼语eč；avuc“掌窝”～鞑靼语ač；bic-“剪裁”～鞑靼语peč-，土耳其语bič；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马尔卡方言aγac“树”～文学语言aγač；küc“力量”～文学语言küč；zülgüc“剃刀”～文学语言[image: img]
 ülgüč（Aкб.，29，91，92）；

鞑靼语拜基巴舍沃土语tabaγac“煎锅活把手”（MТДⅠ，70）～文学语言tabaγač；鞑靼语东部方言托博尔斯克土语cac“头发”～文学语言čäč；cac-“播种”～文学语言čäč-（Тум.2
 ，58-59），楚雷姆语图尔盖下楚雷姆方言uc“末端”～土耳其语uč，鞑靼语oč；楚雷姆语o：c“手掌”～QBN avuč（ДТС），鞑靼语uč；楚雷姆语küc（Дульз.2
 ，165）“力量”～土耳其语güč，鞑靼语köč。

在加告兹语和鞑靼语中*
 č＞c'（不管什么样的元音）：加告兹语ac'“打开”（Покр.，58）～土耳其语、鞑靼语ač-；高尔基州米沙尔鞑靼土语cäc'“头发”（МД，115）～文学语言čäč；鞑靼方言cäc-“播种”（МД，115）～文学语言ča č-；鞑靼方言cän č-“刺痛，把……刺入”（МД，115）～文学语言čänč-。

在西部裕固语中*
 č＞[image: img]
 ～[image: img]
 ：hi [image: img]
 -～hi [image: img]
 '（*
 ič-）“喝”。

在巴什基尔语米沙斯土语中*
 č＞t（比较正确地说应当是*
 č＞s＞t）：jalanγat“光着的”（Макс.2
 ，224）～文学语言jalanγas，试比较鞑靼语jalanγač。

在辅助词素中

在附加成分之首

许多附加成分中都仍然保留有清辅音*
 c。

静词附加成分：

在古突厥诸语言中-ča～-čä（无论词干有什么样的收尾音）可以构成比较格：subča“像水一样”（КТб，24），taγča“像山一样”（КТб，24），nomč a“根据法律”（Suv，607/17），törüčä“根据法律”（Suv，386/11）；

在大多数突厥语中-ča～-čä（无论词干有什么样的收尾音）可以构成性质副词；

-čy～-či～-ču～-čü（无论词干有什么样的收尾音）可以构成表示职业或某种爱好的词汇，在古突厥语及绝大多数现代突厥语中都可见到；

-čyq～-čik，-čuq～-čük（无论词干有什么样的收尾音）可以构成具有指小意义的词汇，在古突厥语及大多数现代突厥语中都可见到；

-čyl～čil，-čul～-čül（无论词干有什么样的收尾音）可以构成关系形容词。

动词附加成分：

在词形式bolčun“就让他办吧！”（КТб，11）中的-čun；在鲁尼文文献中词首或构形成分中并没有s～z＞č的转换，因此，不能把附加成分-čun看成单数第三人称命令式附加成分-sun～-zun的变体；很有可能它乃是语气词-čy～-ču的派生形式（参见Bang，1916，1244，1248，1249）；

-čy～či，-ču～-čü（无论词干有什么样的收尾音）乃是附加在单数第二人称命令式形式上的一个强调语气词，在古突厥语和现代突厥语中都可以见到。

当其在性质副词附加成分、指小附加成分和表示职业的附加成分内并且位于以元音及响音收尾的词干之后时*
 č则发生浊化音，也就是*
 č＞[image: img]
 ：土耳其语ben [image: img]
 e“依我之见”，克里米亚鞑靼语a [image: img]
 [image: img]
 y [image: img]
 a“非常苦的”，加告兹语ala [image: img]
 a“杂色的”，阿塞拜疆语javaš[image: img]
 a“不出声地，悄悄地”，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alar [image: img]
 a“依他（她）们之见”，土耳其语sabun [image: img]
 u“制皂工人”，克里米亚鞑靼语odun [image: img]
 y“樵夫”，加告兹语aba [image: img]
 y“裁缝”，阿塞拜疆语sa-ty [image: img]
 y“售货员”，土库曼语uču [image: img]
 y“飞行员”，卡拉伊姆语克里木方言av [image: img]
 y“猎人”，维吾尔语伊犁—谢米列奇耶土语birin [image: img]
 i“第一的”，图瓦语aŋ[image: img]
 y（正字法书写为aŋčy）“猎人”，哈卡斯语i：m [image: img]
 i“医生”，绍尔语aŋ[image: img]
 y（在坎多马绍尔人的语言中：aŋčy及malčy）“牧人”。

在表示职业的附加成分中*
 č＞s（位于窄元音之前）：巴什基尔语atywsy“射手”～鞑靼语atučy；巴什基尔语jäšäüse“居民，住户”～鞑靼语jäšäwče；雅库特语balyksyt～balykčyt“渔夫”（Дьяч.，170）～鞑靼语balyqčy。

在表示职业的附加成分中*
 č＞s'（位于窄元音之前）：楚瓦什语ǎrǎms'a（口语）“（神话中的）巫师，占卜者，巫医”～鞑靼语yrymčy；楚瓦什语timers'e“铁匠”～鞑靼语timerče。

在性质副词的及表示职业的附加成分中*
 č＞š：诺盖语avylša“农村式地”～鞑靼语avylča，卡拉卡尔帕克语awyzša“口头，口头上的”，哈萨克语keseše“人道主义的”～鞑靼语kešečä，诺盖语ajdavšy“赶牲口的人”，卡拉卡尔帕克语temirši“铁匠”～鞑靼语timerče；哈萨克语“大使”～鞑靼语ilče，托法拉尔语εърši“雌”～鞑靼语äpče-qarčyk。

在表示职业附加成分和序数词附加成分中*
 č＞’з‘（位于窄元音之前）：西部裕固语araзy（＜*
 aračy）“中间人，媒人”，atзу（＜*
 atčy）“牧马人”，il'зy（＜*
 ilče）“萨满”，al’tynзy（＜*
 altynčy）“第六”。

在表示职业、指小和动词语气词的附加成分中*
 č＞c：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zalcy“雇农”～鞑靼语jalčy；楚雷姆语äpcy“妇女”～鞑靼语äpčeqarčyq；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üjcük“小房子”～鞑靼语öjček；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al-cy“请拿吧”～鞑靼语al-čy。

在指小附加成分中*
 č＞[image: img]
 ：楚雷姆语ü：γy [image: img]
 äk“小房子”，quγu [image: img]
 uq“鸡雏”（Дульз.，155）。

在表示职业的附加成分中*
 č＞d'（位于l，r，j之后）：雅库特语suold'ut“善于辨认各种踪迹的人”～鞑靼语julčy，sird'it“领路人”（Дьяч.，170）～鞑靼语jirče。

在表示职业的附加成分中*
 č＞n'（位于m，n，ŋ之后）：ilimnit“钓鱼者，用网捕鱼者”，ajann'yt“旅行者”，ti：ŋnit“捕松鼠的猎人”（Дьян.，170）。

在表示职业的附加成分中*
 č＞h（位于元音之后）：雅库特语sa：hyt“带枪的猎人”，tabahyt“养鹿人”，yryahyt“歌手”（Дьяч.，170）。

在词的中部

在将来时附加成分及形动词附加成分中都还保留有*
 č：鲁尼文文献olurta čysän“你将迁居”（КТб，8），鲁尼文文献kältäčimiz“我们将要来”（Tон.，14），鲁尼文文献kirtäčisän“你要进来”（БКХв，14），回鹘文文献byčtačy“折磨人的，使痛苦的”（Suv，626），鞑靼语kisiče“切割用的”。

在序数词附加成分及形动词附加成分中*
 č则发生浊音化（*
 č＞[image: img]
 ）：给普恰克文献dörtün [image: img]
 i“第四”（Ettuh.，166）～鞑靼语dürtenče；ičü[image: img]
 i“爱喝酒的”（Ettuh.，175）～鞑靼语ečüče。

在附加成分的尾端

在副动词附加成分及静词构词附加成分中*
 č＞š：给普恰克语文献söjlegeš“说了之后”（Ettuh.，242）～鞑靼语söjlägäč；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dikkiš“电缆线”～文学语言tikkič；süzgüš“漏勺”～文学语言süzgüč，然而bačxyč“梯子”，kesgič“凿子”，qysxač“钳子”（Aкб.，109）。

在静词构词附加成分、序数词的和副动词的附加成分中*
 č＞s：鞑靼语奴克拉特土语barγas“当你刚走了之后”～文学语言barγač；鞑靼语图伊马孜土语kilgäs“在你刚来到之后”～文学语言kilgäč；鞑靼语吉金土语qysqys“钳子”～文学语言qysqyč（Ax.1
 ，78）；鞑靼语秋明方言pylγas“站起来之后”～文学语言bulγa č，kitkäs“在走的时候”～文学语言kitkäč（МД，163）；雅库特语ikkis“第二”～鞑靼语ikenče，ühüs“第三”～鞑靼语öčenče，behis“第五”～鞑靼语bišenče。

在副动词附加成分中*
 č＞s'：奔萨州乌斯季乌扎鞑靼语米沙尔土语barγas'“在走的时候”（МТДⅠ，129）～文学语言barγač。

辅音[image: img]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首

在有些突厥语中[image: img]
 发生过清音化（[image: img]
 ＞č）。土库曼语伊奥木德、萨雷克、格奥克连方言ča：r“没磨碎的谷物”～文学语言[image: img]
 a：r；cylaw“缰绳”～文学语言[image: img]
 ylaw（Аман.，207）；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čalpaq“慢坡”～文学语言[image: img]
 alpaq；čykkyr“小桶”～文学语言[image: img]
 ykkyr；čurka“食用的根菜”～文学语言[image: img]
 urka（Акб.，99）；鞑靼语秋明方言čavap“回答”～文学语言[image: img]
 avap（＜阿拉伯语[image: img]
 avab）；鞑靼方言čamilä——妇女的名字～文学语言[image: img]
 amilä（＜阿拉伯语[image: img]
 āmilä）；čan“心”～文学语言[image: img]
 an（＜波斯语[image: img]
 ān）（МД，163）；吉尔吉斯语伊塞克土语čö[image: img]
 ö“鸡雏”～文学语言[image: img]
 ö[image: img]
 ö（＜波斯语[image: img]
 ä[image: img]
 ä），čyγač“树”～文学语言[image: img]
 yγač（Юн.2
 ，145）；维吾尔语费尔干纳土语čulda“斧背”～文学语言[image: img]
 ulda，čö[image: img]
 ä//čü[image: img]
 ä“鸡雏”～文学语言[image: img]
 ü[image: img]
 ä（波斯语[image: img]
 ü[image: img]
 ä）（Садв.，43）。

在吉尔吉斯语的一些土语中*
 [image: img]
 ＞š：šü：šaŋ“剪羊毛的剪子”（Юн.2
 ，146）～文学语言[image: img]
 u：šaŋ。

在撒拉语中：[image: img]
 ＞[image: img]
 —зumaje“星期五”（＜阿拉伯语[image: img]
 um'a）：[image: img]
 ama't“公社”（阿拉伯语[image: img]
 amā'at），зap“同志，同路人”（＜波斯语[image: img]
 uft）（Тен.8
 ，319）；*
 [image: img]
 ＞[image: img]
 ～č——зap～ča：p“同志”（＜波斯语[image: img]
 uft）（Тен.8
 ，308）；[image: img]
 ＞č～[image: img]
 c
 ——čampax～[image: img]
 ‘apax“面颊”（＜藏语[image: img]
 ampa（Тен.8
 ，308）。

在东部各给普恰克语中[image: img]
 ＞ž：诺盖语žahil“无知的人”（＜阿拉伯语[image: img]
 āhil），卡拉卡尔帕克语žamal“美貌”（＜[image: img]
 amil），žuwap“回答”（＜阿拉伯语[image: img]
 avab），žan“心”（波斯语＜[image: img]
 ān），哈萨克语žüma“星期五”（＜阿拉伯语[image: img]
 um'a），žynys“地板，岩层”（＜阿拉伯语[image: img]
 ins），哈萨克语žan“心”（＜波斯语[image: img]
 ān）。

在吉尔吉斯语和雅库特语中[image: img]
 ＞s（无论是什么样的元音）：吉尔吉斯语阿特比什土语salpo：čto-“给它盖上披衣，给它打扮一下，但不备鞍子”～文学语言[image: img]
 alpo：čto：；吉尔吉斯语的某些土语syl [image: img]
 y-“爬行”～文学语言[image: img]
 yl [image: img]
 y-（Юн.2
 ，146）；雅库特语sien“侄儿，孙儿”～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e：n。

在吉尔吉斯语中[image: img]
 ＞z（位于后列元音之前）：zabyr“困难，痛苦”～文学语言[image: img]
 abyr（＜阿拉伯语[image: img]
 ābir）；某些土语zampa“牛粪饼”～文学语言[image: img]
 ampa（Юн.2，145）。

在某些突厥语中[image: img]
 ＞[image: img]
 （位于后列元音之前）：阿塞拜疆语哈萨克、纳希切方言，艾雷姆、伊斯迈雷、贾布尔土语[image: img]
 orab“长袜子”（Шир.，79）～文学语言[image: img]
 orab；撒拉语[image: img]
 an“心”（＜波斯语[image: img]
 ān），[image: img]
 aja“敌人”（＜藏语[image: img]
 aja）；卡拉伊姆语卢日茨、加里茨方言zuvap“回答”（＜阿拉伯语[image: img]
 avãb）；撒拉语[image: img]
 ymaγat“公社”（＜阿拉伯语[image: img]
 ama'at），[image: img]
 adu“巫师，魔法师”（＜波斯语[image: img]
 ādu）。

在高尔基州米沙尔土语中[image: img]
 ＞[image: img]
 '（位于前列元音之前）：[image: img]
 'eŋi“岳母”（МД，112）～文学语言[image: img]
 iŋgi。

在巴什基尔语中位于后列元音之前[image: img]
 ＞j：jauvap“回答”（＜阿拉伯语[image: img]
 avāb），järäxat“伤口”（＜阿拉伯语[image: img]
 irāхat），jämäγat“社会；丈夫，夫人”（＜阿拉伯语[image: img]
 āmiat）；jän“心”（＜波斯语[image: img]
 ān）。

在词的中部

在阿塞拜疆语一些方言中[image: img]
 曾发生重叠（[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阿塞拜疆语穆甘土语hö[image: img]
 ät“固执的人”（АДДЛ，125），萨比拉巴德土语ä[image: img]
 [image: img]
 ä“钝的”（АДДЛ，222），努典方言be [image: img]
 ä“小的”（АДДЛ，65）。

在为数不多的某些突厥语中，位于元音之间并且在响音和q之后的[image: img]
 曾发生清音化（[image: img]
 ＞č）：土库曼语伊奥木德、萨雷克、格奥克连方言ikkinči“第二”～文学语言ikin [image: img]
 i；qylaqčin“帽子”～文学语言gulaq [image: img]
 yn；meči：t“清真寺”～文学语言me [image: img]
 it（＜阿拉伯语mas [image: img]
 id）（Аман.，207）；加告兹语pen čerä“窗户”（Покр.，58）（＜波斯语pän [image: img]
 ärä）；楚瓦什语merčen“珊瑚虫”（＜阿拉伯语mar [image: img]
 ān）。

在卡拉伊姆语一些方言中[image: img]
 ～č～c～z（位于d之前）：特腊凯方言a [image: img]
 daγa～ačdaγa～卢日茨、加里茨方言acdaγa～azdaγa“龙”（＜波斯语a [image: img]
 daha）。

在阿塞拜疆一些土语中位于元音之间及t之前[image: img]
 ＞š：穆甘土语basar-“善于，能”～文学语言ba [image: img]
 ar；ištimaji“共同的”（＜阿拉伯语i [image: img]
 timāji）（Шир.，89）。

在西部裕固语中位于r之后[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marзan～mar [image: img]
 an“珊瑚虫”（＜阿拉伯语mar [image: img]
 ãn）。

在奥古兹语及给普恰克语族的一些突厥语中[image: img]
 ＞ž：土耳其方言geže“在夜里”～文学语言ge [image: img]
 e；mäžit“清真寺”（＜阿拉伯语mas [image: img]
 id），hažy“朝觐者”（＜阿拉伯语hā[image: img]
 i）（Коrк.，89）；土耳其口语中位于d之前：teždit“修复”（ЭСТЯ，313）（＜阿拉伯语ta [image: img]
 did）；阿塞拜疆语西部土语ašy“苦的”～文学语言a [image: img]
 y；baža“烟道”～文学语言ba [image: img]
 a；ožag“火堆，燃料”～文学语言o [image: img]
 ag（Шир.，89）；诺盖语baža“连襟”～鞑靼语ba [image: img]
 a；bazar-“引导，领导”～阿塞拜疆语ba [image: img]
 ar-；äžet“穷困”（＜阿拉伯语hā [image: img]
 at）；äžep“有趣的”（＜阿拉伯语a [image: img]
 ab）；äzi“霍加（伊斯兰教徒的尊称）朝觐者”（＜阿拉伯语hā[image: img]
 i）；卡拉卡尔帕克语baža“连襟”～土耳其语、鞑靼语ba [image: img]
 a；卡拉卡尔帕克语ažajyp“怪事”（＜阿拉伯语a'[image: img]
 āib）。

在楚瓦什语中[image: img]
 ＞s'（邻接窄元音）：pus'ana“连襟”～土耳其语ba[image: img]
 anak，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a [image: img]
 a；xu s'a“主人，占有者，买卖人”～鞑靼语、巴什基尔语χu [image: img]
 a。

在鞑靼语和吉尔吉斯语中位于元音之间[image: img]
 ＞c：鞑靼语秋明方言baca“连襟”～文学语言ba [image: img]
 a；ücät“固执的”～文学语言ü[image: img]
 ät；Ajnicamal——妇女的名字～文学语言Gajni [image: img]
 amal（МД，163）；吉尔吉斯语伊塞克土语、伊列克土语köčö～文学语言kö[image: img]
 ö；čöčö“鸡雏”～文学语言[image: img]
 ö[image: img]
 ö（Юн，145）。

在某些突厥语中[image: img]
 ＞[image: img]
 ：阿塞拜疆语哈萨克方言、纳希切万方言，艾鲁姆、伊斯迈雷、贾布尔土语u [image: img]
 a“高的”～文学语言u [image: img]
 a，ba [image: img]
 y“姐妹”＜a：[image: img]
 i（Шир.，78），撒拉语su [image: img]
 i（＜su [image: img]
 i）“媒人”a：[image: img]
 i“苦的”（Тен.1
 ，285）；卡拉伊姆语芦日茨、加里茨方言a [image: img]
 y“朝觐者，朝圣者”（＜阿拉伯语hā[image: img]
 i），a [image: img]
 ajip“令人诧异的”（＜阿拉伯语a [image: img]
 āib）。

在高尔基州鞑靼人（米沙尔）的土语中位于响音之后[image: img]
 ＞[image: img]
 '：mör [image: img]
 'a“火炉的烟囱”～文学语言mor [image: img]
 a；en [image: img]
 'e“珍珠”～文学语言en [image: img]
 e；mär [image: img]
 'an“珊瑚虫”～文学语言mär [image: img]
 an（＜阿拉伯语mar [image: img]
 ān）（МД，112）。

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位于元音之间和n之后[image: img]
 ＞d：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巴斯哈方言中madar-“完成”（Акб.，109）～文学语言ma [image: img]
 ar-；吉尔吉斯语崔斯科耶土语čyndyr（Юн.2
 ，195）～文学语言čyn [image: img]
 yr（＜波斯语zän [image: img]
 ir）。

在雅库特语中位于元音之间[image: img]
 ＞d'：bad'a“弟媳妇，侄媳妇”～土耳其语ba [image: img]
 anak，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a [image: img]
 a“妹夫们”。

在一些西南突厥语中位于元音之间上并且在响音及d之前[image: img]
 ＞j：土耳其口语ijlâl“尊敬”（＜阿拉伯语i [image: img]
 lāl）；土耳其语ejnebi“外国的”（＜阿拉伯语a [image: img]
 nabi），nejdet“英勇”（＜阿拉伯语na [image: img]
 dat）；阿塞拜疆语纳希切万土语群mäjlis“会议”（＜波斯语ma [image: img]
 lis）；土库曼语mejliθ“会议”（＜阿拉伯语ma [image: img]
 lis）；吉尔吉斯语崔斯科耶语、塔拉斯土语Köjö“用黄米或小麦煮出来的汤”～文学语言kö[image: img]
 ö。

在词的尾端

在阿塞拜疆语及乌兹别克诸语言中[image: img]
 ＞š（无论什么样的元音）：阿塞拜疆语西部方言、北部方言，纳希切万方言中（不太经常）（Шир.，95）aγaš“树”～文学语言aγa [image: img]
 ；•
 gylyš“马刀”～文学语言•
 gylyn [image: img]
 ，kärpiš～文学语言kärpi [image: img]
 （＜俄语kupnuч“砖”）；乌兹别克语杰肯德土语χuruš“出动”（Pеш.，Шоаб.，154）～文学语言xuru [image: img]
 ～xuruš。

在一些不同的突厥语中无论元音是什么样的（č）＞[image: img]
 ＞ž：土耳其语až （Caf.2
 ，218，250）“饥饿的”～文学语言ač（＞a [image: img]
 y）；阿塞拜疆西部方言、南部方言（偶见）až“饥饿的”～文学语言a [image: img]
 ，k'iž“古怪人”～文学语言k'i [image: img]
 ；saž“烤薄饼用的圆铁盘”～文学语言sa [image: img]
 （Шир.，96）；诺盖语taž“王冠”（＜阿拉伯语—波斯语tā[image: img]
 ）；哈萨克语laž（＜阿拉伯语ilā[image: img]
 ）“出口，方法，手段，药物”，西部裕固语saž（＜sa [image: img]
 ）“头发”。

在撒拉语中[image: img]
 ＞[image: img]
 ：u [image: img]
 （＜u：[image: img]
 ）“手掌”。

辅音c

在词根词素中

在词首

在撒拉语中位于前列元音之前的c发生浊音化（c＞[image: img]
 ）：[image: img]
 imde-（＜cimdä-）“掐，拧”（参见čimdä-）。

在词的中部

在雅库特语中位于n之后c＞s（be：tinse＜俄语Пятница“星期五”）；位于元音之间则c＞ss（kyrany：ssa＜俄语граница“边界，界限”）和s＞h，比较正确地说应当是c＞s＞h：baly：ha＜俄语болbница“医院”。

j～[image: img]
 ～ž…的对应关系

词首的j～[image: img]
 ～ž…的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乃是突厥语历史比较语音学中一项有争议性的问题，一些不同的研究工作者对这种对应关系总体上的数量各自持有不同的意见。

19世纪80年代初，B.B.拉德洛夫在他的突厥语比较语音学论著中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论述了自己对于j在这一语音环节中的初始性质的看法。B.B.拉德洛夫用位置因素，即用词干内相邻窄元音的影响来解释位于词首的j转变为其他辅音（[image: img]
 ，ě，z，s，s'）的原因。B.B.拉德洛夫认为其发展的路线图是这样的：j＞[image: img]
 ，j＞č，č＞z，z＞s，s＞s'（Radloff，1883，114）。

后来，B.B.拉德洛夫又提出几个其他的变体，但他仍然认为j还是其中最古老的：j＞[image: img]
 ，j＞č，然后č＞z＞s'（Radloff，1908，16）。

B.A.鲍戈罗吉茨基也同B.B.拉德洛夫一样，认为j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并从方法论上和事实上论证并坚持这一观点（1953，106—107）。他强调说在绝大多数突厥语，包括古突厥语（鄂尔浑语）和波洛韦茨语中，都仍然保留有j音。B.A.鲍戈罗吉茨基提出，j在吉尔吉斯语和喀山鞑靼语中乃是部分地转变（加强）为唏浊塞音[image: img]
 （但在米沙尔土语和提普佳尔土语中则同巴什基尔语一样仍然保留有词首的j），而在哈萨克语中j则转变为单纯的唏擦音ž。语音[image: img]
 和ž是j所发展形成，类似于民间拉丁语的j在意大利语中（J ）和在法语中（ž）所发生的变化一样。

在西伯利亚东部突厥语言中——图瓦语、卡拉加斯语和哈卡斯语——可以见到以唏音č的形式所显现的，而这则是由于[image: img]
 的发音压低所致；这种压低声音的情况并向西发展延及至与哈卡斯人邻接的绍尔人的方言。这种毗邻情况正是所反映的现象相互一致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哈卡斯语群中居住在楚雷姆河上游最北部的克孜勒人和楚雷姆鞑靼人，以及其余的西西伯利亚方言的居民在他们的语言中遂全都保留有j，所以同样也可以用方言在地理上相邻近的原因来给以解释。然而雅库特语则属例外，在该语言中出现的却是咝摩擦音s。其原因就在于，雅库持语中就连原生的č也已变成s（可能是受外语c音化的影响所致）。按照清音化的特征，雅库特语所反映的形式与东西伯利亚一些方言中所反映的现象相互是对应的。在东西伯利亚那些方言中由压低声音的[image: img]
 （＜j）所显现出的č却是与西伯利亚所有方言都具有的压低声音的音位b毫无相似之处，这些西伯利亚方言东起自卡拉加斯语和图瓦语，而西则至基尤里克语及巴拉宾语。在楚瓦什语词首的软咝摩擦音s'则是由塞擦音[image: img]
 发展而来，它的发声与楚瓦什语中词首浊辅音共同的减声相类似。

B.A.鲍戈罗吉茨基关于突厥语词首j的发展可以用下列图形表示：

[image: img]


根据B.A.鲍戈罗吉茨基的意见（1953，103），蒙古诸语言中的起始j也经过强化，并转变为浊塞擦音[image: img]
 ，而在一些方言中则是以咝音变体的形式出现，但在某些大方言中它依旧保存并仍然以j的形式呈现：

[image: img]


Г.И.兰司铁则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j和s是阿尔泰诸语言中最古老的摩擦音，按照Г.И.兰司铁的意见，原始的j位于后列元音之前时保存得最好（ja-，jo-，ju-），如果它的摩擦力没强到[image: img]
 的程度，那么它就部分地接近于j（je-，ji-，jy-，以及jö-，jü-）。如果摩擦力够强，那么位于词首的它就发展成爆发音，一种稍可听清的成分，即j＞dj，tj。古旧的、残余的j仍然保留在蒙古诸语言、满通古斯诸语言，可能还有朝鲜语言之中。在突厥诸语言中，早在前突厥语（Vortürkisch）时代原始的d-，[image: img]
 -，n-就已经与j-相迭合。在最古老时期的突厥语中语音[image: img]
 音里的摩擦成分就已经变得松弛无力，从而遂产生j音，而某些情况下失去的摩擦成分则会变成半音[image: img]
 。[image: img]
 ，ń和j的完全叠合发生得很早。在最古老的突厥语中曾有过一些这样的方言，在这些方言中当所有这些原始的各种不同的语音相叠合之后，j的语音就发成具有摩擦特色的di
 或d'。

楚瓦什语的s'就是来自这种方言中的一种方言，在南部和东部各突厥方言中原始的j看来从古突厥语时代起就已存在。在西部各方言中它部分地被保存（喀山鞑靼语、诺盖语），部分地则变成dj，[image: img]
 （吉尔吉斯语）和ž（哈萨克语）（Ramstedt，1957，65—67）。

Г.И.兰司铁关于原始突厥语j形成过程的观点得到后来一些阿尔泰学家和突厥学家们的完全支持。H.H.鲍培同意在原始突厥语中（urtürkische）是j首先替代了*
 [image: img]
 -，*
 n-，*
 ń-，*
 d-等语音（Poppe，1960，32）。Й.马克瓦尔特、К.Г.门格斯认为原始突厥语的起首音*
 δ-（或*
 d-）可能就是突厥语j的唯一的来源，并且证实它与共同突厥语j-，蒙古语的、满语的d-是相互对应的（Маrkwart，1929，81—88；Menges，1947，34—36；1968，87—89）。

Г.焦费尔提出的纲要与前述的认知非常接近（Doerfer，1971，332）：原始突厥语（urtürk）*
 d-＞*
 [image: img]
 -，布加尔语[image: img]
 -＞č-＞s'-；共同突厥语j＞j-～[image: img]
 ＞č。正如所看到的那样，Г.И.兰司铁、Н.Н.鲍培、И.马克瓦尔特、К.Г.门格斯、Г.焦费尔等在有关突厥诸语言中原始j发展历程的问题上都是追随B.A.鲍戈罗吉茨基的。但是他们又认为突厥语的j并不属于原生的语音之列，因此，它有可能是从共同阿尔泰语的[image: img]
 或d所发展形成的。

C.E.马洛夫仅使用突厥诸语言的材料就为突厥诸语言中的原始j的再生性做出结论。他的主张的基础是，在突厥诸语言中更为古老的语音是唏音和咝音[image: img]
 ，č，š，而语音j则在古突厥人的书面语言以及其语言上的近亲后代（裕固人）的语言中却是极少使用，十分罕见（1952，141）。

A.H.贝恩什塔姆经过对10—11世纪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之后从而得出结论，他认为[image: img]
 较之j更为古老（1938，22）。H.A.巴斯卡科夫也有与之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词首的j可能是语音发展的一种结果，即塞擦音和擦音发展的结果，其中并包括唏辅音。”（1955，216）

Ш.Х.阿克巴耶夫在他详细地研究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马尔卡尔方言中起始辅音与z音化之间的对立关系后，做出一个假设，他认为还可以向“更古远时代”的起始清辅音的数目中增添一个语音——清辅音č，因为是它最终形成现代的起始音的对应关系，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承认č乃是所研究的辅音中最为古老的辅音（1963，88）。换言之，按照Ш.Х.阿克巴耶夫的看法j乃是č连续不断有序发展的结果：č＞j（同上书，87）。

实际上，Ф.A.阿布杜拉耶夫在对乌兹别克语花喇子模一些土语的语音进行分析时就发表过这种同样的意见：“在突厥诸语言发展的最古老时期，大多数词汇群在其起首位置上都曾有过浊塞擦音ч（z音化）。”（1967，201）这一意见立论的根据就是Ф.A.阿布杜拉耶夫的假设，即图瓦、绍尔、哈卡斯语，以及阿尔泰语的一些现代方言，还有裕固语全都是“最古老的语言，除其他一些特点外它们至今仍然还保留着尚在文字出现很久之前就已为突厥诸语言所特有的一些基本的语音特征”（同上书，201）。

A.M.谢尔巴克则不承认起始j的原生性，提出了一个所谓领先该辅音音列的构拟。他断言：“在大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中辅音音位体系和它们的分布是这样的：不存在j自古以来就使用于词首的可能性。而处于起始位置上的j则来源于齿间清摩擦音*
 ϑ，它在楚瓦什语（c'）和雅库特语（c）中，也就是普遍认为的可以从中发现一定数目极其古老性质特点的那些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它的原始音质。语音j是距离原始形式最远的一种反映，这也很正常，因为它是有逻辑性的连续出现在主要是奥古兹诸语言中，而通常都把这些语言看做“相对新的语言”，而且在这些语言中词首的强辅音相比在其他语言中这类辅音弱化得更早一些”（1970，79—80）。

根据A.M.谢尔巴克的意见，阿尔泰语中的起始*
 ϑ“发展为ə'……在图瓦语、哈卡斯语和绍尔语中发展为ч（在哈卡斯语的卡钦方言和别利吉尔方言中发展为半浊辅音），在楚瓦什语中是c'，雅库特语中为c，在巴尔卡尔语马尔卡方言中是з，在巴尔卡尔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和鞑靼语中发展为ж（j），在托法拉尔语和吉尔吉斯语中为j，在其他一些突厥语中是j”（1970，159）。在专门论述词首音列及起始辅音构拟的论文中A.M.谢尔巴克再次确证自己以前的观点是正确的（1979，80）。

以上的论述表明，一部分否定j原生性的科研工作者认为可以把d（δ）和d'置于音列之首，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情况下把其视为咝音和唏音更为恰当，然而这两种认知在Г.И.兰司铁的概念体系中却已融合为一。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在其近期的著作中却引发对B.A.鲍戈罗吉茨基观点的兴趣。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在理论方面提出一个重要的原理，即“在那些存在绝对词首清辅音的语言中，起首音j一般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其中包括塞擦音化。像芬兰语、汉蒂语、曼西语及马里语等这样一些语言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说古突厥语中并没有位于词首浊辅音的这一假设才是更为令人可信的……正如许多突厥学家所坚决主张的那样，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突厥语中只能存在有起首音j，而非[image: img]
 和č一类的塞擦音。依据这些理由甚至可以得出一项共同的规律。起首音j即使在词首有浊辅音的情况下也可以保留，然而在词首有绝对清辅音时j变为塞擦音却是不可能的”（1964，30—31）。

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和Н.З.加吉叶娃（1974，75—82；1975—269）认为在以类型学和语言心理学的考量予以加强之后，B.A.鲍戈罗吉茨基的观点是可以被接受的。

总之，关于j的问题专家们的意见分作为两个流派。拉德洛夫—鲍戈罗吉茨基一派认为j是原生性的，而兰司铁一派则认为是再生性的。第一种流派的论据更为充足一些。

突厥词原型的构拟

在古突厥诸语言中起首位置上可以有下列辅音。

在12—14世纪的鲁尼（鄂尔浑—叶尼塞）文碑铭文献中，尽管有两种符号——j1
 （用于后列元音）和j2
 （用于前列元音），但实际上指的却是一个书写音位：舌面辅音j。

（1）叶尼塞文碑铭文献类：jaγy“敌人”，jaš“年轻的，岁数”，jägirmi“二十”，jär“土地”，jäti“七”，joq“不，不是”，jüz“一百”及“脸”，jük“重量”，jüri“走，走动”jyl“年”（ПДП，106）。

（2）鄂尔浑文碑铭文献类：jaγy“敌人”及“战争”（Онг.，КЧ，МЧ），jadaγ“步行的”（КТ，Toн，МО），jaj“夏天”（МЧ），jaz“春天”（КТ），jir“土地”（КТ），jyγ-“集中”（Toн）。

在回鹘文碑铭文献中，在词首同样可以见到j。

（1）10—13世纪的碑铭文献：jad-“分灌（液体）”，jalbarmaq“请求”，jalync“火焰”（Suv），jaŋa“大象”（UigⅠ），jinckä“薄的，优美的”（UigⅢ；ДС）。

（2）16世纪的碑铭文献：jar“脂肪”，jaqšy“好的”，jan-“归来”，jasa-“建造”，jaz“春天”，jyltys“星星”，jigit“少年（人）”，jol“道路”，jüräk“心脏”jüz“一百”（Ligeti，277—288）。

在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中，词首中的j是固有的。

（1）穆罕默德•喀什喀尔的（10世纪）：jadar“步行”，jaγuq“近的”，jaruq“亮光”，jer“土地”，jük“驮子，担子”，jüz“一百”和“脸”（Divan，141—158）。

（2）在福乐智慧史诗中（10世纪）：jad-“扩大”，jarmur“西”，jaγu-“靠近”，jaj“夏天”，jatan“光着的”，jel“风”（QBN）（ДС）。

（3）在Тефсupe中（12—13世纪）：jaδ-“分别派到”，jaz-“写”，jaqa“领子”，jaš“年轻的”，je-“吃饭，吃”，jip“绳子”，jüri-“走动”，jüz“脸”（Тефс.，130—168）。

在15—16世纪的察哈台文文献中，在词的起首位置上出现有j：jaŋγaq“核桃”，jamaq“补丁”，jataw“火焰”，jürü-“移动”，jüŋ“毛”，jeŋ“衣袖”（Бадā'и‘，250—265），jer“地方”，jeti“七”，jaqa“岸”，jeŋi“新的”（PT，120）。

至于写入察哈台文作品中的一些带有起首音[image: img]
 和č的词汇，A.H.沙莫洛维奇对此所作的推论是，这些成分乃是借自于蒙古语以及中亚一些活的突厥语（1930，11—14）。

在给普恰克及土库曼语文献中词首也有j。

（1）马姆留给普恰克语文献（13—14世纪）：jar“油，脂肪”，jal“鬃”，jančuq“口袋”，japraq“（树）叶”，jaqšy“好的”，jaša“生活”，jaz“春天”，jiti“锋利的”，joquš“上升”，jutduz“星”，jurt“祖国”，jüzük“环”（Houtsma，103—110）；jaj“夏天”，jar“岸，边缘”，jaš“岁数”，jir“土地”，jytqy“（牲畜）群”，jot“道路”，jumšaq“软的”，jüŋ“毛”，jürü“走动，移动”（Abu-Наууân，116—131）；jaqa“领子”，jatbar-“恳求”，jaša-“生活”，jut-“吞咽”，jüz-“游泳”（Ettuch，275—291）。

（2）亚美尼亚—给普恰克语文献（16—17世纪）：jaxšytyx“成色”，jałγyz“孤零零的”，jaz-“写”，jeber-“派出”jer“土壤，土地”，jot“道路”，juru-“走动”，juz“一百”（Schütz，132—133）。

（3）Codex Cumanicus文献（14世纪）：jada-“疲倦”，jarjav“脂肪，油”，jap-“关上”，jel“风”，jumšaq“软的”，jurt“住宅”，jylu“温暖的”（CC，109—134）。

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3—14世纪布加尔语碑铭上出现有位于词首的舌尖浊塞擦音[image: img]
 ：[image: img]
 a：l“年”，[image: img]
 i：rem～[image: img]
 irem“二十”，[image: img]
 ieti“七”，[image: img]
 ü：r“一百”（Fodor，152—153，Xaким.，17）。

在多瑙河流域的布加尔语文件中在词首位置出现的是чε：чçtγατоυ“少年”（PhTJ，688）。

在古突厥诸语言中大体上在起首位置上辅音所构成的都是j～[image: img]
 ～d～č的相对应关系。

在现代诸突厥语言中起首辅音则以下列形式出现。

在阿塞拜疆语中（文学语言）舌面辅音j只出现在宽元音之前：jaš“年青的”，jan“方面，侧”，jel“风”，jer“土地”，jijä“主人”，jyγyn“（一）堆”，jumru“圆形的”，jüksäk“高的”。在有些词干中处于窄元音之前的j发生脱落——而在文学语言以及一些方言和土语中则显示的是省略元音的起首j；但在词首位置辅音j几乎并不使用于o和ö之前，而根词例外：jol“道路”，jox“不，不是”，jön“方向”以及其他等（ГАЯ，1971，25）。在哈萨克方言的某些词中，在u之前可以见到浊塞音d：dumrux“拳头”，dumru“圆的”（Шир，85）。在杰勃赖尔土语中，在词首位置可以见到浊咝擦音z：zax“面颊”，zaman“不好地”，zyryx“撕破的”。

在阿塞拜疆语中，在j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总的来说可以见到起首音j～d～z的对应关系。

土库曼语中词首一般都有起首音j，这里指的是在文学语言中或一些方言及土语中：ja：ryš“比赛”，jel“风”，jer“土地”jigit“少年”，jö：nekej“普通的，轻的”，jürek“心脏”，jüz“脸”（Амансарыев，1970，176）。在梅尔斯特克方言中则有j变成非音节i的现象（Поцелуевский，1975，97）；在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土库曼人的土语中则是j＞[image: img]
 ：[image: img]
 ijen“侄儿”（ТДГДС，85），[image: img]
 y：lyš“会议”（ТДГДС，87），在萨雷克方言中是j＞d：dajdan-“犹豫不决的，摇摆不定”，在若木特方言及埃尔萨利方言中j＞t：tönke-“污蔑……，冤枉……”（Мухамедова，1976，152）。Э.Б.穆哈麦多娃指出有一些词在其起始位置上是以ϑ替代j的：ϑo：l“不断地，经常地，不止一次”，ϑo：ldije“井旁的扬水设备，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同上书，155）。

因此，总体上看起首音j～[image: img]
 ～d～t～ϑ它们与占主导优势的j具有对应关系正是土库曼语所固有的特点。

在土耳其语中，无论是在文学语言中，还是在方言中，出现的乃是起首音j：jaka“领子”，jan-“燃烧”，jaz“写”，jer“土地”，ji-“吃，吃饭”，jol“道路”，jüz“脸”；“一百”，jyl“年”（Kононов，1956，22；Korkmaz， 1956，64—65）。

在15—19世纪的土耳其语书面文献中，在词首也有j：jağar“西”，jakyn“近地”，jahšy“好”，jaj“夏天”，jalyŋač“光着的”，jurt“国家”，jürü-“走动”（Tarama，Ⅵ）。

克里木鞑靼语文学语言中，通常在词首都具有舌面音j：jär“土地”，jaq“没有，不是”，jyr“歌曲”，jyl“年”。而在诺盖语的影响下有部分词汇则用浊辅音[image: img]
 起首：[image: img]
 aj“弓”，[image: img]
 aš“年轻的”，[image: img]
 ibär-“派遣”，[image: img]
 igit∥jigit“少年”，[image: img]
 ur-“走”（Doerfer PhTF，1959，379），[image: img]
 yj-“归拢，集中”（Дмитриев，1940，16）。总之，j～[image: img]
 。

在撒拉语中，在起首位置上有舌面音j：jaγ“油，脂肪”，jaγmur“雨”，jalu“鬃”，jarem“一半”，jaryχ“明亮的”，jaša-“生活，居住”，jata-“疲倦”，jer“土地”，jeti“七”，jil“年”，jol“道路”，jör～jür-“走动，移动”，jultus“星”，juz“脸”，juγ-“归拢，集中”。可能也有个别带起首音[image: img]
 的例外情况：[image: img]
 ar-“砍开”，[image: img]
 ü-“洗”及ž'：ž'ükür-“跑”（由于给普恰克语的影响）。在撒拉语中大体上都与起首的辅音相互对应——j～[image: img]
 ～ž'。

正如Л.А.鲍克洛夫斯卡娅断言的那样，在加告兹语中舌面音j它在文学语言中的形式在发音部位上更接近于非音节元音[image: img]
 ^，它经常都出现在a之前，而且是非常稳定的：jajan“步行”，jalpak“有礼貌的，彬彬有礼的”。而位于非重读u之前的起首音j却不是那么太稳定（特别是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恰德尔伦加区盖达尔村的土语中）——ju＞ü：jukary＞ükary“在上面”；j可以出现在o之前：jol“道路，路”，jorgan“被子”，jok“没有，不是”。j也可以出现在y之前：jyl“年”，jykyk“拆散的”，jylan“蛇”，jymšak ～jymyšak“软的”，jykama-“洗，洗濯”。还可以观察到起首j有脱落的趋向，并有转变为y＞i的趋势：il“年”替代jyl，ildyz“星”替代jyldyz （Покровская，1961，59—60）。

根据Г.焦费尔的材料，在没有文学语言形式的哈拉吉语的所有土语中（捷尔哈布村、赫尔特—阿巴德村及缅苏尔—阿巴德村），都可以见到在词首出现有舌面音j：jâγ“脂肪”，[image: img]
 “雨”，jaγu：q“近的”，jastuq“枕头”，jâšal“绿的”，jä：l“风”，jätte“七”，jïl“年”，jïlân“蛇”，juldaz“星星”，jumšaq“软的”，jü^z“一百”（Doerfer，19711
 ，308—311）。

库梅克语的文学语言形式属于j-语群，也就是根据H.K.德米特里耶夫的观察该语言中毫无例外地都是带有起首舌面音j一类的词，并不是带有起首浊塞擦音[image: img]
 ：jaγa“边缘，岸，领子”，jaj“夏天”，jaman“不好的”，jol“道路”，jav“敌对”，jarty“一半”及其他等。这一特点就使库梅克语更接近于奥古兹类型的诸突厥语言。在库梅克语中可以从为数不多的一些带有起首[image: img]
 的库梅克词汇中点出[image: img]
 yjmaq“归拢，集中”，及[image: img]
 uvmaq“洗”（Дмитриев，1940，16）。在库梅克语中起首位置上的辅音却与占主导位置的j构成对应关系j～[image: img]
 。

在词首出现舌面音j是西部裕固语所具有的特点：jaγmyr“雨”，jaryq“缝，裂缝”，jer“土地”，jol“道路”，jumsaq“软的”，jultys“星星”。作为在窄元音之前出现的例外情况有：浊塞擦音[image: img]
 ，清塞擦音č，清（汉语）塞擦音[image: img]
 ，清唏擦音š'（ʃ），清（汉语）咝擦音ç：[image: img]
 iŋne“针”，зim-“眯起眼睛”，зügin“笼头”，зуγyt“少年”，jiγyr～зiγyr“鹿”，jik～[image: img]
 ik“肋”，jiz～[image: img]
 iz“物质，织物，粗麻布”，jü～šü“房子”，ji-～[image: img]
 i-～зi～š'i-“吃，吃饭”，[image: img]
 е'р～çe'p～č'ip～š'ep“线”，jor-～зor-～[image: img]
 ör“走动，移动”（Тенишев，19762
 ，36，171—222）。

根据C.E.马洛夫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西部裕固语的词汇中都使用的是起首音j：ja“箭”，jaz“春天”，jaj“夏天”，jaγan“大象”，jan“方面，侧面”，jasa-“生活，是在这样一个年岁”，jaxšy“好”，[image: img]
 e“老年妇女”，jep“绳子”，[image: img]
 it“少年”，joγyn“厚的，粗的”，jöräk“心脏”，jüz“一百”，jyγaš“树”，jyr“歌曲”，jyl“年”。在极其有限的一些情况下，窄元音和宽元音之前也有使用浊塞擦音[image: img]
 的：[image: img]
 arym“一半”，[image: img]
 es“小绿宝石”，[image: img]
 etä“七”，[image: img]
 eton“七十”，[image: img]
 in“肩”，[image: img]
 ilvy“（马）鬃”，[image: img]
 e-∥[image: img]
 i-“吃，吃饭”，[image: img]
 oq“没有，不是”，[image: img]
 ü“房子”，[image: img]
 yrma“二十”。还有少数一些词使用的是起首浊辅音ž：žarym“一半”，žik“纺锤”（Малов，1957，词典）。

应该承认起首j在西部裕固语中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它是从回鹘语文中继承而来的。起首音[image: img]
 和ž（š'）则是给普恰克语影响的结果（请再参见起首宽元音的j音化）。其余的一些起首音则是在汉语基础上的一些辅音替代物。总体上对应关系的形式是：j～[image: img]
 ～ž～з～[image: img]
 ～š～ç。

根据K.M.穆沙耶夫的研究在卡拉伊姆语及其两个方言中（特腊凯方言和加里茨方言中），在词的起首的位置上通常出现的是舌面音j：jap-“关上”，jal“报酬，奖赏”，jelpit-“吹拂”，juluv“摆脱”，jeŋ（特腊凯）～jen（加里茨）“衣袖”，jetmiš（特腊凯）～jetmis（加里茨）“七十”，jedi“七”，jüz（特腊凯）～jiz（加里茨）“一百”（Мусаев，1964，70—71，200）。

阿尔泰语中起首辅音的分布情况是极其复杂多样的。根据Н.П.德连科娃的资料，在文学语言中起首音d'是一个舌面清塞音或任选的半清辅音：d'aqšy“好”，d'on“人民”，d'aman“瘦的”，d'on-“返回”，d'as“春天”，d'aš“雨”，d'er“土地”，d'ip“线”，d'i-“吃，吃饭”，d'oq“不是，没有”，[image: img]
 ür-“跑”，d'ür-“走动”，d'yš“原始森林”（Дынренкова，1940，30）。

H.A.巴斯卡科夫则指出丛林鞑靼人（图巴基日）方言中具有的是起首舌面音j：jaš“年轻的”，jat-“躺”，jaŋys“唯一的”，joq～jox“没有，不是”，jaman“不好的”，jurt“房子，蒙古包，人民”（Баскаков，19661
 ，24）。在起首位置上可以代替j出现的可以是噪塞爆破清辅音及舌面浊辅音k'～g'及q'～γ'：k'asap～γasap（＜d'asap）“做完的时候”，k'öžön-（＜d'öžön）“藏起来”，qat-（＜d'at-）“躺”（同上书，25）。如同文学语言中一样，可以用噪塞擦清辅音或舌面浊辅音t'～d'来替代j：t'al～d'al“鬃”，t'araš～d'araš“漂亮的”，t'er～d'er“土地，地方”，t'oqtu～d'oqtu“贫穷的”，t'üs～d'üs“一百”，t'yltys～d'yltys“星星”，t'yrγal～d'yrγal“高兴”，在借词t'yvan～d'yvan“Иван伊万”（发为［jivan］音）之中（同上书，24）。

上述所列举的一些变体表现形式不仅仅可以在某个村落中遇到，而且经常可以在操该方言的同一个人的口语中听到，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为某些词创造一些并列形式的缘故：jasa-～t'asa-～d'asa～q'asa～γ'asa-“建造，创造”，jedip～t'edip～d'edip～k'edip～g'edip“达到的时候”，jat-～t'at～d'at～q'at-～γ'at-“躺”，jiver～t'iver～d'iver“氏族的名称”。规范化的j在图巴方言中，在一些受文学语言影响巨大的地区（例如乔伊玛克）占有主导地位——t'～d'（同上书，25）。

Г.Ф.巴布什金则指出帖连吉特方言所具有的是起首音j和起首音d'：jat～d'el“鬃”，jalky～d'alky“闪电”。与d'同时存在的还有t'：t'ašlu“一岁的”，t'ylky“马群”（ВДТЯⅣ，170）。

根据H.A.巴斯卡科夫调查的方言资料来看，库曼丁方言的大多数词汇中都见到有č：čat-～文学语言d'at-“躺，居住”，čyš～文学语言d'yš“平民，树林”，či-～文学语言d'i-“吃，吃饭”，čilek～文学语言d'ilek“浆果”，čyl～文学语言d'yl“年”，če t-～文学语言d'et-“达到”，čyrγa-～文学语言d'yrγa-“寻欢作乐”。库曼丁方言中通常的词首音č经常受文学语言的规范的影响从而被辅音t'～d'所取代（往往在同一个句子中见到两种形式）：t'er～d'er（～čer）“土地”，t'aj～d'aj（～čaj）“夏天”，t'oq～d'oq（～čoq）“不是，没有”（Баскаков，1972，27—28）。

因此，在阿尔泰语中除规范化的d'外，在方言中还同时存在有j，k'～g'，q'～γ'，č。相互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d'～t'～k'～g'～q'～γ'～č～j。

就巴什基尔语而言，指其文学语言形式，起首音j就是一项规范。H.K.德米特里耶夫说，这一语音现象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所有古老的借词中的[image: img]
 音和ž音都彻底地被j所取代：jädüäl＜阿拉伯语[image: img]
 ädüäl“尺”，[image: img]
 （在混合土语区也可以见到[image: img]
 ämägät，有时它具有特殊的意义，表示“妻子”的意思）＜[image: img]
 ämä'ät“公社”，jän＜波斯语[image: img]
 ān“心，心灵”，jomγa＜阿拉伯语[image: img]
 om'a“星期五”（Дмитриев，1948，32）。根据专家们的资料，在巴什基尔语的方言中可以见到以唏辅音和咝辅音替代文学语言j的情况。

东部方言中的情况则是这样的：

在米阿斯土语中ž～j属偶然的现象，只有极少量的词汇才是这样：žaryw“是，有”～文学语言jaryw，žirk“赤杨”～文学语言jerek，žirän“红褐色的”～文学语言jerän（Максютова，1976，223）。

在克孜尔土语中，除j形的ž[image: img]
 ž）之外，还有一个在发音上完完全全是舌尖音的ž。按照这一特征该土语乃是处于东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之间的一种中间性的语言，但还是比较倾向于南部方言：žebäk“丝”～文学语言jebäk，žil“风”～文学语言jel，žilän“女式服装”～文学语言jelän（同上书，211）。

在萨利尤特土语中则有并列使用j和ž的情况：žim“饲料”～文学语言jem，žyjyn“一伙人，一大群人”～文学语言jyjyn，然而jeläk“浆果”，jer“土地”——在文学语言中也是如此（同上书，183）。

在艾思克土语中，除不多的一些例外情况外，ž出现在词首：žil“风”～文学语言jel，žiŋ“袖子”～文学语言jeŋ，žäj“夏天”～文学语言jäj，jylan“蛇”～文学语言jylan（在显示表情的发音时ž恢复原状：qaražylan“心肠恶毒的人”）（同上书，40—41）。

在杰姆土语中可见到咝音z（同时存在的还有j和ž）：zuq～juq～žuq“不是，没有”，zyr～jur～žyr“歌曲”，zyj-～jyj-～žyj-“收集，集拢”，zir～jir～žir“土地”，[image: img]
 ä～[image: img]
 ä～žiŋgä“儿媳妇”，zör-～jör-～žör-“走，走动”（同上书，41）。

南部方言则比较式样单一些——在伊克—萨克玛拉土语、杰姆—卡赖杰利土语、西北部各土语中全都有ž：žäj“夏天”～文学语言jaj，žimeš“浆果”～文学语言jemeš，žyj-“收集，集拢”～文学语言jyj-（Ишбулатов， 1972，106，118，126）。根据A.A.尤尔达舍夫的资料，在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图伊马津地区的巴什基尔人的土语（这是非常接近鞑靼语各种土语的一种语言在这一土语中词首出现[image: img]
 的词汇在数量上比j更多）（1959，141），而在巴什基尔奥伦堡州则仅有j（Азнатулов，1973，161—162）。

Т.Г.巴依谢夫对巴什基尔各方言中词首辅音的相互关系是这样描述的：应该把词首中ŭ（ŭы—е，ŭə，я，ю）和ж的各种不同发音也同时列为巴什基尔语的语音特点。这些语音在各地通常都是并列使用的，但在有些地区可能用得少些，而在另一些地区则用得多些。例如，在加别洛列茨克、乌恰累、阿勃捷里洛夫斯克、拜马克、布尔美斯克以及在海布林斯克地区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ǔ，很少使用ж，然而在麦切特林、杜万、萨拉瓦特、基钦、卡赖杰利斯基、阿拉汉格尔斯克及马卡罗夫地区则是并行使用。并且，在麦切特林和杜万地区，这一语音交替中还具有某种稳定性。例如，在жəǔ（夏天），жuлəн（长衫）、жəǔəу（步行）、жцлем（胶水）这样一些词中，永远都是发ж音，而在егеpме（二十），мlеш（果实），eлəк（浆果），юкə（椴树）这样一些词中，则使用ǔ。在奴里曼诺夫斯克、伊格林斯克及图伊马津地区这些语音（ǔ和ж在词首的使用完全是按照绝对平等的规则，而且无须遵守任何必须仿效的规则”（Баишеб，1955，35）。

在使用“突厥人”所操语言书写的巴什基尔语书面文献典籍中（16—19世纪）词首j的出现是一项正常的现象（Ахмеров，1926，32—33，38，40），同样，在巴什基尔人的亲属“舍热尔人”（Шежере）（16—18世纪）那里也是如此（Халикова，1973，109，113）。

所以，巴什基尔语的资料可以显示出起首音的j～[image: img]
 ～ž～z与占有明显优势的j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鞑靼语中文学语言形式则表现得不太稳定，有时是舌面音j，有时是带有声音不完全停息的噪擦音的舌前辅音[image: img]
 。在具有宽元音的词汇中，一般是起首j：jat“休息”，jaŋγyr“雨”，jaz-“写”，jegerme“二十”。在有前列窄元音的词汇中按照正字规范而发成[image: img]
 音：[image: img]
 it“风”，[image: img]
 iläk“浆果”，[image: img]
 ilkän“帆”。[image: img]
 ir“土地”（Байчура，1959，126—127）。鞑靼语的方言及诸土语中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存在起首辅音的对应关系。

在西部（米沙尔）方言中其对应关系每一个土语各有不同，呈现如下。

在高尔基州（红十月区）、奔萨州（索斯诺沃博尔斯克、戈罗季谢、舍梅舍伊卡、库兹江茨克区）、古比雪夫州（卡梅什拉村）、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拜基巴舍沃村）、车里雅宾斯克州（萨法库里村）的米沙尔人的土语中，在词首有j：jär“土地”（高尔基州）～文学语言[image: img]
 ir，jide“七”（高尔基州）～文学语言[image: img]
 ide，jäjäü“步行”（奔萨州）～文学语言[image: img]
 äjüw，[image: img]
 ibär-“派遣”（奔萨州）～文学语言[image: img]
 ibär-，jeŋl“轻的”（奔萨州）～文学语言[image: img]
 iŋel，jyr“歌曲”（古比雪夫州）～文学语言[image: img]
 yr，jit-“达到”（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文学语言[image: img]
 it-，jeläk“浆果”（车里雅宾斯克）～文学语言[image: img]
 iläk （ТД，112；МТДⅠ，71，128；MTДⅡ，126；ВТЯЛⅣ，62）。

在卡西莫夫土语（梁赞州）、巴斯坦土语（梁赞州萨索沃区）、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各土语、波尔达土语（乌拉尔）以及在诺盖别科夫土语（车里雅宾斯克州）中主要的是[image: img]
 ：[image: img]
 az“夏天”（卡西莫夫土语）～文学语言jaz，[image: img]
 aŋ[image: img]
 yr“西”（巴斯坦土语）～文学语言jaŋγyr，[image: img]
 “少年”（波尔达土语）～文学语言[image: img]
 ，[image: img]
 ämme“漂亮的，美丽的”～文学语言jämle（МД，144；МТДⅠ，98；МТДⅡ，34，78；Жел.，118）。

根据Л.Т.玛赫穆托娃的考察，操卡西莫夫土语的老一辈居民的语言中存在并行使用起首音[image: img]
 和č的现象：[image: img]
 o[image: img]
 -～čo[image: img]
 -“睡觉”，[image: img]
 ir～čir“土地”，[image: img]
 äjäw～čäjäw“步行”，[image: img]
 äri～čäri’“心，心脏”，[image: img]
 ör-～čör-“走，走动”（МД，774）。

在谢尔加奇和红十月区（高尔基州）、雅尔霍沃耶村（鞑靼自治共和国五一区）以及拜基巴舍沃村（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米沙尔土语中，在词首出现的是z或[image: img]
 ：zir“土地”（谢尔加奇区）～文学语言[image: img]
 ir，zil“风”（谢尔加奇区）～文学语言[image: img]
 il，[image: img]
 äŋi“岳母”（红十月区）～文学语言[image: img]
 in[image: img]
 i，[image: img]
 yjylyš“会议”（雅尔霍沃耶村）～文学语言[image: img]
 yjylyš，[image: img]
 'iläk“浆果”（拜基巴舍沃村）～文学语言[image: img]
 iläk，[image: img]
 äj“夏季”（拜基巴舍沃村）～文学语言[image: img]
 äj （Желей，1947，100；МД，112；МТДⅠ，71）。

东部方言（托木斯克、巴拉宾、秋明、托博尔斯克、塔雷、季夫里兹）里则具有起首音j：jär“土地”～文学语言[image: img]
 ir，jemiš“果实”～文学语言[image: img]
 imeš，jej-“铺上”～文学语言[image: img]
 äj-，jur“歌曲”～文学语言[image: img]
 yr （Желей，1947，80）。

Д.Г.杜玛谢娃指出，西伯利亚鞑靼人在用文学语言讲话时力求保持[image: img]
 音，然而发出的却是清辅音č：vičirta čyrlaγan čyrlaryγysny“你们晚上唱的那些歌曲”（Тумашева，1961，28，117—133）。

中部方言起首辅音有下列的对应关系。

在纳戈尔内土语努尔拉特凯比茨的次土语和卡姆斯卡耶乌斯季耶的次土语中，以及埃尔米茨地区的土语及扎伊河沿岸的土语中在词首都有[image: img]
 ：[image: img]
 ul“道路”（努尔拉特凯比茨次土语）～文学语言jul，[image: img]
 azu“信”（努尔拉特凯比茨次土语）～文学语言jazu，[image: img]
 yraq“遥远的”（卡姆斯卡耶乌斯季耶次土语）～文学语言jyraq，[image: img]
 äšel“绿的”（卡姆斯卡耶乌斯季耶次土语）～文学语言jäšel，[image: img]
 al“休息”（卡姆斯卡耶乌斯季耶次土语中）～文学语言jal，[image: img]
 eget“少年”（埃尔米茨地区）～文学语言jeget，[image: img]
 örök“心脏”（扎伊河沿岸）～文学语言jöräk（МД，33，43，181；МТД11，131）。

在纳戈尔内土语的布美斯克—塔尔汗土语、阿格雷兹及缅泽利亚土语以及别临加土语中则有[image: img]
 发生语音交替[image: img]
 ～j的现象：[image: img]
 äš～jäš-“说，召唤”（布美斯克—塔尔汗土语），[image: img]
 uq～juq“不”（布美斯克—塔尔汗土语），[image: img]
 il～jil“风”（布美斯克—塔尔汗土语），[image: img]
 aqšy～jaqšy“好的”（阿格雷兹土语），[image: img]
 äšel～jäšel“绿的”（阿格雷兹土语），[image: img]
 ep～jep“线”（缅泽利亚土语），[image: img]
 yrlaw～jurlaw“唱歌”（缅泽利亚土语），[image: img]
 awlyq～jawlyq“头巾”（缅泽利亚土语），jaqšy“好的”（缅泽利亚土语），但经常出现的却是[image: img]
 ：[image: img]
 öräk“心脏”（布美斯克—塔尔汗土语）～文学语言jöräk，[image: img]
 ärdäm“帮助”（缅泽利亚土语）～文学语言järdäm，[image: img]
 ajly“舒适的”（缅泽利亚土语）～文学语言jajly，[image: img]
 ort“房子”（缅泽利亚土语）～文学语言jort（МД，62；ВТЯЛⅣ，59；МТДⅠ，61；Желен，1947，30）。

在卡林和格拉佐夫鞑靼人的土语中（基洛夫州和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却很少使用起首音[image: img]
 。在鞑靼语固有的词汇中[image: img]
 替代j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jäj“夏天”～文学语言[image: img]
 äj，jäjäw“步行”～文学语言[image: img]
 äjäw，jil“风”～文学语言[image: img]
 il，jemeš“水果”～文学语言[image: img]
 imeš（МТДⅠ，28）。

在巴兹吉亚村和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埃尔米茨区的谢维列村的土语中，以及在卡林和格拉佐夫鞑靼人的土语中个别情况下也会见到起首音z：zaz“春天”（埃尔米茨区）～文学语言jaz，zäjen～[image: img]
 äjen“夏天”（埃尔米茨区）～文学语言[image: img]
 äjen，ziten～jiten“领地”（卡林及格拉佐夫）～文学语言[image: img]
 iten （МТДⅠ，28；МТДⅡ，131）。

起首音z则是下卡马地区的土语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特点：zir“土地”～文学语言[image: img]
 ir，zizni“姐夫”～文学语言[image: img]
 izni，zaz“春天”～文学语言jaz，zoko“睡眠，梦”～文学语言joqy，zasa-“做”～文学语言jasa-，zöz-“游泳”～文学语言jöz-，zaz-“写”～文学语言jaz-，ziz“铜”～文学语言[image: img]
 iz，zöz“一百”～文学语言jöz。根据Ф.С.巴雅吉托娃的论述，在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巴卡林区亚科塔—丘里村、捷吉村、萨拉普村的土语中也有起首音z（МТД，Ⅱ，50）。

关于乌德摩尔梯各方言中的起首音d'与乌德摩尔梯鞑靼语间相互的影响，B.K.凯列马科夫提出一项有趣的见解，即正是鞑靼语的辅音系统才是使j有可能变为d'的“外部推动力”（1974，5）。以d'音替代乌德摩尔梯语的起首音j这一现象可能就是在鞑靼语的[image: img]
 或d'的影响下从而形成的。后一种现象使我们有可能认为，一些鞑靼方言中在起首位置上从前可能曾经有过d'这个音。Л.З.扎良列金诺夫断言，对于鞑靼语的特点一般来说其特点就是j音化，而非[image: img]
 音化。[image: img]
 并不是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都共同具有的音。按照[image: img]
 的特征可以把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分为两组。由西部鞑靼人和东部鞑靼人构成大部分的鞑靼人操j方言。喀山鞑靼人（中部方言）则使用[image: img]
 方言。但是就是这一特点也并非在所有的地区全都如此：在纳戈尔和扎喀山的中部方言里就有五个土语中全都使用起首音[image: img]
 。而在贝林加土语中[image: img]
 和j则并行使用，但尚不稳定。在缅泽利亚土语中这两个特征却是意义相同。而诺克拉特土语中根本就不使用[image: img]
 音（Желен，1947，33）。

在鞑靼语中起首辅音大体上构成这样的对应关系j～[image: img]
 ～č（～d'）～z，其中j则起着主导作用。

在诺盖语中起首舌面辅音j乃是文学语言形式和基础方言所固有的：jyr“歌曲”，jyjyn“会议”，jibek“给”，jöter“百日咳”，jolaq“带”，jaxšy“好的”，jalγyz“孤零零的”。在卡拉盖方言中也同样是j：jol“道路”，jyl“年”，jylan“蛇”（Баскаков，1940，34；ГНЯ8）。诺盖方言自身在词首就有[image: img]
 音：[image: img]
 ol“道路”，[image: img]
 yl“年”（Баскаков，1940，32）。在阿克诺盖方言中有ž：žol“道路”，žyl“年”（同上书，31）。

诺盖语总体上就具有j～[image: img]
 ～ž的对应关系特征。

卡拉卡尔帕克语在起首辅音方面有下列一些特点。在文学语言中有浊擦音ž：žaγa“领子，边”，žaqsy“好的，舒适的”，žez“黄铜”，žibi-“淋湿”，žoq“没有，不是”，žumys“工作”，žüz“脸，面貌”，žylqy“马”。北部方言中[image: img]
 和ž的使用情况不稳定：[image: img]
 ol～žol“道路”，[image: img]
 apalaq～žapalaq“猫头鹰”（Баскаков，1952，1，335；Насыров，1976，269），在南部方言中j的使用情况相当活跃（Насыров，269—270），在许多过渡土语中则是[image: img]
 ～j：[image: img]
 üzüm“葡萄”，[image: img]
 e-“吃饭，吃”，但jalpaq“平坦的”（同上书，285）。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卡拉卡尔帕克人的语言中j～[image: img]
 ：jol～[image: img]
 ol“道路”（同上书，293），而住在萨马尔东州的卡拉卡尔帕克人的语言中则[image: img]
 ～j：[image: img]
 yl～jyl“年”（同上书，301），在塔什干州的卡拉卡尔帕克人的语言中[image: img]
 ～j：[image: img]
 oq～joq“没有，不是”。

因此，j～[image: img]
 ～ž对应关系乃是卡拉卡尔帕克语的一项特点，而其中j则是更为活跃的一个。

在哈萨克语文学语言的形式中词首位置有浊擦唏音ž：žas“成年人”，žer“土地”，žol“道路”，žis“铜”，žyl“年”。在东部各土语和居住在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的哈萨克人所操土语中起首的辅音通常都是浊塞擦音[image: img]
 ：[image: img]
 aman“不好的”，[image: img]
 igit“少年”，[image: img]
 oq“没有，不是”，[image: img]
 ylqy“马，牧畜群”（Калиев，Сарыбаев，1976，49）。起首音d'则是乌拉尔哈萨克人所操土语的特点：U ly düz“伟大的百人队”，düz som“一百卢布”，suda düzü-“游泳”，düzik“环，指环”（同上书，48）。在乌拉尔和奇姆肯特哈萨克人所操的土语中，在词组内元音之间的位置上仍然保留有j音：bujaq～文学语言bulžaq“这一方面”，sojak～文学语言solžaq“在那个地方”，sojerde～文学语言sol žerde“在那个地方”，qajerde～文学语言qajžerde“在什么地方”，kele jatyr～文学语言keležatyr“来到”（同上书，48）。

哈萨克语中起首辅音的对应关系是ž～[image: img]
 ～d'（～j）。

在吉尔吉斯语中文学语言的形式在词首位置有浊舌面噪塞擦音[image: img]
 ：[image: img]
 az“春天”，[image: img]
 er“土地”，[image: img]
 ol“道路”，[image: img]
 yl“年”（Ахматов，1958，Ⅰ，123）。这乃是吉尔吉斯语所固有的一个特点，就连借词中的起首音也首先要被[image: img]
 音无可挽回地所替代：俄语янвapb——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anybar，俄语юбилей——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ubilej，俄语елка——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olke（Ахматов，1968，Ⅰ，100—102；Ахматов，1970，Ⅱ，5，117—118）。

在吉尔吉斯各土语和方言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些起首的辅音可以用来与文学语言的规范相互比较。

在伊塞克土语中的是清辅音č：čyγač“树”～文学语言[image: img]
 yγač（Юнусалиев，1071，145）。

在西南部方言中有浊辅音z：zyš“茂密的，接连不断的”～文学语言[image: img]
 yš（同上书，143）。

在南部各土语中（诺奥卡特、十月村、基尤列依凯、热尔格—塔尔土语）则[image: img]
 与j是并行使用的：[image: img]
 aqšy∥jaqšy“好的”，[image: img]
 ol∥jol“道路”，[image: img]
 urt∥jurt“人民”，[image: img]
 yl∥jyl“年”（Абдулдаев，Мукамбаев，1959，75；Батманов， 1963，94）。

南部各土语在元音后连音变读的条件下则保留起首音j：tow betinde qary joq“山里没有雪”；saj betinde tašy joq“低地没有石头”；maly joqtor“他没有财产”；tör jüz elüw“四百五十”；bara jatat“正走着”（Абдулдаев，Мукамбаев，1959，76—77；Юнусалиев，1971，145）。

这一方言特征说明，从前某个时候在吉尔吉斯语中曾有过j这个音。正如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1974，81）所推测的那样，在某些省略起首辅音的吉尔吉斯词汇中可以看到有关这一点的间接证据：yr“歌曲”，yra：q“遥远”，ila-“哭泣”。在这里起首音已经消失，在处于窄元音前的位置上已经脱落，如果再加上现代的突厥诸语言的材料就更可以确证。由此可见，无起首辅音的吉尔吉斯语的形式是产生在吉尔吉斯语尚无起首音j的时代。此后，当j转变为[image: img]
 时许多词汇里处于窄元音之前的古老的j也一并消失了。

吉尔吉斯语中起首辅音的对应关系是：[image: img]
 ～č～z～（j）。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文学语言形式及其基础方言中在词的起首位置上具有舌尖浊塞擦音[image: img]
 ：[image: img]
 aγa“领子”，[image: img]
 at-“躺着”，[image: img]
 az“春天”，[image: img]
 oq“不是，没有”，[image: img]
 ol“道路”，[image: img]
 ük“重量”，[image: img]
 üz“一百”。根据《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各方言的语音学历史比较研究》一书作者Ш.Х.阿克巴耶夫提供的材料，各个方言中的起首辅音它们是互不相同的（1963）。

在卡拉察耶夫各方言中其起首辅音是[image: img]
 ：[image: img]
 ol“道路”，[image: img]
 er“土地”，[image: img]
 el“风”，[image: img]
 aŋy“新的”，[image: img]
 ügen“笼头”，[image: img]
 yl“年”，[image: img]
 az“春天”（69—70）。

在巴斯汉方言中起首辅音是[image: img]
 '：[image: img]
 'ol“道路”，[image: img]
 'orγa“小走马”，[image: img]
 'oq“不是，没有”，[image: img]
 'yl“年”，[image: img]
 'aγa“领子”，[image: img]
 'az“春天”，[image: img]
 'yrtyq“扯断了的”（同上）。

在切格姆诸方言中起首辅音是唏浊辅音ž：žaŋy“新的”，žorγa“小走马”，žoq“不是，没有”，žuqy“梦”，žol“道路”，žel“风”žüz-“游泳”（同上）。

在霍拉姆—贝津方言中可以见到在词首同时并行使用的唏浊辅音ž和咝浊辅音z：žol～zol“道路”，žaŋy“新的”，žorγa～zorγa“小走马”，žuqu～zuqu“梦”，žöge～zöge“椴树”，žün～zün“毛”，žyl～zyl“年”（同上）。

在马尔卡方言中位于词首的是z：zaz“春天”，zaŋy“新的”，zel“风”，zorγa“小走马”，zuqu“梦”，zügen“笼头”，zyl“年”（同上）。在马尔卡方言中还见到d取代z的情况：dulduz～zulduz“星星”（同上书，79），然而这只是独一无二的例外情况。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则有许多词首辅音脱落的情况，像aman“不好的”，ašxy“好的”，Axja（男人的名字）等这类词都是。这种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吉尔吉斯语中：应当想到，许多属于共同突厥语的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词汇其原初是曾有过起首音j的，然而当它要转变为其他辅音时，上述词群中的j就消失了。曾发生过辅音被省略的词汇就提示出过去曾经存在一个舌面起首音j。

因此，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词首辅音的对应关系是：[image: img]
 ～[image: img]
 '～ž～z～d（～j）。

在乌兹别克语中，作为文学语言基础的城市型的基础土语，如奥古兹土语群，在词的起首位置上具有舌面音j：jäxšy“好的”，jäŋgi“新的”，jel“风”，jigit“青少年”，joz“夏天”，jol“道路”，jyl“年”（Ρешетов，1955，219—200；Абдуллаев，1967，193）。乌兹别克的各土语及各方言中则是以下列一些方式使用起首辅音的。

在乌尔根奇及别什肯特州的各土语中是j：jenä（乌尔根奇土语）“还”，jengä（乌尔根奇土语）“未婚妻”，jüŋ（别什肯特土语）“毛”，jüg'än（别什肯特土语）“笼头”，jür-（别什肯特土语）“走动”（УДМ，1957，277，306）。

在塔什干土语中，尽管有词首j，但有些词里也会见到浊塞擦音[image: img]
 ：[image: img]
 oj-“预言，推测”～文学语言joj-，[image: img]
 un“毛”～文学语言jung，[image: img]
 ur-“走动”～文学语言jur-（ВДТЯⅣ，52）。

在治扎克土语中j和[image: img]
 是并行的：juγan～[image: img]
 uγän“厚的，粗的”，jun～[image: img]
 un“毛”，jur-～[image: img]
 ur-“走动”（УДМ，73）。

正如E.Д.鲍里瓦诺夫指出的那样，所有给普恰克类型的乌兹别克方言，但中部花喇子模方言则除外，都具有以[image: img]
 音替代j音的情况并从而有别于那另两个方言。至于谈到中部花喇子模各土语（例如，乔尔林土语等），则它们已丧失这一特点，改为用再生的j替代起始的[image: img]
 （Поливанов，1933，81）。

在扬吉库尔干土语和克尔克土语中，词首只有[image: img]
 音：[image: img]
 ylqy（扬吉库尔干土语）“马群”，[image: img]
 edi（扬吉库尔干土语）“七”，[image: img]
 ez（基尤里克土语）“铜”，[image: img]
 aqšy（克尔克土语）“好”，[image: img]
 aša-（喀尔喀土语）“生活”，[image: img]
 üz（喀尔喀土语）“一百”（УДМ，1957，285，331）。

在治扎克及别什肯特土语中在词首偶尔可见到t～d：tumälädä∥dumaladi（治扎克土语）“成为圆形”，dömälor（别什肯特土语）“圆的”～文学语言jumaloq（同上书，77，277）。

在乌兹别克语中起首辅音的对应关系是j～[image: img]
 ～d～t。

在新疆维吾尔语的文学语言形式中，位于宽元音之前的是舌面音j，而在窄元音之前的则是浊擦音ž：jaz“春天”，jär“土地”，jol“道路”，jöneliš“方向”，但是：žil“年”，žür-“走动，（乘车、马）走”，žirin“会议”。Г.雅陵指出，辅音j和非音节元音i～ï之间的差别并不大（Jarring，1933，63—64）。维吾尔语各方言和各土语中起首音j和[image: img]
 存在有复杂的相互影响的情况。

在中部（基础）方言中各个土语的情况如下。

在吐鲁番土语中甚至在窄元音之前可以见到j：jigerme“二十”～文学语言žigirmä，žil“年”～文学语言žil，jyryn“会议”～文学语言žirin（Малов，1961，114—119；Тенишев，19633
 ，139）。

在库恰尔土语中——j～ž（位于窄元音前），j占优势地位：juqari“高的，上面的”～文学语言žuqqri（Тенишев，1963，140）。

在阿克苏土语中——ž（位于窄元音前）～j，ž占优势地位：žigirmi“二十”～文学语言žigirmä，žil“年”～文学语言žil，žut“祖国”～文学语言žurt，žiraq～jiraq“遥远的”～文学语言žiraq（同上书，141）。

在喀什噶尔土语中，同文学语言一样，使用起首音ž：žil“年”，žüt-“消失，失掉”，žiγ-“集中”（Малов，1961，107—111；Tенишев，1963，142）。

在哈密土语中词首主要是j：jaγ“黄油，脂肪”～文学语言jaγ，jaša-“生活”～文学语言jasa-，ji-“吃饭，吃”～文学语言ži-，jiγ-“集中”～文学语言žiγ-，jiŋ“袖子”～žiŋ，jüräk“心脏”～文学语言žüräk，但是：žigit“青少年”～文学语言žigit（Малов，1954，153—157）。

在和阗方言中，词首通常都使用j：jil“年”～文学语言žil，jiγyn“会议”～文学语言žiγin，jut“祖国”～文学语言žurt，jür-“走，走动”～文学语言žür-，jüräk“心，心脏”～文学语言žüräk（Тенишев，1963，145）。

在罗布泊方言中，大多数词汇中都使用j：jaz“春天”，～文学语言jaz，jaim“一半”～文学语言jerim，jaŋi“新的”～文学语言jeŋi，jurt“祖国”～文学语言žurt，julduz“星星”～文学语言žulduz，jük“重量，货物”～文学语言žük，jügüj-“跑”～文学语言žügür-，jür-“走”～文学语言žür-（Малов，1956，116—122；Тенишев，1963，148）。在少数例外情况下也会见到词首音[image: img]
 ：[image: img]
 aŋyla-“使恢复原貌”，[image: img]
 igimä“二十”，[image: img]
 ürü-“生活，走动”（Малов，1956，109—111）。

正如Г.С.沙德瓦卡索夫所指出的那样，在费尔干纳盆地维吾尔人的语言中舌尖浊擦音ž的使用频率较之文学语言要少得多，在各土语中通常都是以舌面音j来替代文学语言的ž。并且几乎所有带ž的词都具有带j的语音双式词：žigi：mä～jigi：mä“二十”，žuŋ～juŋ“毛”，ju-“洗”～文学语言žu-，jurt“故土”～文学语言žurt。偶尔也见到[image: img]
 ：[image: img]
 ür-“走动”～文学语言žür-，[image: img]
 ügrü-“跑”～文学语言žügrä-（Садвaкасов，1970，42，45）。

在伊犁—七道河土语中则同时使用起首音ž和j：žiltiz～jiltiz“根”，žigit～jigit“青少年”，žuquri～juquri“顶部”，žumšaq～jumšaq“软的”（Кайдаров，19691
 ，283）。土库曼维吾尔人的语言中在起首位置有j（位于宽元音之前）及ž（位于窄元音之前）：jaγdaj“（口头）说定”，jarpaq“树叶”（同上书，307）。在吉尔吉斯维吾尔居民的语言中词首有j音，这也是其具有代表性的特征：jalpyraq“树叶”，jer“土地”，jumaq“故事”，juvaš“温顺的，和睦的”（同上书，310—311）。

维吾尔语的特点总体上就是有起首音j～ž～[image: img]
 的对应关系，并且j占有主要优势。

在图瓦语中文学语言形式具有一个起首的前舌面弱塞擦音č：čã“新的”，čaγ“脂肪，油”，ča：n“象”，čel“鬃”，čidig“尖的，锋利的”，čyt“气味”（Исхаковв，Пальмбах，1961，80，81）。依据[image: img]
 查丹巴的论证材料，在图瓦语的托真土语中，一如其他土语那样，类似于文学语言那样在词首位置上有č音：ča：q“面颊”，čilig“骨髓”，čory-“走”，čymčaq“软的”。然而在塔耶日内土语中，许多词在词首位置上却是以舌面浊擦音j来替代塞擦音č：jančyq“荷色，小口袋”～文学语言čančyq（Чадамба，1974，42）。

图瓦语的特点是词首的č～j对应关系。

根据В.И.拉萨丁的调查，在没有文学语言形式的托法拉尔语中所出现的是舌面弱塞擦口腔清辅音ħs'，或浊音化了的辅音[image: img]
 ，或者是舌面塞音ħ和ђ：[image: img]
 ～[image: img]
 “土地”，[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红铜”，ħ'sal“马鬃”；[image: img]
 aj“夏天”，[image: img]
 “春天”，[image: img]
 -“吃饭，吃”，[image: img]
 “味，气味”，[image: img]
 el-“拉着手走”；在元音间的位置上出现的则是舌面擦音j：men[image: img]
 ：nmen“我走动”，但是：men ynda jora：n men“我在那里走动”，öl[image: img]
 “那个亮光”，然而：bojaryq“这个亮光”，[image: img]
 “不，没有”，然而：[image: img]
 joq“没有鹿”，ħ'syl“年”，然而：ŋā：jyl“新年”（Paccaдин，1971，48，60，193—200）。元音之间保留有j这一现象则使人想到在托法拉尔语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起首音j的情况。

在托法拉尔语中确实存在有起首音[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j）的对应关系。

哈卡斯语（它的文学语言形式）中，在其词首位置有舌尖塞擦音č，它在发音时可以不带闭塞，而像双焦点的擦音，对于č音来说塞擦性状并不是它必须有的特征：čabys“低的”，čis“铜”，čo：n“大的”（ГХЯ，1975，34）。在哈卡斯语方言中有下列一些起首辅音。

在萨加方言中通常是č：čaxsy“好的”，čajγy“夏天”，čar“岸”（ГХЯ，4；Баскаков，1975，362）。在个别一些词中有可能是s：saγ“脂肪，油（脂）”～文学语言čaγ（ГХЯ，4）。

在克孜尔方言中大多数情况下是š：šar“岸”～文学语言čar，šer“土地”～文学语言čir，šol“路”～文学语言čol，šurt“生活，生存”（ГХЯ，5，6；Joki，1953，28—31）。某些情况下可能词首是j：jabal“不好的”～文学语言č abal，jaxsy“好的”～文学语言čaxsy（ГХЯ，6；Баскаков，1955，365；Joki，1953，14）。

在哈卡斯语中起首音构成č～š～s～j的对应关系。

在绍尔语中现今存在的口语形式中词的起首位置上的特点是具有舌尖清塞擦音č：čaj“夏天”，čat-“躺”，čet-“达到”，čol“道路”，čun-“洗澡，洗脸”，čüs“一百”（Дыренкова，1941，17—18，19）。在康多马河流域绍尔人土语中Н.П.德连科娃区分出与č音相交替的清舌面腭化塞音t'：t'at-～čat-“躺”，t'oq～čoq“没有，不是”（同上书，18）。

绍尔语中的起首辅音相对应关系是č～t'。

根据А.П.杜尔忠的观察在楚雷姆人的语言中下楚雷姆语的j与中部楚雷姆语中起首位置中的č是相对应的：čaj～jaj“夏天”，čat-～jat-“躺下”，zylγy～jylγy“马”，čaqšy～jaqšy“好的”。在下楚雷姆方言的佩烈沃兹村的土语中有软辅音t'，在上楚雷姆方言中则已发成č音，而下楚雷姆方言却代之以发作j音：čyl～t'yl～jyl“年”，čylan～t'ylan～jylan“蛇”，čaqšy～t'aqšy～jaqšy“好的”（Дульзон，1966，465）。

P.M.比纽科维奇在中部楚雷姆方言的米列特土语中指出存在有s'音（Бирюкович，19752
 ，275—276）。

在楚雷姆语中起首辅音构成j～č～š'～t的对应关系。

楚瓦什语、它的文学语言形式以及其各方言在词首位置都有软清咝音s'：s'amar～s'omär～s'umär“雨”，s'ěně“新的”，s'olǎm～s'ulǎm“火焰”，s'orǎm～s'urǎm“背，脊背”，s'ěr～s'ěor“土地”，s'av-～s'u-“洗”，s'ok～s'uok～s'uk“没有，不”，s'ol～s'uol～s'ul“道路”（Канюкова，1965，39）。有一些词在其词首有j：javaš“温顺的”，jǎlǎn-“求得同意，恳求”，jämšak“软的”，jǎnǎš“错误”，jěven“笼头”，jěkět“小伙子，年轻人”，jüně“便宜的”（Егоров，1964，73—84）。

应该确定在楚瓦什语中总体上是有s'～j对应关系的。

在雅库特语中，突厥源语的词汇在起首位置上具有清咝擦音s：sa：s“年，年龄”，sie-“吃饭，吃”，sylγy“马，马群”（Убрятова，1960，67）。在共同突厥—蒙古语词汇中使用的是起首的s和d'，但其变体有语义上的区别：sük“背到背上，驮到自己身上，稍微举起”，d'ükküj-“向前，向下伸长着脖子还是拼命使劲地往前拉”（试比较古突厥语jük“货物，驮子，重担”）；sü：j-“消瘦，瘦”，süt-“消失，牺牲，逐渐消失”，d'üdej-“瘦削，瘦”（试比较古突厥语jit-“牺牲”）。

根据Е.И.乌波良托娃的意见，存在一些具有类似的词干但词根相同而语音色彩却有别的词汇，它们则是来自不同的突厥语言而后进入雅库特语的词汇（Убрятова，1960，68），在某些突厥—蒙古语的词干中可能就只是一个d'：d'ahaj-“吩咐，命令”（试比较jasa-“建造”），d'oruo“小走马”（试比较jorγo）。

在雅库特语里任何一个重新借入的词中其起首音j都被改写成为带有浊辅音d'（Убрятова，1960，68；Харитонов，1947，63）：

[image: img]


现代雅库特语中的d'（[image: img]
 ）及t'（č）主要在起源于蒙古语和埃文基语的词汇中可以见到：d'adaŋy“贫穷的”（蒙古语jadaγu），[image: img]
 ilbin“骗子，伪君子”（蒙古语jilvi“欺骗”），da：ŋy“石岩”（埃文基语ja：ŋ）“没有森林的山，秃峰”（Убрятова，1960，67）。

Е.И.乌波良托娃认为，雅库特语中过去某个时期在词首曾有过舌面音j，埃文基人对雅库特人的称谓（jako：-l）和俄罗斯人对雅库特人的称谓（jaku-t）就可以说明这点（Д.班札洛夫认为jaku-t是来自雅库特人古老的自称jaka——现代形式是saxa，是蒙古语这个词的复数形式）（Убрятова，1960，68）。

因此，在雅库特语中遂有起首s～d'（～j）的对应关系。

在突厥诸语言中其起首辅音的分布大体情况如下：

古突厥诸语言：j～[image: img]
 ～d～č

阿塞拜疆语：j～d～z

土库曼语：j～[image: img]
 ～d～t～ϑ

土耳其语：j

克里米亚鞑靼语：j～[image: img]


撒拉语：j～[image: img]
 ～ž'

加告兹语：j

花喇子模语：j

库梅克语：j～[image: img]


西部裕固语：j～[image: img]
 ～ž～з～[image: img]
 ～š'～ç

卡拉伊姆语：j

阿尔泰语：d'～t'～k'～g'～q'～γ'～č～j

巴什基尔语：j～[image: img]
 ～ž～z

鞑靼语：j～[image: img]
 ～č（-d'）～z

诺盖语：j～[image: img]
 ～ž

卡拉卡尔帕克语：j～[image: img]
 ～ž

哈萨克语：ž～[image: img]
 ～d'（～j）

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č～z（～j）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image: img]
 ～[image: img]
 '～ž～z～d（～j）

乌兹别克语：j～[image: img]
 ～d

维吾尔语：j～ž～[image: img]


图瓦语：č～j

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j）

哈卡斯语：č～š～s～j

绍尔语：č～t'

楚雷姆语：j～č～š'～t

楚瓦什语：š'～j

雅库特语：s～d'（～j）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最常出现的起首辅音是j，[image: img]
 ，ž：而j出现在26种语言中，[image: img]
 出现在14种语言中，ž则出现在9种语言之中。

辅音j在其中单独出现的语言有5种，在其中比其他语音更占优势的语言有9种，与其他语音持平的有7种，而还原了的则有5种。

换言之，舌面音j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古老原型的语音，并且可以把它归入突厥源语之内。如果认为可以把起首音j列入晚期的源语的话，那么应当是在它出现分解之前，也就是在词首位置上还存在浊辅音的期间，而且在早期突厥源语阶段时j应当也有绝对首端清辅音。

与突厥语系在类型学上近似的芬兰—乌戈尔语系语言：芬兰语、马利语、典地语及曼西语的材料就为这一推理提供了真实的论据（Тоivonen，1955，132；Collinder，1960，63）。

突厥诸语言中词的原型的反映

在这方面研究工作者遇到的巨大困难是现代多数突厥语言没有其书面文献典籍。而与某些突厥语言有关的文献却一般又是时代距离稍微久远一些的文献（15—16世纪）。古突厥语的书面文献（不早于7—8世纪）从时间角度看并非十分久远，但最主要的是它们体现出的乃是超方言的文学语言，而与任何一个现代语言毫无直接联系。

正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需要对语音变化的共同类型学，对各个不同语言中语音转变公式的查明进行合理适当的研究。某些研究工作者虽然援引一些普遍的具有相对可靠性的材料，以及这些材料具有的起辅助作用的特性，但是却并没有能使得语音变化的典型趋向所具有的信服力受到丝毫削弱。在缺少其他论据的情况下现有的这些论据就具有决定性质。Э.А.马卡耶夫正确地指出：“要知道任何一种构拟思考都在于它为更完善和无矛盾地说明个别一些子系统连续有序的变化提供可能性，而理想的则是总体上能够说明整个的体系，而在随后的一些发展阶段某些印欧语系语言已经历史性地予以证实。”（1965，9）

如果采用类型学的、通用区的和其他另外的方法可以更为周全和令人信服证明语音的演化和形式的演化，那么使用这些方法是完全正确有据的。

总之，在起首语音系列中应当认为*
 j才是原始的。

在突厥诸语言中源语的起首音*
 j究竟经过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

1.由于古突厥文学语言发展中传统因素的原因，所以在鲁尼文、回鹘文、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察哈台文、给普恰克及库曼文献典籍中都非常完整地保留有原始的*
 j。在现代的语言中奥古兹诸语言是保留*
 j最多的，而给普恰克及卡尔鲁克诸语言则保留得稍次。无疑，起首音*
 j就是这些语言的一个古老的特点。

2.j的最近发展阶段——这就是*
 j变为[image: img]
 （*
 j＞[image: img]
 ）。塞擦音[image: img]
 普及扩展到半数的上述突厥语之中，这一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所具有的古老性质。摩擦音*
 j演化为塞擦音[image: img]
 的这一过程许多语言的历史上都有记载。众所周知，在罗曼语系的语言史上拉丁口语中处于元音之前的起首j就变成为塞擦音[image: img]
 （Сергиевский，1954，135，145，175；Вurger，1955，19—33）。某些现代印度语言中的[image: img]
 就是古印度的起首音j的反映（Pischel，1900）。伊朗语中也存在有j转变为[image: img]
 的现象（GJPh，1898—1901，71—73）。处于词首位置的塞擦音[image: img]
 主要出现在给普恰克语族的突厥诸语言（巴什基尔语、鞑靼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以及受给普恰克语影响的一些语言（克里米亚鞑靼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在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中塞擦音[image: img]
 在发展上没有j那么活跃。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中二者关系则相反，j明显居于[image: img]
 的次位。在给普恰克语中起首辅音它们的对应关系既可以用是由于形成在各种不同的语言环境所致来解释，也可以用它与其他地点语言的比邻关系来解释：在地理位置上（东北部它与哈萨克斯坦，在西南部与土库曼斯坦，而东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接壤。克里米亚鞑靼语的起首音[image: img]
 则是与诺盖语比邻的结果）。

3.由于闭塞的减弱和消失，因而塞擦音[image: img]
 遂发展成浊擦音ž（[image: img]
 ＞ž）。浊擦音ž主要出现在给普恰克语和给普恰克化的语言中；对哈萨克语来说，这却是它语音结构所固有的特点。Е.Д.鲍里瓦诺夫的观点认为，[image: img]
 音化的乌兹别克一些土语中古来就曾有过j，由于受哈萨克语的影响因而j被ž音所替代。在花喇子模一些土语中由于受奥古兹各土语的影响因此产生以响音j替代的现象（1935，22）。在维吾尔语以及它所有的土语中ž的使用在位置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仅使用于窄元音之前。

4.在楚雷姆语、哈卡斯语以及西部裕固语中由于ž的清音化而产生一个清软化音š'（ž～š'），因此遂使它们与其他特征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5.由于塞擦音[image: img]
 的擦音成分的消失从而导致在阿尔泰语中构成舌尖腭化音d'及其对称的清音t'（[image: img]
 ＞d'＞t'）。语音d'，t'在突厥诸语言中形成一些对外封闭的区域，这就表明这些辅音它们是对应并行发展的。

6.而舌尖塞音转变为舌根塞音和小舌音（t'＞k'～q'及d'＞g'～γ'）却正是阿尔泰语前一阶段发展的直接延续。k'＞t'和g'/＞d'的转化现象在马里乌波尔[10]
 操土耳其语的希腊人那儿可以见到（Blau，1874，562—574），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及东北部的一些土耳其语中也可见到（Németh，1969，9—29）。土库曼语的萨雷克方言中则有g＞t的现象（Амансарыев，1970，204）。而语际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也是有可能形成的。在突厥诸语言中：g～k～t（土库曼语garpyz～土耳其语karpuz～维吾尔语ta：vuz“西瓜”）。在蒙古诸语言中：g～d（布利亚特语g：han～西布利亚特语da：han“小管，烟袋”）（Бертагаев，1969，148）。印欧语的资料更能说明这些语音变化的多方面特点：在新希腊语一些方言（Сергиевскuǔ，1934，533—587）及20世纪初的拉丁语文献中（同上书，146；Тhumb，1959，30，60）发现的t'和k'，'d'和g'难以区分的现象就是一例。

7.浊塞擦音[image: img]
 的清音化从而形成与其对应的清音č（[image: img]
 ＞č）。塞擦音č只局限于突厥语的东支——阿尔泰语、图瓦语、托法拉尔语、哈卡斯语、绍尔语、楚雷姆语及西部裕固语（[image: img]
 =tš），在这些语言中起首浊辅音则受到限制。但同时在西部语言——鞑靼语和吉尔吉斯语中也可见到č。漫长的同语线证明在各个不同的区域中已形成它的并行对应形式。

8.浊咝音z的产生要归功于塞音d（d＞z）。d＞z的发展链环可以用Н.Б.布尔加诺娃引自鞑靼语的例证来予以说明：[image: img]
 ＞d [image: img]
 ＞d＞d
 z＞z（ВТЯЛ，Ⅳ，36）。在罗曼语系的语言史上曾有过弱齿音d'到塞擦音的发展（Сергиевскuǔ，1934，145）。擦音z一般都伴有d音，在给普恰克语（巴什基尔语、鞑靼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就可以见到，而在奥古兹诸语言（阿塞拜疆语）中则较为少见。阿塞拜疆语的z乃是由于受给普恰克语的影响所致：在阿塞拜疆语的“奥古兹”共同背景下给普恰克语的成分显现得极为明显。

9.清音对应音——辅音s乃是浊咝音z清音化的结果。在哈卡斯语和雅库特语中可以见到擦音s，而在楚瓦什语中则可见到它的软音变体。毫无疑问，同语线如此宽广漫长的延伸正说明它在各个不同区域形成的对应关系的发展和形成。

哈卡斯语中的s之所以能够从č在其方言内得以发展形成，就是因为遵循的是共同的č＞s发展规范。雅库特语中的起首音s也是这一进程（č＞s）的结果。雅库特语的s可能有过两种发展途径：（1）č＞c＞s和（2）č＞š＞s。在第一种情况下塞擦音č失去闭塞而变成擦音s。在第二种情况下塞擦音č失去闭塞但变成擦音š，而这一擦音š依照共同的规则又进而形成一个咝音s。显然，起首音s早在蒙古语和埃文基起源的词汇开始渗入雅库特语以前就已经产生，因为这些词汇全都附有软化的塞音d'，t'，n'及塞擦音[image: img]
 和č（Убрятова，1960，68）。

Л.С.列维茨卡娅则把楚瓦什语中起首音's的出现与长元音的二合元音化过程联系起来：d'＞[image: img]
 ＞z'＞s'。原始的*
 j虽然在布加尔语中已经转化呈现为[image: img]
 ，但是根据匈牙利语中布加尔语化的词汇材料及伏尔加流域的布加尔文碑铭的语言材料，它可能还有过进一步的发展，根据И.Г.道勃罗达莫夫的研究，它有两个发展方向，但都是达到形成楚瓦什语的起首音s'为止：（1）*
 j＞[image: img]
 ＞č＞š'＞'s；（2）*
 j＞[image: img]
 ＞ž'＞'z＞š。楚瓦什语中由j到s'演化的各种不同途径彼此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擦音清音化的早晚期不同而已，而浊擦音的清音化则是与楚瓦什语中起首浊辅音总体上的减弱是和谐一致的。斯拉夫语系的语言材料可以确证发展的第一种途径，而匈牙利语的材料可以证明第二种。问题仍然是明摆在那里，需进行研究（Добродомов，1975，23—25；Rónaтаs，1976，169—175）。

10.在土库曼语中由于浊擦音z发音位置的变化从而构成了浊齿间音ϑ （z＞ϑ）。

11.在西部裕固语中由于突厥—汉语这种通用双语的缘故因而产生了一些个别的音组（[image: img]
 ＞з～[image: img]
 ～ç）。

12.其他的未实现其发展可能性的音组：

（1）在穆汗默德•喀什喀尔的《抒情诗集》中出现于附加成分之首的δ（＜z＜d）：-δ-（动词构词附加成分），-δaš（来自静词的构词附加成分），-δä（方位格附加成分），-δyn（从格附加成分），-δük（构形附加成分）；

（2）出现在土库曼语中gev-re“躯干”一词内音节首的r（ϑ＜z＜d）以及出现在楚瓦什语中方位格和从格构形成分-ra～-re，-ran～-ren音节首的r（ϑ＜z＜d）。

起首音*
 j的演化是相当复杂的。然而这一演化在分布地域的特点方面其共同经历的途程还是清楚的。在突厥诸语言的东部地区j出现得并不多，在中部地区它与其他语音组交替出现，而西部地区则j占有优势。j的这种分布与突厥诸语言由东向西的历史推进相吻合，而向西部较早期的迁徙也正是形成语音结构中更为古老音组的原因。

突厥语词的原型与共同阿尔泰模式的关系

一般都认为阿尔泰语的d，[image: img]
 ，j在原始突厥语中，与j是相一致的，也有另一种更为审慎，但却是出色的判断，这就是阿尔泰语的d，[image: img]
 ，j是与突厥语的j构成对应关系。困难之处就在于有关起首辅音的问题在蒙古、满通古斯诸语言，以及朝鲜和日语中尚很少经过深入的研究。

在蒙古诸语言中起首辅音有下列的对应关系：

j～j～j～z～z：旧蒙古书面语jasa-～卫拉特语jasa-～卡尔梅克语jasa-～现代蒙古语zasa-～布利亚特语zaha-“修理的，调整，使有条理”（Paccaдин，1971，194—195）；

[image: img]
 ～[image: img]
 ～z～z～z：旧蒙古书面语[image: img]
 es～卫拉特语[image: img]
 es～现代蒙古语zes～布利亚特语zed～卡尔梅克语zes“红铜”（Рассадин，196）；

[image: img]
 ～[image: img]
 ～ž～z～z：旧蒙古书面语[image: img]
 ibere-～卫拉特语[image: img]
 ibere-～布利亚特语žeber-～现代蒙古语zevre-～卡尔梅克语zevr-“（马）嘶鸣起来”（Рассадин，196）；

ž～z～z：旧蒙古书面语žige～现代蒙古语、布利亚特语ze：“侄子，外甥”（Юнусалиев，1971，91）；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ž～ž：旧蒙古书面语[image: img]
 iruγa～卫拉特语[image: img]
 iruga～卡尔梅克语[image: img]
 ora～现代蒙古语、布利亚特语žoro“小走马”（Рассадин，198）；

[image: img]
 ～[image: img]
 ～z：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土语[image: img]
 alxu：～zalxu：“懒惰的”（Тодаева，1960，26）；

[image: img]
 ～[image: img]
 ：保安语[image: img]
 a：-“诉苦，抱怨”，东乡语[image: img]
 a-“把……给……看”（Тодаева，1961，118），蒙古语[image: img]
 a-“指给看”（Тодаева，1973，332—335）。

在满通古斯诸语言中起首音j出现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同时在埃文基语的某些土语中则可以见到j～[image: img]
 的对应关系（Цинциус，1949，213）。在蒙古诸语言和满通古斯诸语言中也可能会有下列这样一些起首辅音的对应关系：

j～j～j：蒙古语jabu-（＜*
 ja-）～卡尔梅克语jow-～满语jafa-（？＜蒙古语）及jo：-“走”（Ramstedt，1957，68）；

d～d：蒙古语dulaγan（＜*
 dulyγa：n）“温暖的”～通古斯语dul-“变热”（Räsänen，1969，200）；

d～d～d：蒙古语düri“外形，图画”～通古斯语dere“脸；正面；地面”～满语“脸，外貌”（Räsänen，1969，214）。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到，蒙古诸语言大体上形成的是起首音j～[image: img]
 ～ž～d～z的对应关系，而满通古斯语中则是j～[image: img]
 ～d的对应关系。

在与突厥诸语言的对应关系进行的比较中可以显而易见地证明，所有语族中的对应关系发展进程都是单向的，而时间却是各不相同的。

在突厥诸语言中起首音的系统较之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诸语言具有更多的分支。显然是突厥诸语言中起首辅音的发展进程较比其他一些语族语言开始得要早一些。所以上述语族中起首辅音演化的某些个别阶段不应当会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更确切地说应当不是阿尔泰语的d，[image: img]
 ，j转变成突厥语的j，而应当说是它们之间形成为对应关系，可以这样认为，在蒙古和满通古斯诸语言中其起首辅音的发展进程正是在突厥诸语言中同一类型语音变化的发展趋势的影响下才开始的。

鉴于这种看法使我们可以认为，在蒙古语和通古斯诸语言中也如同突厥诸语言一样，位于词首的舌面音j乃是原始的。

换言之，在所有的语群中起首辅音的发展都是从一个出发点开始的。朝鲜语和日语中的起首音j的存在则更加充实这一假设：通古斯语jona“（放牧的牲畜）群”～尤拉克—萨莫耶德语junna，juna“马”～朝鲜语jonduri，junduri“用于驮载的牲口”～突厥语jont“马”（Ramstedt，1957，68），蒙古语jara-，jalar [image: img]
 a-“闪烁，闪光”～满语ja-sxa“网眼”～朝鲜语jak-“是明显的，光亮的”～突厥语jar-，jaru-“照明”（Ramstedt，1957，68）；日语jabu“长满了密林”～古突厥语jaba“野生（森林后）”～塔加乌尔语jabong“繁茂后生长（植物）”，古日语jak-“焚烧，烧光”～古突厥语jaq-“焚烧，烧起来”～满语jaxa“烧红的煤炭”～埃文基语jak-tan“旧煤渣”；古日语jör-“走近”～古突厥语jor-“走”～布利亚特语jere-“来到”（ПОАЯ，58；Мiller，84—87）。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起首舌面音j是共同阿尔泰语层次上的一员，在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诸语言中它都是在一个方向发展，但却是在不同的时代以及发展速度各异而已。j以其古代残留物的形式被保留在所有的语群中。

在突厥诸语言中，起首音j在具有强烈奥古兹传统后古突厥诸语言和现代奥古兹诸语言中保留得最完整，而现代奥古兹诸语言早就从突厥民族起源后中心地带向西部迁移，并且在语言处于过渡状态情况下将这一古老的标志稳定地保留了下来。

位于词中部和尾端的j～[image: img]
 ～ž…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在其自身的组成中都有数个变体形式。

j～d～t～z～δ～r的对应关系

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这一对应关系被揭示展现得还很不够。

在研究这一专业题项的学术著作中，首先应当指出的是B.A.鲍戈罗吉茨基的著作。他在分析研究j～t～d～z～r的不稳定现象时得出结论说，在这些对应关系中j是一个完全特殊的音位。而且给出一个同音词ajaq为证（试比较鞑靼语的čin ajaq“中国碗”），该词在所有诸突厥语中都有，并在词中部位置都带有同一个辅音。按照d和z所反映的信息可以把齿间浊擦音δ作为原始单位予以重建，而这个δ在楚瓦什语中就已经形成为r，在蒙古语中则形成d。摩擦音δ可能曾是方言里一个软化的辅音，接近于j，这也就说明有些突厥语言之中反映j形式的原因。B.A.鲍戈罗吉茨基则引用梵文dyan“天空”，属格div-ah≠希腊文Zευ~-ζ，属格Δ ō-ζ，克里特碑铭文上的客体格Δŋ-v -a Tŋ-v-α≠拉丁语Ju-piter用来作为源自印欧语系的类型学上的对照并行现象；然而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dj或者发音上是腭音的语音作为原始的音位才行（1953，197—198）。

К.Г.门格斯也将齿间音δ作为原始音位。他列举的转变公式是：δ＞z＞r——楚瓦什语，δ＞z＞t——雅库特语，以及δ＞j——其他突厥语言（1968，89—91）。

Г.И.兰司铁则认为突厥语的齿音δ是来自共同阿尔泰语的塞音d。在回鹘文中，有些情况下则在察哈台文中，原始的δ已经转变为z，而在西部和南部突厥诸语言中却变为j，在北部突厥语中它变为d和z，在雅库特语中变为t，在楚瓦什语中δ早已发展成r（Ramstedt，1957，86—87）。

根据梁桑宁的意见，早在乌拉尔—阿尔泰源语中就已有δ和δ'，而在阿尔泰源语中它们与l（r）和d（t）相对应。阿尔泰语的d则被突厥语d所取代，而后者则有转变为δ的发展趋向（1955，141—142）。继兰司铁和梁桑宁之后，H.H.鲍培也认为d是原始的（即共同阿尔泰语的），它在突厥诸语言中反映为d，t，z，j的形式（Poppe，1960，52—53）。

下列一些学者也都持有这一立场：Д.Ж.克劳森（Clauson，1957，40— 43），H.K.德米特里耶夫（1955，328），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1960，164）。

d（δ）或δ（d）的原始特性对于所有的学者来说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但仅有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稍带一点怀疑地肯定说，在“突厥诸语言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即元音间的-d-或收尾音-d似乎像是转变成为j”（1960，68）。谢列勃连尼科夫还有一个极其珍贵的论点，即：“各种不同的突厥语言中在某些情况下所反映出来的元音间收尾d所存在的同一性明显地证明，这两个位置都是处在同一个语音规律的作用之下”（同上）。

鲍戈罗吉茨基—兰司铁有关在突厥诸语言（以及蒙古和满通古斯诸语言）里d或δ在上述语音变化环节中的原始性的意见是得到大家共同认定的。这一见解并没有引发什么重大的反对意见。

突厥语词的原型的构拟

在突厥诸语言中保留有为数最多的语音对应音组，在蒙古诸语言中它们数量较少，而在阿尔泰共同体的其他语言中则只有个别的音组。由此可见，突厥诸语言所保留的对应情况是最完整、最多样的，因此，在研究它的历史发展进程时突厥语材料则是主要的。经过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整理之后，也可以了解到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中类似的语音变化过程。少数静词和动词在其词中和词尾形成语音对应时与邻接的元音毫无关系。

舌面音j

在词的中部

音位j是一个在中世纪的书面文献中最常见的语音音位。

1.在穆罕默德•喀什喀尔（11世纪）的著名著作中：ajaq“脚，腿”，ajryr“公马”，ajyr“熊”，bajram“节日”，bojun“人民”，käjik“鹿，扁角鹿，野兽（泛指）”，qajyn“岳父”，qujuγ“井”（ДТС）。

2.在Codex Cumanicus的给普恰克民间口语的文献中（16世纪）：ajaq“腿；脚”，bajram“节日”qajyn“白桦”（CC）。

3.在阿布海扬的著作Kitâb al-Jdrâk li-lisân al-Atrâk（14世纪）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aju“熊”，äjgü“好的”，küjäwüw“女婿”，qaja“山岩”，qojan“兔子”，qujruq“尾巴”，ujqu“梦”。以齿间音δ替代j则属例外情况：aδaq“腿；脚”，iδi“老天爷”。

4.在无名氏的作品Tar [image: img]
 umān turk ¯iwa-‘arab ¯i（13世纪）（见Houtsma）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ajruq“单独的，个别的”，küjägü“女婿”，qojan“兔子”，qujruq“尾巴”，ujqu“梦”。

5.在Ettuhfet-üz-zekiyye fil lûgat-it-türkiyye（14世纪末）著作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aju“熊”，bajramla-“庆祝节日”，büjük“大的，高的”，eje～ije“主人”，qajry“痛苦”，küjegü～küjev“女婿”，ujqu“梦”，uju-“睡觉”。

6.在塞尔柱文献Kitābi dedem Korkud（14世纪）中：ajaq～ajak“腿；脚”，ajgyr“公马”，ajyr-“使公开”，büjük“高的”，gejik“野生的，野兽”，jaja～jajak～jajan“徒步的，步行”，kajgu“烦扰”，kajyn“夫系亲属或妻系亲属”，kajyn“白桦”kujruk“尾巴”，kuju“坑，井”，uju-“睡觉”（ДКК）。

7.在用亚美尼亚字体印刷的波洛韦茨语文件（14—17世纪）中：ajax“腿；脚”，ajyr-“分开，使分离”，bajram～barjam“节日”，jajov“步行”，kijiniš“服装，衣服”，kijov“女婿”，xajyn“夫系或妻系亲属”（Грунин，1967；Schütz，1968）。

8.在察哈台古典书面文学语言的文献（15—16世纪）中：ajyγ“熊”，ajryl-“分离”，bajram“节日”，ajaq“步行”，käjik“山羚羊属群”，käjin“后部，从后面，……以后”，qujy“下部”，ujqu“梦”（Боровков，1961）。

在许多现代的突厥语言中都可见到舌中音j。

1.在阿塞拜疆语（在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腿；脚，足”，ajryγ“公种马”，ajy“熊”，ajyr-“使分开，拉开”，bajram“节日”，boja～bojaq“颜料”，böjük“大的，年长的”，[image: img]
 aj[image: img]
 y“关怀，担心，照顾”，qajyn“夫兄，夫弟；内兄，内弟”，qajnaga [image: img]
 y“白桦”，gejim“衣服”，güjäv“女婿”，[image: img]
 ujruq“尾巴”，[image: img]
 uju“井”，jaja～jaja[image: img]
 “步行，徒步的”。在阿塞拜疆语的某些方言中也存在共同规律的例外情况，例如，阿格达姆土语中就使用d替代j：adax čöčä“婴孩迈出的头一步”（АДДЛ，22—23）。

2.在土库曼语（在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ajyr-“使分开，锯，劈（树）”，bejik“高的”，boja～boja[image: img]
 “颜料”，[image: img]
 ajγy“忧愁”，[image: img]
 ajyn——新娘向长辈亲属说话，[image: img]
 ajyŋ“白桦”，gejim“衣服”，gijev“女婿”，[image: img]
 ujruq“尾巴”，[image: img]
 uju“井”，kejik“鹅喉羚”。

在土库曼的斯塔夫罗波尔土语中存在有不符合这一规则的塞擦音[image: img]
 ：a [image: img]
 yra“远离亲人（的生活）”，a [image: img]
 yraš-“使分离”。

在土库曼语的某些方言中出现有塞音d替代j的现象：根据З.Б.穆哈米托娃的观察，在约姆兹基方言的西部一些土语中使用adyr来表示“离开水路主干道的一条单独的支流”的意思；和adaqarva“脚踏的小车”（文学语言a：dyγarava“儿童学走路的小推车”），西约姆兹基方言udum“信奉预兆，迷信”，土库曼语中部方言guduq“在玩游戏时把骨头踢进去的坑”，qoδ[image: img]
 q（遍及各地）“织衣女工放脚的坑洞”（Мухамедова，1976，153—154）。

3.在土耳其文学语言和一些方言中：ajak“腿；脚，（河）口”，ajğyr“公马”，ajy“熊”，ajyr-“使分开，区分开”，bajram“节日”，boja“颜料”，büjük“大的，大型的，年长的”，jaja～jajan“步行的，步行者，徒步”，gijim“衣服”，kajgy“担心，关怀，思想”，kajyn“夫兄，夫弟，内兄，内弟”，kajyn“白桦”，kujruk“尾巴”，kuju“井，矿石”，uju-“睡觉，入睡”。

在一些方言中可以有以d替代j：adak“婴孩迈出的头一步”（DSⅠ，62）。土耳其语历史辞典中还记载有一个唯一的现象，即使用adaxlu一词来表示“定了婚的，未婚妻”的意思，见于14世纪时塞尔柱文文献Kitābi dedem Korkud（Tarama，Ⅰ，14）中。

4.在克里米亚鞑靼语（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ajax（南岸地区）“脚；腿”，ajγyr“公马”，aju“熊”，ajyr-“使分开”，bajram～bejram（口语）“节日”，[image: img]
 ajav“步行”，kijik“野的（关于‘兽’）”，ki：m“衣服”，kijev“女婿”，qajγy“悲痛”，qajyn“弟弟”，qajyn aγa“哥哥”，qajyn（aγač）“白桦”，qujruq“尾巴”（Изид）。

5.在没有文学语言形式的撒拉语中（参见Тенишев，19761
 ）：ajaχ～ajeχ～ajaχ～ajeχ“脚，脚掌”，keju～keju～kijo～kiju“丈夫”，kiǐgu“衣服”，kijin“然后，以后，之后”，kijyχ“野山羊”，pi：χi～pexe～pi：χi：～pihi“高的，高地”。而以d～t～t'～c～c'～[image: img]
 替代j的词则应当认为是由回鹘文借入撒拉语的借词（此时撒拉族人正住留在东土耳其斯坦[11]
 ——14世纪末）：atyχ～a：tyχ～at'yχ～acyχ～ac'yχ～a [image: img]
 'ix“熊”，jalaŋgadax～jalaŋgatyx（＜jalaŋ'+ adax）“光脚的，光着脚”。

6.在加告兹语（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k“脚；腿”，xajgyr“公马”，ajy“熊”，ajyr-“使分离，选择，（把婴儿从怀里）挪开”，boja“颜料”，bü：k“大的，伟大的”，gi：m“衣服”，jajan“步行的，步行”，kajyn“白桦”，kajynču“夫弟，夫兄，内兄，内弟”，kujruk“尾巴；次序”，kuju“坑；鸟窝”，uju-“睡觉”。

7.在库梅克语中（根据文学语言的资料）：ajaq“腿；脚”，ajuw“熊”，ajyr-“区分开，区别开，选择”，ajγyr“公马”，bajram“节日”，bijik“高的”，giew“女婿，未婚夫”，gijik：γawur gijik“狼”，quba gijik“鹿”，jajaw“步行”，qajγy“悲痛，忧愁”，qajyn“夫系或妻系亲属”，qajyn aγač“白桦”，qojan“兔子，家兔”，qujruq“尾巴”，qujuw“井”。

8.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腿，脚”，aju～ajuw（巴尔卡尔语）“熊”，ajyr-“使分开”，bajram“节日”，[image: img]
 ajaw“步行的”，kijik“野的”，kijim“衣服”，küjew～kyew（巴尔卡尔语）“女婿”，bijik～mijik～büjük（巴尔卡尔语）“高的”，qajry“悲痛”，qajyn——夫系或妻系的亲属，qajyn“白桦”，qojan“兔子”，qujruq“尾巴”，quju“井”。

9.在诺盖语（主要是文学语言）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转义“机灵勇敢，勇敢的，大胆的（女人）”，ajuw“熊”，ajyr-～ajry-“使分为两部，区别开”，bajram“节日”，bijik“高的”，jajaw“步行的，步行者”，kijik“野的”，kijim“衣服”，kijew“女婿”，qajγy“悲痛”，qajyn“夫系或妻系亲属”，qajyn“白桦”，qojan“兔子”，qujruq“尾巴”，qujy“井”，šojan“虾”。

10.在卡拉伊姆语中（在方言中的状况）：ajaq～ajak～ajax“腿，脚”，ajryr“公马”，ajuw“熊”，ajyr-“分开，使分离开”，bajram“节日”，ajaw～jajaw～jajan“步行”，kejik“野的”，kijim～kijit“衣服”，kijiw～kijow～juhüw～küjüw～küjew“未婚夫”，qajry～qajru“忧愁”，qajyn“内兄，内弟”qojan“兔子”，qujruq“尾巴”，quju“井”。唯一的一个用塞音d替代j的情况是：quduq～kuduk～kuduχ“井”。

11.在鞑靼语中——文学语言和一些方言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ajyr-“使分离开”，aju“熊”，bäjräm“节日”，böjek～bijek“高的”，bujaw“颜料”，čajan“蝎子”，kijäw“未婚夫”，kijek“野禽，野兽”，qajyn“夫系亲属（在某些方言中却是妻系亲属）”；qojryq“尾巴”，qujan“兔子”。

有两个以z替代j的词经由“突厥人”的旧语言通过书面途径进入现代鞑靼语的文学语言：izge（＜*
 äjgü）“神祇的，神的，美好的，善良的；（宗教）圣徒，虔诚的”及azaq（＜*
 ajaq）“终了，结束，结尾”。在鞑靼自治共和国扎仁斯基鞑靼人的土语和库尔干州伊奇肯鞑靼人的土语中azaq——具有“以后，然后，之后”（ТДС，22）的意义。唯一的一个d替代j的例子则是qodyq，它具有一个旧的书面语的意义“井”，但在各方言中它却表示“冰窟窿”的意思。

12.在巴什基尔语的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ajyr-“使分离，分隔开”，ajyw“熊”，bajram“节日”，bujaw“颜料”，jäjäw“步行”，kejem“衣服”，qajynbikä“大姨子，小姨子，大姑子，小姑子”，qajry“悲痛”，qajyn“白桦”，qojroq“尾巴，舵”。

qojo“井”这个字词只能在一些方言中才会见到。在文学语言中表示这一意义使用的是带有以齿间音ϑ替代j的词：qoϑoq。在土语中它还有表示“冰窟窿”（Бhh，142）的意思。在仁切尔土语中也出现带有以齿间音ϑ替代j的词：qoϑroq“尾巴”。有一个词在由“突厥人”旧书面语进入现代巴什基尔文学语言后它所带有的j则被z所取代：izge“神的，神祇的，善良的，好的”。

13.在哈萨克语（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aju“熊”，ajyr-“便分离开，区别开”，bijik“高的”，kejin“后面，之后”，kijik“野山羊”，kijim“衣服”，küjew“未婚夫，丈夫”，qajγy“忧愁”，qajyn“妻子的亲戚”，qujruq“尾巴”，žajaw“步行的”。

哈萨克一些土语中还保留有表示“凹处，（水的）深处；槽”意义的一个词语qujy（КПДС，212）。在文学语言中使用的则是词内以d替代j的词语以表示“井”的意义：qudyq（参见КРСл.，132）。在现代哈萨克文学语言中是通过书面形式从内中以z取代j的词语来进行转达：ezgi∥izgi“神祇的，朝夕思慕的”，试比较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也存在有带j和ž的形式：ajyr-∥ažyrat-“使分离开，分开”。

14.在卡拉卡尔帕克语（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腿，脚，终了，边”，ajγyr“公马”，aju“熊”，bajram“节日”，bijik“高的”，kejin“终了”，kijim“衣服”，qajry“忧愁”，qajyn——夫系或妻系亲属，qajyn“白桦”，qujruq“尾巴”，qujy“井”，šajan“蝎子”，žajaw“步行，步行的”。也有并行使用j和ž的情况：ajyr-～ažyrat-“使分离开，区别开”。

15.在吉尔吉斯语（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腿，脚”，ajγyr“公马”，aju：“熊”，bijik“高的”，čajan“蝎子”，天山的“黄蜂”，kijik（所有蹄类野生动物），kijim“衣服”，kijin“之后，然后”，küjö：～küjögü～南达拉斯方言küjöw“女婿”，majram“节日”，qajγy“忧愁”，qajyn——夫系或妻系的亲属，qajyn“白桦”，qojon“兔子”，qujruq“尾巴，尾毛”。

在文学语言中可能还有j～ž：ajyr-～ažyrat-“使分离开，使丧失”。在北部各方言中可以见到内中以d替代j的词，但并非经常可见：adaq“终了，最后的”，adaqta-～ajaqta-“结束，完成”。

16.在阿尔泰文学语言中：ottyŋajaγy词组中的ajaq“蒙古包中向着门的方向”，ajγyr“公马”，aju“熊”，bajram“节日”，bijik“高的”，kijik“野兽”，kijim“衣服”，kijin“后面，后面的，最后的，之后”，küjü“女婿”，qajyn“夫系或妻系的（年）长辈亲属”，qajyŋ“白桦”，qujruq“尾巴”，yjyq“河神；赐予幸福的神祇”。在黑鞑靼人的方言中还可以看到ajaq“腿，脚”，qaja“山岩”（Баскаков，19611
 ）在库曼丁人的方言中则有ijiq“祭祀时所供的牲畜”，d'aju～čajyq“步行的”（Баскаков，1972）。

在文学语言中，辞典曾收入一个带有以d替代j的词：adaq，表示“最后的，少的，年幼的，差的（挑剩下的）”的意义。在黑鞑靼人的方言中也出现有这个词。

17.在楚雷姆突厥语中——在其下游地区的方言中（参见Дульзон，1966）：ajaq“腿，脚”，ajɼyr“公马”，ajry“河”，ajyr～aju“熊”，qajyŋ“白桦”，qojan“兔子”，qujruq“尾巴”。与哈卡斯语的克孜尔方言近似的中部楚雷姆方言其特征就是具有z-：azaq“腿，脚”，asqyr“公马”，qazyŋ“白桦”，qozan“兔”，quzuruq“尾巴”。

18.在乌兹别克文学语言和方言中：ojoq“腿，脚”，ojɼir“公马”，ajiq“熊”，ajir-“使分离开，区别开，读出”，bajram“节日”，jajaw“步行，步行的”，kijin“之后，以后”，kijik“所有蹄类野生动物的统称，高鼻羚羊，鹿”，kujow“女婿，未婚夫”，qajru“关怀，伤心”，qajyn“白桦”，qajynota“岳父”，quji“井”，qujon“兔子”，qujruq“尾巴，肥羊尾”。

在乌兹别克文学语言中还有两个共同规则的例外词汇：odoq“终了”，由其派生出odoγi“终于，后来”及quduq“井”。在萨马尔汗、布哈尔、治扎克各土语中有quduq“井”一词（[image: img]
 Хшл），塔什干土语中的qudu一词则与其相对应[image: img]
 Хшл），并且是ž取代了j：ajyr-～ažrat-“使分离开，区别开”。

19.在维吾尔文学语言和方言中：ajaq“腿，脚”，ajγir“公马”，ejiq“熊”，ajri-“使分离开，分开，区别开”；bajram～mäjräm“节日”（国庆），jajaq“步行的，步行”，kejin“之后，以后”，kijik“岩羚羊，鹅喉羚，红额羚”，kijim“衣服”，küjorul“未婚夫，女婿”，qajru“忧愁”，aq qejin“白桦”，qajniγiči“大姑子，小姑子，大姨子，小姨子”，qojan“兔子”，qujruq“尾巴”，quju“（物体的）下部”。

在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中显然存在有少量的例外现象：（1）以d替代j——adaq“终了，结束，完成”，派生的形式adaqqi“结尾的，最后的”，adaqla-“完成，结束”；在文学语言和方言中还有另一个熟知的词语quduq （čari quduq）“有水的井”，kan quduγi“矿井”（Малов，1954）；（2）以[image: img]
 替代j（[image: img]
 ～j）——ajri-～a [image: img]
 rat-“使分离开，有别于”；（3）在方言口语中以ž替代j——quj-“灌，倒”，qužup“在灌注的时候”，uj“狼”，užtäg“像狼一样”。

在词的中部位于元音之间和邻接辅音的位置上，除j外，还可以见到许多其他的辅音：[image: img]
 ，ž，d，t，z，s，[image: img]
 ，δ，ϑ。但是所有这些都属于个别添加进入的：历史残存和借词。它们实际上绝不影响作为整个体系中主导环节的j的功能。在这一位置总体上起着主导作用的仍然是舌面擦音j。

在词末

位于词末的舌面音j可以在某些保存有位于词中的j的书面文献中观察得到。

1.穆汗默德•喀什喀尔的D ivanu lûgat it-türk（11世纪）：jaj-“使摆动，摇晃”，kej“坚固地，有力地”，qoj-“留下，胡乱扔下”，quj-“倒，灌，浇；吃饱，吃足”，tyj-“阻止，妨碍”（ДТС）.

2.Codex Cumanicus（14世纪）：kej-～kij-“穿”，qoj-“留下，扔掉”，yj-～y-“寄”（参见CC）。

3.АбуХайянKitâb al-Jdrâk li-lisân al-Atrâk（14世纪）：boj“身材，体态，身躯”，jaj-“铺上”，qoj-“留下，扔掉”，toj-“阻止”，uj-“跟随”（AH）。

4.Ettuhfet-üz zekiyye fil lûgat-it-türkiyye（14世纪）：bojy～boju“身材”；jaj-“铺上”，toj-“阻止”，uj-“走近，跟随”。

5.Kitābi dedem Korkud（14世纪）：boj“身体，身材，长度”，doj-“阻止”，qoj-“扔掉，留下”，uj-“跟随，走近”（ДКК）。

6.用波洛韦茨语书写的亚美尼亚文献（16—17世纪）：boj“身材，体态，身躯”，jaj-“扩展”；xoj-“使站立，摆放”（Грунин，1967；Schütz，1968）。

7.察哈台文书面文献（15—17世纪）：toj-“阻止”，qoj-“放置，留下”，uj“狼”（Боровков，1961）。

音位j出现在词的收尾位置乃是那些在其词中位置呈现有j的现代诸突厥语言的一个特点：

阿塞拜疆语：boj“身材，身躯，长度”；doj-“阻止”，[image: img]
 oj-“放置，摆/放，留下”，uj-“移动，走近，符合”。

土库曼语：boj“身材，身躯，岸，边”；doj-“阻止”，[image: img]
 oj-“放下，放置，扔掉”，[image: img]
 uj-“铸，浇铸（塑像）”，uj-“跟随，听命于”。在埃尔萨利方言里有一些含有以d～t替代j的形式：udu-šyqlu～ut-γašyqlu“下面的一个接着一个”；ut-γašdyr-“一个跟着一个地放行”（Мух.2
 ，154）。

土耳其语：boj“身材，身躯，体型，身段”，doj-“阻止”，jaj-“扩展，播，散播”，koj-“放置，放下”，uj-“符合，走近”。土耳其语的方言用语词汇和历史用字语词都未曾给现代的文学语言增添任何新的材料。

克里米亚鞑靼语：boj“身材，身躯”；[image: img]
 aj-“铺上，把（全部表面）铺上”，qoj-“放下，放置”，toj-“阻止”。

撒拉语：bojyagyr（＜bojy“她的身躯”+agyr“笨重的，怀胎的”），ji-～jiǐ-“捯开（和好的面）”，ko：ǐ-～koǐ-～kuǐ-～qoǐ-quǐ-“放置”，to[image: img]
 -～tuǐ-～tüǐ-“阻止”（Тенишев，19761
 ）。

加告兹语：doj-“吃饱”，qoj-“放置，留下”，uj-“走近，顺利完成，同意”。

库梅克语：boj“身材，长度，宽度”，jaj-“铺上”，qoj-“留下，停止”，quj-“倒，灌注”。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boj“身材，身躯”，[image: img]
 aj-“铺上，铺开”，qoj-“放下，停止”，quj-“倒”，tyj-“禁止”。

诺盖语：boj“身材，长度，边”，jaj-“铺上”，qoj-“停止”（书面语“放下，放置”），tyj-“管住，制服”。

卡拉伊姆语：boj“体态，身材”，jaj-“分置，使宽阔”，qoj-“放置”，quj-“倒，灌注”，toj-“使吃饱”。

鞑靼语：buj“身材，长度，带形物”，[image: img]
 äj-“铺上，展开”，qoj-“倒；倒入；掉包”，quj-“放置，放进”，tuj-“使吃饱”，tyj-“拿住”。

巴什基尔语：buj“长度，身材”，jäj“铺上”，qoj-“倒，倒入，流入（河里）”，quj-“放下，扔掉”，tuj-“吃饱”，tyj-“管住，禁止”。

哈萨克语：boj“身材，身躯，长度”，žaj-“扩展，全铺上”，qoj-“放下，停止”，toj-“吃饱”，tyj-（ušy）“禁止的”。

卡拉卡尔帕克语：boj“身材，身躯，长度”，qoj-“放下，放置”，quj-“倒，灌注”，toj-“吃饱”，tyj-“禁止”，žaj-“全铺上”。

吉尔吉斯语：boj“身材，身躯，躯体，长度，宽度”，qoj-“放下，放置”，quj-“倒，灌注”，toj-“吃饱”，tyj-“禁止，拿住”，[image: img]
 aj-“铺上，扩展”。

阿尔泰语：boj“身材，年纪”，d'oj-“铺上，泛滥（指河水）”，用以构成动词完成体的助动词qoj-，toj-“吃饱”，uj“奶牛”。

乌兹别克语：boj“身材，高度，岸”，joj-“全铺上”，qoj-“摆放，安置，扔掉”，quj-“倒，灌注”，tuj-“使吃饱”。

维吾尔语：boj“身材，身躯”，jaj-“扩展，全铺上”，qoj-“安放，放下”，quj-“倒，灌注”，toj-“使吃饱”，uj“狼，公牛”。

一些方言中的材料说明，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鞑靼语的、巴什基尔语的、哈萨克语的、卡拉卡尔帕克语的、吉尔吉斯语的、阿尔泰语的、乌兹别克语的以及维吾尔文学语言等的词汇用语它们在语音结构上全都是方言的语音结构。

不难看出，处于收尾位置上的j几乎并无例外（土库曼语除外）现象。收尾音j较之处于词中位置的j更为稳定。而位于词中位置上的j，在26种情况下却有14种偏离常规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越出常规的情况却又惊人的千篇一律：几乎所有的语言中都重复地使用着adaq～azaq“终了，最后的”，quduq～qoδuq“井，窟”而izge“神祇的”，atyχ“熊”，qoδroq“尾巴”则较少出现。但是楚雷姆—突厥语则是一个独特的情况，在该语言中j～z的偏离常规却是因为方言的混合造成的。

以上所述的那些偏离常规的现象基本上都与文化现实存在一定关联。可以认为它们的出现乃是民族迁移或者语言借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无疑舌面音j就是一个占有多数优势地位的语音。

舌尖浊辅音d

在词的中间位置

处在词中位置上的音位d乃是古突厥文书面文献碑铭语言的一种语言标记。

1.鄂尔浑文文献（7—9世纪）：adaq“腿，脚”，adγyr“公马”，adyγ“熊”，ädgü“利益，好处”，bädük“高的”，idi“主人”，jadar“步行的”，kädim“衣服”，kidin“从后面”，qody“在下面”，udy-“睡觉”，yduq“神祇的”（ДТС）。只有一个以j替代d的例词，这是唯一仅有的例外现象：käjik“鹿”（Тон）。

2.叶尼塞文文献（7—12世纪）：adaq“腿，脚”，adyr“使分离”，ädär“马鞍”，ädgü～adkü“好的，善良的”，küdägü“女婿”，qadyn“岳父”，yduq“神祇的”（ДТС）。有两个以j替代d的词，这纯属例外：käjik“红额羚”，qaja“山岩”（同上）。

3.回鹘文文献（10—12世纪）：adaq“腿，脚，脚下，（河）口”，adγyr“公马”，adyr-“划分，区别开，分出”，ädgär-“改正，改善”，ädgü“好的，善良的”，ädiz“高的”，bädük“大的”，bodur“颜料，颜色”，qadyz“树皮，桂皮”，qadru“忧愁，悲痛”，qody“下面，在下面”，quduq“井”，udy-“睡觉”（ДТС）。

也有一些背离共同规则的情况——以j替代d：käjin“然后，之后”，qajγu“忧愁，悲痛”，qajyr“残暴的，凶猛的”，käjik“野兽”，qaja“山岩”，ÿä“主人”。

4.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10—14世纪）：adaq“腿，脚，（物体的）支架，垫”，adyr-“区别开，分出”，ädgü“好的，善良的”，bädük“大的”，bodur“颜料”，čadan“蝎子”，idi“主人”，jadar“步行的”，kädim“衣服”，kädin“从后面（～在西面），然后，之后”，kidiz“毛织无绒头的双面地毯”，küdägü“女婿”，qadru“忧愁”，qadyn“岳父”，qadyr“刚强的”，qody“下面，往下”，qudruq“尾巴”，qudur“井”，udu“随着，紧跟着”，udy-“睡觉，逐渐熄灭”，yduq“神祇的”（ДТС）。

在有些黑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中其所显现的例外现象远比回鹘文文献要多得多，这就是那些内中存在以j替代d的词汇：äjgü“好的”，čajan“蝎子”，kejim“衣服”，qajyŋ“白桦”，qojy“在下面，往下”。

在穆汗默德•喀什喀尔辞典里列举有很多在词中位置上带j的并行词，并解释为是因材料的方言特点所致。

在现代的一些突厥语言中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词具有位于词腰的舌尖音d这一特点。属于这类的有下列一些语言。

哈拉吉语：adaq～[image: img]
 ～[image: img]
 “腿，脚”，[image: img]
 ～[image: img]
 “单独的，特别的”，bädük“大的”，kidii“未婚夫”，qudruq～qurduq“尾巴”。

图瓦语：adaq“下面，下半部，下游”，adyγ“熊”，adyr-“使脱钩，使分离”，čadaγ“步行的，步行”，qodan“兔子”，qudu“矮的，下面的”，quduq“井”，quduruq“尾巴”，qydyq“边，岸”，xadyŋ“白桦”，udu-“睡觉”。图瓦语中出现的少数背离词腰位置应当出现d的规律现象，也就是以j替代了d，应当认为这是由于受到其他突厥亲属语言的影响因而形成的：qyjyq“侧面”，ujru“梦”；以z替代d：asqyr（＜*
 azγyr）“公马”，qyzyγar“边界，界线”。

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枪架”，[image: img]
 “使脱钩”，[image: img]
 “步行的”，[image: img]
 “白桦”，[image: img]
 “往下”，[image: img]
 “尾巴”，[image: img]
 -“睡觉”，[image: img]
 “祀神的（鹿或马）”。

在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奇斯托波尔区曾观察到hadaŋ“白桦”这个词（Koвалевский，1956，151—154）。在波斯语中它是一个借词（Doerfer，19711
 ，183）。

所以，在词腰位置上见到的是j和z，它们取代d出现。辅音j则较比z更有规律性。

在词的尾端

在书面文献典籍中不仅在词腰出现d，并且同样在词末也可以出现舌尖音d。

1.鄂尔浑文文献（7—9世纪）：bod“躯干，有生命的东西”，qod-“留下，胡乱扔下”，tod-“吃饱”，ud-“跟随”，yd-“寄”（ДТС）。

2.叶尼塞文文献（7—12世纪）：äd“商品”，yd-“寄”（ДТС）。

3.回鹘文文献（10—12世纪）：äd“商品”，bod“躯干，躯体，身材”，jad-“分散，灌注（液体）”，ked“有力的；牢固地；丰富的”，qod-“放置，安置，扔掉”，qud-“倒”，tyd-“拦阻，止（血）”，ud“金牛星座”，ud-“跟随，联合”，yd-“散开（头发）”，唯一的以j替代d的例外情况是jaj-“散播”（ДТС）。

4.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10—14世纪）：äd“东西，财产，特质财富”，bod“身躯，躯干，身材”，jad-“分散，分置”，ked“极，坚固，特别的”，qod-“留下，扔掉”，tod-“吃饱”，tyd-“拦阻，限制”（ДТС），ud“奶牛”，ud-“跟随”，yd-“寄”。在这类的文献典籍中以j替代d的这种例外情况较比前述文献更为多见（参见c.15）；jaj-“摇晃”，kej“坚固”，qoj-“留下”，quj-“倒”，toj-“吃够”，tyj“禁得住”。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j形式的出现既可以解释因方言的混合所致，也可以解释为由于文献抄本是在更晚期才编辑完成所致。

词末的d同样也出现在那些在词中位置有d的一些现代语言中。

哈拉吉语：bo•d“体型”，k[image: img]
 d-“穿”。

图瓦语：bod“自己”，ked-“穿戴”，qud-“倒，灌注”，tod-“吃够”，yd-“寄”。

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身躯，自己”，[image: img]
 “吃饱”，[image: img]
 -“全铺上”，[image: img]
 -“穿”，[image: img]
 -“倒”，[image: img]
 -“出发，寄”。

在词末的位置上出现带j这种情况纯属极为少见的例外。d才是主导的。在书面文献中，位于词腰和词末的j形式与常规的d形式同样地出现，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乃是由于后期的抄录者在誊清重写中所造成的。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解释。

主要原因还是深藏在文献本身所使用语言的实质状态之中。部分中世纪的文献典籍里在其超方言的文学语言中具有位于词腰和词末的带有d的形式这些都是符合规范的形式。可能也曾有少数情况这些带d的形式已经进入到民间口语的形式。但是，随着语言大众化程度的日益扩展它们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鄂尔浑文文献中j形式只有极少几个，在回鹘文文献著作中这种形式就多一些，而在黑汗王朝的回鹘文文献中它们显然就更多。在穆汗默德•喀什噶尔辞典中j形式与带d的形式则是作为不同方言的标记从而并行列举出来。根据对其语言材料进行比较所反映出d的情况来看，现代的突厥诸语言较比古突厥语性质更为一致，但图瓦语除外：因为在图瓦语中在词的腰部位置上可以有j和z（s）。

根据以上有关d占有优势地位的论述可以有条件地说，d和j可能同时并存，或许这才是比较准确的看法。

舌尖清辅音t

在词的中间

在书面文献方面应当说t是再生的，是由于位于其前的d，δ的语音同化从而形成诸如qotqy＜qoδqy＜*
 qoδydy“谦虚的，温和的”这种词里的附加成分t。K.勃洛凯尔曼曾列举大量这种类型的词（Brockelmann，1954）。

在现代的语言中只有雅库特语具有t这个音：atax“腿，脚”，atyn“另外的，别的”，atyrdax“大叉子”，bitij-“跳舞，原地踏步；（心脏）加速跳动”，kütüöt“女婿”，口语中的玩笑话“未婚夫”，quturuq“尾巴，船尾，末端”，saty“步行的”，xatyŋ“白桦”，xotonox（布利亚特语oxotono）“兔子”——兔子的旧时称谓（ПСлⅢ，3532），xotu“北方”，uta：“随后的”，utuj-“睡觉，麻木，僵（肢体）”，方言中则表示“腐烂”的意思。在雅库特语词汇中，往往可以见到使用j以替代t的这种例外情况：ytyk“供物；尊敬的；敬意，敬重”～yjyk：yjykmas“敬神的树”，ütä“为路上贮备的物品”～öjüö“为路上贮备的物品，食品”，kytya“边”～kyjya“边，山的边缘”（ПСлⅡ，Ⅲ）。

匈牙利语中的突厥语借词（1395年历史文献资料中记载的第一个外来词形式）：katáng～kataŋ“白桦”。

这样，在词的中间位置上不但有t，而且又同时有一个j，但是总体上还是t占主要优势地位。

在词的末端

在书面文献中，在词的末端可以见到清音t——清音化了的d：ket“有力地，坚固地”，qot-“留下，胡乱扔下”，ut-“跟随”（ДТС）。

在现代诸语言中只有雅库特语还有词尾音t：qut-“倒，灌，注”，sot-“擦干净”，tot-“吃饱”。在词的末尾位置只出现t。从这个语群来看总体上应当说使用的是舌尖音t。

浊擦音z

在词的中间位置

在书面文献典籍中主要是黑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10—14世纪）中依然保存有浊音z：azaq“腿，脚”，küzäč“容器，（带把的）高水罐”，qozyn“妻父，岳父”，qozqy～qosqy“短的”，qasγu“悲痛，忧愁”，qozy“往下，在下面”。以j替代z的情况则是极个别的：ajaq“腿，脚”，äjgü“好的”，käjim“衣服”（ДТС）。

而现代的诸语言中，只有一个不大的语群拥有z。

哈卡斯语：azax“腿，脚，脚掌”，asxyr（＜azγyr）“公马”，azyγ“熊”，azyr-“摘下”，ki：zin“后面的”，kizö“女婿”，pözök～müzük（萨加方言）“高的”，xazyn“姻亲”，xazyŋ“白桦”，xozan“兔子”，xuzurux“尾巴”，uzu“睡觉”。某些例外现象仅限于具有以j替代z的形式而已：ki：k“鹿，野山羊”，xaja“山岩，悬崖”，ujγu“梦”。

绍尔语：azaq“腿，脚”，azyγ“熊”，küze“女婿”，mözük“高的”，qazyŋ“白桦”，qozan“兔子”，quzuruq“尾巴”，uzu-“睡觉”。根据Н.П.德连科娃的资料（1941），康多马地区绍尔人的土语中j是相对应于z（s）的（还发现有随意的发音）：pijik～mäzük（文学语言）“高的”，qojan～qozan（文学语言）“兔子”，qojruq～quzuruq（文学语言）“尾巴”，pojy～pozy（文学语言）“分自己”。其他的内中有以j替代z的形式还有：kijik“鹿”，kijim“衣服”，ujru“梦”。

楚雷姆语：中部楚雷姆地区的z与下楚雷姆地区的j两者之间方言上的对应关系也正就是楚雷姆语中具有z形式的证据。

西部裕固语：azaq'～acaq“腿，脚”，azγyr“公马”，azyr-“使分离”（Малов，1957），jazaγ“步行”，jazmaq“饼，油炸饼”，kezgy“衣服”，küzeγy“未婚夫”，pezek“大的”，qazyn“夫系（或妻系）亲属”，qozan“兔子”，qozy“下部，北方”，quzruq“尾巴”（Малов，1957），qyzyq“岸，边”，uzu-～ucu-“睡觉”。唯一的内部存在以j替代z的两个例外情况是：ajaq“一万”，kaja～qaja“岩石”。

在词的中部位置上背离常规的z而出现的则是j。但居主导地位的仍然还是浊擦音z。

在词的末端

在黑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中可以在词的收尾部位见到浊音z：jaz-“解开，松开（头发），漫流”，～jas-“松开，排好，（把弓弦）放松”，toz-“吃饱”，uz-“跟着谁走，紧随”（ДТС）。

某些现代突厥语中也有收尾音z，然而这些语言原来具有的却是位于词中位置上的z。

哈卡斯语：poz-y“自己，他自己”，kis-（＜käz-）“穿上”，čas（＜čaz-）“铺（上）”，tos-（＜toz-）“吃饱”，xos-（＜xoz-）“驱赶，中断（夫妻）关系，离婚”，xus-（＜xuz-）“睡觉，灌，注”。

绍尔语：在绍尔语的一些方言中可以见到姆拉斯克方言的z～s与康多马方言的j相互对应的关系：čas-～čaj-“全铺上”，kes-～kij-“穿”。

西部裕固语：poz“身体”，jaz-“睡觉，铺（上）”，kez-“穿衣”，qoz～quz-“放置，安置”（Малов，1957），quz-“倒，灌注”，toz-“吃饱，吃饱了的”，yz-“寄出”。在词的收尾位置上与主要的z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舌面音j。

如果将移入借用的kijik“鹿”和xaja“岩石”这类词汇除外不计的话，那么绍尔语和楚雷姆语中存在的j可以解释为是由于方言的混淆所致，而黑汗王朝时期的回鹘文文献中则是本来就有或是后来抄写者的问题。因而，必须指出在z语言的语群中无论在词腰还是在词末都是具有j音的。

齿间浊辅音δ

在词的中间位置

齿间浊辅音δ——是中世纪书面文献典籍的财富。

1.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10—14世纪）。

（1）《福乐智慧》，D ivānu lûgat-it-türk（参见ДТС）：aδaq“腿，脚，（物件的）腿，末尾”，aδγyr“公马”，aδyγ-“熊”，aδyr-“分开”，äδär“鞍子”，äδgär“修理的，改善”，äδgü“好的，善良的”，äδik-“变得更好看，有所改善”，boδram“节日”，bäδiz“装饰”，bäδük“高的”，boδuγ“颜料”，boδun“居民，人民”，čaδan“蝎子”，iδi“老天爷”（有关iδi这个词，请参见（Менгес，1955）），jaδaγ“步行的，步行”；käδik“扁角鹿，鹿”，käδim“衣服”，kiδin“后面，从后面”，küδäč“（带把的）高水罐，容器”，küδägü“女婿”，käδär-“保藏，珍惜，看守”，qaδγu“忧愁，关怀”，qaδyy“岳父”，qaδyŋ“白桦”，qoδy“往下，在下面”，qoϑqy（＜qoδqy）“短的，谦虚的”，quδruq“尾巴”，quδuγ“井”，uδu“跟着”，uδy-“睡觉”，yδuq“神的，神祇的”。

在11世纪的文献中，与δ形式同时存在的还有带j的形式，这些形式或者反映的是不同的语言（MK），或者反映的是抄写者的语言（QB）。

（2）Teфсupы（Коран的注释）：aδaq“腿，脚”，aδγyr“公马”，aδyr-“使分开”，äδgü“好的”，bäδük“高的”，boδuγ“颜色”，iδi“老爷”，jaδaγ“步行的”，käδim“衣服”，kiδin“在后面，然后”，qaδγu“忧愁”，qoδy“下部”，quδruq“尾巴”，quδu“井”，uδqu“梦”，uδu-“睡觉”（参见Боровков，1963；Ескмаnn，1976）。

在这组文献中还有两种例外形式：①以j替代δ——ajaq“腿，脚”，bajram“节日”，büjük“病人”，kijik“野兽”，qaja“岩石”，qajyn ata“岳父”，qoju“往下”，qojuγ“井”，qujruq“尾巴”；②以z替代δ——qozy“往下”，uzy-“睡觉”。第一类形式是附加上抄写者本人的语言所致，而第二类形式则是由于抄写者所做的校正从而形成，他们用现有的z音（字母）替代换掉其语言中所没有的δ音（字母）。

（3）Kнссасуль-энδия（Раδгузи）（参见Вrockelmann，1945，29—30）。

根据K.勃洛凯里曼的材料，在他所使用的Рабгузи科研论著的抄本中δ形式和带j的形式是并存的；aδaγy～ajaγy“他的腿，脚”，äδgü～äjgü“好的”，boδluγ～bojluγ“有躯体的”，käδim～käjim“衣服”，uδ～uj“奶牛”。

2.花喇子模文献（14世纪）：aδaq“腿，脚，脚掌”，aδyr-“使分离，把……与……分开”，äδgü“好的”，bäδük“高的，伟大的，大的”，iδä～iбi“主人，业主”，käδik“野兽”，käδim“衣服”，käδin“然后”，küδägü“女婿”，qaδγy“忧愁”，qoδu“下部”，quδruq“尾巴”，quδuγ“井”，uδy-“睡觉”（Фазылов，1966；1971）。

在花喇子模文献中还有很多在词的中间位置带有j的形式：ajaq“腿，脚”，äjgü“好的”，bejram“节日”，boja-“染色”，büjük“高的”，jajaγ“步行的”，käjik“野兽”，küjäv“未婚夫”，qaja“岩石”，qajγu“忧郁”，qajyn“岳父”，qojan“兔子”，qoju“下部”，qujruq“尾巴”，qujuγ～quju“井”，uju-“睡觉”。

在词的中间位置上也可以同时见到与齿音δ并存的j和z。

在词的末端

位于词的末端的浊辅音δ同样也遍及词的中间部位有δ的那些文献典籍。

1.黑汗王朝回鹘文文献（10—14世纪）。

（1）D ivānu lûgat-it-türk，Кутадгубилиг：äδ“东西，财产”，boδ“身体，体态，身材”，jaδ“散播，分置，使（光）散射，全铺上”，keδ“牢固的，特殊的”，qoδ-“留下，扔掉，停止”，toδ-“使吃饱”，uδ“奶牛”，yδ-“寄出”。

例外情况（以j替代δ∥d）前文中已经指出。

（2）Teфcupн：jaδ-“散播”，käδ-“穿衣”，qoδ-“放置”，yδ-“寄出”（Боровков，1963；Ескмаnn，1976）。

有两个形式是违背收尾δ的常规的：①以j替代б：boj“身材”，jaj-“散播”，kij-“穿衣”，toj-“吃饱”；②以z替代δ：yz-“寄出”。第一类例外现象——是抄写者语言的反映，第二类——用正确z形式（抄写者的观点认为）来修正“不正确的”δ形式。

2.花喇子模文献（14世纪）：boδ“身材，躯干”，köδ-～kiδ“穿衣”，qoδ-“放置，留下”，quδ-“倒，灌注”，tyδ-“经受住”，yδ-“寄出”（Фазюлов，1966；1971；[image: img]
 czkowski，1961）。

其中带有取代δ的收尾音j这种形式乃是一些例外现象：boj“身体，体型”，jaj-“放走，全铺上”，käj-“穿”，qoj-“放置”，quj-“灌注”，tyj-“经受住”。

在收尾部位与δ并行存在的还有j和z。

具有同样的一种语言传统，并且大体上都是在同一时期编撰形成的黑汗王朝时期回鹘文文献与花喇子模文献资料证明，在词的中间位置和词的末端与δ形式同时并行使用的还有j形式，并在很大程度显现出过度使用z形式。除最后这一情况之外就完全是δ～j的实际的对应关系。

颤响音r

位于词的中间位置

在楚瓦什语中位于词中间的r是最充分全面的：kerü“女婿”，s'uran“步行的，步行”，tǎran-“吃饱”，xurǎn“白桦”，xüre“尾巴”，varan-“洒出”，ura“腿，脚”，yrǎ“善良的，好的”。这里在谢利库朴语中还有一些属于布加尔语[image: img]
 “高的”类型的突厥语借词（参见Тенишев，1977，239）。

在楚瓦什语中也有不少例外的现象：以j替代r（有赖于源自鞑靼语的借词）：kajǎk“野兽”，kujan“兔子”，xujxǎ“悲痛”，xun'am xun'（＜xujn＜xujǎn＜xajyn＜kajyn）（Егоров，1964，304）“岳父”。楚瓦什语的xun'～xon'一词则是以on'o的形式进入马利语的词汇中（Räsänen，1920，166）。楚瓦什语ujǎr-“分出”这个词可以这样认为，它或者是直接来自鞑靼语的借词，或者是来自原本就带有两个相邻rvr的起始形式urǎr-发生异化的结果。但是，在突厥诸语言中响音音组rvr完全可以出现在非第一音节中。因此，ujǎr-极有可能是一个借词。词的中间位置上不仅有r音，而且也有j音。

位于词的末端

在楚瓦什语中可以见到收尾音r：jar-“寄出，放开”，xur-“安置，随便摆在什么地方”。

由于源自鞑靼语借词的缘故，因而也出现一些例外现象——以j＞零＞v替代r：文学语言pü～方言pěv“身材，体态，体型”。

总体上都可以看到，在楚瓦什语中与其特有的r形式同时共同存在的还有一些既出现于词的中间位置也出现于词末端的j形式。

*　*　*

在具有出现于上述位置的j的语群中，例外现象乃是偶然的、少见的，而j则是具有优势地位的、主要的。至于谈到d语群（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一些语言），应当说d和j乃是同时存在的：而语音j早在7—9世纪古老的鄂尔浑—叶尼塞文碑铭中就已有显示。在t语群中j-形式与t-形式早已同时存在于雅库特语之中。而z语群，主要是现代诸语言，与z-形式同时存在的还有j形式。δ语群，主要包括中世纪的书面文献，与δ形式并存的还可以见到有j形式的分支纲系。在并不太大的r-语群中，带有语音r的形式几乎与带语音j的形式一样多。因此，在以上列举的所有的语群中都有j的存在。

在确定辅音j在历史重要性上的地位之前，首先还须要对三种保存有一些语音组合的对应关系进行研究，这些语音组合乃是在前文论述的对应关系中所没有的。这几种的语音对应关系一般讲，都是范围比较狭窄，局部性的，并且仅局限于词的中间位置。

1.j～[image: img]
 ～δ

MK.回鹘语，花喇子模语，察哈台语，塞尔柱语ajaq～aja：γ“酒盅，酒杯，古式的高脚大酒杯”（ДТС；法兹洛夫，1966；查亚茨科斯基，1961；鲍洛夫科夫，1961），ajax～ajex“小木碗”（捷尼舍夫，1976），库梅克语、卡拉伊姆语、诺盖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图瓦语、绍尔语ajaq“碗，酒杯”，楚雷姆突厥人的语言ajaq“木碗”（杜尔忠，1966），ajaq“碗”（马洛夫，1957），鞑靼语čynajaq“瓷碗”，阿尔泰语ajaq“碗，瓦盆”（巴斯卡科夫，19661
 ），哈卡斯语ajax“碗，钵”，乌兹别克语口语ojoq“碗，高脚杯”，托法拉尔语[image: img]
 “大碗”（拉沙金，1971），[image: img]
 雅库特口语“库梅克人所使用的最大的古式的高脚杯”，aδaq“高脚杯”（查亚茨科斯基，1961），纳希切万土语群aδaq“古式的高脚大酒杯，高脚杯”（法兹洛夫，1966，29）。

由于在相当大部分语言中相比于其他形式下更多见的是j形式，因而应当认为j就是原始的因素。在为数不多的一些西伯利亚语言中（托法拉尔语和雅库特语）j具有了鼻音化色彩（[image: img]
 ）。在花喇子模文献中δ不可能会突然发展成既不是[image: img]
 ～δ，也不是δ～[image: img]
 的情况。可以用语词间j～[image: img]
 的感染错合系列与上述研究得更多的j～d～t～z～δ～r系列来解释齿间音δ。有鉴于此，需要把这一相对应的j～[image: img]
 特别区分出来。

2.j～[image: img]
 ～ž～t～z

楚瓦什语ajyr～yjyr～yry“公马”（耶果洛夫，1964，Ⅰ；Ⅲ；Joki，1953，76；Räsänen，1920，6），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文学语言a [image: img]
 ir“公马”，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土语X yr-Чегema ažir“公马”（查阅М.А.哈比切娃），雅库特语aiy：r“公马，没骟过的雄性动物，大的，强有力的”。

A.尤奇援引X.帕科宁（Паасонен）（Joki，1953，76）的楚瓦什语形式ajyr～yjyr予以说明。yry（ajyr＞yjyr＞yry）即是从这些形式派生的。В.Г.耶果洛夫认为文学语言ajǎr（yjyr）的词源并不明确（1964，39—40）。这里就没有发生过与ějěr“放牧的畜群，禽畜群中之首（如头羊）的语词间感染错合吗？”作为假设，可以说在楚瓦什语r型语言中这个词的原始形式应当曾经是*
 aryr。为了避免两个临近的r在音位变异过程中造成的后果，因此*
 aryr＞ajy r。但是在突厥诸语言中，容许在非第一音节有不同的响音组合（rr，rl，lr，ll，nr，rn及其他等）存在，因此，j的替代作用并不是必需的。由于在这些语言中有ajγyr形式，而非ajyr形式，因而大概就不可以把ajyr～yjyr看成是由临近的塔塔尔语或巴什基尔语中借来的借词。而剩下来就只能承认楚瓦什语的ajyr～yjyr是最古老形式的一个残遗物，j是该辅音系列的一个原始因素。

3.j～d～g～δ*


回鹘语，卡拉哈维吾尔语kidiz“毛织无线头的双面地毯，羊毛毡”（ТhS Ⅱ49：QBK 264），卡拉哈维吾尔语kiδiz（ДТС，306），察哈台语kiz（鲍洛夫科夫，1961），哈卡斯语ki：s，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kigiz，维吾尔语kidis，托法拉尔语hidis（Pacc），巴什基尔语kejeϑ，鞑靼语、哈萨克语kijez，库梅克语、诺盖语、卡拉伊姆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kijiz。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有权认为最常见的带有j音的形式在音列中是最主要的单位，而其余一些语音单位则是次要的：j＜[image: img]
 。

对上述对应词所做的分析证明，早在极其久远的年代辅音j就在整个突厥广大地区出现了。而对位于词中带有j词的变体进行词源学研究时就认识到这种论点的正确性。

因此E.N.乌波良托娃在论及雅库特语的aty：r“公马”的同时，也分析了整个突厥语的ajγyr，她认为它是来源于古雅库特语的动词aj-“创造”（1965，11—16）；并为ajγyr编制了词源学科研论文的汇总表（ЭСТЯ，108）。

Э.В.谢沃尔江认为单词ajaq“脚”和ajaq“末端，尾端”是源出于具有印欧对应词的动词aj-（ЭСТЯ，104）。他把单词ajy“熊”与很古老的动词aj-联结起来，把动词ajyr“使分离开”与具有极古老意义的*
 aj-联结起来（同上书，115）。

根据B.M.伊雷奇—斯维特奇的看法，在阿尔泰诸语言中原始形式的单词*
 kiba（乌拉尔语kojwa）正是受到j的渗入从而形成突厥语kajyn“白桦树”（1971，300）。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j不仅仅具有整个突厥语言的特征，而同时它也具有原始语言的特征。语音*
 j是整个语音系列的主导单位，而系列中的其他成员则都是由于*
 j进化的结果。

突厥诸语言中词的原型的反映

可以把古代及现代诸突厥语中j的原型发展想象成这样一些样式。

1.起源于北欧古代文字的文献（7—9世纪）语言的较古老的j在所有的古代和现代诸突厥语中都有（*
 j＞j）的反映。在诸卡拉哈尼德—维吾尔语、给普恰克—波洛维茨语，诸塞尔柱语及察哈台书面文献中它的反映是相对完全而充分的。现代诸语言中的j在阿尔拜疆语、土库曼语、土耳其语、克里米亚鞑靼语、撒拉语、加告兹语、库梅克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楚雷姆突厥人的语言、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中都保留得很好。在西部突厥语，正确说是西南部（奥古兹），西北部（给普恰克语），东南部及某些混合语族的这一语言现象的通用区则稍微有点儿例外。

2.最近时期：塞擦音*
 j（*
 j＞[image: img]
 ）。塞擦音[image: img]
 作为一个残遗物保留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a [image: img]
 ir“公马”和维吾尔语中a [image: img]
 rat-“区分开”。在罗马诸语言，印度诸语言及伊朗诸语言中类似的浊音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以浊塞擦音[image: img]
 代替j这种现象已得到证实（参见“起始的对应j～[image: img]
 ～ž…”部分）。

3.处于塞擦音[image: img]
 旁边的闭塞音促使浊摩擦音z的发展弱化和消失。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的切格姆土语保留了带有ž的形式ažir“公马”。在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言中没有发现与ažyrat-（参见ajyr-“分离开”）并列的被分离开的独立形式。此种等语线具有音位合并体的特性。应该把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的浊摩擦音ž看成是固有材料的发展。这里似乎不可以把其看成是受了蒙古语的影响。

在中亚诸突厥语通用区，语音ž是由于位在窄辅音邻近的摩擦音ž取代响音j的结果。可以认为，在维吾尔语中也产生了这种替代现象，但在维吾尔语中这些类似的替代现象则是极其不同而形形色色的：bižit（文学语言bijit）“诗”，a [image: img]
 ra-＜ažra-（文学语言ajir）“分离开”，qužup（文学语言qujup）“灌满”，užtäg（文学语言ujtäg）“像犍牛一样”（ЭСТЯ，107）。

4.由于塞擦音[image: img]
 中的摩擦成分的消失而形成浊塞音d（[image: img]
 ＞d）。关于古老的d，在北欧古代文字文献（鄂尔浑文，叶尼塞文文献）和回鹘文文献语言中是有这个古老d的，而在卡拉哈尼维吾尔文本中它的反映是较弱的。这一阶段的诸书面文献语言乃是突厥诸语言诸多语音发展阶段之一。

现代诸语言保留着d：在边远的西部——哈拉吉语及东部——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在图瓦和托法拉尔诸语言中区域性地发展了半浊辅音[image: img]
 。

5.d的清音化（d＞t）具有如下的发展周期。在中世纪文献中派生起源的清音t是同化过程形成的结果。在现代诸语言中，只有雅库特语中的t是其所固有的。

6.浊舌根音g的产生是由于被浊舌前音d替代（d＞g）的结果。这种替代现象在词的起首位置中曾经有过（参见“起始的对应j～[image: img]
 ～ž…”）。在维吾尔语及乌兹别克语中所看到的浊音g乃是古代残留下的状态。

7.塞音d的弱化造成替代成分的发展和d转变为浊啸音z（d＞z）（参见“起始的对应j～[image: img]
 ～ž…”）。在卡拉哈尼维吾尔诸语言文献中可以看到源于古突厥诸语言的z。由于z的存在，现代诸语言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语言现象通用区，在此通用区内包括有哈卡斯语、绍尔语、楚雷姆语和西部裕固语。

8.由于舌前音z发音方法的移动构成了齿间音δ（z＞δ）。巴什基尔语的材料（参见“摩擦辅音……”）证明了这种转变的事实。词中和词尾的辅音δ仅为卡拉哈尼维吾尔和花喇子模的书面文献所具有。

9.颤响音r的产生是由于出现了颤动音化的结果（z～δ～r）。在楚瓦什语中它保留了更完整的形式，以及在匈牙利语中从布加尔语借来的借词中也有所反映（Ρallo，1971，79—88）。

响音r是起始j演化的最后阶段。音列整体上看具有这样的形式：j～[image: img]
 ～ž～d～t～g～z～δ～r。它的这种链接体（j～d～t～z～δ～r）绝大部分反映在词中及词尾。由此可见，根据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的说法，这两种都是服从于同样一种语音规律所起的作用的（参见谢列勃连尼科夫，1960，68）。

有趣的是，该一音列几乎完全与起始的j相同（参见“j～[image: img]
 ～ž…的起始对应”部分），除响音r外，这种现象绝不可能出现在为突厥语所特有的词的词首。因此，同样的语音规律在词首、词中和词尾都起作用。

Γ.兰司铁指出，在蒙古诸语言中元音间的d～t是不变的，但d～z和d～s～t的情况除外（Ramstedt，1957，89），H.H.鲍培支持这一观点。在该种情况下只好确认在蒙古诸语言，满通古斯诸语言，日语和朝鲜语中对问题提出的说明不够详尽和充分。

由专门文献中所具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存在下列的对应。

1.d：旧蒙古书面语adag“末端，终点，下游”，现代蒙古语adag“末端，终点，最后的”，现代蒙古语、布利亚特语xudag“井”，卡尔梅克语xudg“末端，终点”，现代蒙古语、布利亚特语budag“颜料，染料”，土族语（蒙古尔语）budag“染料”（托达叶娃，1973）；现代蒙古语、布利亚特语büdü：n“厚的，粗糙的”，现代蒙古语xad（an）“山岩，悬崖”，土族语（蒙古尔语）、通古斯语γada“山岩，悬崖”，现代蒙古语xadam“男系，女系的亲戚”，土族语（蒙古尔语）γadem“男系，女系的亲戚”，满通古斯语γadun“女系亲戚”。

2.[image: img]
 ～d：现代蒙古语a [image: img]
 i-“观看，注视”，卡拉卡尔帕克语a：dr-“是分散的，杂乱的，混乱，杂乱无章”。

3.[image: img]
 ～z：旧蒙古书面语，卡尔梅克语a [image: img]
 irga“公马”，现代蒙古语azraga（n）“公马”，布利亚特语azarga“公马”。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具有这样一些对应：

1.d：鄂温克语buduŋ（＜雅库特语（？）＜蒙古语），满语buduqan“愚蠢的”，蒙古语budun“蠢人，无知的人”，bädün“厚的，粗糙的，粗大的，斧子的”（ССТМЯⅠ，102）；鄂温克语kadum（蒙古语）“①姻亲（婚姻的亲戚），②岳父，③公公”（ССТМЯ1，361）；索伦语kudug（蒙古语）“井”（ССТМЯ1，475）；鄂温克语kudu“①盐沼地，咸水湖，碱土，②盐”，鄂温克语kuduk“①小河，溪（咸水的），②泉”（ССТМЯⅠ，423）。

2.d～t：鄂温克语budu“①染，②涂抹”，索伦语budu-“染”，乌里德语butu-“染”，“涂抹，染污”，乌里奇语butu-（复合词的第一部）“随便用什么厚厚地盖上”，那乃语budu-budu（复合词的第一部）“完完全全地彻底弄脏了”，满语buduxu mo：“檀香树，紫檀色染料，黑色的”，buduxu nimaxa“泥鳅”（ССТМЯⅠ，102）；鄂温克语kudurga（＜蒙古语）（马鞍的）“后鞧带”，kuturuk“①尾巴，②尾骨，③狼”，满语qudarχan～xudarxan（＜蒙古语）“后鞧带（马鞍的）”，女真语hu：h-ti：h-la：h“马鞍的后鞧带”（ССТМЯⅠ，423）。

3.[image: img]
 ～d：乌里奇语xodi～那乃语，鄂罗克语xo [image: img]
 i“完成，停止”，鄂温克语od-“完成，停止，结束，不再”，乌里德语vadi-，满语va [image: img]
 i-“完成，结束，扔”（清奇乌斯，1976，235）。

4.[image: img]
 ～č～d～g：鄂温克语a [image: img]
 irga（＜蒙古语）“公马”，索伦语adigga～adirga“公马”，那乃语a [image: img]
 irγa（＜满语），agirk[image: img]
 “公马”，女真语áčí-rh mu：lîn“公马”（ССТМЯⅠ，17）。

5.d～j：鄂温克语irgi“尾巴”，索伦语iggi～irgi“尾巴”，鄂罗克语xudu （*
 xy [image: img]
 y）“尾巴”，那乃语xujgu“尾巴，尾骨”；满语irgä“尾巴”（ССТМЯⅠ，325）。B.M.伊里奇—斯维特奇在这一系列的最前面摆放的是qudurγa“联合在一起的尾部皮条”（1976，Ⅱ，152）。

在朝鲜语中元音间的辅音——①j＞Ø：kkori“尾巴”；②d：padak“土地，地板，鞋底”。

在尼夫赫语*
 [12]
 中元音间的辅音——①j＞Ø（是这样的）：hif“白桦树”；②t：ŋytyx“脚”，č'ity“井”。

某些词语在阿尔泰所有语群中乃是同一的，例如“井”，“结尾”，“染料”，“男方亲戚，女方亲戚”，“公马”，“杯子”，“尾巴”，等等。

大体上，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也可以论及[image: img]
 ～d～z的对应。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则有j～[image: img]
 ～č～d～t～g的对应。

试把突厥语的j～[image: img]
 ～ž～d～t～g～z～δ～r对应与上述的一些对应进行比较，毫无疑问，它们所形成的特性是互相符合的。换言之，发生在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的处于词中和词尾的辅音组的发展过程与在突厥语族语言中所发生的情况是相同的。这就使得我们有权认为，对于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来说，如同突厥语族语言一样，舌面辅音j在音列中就已经是起初原始的主角。突厥语语音音列的数量较之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的更多，这就表明词中和词末的j的语音发展过程在突厥语族语言中开始得早于其他语族。

j～[image: img]
 ～n～n'的对应关系

B.A.鲍戈罗吉茨基根据塔塔尔语jäš“眼泪”～楚瓦什语s'ul～蒙古语nil（busun）等例词做出推测，认为舌面音j在蒙古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是带有鼻音色彩的方言发音和可能它被用鼻音化的闭塞辅音替代了。在蒙古语中起始i-～ni-的对应是常见的现象。所指出的代替可能只是在起始j增强塞擦音之前实现的，由此可见，特殊的旧阿尔泰音位n'是不存在的（鲍戈罗吉茨基，1953，108）。Γ.兰司铁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晚期突厥语的借词中n和n'取代了j（n/n'＞j）：蒙古语nidurga“拳头”＞阿尔泰语juduruq∥t
 juduruq。但是有这种现象，如果在元音后跟随有n时新的n就发展起来了（j＞n，在图布方言中是n'）：现代蒙古语ju：n“什么”＞绍尔语、哈尔斯语、科伊巴尔方言、哈卡斯语no：（兰司铁，1957，67）。

Γ.兰司铁的*
 n～*
 n'＞j＞n～n'公式并非无瑕疵，第一部分（*
 n～n'＞j）是来自带有起首音n～n'的源于突厥语起首j的晚期借词。由于Γ.兰司铁没有区分开借词中的语音替代和原始单位的语音对应之间的不同，自然就提出了一个处于剧变状态的关系（参见谢列勃连尼科夫，1960，66，67）。

突厥语词的原型的构拟

必须把起始j～[image: img]
 ～n～n'的对应与如具有另种变化倾向的起始j～[image: img]
 ～ž…的对应区分开。通常都把这两种现象视为同时的。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方向，所以它们是不相依赖地完成了各自的发展。换言之，正如B.A.鲍戈罗吉茨基所认为的，去说明j～[image: img]
 ～n/n'发生在j～[image: img]
 ～ž…之前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应当采纳的是另外一种发展图解：

[image: img]


即，问题在于平行的发展。

我们看到，j，[image: img]
 ，n，n'出现在一定范围内的词中，远不是在所有的语言中都这样。在各个不同时期突厥书面文献和大部分现代语言中是没有的。只在阿尔泰语、托法拉尔语、图瓦语、哈卡斯语、绍尔语和吉尔吉斯语中遇见，即在西伯利亚南部诸语言和自吉尔吉斯语西部起与其毗邻的通用区出现。

在阿尔泰语言中起首舌前辅音n和n'只出现在诸方言中。

H.A.巴斯卡科夫指出，在图巴方言中n'出现在后列元音前的词首，如果在其后出现的则是n，ŋ，l：n'a：n“大的”，n'on“人民”，n'un-“裹起来，围住”，n'aŋys“一，唯一的”，n'alčy“仆人”。硬腭化辅音n'被方言影响到这种程度，n也＞n'：n'en'dele“星期”（＜俄语），pdratanyŋsyrtyn'a“大门外（走出）”（巴斯卡科夫，1966）。

如果随邻近元音之后出现的是m，n，ŋ，γ（＜ŋ），这乃是库曼丁方言允许的起首辅音n'：n'aman“不好的”，n'ymyrtqa“鸡蛋”，n'an“方面，侧”，n'an-“返回”，n'a：n“大的”，n'on“人民”，n'unturuq“拳头”，nen ∥niŋ“袖子”，n'aŋys～n'aγys“一，唯一的”，n'eŋil“轻的”。在某些情况下H.A.巴斯卡科夫还标记出腭音n（＜n'）：naγys～n'aγys“一，唯一的”，non～n'on“人民”（同上书，27—28）。

B.N.拉尔沙金指出，在托法拉尔语中，对于词首舌面塞辅音[image: img]
 来说，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即辅音m，n，ŋ，γ，g，d处于元音之后时，是存在的：[image: img]
 “鸡蛋”，[image: img]
 “人体骨盆部分；在近旁”，[image: img]
 -“返回”，[image: img]
 -“（用刀）削”，[image: img]
 ：（＜*
 jaŋy）“新的”，[image: img]
 （＜*
 jyγaš）“树”，[image: img]
 ：n（＜*
 joγun）“厚的，粗的（关于圆的或圆柱形的物体）”，[image: img]
 ：s（＜*
 [image: img]
 alŋus）“一，唯一的”，ji：t（＜*
 [image: img]
 igit）“年轻的”，[image: img]
 “拳头”。

看来，nuγu-“揉，搓，按摩，揉和”是图瓦语中唯一一个带有首辅音n的例词。

在哈卡斯语中，如果随元音之后的是n，ŋ，则在词首有舌前辅音n：nan“侧面，方面”，na：x（＜*
 naŋax）“面颊”，niske（＜*
 ninske）“细的”，naŋmyr“雨”（德林科娃，1948，37）。

在绍尔语中，如果随元音之后出现n，ŋ，γ，b时，则在词首同样也都用舌面辅音n：nan-“返回”，naŋmur～naŋmür∥naγbur“雨”，nybyrt“稠李”（德林科娃，1941，18—19）。

Б.М.尤奴卡利耶夫指出吉尔吉斯语的西南方言中有一个单词nu：rγuč“棒槌，擀（面）杖”～文献中[image: img]
 u：rγuč（＜[image: img]
 u：r-“揉，揉和”）（1971，146）。这里同样也提出了舌面辅音n。谈到起首音j就必须再重复所有上述提到的《起首音j～[image: img]
 ～ž…的对应》部分，从而使之可以对j的原发性做出结论。舌面辅音j是以其领导地位保留在j～[image: img]
 ～n～n'该系列中的。

突厥诸语言中词的原型的反映

舌面辅音*
 j能得以保留在绝大多数突厥语中，这就呈现出它们的原型特点（*
 j＞j）。

舌面摩擦音*
 j在没有改变其构成位置的情况下，具有了鼻音化色彩，转而成为塞舌面音[image: img]
 （*
 j＞[image: img]
 ）。托法拉尔语保留了这个比较古老时期的改变。B.N.拉沙金在托法拉尔语的词汇中指出了20多个带有起首辅音[image: img]
 的词。

在保留鼻音特性和塞音特性下，j在发音时发音器官就向前移动到n（[image: img]
 ＞n）。在吉尔吉斯语、图瓦语、哈卡斯和绍尔诸语言中都具有起首的软腭音n。在阿尔泰语的库曼丁和图瓦方言中也看到这种形式的n。库曼丁方言同时也保留着软腭音n古代的残留物。


*
 j是在共同形式的道路上变换的，它的改变道路是这样的：*
 j＞[image: img]
 ＞n＞n'。

东部诸突厥语群中的某些语言在发展时期，在原始语言瓦解之后，语群本身经受了变动，起首辅音j就进而向塞鼻化音方面发展了。是何种原因——是内部原因，还是在外部原因影响下产生了改变，则是很难说明的。如是小范国内的局部现象，那就可以认定是内部因素的作用。

可以认为，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在起首辅音j的位置上出现了舌面音n～n'，如同在突厥诸语言中一样是受了语音因素的影响。这样，由于蒙古语的*
 ji-＞旧蒙古书面语i-，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旧蒙古书面语i-与ni-相对应，这就形成了与突厥诸语言的jy-～ji-相类似现象。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在注意到这一情况后，认为可能是*
 ji-～*
 ni-，以及jy-～ji-＜*
 ji-～*
 ni-=旧蒙古书面语i-～ni-。大多数情况是在元音之后紧随有一个响音：旧蒙古书面语ilči∥nilč：～喀尔喀语ilči～巴尔塔提语nilčǐ“热，温，炎热”～突厥语（MK）jilmir-“（天气）变得温暖”；旧蒙古书面语imaγan～nimaγan喀尔喀jama：～霍利-布利亚特语n'ama：“母山羊，公山羊”～突厥语，回鹘文jymγa～阿尔泰语jumγa“雌，母的（指动物），石雕山羊的母山羊”～满通古斯语、奥里奇语ima～通古斯语imaγan～满语niman“母山羊，公山羊”。

有少数起首j是以塞舌面音出现在词首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满通古斯语中都有，索伦语及鄂罗克语除外。在索伦语、鄂罗克语，某些情况下在那乃语和乌里奇语中同样也有[image: img]
 ～n的对应。

起首j出现在那些元音后保留有一个响音的词中：埃文基语、鄂罗奇语、绍尔语、乌里奇语、那乃语：jama“温暖”～埃文尼语j～
 am～索伦语namagdi～涅吉达耳语[image: img]
 amagdi～乌里德语jamahi～鄂罗奇语namauli；埃文尼语，涅吉达耳语[image: img]
 an“又，再”～索伦语n'a～鄂罗奇语ya[image: img]
 a（清其乌斯，1949，213）～满语niru～那乃语niru：ku：“写”（梁桑宁，1969，193）。但是这种条件不总是这样的，如清其乌斯所列举的一个例子：埃文基语ju：-∥[image: img]
 u：-“走遍，走完，爬出”～埃文尼语，乌德语ju：-～索伦语，涅吉达耳语ju：-～鄂罗奇语ne～乌里奇语，那乃语[image: img]
 e。但是，这里是否可能是词末响音丧失了呢？在朝鲜语中，起首音n～n'确实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即在元音后有一个响音：

朝鲜语[image: img]
 “夏天”～蒙古语naran“太阳”～满语ńarhun“绿（色）的”（梁桑宁，1969，193）。

朝鲜语na：“（人和动植物的）年龄”～蒙古语nasun“年纪，人的寿命”＜na-sun或者（？）*
 nal-sun，试比较突厥语jas，楚瓦什语s'ul“年龄”（兰司铁，1949，157）。

朝鲜语je：l“热病，热量”＜[image: img]
 ，蒙古语nilči∥ilči“热，温暖”热量（兰司铁，1949）；Г.兰司铁构拟的朝鲜语*
 njel是没有可靠依据的，因为nilči在蒙古语中是一个派生形式。

对于日语来说，可以认为词首n也是取决于同样的条件，这从H.A.西洛缅特尼科夫所做的对比材料中可以看到：古日语n-～古突厥语j-～蒙古语n-～通古斯语n-～ЭКС.n-～古日语na“土地”～古突厥语jer“土地，地方”～通古斯语、满语na“土地”～ЭCK.na“地方”～Taùck.na：“田地，田野；土地”；古日语nak-“哭泣”～古突厥语jaγ（＜jyγy）“哭声，哭泣”～朝鲜语nykki-“大哭”～印度语nguk“压低声音的哭声”～乌德摩尔梯语niksy（试比俄语xнык-amb“抽噎地啜泣”）（ПОЯ，1971）。

上述所引用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确认，起首辅音j以响音[image: img]
 ～n～n'替代的过程是按一个统一的方式发生的，但是在阿尔泰共同体的所有语言：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朝鲜语和日语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发生的。

由此可见，所有被提名称的语言的起首辅音[image: img]
 ～n～n'都是平行和独立发展的结果。大概，也有较少一部分起首音[image: img]
 ～n～n'并不依赖于语音条件，但是它们较之那些有赖于这些条件的同样的起首音却具有更深远的历史背景；试比较，例如通古斯语ji：-∥ńu：-“走遍，走完”和古日语na“土地”（Miller，1971，106）。必须要对共同阿尔泰语系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

响音

在所有的突厥学科研著作中，当然也不仅是在突厥学中响音都被看做与人类的古语音有关；可以发现它们与其他类别辅音的历史变化相比较下有着超乎常规的稳定性（参见谢尔巴克，1974，83）。

在响音方面，在所有的突厥语族语言中毫无例外地都一致地保留着古老的词根。最大的差别是在附加成分的形态单位。这就使得我们可以认定，在现代各突厥语族语言中，在响音的组成方面，并没有任何离开原始突厥语的状态。因此，与其探索前原始突厥语中响音的演化，莫如更多地来论述一下各个不同突厥语中响音的那些合乎规律的对应。但是这是异常困难的，因为缺乏被分阶段记录下来的语言文献。

根据A.M.谢尔巴克的材料在现代诸突厥语言中也具有与原始突厥语相同的一些响音，但楚瓦什语例外，在该语言中*
 n有时变为m。“只有在词尾才出现的那些响音中的*
 p，*
 л，*
 μ，*
 н，和*
 Hr
 ，它们几乎在所有的现代突厥语中都毫无变化地保留着。此时，应该把p变为л和и变为р的改变看做是很晚期任选的一种现象。”（谢尔巴克，1974，170）

正如同Γ.兰司铁、H.鲍培、M.梁桑宁、A.M.谢尔巴克及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诸突厥语中，不仅仅是原始突厥语中，而且在拟议中的原始阿尔泰语中响音也是以原初首音形式出现的：*
 r＞r，*
 l＞l，*
 m＞m，*
 n＞n，*
 ŋ＞ŋ（参见谢尔巴克，1970，34—35）。可以用单词julduz～žuldûz～juldyz～jyltyz～jyltyr～žyltyr，为例来说明响音的稳定性。除响音l外，在各不同的突厥语言中它所有的语音都经受到改变。总之，向研究突厥语系语言，也包括每个具体突厥语言的历史语音学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揭示出详细的语音现象的通行地区。例如，起首m～b的对应可能是给普恰克语所具有的特点，而且同样也是西伯利亚各语言，包括雅库特语的特点，而词尾n＞m的转变是局部的或者是单独的现象，是楚瓦什语所特有的，等等。但是就我们所具有的有关各突厥语言和方言的语音现象的现代知识来说，要对其做出最终的结论是非常不够的，不是所有的突厥文学语言及方言在这方面都同样地在进行研究。

看来，突厥诸语言是在没有许多同源语音情况下保留了最古老的状态。虽然它们在发音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的。这些单词发成men或ben，atlar或attar等，对于语言的这种状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并不能改变单词的意思。同质响音和塞音相对比是更古老状态语言发展的结果，例如哈萨克语mǔryn“鼻子”和bǔryn“早先，以前”及其他，等等。

如果在现代诸语言中同质塞音和响音相对比有音位学的意义，那么看来，这应该被认做是发展的结果，或是借用的实况。

同音质的响音和塞音它们是以其音位的无区别性质而出现在突厥诸语言广泛流行的下列对应中：m～b～p，ŋ～d～t，n～γ～q，r～l～j～z～s，l～ž～š。类似的对应可能具有中间环节，例如，在通古斯语中压低声音的m是以中间环节出现在m和b之间的。

同音质语音的音位对立关系属于历史范畴。不管是在语言发展某个时期的哪种对立关系，可能都是出现在词的某个位置上或所有位置上的非音位的对立关系，并且与现代的有关语言语音系统的观念不相符合。

可以推想，突厥语的响音可能早在前原始突厥语状态时就已既如辅音般又如元音般地出现，在这方面与印欧语系的响音相似。这样，所谓的响音在不同经纬度位置上的脱落和出现，实际上看来，这就是在一定位置上响音元音化和辅音化的一个指示器。“当响辅音y，w，r，l，n，m位于狭义元音之前时……并且它们能够充当音节界限的标志：这时，这些音位所具有的特点，较之用于构成的专门元音ē，ō，ā来说，它们更大的功能是使气流通畅，因而也就赋予了更明确的发音方法。由此可见，响音是否可以起元音和辅音的双重作用，就看出现在第一个范围内的是它们的语音特性和不间断性抑或是它们发音方法的闭音特点。”（梅耶，1938，130）

研究响音历史的困难还在于目前对古突厥语的超音质特征尚未受到研究。

响音如同语言本身一样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它们能够保持某种特性，也能够丧失某种特点等（试比较伊朗诸语言中响音组的消失）（ОпытИТИИЯ т.Ⅰ，68）。

词的各不同位置上的非音位对应在诸突厥语中是通行的现象。响音：m-～b-～p-；-n-～-d-～-t-；-ŋ-～-γ-～-q-等就是这种对应关系经久不变的组成部分。因此对原始突厥语来说重要的构拟不是语音，而是音位系统。另一个问题是，当没有从古时起就连续不断地记录下来的历史语言文献时，是否有可能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论据都是假设的。

因此，音位中的这种规律性的现象不是所有的突厥语及其方言和土语中都有的。对突厥诸语言的日常用语及方言的特点缺乏详尽的研究则很难对突厥诸语言的历史音位的很多问题做出明确的结论。

可以假定，许多音位的对应是所有的或大多数突厥语都具有的特点。例如响音的对应，这是一方面的对应，而清音又从另一方面对应（r～l，m～b，n～γ，n～d），还有某些独特的对应（例如，楚瓦什—突厥语的r～z和l～š，虽然楚瓦什语在这方面是以其对应词数量而不是其质量独特占有优势，因为这些对应关系在其他许多突厥语言中也全都存在，更不用说非突厥语了）。

现在没有有价值的论据可用以假设响音和非响音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中间阶段的形式：l＞d＞t；t＞d＞l；l＞n＞d＞t；t＞d＞n＞l及其他，等等。两个相等概率的假设。

同时具有很多浊音和清塞音的响音系列，在词的各个不同的位置上广泛地构成一些相对应的链是诸突厥语的特点。尚无足够的准则可用以确定某些语音的第一性；对处于每一个位置上和一定的语音氛围中的每一个响音的对应链及转变的研究也是很不够的。没有历史记录下来的更古老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文献是不可能确定什么是原发性的，什么是再生的。

与此同时某些共同的对应规则在突厥诸语言中则公开被仔细地研究着；例如，有规律的对应：m～b～p，n～j；ŋ～γ～q；l～j；n～d～t；r～l。这是一些最广为常见的对应类型。此时响音表现得是十分强劲，而与其相对应的塞音、擦音、甚至摩擦音都是弱的正经受着进一步改变，处于元音间的摩擦音是不可能转变为塞音的。

“响音在构成复杂的对应中起着特殊的作用。这样，在由3个组成成分构成的语音对应中，在Э.К.别卡尔斯基《辞典》中发现由32种类型构成的响音仅只缺少了8个。随着复杂对应组成成分数量的增加，响音的作用在增强，在所有被研究的包括多于四个组成成分的复杂对应中都有响音：1.ǔ-н-лр；2.Hr
 -ʅ-p-kk；3.ə-н（参见单词apыныах-opунуох‘药膏’，mopбуǔах‘小牛，牛犊’，мааʅын‘不久以前，方才’，nuэрuэ‘形式’中的对应）。”（什洛鲍科娃，1970，93）

可能，很多来自语音转变及对应的语音都具有同化的起源。在解释语言历史中的语音现象时不应无视同化作用及异化作用的现代规则。在解释位置性变化的历史现象时，纵使因为语音经常必须用于同其他语音相邻接时也不能忽略。这种所谓的起首语音或结尾语音往往是在两个方面与其他的语音相邻出现，所以不可能不受到它们的影响，既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语音自身在起作用，则这些首音（анлаутные）或尾音（ауаlаутные）就都是中音。这就是说，不要把首音和尾音绝对化了。例如：哈萨克语kel“来到”证明k是首音，而l是尾音。但是这种论点是有条件的，因为在语流中这些辅音可以处于各种不同的位置：äkel“带来”（k是中音），keledi“他来到”（l是中音）。

响音甚至受软化及硬化的作用而起变化（科诺诺夫，1960，37）。

当把不规范的话语中的很多语音对应和语音交替予以对比就会引发很大兴趣，例如在哈萨克语中：“响音（p，л，н），啸音（с，ə），唏音（ш，ж），浊破音（б，ə），浊摩擦音（F），元音（θ，Υ，i，ы，¥）基本上都陷入了不规范状态。学生们发音方法上的缺点，表现在短缺，替代，混合，失真及语流中语音发声的不够清晰”（阿雅兹别科娃，1971，10）。看来，这与响音本身在语流中发音不清晰有关。

某些替代和对应可出现于词中所有位置（例如，l-～n-），有些是两种位置——中部和尾部（例如，-r-～-z-），某些则只是一种位置，有时它们还以一定的语音条件为前提。

在突厥语响音对应和替代当中有许多不仅为突厥诸语言，而且许多非亲属语言也都具有这种特征，看来，这是世界上各种不同语言所共有的类型特点。例如，应用于印欧语系的所谓的格里玛（Гримиа）规律也可以运用于对突厥诸语言的分析研究。

响音是突厥诸语言中最易遭受弱化和失落的辅音组群（参见沙巴卡科夫，1970，53；UСГТЯ，1955，Ⅰ，279；凯达洛夫，19692
 ，87；拉沙金，1971，32；马克香托娃，1964，13；德雅奇科夫斯基，1971，147及许多其他，等等）。这与突厥语音位的代表语音有关，特别是响音，它们在发音时是无力的，而且不总是清晰的，这就为各种不同音位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有鉴于此，是B.M.纳捷里耶夫首次提出突厥语的辅音根据其发音方法分成强的和弱的（参见谢尔巴克，1970，87）。“响音属于异常微弱的部分：г，ǔ，л，м，н，ц，р”（查丹巴，1974，36），甚至可以把w也列入此处。响音与相近的塞浊语音只有一点不同；例如，m，n，ŋ与b，d，γ～g不同之处只是具有一个鼻腔共鸣，而由d变为l是由于空气通过两侧的流动。

响音在语音的换位现象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正如Г.凯瓦卡科夫所指出的，在维吾尔语方言里在辅音换位中“响音是以占优势姿态出现的，特别是颤音p”（凯瓦卡科夫，1970，64；并可参见查丹巴，1974，13；纳奇斯别科夫，1963，9；阿克马米多夫，1975，19；ИCГТЯ，1955，Ⅰ，293）。

响音在单词中的位置通常都是处于词中和词尾。在历来突厥单词或古老的单词中只有某些响音在有限的一些词中出现在词首，多半是m-，极少是n-；其他的响音照例不用于词首。在词首同样也不使用响音w，而许多语言中在元音e，ö，o前出现响音成分w乃是一种例外，多半是给普恰克类型，例如：哈萨克语wol（正字法oл）“他”，wör“上升”（正字法θр），jel“国家”（正字法eл），等等。同时也可比较吉尔吉斯语emne，哈萨克语nemene“什么”。H.K.德米特里耶夫认为，在古巴什基尔语中可能只有响音中的m 和j出现在词首（1948，29）；A.H.科诺诺夫写道：“响音м，н在土耳其语词根的词首中极少见到”（科诺诺夫，1956，45），而在乌兹别克语中“在有限的情况下遇见响音μ，н以词首音出现”（科诺诺夫，1960，47）。根据A.M.谢尔巴克的资料在古乌兹别克语中“仅在个别情况在词首使用м，н，而р，л，н的出现则完全是例外”（谢尔巴克，1962，90）。

根据H.鲍培的意见，在原始阿尔泰语言中“是由鼻音化音中的*
 m，*
 n首先用于词首的”（鲍培，1925，33）。“其实只是在一个突厥单词中——疑问代词нэ中遇见响音。”（谢尔巴克，1970，29）

有关此点，现在一个广泛通行的意见，即在原始突厥语中在词首曾有过清辅音。“首先缺失的是响音r-，l-，n-，在自古就有的突厥词汇中还有一个论据证明在古突厥语中词首确实有过清音，因为，众所周知，响音在语言中就显示自己是浊辅音。”（加吉叶娃，1973，101
 ）此时清音与浊音是对立的。有关起首清音在原始突厥语中可能与它们的浊音是对立的假说，无疑确实是对的。但是由于这种对立遂使得极为重要的一个语音组——响音脱失了。响音与清音的对立完全是依据特征的强弱区分。正如上述已指出的那样，响音属于异常微弱的音组，这样一来，在清音和浊音方面就构成了一个最大程度的对立点。根据这种特征从而对立起来：p-m，t-n，k（q）-ŋ。依据同样的可能性可以肯定地说，在原始突厥语的词首中全部是响音，这在某些保存下来的词汇中可以反映出来，甚至一些起源于古词汇中的附加成分里同样也反映有词首响音。如果依据的是原始突厥语中有关词首清音的假说，那么可以说这是由于词首音弱化的趋向使然，是强辅音转变为弱辅音和特别微弱的辅音，那就完全可以合理地说，所有出现在词首（以及词中和词尾）的响音都是“因为起初的清音被使用得太老旧”的结果而产生的：*
 p＞b＞m，*
 t＞d＞n，*
 t＞d＞l，*
 s＞z＞r，*
 k（q）＞γ＞ŋ。看来，类似的假说并没有足够的根据。

非常有趣的是，在吉尔吉斯语中的许多单词中都有起首辅音n，这在其他一些突厥语中是没有的：nar [image: img]
 aq～ar [image: img]
 aq，nary～ary，ničke～ičke，nurq～ urq，nyq～yq，nyqsyra～yqsyra。但是试比较：paz～o：paz；和在借词中：nišalla～išalla，nisan～insan。这些例子表明，原则上响音在突厥诸语言中都被用于词首。当所有的响音被用于词中时，在此位置上就使其多数的语音遭受到了变化，没有了语音的意义，特别是语流中词和形态单位的接合处起了显著的变化。

正因为响音被广泛地用于词中因而没有引起研究者们对这个位置响音是否自古以来就有产生怀疑。同样地，词尾也是响音通常的位置。在这里它们语音受到的变化比较少些。在模拟词汇的词尾较常使用的响音是r，l，m，ŋ。

值得指出的是“相当大部分单音节词根类型的词СГС无论是在楚瓦什语中，还是在朝鲜语中都是以响音-л和-p结尾，再说在这两个语言中在固有的词汇的词首没有语音p”（ПОАЯ，1971，311）。这种种的一致可以解释为不仅仅是因为亲属的关系，而且特别是由于语言类型学上的特征。“所有出现在词尾的响音都以原始的形式保存在现代诸突厥语中。”（谢尔巴克，1970，29）

响音有别于其他辅音（当辅音按照对分的分类法分为清音和非清音时）使用的是特殊的破折号——不仅有把浊响音，同时也有把清响音结合在一起的性能（关于这方面请参见科诺诺夫，1960，42；谢尔巴克，1970，90）。

根据В.Г.康德拉奇耶娃的考察，在诸古突厥语言中响音的突出特点乃是辅音在清音性和浊音性方面“没有同化作用”。在以p，л，l，н结尾的词干后使用以m起首的附加成分，在其余一些情况下使用以∂起首的附加成分（甚至也用于以清辅音结尾的词干之后）。例如，joл-ma“在路上”，jipma“在土地上”，maш-∂a“在石头当中”（康德拉奇耶娃，1970，5）。

P.哈里科娃和Φ.希卡米吉诺娃在研究了塔塔尔语旧的词汇层后得出结论说：“统计分析法表明lt，ŋk，nt是最常见和最稳定的组合，而另外一些组合则是在语言的发展过程和形成过程中以文学变体ng，mg及其他等取而代之的。”（1973，13）音组mt，ŋt，mk是较少使用的一些音组。它们基本上是出现在两个附加成分的接合处，例如当带有属性附加成分的名词变格时，试比较在土语中：kitabym+tyŋ“我的书的～文学语言kitabym+dyn等”（同上）。在上述文章中对100多个带有残留的lt，nt，ŋt，ŋk，mk的方言词汇进行了研究。其中有31个单词具有组合lt。作者们确定“残留的音组lt，nt，ŋt，ŋk，mk，mt被带有各种极为不同词义的巨大词汇层包围着”。同时必须指出，这些组合在带有非派生和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词干的词汇中不具代表性，替代它们的是使用浊音的变体，即文学形式。从形态观点看带有所列举的残留组合的词汇都属于不同的词类（同上书，14）。

在哈卡斯语“同样一个单词中（单词干）”跟随在清辅音后的是清音，跟随于浊辅音后的是浊音。这既与词干有关，又与附加成分有关。只能构成一些带有“pm”，“лm”，“pк”清音类型的流利组合是这一规则的一些例外（德连科娃，1948，12）。

“在西西伯利亚的鞑靼语中带有清音的响音组合如同在许多突厥语中一样只有单词的内部是可能的，但在单词和附加成分的交界处是不容许的……清音m的稳定特性及它的不可能浊音化性从而造成在单词和附加成分交界处产生了组合рт，лт，нт；nарты，aлты，анма，əнта……所有这些总合一起给巴拉宾方言中辅音的清—浊同化作用造成极大的破坏，有关此点几乎是不可能予以说明的。”（杜马什娃，1968，48—49）而Γ.阿哈托夫研究出来的结果就肯定Д.Г.杜马什娃的意见是正确的（1963，64）。

正如Н.Д.德雅奇科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在雅库特语词汇的词尾作为一条规则只使用一个辅音。单音节词则是以为数不多的两个辅音组合结尾的。此时响音必须位于前面。常遇见pm组合，较少遇见лm，μn，нк，лк，рк”组合（1971，147）。

H.Д.德雅奇科夫斯基关于“在雅库特语中，大多数情况下长元音是位于随后摩擦音c，响音p，μ，н等之前的，而较少出现在塞音n，m，к，x和舌根鼻音н之前”的这一见解是非常有趣的（1971，146）。“元音处在摩擦音c前，以及响音p，μ，н前有加长的趋向，而在塞音n，m，к，x和舌根鼻音н前则出现缩短的趋势。”（同上书，151）在[image: img]
 un，[image: img]
 к，лк，рк，лт组合之前时并且那些组合的结尾组成部分的发音是任选的，这种情况下元音一般不缩短自己的音长（同上书，148）。这说明响音由于自己的音响特征与元音极相近，因而邻近的元音就有赖于响音而保存了长度。

响音m

m——是双唇鼻塞响音，在现代诸突厥语言中用于词的各个位置。在全部响音中m最常用于词首。在古突厥文献中m同样也用于所有的位置：men“我”（Мог“莫卧儿”，Хб，14），kümüs“银子”（Мог，Хб，11），barym“财产”（Мог，4）及其他等。

在带有后列元音的词中m的发音是硬的，在带有前列元音的词中是软的。但是这个特征没有音位学意义。

出现在词的各个不同位置中的m都显示出其不稳定性。在突厥诸语言的方言中可以看到它转变为b，w，j，n，ŋ，d。这些转变甚至在一个方言中其看到，试比较，在土库曼语中：meŋ∥beŋ“大麻素”，mo：ry∥bo：r“烟道”，meke [image: img]
 yn∥jeke [image: img]
 yn“猪，母猪”；gemre∥kewre“堆放很久压磁实的牲口粪”，tümmül∥tündül“开始成熟正在灌浆的（谷类作物）”，mümküün∥müŋküün“有可能，可能，也许”，tümmek∥tümpek“丘，小丘，丘陵”（Акмам.，14）。

在所有的对应中最广为通行的是m～b的对应，还在鲁尼文文献语言中就已呈现有m～b的对应。在许多情况下它也是现代语言，方言和土语的分类标志。

可以根据历史文献和现代诸突厥语言材料中的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将*
 m构拟在原始突厥语词的各个位置，但位于词首的*
 m或有可能会引发争议。

位于词首

大多数突厥学家认为，在突厥诸语言中用于词首的m并不具有特性或很少具有特性：在乌兹别克语中*
 m有可能处于所有的位置，但是在乌兹别克词汇的词根词首则很少遇到（在代词中）：men“我”；mana“这就是”（科诺诺夫，1960，33）；在维吾尔语中较之在词中和词尾则极少在固有词汇中遇到处于词首位置的*
 m：män/men“我”；ma：（mawu）“这个”，min（一千）（凯德瓦卡科夫，1970，40）。“H.K.德米特里耶夫写道，在旧语言中词首音m通常表明是借词（主要是来自阿拉伯语的借词）”；如今这个解释由于语言接受了为数很多的俄语和国际词汇而被破坏了（1948，31）。看来，这种情况在否定原始突厥语m-中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

M.梁桑宁坚定地断言“原始突厥语中的语音m-像其他的鼻音和流音一样几乎不出现在词首”。只使用于古突厥碑铭中以m-起首的突厥语固有的词汇men“我”，大概是由于同化作用由bän从而产生出的（例如在维吾尔语中）……而在较晚出现m-的各语言中一般是出现于借词、拟声词或那些由于词首语音发生同化或其他的原因而使得元音失落的词中（例如楚瓦什语maj“方向”＜*
 änaj）（1955，181）。确实在鲁尼文文献中看到有词首m单数第一人称的人称代词men的变格形式：men“我”（KTм，11），mana（КТб，30）“给我”，meniŋ“我的”（KTм，11），以及疑问语气词-mu“吗”（Тон，5），马赫穆德•卡什喀尔斯基指出，在奥古兹人、给普恰克人和苏沃林人的语言中m-可以转变为b-：men＞ben“我”，mün＞bün“肉汤”（MKⅠ，67）。

但是更何况在原始突厥语的词首这个m-还曾是个罕见的语音。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词都会被记录在文献中。在现代突厥诸语言和突厥文献中以m-起首的词可以数得出来的有数十个，那些模拟而成的词除外，例如：ma～mä“拿”，maγ“足够了”，mal“牲畜”，mamu“妇女”，man-～mal-“把……浸入”，man～maŋ“步，走动”，meji“脑子”以及其他一些在现代诸突厥语言的派生词中广为通行的词干，甚至在一些突厥语文献中也如此。试比较：哈萨克语meŋ“胎痣，胎记”，mes“皮酿，皮酒酿，存放液体的皮口袋”，mojy“感到疲乏”及其他。

这一切都毫无疑义地说明词首音m-曾是原始突厥语许多词汇具有代表性的语音。

吸引许多突厥学家对其注意的是词首音m与b的对应，这是词首m使人感兴趣的特性。这种现象在现代和古代突厥诸语言中，甚至也在世界上的许多语言中都广泛地通行。方言学的研究表明，m-～b-的对应这种现象有时甚至在同一个突厥语中见到，有时这种现象是作为方言的标志出现的，试比较乌兹别克语方言murun～文学语言burun“鼻子”，mojun～bujun“脖子”（Зуф.，7—认为m出现在乌兹别克语的富拉姆土语中，它在此出现在起首位置上可以是受了哈萨克语的影响）。土库曼方言mojun～文学语言bojun“脖子”，mitin～bitin“整个的”；此外还出现在借词中：mina～bina“房子”，minjat～binjat“作品”（Аман，219）。

起首音m-b的对应在西伯利亚鞑靼语的各土语中也可以见到：mus～buz“冰”，moroŋγy～boroŋry～poroŋγy“以前的，古时的，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毕竟m-才是词首音特征：mus“冰”，minän“由，自，从”（后置词），magalaj（试比较在其他语言中：鞑靼语biäläj，哈萨克语bialaj——K.M.）“手套”（Tyм.3
 ，40’）；单数第一人称的人称代词的发音除min～men外，的确还有带词首音b的，虽然为数极少：ryjsyq qajta，bän täošonta“食品在哪，我就在哪”（Tyм.3
 ，40；参见Ax.1
 ，80）。

在图瓦语中，凡与其他突厥诸语言相同的词，其中词的辅音m都与其他诸突厥语的m音相对应，而其他诸突厥语中位于词首的b则是例外情况，此时在图瓦语中仍然使用m：ma：dyr替代batyr“勇士，壮士”，minnir替代bilinir“将会知道”及其他等（伊斯哈科夫，帕里姆巴赫，1961，67）。这种情况说明，在b～m的对应关系方面图瓦语如同其他许多的突厥语同样地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但说实在的，m-才是图瓦语词首的特征，而非b-。

m～b的对应是图瓦语方言分化的标志：在托真方言中主要是b-，在中央方言中是-m：托真方言ba'lγaš～中央方言ma'lγaš“沼泽，泥泞”，bo'rzuq～mo'rzuq“獾”，bo：ldurγa～mo'ldurγa“一岁的牛犊”，we’lder～me’lder“褐色黄斑的”，托真方言bözür～mözür“有麻点的”，baγana～maγana“支柱”。但是有时会看到前后不一致的现象：托真方言be'zil∥me’zil～中央方言me'zil“江鳕”，托真方言bolčaγ～中央方言bolčaγ∥molčaγ“会见”（Чад.，45）。З.查丹巴认为托真方言中位于词首的m是一种罕见现象，这是由于紧随其后的鼻音鼻化了前述的纯塞音，也就是受逆同化的影响所形成的：托真方言mardam～中央方言bardam“得悉的，认识的，过于自信的，充满自信的”，mystan～bystan＜＜俄语nucmoн（查丹巴，1974，45）。

b～m在阿塞拜疆语的诸方言中广泛地通行：mahna＜behana“托词，借口”及其他等（Бехб.，9）。

词首音b～p/m的对应同样也是卡拉卡尔帕克语诸东北方言的特征：myndaj替代西南方言bandaj“这样，这样的”（巴斯卡科夫.4
 ，61）；吉尔吉斯及土库曼诸方言中是：吉尔吉斯方言majnap～bajnap，pajnap“意思，内容”，mejman～bejman“客人”，men～ben“我”（КТДАМ，11），土库曼方言mejni～bejni“脑髓，脑子”（Мав.，13）。

正如从上述所列举的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m-～b-的对应在现代诸突厥语言的方言中乃是一种通行现象，虽然这些语音的对应在附加成分（-m-～-b-～-p-）中只是一个区分标志，但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这种现象却是给普恰克语族（m-）和奥古兹（b-）语族所特有的特征，这就更无须多说了。

在某些突厥语中，甚至在同一个词中由于其语法形式的关系而产生了m-/b-的交替，例如在哈萨克语中指示代词的基本格是bul“这个”，但所有格是munyŋ，宾格是buny∥muny，与格一方向格buγan（尽管在第二音节中有n的存在），方位格bunda∥munda，从格budan∥munan。看来，在这里是因受其后响音n，ŋ的影响所致，的确是这样，正如我们在例子中所见到的，这种现象并非总能受到保持。

m-～b-的对应同样也是借词所具有的特征，并且反映出突厥诸语言及其方言的特点。

在这类情况下b多半都转变为m，这是给普恰克语和图瓦语的主要特点：哈萨克语mejnet～bejnet“痛苦，苦难”（纳吉斯别科夫Haкuc.，11），maqta～paqta“棉花”，同样在卡拉卡尔帕克语中：maqta～paqta（巴斯卡科夫.4
 ，61）。在这个例词中m与借词中的词首音p相对应。在鞑靼诸方言中词首音b与文学语言的m相对应：biläs～文学语言miläs“花椒”，bič～文学语言mič＜俄语neчь“烤”（阿尔思拉诺夫Арсл.，9）。

在巴什基尔语中以b，p起首的俄语借词中的b，p一贯都是以m替代之：masat“Печать印刷”，mijis“печь烤”，mögöräp“погреб冰窖”，miskä “бочка大圆桶”。如同H.K.德米特里耶夫指出的那样，“在1928年时乌斯曼加林妇女口语中的‘Пиджак男式西装上衣’一词的发音如同min [image: img]
 äk，而那时的成年男人对带起首音b-这个词的发音也是这样，即bin [image: img]
 äk”（德米特里耶夫，1948，31）。

很难说明同化了的响音b-＞m-在所列举的借词中所起的是什么作用。试同时比较：一方面是图瓦语majinka“（皮）鞋”，minzi：n“汽油”；另一方面则是相反的现象，即m＞b：batra：s“褥子”（Чад.，46）。正如在例词中所见到的那样，在许多语言中，特别在图瓦语中m和b作为音位在词首是没有差别的：吉尔吉斯方言（北部）mamidor“西红柿”，Mampulup“Панфuлов潘菲洛夫”，mo [image: img]
 u“缰绳”，miston“火帽，雷管”（Юн.2
 ，127—128）。

M.梁桑宁在对比突厥语m-～b-的对应关系时，进一步把m-～b-～ p-作为例证，甚至引用了突厥～古印度语的对应：古印度语：maghu“蜜”～突厥语bal；古印度语mariča“胡椒，辣椒”～突厥语burč；突厥—乌拉尔—芬兰—乌戈尔诸语言märkä～土库曼语ma：z，bez；匈牙利语mü“工作”～突厥语mun，bun（梁桑宁，1955，181）。因此，M.梁桑宁认为所有最初援引的词，出现在词首的全都曾是m（在古印度语中），但它在突厥诸语言中转变为b了。这也说明，不能认为古突厥文献中记录下来的某些词的词首出现的b就是原始的。

在图瓦、吉尔吉斯、哈萨克、土库曼、卡拉卡尔帕克、鞑靼、阿塞拜疆诸语言中，以及在西伯利亚鞑靼语及其诸方言和土语中都可见到词首音m～b的对应。在它们中的许多语言、方言及土语中起首音m或b作为音位是没有区别的，无论是在方言里还是在土语里是允许它们相互替代的。在西伯利亚突厥诸语言，楚瓦什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及哈萨克诸语言的方言中b-＞p-的发声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这是这些语言和方言所固有的特点（参见鲍戈罗吉茨基，1953，111）。

由上述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m-～b-的对应在突厥诸语言中并没有一个轮廓清晰的通用区，好像是发生在突厥语之外的现象（Надтюрское）。某些突厥学家阐明m-～b-的对应时认为或有可能发生在词的第二音节，也有可能是发生在带有特别微弱的响音m，n，ŋ词的组合中由于它们的同化特性遂使词首音*
 b转变成m了。的确，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看到在词的组合中有这些语音，例如，土库曼语bojun～mojun“脖子”，burun～murun“鼻子”，ben～men“我”，而在土库曼诸方言中bojun，burun，依照标准语规范经常可以见到的是mojun，murun（Чом，8—9），似乎是完全可以把其看成土库曼方言系统中的一种给普恰克化现象。

但是在这些方言中还可以遇到一些在其中n，ŋ或m完全都消失了的例子，那就更少出现m～b的对应了：标准语bol～方言mol“丰富的”，burč～murč“辣椒”及其他等（Чом，9）。

这种现象既在土库曼语的其他诸方言中，又在一些突厥语中见到。而且相同的例子不少于那些响音是处于词的后续部分的例词：土库曼方言mu：z～buz“冰”，muzaw～buzow“熊皮”（Мав.，13）；哈萨克方言mawyzda-～bawyzda-“切，杀死”（Аǔg.1
 ，7），mašbaq～bašmaq“矮腰皮鞋”，mekire～bekire“鲟鱼”（Байж.，9），mol [image: img]
 al～bol [image: img]
 al“期限”；阿尔泰语müre～mörü/börü“狼”，molat～bolot“钢”，mursaq～borsoq“獾”，malqaš～balqaš“沼泽”（巴斯卡科夫.6
 ，71）；吉尔吉斯语maki～baki～paki（KТДАМ，11）“铅笔刀，小折刀”；卡拉卡尔帕克语mysyq～pysyq～pyšyq“（家）猫”（巴斯卡科夫.4
 ，461）；西伯利亚鞑靼语mus～buz“冰”，mökör～mökrö～bökör“驼背的”（Ах.1
 ，81）及其他等。

b-～m-这种对应类型乃是原始突厥语中，如果支持阿尔泰理论的话，也可说是原始阿尔泰语中音位未曾区分性质的遗迹。

看来说原始突厥语的人对men，men或者ben，ben这个词的发音并不特别在意，因此并没使他们不能了解这些和那些相类似词的词意，所以他们是能够与自己同部族的人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在突厥诸语言中有许多词是以m起首，但没有以b起首的变体：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maqta-“称赞”，哈萨克语maŋ“周围地区，近郊”，吉尔吉斯语mant“支吾躲闪”，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mandaj“前额”，mal“使浸入水中，液体”及其他，等等。同时也可试比较吉尔吉斯语me-me～哈萨克语pe-pe——用高声把驴叫到跟前。

或许根据m-～b-的对应就有可能确定所有的以m/b起首的原始突厥词汇？那些具有起首音m且与带起首音b的词相对立这种词汇就显示它们是借用的（这些词中有一个是借词？）或者是晚期才发展出来的词的变体。

有关突厥诸语言中m-～b-的对应已经写了很多，而且也曾多次尝试复原或构拟原始突厥语的词首。多数人倾向于在词首看到的是浊辅音b，而非响音m-。的确，这个观点反驳了关于原始突厥语的词首是清音的观点（这种现象在许多现代语言中也可以见到，例如楚瓦什语pən“冰”）。

这样，H.K.德米特里耶夫遂认为b-是原始的，它后来变成了m-。在许多不同类型突厥语族中词首音b/p可以来用鼻音，即可以转变为m，如果是在同一个音节中或甚至在同一个词中其后紧随着有一个鼻辅音。在相反的情况下，仅借词可以以m起首。H.K.德米特里耶夫又进一步列举了下列一些以b～m起首的例子：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及另外一些突厥语men“我”～叶尼塞—鄂尔浑语，土库曼语ben；mün，min“千”～bin；munda“在这里”～bunda，murun，等等。同时H.K.德米特里耶夫强调指出“类似的转变是给普恰克诸语言、西伯利亚诸语言以及某些中亚语言（所指的是它们之中的每一个语言都各不相同）所具有的特点，有时也出现在西南诸语言中（阿塞拜疆诸语言，加告兹语）”（ИСГТЯ，1，1955，271）。Э.В.谢沃尔江的考察研究也证实了这点：“在其他一些突厥语中b/m的交替也是广为人知的，它与其他一些标志并列被用于奥古兹和给普恰克诸语言中，并对其基本特征做了描述，但在土耳其语中它表现得是偶发性的……behane/mahana（谈话）‘借口，托词，口实，理由’。”（1955，124）

H.K.德米特里耶夫指出：“在词首出现m有时是并无明显原因的：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muz‘冰’∥阿塞尔拜疆语，土库曼语buz∥楚瓦什语pər；阿尔泰语malta‘斧头’∥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balta，楚瓦什语purtə，巴什基尔语miskä＜俄语бочкa‘大桶’；巴什基尔语mögäräp＜俄语погреб‘地窖’；巴什基尔语misät＜俄语печать‘印刷’。”（NСГТЯ，1955，1，271）Б.М.尤奴沙利耶夫也认为在借词的词首m转变为p（p＞m）是由于受其后鼻响音的影响而产生的：吉尔吉斯语ma：na＜伊朗语panah“隐匿外”，maki＜伊朗语poku“铅笔刀，小折刀”，man [image: img]
 a＜伊朗语pän [image: img]
 ä“巴掌”，munt＜伊朗语бунм“造反，一捆”等等（尤奴沙利耶夫，1971，126）。根据他的意见，p，b＞m的转变可能是受j，l的退化影响而实现的：吉尔吉斯语me：lej～鞑靼语“手套（只分出大拇指的）”；吉尔吉斯标准语pijaz～方言bijaz，myjaz，myjaz“葱”，paja～baja“茎，秆，植物”；bol [image: img]
 ol～mol [image: img]
 ol“任期”，pilte～milte“灯芯”；maqmal～baqmal“天鹅绒，长毛绒”，北部吉尔吉斯语baki∥maki～南部吉尔吉斯语bäki“铅笔刀，小折刀”（尤奴沙利耶夫，1971，126—127）。

此外，有时在吉尔吉斯语中发现相反的现象，即m-＞b-：bejman＜波斯语mehman“客人”，binaret＜俄语минарет“清真寺塔”，burana＜波斯语manara“清真寺的塔，塔，塔楼”（尤奴沙利耶夫，1971，127），同时也证实b-～m-的对应并无语音规则。

由Б.尤奴沙利耶夫的科研著作中可以得出b＞m的转变主要是北方方言特点的结论。同时试比较吉尔吉斯语mö：n～哈萨克语büjen“盲肠”。在哈萨克语中“照常规”这个词应该发成müjen音，类似myŋ“千”，muryn“鼻子”，mojyn“脖子”及其他等；同时试比较哈萨克语bul“这个”，但munda“这里”，等等。

Г.兰司铁承认在阿尔泰原始语言中有词首音m-，并指出在突厥诸语言中m-或者b-是与这个词首音m-相对应的（1957，80）。H.鲍培支持这一观点（1925，34）：蒙古语mончог＜*
 mончак“马脖子上的饰物”，朝鲜语мун“球，圆形的”=土耳其语бонжук“珠串”，哈萨克语mонжых（同上书，35），试比较哈萨克语mοнша[image: img]
 。

H.鲍培认为在原始突厥语中曾是*
 b，而非*
 m-，而*
 m-在古突厥语中曾与b-相对应，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是b-和m-。H.鲍培认为此时词首音*
 m-是原始阿尔泰语的特征，而在原始蒙古语中也与*
 m-相对应，蒙古书面语是m-，在满语中是m-，n-，满通古斯语中是m-，朝鲜语中是m-（同上书，34）。

如果支持阿尔泰共同性这一理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认为，在突厥诸语言中m-较之b-更古老一些，而b-出现在*
 m-的位置上是较晚期发生的。试比较H.鲍培的说明：“原始语言的*
 m作为m出现在楚瓦什语中。梁桑宁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在楚瓦什语中m不仅出现在借词的词首，而且也作为第二语音出现在鼻音之前，它是起源于*
 b的，例如楚瓦什语məjraγa‘角’，阿尔泰语müs，雅库特语muos，蒙古语möqeresün＜*
 böŋeresün‘软骨’。”（1925，39）

此外，不能不注意到某些不同的意见。不见得哪里出现m，哪里就会有b，应该认为那是继发性的。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与b有关系，因为对原始阿尔泰语来说*
 m是构拟的。这也与H.鲍培关于再生性的m-的说法有关。正如H.鲍培所指出的那样，在突厥诸语言中同样也见到有再生的m-（＜*
 b），特别是当随其后的第二音节中是n或ŋ时。根据他的意见，在这方面鄂尔浑文碑铭的语言保留了最古老的形式：ben“我”，bana“给我”，bin“千”，bun“苦难，痛苦”。在这种情况下H.鲍培强调指出了把这种情形与m＞b的异化情形区分开来的必要性（大概不可以把所有相关类似的情形都看做是单纯的异化。——K.M.），例如绍尔语mybaq～鞑靼语jumaq～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umaq～蒙古语domoγ“故事，迷信”（鲍培，1925，39；参见1962，86）。根据A.M.谢尔巴克的意见“不管是鼻化辅音中的那一个音，对于突厥语的词首来说都不是典型的，因此企图重建共同突厥语词汇中的起首音*
 m它在这个词汇的词首中有着相对应的辅音（在没有其他鼻音的情况下）是完全办不到的。是的，在土库曼语中ma：б‘铁’，吉尔吉斯语miz‘尖端’，哈萨克语müz‘冰’，维吾尔语mozaj‘小牛’，诺盖语myjyq‘小胡子’，图瓦语mädä‘三叶草’，哈萨克方言matyr‘英雄’，malty‘斧子’，malčax‘泥泞’，muzëk‘高的’，morsyx‘獾’，不能把m的存在解释为是紧随其后的鼻化辅音的同化作用，而且也全然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它是亘古以来就已存在的，况且是在上述语音条件下在b的位置上和在借词中都可以看到m，试比较哈萨克方言matyr‘英雄’（蒙古语baγatur）”（1970，83）。

在反对把起首音m的产生试图解释为是由于紧随词首音b后的鼻化辅音的同化作用时，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很有道理地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释是由这些词中的b-产生的起首音m-呢？像乌兹别克语muz‘冰’，在鞑靼语中是bǒz和楚瓦什语中pər，乌兹别克语kibi，阿塞拜疆语kimi‘像……那样’，等等？”（同上书，4）。根据B.A.谢列勃连尼科夫的意见“显而易见，在该种情况下真正的因素不能视之为是一种有规律性的现象，可以设想附带的连音变读也曾是这种因素”（同上）。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列举了很多出现在词中的b转变m的例子，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在词中位置b变成了m，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它无变化地依旧保存着，有时一些情况是m转变为b，甚至还有一些情况是，很难解释这两个语音中何者是原起的。

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同时并得出结论，在突厥诸语言中b是原始的，而非m：试比较楚瓦什语məjax，鞑靼语myjyq～土耳其语byjyk“胡子”；楚瓦什语məкər“丘，岗”～土耳其语bügrü“驼背的”；哈卡斯语mün-～土耳其语bin“骑上马”；哈卡斯语muŋ～土耳其语bin“千”，哈卡斯语molat，绍尔语molat“钢”；绍尔语malta～鞑靼语balta“斧子”；绍尔语mus～土耳其语buz“冰”；图瓦语ma：dyr～鞑靼语batyr“英雄”；图瓦语men～土耳其语ben“我”；图瓦语murnuku“前面的，以前的”～鞑靼语bǒryŋγy“以前的”及其他等（同上书，5）。例词正说明b-～-m的对应并不是一贯全都如此的关系，并不存在语音规律。

正如上述例证所揭示的那样，现在很难回答首音m是原始的，还是b是原始的问题。从唯一一个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可以确定在共同突厥语类型的词语中m曾是起始音：men，mojun，muz等，或者b曾是它们的起始音：ben，buz，等等。因此，可以认为有关b-和m-在原始性的观点方面是存在争议的。

A.M.谢尔巴克是对的，他写道：“应该把m和n看做是最古老的语音”，但是他继续又写道：“但是这样一些情况除外，即m出现在词源b位置上（＜*
 p）并且受紧随其后的鼻音的同化影响，试比较鞑靼语min‘我’（＜bän ＜*
 pän），min‘痣，胎记’（＜bän＜*
 pän），min‘爬上去’（＜bin-＜*
 pin-）等等”（谢尔巴克，1970，81—82），这遂引起了怀疑。恰好这时Γ.焦费尔以蒙古语的*
 miŋan形式为依据把突厥语的bin～min“千”构拟为*
 biŋan（焦费尔，19711
 ，270），即终究还是认为m-乃是原始音。在上述的一些例词及其他一些例词中说起首m的产生是由于b受同化的缘故，但这仍然要求补充一些重要的有分量的论据。

位于词的中部

可以肯定地说，在突厥语中-m-用于词干，而且一直保留至今。

在词中位置上m是极其稳定的，而且很少遭受变动和脱落。

H.卡达诺夫发现在图瓦语中m在这一位置上存在脱落的一些情况：ču：rγa“鸡蛋”＜čumurra＜*
 jumurta；ä：r“他是邻居”（卡达诺夫，1903，108）。

正如Ф.伊斯哈科夫所指出的那样，类似的位置脱落是因为“在词中辅音m大部分是处于元音间的位置上，例如：amyral‘休息’，amytan‘动物的’，čem¯iš‘食物（生的，未煮的）’，čimis‘水果，果实’及其他等”（伊斯哈科夫，帕里姆巴赫，1961，67）。

在古突厥文献中常见到处于词中位置的m：jymčaq（КТм，5）“柔软的，温柔的”；emgek（КТб，19；Мoг，13）“痛苦，义务”；jeme（КТб，3； Тон，55）“和，也是，还”及其他等。

对现代突厥诸语言及其方言而言，m用于词中位置同样也是惯常的现象：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qymyz“马奶，马乳酒”，哈萨克语kümüs，吉尔吉斯语kümüš“银子”，哈萨古语，巴什基尔语qarmaq“钓鱼竿，钩子”，托法拉尔语amδam“味道”，maŋma：r“粮仓”（拉沙金，1971，46）。

看来，多数情况下，处于词中位置的-m-都是作为词根的结尾成分，或是附加成分的起首成分。在哈萨克语中没有一个词根是ΓСГ（元音—辅音—元音）类型，在那儿可能是-m-扮演着中间辅音的角色。在这样一些类型的词[image: img]
 ama-“打补丁”，deme-“帮助”中，词根[image: img]
 am-（＜[image: img]
 ap-“关闭”），dem“休息，吸一口（气）”显然是分离出来的，在neme一词“有一个人，某人”中将词根ne“什么”分离出来，因此，在这里-m-则是后一个形态单位的起首成分。

Д.Г.杜马什娃指出“在语气词、附加成分、词尾及词中使用m是辅音m的最大的特点：otym‘我坐着’，qartym‘我的老人’，picän capmap‘割干草’，ämök‘金属丝’，jimsəräk‘蜘蛛’及其他等”（1968，40）。

可能m用于附加成分和语气词的词首也可以证实m在古突厥语的词首就曾广泛地被使用着，其中也包括语气词和附加成分：例如，疑问语气词-ma，由动词构成名词的附加成分-ma，maq及其他等。看来，这个m的出现是由于受随后的元音和辅音的影响使其同化了的结果。其起始时可能是p或b。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m是第二性的，它是来自*
 b，*
 p。但是很多突厥语的语音规则还不允许做出这种定论，例如，在哈萨克语中响音似乎应该是使随其后的一些辅音起同化作用，但响音后的语音却是按逆化规则出现的：qal+ ma“不要掉队”；bar+ma“不要走动”，但是：[image: img]
 an+ba-/[image: img]
 amba-“不要燃着”，taŋ+ba“（某些游牧民族表示所有权的）记号，标记”，tamba-“不要落下”，这种情况可以作为邻近的响音在m/b的交替中并未参与的一个证据。

应该指出，与此现象有关连且位于词中的m与b/p是互相对应的，它非常普及，并且在词首时它与类似的对应是相同的：土耳其语kypyrdamak/kymyldamak～哈萨克语qybyrla-/qymylda-“颤动，移动，走动”，土耳其语engede/engeme“不平的，陡峭的”（谢沃尔江，1955，124）。这种现象也是西伯利亚诸突厥语的特征：阿尔泰语tebir∥temir“铁”，tabaq∥tamaq“咽喉”，töben∥tömen“在下面”（巴斯卡科夫，71）；图瓦语的托真方言-m-～中部方言-b-：xyrmača～xyrbača“储备冻肉”（Чад.，44），emes～ebes，čime～ cübe“东西”，daman～dawan“脚”，šimeŋne～šiweŋne“眯缝眼睛”（Чад.，46）。

在类似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是m还是b是原始的。在借词中可以准确地确定这些语音的第一性：图瓦语xarba：n俄语карман“衣（裤）兜”（Чад.，46）。

看来，所有这一切说明m-b起码没有音位上的对立。这些语音处于词中位置上没有音位意义，正如在现代诸语言中所看到的那样，的确并非在所有的突厥语中全都如此，这也证明了就是m～b的对应。例如，对阿尔泰语言来说，这个词汇被发成temir，还是发成tebir（tewir）音，它并不具有什么意义，都不会由此而改变该词的词意，同时对哈萨克语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把该词发成qymylda或发成qybyrla；对土耳其语来说也是如此：如engebe或emgeme及其他等。

在突厥诸语言中m～b，p是广为通行的现象。而在词根内类似的转变却是罕见现象。它主要出现在所谓的以-ma，-maq结尾的不定式形式的词首中，和在以-ma结尾的同音形态的构词附加成分及在否定词语气词上，再就是人称和属性附加成分中。

例如，在哈萨克语中类似的附加成分是以-m-起首，位于以元音，响音j，w，l，r收尾的词干之后：qara-ma“不要看”，qal-ma“不要掉队”，saw-ma“不要挤奶”，qoj-ma“不要忘记带走”，bar-ma“不要走动”及其他等；带有语音-b-的是起始于响音n，ŋ，m之后，以及浊辅音z，[image: img]
 之后：[image: img]
 an-ba“不要刨”，aŋ-ba？“是野兽吗？”，[image: img]
 az-ba“不要写”及其他等；在清辅音之后是带有-p-的变体：tep-pe“不要踹”，kes-pe“不要切”及其他等。在卡拉卡尔帕克语中也见到这种情况。

在突厥诸语言中m～b（p）并没有一个共同规则。这种转变在不同的语言中是有差别的。例如，在吉尔吉斯语中在元音及流辅音之后是使用b的，它有别于哈萨克语及卡拉卡尔帕克语：tölöbö“不需支付”，kelbe“不要来”，barba“不要走”及其他等。在收尾的浊辅音和清辅音方面吉尔吉斯语与被提及的语言在否定附加成分方面是没有区别的，即相应地m转变为b和p。即类似的情景也可以在阿尔泰语，绍尔语及图瓦语中见到：阿尔泰语tolöbö“不需支付”kelbe“不要来”，satpa“不要卖”；绍尔语arybas“他不疲倦”，alban“不要拿”（Ряс.，189）。

在阿塞拜疆语中m＞b的转变是在以-ba（x）收尾的不定式和以-ba收尾的否定词中广为通行的：öpbex“吻，亲”，qapbax“拿住，够”（Ряс.， 188），而在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及其他一些语言中：维吾尔语-pm-＞-pp-：jurüppiz＜jyrüp+miz“活着及健在”（Садв.，68）；乌兹别克语-pm＞-mm：xupmi？xumma？“好吗？”（Кон.3
 ，42）。

音组lm可以在其他一些突厥语中见到，在图瓦语中则转变为音组lb：由动词al-“拿”和kel“来到”构成的否定形式：alba，albas；kelbe，kelbes替代alma，almas；kelme，kelmes（Исх.，Пальмб.，66）；同样情况也存在于吉尔吉斯语中。

那些允许在附加成分中m＜b转变的语言中，同样相应的转变也出现在许多借词中：阿塞拜疆语amba“但是”＜阿拉伯语amma；阿塞拜疆语hambal～哈萨克语ambal“搬运工人”＜阿拉伯语hammal；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aspan“天空”＜波斯语a：sma：n；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qymbat“贵重的，亲爱的”＜阿拉伯语qy：mat；哈萨克语，阿拉伯族系的专有名词：Ospan＜Osman；Muqambet＜Muxammad；哈萨克语danyšpan“学者，英明的，聪明的”＜波斯语danišmänd；dušpan“敌人”＜波斯语dišpen及其他等——在清辅音后形成清音化。

m＞b/p在西伯利亚诸语言中得到普及（关于此点也请参见梁桑宁，1955，189）。

在突厥诸语言中，特别是在那些m＞b转变出现在附加成分的起首的语言中，这些语言中有不少这样的词，而且这些词的词干是不可分解的，那里也可以见到m＞b的转变：绍尔语tabyr“静脉”～哈萨克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tamyar，雅库特语tymyr，阿塞拜疆语damar及其他等；绍尔语、图巴语、列别金方言、克孜尔方言täbir“铁”～哈萨克语temir，图瓦语tämir，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dämir；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绍尔语、列别金方言、萨加方言、科伊巴尔方言、克孜尔方言、别利吉尔方言、卡钦方言tuban“雾”～吉尔吉斯语、卡拉伊姆语、阿尔泰语等tuman，哈萨克语tuman，土耳其语duman及其他等（梁桑宁，1955，190）。

在突厥诸语言中和m＞b并存的还有一个与之相反的b/p＞m：共同突厥语qaban“野猪”～阿尔泰语、图瓦语qaman/qaban；共同突厥语sabyn“肥皂”～阿尔泰语samyn；共同突厥语arpa，arba～“软管”，arma“大麦”。这里还可以列入复数第一人称的附加成分-biz＞-miz（梁桑宁，1955，190）。

土库曼方言šamaq“霞”（Акмам.，14），方言tümpek～文学语言tümmek“小丘”（Чом.，8）；巴拉宾语tumyq～托博尔斯克—额尔齐斯人的语言tubyq“膝”（Тум.3
 ，40），试比较哈萨克语tobyq“踝骨”；哈萨克语kebentaj∥kementaj“毡子缝制的上衣”（Накис.，11）——可能是受吉尔吉斯语影响的结果；鞑靼方言qyrman“欧鳊”～文学语言qǔrban（Арсл.，9）。

在类似的情况下b＞m的转变，看来是由于受其后或其前位于词接合处的响音影响所致（外部的连音变读）。“依据口语中素有的唇音同化的特点，辅音的直接同化主要是m+b＞mm这一辅音组的同化：qulimbilan＞qulimminan‘用我的手’。”（科诺诺夫，1960，42）

同时在借词中b＞m也是普及的：阿塞拜疆方言的赞格兰土语bäzmät～bazubend，baγban～baγman“园丁”，šalban～šalman“原木”及其他等（Бех.，9）；乌兹别克方言taxwon～taxmon“壁龛的类型”（Зуф.，7）；巴拉宾语cöcmärä～托博尔斯克—额尔齐斯语söspärä“饺子”（Тум.3，40），试比较乌兹别克语čušwara，哈萨克语tüšpara。

从m转变为其他辅音的一些情况可以指出有m＞n，ŋ：西西伯利亚的鞑靼语qolnaq＜qolmaq“草”，tüŋkäk，tünkäk＜tümgäk“小草丘”（Ах.1
 ，80）；绍尔语qaŋdus“水獭”～qumduz（Ряс.，199）。

在因受其后b的影响下n可以出现转为m的逆向转变：库梅克语ommir＜on+bir“十一”，immaš＜i：n+baš“肩”（Moлл.，17）。在相类似的一些情况下经常也会同时出现b＞m的转变。

总之，词中部所出现m～n的对应不在少数：乌兹别克方言tambur～tanbur“冬布拉——是一种乐器的名称”（Зуф.，7）。

在突厥诸语言中m的脱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土库曼语ma：ma＜mamama“给我的妈妈”（Moлл.，17）。元音间m的脱落是经历了漫长而悠久的时间逐渐而缓慢地产生的。同时试比较维吾尔方言a：ma/amma＜alma“不要拿”；ba：midi/bammidi＜barmidi“他没走”（Садв.，68），这里l或r起初受随其后m的影响作用而变为m的，然后它就脱落了。

在某些突厥语中可以发现在m后有一个发声很响的浊辅音，这通常是g，p：西西伯利亚鞑靼方言jamqyr～jamγyr∥janγyr“雨”，Išimkä～Išimqä“去伊希姆”，qǒmqan～qǒmγan“（带把的）高水罐”（Ах1
 ，72）。这是古突厥语的一种现象。在图瓦语的托真方言中可以见到mg＞mp转变（Чад.，59）。

带有m的音组则罕有语音的换位：乌兹别克方言jaγmyr～jammyr∥jomγir“雨”（Зуф.，8），试比较梁桑宁：*
 jaγmyr＞东突厥语jamγur“雨”；阿尔泰语jamγyr，janγyr；绍尔语naγur，čamŋyr：库梅克语jaŋŋur；卡拉察耶夫语[image: img]
 aŋŋyr；鞑靼语janγyr（Ряс.，194），哈萨克语[image: img]
 aŋbyr。

有关这一问题M.梁桑宁引证了km（？）～tm的对应：土耳其语、克里米亚语äkmäk；鞑靼语、巴什基尔语、托博尔斯语ikmək“面色”；试比较突厥语、库梅克语、克里米亚语、土耳其语、卡拉伊姆土语ätmäk；IM etmek；卡拉伊姆语的特腊凯方言et'm'ak，öt'm'ak；巴尔卡尔语ötmek：维吾尔语、中期突厥语，察哈台语ötmäk；阿尔泰语、铁列乌特方言ötpök～绍尔语üjtpäk～中期突厥语itmäk；库梅克语epmek；阿塞拜疆语äppäk，äpbäx～科伊巴尔方言ippäk，ippeäk（梁桑宁，1955，194）。

位于词的尾端

m在词末的稳定性令人非常惊异。它不受同化变化的影响，这就是它不同于其他一些响音（r，l，n，ŋ）之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原始突厥语的m能一直保留至今的根据。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m广泛地用于词的形态单位中，而且特别是在附加成分形态单位中：托法拉尔语hem“河流”，ham“萨满（萨满教的巫师）”（Pacc.，46）。

在叶尼塞—鄂尔浑文文献中在词根中带有尾音m的词是为数不多的：kim“谁”（КТб，9），kem是叶尼塞河的名称（МЧ，19；Моч，26）。大多数带有尾音m的词是派生词，它们是被用作构成附加成分或带有词形变化的附加成分（主要是第一人称的属性附加成分）：elim，ilim“我的国家，我的人民”（КТб，9），biligim“我的知识”（КТб，50），qanym“我的血液”（Тон，52）及其他等。

由ГС（元音—辅音）结构固定下来的词根（没有构词附加成分），在此处起C（辅音）作用的似乎是m，在古突厥语文献中我们从穆汗默德•喀什喀尔辞典开始起就能够见到：em“药品，药剂”这在КБ中也有，em是妇女的性器官，em-“吃奶”，öm“裤子”，ym“标记，识别暗号”，um“胃的失调”，üm-“希望”。看来，在现代诸突厥语中带有词尾音m的类似结构的词也是很少的，例如，在哈萨克语中：-em“是医治，药品”，em-“吸，吮”，am“是妇女性器官”，ym“标记，喑号，用身体各部表现出来的运动”。

由СГС（辅元辅）结构构成的以m结尾的词是很多的：哈萨克语tam“房屋，建筑物”，šam“蜡烛”，dem“呼吸”，dym“液体，水分”，šym“草皮，草根土”，qum“沙，沙土”及其他等。看来，在某些情况下类似结构中的结尾音m似乎是构词附加成分，例如：哈萨克语：[image: img]
 em＜[image: img]
 e+m“饲料，食物”及其他等。

以m结尾的词按照词中音位数量增长的程度也相应地增长着这种词的数量。

以ГС（元辅）及СГС（辅元辅）结构构成的动词极少：哈萨克语em-“吮，吸”，tam-“滴落”，[image: img]
 um-“盖上，关上，压紧，紧闭（例如，眼睛，手掌，嘴）”，sem-“干，干涸”存在于稳定的词组qatypsemip“变干了，干涸了”内。奇怪的是在哈萨克语中正如《还原哈语辞典》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以m收尾的多音节动词（参见辞典，第114、124、128、138、194页）。这看来是说明在哈萨克语中收尾音m本身大半都是用以构成名词的附加成分，而非动词。甚至具有СГС（辅元辅）结构以及m收尾的形容词也是罕见的：哈萨克语kem“少的，不够的”，som“健康的，有力的”，sum“下贱的，卑鄙的，坏蛋”。所有其他那些形容词结构则是按照派生的规则构成的：哈萨克语ojdym“凹部，不平的（指地）”，[image: img]
 yrym“撕破的，撕成碎片”——是从词素相应地构成的（同上书，第73、75页）。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现代诸突厥语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收尾音m是构词附加成分的要素，它出现在单音节词的词尾或出现在多音节借词的词尾。哈萨克语šyda-m“耐心，忍耐力”，qada-m“步”，ölše-m“度量单位，尺度，测量”，töle-m“工资”，süje-m“俄寸（等于4.4厘米）”，gastronom，al’pinizm及其他等（同上书，第19、30、41、50、64页）。

看来，对m来说，词末是其最强有力的位置。

在西西伯利亚鞑靼语类型的例子中aγym～aγyn//aγyŋ（Aх.1
 ，80），哈萨克语aγym～aγyn“水，水流”所看到的应该不是m＞n，ŋ的转变，而是两个同时发生的具有同样结果或过程意义的不同附加成分（参见谢沃尔江，1962）。

响音n

n——是舌前上唇鼻闭塞摩擦响辅音。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它用于词中所有的位置：在词首、词中及词尾。但是在突厥固有的词汇和古词内在词首则极少使用；而在其他位置，无论是在古代词汇中还是在新的词汇中则被广泛地使用着。

在鄂尔浑—北欧古代文学字母文献中有两种变体形式，带有后列元音的硬辅音变体只用于词中和词尾：qany“在哪儿”（КТб，9），jana“重新，还，再”（Тон，33）；altun“金子”（КТм，5；Тон，48），等等。

而软变体在古突厥的北欧古代文字文献中则用于所有的位置看来，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某些突厥学家和阿尔泰学家把古突厥语中的n区分为两个n是有根据的：硬的*
 n和软的*
 n'
 r
 （详情请参见下文）：ne“什么”（КТб，9；Тон，57）及它的派生形式：neŋ“某事，某物，东西，随便什么事（物），不管什么事（物）”（Тон，56），neke“向什么，为什么”（Тон，39）。

位于词首

M.梁桑宁认为“该语音在古突厥语（原始突厥语中？K.M.）一般地说是没有代表性的，阿尔泰语已经把*
 n变成j-了。共同突厥语中n-存在于单词ne‘什么’中，兰司铁（KSz，16：66）把其解释为较晚时期的同化作用（*
 je-n）。但是班格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异议”（Über das türkische Interrogativpronomen，1955）。

在其他方面，现代的n-（ń）可以在该位置上或在借词中遇见，或在那些由于其后续发展形成的词中遇见它（受同化作用影响：*
 j+元音+鼻辅音；参见原著第162页；受元音省略的影响：吉尔吉斯语nan-＜“相信”＜*
 ynan及其他等，梁桑宁，1955，176）。

是否可以根据词根ne和它的派生成分复原原始突厥语的词首音n呢？看来是不行的，因为没有词首同质的n～d～t的对应（试比较词首相对应的m～b～p）。

有关突厥词汇中在词首很少见到n的问题曾被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在乌兹别克语词汇的词根词首只是在单词nima‘什么’和由ne/na‘什么’派生的某些词中：narsa见到n（＜ne ersa）‘东西，某事，某物’及某一些等等”（科诺诺夫，1960，33）；撒拉语nan“什么”（Teн.2
 ，14）；托法拉尔语nasyn“年龄”，noro：“天花板”（Pacc.，48）；n用于词首是极为有限的：nan“面色”（顺便说来，这个词不是突厥或维吾尔语所原有的，它是伊朗语的借词——K.M.），nimä“什么”（Садв.，44）。

在土库曼语中以这个音位起首的词不多，它们的主要部分是来自其他语言：na：r“石榴”，nakyl“谚语”，nu：r“光线，光”，nä：z“装腔作势，矫揉造作”，nä：če“多少”，ni：re“什么地方”（托其梅拉道夫，胡达古雷耶夫，1970，50）（最后两个词是来自突厥语疑问代词ne的派生词）。在卡拉卡尔帕克语中“词首位置对n来说不具代表性，只有在个别的词根词中才见到：ne‘什么’及由ne派生的一些词中，例如neše‘多少’，nerse‘东西’，以及在一些丧失了词首元音的词中，例如，naγašyšeše‘外祖母，外婆’；nan-‘相信’”（巴斯卡科夫，1952，11，63；并可参见谢尔巴克，1962，86；谢沃尔江，1955，65）。

在古突厥文献中突厥词汇的词首只使用软变体：ne“什么，什么样的”（КТб，9；Тон，57），neke“朝什么，为什么”（Тон，39），nen“某事，某物，东西”（Тон，56）。

这种解释是否有利于证实在原始语言中曾存在着两种类型n的理论，有如梁桑宁所论述的那样，目前尚很难确定。“在古巴什基尔语中在为数极少的一些词中可以见到词首音n（不包括借词）：ni？‘什么？’，‘什么样的？’nyq‘硬的，坚固的’，naq‘正好’（试比较哈萨克语nyq，naq/daq意义相同——K.M.），nirdä‘伐木处有许多原木’及其他，等等。在现代语言中，当然，这里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动。”（德米特里耶夫，1948，32）

H.德米特里耶夫所列举带有词首n的例词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因为在所有的作品里谈论的主要都是关于单词ne以及其使用n的派生词。这一切以及在上述所列举的其他一些派生词的例子中的都是有关在突厥固有的和古老词汇的词首使用n已非那么稀少，而是够多的了。

在很多词的词首（增补）n是吉尔吉斯语的特点之一，这些词在其他突厥诸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这是遗留物还是新的现象，现在还是很难说的。吉尔吉斯语nyrq“部落，部族，氏族”（试比较哈萨克语ǔrüq，ǔrǔne“部族，氏族，籽”），吉尔吉斯语nary/ary“这里，以后；怎么……这样，怎么会这样”以及由其构成的所有词它们在方言中有的带有词首n-的变体，也有不带它的变体：narqy-arqy“彼岸的，远的，远处的”；nar“那一面”；naryla-～aryla-“离开，离远些”；其他的词：吉尔吉斯语nez～ez“处在六神无主的状态”，试比较哈萨克语ez“没有信心的，枯萎的，蔫了的，软心肠的，温和的（指人）”；吉尔吉斯语nyqsyra-～yqsyra-“感觉无力而懒倦”；nabaq～abaq“监狱”，试比较哈萨克语abaq，abaqty——这是由俄语借来的词：гaynmвaxma；nebaq～ebaq“很早以前，早已”＜e（en？）+阿拉伯语的waχt。

同时在吉尔吉斯语中也常见到词首n脱落，甚至导致与起首ø交替：najza＞ajza/ajsa“矛，枪”，试比较哈萨克语najza；moqto＞oqto“（马的）笼头”，试比较哈萨克语noqta；nike＞ike“婚礼的仪式，结婚典礼”（阿拉伯语ɻξj）；no：pas＞o：pas“阉割四岁的牛犊”（КТДАМ.，13）；narysta＞arysta“未成年的儿童（小孩子们）”，试比较哈萨克语näreste“小孩子们，婴儿”——伊朗语借词；nyq＞yq“坚固的，结实的”，试比较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nyq。

在某些词中词首音和随其后的元音可以发生换位：吉尔吉斯语nysap～ynsap“良心”（阿拉伯语），nysapsyz＜ynsapsyz“没良心的”，在哈萨克语中也见到这种现象；吉尔吉斯语ničke～ičke“细小的”——在这里开始时是发生了换位——inčke～ničke，然后则是n的脱落，试比较nip-ničke“细小的，非常尖细的”。

应当指出，在吉尔吉斯语中由于与n有关系的一些其他转变，因而偶然也会见到个别的t＞n的转变：tandyr＞nandyr“黏土炉灶，烤饼用的炉子”。这个例子与上述所列举的其他一些例子都同样地表明吉尔吉斯语的词首n并不是外来的。

在土库曼语及其诸方言中都使用n，如同在其他突厥语中一样随其后都带有元音音素：na：n“面包”，nas∥na：s“放在舌下的烟草”，nyrx“价钱，费（用）”，nä：če∥niče“多少，若干”及其他等（Аман.，179）。同时在土库曼诸方言中还可以看到使用语音j替代n的情况，l：jeme＜neme“某事，某物”，nojwa（正字法nojba）＞la：wyja∥lo：wyla∥nolwa“四季豆，云豆”，nomer（俄语）＞lo：myr～lomur（Аман.，226）。

根据A.M.谢尔巴克的意见n～j的对应“有着较古老的起源，并且在各个不同的突厥语中共同突厥语的j（鼻音j）形成的不同反映的结果”。在奥古兹语族语言中*
 j基本上反映成n，在卡尔鲁克—维吾尔语族语言中是n和j及在给普恰克诸语言中为j。它在古乌兹别克语所形成的任何一种变体都说明了这都是它的特殊之处，而且主要是某些语言类型和方言类型在其中的混杂（谢尔巴克，1962，93）。

H.鲍培认为，原始阿尔泰语的*
 n在早期原始突厥语中（Frühfortürkisch）带来*
 n，在晚期原始突厥语中（Spätvortürkisch）带来*
 j-，在古突厥语中（Alttürkisch）带来的也是j-。大概在其他诸语言中也和原始阿尔泰语*
 n一样：都是相应的*
 n-，*
 j-，j-，例如：蒙古语neme-“增补”（＞满语neme-Vergöβern…）=朝鲜语nem“越过”=古突厥语jämä“还，再，也”（鲍培，1960，36—38）。

n～d：阿尔泰语n'a：n～d'an“大的”，试比较哈萨克语nän“巨大的”，n'aγys～d'aŋys“一”，试比较在其他语言中[image: img]
 aŋγys，jaŋγyz——在这里是古时的对应n～d～j；n'aŋ～d'aŋ“风俗，习惯”，n'a：q～d'aq“面颊，腮”，n'an～d'an，d'an“肋，侧”，n'eŋ～d'eŋ“袖子”，n'eŋil～d'eŋil“轻的”（巴斯卡科夫.6
 ，70）。

在图瓦语的中部方言和托真方言中可以见到与吉尔吉斯语相同的现象，出现n脱落。而在其一些过渡土语中，在这里n-在蒙古语借词中保存下来，而在西部诸土语中却脱落了：noγa：n＞oγa：n“绿色的”，nom＞om“书”，na'zy＞a'zy“年龄，岁数”，naryn＞aryn“复合的，复杂的”，ne'ge-＞e'ge-“要求，期望”，nuru：zu＞uruzu“大部分，大多数”，nele：n＞ele：n“满意，满足”（Чад.，52）。正如所见到的那样，对图瓦语词汇的词首来说，如同许多其他的现代突厥语一样n并不是其所具有的特点。在词首的位置上n因受到鼻音化消失的影响而转变成其他辅音了：

n＞č：图瓦语čeme-＜neme-“增补”（Чад.，56），

n＞d：图瓦语domču＜nomču-“读”（Чад.，56）。

在哈萨克语jüsüp～[image: img]
 üsüp～nüsüp～düsüp，tüsüp“约瑟夫”中可以看到相反的情景——j＞d＞n的转变。这甚至也说明对于哈萨克语的词首n来说较之j更为自然。

一般地说在图瓦语中n在词首只出现在有限的一些词中，而且也出现在蒙古语及俄语的一些借词中：nam“党”＜蒙古语nam；na'mdar“传记，履历”＜蒙古语namtar；najysylal“首都”＜蒙古语nijslel；nom“书”＜蒙古语nom；naga：n＜俄语нагaн；naso：s＜俄语насос；no：jlu＜俄语ноль（Чад.，44）。

位于词的中部

应当确认，在原始突厥语中，在词的中部使用有n。M.梁桑宁指出“总的来说在词中保留了-n-音”（1955，176）。

在古突厥文献中n既被广泛地用于带有后列元音（硬变体）的词中，也被广泛地用于带有前列元音（软变体）的词中：jana“又，再，还”（Тон，33），qany“在哪儿”（КТб，9），anča“这样”（Мог，33），äkinti“第几，哪个”（Мог，30），ini“年纪较小的，年轻的，弟弟”（КТб，4），jükinti“他们降服了（屈服了）”（Тон，43），törtinč“第四”（Мог，31），onynč“第十”（Мог，10）及其他，等等。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在词中使用n是极常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n是处于元音间的位置：托法拉尔语yna：ry“往那里，往那边”，土库曼语ene“奶奶，祖母，母亲”，土库曼语、哈萨克语ine“（缝纫用的）针”，哈萨克语ana，乌兹别克语ao
 na“母亲”，哈萨克语sona“牛虻，马蝇；皮蝇”，tanaw“鼻孔，嗅觉”；在辅音前或辅音后：哈萨克语，维吾尔语endi“现在”，哈萨克语kimniŋ“谁的”，托法拉尔语，哈萨克语onda“那里”等。

在很多情况下n处在词根和附加成分形态单位的接合处。

由于n处在词中位置的关系，n～d～t的对应遂成为最广泛通行的现象。可以把n～d～t对应（或交替）划分为两种类型：（1）同化的起源，（2）逆化的起源。

根据梁桑宁的论证n在某些语音组合中改变成闭塞音d，或在为数非常多的语言中在清音后变成了t，特别是在属格和宾格形式中。这种现象在南部传播得不是那么远，不像*
 l＞d＞t变化那样；但是在西部它甚至深入到巴什基尔语和诺盖语中（梁桑宁，1955，186）。

M.梁桑宁认为早在原初的基础语言里属格附加成分就已有了*
 n形式。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即认为原始突厥语中所有的词都是以清辅音起首的，而突厥语所有的附加成分又都是起源于音响充足词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设想属格附加成分的原始形式曾是以响音n起首的。从上面所提到毋宁可以这样说在属格附加成分中词首清辅音是原生的，如同在宾格、方位格及与向格中一样，它们的形式都起源于响音与清辅音的交替。

正如B.班格和M.梁桑宁所确认的那样，属格附加成分“首先是有*
 -n，而后在某些现代突厥语（在鞑靼语、吉尔吉斯语及其他一些语言）中部分地保留了这个接尾部；但在古突厥和古老的维吾尔语的手写文献中它已经显现为-ŋ，并在其前面以辅音结尾词根的后面有一个受制于元音和谐律的元音。后来在这个元音前面嵌入了起源于代词变格的-n（试比较班格，UJ，10：19，脚注2），所以在较晚期的维吾尔语古代手写文献中这个词尾已经有了nyŋ的形式”（梁桑宁，1955，186）。

根据M.梁桑宁的意见可以判断属格附加成分是属于突厥诸语言中词形变化的较晚期形式。那么是否就可以认为在突厥诸语言中，在这个时期在词首使用响音，尤其是响音n也包括在内是否不应当成例外呢？

“在古突厥诸语言和维吾尔语中宾格的词尾有-γ，-g，-yγ，-ig形式而物主性词尾——-n。”后来在维吾尔语古代手写文献中它却为代词-ny，-ni替代了，至今还可在多数突厥语中见到它们”（梁桑宁，1955，186）。

在属格和宾格附加成分中发生的正是n到d，t的转变，这没有引起突厥学家们的怀疑。H.K.德米特里耶夫指出：“n＞d出现在响音l，m，n，ŋ后及在属格和宾格中在z后：巴什基尔语kr
 opaл-энHr
 ‘工具的，乐器的’＜kr
 орал-нHr
 ；корал-эл‘工具，乐器’＜kr
 opal-ны；ypaмэыHr
 ‘街道的’＜ypaм-нын；ка[image: img]
 ан-эыHr
 ‘锅的’，казан-ннHr
 ；урамэын‘上街’＜уа-ны及其他等”（ИСГТЯ，1955，1，305）。在上述所列举的例子中n＞d是由于异化作用而产生的。

n＞t产生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即只在结尾于清辅音的词干之后，也就是由于同化作用而产生的：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at-ty“给马”＜at-ny；at-tyŋ“马，把马……”及其他等。

n～d，t的对应，照例发生在形态单位的接合点，通常是在第二形态单位——附加成分的词首，在这里它与m～b，p情况相似。

最合情合理的n～d，t同化对应，看来，是产生在哈萨克语中：在元音和鼻化响音m，n，ŋ后附加成分是以n起首：bala-nyŋ“孩子的，儿童”，adam-nyŋ“人的”，qan-nyŋ“血的，血液”，aŋ-nyŋ“野兽的”及其他；在响流音l，r后，以及在浊辅音z，[image: img]
 后使用d：mal-dyŋ“牲畜的”，qardyŋ“雪的”，qaz-dyŋ“鹅的”，ta [image: img]
 -dyŋ“王冠的”，在清辅音后——t：at -tyŋ“马的”，as-tyŋ“食物的”及其他等。

至于说到宾格附加成分，那么在哈萨克语中不像属格附加成分那样有着严格的连贯性：n用于元音后——bala-ny“把孩子……”，šeše-ni“母亲”；在所有的响音和浊辅音（z，[image: img]
 ）后使用d，adam-dy“把人……”，qan-dy“把血……”，aŋ-dy“把野兽……”，qar-dy“把血……”，[image: img]
 el-di“把风……”；以及试比较图瓦语mal-dy，mal-dyŋ（Исх.，Пальмб.，66），哈萨克语qaz-dy“鹅”，ta [image: img]
 -dy“把王冠”。看来，哈萨克语中的这种现象反映出宾格和属格附加成分是在不同时代出现的。

哈萨克语中在属格附加成分中发生的是完整的同化作用，而在宾格附加成分中发生的是局部的同化作用，甚至有时是逆同化作用：qan+dy替代所预想和“合乎逻辑的”qan-ny，等等。

上述所列举的例子表明，在巴什基尔语中既有同化作用同时也存在着逆化作用：试比较uram-dyŋ替代uram-nyŋ“把街道”，on-dy替代on-ny“把面粉……”及其他等——巴什基尔语中在属格的形式方面没有存在于哈萨克语中的那种一贯性。

正如突厥语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n＞d，t的转变与属格和宾格范畴有关（详见：梁桑宁，1955，186—188）。这种现象在东北及西北诸语言中都曾得到极为广泛地普及。

在许多的语言中还可以见到n～d在音位上很难予以区分的情况（缺少参照对象）因此既可以形成n＞d也可以改成d＞n。与此同时这一现象不仅遍及于属格和宾格的附加成分，而且也广泛见之于形态单位，例如从格附加成分、方位格附加成分、绝对过去时形式，以及其他，等等。

d＞n：库梅克语tam-da＞tam-na“在墙上”（Молл.，17）；图瓦语maŋ-na＜maŋda“跑”（Чад.，56），土库曼方言jandaq＞文学语言jan-naq“骆驼树的刺”（Чом.，12），试比较带有清辅音t的哈萨克语zantaq；土库曼方言alan-na＜alan-da“当你拿着了时”（Акмам，21）。

从格附加成分的形式：哈萨克语odan＞onan“从他”，维吾尔语an-nän ～an-din“然后，随后”，än [image: img]
 an-nän～än [image: img]
 andin“从安迪江”（Садв.，68）；巴什基尔语qala-nan替代qala-dan“从城市的”，bysqy-nan替代bysqy-dan“用锯子”（Дм.3
 ，36）；正如同一些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巴什基尔语中使用着收尾于元音词干之后的-nan变体。这一现象也普及在第三人称物主代词变体中：quly-nan替代qul-yn-nan或yul-yn-dan“从他的手中”。在哈萨克语中变体-nan被用于鼻化响音之后，以及所有的单数人称物主代词变格中：tam-nan“从房子中，建筑物中”，ton-nan“从皮袄里”，[image: img]
 e[image: img]
 -nen“从袖子中”，bala-m-nan“从我的孩子们”，balaŋ-nan“从你的孩子们”，bala-synan“从他的孩子们”及其他，等等。维吾尔语indan/ andin＞innän“然后，随后”，šyndan/šundin sunnän“从那里”（Садв.，50）；土库曼方言umnan～文学语言umdon“从沙漠”，dan-na：n～dan-da：n“（从）一清早”（Чом.，12）。

d＞n在过去时附加成分中，如果动词的词根是结尾于元音（即一般同化规则——并可参见以上从格的附加成分）：巴什基尔语bašla-nym替代bašladym“我已开始了”，taš-la-ny替代tašla-dy“他已扔了”（Дм.3
 ，36）。

库梅克语中在方位格和从格中nd＞nn，md＞mn，ŋd＞ŋm组合的转变是有规律的，同时绝对过去时形式-nd＞nn也是：ulan-na“在（木材）泡软间”替代ulan-dan；arslan-nan“从狮子……”替代arslan-dan；md＞mn主要在方位格及从格中：salam-na“在干草中，在干草上”替代salam-da；salam-nan“从干草……”替代salam-dan；ŋd＞ŋn——在方位格及从格形式中：atyŋ-na“在你的马旁边”替代atyŋ-da；atyŋ-nan“从你的马那儿”替代atyŋ-dan（Дм.7
 ，298—299）。

在所谓的复杂同化情况下，n＞t在图瓦语中乃是广为普及的现象：γ+n ＞kt：saγyn“记住，想起来，想想”；saryn+yr＞saqtyr（现在—将来时形式）——在词干的第二音节中y脱落了；γ转到了第一音节，并出现在音节末尾受到清音化转变为q；正是根据这一规律q后这个语音n成了t：saγyn+y＞saqty；saγyn+yp＞saqtyp——副动词形式。

d+n＞tt：odun“（散体物）撒浇出的，迷路乱走的”；odun+ur（形动词形式）＞ottur；odun+up（副动词形式）＞ottup；

ž+n＞št：čažyr“藏起来，隐藏着的”；čažyn“躲藏，藏匿的”；čažyn+yr（副动词形式）＞čaštyp；čažyn+y（形动词形式）＞čašty。

z+n＞st：qaz“一窝，一群”，qazyn“一窝，一群”，qazyn+yr（形动词形式）＞qastyr；qazyn+yp（副动词形式）＞qastyp；qazyn+y（副动词形式）＞qasty（Исх.1
 ，316—317）。

在雅库特语中也见到这种相似情况：g+n＞kt：tik-“缝制”，tigin“给自己缝制”；tigin+er“现在时形式”＞tikter“他给自己缝制”；b+n＞pt：sabyn-“盖上，关闭”，sabyn+ar＞saptar“他在盖上”；bys-“切，割”，byhyn-（反身语态）+ar＞bystar（现在时形式）。

t+n＞tt：tut-“拿着，握着”，tutun“抓住，握住”，tutun+ar＞tuttar；

γ+n＞xt：aγyn-“想起，回忆”，qγyn+ar＞artar“他回忆起”（Хар.，77-78）。

j+n＞jd：xajyn-“劈开，压碎”，xajyn+ar＞xajdar“他劈开”（Хар.，78）。

也许依据n～d，t的对应可以把现代诸突厥语言划分为同化作用的语言和逆化作用的语言，在同化作用那里该种现象是指在邻近一些语音发生的同化影响，而在逆化作用那里该种对应是由于受邻近一些语音或邻近一个语音的逆化影响而发生的。

可以认为，在原始突厥语中或更早一些时候，n～d，t的对应是没有音位意义的，这些语音曾经是可以互换的，至少在词的中部是这样。根据同化和逆化在词或形态单位接合处的规则，从它们中抽出任何一个音都没有任何区别词义的作用。

n＞l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基本上是奥古兹语或西南部各突厥语所具有的特性，甚至也为中亚卡尔鲁尼克诸语言以及卡拉卡尔帕克语所具有，看来，这是曾经与邻近的一些语言发生过联系的反映。

n＞l一般是在形态单位接合处邻近响音同化作用影响下产生的：土库曼语deŋŋene＞deŋŋele“合伙，公摊”，[image: img]
 ünökej＞čülökej“绿翅鸭”（Акмам.，15），[image: img]
 ynly＞[image: img]
 ylly＞[image: img]
 illi“精神失常的，发疯的”（Акмам.，21），[image: img]
 anly＞[image: img]
 ally“活的，活着的”（Чом.，12）。在第一个例子中l是替代n的，作为异化的结果，而其他一些例子则是因为同化的结果。

n＞l也发生在其他的位置中，但很难对同化或异化这一现象予以解释：土库曼语kojnek＞göjläk“衬衫（男式衬衫，女式衬裙）”，jyγnandylar＞jyγanaldylar“他们聚到一起，集合”，jyndam＞jyldam“爱动的，喜欢跑跑跳跳的，高速的”，ysmanaq＞ysmalaq“土耳其斯坦的菠菜”；在土库曼语的萨雷克方言中n＞l的转变表现得极强烈：ekilčilik＜ekinčilik“大片播了种的地，种植园”，münkülčilik＜münkünčilik“可能性”，γarantγa“稻草人，（动物）标本”（Аман.，226）。

在土耳其语中则是相反的现象：“n+l＞nn是极为普及的现象：diŋle＞diŋle＞dinne‘听着’；kadin-lar＞kadinnar‘妇女们’”（科诺诺夫，1956，31）。

在库梅克语中n+l＞ll“有条件地存在于下列带有起首音l的附加成分中，即-lar，-ly或lyq。但是库梅克口头谈话语言中这一典型特征并没有在实际行使的正字法中反映出来：在这里我们有词源学上的n+l…；jylan+lar ＞jyllar‘蛇’，saban+ly＞sabally‘有木犁的’，bičen+lik＞bicellik‘割草用的牧场’，restorallar‘饭店，餐厅’”（德米特里耶夫，1955；ИСГТЯ，Ⅰ，299—300）。

l+n＞ll：雅库特语sabyllyn（来自sap-“盖上，关上”的被动语态形式）+ar（现在时附加成分）＞sabyllar“正在关上”（Xap.，78）。

n+l＞ll：维吾尔方言än [image: img]
 an+liq＞än [image: img]
 alliq“安集延人”，mäšrapxan+ lyq＞mäšräpxallyq“化装舞会上所应遵守的习俗（化装舞会规定的守则）”（Садв.，50）；乌兹别克语xaa°tun+lär＞xa°tullä“妇女们”（Джур.，12）。

n＞l是在附加成分的词首音l或词组中紧随其后的附加成分的词首音l发生同化从而产生的：维吾尔语jaman+lyq＞jamallyq“恶，恶事”，aman+lyq＞amallyq“平安，顺遂”，kün+lär＞küllär“时日，时期”（Садв.，44）。

n+l，l+n＞nn：在乌兹别克语中“根据辅音组鼻化（带鼻音的）同化的特点直接将辅音同化：n+l＞nn，较少——l+n＞nn：xa°tin+lar＞xa°tinner‘妇女们’，gul+ni＞gunni‘花’（宾格）；ul+niŋ＞u+niŋ＞uniŋ‘他的，（属于他的）’”（科诺诺夫，1960，42）。

同时也在卡拉卡尔帕克语的西南部方言中见到n+l组合中的n转为l的变化，卡拉卡尔帕克语在地域上离土库曼语和乌兹别克语很近：kün+ler＞küller“时日，时期”，ton+lar＞tollar“皮袄”（Бак.4
 ，65）。在卡拉卡尔帕克语中也普遍存在l＞n相反的转变：kün+ler＞künner，ton+lar＞tonnar。

在那些见到n＞l转变的许多语言里，同时也可以见到相反的转变l＞n。看来，这说明曾在某个时期在突厥原始语言中n和l处在词中位置时它们在音位学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参见上文乌兹别克语gul+ni＞gunni；维吾尔语中在附加成分-γili/γini中n/l的正规交替：köjdürgini/köjdürgili“为燃烧”urγini/urγili“为殴r打”，jašil/jašin“绿色的”，köŋlüm/köŋnum“我的心脏”，ajlinaj/ajninäj“我亲爱的”（Садв.，43）。

如果-γaly结尾的副动词是起源于-γan结尾的形动词，那么这个n乃是原发性的，而非l。

说到原始突厥语中在某一定时期的n和l，它们在词中部位置上作为音位是没有区别的。看来，对于反身被动语态形式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在许多突厥语言中也看到n～l的对应。图瓦语的l+n＞nn就可以证明此点：qyl-“做，制作”，qylyn“磨碎，去壳”（反身语态形式），qylynyr＞qynnyr（现在—将来时形动词形式），bil-“知道”，bilin“认清，意识到”，bilinnir＞minnir（伊斯哈科夫，1955，316）。

一般都把n＞ŋ这一现象同与n相邻的舌面辅音k，g和舌根辅音q，r发生的同化影响联系在一起，这两类辅音或直接出现在相邻接的地方，或者出现在同一个词的内部。

在突厥诸语言中极少见到非邻近的同化：在西西伯利亚鞑靼语中：tyrnaq ＞tyrŋaq“指甲”，同时也存在着tyrmaq的变体（Ах.1
 ，81）。

通常n＞ŋ的转变都发生在k，g，q前词的或音位的接合处（连音变读），即在逆同化的影响下：n+k＞ŋg，n+g＞ŋg，n+q＞ŋγ（复合同化作用），n+γ＞ŋγ。看来，这一现象在给普恰克诸语言中最为普及——巴什基尔语un+qyz＞uŋγyz哈萨克语on+qyz＞oŋγyz“十个姑娘”；巴什基尔语hyn+γan＞hynγan，哈萨克语on+qyz＞syŋγan“被拆毁的”；巴什基尔语hün+gän＞hüŋgün，哈萨克语sön+gen＞söŋgen“毫无生气的，无神的（指眼睛）”，哈萨克语Aman+keldi＞Amaŋgeldi——专有名词。类似的变化在文字中是不反映的。

维吾尔语sän+käldiŋ＞säŋkäldiŋ“你来了”，min+gän＞miŋgän“坐着的”，atun+γa＞atuŋγa“在木柴后面”，tögürmän+gö＞tögürmäŋga“去磨坊”（Садв.，44）。

在土库曼语诸方言中可以发现在词干内部有n＞ŋ的转变（在词或形态单位的接合处）：alsana＞alsaŋa，gelsene＞gelseŋe，barsana＞barsaŋa（Аман，224）。在许多土库曼语的例子中还可以看到n+g＞ŋ组合的转变：olja：ŋa，bu jaŋa＜oljan+γa，bu jan+γa“那里和这里”（Аман，224）。

在某些语言中n＞ŋ的转变更继续发展，进而使ŋ“消失了”，但仍然留下了痕迹，即它导致前面的元音发生了鼻音化；在土耳其语中“处于其他辅音前面位置上的辅音常常赋予其前面的元音（这通常是a或o）鼻音色彩（鼻音化）：insanlar‘人们’，jangin‘火灾，失火’，sandal‘小船’，sonra‘以后，随后’，onlar‘他们’”（科诺诺夫，1956，31）。

在阿塞拜疆语的诸方言中也见到类似的现象，因此，可以指出该种现象在西南诸突厥语中仅只是局部地区性的。“使用元音的鼻音变体（普通元音是这样，长元音也是这样）来替代软腭音n/ŋ——都是出现在词根而且主要是在单数和复数第二人称的附加成分中：äliy：ñ＜säninälinin‘你的手的’，äliy~ ＜säninälini‘把你的手’。”（维利也夫，1975，35—36）

n＞m：在楚瓦什文学语言及其诸方言中可以发现n/m是没有区别的：楚瓦什文学语言šəme～方言šənə“骨，骨头”，janaš～joməš“错误”；inkek～imkek“不幸，灾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Л.列维茨卡娅认为n是原始的是有道理的（1966，83）。

土库曼语诸方言中的n＞m并不能全用语音规律来解释：betnyša：n＞betmyša：n“不漂亮的，不吸引人的，不招人喜欢的”；birin [image: img]
 i＞birim [image: img]
 i“第一的”，üčünči＞üčüm [image: img]
 i“第三的”（Аман.，225）。看来，在这里在头两个例子中是发生了非邻近的前进同化，而在第三个例子中则是“根据类推”发生n＞m转变。

在多数语言中，基本上在给普恰克类型的语言中，n＞m的转变是发生在处于唇辅音b，p，m之前在词和形态单位的接合处受到逆行邻接同化的影响下：哈萨克语sen+be＞sembe，巴什基尔语yšan+ma＞yšmma“不相信”，哈萨克语Orymbor，巴什基尔语U rymbur“奥林匹克”（Дм.5
 ，38），库梅克语jan+maj＞jammaj“别激动”（Молл.，17），维吾尔语jürgan+biz＞jürgämbiz jürgämmiz“我们走了”，on+beš＞ombeš“15”，nan+puly＞nampuly“买面包的钱”（Садв.，44），土库曼语nejran+bol-＞nejrmmol-“觉得奇怪”（Чом.，12），乌兹别克语män+me？＞mämme？“我吗？”（Джр.，12）；un+bir＞umbir“十一”，min+moq＞mimmoq“骑马”，以及在借词中：gunbaz ＞gumbaz“圆（屋）顶”（试比较哈萨克语kümbez），tanbal＞tambal“游手好闲的人，二流子”。A.H.科诺诺夫指出“n+b＞mb的转变在塔吉克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运用极广，不过阿拉伯语的字母表尚未予以确定下来”，但是相当一部分借词已经进入乌兹别克语，而且已经是“准备就绪”（科诺诺夫，1960，43）。对以上所述可能须要补充的是正如其他诸突厥语言的材料显示出的，n＞m在唇辅音前的转变应该认为是突厥语特征。

根据科诺诺夫的论证，在土耳其语中“使用m替代n是极其少见的：minval＞menval‘方法，形象’”（1956，31）。

n＞r：土库曼方言nr＞rr在逆行同化的影响下：ja：qynra：q＞ja：qyrra：q“（稍）近一点”（Чом.，12）；在图瓦语的托真方言中nn＞rn是由于异化作用而发生的qulun+u＞qulnu＞xurnu“他的马驹，小马”，qolunu＞qolnu＞qonnu＞xornu“他的女友”，qylyn+yr＞qylnyr＞qynnyr＞qyrnyn“他干出，做出（若干不好的事，他做出若干”（Чом.，56）；再试比较图瓦语a'nyjaq＞a'ryjaq“年轻的，青年的”（同上）。

n＞j：土库曼语na：nlyq＞ja：jlyq（Аман.，227）“皮囊”；在维吾尔语中n/j进行转换时其前的元音的长度仍然保持（在省略语中则位在j前）：onjättä ＞ojetti“十七”，sän jarücün＞sjjarüčün“看在你喜欢的分上”，qandaq＞qajdaq“什么样的”（Садв.，44）。在词qaj的形式中，当其作为词干构成疑问代词形式时则出现n/j的交替：哈萨克语qandaj“什么样的”，但qajsy“第几，哪个”（参见谢尔巴克，1962，92），土库曼语qujošγujoš/günöš （Акмам.，15）“太阳，太阳曝晒的地方”。

穆汗默德•喀什噶尔斯基指出，在阿尔古人的语言中n与突厥语的j相符合：突厥语qaju～阿尔古语qanu“第几，哪个”（МKⅠ，67）；试比较哈萨克语，从这一方面是kaj？，从另一方面qane？käne？“第几？哪个？”。

与该一对应有关系的是关于在阿尔泰原始语言中存在有首软化了的*
 n'的理论，它后来在突厥诸语言中有时显现的是n，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j了。兰司铁认为n'可能早已存在在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中了（梁桑宁，1955，177）。

根据M.梁桑宁考察研究出来的结论，古突厥语n'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只出现在个别词汇的内部和词尾。在维吾尔语中，在早期摩尼文手稿及（古代北欧）文学中它变成了n，而在晚期的摩尼文，佛教和其他手稿中它变成了j：an'yr；anyr，ajyr“恶的，恶毒的，好生气的”；čyγan，čyγaj“贫穷的，贫苦的”；kön'äk“水桶”，qan'y，qaju“谁？”；-qyn'a，-qyna，-qya，-qyja——表爱指小的词尾及其他等。“从现代诸语言中在雅库特语内n'保留为j，同时在古突厥语及维吾尔语中在这些词汇中经常也是保留为j，例如（面包师的）a[image: img]
 u：‘过失，过错，（宗教）违背教规，罪过’，维吾尔语an'y‘好生气的’，köjör‘使发酵，煮’，ko：n'‘燃烧’，kuja‘很小的’＞qyn'a，但是该语音在其他形式中也是极为常见的，因此，由于j（nj，jn）遂使之可以确定在哪些词汇中曾经出现过古突厥语的n'。”（梁桑宁，1955，178）

以后梁桑宁又把注意力转向在邻近的雅库特语，特别是在卡拉加斯语和图瓦语中较少见到的语音j上：mu[image: img]
 ys“角，犄角”；图瓦语tu[image: img]
 ura：替代turu[image: img]
 a：“仙鹤”；y[image: img]
 at“感到害羞”，图瓦语kunujak“老太婆”。在其他一些情况时*
 n'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变成j，而变成n则较少，或者发生了分裂，成为jn或nj，如同*
 [image: img]
 那样。M.梁桑宁认为，班格和加班关于维吾尔语qojn乃是*
 qoj的指小—表爱形式的这项推测是不对的（梁桑宁，1955，178）。

M.梁桑宁其后又列举了一些例子，根据他的意见，这些例子应该能证明在原始语言中*
 n'是存在的，然而它在现代诸语言中分解成n和j了。但是这里向我们所显示的莫如说这是突厥诸语言中n～n'～j的对应，而并非是原始的n。至少，在这个时期很难做出证明来证实Γ.兰司铁和M.梁桑宁所提出的假设。M.梁桑宁以在古突厥语中具有n'，而非n或j为根据做出假设。如果甚至连这个也是如此，但是却未必可以认为古突厥语的文献材料就是原始语言的反映。

n＞δ这是巴什基尔语所具有的不同于所有其他突厥语的特征，通常是发生在属格和宾格附加成分的前端及词尾δ，r，j，w之后：qar+δyŋ“雪的”替代qar-nyŋ；qar+δy“雪”替代qar-ny；qaδ_δyŋ“鹅的”替代qaδnyŋ；aj+δyŋ“月份的”替代aj-nyŋ；taw-δyŋ“山的”替代taw-nyŋ；kitew-δiŋ“照料的”替代kitew-niŋ（ИСГТЯ，Ⅰ，306；同时请参见：德米特里耶夫，1948，26，37）。在该种情况下从历史观点看可能不是n＞δ，而是d＞δ，在这样的情况下巴什基尔语的属格及宾格在语音特征方面与东部给普恰克诸语言——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是相近的。

n＞š在土库曼语诸方言中见到的情况并不多：ynan-＞yšan-“相信”（Аман.，223，Акмам；15）。在哈萨克语中这些词汇有着各种不同的语音形态——相对应于nan-，sen-。

n＞γ在阿塞拜疆语的各土语中见到，它是由于在古语音组合nγ中丧失了n成分而产生的，在有些语言中它转变为ŋ：donuz/doŋuz/donγuz＞doγuz“猪”；jonul-＞joγul-“刨，锛，削”；donzan-grudu＞doγzangrudu（Бехб；9）。在古突厥语文献中还见到n～γ～g的对应；试比较，人称物主代词的与向格形式anγa＞aŋaaγa（哈萨克语oγan）；ärtigiz“你们在过（您在过）”替代ärti[image: img]
 iz，ärtiniz及其他等（ПДП，48），并参见哈萨克语otan/otaw，古突厥语otar“住所，住宅”（КБН，47）；古突厥语jaŋyl-tyγ“你错了”（替代ja[image: img]
 ylty[image: img]
 ，ja[image: img]
 yltyn）；kigirtig“你把……送到了”（替代kigirti[image: img]
 ，kigirtin）；bardyγ“你走了”（替代barty[image: img]
 ，bartyn）。

与语音换位相关的-n-在突厥诸语言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可以指出几个目前发现为数不多的情况：维吾尔语nr＞rn：öndir＜俄语opgeн“勋章”；ln＞nl：ajlan-＞a°jnal-“旋转”（Caдв.，64），试比较，以及哈萨克语ajnal-“旋转”，ajlan-——这是个复原形式，但并非使用形式；土库曼语šn＞nš：ni：še～文学语言si：ne“胚胎”（Чом.，13）。应该指出的是有关语音换位的问题在突厥诸语言中尚未受到足够的注意。

“嵌入音”n。-n-广泛地出现在给普恰克类型语言中，基本上用于表示间隔的一些格形式里：哈萨克语bala+γa“给男孩”，但是balasy+na“给他的男孩”，bala+da“在男孩那儿”，但是balasy+nda“在他的男孩那儿”。在鞑靼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及其他一些语言中也见到同样的现象。这种现象还在一些奥古兹语中见到，它们与给普恰克语相近似：土库曼语kardeši+ne“给他的兄弟”，babasy+na“给他的父亲”，以及在以ki结尾的形容词形式中出现：evdeki+ne“给在家的”（科诺诺夫，1956，49）。根据科诺诺夫的意见“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不嵌入辅音n，因为第三人称物主代词的附加成分和具有原始形式-sin，相对应于-kin的附加成分-ki在主格（基本格）中已丧失了尾辅音n；间接格（主格，呼格以外各格的总称）在随后附加成分的影响下保留了原始形式”（科诺诺夫，1956，49）。

类似的现象曾是许多中世纪突厥文献的特征：jüzidä，jüzindä“在他的脸上”，xijr oty qašynda“离别前的激情”（谢尔巴克，1962，93）。

n的脱落。在突厥诸语言中在词中部的n脱落是常见的现象，因而招致位于其前的元音的音长增长，通常这种情况下n都出现在元音间的位置上：托法拉尔语mi：n“我的”＜meniŋ；mi：m“我的”＜menim；si：n“你的”＜seniŋ；oŋ“他（指熟悉的人）”＜onuy；tu：“严密地（例如，塞住，闭紧）”＜tuju＜tunu来自tun-“堵严密了”，tu：q“被堵住的”＜tujuq还是来自那个动词（Pacc.，35）。在上述所列举的例子中n都处在元音间的位置上。但下列维吾尔语诸方言的例子中则n不是处于元音间的位置上：andi：ke：n＜andin kejin“然后，在这个之后”；tu：nük＜tünlük“天花板（顶棚）上的窗户”；jama：-raq＜jamanraq“更坏”（Садв.，24—25）。

正如M.梁桑宁所指出的那样，n有时在代词变格中脱落：图瓦语o：n“他的”＜onuŋ，män“我的”＜mäniŋ，阿塞拜疆语方言中的属格形式：mänim＞mäm“我的”（1955，177）。

根据M.梁桑宁的说法n在尾音-č前的脱落是其特征之一，而且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绍尔语qoš“皮靴筒”＜*
 qonč；土耳其语tu [image: img]
 与tun [image: img]
 并列“青铜”＜*
 tunč；卡拉察耶夫语inčxa，ičxan“呻吟”；阿尔泰语yqčä，库梅克语inčqa及其他，等等（1955，176）。

突厥语的nč与雅库特语s的相对应则是这个现象进一步的发展；n丧失，而č则依照雅库特语的语音对应规律转化为s；但是在词的内部nč与音组nj是一致的，而在诸方言中则是nn，n [image: img]
 （Бëтлингк，1851，171，梁桑宁，1955，176）：雅库特语as（tanja-/an'na-/an [image: img]
 a-）“解释，阐明”～萨加方言，科伊巴尔方言sas，绍尔语šaš，巴拉宾语cac-，库尔达克突厥语čač-，哈萨克语šanš-，鞑靼语čanč∥čanič-，土耳其语san [image: img]
 -，古突厥语，察哈台语，东部突厥语sanč-“劈开”；再试比较，雅库特语的次第数词（序数词）：bi：ris“第一的”，üsüs“第三”及其他等＜bi：rin č，üčun č（梁桑宁，1955，176），试比较哈萨克语的对应词birinši，üsinši及其他，等等。

在维吾尔语（方言）里，在借词内音组nt中的n脱落：bälät＜bälänt“高的”，qät＜qänt“糖”，bät＜bänt“没空，忙”。Γ.凯瓦卡科夫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为了消除词尾两个辅音的会合（凯瓦卡科夫，1970，45），如果查明在维吾尔语及其他诸突厥语言中词尾的响音与清音可以组合，那么也未必不可以同意此种看法。

n在某些情况下引起紧随其后的辅音——附加成分的首音g或γ清音化（试比较西伯利亚鞑靼人语言中m后辅音的清音化，在那里是ng＞nk，nγ＞ng：Tömän+ga＞Tömänka“在秋明”，uryn+γa＞urynqa“走向座位”，urmanqa“去树林”；有时这种现象也扩及到d：nd＞nt：saγynγanda＞saγynqanta“在寂寞的时候”）（阿哈托夫，1963，72）。

正如K.德米特里耶夫所指出的那样，“在诸方言中，尚从普辽尔时代起就发现辅音组合lt，rt，nt替代预料中的ld，rd和nt。这些音组在古代的突厥诸语言中也都是人所熟知的，显然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具有的不是l，r和n，而是被清音化了的浊音l，r和n”（1948，40）。所以可以当作初步的推测，在现代诸语言中在-n-后面清音化了的g，γ和d这一古代残留下来的现象乃是该响音古老的特征。

位于词的尾端

突厥语在词末保留了古突厥语的n。在现代突厥语诸语言中n既广泛地用于词根，也被广泛地用于派生词干。正如突厥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词末，如同它在词中一样，是响音n习惯的位置：巴什基尔语kön，乌兹别克语kun，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kün“白天”，巴什基尔语tön，乌兹别克语tun，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tün“晚上，夜”，托法拉尔语don～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ton“皮袄”；土库曼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吉尔吉斯及其他语言men“我”，sen“你”，及其他（德米特里耶夫，1948，24；梁桑宁，1971，48；巴斯卡科夫，1952，63；科诺诺夫，960，33；托其梅拉道夫，胡达古雷耶夫，970，50及其他人等）。

在古突厥语文献中处于词末位置上的n，无论是在单音节词根中，还是在多音节的派生词干中都被使用得极为广泛：ben“我”（Tон，I），bičin“猴年”（KTб，53），altun“黄金”（КТм，5，Tон，48；Мог，Ха，11），joγan“厚的，粗的”（Тон，14），budun“人民”（Мог，1），qaγan“统治者，主管，可汗”（Мог，27）；üčün“由于，为了，因为”（Мог，28）；qan“血，血液”，jan“方面，方向”，sun-“拉，拉过”kün“白天”（谢尔巴克，1962，86）及其他等。

在附加形态单位的词尾n也被广泛地使用着：-an，-yn及其他等，在许多语言中它与l相互交替：维吾尔语-gin，-qyn/-gil，kälgin/kälgil（凯达洛夫，19692
 ，96）及其他等。

n可以转变为响音或与响音相互交替。

n＞m：鞑靼方言üläm～文学语言ülän“草，青草”（阿尔斯拉诺夫，9）；再试比较在音节末尾的对应，巴什基尔语yn-tylyš～鞑靼语ym-tylyš“渴望，向往”（Дм.3
 ，24），以及试比较哈萨克语umtyl-“奔向，渴望”，西西伯利亚的鞑靼语salqyn＞salγym（Ах.1
 ，81）。

n～m相对应现象在哈萨克语及其他一些给普恰克语言中普及得很广泛，有时甚至在一个语言的内部（在各个土语中）：哈萨克语[image: img]
 elken～[image: img]
 elkem“帆”，talan-taraž～talam-taraž“破坏，破产”，sawyn～sawym“挤奶的时候，挤奶季节”，tyn-～tym-“渐渐地平息，渐渐地消失”。同时也存在n～m突厥语之间的对应，在哈萨克语那里是n地区，而在其他语言则是m地区：哈萨克语dejin～诺盖语dejim“到，至”，哈萨克语tentek～库梅克语temtek“淘气的孩子”，哈萨克语žawyn-šašyn～鞑靼语jawym-säšim，哈萨克语qundyz～阿尔泰语kümdüs“紫貂，黑貂”（参见奴尔马卡姆别托夫，1974，49）。


*
 n＞m是楚瓦什语语音特点之一，例如：楚瓦什语xinəm“腹，肚子”＜qaryn；-səm，-sam（但是当变格时是-sən，-san）复数附加成分*
 sajyn；som；sum“数目，数量，数”＞*
 sa：n（＞宾格szam）。根据最后这个例子，M.梁桑宁认为这种现象是很古老的现象（1955，177）。

从上述所列举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在楚瓦什语及其方言中，在许多情况下*
 n转变为m是完全合乎常规的，看来，应该把这看成是给普恰克语对它的影响，尽管也存在另外一些观点，但是楚瓦什语就是与其曾有过联系（列维茨卡娅，1971，183—184）。例如，谢尔巴克曾写道：“在楚瓦什语中*
 n （m和n）也有着不同的反映”，试比较：（1）tum“衣服”（＜*
 to：n），sum“计算纺织线”（＜*
 sa：n），[image: img]
 “一切”（＜*
 pütin），xykəm“腹，肚子”（＜*
 qaryn），bərəm“长的”（＜*
 u：syn），s'urəm“背，脊背”（＜*
 jaγryn），tӛdӛm“烟”（＜*
 tütin），[image: img]
 “生命，生活，呼吸”（＜*
 ty：n）；（2）tyna“（尚未下仔的）牝牛”（＜*
 ta：na），tarən“深的”（＜*
 täriŋ），xulən“厚的，粗的”（＜*
 qalyn），wyrən“地方，处所，位置”（＜*
 oryn），yldən“金子，黄金”，（＜*
 altyn）及其他等。

显然，在解释楚瓦什语m（＜*
 n）时并非只顾及那些存在于突厥原始形式中的元音系统的性质特点，而是必须考虑到那些中间过渡阶段的结构，因为正是由此才直接发展成现代的楚瓦什语形式（谢尔巴克，1970，170）。

n＞l：突厥语言之间的现象：卡拉伊姆语majmyn，～哈萨克语maimyl“猴子”，在土库曼语诸方言中通用的两种变体：majmyn∥majmyl（Аман.，226，Акмам.，15）。

n＞t：土库曼语方言zaman～zamat“时间，孔，时候”（Акмам.，15）。

n＞ŋ：在西伯利亚鞑靼语的许多词汇中可以见到这些在方言上没有区别的语音：saran～sara[image: img]
 “贪的，贪婪的”；jalan～jalaŋ“草地，牧场”；ülän～ülä[image: img]
 “草，青草”（Ах.1’80）。在西伯利亚鞑靼诸方言中还见到鼻化响音的三重对应：n＞m～ŋ：šalqan，šalγan“芜菁”；salqyn，salγyn，salγym“冷”（Ах.1
 ，81）。在哈萨克语南部诸土语中有时见到n和ŋ在词末没有区别的情况：keldin/keldiŋ“你来到了”，ättenätteŋ“可怜，吝惜”。这种对应同时也是突厥语言之间的特征；例如，在吉尔吉斯语中的哈萨克语的-ŋ有规律地与-n相对应。看来，这种现象证实了语音n和ŋ所存在的古老的亲缘关系。

M.梁桑宁对*
 n＞ŋ的转变也曾予以注意：*
 n＞ŋ的转变在古突厥语中已经在属格形式中见到，看来，也在现代多数地域的代词变格中可以见到：säniŋ；鞑靼语和吉尔吉斯语保留了它的齿—鼻音化的变体。阿尔泰语的和科伊巴尔方言以及其他某些方言中的出发格形式-dan-/-tan/-nan，而与此相对立的在其他语言中则是-dan/-dyn等，大概都是在属格形式的影响下才保存下来的（如果承认*
 n是原始的，而非ŋ，怎么能说保留下的是ŋ呢？——K.M.）。同样在单数第三人称命令式中，我们见到kylsun，bilsün＞*
 ylsuŋ，*
 bilcüŋ＞kulsuv，bilsüv（梁桑宁，1955，177）。

n＞j：穆汗默德•喀什噶尔斯基指出，在阿尔古人那儿，j作为词中音和词尾音时转变为n：qon＞qoj“羊，绵羊”，žyγaj＜žyγan“贫穷的”（МкI，67），关于卡拉伊姆语的n＞j（请参见有关响音n部分：[image: img]
 ＞bardyn＞bardyj“你走了”）。在这里，可能并没有经过中间环节的-n，-n就转变为j。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定n，j是起源于古时的j~，关于n＞j~＞j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n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消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üčü＜üčün“从……后面，从外边……”；卡拉伊姆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byla＜bylan，维吾尔语bilä＜bilän（Садв.，44），“共同，一起，和”；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qalama＜qalama“我留下，我留在”；kelese＜kesesen“你来到”（Ряс.，177）；图瓦文学语言mečičyl＜方言mečin/mečilčyl“猴年”（Чад.，52），试比较蒙古语mečiŋ[image: img]
 il。

在维吾尔语各方言中，特别是在它的费尔干方言发音中在各不同的附加成分词尾的-n普遍地都脱落了，与此同时，作为一项规律，在动词的人称附加成分中出现了用来代替的长音：-män＞-mä，-sän＞-sä：barimä“我走，我要去”，äjtimä：“我要说，我要告诉”；qajtisä：“你要回来”；ötüsä“你要通过，你要渡过”；动词形式的结尾是-mikin？（mu+ekin）＞-miki：？“吗？”；在流畅话语中的出发格附加成分的词尾中：annä：ke：n“那个之后，然后”（凯瓦卡科夫，1970，54）。

正如德米特里耶夫所指出的那样，“在突厥诸语言中辅音m也是属于多变而不稳定之列，并且经常脱落——特别在词末，从而构成与蒙古语相类似的现象（modon‘木制的，木头的’，modo‘树，树木’。已知的具陪伴和工具意义的后置词bir-le-n/bi-le-n/i-le-n‘同时，此外，共同，利用，经由’，就具有一个birle/bile/ile形式的变体。再请比较巴什基尔语的后置词taban，鞑靼语taba‘向，往，朝，朝着……去……方向’，显然这是起源于动词词根tab（p）-‘发现，走出’。在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中n的系统性的脱落已经成为谓语范畴的词形变化。试比较用men čabaqcy-ma替代-man‘我是渔夫’，用sen čabqčysa替代-san‘你是渔夫’。但是只要一添加上疑问附加成分-my‘吗？’，它就消除了位于尾部的谓语附加成分-ma和sa并使这些附加成分原有的n得以重新复原：menčabaqčyman-my？‘难道我是渔夫吗？’senčabaqčysan-my？‘难道你是渔夫吗？’等”（德米特里耶夫，1955，ИСТТЯ，т.I，280）。

在土库曼语中卡拉达什林方言的嵌入音有别于土库曼语言内其他诸方言及文学语言中的该音（阿克玛麦多夫，1975）。在土库曼语的诸方言中把来自俄语的借词Пaлbmо发为paltun音（Аман.，260），顺便说一下，同样是这个词在不识字的哈萨克人的口语中则发成palton音，这里按民族词语的来源把成分ton与类似的哈萨克语的ton“皮袄，衣服”做出了区分，同时试比较土库区曼语tanqaŋ＜taŋqa“（带把的）高水罐，带嘴儿的高水罐”，tüvelemen＜tüveleme“棒小伙子，好样的！”（Аман.，260）。

在某些情况下n十分可能并不是一个嵌入音，而是一个带有尾音n被恢复的原始形式，不过它在其他变体中脱落了。

在维吾尔的诸方言中可以见到类似现象：“很有意思的是在（费尔干——K.M）土语中在词尾保留着带有n的复数第一人称希望式的古形式-lin：baralin（文学语言barajli）“我们走吧！”，janalin（文学语言janajli）“我们回去吧！”。在维吾尔语的某些南部土语中，例如，喀什方言中这个构成成分中还具有一个-nin变体：barajnin“我们走吧！”，oqainun“我们读一会儿吧！”及其他（凯瓦卡科夫，1970）。

突厥学家们，包括M.梁桑宁（1955，177），都认为原始突厥语中曾有过n'（硬腭的n或鼻音化的j），用于有限数量的一些词的中间和尾部，后来它在一些语言中就成了n，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则成为j。Γ.兰司铁则走得更远，他提出在原始阿尔泰语中就已经有*
 n的存在（Ramstedt，1951，239—251）。

但是B.M.纳捷良耶夫的著作则指出在古突厥文献中Э这一符号表示的意思是舌面摩擦鼻音化的j2
 ，这一看法得到了A.M.谢尔巴克的支持。正如A.M.谢尔巴克指出的那样，“突厥诸语言的语音比较研究到现阶段已经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j（n'）是在特殊的组合条件下在较晚期才形成的一个语音。看来，鼻音化的j在原始语中曾是原初的j音的音位变体，这一原初j音不保留在这样一些词中，如土耳其语的aj，雅库特语的yj‘月亮’……但是将这一现象就认为是突厥原始语或古突厥诸语言中的纯正j音分类的补充，目前尚不能予以确定”（谢尔巴克，1970，83）。同时也不应排除鼻化音j是由于鼻音n弱化因而出现的可能性，其最后一步则可能是失去鼻音化作用从而成为“纯”j，也就是n～j~～j。

响音ŋ

ŋ当其在后列元音的组合中时是后舌闭塞摩擦响音，而当其在前列元音的组合中时则是舌面闭塞摩擦响音。突厥学家们一致认为，它的使用仅局限于词的中部和尾部。而它的另一特征，则是仅使用于元音之后。正如H.K.德米特里耶夫所指出的那样，ŋ只出现在古老的巴什基尔语词汇中，并且仅出现在词语的中部和尾部，而不是出现在词首（德米特里耶夫，1948，24）。试比较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taŋ、乌兹别克语ta°ŋ“霞”，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乌兹别克语teŋ“相同的，平等的”，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alyŋyz，乌兹别克语a°liŋiz“请拿吧”及其他等。

在一些古突厥文献中ŋ同样也用于词的中部和末端：buŋ“悲痛，痛苦，忧伤”（Мог.，Xб.，12），maŋa“给我”（Мог.，28）siŋli“妹妹”（КTб，20）。所以，在最近的一千年期间ŋ的位置并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改变。

按照鲍培的意见，他认为在阿尔泰原始语言中原始的鼻音ŋ只用于词的音节尾或词的尾部以及元音之间的位置……而通古斯语中的首音ŋ乃是源于*
 g。所有阿尔泰诸语言中的尾音*
 ŋ则都成为ŋ（鲍培，1960，71）。

位于词的中部

在词中的ŋ都是被用于两个元音之间或是用于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之间（较少）。这时ŋ通常处于音节末尾。

当ŋ处于元音之间时，ŋ出现在音节之首，而当ŋ用于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之间时，它则出现在音节之末，例如：哈萨克语teŋiz“海”，哈萨克语köŋil～维吾尔语köŋül“心脏”；哈萨克语žeŋge～维吾尔语jäŋgä“嫂子”。这种位置状况也是古突厥语文献语言中共有的特点：süŋüs“交战，战争”（КTб.，15）。

而М.梁桑宁和Г.兰司铁的意见则认为，古突厥语单词内的ŋ乃是起源于*
 ŋɼ，ng，个别情况下也有起源于*
 ŋq，*
 ŋk的（梁桑宁，1955，168，Г.兰司铁，1957，231—232）。

正如同A.M.谢尔巴克所指出的那样，位于词的中部位置的ŋ往往分解成n和g，（γ），这也就证明ŋ可能是在相当晚的时期才在这一位置上产生的，试比较mäŋü“永恒的，长期的”（谢尔巴克，1962，87）；哈萨克语mäŋgi＜meŋü+gü，在这里meŋü“脑，智力，头脑，记忆”，-gü则是由名词构成形容词的附加成分。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很多情况下位于词中间的ŋ是以同化的方式出现的，而且具有位于g，γ之前n的语音变化：维吾尔语män+gä＞mäŋgä“给我”，sän+gä＞säŋgü“给你”，试比较文学语言mana，sana（Садв.，48）；土库曼文学语言toroŋŋy～方言toroŋy“杞柳，柳枝”（Чом.，Ⅱ），试比较哈萨克语toraŋγy；土库曼方言jeŋŋil～文学语言jeŋil“轻的，薄的，不重的”（Чом.，10），试比较卡拉伊姆语的特腊凯方言jengil及其他等，土库曼语aŋŋal“发辫，大镰刀”～iŋŋe“针，建筑的尖顶”，eŋŋe“儿媳妇，嫂子，弟媳，妯娌”，试比较哈萨克语相对应的词：aŋγal，ine～乌兹别克语igna，žeŋge；Aman+γul＞Ama：ŋγul＞Amaŋŋul（Aкм.，21）——专有名词阿曼古尔；鞑靼方言aŋyr“雨”，aŋyz“孤零零的，孤身的，单独的”，diŋez“海”，duŋyz“猪，母猪”（Арсл.，21）同时还有鞑靼文学语言jaŋγyr，jaŋγyz，diŋgez，duŋgyz；试比较哈萨克语的对应词：janγyr＞janwyr＞žaŋbyr，žanγyz，teŋiz，doŋyz。在这里有时也出现l～n这样的对应词，维吾尔语jalγuz～jaŋγuz （Садв.，43），哈萨克语žalγyz～žaŋγyz“孤零零的，单独的”，土库曼语deŋgene～deŋŋene“合伙，公摊”，igne～iŋŋe“针”（Мав.，13）。

由这些例证可以看出，在突厥诸语言中存在着完全合乎规律的对应关系：ng～nγ～ŋŋ～ŋ，这里长辅音或复辅音ŋ与短辅音ŋ相互进行交替。

ŋ～γ，q：土库曼语maγlaj～maŋnaj“前额，脑门”，čuŋqur～čuŋŋur“深的，深远的”，ülri～ülŋü“裁衣服，做靴子用的纸样子，尺度”，gerγemek～gerŋemek“同时也明白了某一事物”，süsγemek～süsŋemek“挤过去，撑过去，冲过，突破”，terŋe～terge-“检查，挑选，清理出来”（Акмам.，17—18）；meγze s～meŋzeš“相似的”（Мав.，13）；jyγnamaq～jyknamaq“集中，收拾”，jyγnaq～juŋnaq“搜集，会议”，eγiimek～eŋilmek“变成弯曲，弯曲”。这一符号也就成为专门用于土库曼人方言分类的准则（乔马多夫，1975，9）。在雅库特语中也见到有γ～ŋ的对应关系，这里则是因为词末鼻音ŋ/n的影响从而形成的γ＞ŋ的转变（什洛鲍科娃，1970，93）。H.什洛鲍科娃指出，在雅库特语中的是一种复合的对应关系：k～g～γ～ŋ～（n）～l～r例如，xakdaŋ～xagdaŋ～xandaŋ～xaldaŋ～xardan“不鲜明的，暗淡的”，可试将此词与布利亚特语的xagdan“去年的旧草”相比较（同上）。

M.梁桑宁的注意力则关注于鞑靼语中的ŋγ，ŋq经常与ŋ同时出现的现象，这种情况部分地也见于哈萨克语，有时也在其他一些语言中见到：库梅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鞑靼语könγör，kuŋär“淡褐色的（指毛发）”（卡达诺夫）察哈台语、乌兹别克语qoŋγur，（拉德洛夫）察哈台语、哈萨克语qoŋur“黄棕色”，蒙古语qoŋγur。而从n产生ŋ则极为少见：古突厥语的属格-yŋ＜-yn（但是现在，例如在鞑靼语中尚还保留着），试比较蒙古语-un，-jin；图瓦语的出发格daŋ＜dan；ŋ＜n-g：古突厥语iliŋä＜*
 ili-n-gä及其他等（梁桑宁，1955，168，169）。

正如同M.梁桑宁所指出的，原始突厥语的ŋ“总的说来在现代诸语言中还都保存着；看来，在雅库特语中保存得则是最好的。在大多数阿纳托利方言中ŋ也都还保存着，但却较少见到ŋ＞g，γ或＞脱落”（梁桑宁，1955，169）。

ŋ＞γ，g（并进而演化为＞w，j＞元音化和脱落）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于某些词和某些词形变化形式之中，在古突厥语的第二人称过去式就有规律性地存在着-γ，-g（单数），-γyz，-giz（复数），而-ŋ，-ŋiz则较少使用，那时-ŋ通常都作为第二人称中的物主后缀，而-γ，-g则作为例外：bardyγ“你走了”，öltig“你死了”，bardyγyz“你们走了”，süŋüküŋ（较少使用süŋükig）“你的骨头”以及其他等（梁桑宁，1955，169—170）。

正如谢尔巴克所指出的，“在多音节词的词中部位置，在元音之间的位置上，ŋ的次生性通常并不要求任何的证明”，试比较古突厥语bana/menä“给我”（＜mengä），senä“给你”（＜sengä），aŋa“给他”（＜anγa）（谢尔巴克，1970，82）。

位于词中部的γ，g＞ŋ转变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是极为常见的：乌兹别克方言jolγiz＞[image: img]
 alŋyz“孤零零的，单独的，独身的”（Дан.2
 ，121），试比较哈萨克语具有同样意义的žalγyz，žalqy；menga＞meŋŋä“给我”，inga＞iŋŋa“在鸟巢里”（Дан.2
 ，122）。

相反的现象，即ŋ＞γ，g的转变同样也得到普及，这同时也就证实这些语音具有其原初的扩散性的看法，证实突厥诸语言中并没有分解为音位γ，g的观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鼻音ŋ在词中和词末乃是处在某一确定的位置上。

ŋ＞γ，g：阿塞拜疆方言toŋuz＞doγuz“猪，母猪”；许多情况下处于元音间位置上的ŋ，在其发展方面走得要更远一些：ŋ＞γ，g＞j，然后就脱落了：阿塞拜疆语elediŋiz＞eledigiz＞eledijiz＞elediz“你们做了”（Ряс.，170）卡拉察耶夫语[image: img]
 ürügüz＜[image: img]
 ürüŋüz“请来吧！”。在现代突厥诸语言及其方言中可以见到词中部位置上的ŋ＞γ，g＞j＞∅各个层次的对应关系。在西伯利亚的鞑靼语中baryŋyz＞baryγyz“去吧”kiliŋiz＞kiligiz“请来吧”，qylyŋyz＞qylyγys“请做吧”；在阿尔泰和铁列乌特语中：bolsaγlar＞polzoγor“当时如果你们在的话”。“在楚瓦什语中，则与古突厥语不同，在其单数第二人称的领属后缀中是*
 ŋ＞*
 γ＞*
 g＞u，ü，â，ä：uru‘你的脚’及其他等。”（梁桑宁，1955，170）

ŋ＞γ，g（w，j）在一些词中偶然也可以见到：土耳其语（在阿纳托利亚的东北地区）*
 or“胸，胸部”（＜*
 on）～oγundä“在他前面”＜*
 öŋündä（同上书）。

ŋ＞γ；ŋ＞m：土库曼语oŋur～古突厥语oγur-～图瓦语o：r-，哈卡斯语or-；哈萨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omyr-～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omur-“折断，损坏，拆下”；依据Э.В.谢沃尔江的看法，他认为对所有的语言来说oŋur-是最起始的，由于-ŋ-里鼻音成分的丧失，结果从oŋur-发展成oγur-形式，并在两个圆唇元音的影响下（oŋy-＜omu-）进而成为普遍通用的omur/omyr/umyr（谢沃尔江，1974，461）。

米沙尔方言和卡拉伊姆语中位于圆唇元音之后的*
 n＞*
 g＞w：布古利马的米沙尔方言süwäk“骨，骨头”，卡拉伊姆语süwäk＜*
 söŋäk；*
 ŋ＞*
 γ，*
 g＞j，察哈台语，希瓦方言süjak“骨，骨头”，土耳其语söjük，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方言süjek，哈萨克语süjök及其他等（梁桑宁，1955，171）。

元音脱落乃是语音发展的下一阶段：（凯达诺夫）托博尔斯克语、伊希姆语、图拉语、基尤里克语süäk，巴拉宾语、秋明语、哈萨克语süek“骨，骨头”。“由于观察到在ŋ交替的情况下散见的各种连读现象，谢泰来（Сеtэлэ）（FUF 12，A，124）意识到这里存在与乌拉尔语相类似的属于阿尔泰语阶段性交替影响的痕迹。这种在突厥诸语言中n＞γ，g（＞w，j＞脱落）的交替现象可以从孟卡奇（Мункачи）的文章中找到许多例证（KSz，18：1—7）。”此后梁桑宁遂从突厥诸语言中援引出大量的例证（1955，171—172）。

在现代诸语言中-ŋ-转变为-n-也是一种广为通行普及的现象：鞑靼方言sina＜siŋa“给你”，[image: img]
 ana＜jaŋa“新的”（Арсл.，9）。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于词尾位置上（参见后文）；土库曼方言syrnaq～syŋyraq“蹄”；eŋirek～erŋek“边，边缘”（Акмам.，22），试比较哈萨克语ernew“边，边缘”乌兹别克方言bordiŋglarmi～bordyjnärm y“你们走了吗？”，kelinglar＞kejynär＞kennär“请进来吧，请常来吧”（Иброx.，76），土库曼方言mene“给我”，sene“给你”，ona“给他，给她”，šuna“给这个”（Аман.，224）。

在许多语言中原初的ŋ发生了变更，转变为其他的响音。在楚瓦什语中，位于固有的圆唇元音之后ŋ＞m；从其他一些语言中也可以见到，在西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方言中，在那里，从tüŋkäk～tüŋgäk～tümgäk“塔头墩子，小草丘”一词中就可以见到ŋ＞m的转变。也正是在这一方言中位于ŋ之后的浊辅音γ，g发生清音化：karaŋqy～karaŋγy“黑暗地”，mänke/mäŋge“永远，永久地”——这里同时也发生了ŋ＞n的转变；šaŋqyrtyq～šanγyrtyq“钟，钟形物”及其他等（Ax.，72）。

在楚瓦什语中ŋ转变为n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位置上。正如M.梁桑宁所指出的“（ŋ＞m，ŋ＞n上述的交替现象——K.M.）乃是相对较晚期的语音变化，这一点从楚瓦什语的借词中，从乌德摩尔梯语和马利语中以及甚至在俄语词中（在Далл‘达里辞典中’）都保存有ŋ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anga-soaren（楚瓦什语的‘节日’）＜aŋa sören，在这里它被转写成ng。所以，把匈牙利语的gyom‘杂草’～与楚瓦什语的s'om‘杂草’，予以对比，相提并论，虽然其尾辅音都曾是-ŋ，但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除这些情况外，在楚瓦什语中ŋ仅仅是在处于k，g之前时才可以见到它”（梁桑宁，1955，169）。

在土耳其文学语言中，ŋ通常都转变为n；这也同样地见于巴尔干方言和西安纳托利方言，这一事实并不古旧，在阿拉伯文字中就是将固有的ŋ以s的形式保存着（称之为Saγyr nun）而仅在某些个别的词汇中则是以的形式予以保留（janak“面颊，腮”，sinäk“苍蝇”等＜-ŋ-？（同上）。

在阿塞拜疆语的各方言及其文学语言中有部分ŋ转变为n，并且在文学语言的正字法中ŋ并不专门予以标示（Ахунд.，72，89—92）。在有些方言中ŋ或则被保留，或则转变为γ，g，或则已经脱落（梁桑宁，169）。

在卡拉伊姆语的加里茨方言中，ŋ在属性附加成分中和在位于词中部的谓语附加成分中时转变为n：bardynyz“你们走了”，arynyz“你们的马”及其他，等等。而在特腊凯方言中同样位置上的ŋ看来是经过n的阶段再转化为j：bardyjyz，atyjyz（Мус.，85，131，269）。这在卡拉伊姆语中，也像在其他诸突厥语言中一样，是一种新的现象。

突厥诸语言中的n＞ŋ这种反向的转变，基本上属于给普恰克语类型，是经过同化作用而形成的。这通常是发生在紧随其后的γ，g之前并且是词和形态单位的接合之处，在这里第一个形态单位是以n结尾，而第二个形态单位则是以γ，g开头：巴什基尔语un-qyz＞-uŋγyz“十个姑娘”，hin+kim？＞hiŋgim？“你是谁？”，alyn+γan＞alynγan“拿到的，取得的”，išlän+gän＞išläŋgän“做好了的”（AM.7
 ，306），再试比较哈萨克语on+qyz＞oŋγyz，sen+kim＞seŋgim，alyn+γan＞alyŋγan及其他，等等。

ŋ＞j：正如资料所表明的那样，类似的转变是可以没有ŋ＞n这一中间环节而直接实现的。A.M.谢尔巴克援引了乌兹别克语的kujlak“衬衫”＜köŋläk作为ŋ＞j转变的例证（1970，170），可再试比较哈萨克语köjlek。这一现象在其他一些突厥语中也可见到：维吾尔方言köliŋlar＞keliŋla＞kelijlä“请进来”，köŋlüm＞köŋnüm＞köjnüm“我的心脏”（Садв.，68）；位于复数附加成分之前的ŋ则经常转变为j：puluŋlar＞pulijlär“你们的钱”，himmitiŋlar＞himmitijlär“您宽宏大量，您舍己为人”（Садв.，48）；可再比较维吾尔语söŋök＞süjäk（Кайд.3
 ，289），哈萨克语süjek“骨，骨头”。

根据M.梁桑宁的意见，元音的脱落则是语音进一步发展阶段：（卡达诺夫）托博尔斯克语、秋明语、伊希姆语、图拉语、基尤里克语süäk，巴拉宾语、秋明语、哈萨克语süök“骨，骨头”（梁桑宁，1955，171）。

在乌兹别克语中在词根内没有q的条件下，其假定式复数第二人称是-sejiz：用kelsejiz取代kelseŋiz“如果你们不来”，但是qalsaŋyz“如果你们留下来”。

ŋ＞w：土库曼方言oŋkü＞öwkü“从前的，过去的”（Акмам.，18），哈萨克语köŋil/kewil“心脏，心灵”；土库曼语süwek“骨，骨头”＜söŋük；köwlek“衬衫”＜köŋläk（试比较哈萨克语köjlek），sawsar（哈萨克语suwsar）“貂”＜saŋsar。正如同从引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位于其前的圆唇元音的缘故从而使其唇音化。

ŋ（ŋ’？）＞m：在唇元音之后，“在个别一些情况下：土耳其语domuz‘猪’＜*
 toŋuz；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察哈台语sümük‘骨，骨头’，察哈台语sömäk，阿塞拜疆语sömük＜*
 süŋük；土耳其语göm läk‘衬衫’，克里亚米语gölmäk，kölmäk，卡拉伊姆语kölmek，鞑靼语külmäk＜*
 köŋläk；库梅克语kömüldrük‘胸上的绷带，皮带，皮条（套车用具上的）’；阿尔泰语及其他语言omurtqa‘脊柱’；雅库特语umuox/uŋuox‘骨头，骨’等”（梁桑宁，1955，169），土库曼方言onsoŋ＞oson/osom“以后，然后”（Акмам.，18）。

r＞ŋ是在与紧随其后的ŋ的组合中经过语音同化因而得以形成的：土库曼方言oquwčulorŋo＞oquwčylaŋŋa“向你的学生们”（Акмам.，21）。

ŋ的脱落。正如从上述援引的资料中所见，在说话发音时在词的中部许多情况下ŋ发生弱化的现象，表现为它失去一些标志特征，例如ŋ转变为j，w等，这时它丧失了鼻化、闭塞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一切全都是ŋ脱落的前提条件。

很多情况下，当ŋ脱落时，其前面的元音会增长其元音长度以为代替。在乌兹别克语的花喇子模各个土语中处于词中间位置和元音之间以及在响音r，l，ŋ前时，ŋ经常是脱落的：ta：laj“上膛，腭”（代替taŋlaj。——K.M.），但是前面的元音变得更长了一些，并且获得鼻化音特征（阿波杜拉耶夫，1967，97）；在维吾尔语的诸方言中元音的音长也是由于辅音ŋ的脱落而出现的：eŋlik＞e：lik“胭脂”（沙瓦卡索夫，1970，24）。

在许多突厥语言及其方言中ŋ可以在所谓抽象属性的复合附加成分之中发生脱落-nyŋki＞-nyki：维吾尔方言ozümniki，试比较文学语言özämniŋki （Садв.，48），哈萨克语özümdiki“是归属于我的”及其他，等等。

M.梁桑宁认为：“元音的加长乃是最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出现在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铁列乌特语、绍尔语、萨加语、基尤里克语、卡钦、克孜尔语、别利吉尔语、科伊巴尔语、卡拉加斯语、图瓦语：so：k‘骨，骨头’；[image: img]
 a：q，ja：q，d'a：q，ča：q，na：q‘面颊，腮’，sa：k‘苍蝇’＜*
 säŋäk；sy：r‘静脉’＜*
 siŋi及其他等”（梁桑宁，1955，171）。

位于词的尾端

“古突厥语词末的ŋ来源于*
 ŋ”（梁桑宁，1955，168）。“词末的ŋ，特别在拟声词汇和形象词汇中，乃是最古老的一个辅音”（谢尔巴克，1962，87），例如：哈萨克语zyŋ，dyŋ，diŋ，syŋ，šyŋ，siŋ，tyŋ，tiŋ及其他等（Ибр.，8）。

正如A.M.谢尔巴克所指出的，“在突厥诸语言中，在词末位置上没有[image: img]
 +F（＜k）或н+ц（＜k）的组合是显而易见的，从共同突厥语的语音组合性和连续性的规则来看，这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合乎自然的，试比较nm，мm （A.M.谢尔巴克的这一见解只在名词和动词方面才是正确的，这类的组合通常仅使用于模拟词的词尾，例如：哈萨克语[image: img]
 ，ma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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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 [image: img]
 к，wy [image: img]
 [image: img]
 等———K.M.）。而没有这种组合正可作为[image: img]
 继发性起源（源于[image: img]
 F＜нк或нц＜нк的组合）这一假设的有利论据。试比较古突厥语кÿ[image: img]
 ‘女奴隶，女仆’（＜*
 кÿнк），ǔэ[image: img]
 ‘袖子’（＜*
 ϑäнк），бï[image: img]
 ‘一千’（＜*
 nïнк），my [image: img]
 ‘忧愁，悲痛’（＜nункm），mэ[image: img]
 ‘相等的，平等的’（＜ma [image: img]
 к），üy [image: img]
 ‘鸟的羽毛，（哺乳动物的）兽毛’（＜пунк），co [image: img]
 ‘尾端，尽头’（＜*
 сонк）ӛ[image: img]
 ‘面颊，腮’（＜*
 äнк），Эн‘弯曲，弄弯吧’（＜-
 äнк）。补充说一点，当н处于元音之间的位置时（这种情况乃是由于以元音开头以н为尾音组成的附加成分被连接在一个词汇上因而形成）这时的н就可能出现于нF或нц的组合之中”。（谢尔巴克，1970，82）

在突厥诸语言中，无论是古代语言或是现代诸语言位于词末和音节末的ŋ使用得都极为广泛普及。虽然ŋ是一个后舌辅音，但是它既能够与后列元音组合，也能与前列元音结成音组：托法拉尔语deŋ，哈萨克语teŋ“平等的，同样的”，托法拉尔语daŋ，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巴什基尔语taŋ“霞，霞光”及其他，等等。

“在楚瓦什语中，在*
 [image: img]
 的位置上可以见到：在唇化辅音м之后的和在其他元音之后的н”。此后，A.M.谢尔巴克就坚决确定，“在阿塞拜疆语、卡拉伊姆和土耳其诸语言中*
 ŋ在任何语音条件下都表现为н”（谢尔巴克，1970，170）：楚瓦什语c'ěн～哈萨克语же[image: img]
 ，鞑靼语ЖI [image: img]
 ，哈卡斯语цI [image: img]
 “去夺取胜利，去征服”；楚瓦什语mǎм～哈卡斯语、哈萨克语mo [image: img]
 ，鞑靼语my [image: img]
 “严寒，寒冷”及其他，等等。

在突厥诸语言中位于词末的ŋ都是相对稳定的。仅在某些语言和方言中偶然会见到它与某些辅音之间具有的对应关系。

ŋ～n在吉尔吉斯语中见于属格附加成分形式：tiš-tin“牙的，齿的”，at-tyn“马的”to：-nyn“山的”及其他，等等。类似的现象还可以见于学生们不正常的违规话语里，在哈萨克语中发现类似现象：qalyŋ＞qalyn“厚的，粗的”，bǔtany[image: img]
 ＞pǔdanyn“灌木的”（Аяз.，9）。这种现象甚至也在某些鞑靼土语中能看到：biziŋ＞bizin“我们的”，tuŋ＞tun“冻的，结冰的”（Арсл.，9），试再比较乌兹别克方言、哈萨克语topalaŋ＞乌兹别克文学语言typolon“忙乱，慌乱，嘈杂声，喧哗声”（Дан.，119）。突厥语言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图瓦语diiŋ～哈萨克语tiyn“松鼠”。n～γ，g，k：土库曼方言zyŋ～zyγ“扔了吧，抛掉吧”（Мав.，13），ä：k～ä：ŋ“颌，颌骨”（Aкмам.，18）。再比较突厥语相互间的对应关系：图瓦方言xöjleŋ～哈萨克语köjek“衬衫”（Чад.，44）；古突厥语bardyγ“你走了”，janyltyγ“你错了”以及其他，等等（Мал.1
 ，48）。

穆汗默德•喀什噶尔斯基指出，在阿尔古人的某些方言里第二人称过去时中是用γ取代ŋ的：qačurduγ“你迫使他逃跑，你唤醒他逃走”，tapyndyγ“你尊敬了，你崇拜了”，sen any qačurdur“你迫使他逃跑，你战胜使他败逃”（МKⅡ，194）。穆汗默德•喀什噶尔斯基辞典乌兹别克语译本的出版者指出，这种现象也是许多费尔干地区的居民语言特点：išlaring“你的事情”，bizning“我们的”（同上）。

ŋ＞m并不仅仅为楚瓦什语所固有：鞑靼语minim“我的”，试比较哈萨克语meniŋ，以及西西伯利亚方言、鞑靼方言aγyn～aγyŋ＞aγym“流，水流”（Ах.1
 ，80）。

响音l

l——在所有的突厥语言中都鉴定为舌前流辅音、钝舌尖流音、口腔边流响辅音。在某些突厥语中l还有舌后和舌前的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并没有音位意义。众所周知，这样的区分早在古突厥鲁尼文文献时期就已经存在，文献中舌前的l就有被记作不同符号的；例如用在与后列元音的组合中的l硬变体：al-（Мог，24）“拿”，altun（Мог，11）“黄金”，laγzyn（Мог，10）“猪，母猪”，等等；而软变体则使用在与前列元音的组合中：bilgä（Мог， 33）“英明的”，bil-（Мог，33）“知道”，等等。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有时l在与前列元音的组合中可能发作硬音，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反常的现象：维吾尔语tijγa“给舌头”，dil'γa“给心脏”（Наджип，1960，34）。

在阿塞拜疆语的一个土语中（格奥克柴区的阿拉伯疆比里村）软l'也用于后列元音的组合中：dol'ax“线圈，绑腿”，pal'as“毛织无绒头的双面地毯”及其他等（Велиев，1975，64）。看来，这是较晚期的语音发展的结果。在原始突厥语中l基本上看来，是用于词中和词尾，少数情况下用于词首，主要用于拟声词：lop-lop，lap-lap，lüp-lüp及其他等。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l可用于任何位置：词首、词中和词尾。在古突厥文献及中世纪文献中l用于词首，但仅限于借词和模拟词，而在“固有的”突厥语词汇中则只用于词中及词尾。

位于词首

M.梁桑宁（1955，181）曾断言说，突厥原始语言中词首没有l这个音。但是，看来这一坚决的声明并没有足够的根据。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l广泛地用于模拟词的词首，特别是在象声词中：巴什基尔语lor-lor——模仿喊声、尖叫声；土耳其语lykyr-lykyr——模仿喝、饮用的声音，lop-lop，lopur-lopur——模仿吧嗒嘴的声音（Севортян，1955，65）；加告兹语laklaky——敲击声，鹳用喙啄出的声音，再由此形成lelek，leklek，lajlek等“鹳”，liŋk-liŋk——蝉蛾飞来飞去的声音，luburda-“喧哗”（Дмитриев，1962，88—90）；土耳其语langyr-longur——模拟口齿不清而提高声音的谈话（同上书，83）；哈萨克语lap——模拟突然激动发出的声音，lüp-lüp——模拟心脏跳动的声音，loq，laq——模拟突然流出的液体的声音；哈萨克语lyp，乌兹别克语lip——模拟闪烁眨眼示意等；试再比较哈萨克语lep“微风轻轻吹动”（模拟词转变为名词的实例）。在阿尔泰语中lap则在词首，其后才是词根：luptaq uq“注意听”（Чумакаева，1972，8）。

在与其他词类的词，特别是与名词和动词连用时，在突厥语固有的词中l从不用于词首，因此它可以作为借词的独特的指示物。这一类的词在古突厥文献中数量甚少，并不多见：laγzyn“猪，母猪”（Мог，10），lisün——男人的名字（КТб，52），lüj“龙”（O a，4；Oб，5（Айдаров，1971，62））。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l并不常见，但总还是被用于许多词的词首，这些词的词源尚不清楚，所以现在也很难以把它们看做是突厥语的词汇或是借词词汇：哈萨克语laq“山羊羔”，laqtyr-（是否来自模拟的laq？）“扔，投掷”，在日常会话中有时会出现一个起首的嵌入辅音：ǔlaq，ylaq“山羊羔”及其他等；维吾尔语lačin，哈萨克语lašyn“集”，哈萨克语laqa，卡拉卡尔帕克语ylaqa，乌兹别克语lakka，土库曼语laqγa“鲶鱼”——看来，来源自模拟，参见上述乌兹别克方言laqqy，laqqa；卡拉察耶夫语loqra/laxor，土库曼语la：j，哈萨克语laj“黏土”；图瓦语的：la：“蜡烛”，laza“罐头盒，罐”，lama“羊驼”，[image: img]
 γyn“小凳，小铺”，limbi“长笛”，lap/ylap“准确”——来自蒙古语（Исхаков，Пальмбах，1961，65）；撒拉语la“蜡，蜡烛”——来源于汉语，leški“薄的，细的”（Тен.1
 ，14），西部裕固语l°abčeγ“叶子”，large-/larla-“说话，谈话”（Teн.，Тод.，50）。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大多数词首为l的词都是来自各个非突厥语言的借词。直到文学语言规范之前这些词在发音上词首都带有嵌入的元音，通常都是窄元音，至今在诸方言和土语中还仍然保留着这种嵌入的窄元音。而对于突厥文学语言来说位于词首的l遂成为一种发音的规范：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lampa“灯”（来自俄语），加告兹语laf“单词”，哈萨克语、土库曼语legen“盆”（来自波斯语），乌兹别克语lola“郁金香”（来自波斯语），lab“唇”及其他等。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有很多来自俄语以l起首的借词：Лабороtорuя“实验室”，ложа“躺着”。偶然也有这种情况，由于原来的词首辅音脱落而使l出现于词首：楚瓦什语lar-“坐”来自olur-＜oltur；las'“很简陋的小房，茅舍，夏季的厨房”来自alačyq及其他等。

在很多突厥语中，特别是在给普恰克语类型的语言中在首字母l之前会出现所谓的词首添加元音，通常都是窄元音（可以是前列的，后列的，圆唇的和非圆唇的元音），例如哈萨克语ylaq∥laq“山羊羔”，ylaqa∥laqa“鲶鱼”，ylaj∥laj“黏土”，等等。类似的现象在诸如乌兹别克语的给普恰克土语中也可以见到，在这些土语中位于l-之前的是词首添加的“不稳定的”Υ，但在奥古兹诸土语中则并没有这一现象。这一词首添加音在给普恰克方言区域再往南耶加土语范畴的活动正在减少消退，有时甚至完全消失：ylaqqa∥yla：qa“鲇鱼”，ylaj“泥，泥泞，脏”；奥古兹语：laqqa“吠声”，lab yr“锚”，laqqy“饶舌的人”，la：zyma“女灯笼裤”，läčäk“妇女头部装饰品”，latra“油渣”，löv löw“唇”，lük“腐败的蛋”……（Абдуллаев，1967，95）。

位于词首的l主要保存在与乌兹别克文学语言有着紧密联系的那些土语中。

突厥语的某些方言曾受到文学语言或词首有l的一些语言的强力影响，因此在这些方言中词首l没有招致在词首出现添加窄元音的情况，例如在费尔干纳盆地的维吾尔人的语言中即是如此（Садвакасов，1970，43）。

l是突厥诸语言中许多位于词首的构成和词形变化附加成分所特有的一个语音；在许多语言中它遭受过相应的词干结尾辅音对它的同化，例如复数的附加成分-lar∥-nar，-dar∥-tar及其他等；由静词构成为动词的附加成分——-la∥-na∥-da∥-ta，构成名词的附加成分——-lyq∥-dyq∥-tyq及其他等。

看来，复数附加成分-lar以及一些其他附加成分早在突厥语时代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位于词首l的存在。正如A.H.科诺诺夫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这些附加成分被简略评述为它们是综合性—集体性大于多数性的附加成分，因此下述这项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也就可以认为是正确可信的，即共同突厥语的附加成分-lar∥-ler和楚瓦什语的附加成分-sem（及其语音变体）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唯一有构词能力的复数附加成分，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形成则是因为它们被紧密地连接、融合在具有综合性—集体性大于多数含义的标记之后的结果-lar∥-ler＜*
 l+r，-sem＜sem＜*
 s+n”（1969，29）。

在许多突厥语言中仍然保有位于附加成分起头的l乃是它的一项特征：它并未遭受位于清辅音、浊辅音和响音之后时同化作用的影响（但是在某些语言中却受到异化作用影响，例如：哈萨克语mal+lar＞maldar“家畜，牲畜”）。

关于以l起首的附加成分是否起源于以l开头的词这一问题，目前尚不可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在词首可能有这样的对应：维吾尔方言j～l：jakpaj～lekpaj“一双鞋中的一只”（Кайд.3
 ，289）；n～l：鞑靼方言latan～nadan“无知的人”。

对于一些突厥语言来说l＞n的转变乃是其一个特点：哈萨克语nälet＜laγnat“诅咒”；阿塞拜疆方言noγman＜loγman，navaš＜lavaš“（外高加索的扁形淡）面包”，naγym＜laγym“地道”，neškar＜leškar，näčäx＜läčäk“（妇女用的）三角头巾”（Бехб.，9）；雅库特语nuoska＜俄语ложка“匙子，勺子”；土库曼语lo：wyja～nojwa“四季豆”（Мав.，13）。n-＞l-：裕固语lom ＜nom“教规”（Тен.1
 ，14）。

位于词的中部

l被广泛地使用在词的中部。其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在古老的和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词根的或词干的收尾音出现，或者作为附加成分的形态单位的首音使用，例如在古突厥文献中：bilge“英明的，聪明的”（КТм，1；Тон，Мог，1），bilig“知识，知道”这里的是词根bil-“知道”；ilgerü“向前，去东方”（KTб，8），这里的是il“前面的部分，在前面”；bolty“已出现，已发生”（Мог，36），这里的是词根bol-“是，成为”。

而在l使用于词中部的其他许多词汇中可能当初原本是处于词根的尾部或附加成分的开头位置，所以位于中部的l似乎是词根和附加成分接合处的一种标志：bulut“云，云彩”，qylyč“马刀，军刀”，elek“箩，筛子”以及其他；哈萨克语alyp～古突厥语alp“大力士，巨人，身材高大的人，英雄”，哈萨克语altyn～古突厥语altun“金子”，哈萨克语[image: img]
 yly“温暖的”，ǔлу“大的，伟大的”及其他等。在突厥诸语言中l～n是词内部的是具有突出特点的对应关系。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见到它们是在被并行地使用着：维吾尔方言：möldü∥möndü“雹子，冰雹”，siŋlim∥siŋnim“我的妹妹”，bäldiŋ∥bändiŋ（汉语）“板凳”，等等（Kaйд.3
 ，289）。同时，还可以见到按照逆同化规律使用的n～l的对应关系：维吾尔方言onlyq∥olluq“十，十个”，otunluq∥otulluq“放柴的棚子”，sänlimäk∥sällimäk“不使用敬语‘您’而使用‘你’说话”（Кайд，289）；巴什基尔方言内位于词中并在清辅音s，t之前：myntyq ∥myltyq“火枪”，Insus∥Ilsur——专有名词（Юс.，5）；鞑靼方言[image: img]
 yndyz∥[image: img]
 yldyz“星星”，qymnaq∥qomlaq“醉，醉态”（Aрсл.，9）。

突厥诸语言中在附加成分的形态单位的起首位置出现l～n的对应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现象，例如，加告兹语babajlan∥babajnan“和爸爸在一起”，parajlan∥parajnan“带着钱”及其他等（Покр.，74）。对于这种l＞n转变现象，Л.鲍克洛夫斯卡娅将它解释为j在尚未形成音节之前的一种活动作用（1964，74）。

l～t：维吾尔方言alajtän∥atajtän“独特地，单独地”（Kайд.3
 ，290），土库曼方言isle-∥iste-“希望，祝愿，想，想要”，besle∥beste“装饰（上），点缀（上），打扮，给……穿上”（Берд.，151）。位于附加成分形态单位开头的l～d～t对应关系则是哈萨克语和某些给普恰克类型语言的特点：哈萨克语bala+lar“孩子们”，mal+dar“家畜，牲畜”，at+tar“马”及其他等。在乌兹别克语的一些方言中可以看到l～d对应关系：a°lly～a°ldi“他拿了”，kelli～keldi“他来了”及其他等。（Шерм.，113），veγyrde-～vaγirla-“喧哗，喊叫”（Шерм.，70）。

l～j则是土库曼各方言的特点，特别是出现在用以构成的附加成分-al～el之中：agrelmek∥egrejmek“变弯曲，弯曲”，dorralmaq∥dorrajmaq“弯直，成为直的”，arrakmaq∥arrajmaq“变重，成为重的”（Берд.，151）。

还可以在哈萨克语的alda-[image: img]
 ylda中看到j～l这种反向的对应现象，与此相一致的则是土库曼语ajda∥jylda“有时，偶尔”，直译是“一次在一个月里或在一年里”，这里在alda中哈萨克语的l取代了预期的j，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第二个词里l的远端逆同化作用。

l～ŋ乃是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中土语所具有的特征。维吾尔语jalγuz∥jaŋγyz（Кайд.3
 ，289），žalγyz∥žaŋγyz“孤零零的，独身的”。

l～γ：鞑靼语manγaj～哈萨克语manlaj∥mandaj“额，脑门”。

l～d：乌兹别克方言awla-∥a'wda-“打猎”（Зуф.，7）。

突厥诸语言中位于词中的l转变为其他的语音乃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现象。这个位置上的l可以转变成所有的其他响音：r，m，n，ŋ，j，以及闭塞浊辅音d和清辅音č，t。

l＞ll（即在土库曼语埃尔萨林方言中所见到的双l：šüle＞sülle“米饭，大米粥”，pile＞pille“（蚕及其他昆虫的）茧”，xalamaq＞hallamaq“任谁都喜欢”（Берд.，186）。

l＞r则广泛遍及于包括土库曼语在内的中亚各个语言之中：土库曼方言elt-＞ert-“把……送往”，kelem＞kerem“圆白菜”，musulma：n＞musyrma：n，再试比较维吾尔语musulman～musurman，哈萨克语musulman～musurman“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土库曼语tüwölöj（正字法是mувеlей）～tüwrej“涡旋，旋风”，哈萨克语tülej～dülej（Аман.，225）；哈萨克语saŋyraw～saŋylaw“耳聋的”，byryγuw～bylyγuw“一团糟，混乱”，zarar～zalal“害处，损害，亏损”（Гас.，11）。

上述所列举例证中的l＞r的转变是很难给以解释的，而下列一些例证则可以解释成是受到相邻辅音的影响（同化作用）所致：乌兹别克方言jengilra° q～jengurr°q“稍轻地”（Ибро[image: img]
 ，76），qolromol～qorromol“手帕”（Джур.，12）。在这种情况下，尾音l受到位于其后并且以r开头的形态单位的影响因而转变为r。

也可以见到逆向同化的情况r＞l：乌兹别克语qymyrlaš-＞qymyllaš-“共同移动”，terlama＞tellämä“伤寒”（Ибро[image: img]
 ，77）。这里的转变是由于同化作用的结果（关于r＞l的转变详情，请参见r的章节）。

l＞n这是一种广泛而普及的现象：土库曼语ja：ly＞ja：ny“相同地，类似地”（Берд.，150），西西伯利亚鞑靼语oltyraq＞ontoraq“鞋垫”，oltan＞ontan“鞋底”（Ax•1
 ，81），乌兹别克语ajlanaj＞äjnäläj“亲爱的”（Щер.，70）——这里的l＞n是由于同化作用的结果，土库曼语埃尔萨林方言jyldam ＞jyndam“活跃的，欢快的，快速的”，čaqlyšma∥čaqnyšma“相撞，碰撞”，čuqalaq∥čuqanaq“坑洼，坎坷”（Мав.，13），西伯利亚鞑靼语a°nna（这是由a°ly+ana组合而成的词）“祖母，外婆”（Ax•1
 ，77），维吾尔语köŋlüm～köŋnüm“我的心脏”，ajlinäj＞äjninäj“亲爱的，贵重的”；但是在维吾尔语中，l～n的对应仅只是附加成分-γili∥-gili，-qili∥-kili的标准规范，它还有其方言的变体-γini∥-gini∥-qini∥-kini：köjdùrgili＞köjdürgini“为了焚毁，燃烧”，urrili＞urrini“为了打，揍”及其他等（Садв.，43）。在加告兹语中，位于响音m，n，之后的l通常都转变为词干和附加成分中的n：anlama：＞annama：“明白，理解”，di nlenmä：＞dinnenmä：“休息”，damla＞damna“一滴，一点”，adymlama：＞adymnama：“走步，行走”，tamalama：＞tamannama：“完成，结束”（Покровская，1964，73）。

在巴什基尔语的各方言中位于附加成分开头的l-则是转变为处于词干末尾的鼻响音之后的n（Ишбулатов，1975，27）。

这种类型的同化作用同样也是许多突厥语言都具有的特点，主要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突厥语言，诸如哈卡斯语、托法拉尔语、图瓦语、吉尔吉斯语和阿尔泰语等。

l＞ŋ的转变是因词干上发生的同化作用因而形成：乌兹别克语ja°lγyz＞ja°nγuz“一个，单独的”（Ибро[image: img]
 ，76），西伯利亚鞑靼语jalγyz＞jaŋqys，哈萨克语žalγyz＞žaŋγyz；西伯利亚鞑靼语sul qul＞syŋqul“左手”；jalγyš＞jaŋ qyš“错误，过失”（Ax.1
 ，79）；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ullu＞uŋlu“大的”——l＞ŋ异化作用的转变。

l＞m的转变同时也是源于同化作用：乌兹别克语kela a°lmadim＞kelommadim“我不能来”，a°la a°lmadim＞a°lommadim“我不能拿”（Шерм.，118），bulmajdi＞bommajdy（Иброх.，76）；维吾尔语bolmajdi＞bommajdo“不能，不行”（Садв.，43）。

l＞zr
 的转变则是受到位词中的[image: img]
 的影响：乌兹别克语mǔlzr
 ol＞mozr
 zr
 ol （Иброх.，75）“推测，假设，草案”。

l＞č：这一现象的形成乃是在土库曼语一些方言中附加成分-ly 被附加成分-čy取代所致——esenγylyly＞esenγylyčy“埃森古洛夫的”čelekenli＞celekenči“切列肯的”及其他等（Аман.，223）。正如从例证中之所见，l＞č的转变是当其前面有一个响音或元音时因而产生的。

l＞t的转变通常是在以l起首的附加成分与带有结尾清辅音的词干相接合时发生。也有少数这样的词，其内中的转变是“根据类推”而来的；但这仅是极其罕见的例外现象：乌兹别克语asli＞ästy（Ибро[image: img]
 ，75）“完全，全然”；eltib+be＞ettibbe“送到，送去”（Джур.，12）；哈萨克语bala+lar“孩子们”，但是at+tar“一群马”及其他等，许多突厥语中也全都具有这一特殊的现象：图瓦语kas+tar“鹅群，雁群”a'ttar“一群马”及其他等（Исх.，Пальмб.，67）。

l＞d，t的转变。M.梁桑宁写道，l转变为闭塞音这一现象在突厥诸语言中是极为通行和普遍的——从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除外）到雅库特语，包括巴什基尔语，个别情况也会在某些阿塞拜疆语言以及某些东安纳托利亚方言中见到。这种现象最常出现在以-lyq结尾的名词其复数附加成分-lar中和以-lyq结尾的形容词附加成分中，以及在构成动词的附加成分-la之中。此外，这种现象有时也会在相当晚期的借词中见到：哈萨克语alda“上帝，神”＜阿拉伯语allah；molda“祭司，神甫”＜阿拉伯语mawla：（毛拉）及其他等（Рясянен，1955，190）。哈萨克语的这个例子显示出哈萨克语的一种特殊规律——在一个单词内不能将两个l音相组合。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哈萨克语中单词molda并非直接从阿拉伯语引用来的，而是借自那种在发音上有两个l音的语言，可能就是鞑靼语，在鞑靼语的mulla这个词中同样也可以见到鞑靼语的u～哈萨克语的o二者相互之间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在突厥诸语言中产生l＞d，t的语音条件并不全都一样。例如，在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铁列乌特语、捷列茨科等语言中l＞d的转变是发生在鼻音之后，而同时l和z，以及l＞t则是发生在清辅音之后；而当l在清音之后，以及在响音j，w，r之后时则依然保留：哈萨克语ajlar“数月”，awla-“打猎，猎物”；但是，tamdar“建筑物，房屋”，tondar“皮袄，毛皮大衣”，qoldar“手，双手”及其他等。

许多语言中的l＞d转变还发生在位于响音词干之后的附加成分形态单位的起首：乌兹别克语vaγirla-＞väγyrdä-“喧哗，发出响声，嘈杂声”，taqirlat-＞täqyrdät“发出敲击的声音，轰隆作响”（Шерм.，70，以及参见Иброх.，76）。

l＞d的转变经常是在双l音组合的情况下由于异化作用因而得以形成，这也是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巴什基尔语言以及中亚诸突厥语言中一些方言都具有的特点：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中以alda替代alla“（伊斯兰教的）真主”，哈萨克语sälde，吉尔吉斯语中以selde替代sällä“（伊斯兰教男人的）缠头”，哈萨克语中以til+der替代tiller“语言，话语”及其他等；在哈萨克语的各土语中l＞d也广泛地使用于词干之内：sinŋdi～siŋli“小姨子，小姑子”，äwlie～äwdie“神的；神圣的”，bajdawdy～bajlawly“留恋……的，热爱……的”，ojdajyq～ojlajyq“我们想一想”，bide-～bile-“跳舞”及其他等（Бол.，42）。

在哈萨克语的一些土语中有时可以见到一些带有原初l的词汇，但在现代文学语言中d才是典型的特征：taŋla-替代taŋda-“选择，选出”，maŋlaj“前额，脑门”，taŋiaj替代taŋdaj“上膛，腭”，aŋla-替代aŋda-“明白，理解”，tirilej替代tiridej“活（着），活活地”，teŋlik替代teŋdik“相等，均衡”及其他等（Бол.，42）。然而在这方面最接近于哈萨克语的卡拉卡尔帕克语却从来就没有过l＞d的转变（关于l＞d/t的转变并请参阅Рясянен，1955，190—191）。

在许多彼此地域相近的语言中仍然可以见到所保留的位于附加成分开头的古老的l，它出现在元音以及响音r，j之后，这种情况在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以及西伯利亚鞑靼语的某些方言中都不少见。在其他的位置上l（在响音m，n，ŋ和浊辅音之后）转变为d，而l（在清音之后时）则转变为t。位于鼻音后的l＞d转变也出现在绍尔语中。M.梁桑宁把它归于也许是受到阿尔泰语的影响所致（Рясянен，1955，190—191）。然而雅库特语中在元音之后以及l之后仍然保留着l；而在j，r之后则出现l＞d的转变，所以相比之下这里看到的是与上述各种语言中完全相反的现象。

l＞δ：在巴什基尔语中位于附加成分起首的l依据其语音特点在结尾的r，δ，w，j之后发生同化，从而转变为δ；正如H.K.德米特里耶夫所指出的，这种转变与复数形态范畴密切相关：qyδδar替代qyδlar“姑娘们”，tawδar替代tawlar“山地，山区”，tajδar替代tajlar“马驹群”（Дмитриев，1948，37）。

在巴什基尔语中l＞d的转变发生在响音l，m，n，ŋ和浊辅音ž之后，同时与复数的形式也有关联：tirtdär替代tillär“多种语言，话语”，uramdar替代uramlar“多条街道”，taždar替代tažlar“多个花环”，jiŋdär替代jiŋlär“双袖”（Дмитриев，1948，37）。

在图瓦语中l＞t的转变并导致位于其前的浊辅音转变为清辅音：közülüp ＞köstüp“显出……样子时”，üzülüp＞üstüp“被撕破，扯断时”，tögülüp＞töktüp“洒出、溢出时”。正如所见，一定位置上的浊辅音+l的组合转变成为清辅音+t的组合。M.梁桑宁认为这可能是出自类推所形成，并且是一些广泛流行和普及的形式，诸如üst＜üzün∥üzär“上的，在上面的”，alt＜alyn“前额，前面的”及其他等（Рясянен，1955，197）。

在图瓦语中通常都在以l结尾的音节后面连接一个以浊辅音b，w，g，d，z和清辅音č起首的音节，从而形成两个音节相对接的组合：lb，lw，lg，ld，lz和lč。这种现象也遍及于共同突厥语内位于词中部的带有l的音组lt＞ld：aldy替代alty“六”aldyn替代altyn“金子，黄金”，baldy替代balta“斧头”（Исхaoв.，Пальмбax.，1961，67），而lš音组则转变为lč：bolčur“他将帮助”。第二种的辅音组合lk，ll，lm，ln，lp等则是为其他一些突厥语所特有，由于在图瓦语中不可能形成与其他突厥语中相类似的组合，因此在受到l的同化作用或异化作用的影响下从而相应地转变为g，d，b及其他等（同上书，66）：lk＞lg：dilgi替代tülkü“狐狸”；čalγa：“懒人”，试比较哈萨克语[image: img]
 alpaq“宽的，平坦的”；alza替代alsa“如果他要拿”，kelzin替代kelsin“请他来吧”，doldur-“装满”替代doltur-及其他等（同上书，66）。

在许多突厥语及方言中位于-l结尾的词干之后并以清辅音开头的附加成分由于异化作用因而清音化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现象：西伯利亚鞑靼语küqel +kä“黑果越橘里（指果实）”，läplävel+kä“甜菜里”，tal+qa“柳树里”（Ax.1
 ，72）；在阿尔泰语的北部方言群中：kel+ti“他来了”，al+tylar“他们拿了”（Баск.6
 ，71）；巴拉宾语jal+tap“雇用，租用”（Tум.3
 ，49）。

看来，不能把这种现象看做是突厥诸语言中的一种什么新事物。在突厥诸语言中l的带清辅音的音组本来就广泛而普遍地出现在原始词干之中，例如，在拟声词汇中：咕嘟声——巴什基尔语balq-bolq，bülk-bülk bült-bült；吞咽液体声——olq，olt，qylt，qylt（ВБЯ，1973，61）。再试比较哈萨克语的拟声词汇中的音组lt，lp，lk，lq，lš：mölt，žult，žalt；balp，salp，elp；selk，kǐlk，bylq，sylq；bylš，qylš，qalš，balš及其他等。

在某些语言和方言中l的带清辅音的音组发生语音换位也是可能的。这说明在突厥诸语言中l的带清辅音的音组并不是异类现象：lt＞tl：西部西伯利亚鞑靼语myltyq＞mytlyq“火枪，枪”，也可以是相反的现象——tl＞lt：atlap＞altap“步行着，走步”（ТУМ.3
 ，49）。

在带有l的音组中发生的语音换位也可以发生在l与响音连接的音组中：jl＜lj：uljaq＞ujlaq“那一面，那一边”（ТУМ.3
 ，49）；ml＞lm：乌兹别克方言sumalaq＞sülämäk“（屋檐下滴水结成的）冰溜，冰柱”（Зуф.，8）；哈萨克语及维吾尔语诸方言ln＞nl：ajlan-＞ajnal-“旋转，转动”（Садв.，64）。

在突厥诸语言中还存在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这就是从带有l的音组转变成没有l的音组，对于这个问题M.梁桑宁曾给予了很多的关注（1955，194—203）。

ls＞ss：土耳其语olsun＞ossun“叫他去干”。

lc＞ns：鞑靼语kunsa“环，圈”＜俄语кольцо。

ll＞ŋl：鞑靼语的卡林土语ullu＞uŋlu“大的”，elli＞eŋli“五十”。

rl＞rr：阿塞拜疆语的甘贾仁方言。

rl＞ll：阿塞拜疆语olurlar＞olulla“他们将要”。

rl＞tt：雅库特语doγorlor＞doγottor“朋友们”。

kl＞lk：tülkü“狐狸”，如果词源是来自＜tükliq则是可信的（Рясянен，1955，194）。

lt＞l [image: img]
 ：雅库特语ilt-“拿走，拿去”，ie [image: img]
 er；xaltan“裸露的，露出的”，xal [image: img]
 a：jy“山的南坡”。

lt＞ld＞l：维吾尔语jultuz～卡拉伊姆语julduz～哈萨克语[image: img]
 ǚldǚz～雅库特语sulus“星”；哈萨克语byltyr～雅库特语bylyr“以前，在过去”。

ŋl＞lγ：鞑靼语jälgäš“错误”＜jaŋlys^。

l＞n存在于nl＞nn，ŋl＞ŋn，ml＞mn等音组内的鼻音后面，对于这一现象M.梁桑宁把它看做是包括雅库特语在内的东北部诸突厥语的一种特点，同时这一现象也偶然会见于其他的突厥语言和方言之内（Рясянен，1955，200）。

j+l＞l'是楚瓦什语的一项特征：vil'a“玩，玩耍”＜väjäla，kal'l'a∥kajälla∥kajälla“向后，往后”。

gl＞kt：图瓦语töklüp＜tögülüp“很相似的，一模一样的”。

γl＞lγ：绍尔语ylγa“哭”＜yγla，哈卡斯语oγul“儿子”——oγly＞olγy“他的儿子”。

正如从上述资料中所见到的那样，位于词中位置的l经常会发生变化，这也说明它处于这个位置时的不稳定性。

同时，这也可以使突厥诸语言中广泛普及的一种现象——在词中位置上的l的脱落从而得到说明。

最常遭受脱落的就是当原始动词词根被连接上构词附加成分和词形变化附加成分时其词根结尾的l发生脱落，这一现象在给普恰克类型的语言中十分普遍，其基本动词是：al-“拿着，拿到”，bol-“是，成为”，kel-“来”，qal-“留下，保存下”，sal-“放，安置”，qyl-“做”。这时附随其后的辅音，也就是附加成分的开头的辅音，其性质已毫无意义，它可能是响音、清音、浊音，但绝不是元音。φ.阿波杜拉耶夫还曾为乌兹别克语花喇子模土语的这类动词中l的脱落现象提出过一项有趣的分类意见（967，119）（这同时也涉及其他一些语言和方言）：

（1）位于否定语气附加成分-ma之前：乌兹别克方言amady“他没拿”，qamady“他没留下”，bomady“没出去”，kemadi“他没有来到”，samady“他没有放进”，qamyjdy“他没停留”，在维吾尔语各方言中l的脱落常会导致长音的形成：qa：ma-“不停留”，a：ma-“不拿”，kä：mä-“不来”，boma-“不存在”，ča：ma-“不玩，不演奏”及其他等（Садв.，54）；再试比较维吾尔方言amidi“他没有拿”替代almidi，qymajmän“我将不做”替代qylmajman及其他等（Кайд.3
 ，292）；

（2）位于以-γan结尾的过去时附加成分之前：乌兹别克方言的aγan替代alγan“他拿了，拿了的”，saγan替代salɼan“他安置了”，boγan替代bolγan“他曾经在”及其他等（φ.AбД.З，119）；维吾尔方言a：γan替代alγan“他拿了”，qa：γan替代qalγan“他留下了”，ka：ga：n替代kälgän“他来了”，bo：γan替代bolγan“他曾经在”（Садв.，54）；cä：γan替代čalγan“他玩（演奏）乐器”；再试比较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土语kegen替代kelgen“他来了”，boγan替代bolγan“他曾经在过”，巴什基尔语aγan替代alγan“拿着了”（Ишб.，26）及其他等；

（3）位于副动词附加成分-p之前：乌兹别克方言apty替代alypty“他拿到了”，qapty替代qalypty“他留下了”及其他等（ф.Aδg.3
 ，119）；同时再比较哈萨克语apkel，äkel“带来”替代alypkel；apty，kepti替代alypty，kelipti及其他等；维吾尔方言kep替代kälip“到来时”，qep替代qalip“停留时”，bop替代bolup“在……时候”（Садв.，54）；

（4）位于条件式附加成分之前：乌兹别克方言asa替代alsa“如果他要拿”，qasa替代qalsa“如果他将停留”，bosa替代bolsa“如果他将要……”（ф.AбД.3
 ，119），试再比较维吾尔方言中相应的词汇：a：sa，qa：sa，bo：sa及其他等（Садв.，54）；巴什基尔语aha＜alha（Ишб.，26）；哈萨克的口语kese替代kelse“如果他来”，asajšy替代alsajšǔ“请拿吧”，bosajšy替代bolsajšy“来吧”；卡拉卡尔帕克语bosa替代bolsa“如果他将……”（Баск.4
 ，65）；

（5）位于第三人称命令式附加成分之前：乌兹别克方言asyn“让他拿”，qasyn“让他留下”，kesin“让他来”替代相应的alsyn，qalsun，kelsin （Ф.Абд.3
 ，119）；kesun替代kelsin“让他来”，qa°s yn替代qa°lsyn“让他留下”（Шерм.，118）；卡拉卡尔帕克语asyn替代alsyn“让他拿”（Мал.8
 ，31）。

结尾的l在前述所列举的情况下也并非在所有以l结尾的动词中全都会脱落，例如在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中，在kül-“微笑，笑”，böl-“分开”，tol-“坐满”这样一些动词中结尾的l并不脱落（Садв.，54）。

结尾l的脱落并非只在前述那些条件下才会发生，它也出现在维吾尔方言强制语态的形式之中：a：γyz-替代alγyz-“迫使，扣留、命令留下”，qa：γyz-替代qalγyz“迫使，扣留、命令停留”，kägüz-替代kälgüz-“迫使，吩咐，命令前来”及其他等（Садв.，54）；试再比较卡拉卡尔帕克语kijatur替代kelejatyr“（他）在走，走近”（Мал.8
 ，31）。

在维吾尔语中，位于词中的l的脱落同样也出现在一些非派生词中：a：ma“苹果”替代alma；pa：wan“大力士，斗士”替代palwan；o：ta-“坐”替代oltar-（Caдв.，24）。

结尾的l的脱落同时也可以发生在元音之间这一位置上，这时结尾的l则处于附加成分之前：托法拉尔语kel+ir＞ke：r“他将要来”，bil+ir＞bi：r“他知道”（Расс.，34）。l这种脱落现象每当以l：al，qal等收尾的动词被连接上以-p结尾的副动词附加成分时就会广泛而普遍地发生：alyp＞ap，a：p，qalyp＞qap，qa：p及其他等（参见上文）；维吾尔语alipčiq-＞apčip，ačix-“搬出”，哈萨克语alypšyq＞apšyq；维吾尔语qalip＞qap，哈萨克语qalyp＞qap“留下时”；维吾尔语kelip＞kep，哈萨克语kelip＞kep“到来时”及其他等。在库梅克语中处于元音之间位置上的-l-也有可能在词干中发生脱落：talalar＞ta：lar“林中旷地”（Молл.，17；并参见Рясянен，182）。

这种处于元音之后清辅音之前的l脱落有时也会发生在非派生词中，有可能是根据派生词汇所类推来的：加告兹语beki＜belki“大概，可能”（Покр.，62），试再比较中世纪突厥文文献中以及现代给普恰克诸语言中的：oltur＞otur-“坐下，坐”，乌兹别克方言altmyš＞attmyš“六十”（ф.Абд.3
 ，119），试比较楚瓦什语utməl，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atmyš（Рясянен，182）。

在现代哈萨克语中指示代词的结尾l当其位于变格附加成分之前时发生脱落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bül“这个”，sol“那个”，ol“那个”：属格bǔnuŋ，mǔnyŋ，sonyŋ，onyŋ。结尾l的脱落同样也发生在这些代词同以辅音起首的词汇相连接的情况下：bǔlžer＞bužer“这个地方”，sol kisi＞sogisi“这个人”，olbala＞obala“那个男孩”及其他等。同时，在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现象：ol＞o（Берд.，151），olgün＞ogün“在那一天”。

在乌兹别克语的一些方言中复数附加成分其起首的l音也发生脱落：bǐzlär＞bǐzär“我们”，bardyŋyzar替代bardyŋyzlar“你们来了”；bizä“我们”，sǐzä“你们”（ф.Абд.3
 ，119）。位于响音m之前l发生的脱落：维吾尔语ama＜alma“苹果”，楚瓦什语uma；土耳其语ama——（表示不可能实现的词形式）＜alma（Рясянен，182），同时，ama在哈萨克语口语中：kelamady“他绝对不能来＜kele almady。

正如Э.В.谢沃尔江所指出的那样，在奥古兹诸语言中l的脱落并不常见（1955，89）。他把l的脱落归之为个别现象：土耳其语kitlemek∥kilitlemek“用锁锁上”，kitli∥kilitli“锁上了的”；和叠音脱落：mücadeleri＜mücadeleleri“他们的斗争”，anadollu替代anadolulu“安纳托利人”；以及口语形式：诸如kaktym＜kalktym“我起床了”。

位于词的尾端

在突厥词汇的结尾广泛地使用着l音。

正如哈萨克语《反义辞典》中所显现的哈萨克语内以-l结尾的名词仅仅见到三个由两个音位所构成的词：äl“力量”，el“人民，国家”，ǔl“儿子，男孩”（第9页），而动词之中则是：al-“拿”，il-“挂，吊起”，öl-“死，死亡”。以l结尾的词则是依照词中所增加的音位数量而同时扩大其自身的数量：例如在该辞典中就确定记有30个单词——由3个音位构成的以l结尾的名词（第9—10页），由4个音位构成的以l结尾的有16个名词和由5个音位构成的以-l结尾的名词77个以及其他等。而其中尚有大量的借词（第13、19页）。

同时还存在有相当数量的以l结尾并由3个音位所构成的动词：哈萨克语mal-“使在（液体或水中）泡一会”，tal-“感到疲乏，累”，šal-“缠绕，卷”，-qal-“留下，滞留”，žel-“（马的）快步，小跑”，kel“来到”，bol，sol，tol，šol，qyl，bil，til，žǔl，böl，kül及其他等，它们之中，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那么也是大部分在许多突厥语中都是有的。

结尾的l同样也广泛地使用在突厥诸语言中的共同突厥语词汇的词干尾端：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jyl，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žyl，阿尔泰语d'yl，图瓦语čyl，楚瓦什语s'ul，雅库特语syl等“年，一年”；楚瓦什语s'ul，哈萨克语žol，土库曼语jo：l“路”及其他等。

在古突厥语中l也广泛使用在词的尾端：jyl“年”（КTб，8），balbal“石雕像”（КTб，16），čöl“荒原，沙漠”（KTб，4，Тон，24），el，il，“人民，国家”（Тон，55），bil“去了解认知”（Тон，24）及其他等。

在单音节的以l结尾的突厥词汇中其词首最常使用的辅音是b，q，k，t，s，j：

b——l：bol，böl，bel，bul，bal，bül；

q——l：qal，qol，qul，qyl；

k——l：kel，köl，kil，kül；

t——l：tal，tol，tul，tyl，til，töl，tel，tül；

s——l：sal，sol，syl，sul，sel，sol，sül，sil；

j——l：jal，jol，jul，jyl，jel，jil，jül，jöl。

突厥学家们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都指出，l最具有特征性的位置就是词的中部和尾端：“在图瓦语词汇中辅音l最常使用于词中和词尾。在与其他突厥语言共同的词汇中，图瓦语中的l与其他诸突厥语中的l也都是相互对应的：al-‘拿’，kel-‘来到，到达’，xol‘手’。”（Исхаков，Пальмбах，1961，65）“在词中和词尾（卡拉卡尔帕克语词汇——K.M.）内л1
 和л2
 的位置都是通常所在的位置：aл1
 ‘拿到’；кeл2
 ‘来到，到达’aвул1
 ‘（高加索、中亚等地的）山村，村庄’；muл2
 ‘语言，舌头’及其他等”（Баскаков，1952，64）及其他等。

至于在突厥诸语言中结尾的l转变为其他语音则是属于极为少见的现象。

l＞n：维吾尔语kändal＞qändan“糖罐，喜欢吃甜食的（女）人”（Каǔд.，289）jašil＞jašin“绿色的”（Садв.，43）；majmyl∥majmyn“猴子”（Мав.，13）。最后一个例子则是突厥诸语言之间n～l的共同标志。

l＞ŋ：维吾尔语、哈萨克语sol＞soŋ“左侧的，左面的”，在哈萨克语中这类的转变出现在连贯性的话语中，此时紧随其后的词都是以q，k起首的词：soŋγol（正字法应是сол[image: img]
 ол“左手”，soŋgöz（正字法应是coлкθз）“左眼”，但solžaq“左边，左面”。

l～j：维吾尔语nasbaj∥nasbal“闻鼻烟”（Hадж.，42）。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突厥诸语言中结尾l的稳定性，并且也使l＞š这一论点陷入存疑境况。

同时，结尾l的脱落在突厥语语音学中可以说是属于一种并非常见的现象。

l在指示代词中的脱落：哈萨克语so“那个，那”替代sol，o“那，顺便说到的那个”替代ol，再试比较中世纪文献资料中的u“那，那个”（Щерб.1
 ’92），维吾尔方言kä：替代käl-“来到”（Садв.，24），哈萨克语ke替代kel“进来吧”，哈萨克语kä替代kel“到这来吧”（对狗）。

结尾l的脱落在乌兹别克语的花喇子模土语中也同样被广泛地使用着，特别是在动词词根的尾端。在个别的情况还可以构成长音，a：替代al“拿着吧”，qa：替代qal“留下吧”，sa：替代sal“安置好”（ф.Абд.3
 ，95）。看来，这一现象是根据l在词中位置上的脱落现象进行类推所形成的（参见上文）。加告兹语nasy替代nasyl“什么样的”，如同（Покр.，62），阿塞拜疆语dejü替代dejil“不”，qä替代qäl“进来吧”（Рясянен，183）。在加告兹语中还发现有一个带结尾l的单词ni [image: img]
 äl“如同”，并且的确是用来作为没有l的ni [image: img]
 ä的变体（Покр.，62）。

在一些与响音l相关的特殊现象当中，某些楚瓦什语内位于词中和结尾的l和共同突厥语s，š相互的对应关系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在突厥学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把这种对应关系同楚瓦什语与其他突厥语的r～z对应关系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虽然楚瓦什语l～š的对应关系依其本身位于词的各个不同位置而言本就要求对其进行个别的分析研究。在所有突厥语中这种现象乃是楚瓦什语所独有的特征。同时，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楚瓦什语l和突厥语š的对应关系并非一种普遍现象，而只是在少数某些词中才存在。楚瓦什语的l对应于其他突厥语中的š/s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词尾：楚瓦什语xӛl～突厥语qyš，qys“冬天，冬季”，čul～taš，tas“石头”，s'ul～jaš，žas“年”，tul～tyš，tys（看来，还可以与突厥语的dala，tala“荒原，沙漠”一并比较）“外面的，外界的”。突厥学家们通常所列举的用以说明结尾l～š对应关系的例证都是单音节的词汇。下列的例证则是出现于双音节词内的l～š的对应：kӛmäl～突厥语kümüš，kümüs“银子，白银”，xӛvel～qujaš“太阳”utməl～altmyš，alpys“六十”，sitmel～jetmiš，žetpis“七十”，səməl“理由，借口”～jumuš，žumus对应稍有可疑“事情，任务，工作”，可能楚瓦什语的kus's'ul并不是突厥语jaš“泪，眼泪”的对应词；xəvəl“树穴”～qoγuš，quwus“树穴，坎坷，沟”。在以上列举的双音节词中可以看一个与突厥语myš、mys相对应的语音综合体mal。

H.K.德米特里耶夫并且还说明，在许多突厥语中出现的是“蒙古语的”-mal，而不是所预期的-myš（NСГТЯ，I，320—321）；saγmal∥sawmal“奶牛”，oramal∥uramal“线卷，绑腿，头巾，手帕”及其他等。l～š的对应很少出现于词的中部位置：楚瓦什语al～突厥语ešik，esik“门”，楚瓦什语pašalu“饼”～鞑靼语、巴什基尔语bälӛš“肉馅大烤饼”（看来，这里并不存在l～š的对应，显现的只是l—š的音位转换）；楚瓦什语ilt-～突厥语ešit-，esit-“听见”，tӛlӛk“梦，梦景”～tüš，tüs；pil（l）ek～beš，bes“五”（这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突厥语中并没有语音组合-ek，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将这些词进行排列对比合理吗？），楚瓦什语tala，突厥语tušaw，tusaw“（套在马前腿或鸟禽腿上的）绊绳”（也令人起疑）。

突厥语l～楚瓦什语l的对应关系毕竟还是楚瓦什语的一个很典型特征，例如：楚瓦什语s'ul～突厥语jol，žol“道路”，s'ul～jyl，žyl“年”；s'ul-～šal-“割，刈”，s'ula-～jala-，žala-“舔”等，而楚瓦什语中的l化（r变为l）则应当看做是背离规范，是该语言中的一种异常现象，即使从共同突厥语的角度看也是如此。

突厥学家们在其他突厥语言中也发现有l～š相对应的某些痕迹：雅库特语uluj-～突厥语üšü-“觉得冷，发冷”，土耳其语delik∥dešik“甜瓜，全在小洞里，多孔的”，阿塞拜疆语dälik∥däsik“孔，眼，洞”，试比较卡拉伊姆语teli“愚蠢的，不聪明的”。在给普恰克诸语言中：鞑靼语qašyq∥qa°laq“匙子，勺子”（Дмитриев，1955，321），在哈萨克语中qasyq“匙子，勺子”，qalaq“肩胛骨，小铲”；雅库特语tu：l～突厥语tüš，tüs“睡，睡眠”；再试比较突厥语内部的jyl～jaš～žyl～žas“年”，jaz～žaz“夏天，春天”，可能它们与印欧语系的ja：r“年”也是可以互相对照的。

l可以在语音同化作用的影响下与s形成对应关系：土耳其语olsun＞ossun（Рясянен，1955，203；也请参阅Кайдаров19692
 ，86：l～s，s～l，主要是因为逆同化的结果）；再试比较巴什基尔语l～δ：文学语言töjlägän～方言töjδörgän“老鹰，鸢”（Макс.，301）。

关于l～š的对应关系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是从共同阿尔泰语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突厥语š，s所对应的在楚瓦什语、蒙古诸语言、满通古斯诸语言和朝鲜语中全都是l。问题几乎总是这样的：š或l哪个更古更早？[13]
 有些人认为突厥语的š是原初的，另一些人则认为l是原初的。Г.兰司铁为第二种观点提出了翔实的论证。

Г.兰司铁从另外一些词汇援引来突厥语的taš“石头”这个词用来证明楚瓦什语、蒙古语、满通古斯和朝鲜语l～突厥语š的对应关系。Г.兰司铁着重提出：楚瓦什语tš'ul（＜*
 [image: img]
 ，t'al），蒙古语čila-qun，喀尔喀方言tš'ulūn，卡尔梅克语tšolūn，布利亚特语šuluŋ（＜*
 tila-gun＜*
 t'al'a-gun），朝鲜语tol（＜*
 t'al）；土耳其语qyš-，察哈台语qiši-“割，刈”，蒙古语kilu-r“斜的，歪的”，蒙古语kiluji-，卡尔梅克语kuli-“割，刈”，满通古斯语kilarin“斜的，歪的”（Ramstedt，19572
 ，1，108）。这里还可以再补充上哈萨克语qylyj“斜的，歪的”，但这里没有与š，s，的对应关系——依据哈萨克语的规律似乎应当曾经有过qysyj一词，然而却并无所见。再试比较突厥语的aš“籽，面包，食物”～朝鲜语al“籽，谷物”，突厥语aš-，as-“越过高地走来”，满通古斯语ala-“越过山岭走来”；但是：突厥语，满通古斯语al-“接受，收下”。

有些学者则把这一对应关系看作是属于突厥—蒙古语范畴内的现象：突厥语tabyš+qan～蒙古语tabyl+aj“兔子”（Владимирцов，1929，255）。

应该看到，l～š的对应相较于r～z之间的对应其普及程度是有所不及的。

根据А.Г.比伊舍夫的意见，“关于语音-л∥-w的关系由于其表现形式的局限性或者说其表现形式罕见的不一致性，因此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语音-л和w并非是因语音转变所形成，而是它们原本就是独立的成分”（1965，44）。看来，从双音节词干方面而论，这是正确的。

O.波利特查克在楚瓦什语的r化和l化乃自然产生这一问题上也持有相近的观点，他不仅看到了r～z和l～ž的对应关系，并且更指出了在绝大多数词汇中最普遍和最常用的“规范的”楚瓦什—突厥语的对应关系：共同突厥语z～楚瓦什语s'，例如，突厥语göz，köz～楚瓦什语kus’“眼睛”，突厥语baš，bas～楚瓦什语pus'“头”（Притцак，1964，339）。

А.М.谢尔巴克深信“蒙古语言中现今存在的r化和l化的词汇可以使我们证明我们所研究分析的现象是相对地更为古老”（Щербак，1970，88）。

В.М.纳捷良耶夫则指出，在区别古突厥语（鄂尔浑—叶尼塞）的č和l2
 的问题上有时会产生一些困难（1974，115—116）。

看来，在古突厥语（鲁尼文）字母表中标记的语音l，š，č具有共同的字母图形基础也并非偶然：l2
 —r，s—[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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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许多词汇中这些音发声上的混淆，在古突厥语时代以及前文字时代就已经存在，而且并没有音位的对立。

l～š的对应关系不仅在突厥或阿尔泰诸语言中能够见到，并且它也是印欧语系许多语言具有的特征，特别是l＞š的转变，在西班牙语和美洲的西班牙语通用区也都是广泛普遍的现象。

l～š的对应关系可能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在西班牙语的一些方言中l＞s的转变是经历过相当漫长的途程的：开始是发生l＞j的转变，l，j之间的差别不大。l的发音方法是舌背的中部抬高至硬腭，舌的两侧放低，气流就通过两侧发出，而这时如果发j音则舌的两侧抬向上腭，气流通过所构成的缝隙发出（参见Г.В.Степанов《拉丁美洲诸国的西班牙语》М.，1979，第134页）。发展的下一阶段是j＞ž，——顺便说一下，这一情况在突厥诸语言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第三阶段——这时形成清辅音或清音化的变体ž，而最后则是ž＞š清音化过程。因此，l＞š转变的整个过程看来是这样的：l＞j＞ž＞š。l＞š的对应理论上完全是可能的，这些对应关系也许是l～δ～z～s～š这一链条中最后的一环。

语音l和š根据其形成的位置来看是很接近的，也有可能是在互相转变，因为在许多词汇中它们音位上并不对立。

楚瓦什语l与蒙古族语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以及稍后的朝鲜语中同一个音的一致情况尚不能证明上列诸语言与突厥语族语言间就有亲缘关系，这更可能反映的是操楚瓦什语的族群在早期曾经与操蒙古语以及很可能也有操满通古斯语的族群有过接触这样的事实。

同时也可以认为楚瓦什语的l化对于原始古突厥语辅音系统的构拟是无任何关联的。

响音r

r的性质通常都把它鉴定为是一个舌前的硬腭浊颤辅音（Рясянен， 1955）。然而从现今的一些试验性语音研究中却可以发现具有另外一些特点的r，例如“卡拉卡尔帕克语的响颤辅音以及俄语和乌克兰语的翘舌辅音［p］都是与之不同的”（Бекназарова，1962，16）。

某些突厥学家注意到突厥诸语言中所具有的是一个不同于俄语p的发声弱的r：“图瓦语的辅音［p］不同于俄语的p，它在发音上更为弱化。”（Исхаков，Палвмбах，1961，71—73）

在撒拉语中除r外，还有另一变体——具ž-色彩的浊音r~，tiruŋ（发音为tiržuŋ）“深的”及其他等（Тенишев，19631
 ，14）。

西部裕固语中源自汉语的卷舌辅音r~乃是颤音r的一个变体：kür~-“看，瞧”，yrk“力量”（Тинишев，Тодаева，1966，14）。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突厥诸语言中的r依据其发音和音响学的特性来看并不是同等一致性的语音，这种情况在解释和r的语音变化相关的各种不同语音现象时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r主要用于词中和词的尾端，这一点所有研究突厥语言的科研著作中在言及响音时全都如是的论述。有趣的是，例如，М.Ч.楚玛卡叶娃所观察研究的结果：在阿尔泰语中处于结尾位置的r可以用于任何元音之后，以及在少数词形中甚至可以用在位于噪辅音［t］，［hʃ：］之前的元音后面。而从单词内可能出现的16个直接的语音组合之中它出现在四个组合中（рн，р[image: img]
 ，рǔ，pp），而从16个反向的语音组合里则仅出现在三个组合中（бр，əp，ǔp）。例词：［ɔrɔ］opo“坑，洼地”，［hεr］jep“土地”；［tθrt］möpm“四”，［mьrhʃ：］мырч“胡椒，辣椒”；［arpa］apбa“大麦”；［sarħu］capjy“肉”；［arpa］“游牧民族的双轮大车；克里米亚、高加索等地的四轮大车”；［pεtrε］бедре“去找，去寻求”；［ajrь］aǔpы“分支处，岔道口”（Чумакаева，1972，11，14）。

r按照其自身的发音特点看，乃是一个复合的语音。

在词汇的古代层次中r主要出现于模拟词汇之内，并且通常都是与一个紧随其后的清辅音结成音组：sart，žarq，tarp及其他等。

在古突厥语的鲁尼文字母表中r有两种类型：

ɥ——硬变体，用于带后列元音的词中：bar“是，有”（Моr，29），bajraγ“旗”（Моr，33）。

r——软变体，用于带前列元音的词中：türk“突厥人”（Моr，1），bir （Моr，29）。

在突厥诸语言中r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语音。特别是当它与响音r，l，j结成音组并处于同一词中甚或是同一音节之中时，这种不稳定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r的带有上述响音的音组在处于一个固定位置时，即在词或音节的收尾处，以及在元音间的位置时，则不出现这种不稳定性。

r在单词中这种普遍的不稳定性对于突厥语语音学的研究工作显然是一种障碍。

可以推测，早在突厥原始语言中，同时也在原始印欧语中（СГТЯ，Ⅱ，59）都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响音变体，例如，r具有：（1）元音变体ro
 ，（2）辅音变体r，（3）元音+辅音（半元音）变体ro
 r。

根据这一推测，在突厥原始语中诸如art，žarq，tart等这一类型的远古词语完全可能是由两个音节所构成的词：a-ro
 t，ža-ro
 q，ta-ro
 t及其他等。在这一情况下，看来第一音节在其组成中就已经有了长元音。

位于词首

在古突厥语的文献中，以及现代诸突厥语言中，突厥语固有的词汇在其词首并不使用r。M.梁桑宁认为：“在突厥原始语言中在词首没有出现过r。”（Рясянен，1955，183）提到r-不使用于词首这一点，所有关于突厥语语音学的科研著作中都可以见到：“r是一个舌前的颤响辅音——并不出现在乌兹别克语固有词汇的首音位置（Кононов，1960，34），在固有的词汇中这个辅音（即r——K.M.）在词的绝对的词首位置上是完全不予以使用的……”（Исхаков，Пальмбах，1961，73）及其他等。H.A.巴斯科夫则认为，“在固有词汇的词首位置上见到r-乃是一种罕见的例外现象”（Баскаков，1952，65），是的，他并没有举出什么例证。

古突厥文献中唯一的一个以r-起首的词可以在C.E.马洛夫的《蒙古和吉尔吉斯的古突厥语书面文献》一书（1959，102）中见到：rm lä“野蛮的畜牲”（？）；这个词见于上述文献的库里—楚尔（Кули-чур）部分（第27页），第9行：lyxΥ。想来这个词并非表示一个野生的牲畜的名称，而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拜占庭，那时带有这个词的原文文意ab，ablasar r2
 m2
 lä（？）taqärti可以诠释为这样：“他一直追猎到拜占庭帝国”，以此来强调指出库里—楚尔辖土领域的辽阔。其他情况下借词的起首r-则接受突厥语语音规律的影响：КБН：eraani“珠宝，珍贵物品”，简化为ratna（ДТС，176）及其他等。

虽然在突厥原生的词根形态单位的词首并不使用r，但是应该指出在音节的起首却是经常予以应用的。总而言之，看来，这种状况表明r的出现对于突厥词汇的词首并非全属异类。

应该指出，r在模拟词汇的词首也并不采用，例如，哈萨克语yrylda-“（狗）对过路人的吠声”，而不是rylda-，yr“咆哮声”，等等；然而在模拟词的词首使用的却是z：zyŋ，zyr，zar。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r-仅在借词中使用。

通常它都是依照正字法规则用于词首：“其中p出现在起始的位置仅是遵守书写传统的实例而已，它要求严格遵守文献资料原稿的正字法的各项规范”（Щербак，1970，86）。例如，乌兹别克语rahbar，rasm，rahmat等，楚瓦什语raxmat∥rexmet“谢谢”，ras“有一次，清楚地，清晰而利落地”，维吾尔语räxmät“谢谢”，räjkom“区委会，区委”（Садв.，43），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ramazan“莱麦丹，斋月”，rezin“橡皮，橡胶”（КМТГ，32），加告兹语ra：t“静，静止”，ruba“衣服，服装”（Покр.，63），西伯利亚鞑靼语ränic“欺负，委屈”（Тум.3
 ，43）及其他等。但是，在借词的词首r之前嵌入一个词首添加元音，通常是狭元音，这几乎是所有现代突厥语言全都具有的特点，而另一少见的情况则是嵌入宽元音，但基本上添加的都是e：哈萨克语yraxmet“谢谢”，yras“忠实地，真实地，真相”，土库曼语ire [image: img]
 ep，ere [image: img]
 ep，re [image: img]
 ep——专有名词“拉札普”，yra：zy“满意的”，yra：dyja“无线电”，yrajon“地区，区域”（Берд.，152），乌兹别克语ürvizä“检查，监察”（ф.Абд.，95）；楚瓦什语rat＞ərat“氏族，部族，部落”，renkӛ＞ӛrrenkӛ“外表，形状，外形，类似”；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yrazy“满意的”，irezin“橡皮，橡胶”（КМТГ，32）及其他等。

应该指出，没有起首的r也是蒙古诸语言的特点。“在早期的借词中起首的p几乎总是伴有一个嵌入的位于其前的多余的元音，或者说伴有音位的转变：喀尔喀方言Opǒc‘罗斯’（11—17世纪史书中指俄罗斯一地），布利亚特语ypшāc'ǐ‘衬衫，小褂’。”（Санжеев，1953，88）

在突厥诸语言中处于起首位置的r有时也是通过它转变为另外的辅音而消失了：

r＞j是维吾尔语及乌兹别克语中一些方言的特点：维吾尔语的罗布泊方言jüxset“解决，许可”＜ruxsät，jam či“算命者，预言家”＜räm či （Kaйд.3
 ，175）；乌兹别克语rǔpara＞jopara“面对面，正对着”，rǔmal＞jomol“头巾，手帕”（[image: img]
 ，76）；东土库曼语rast＞jast＞jas“正确的，忠实的”（Ярр.，258）。

r＞l：哈萨克语rǔxsat∥lǔqsat∥ǔrǔqsat∥ǔlǔqsat“解决、许可”，雅库特语rus’＞luča＞lu：ča“俄国人的，俄罗斯的”（Ряс.，183）。

在巴拉宾语中由于起首辅音的脱落因而显示出r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jyra-＞yra＞ra-“离开，离去”（Ряс.，183）。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r是不可能用在突厥词汇的起首位置的，它在原始突厥语词的首音位置上也从来没有过。

在突厥诸语言中，即使在突厥语固有的词汇中在词的起首位置上同样也没有z这个音。在这方面它显得与r具有共性。语音z乃是被广泛使用于词尾的唯一的一个浊辅音。

在这方面楚瓦什语也并不例外，在楚瓦什语中也如同在其他各突厥语言中一样，语音z同样也被用于词的起首位置，但仅仅是在借词中：zavod，zal，zadača及其他，等等。

位于词的中部

在一个词的内部可以将r用于四个位置，这取决于其四周的语音：（1）位于两个元音之间，也就是说在双音节词中处于元音之间的位置上：这种情况下，r通常都是在次一个音节的起首的位置，图瓦语a-ra“间隔”，bo-ra“灰色的，浅紫灰色的”，哈萨克语a-ra“蜜蜂，黄蜂；锯”，哈萨克语qara，土库曼语γa-ra“黑的”及其他；（2）位于辅音和元音之间——一般都是在双音节词中，这种情况下r同时也是在次一个音节的起首的位置：看来，这种类型使用-r-的词要么是派生词干，要么是源自非突厥语的借词：哈萨克语soŋ-ra“然后，以后，随后”，täŋri“至高无上的，上帝，老天爷”，at-raw“河口，出口”，哈萨克语tuw-ra“直接的，正确的”，图瓦语čyryq“光，破晓”，e-rin“唇”，土库曼语eg-ri“弯曲的，不直的”来自eg-“（使）低下去，使弯曲”，土库曼语doɼ-ry及其他等；（3）位于元音和辅音之间，这种情况下r处于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的尾部，而与r的这种使用类型不同的情况则是-r出现于词的结尾位置上：土库曼语，哈萨克语ar-qa“背”，qar-γa（土库曼语也是γar-γa）“乌鸦”，土库曼语ar-za“正式声明，诉苦”，ar-ča，哈萨克语ar-ša“桧，刺柏”及其他；（4）虽然同样也处于元音和辅音之间，但是有别于前述类型，r不是出现在音节的尾部，而是位于中部而且随其后的通常都是辅音，是清辅音，一般都出现在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之中：哈萨克语art-qy“后面的，后部的”，土库曼语ars-lan（试比较哈萨克语a-rys-tan，这里是三个音节）“狮子”，土库曼语，哈萨克语art-“扩大，加强”，试再比较土库曼语art-“使清洁，扫除”——派生词ary+t。

M.楚玛卡叶娃对于阿尔泰语中有关-r-的情况进行了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1972，19）。这些研究成果证明在词的中部r在许多位置及不同的位置上都发生脱落，因为这时它承受了各种不同的变化的影响。

r无论是在古突厥语文献中，还是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都是既使用于词中也使用于词末。

r在古文献内的词中的使用与其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的使用并无任何不同：（1）a-ra，（2）teŋ-ri，（3）je-gir-mi，（4）ört。

r的对应

辅音r在处于词中的位置时相较于处在词末位置，尤其是相较于处在词首位置时，会受到许多各种不同变化的影响。

看来，这是因为r作为一个语音自身的不稳定性，再加上受到周围语音各以其具有的特点对“毫无特色的”-r-所施加的影响所致。

其中一个最为普遍的状况是r与其他语音之间的对应现象。

在有关-r-在词中发生变化方面，维吾尔语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维吾尔语的方言中可以见到这样一些位于词中的对应r～j，r～l，r～z。根据凯达洛夫的意见，这类音素的语音代替首先是维吾尔人说话发音器官的特性所致，而并非语言的语音因素所造成（Кайдаров，19692
 ，176）。

-r-～-l-。r～l对应其特点是具有两种转变：r＞l和l＞r，看来，这说明在突厥诸语言中这些语音曾在一定时期是难以区分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同一个语言的各种方言中既可以见到r转变为l，也可以见到l转变为r。

r＞l：在突厥语的各个土语中由于同化作用而形成变化是广为普遍流行的现象：乌兹别克语della＜der-lar“他们将说出”，byllaškan＜biršlakan“联合了，联合了的”（Шерм.，44）；土库曼语aljallar＜aljarlar“他们拿走”（Акмам，21）。

在土库曼语的埃尔萨林方言、萨雷克语方言以及其他方言中可以见到难做区分的r～l：ar čin∥alc čin“俄尺”，kürte//küite“绣花的女绸长袍”，kün [image: img]
 ara∥kün [image: img]
 a：la“油饼，油粕”（Берд，152；Тур，54）；维吾尔语哈密方言čylajlyq＜čyrajlyq“美丽的，漂亮的”，阿克苏土语qalasam＜qarasam“如果我看看（再说）”（Kaйд，176）；喀什土语säkläp tüštü＜säkräp čüštü“跳下了，跃下了”，谢米列奇耶土语täliŋkä＜tarelka（试比较哈萨克语täliŋke），kälädür＜koridor，请再比较qala-＜qara-“看，瞧”，kalavat＜krovat’（Cадв，43—44）。r～l的对应同时也见于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及其他语言的一些方言和土语中：卡拉卡尔帕克语zaral～zälel“害处，损害”，musurman～musulman“穆斯林”（Мал.8
 ，31），试再比较哈萨克语mǔsǔlman～mǔsǔlman；哈萨克语[image: img]
 anžul～žanžyr～šanžyr“链，锁链”，qapelimde～qaperimde“立刻”，šalkes～šärkes“性格不稳定的，喜怒无常的”（Айд.1
 ，8）；从赛拉姆土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到l的同化作用在音组rl＞ll的转变中所产生的影响：zolla-＜zurla-“迫使，摆满”（Зуф，8）。试再比较哈萨克儿童在不合规范的话语中r＞l的转变：Arγynša＞Alγynsa（Aяз.，9）。

尚在穆汗默德•喀什噶尔辞典中就已经收录有r＞l的转变（МKⅠ，68）。

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在某些附加成分的词首还依然保留原始的r，并与现代语言中的l相对应。例如“比较的”的附加成分*
 -raq在现代哈萨克语中既有古老形式-raq，又有-law，-laj形式，这里原初的r转变成l，而q则经过γ这一步再转变为j和w。

l＞r：由于处于词的中间位置的r和l难以区分，因而同时也造成l＞r的转变。但是应当指出，在突厥诸语言中这一现象比之于r＞l则较为少见。

在土库曼语的埃尔萨林方言、萨雷克方言、克拉奇方言以及土库曼语的卡拉卡尔帕克土语中：kelem∥kerem“白菜”（Берд.，151）；bir hy：rasy∥birxilisi“同样的，一样的”；jarqa-∥jalqa-“宽恕，赦免”（是的，是起源于最初的jarylqa-，这里先有r脱落，然后使位于其前的a音增加长度）；töwörej∥tüwelej“涡旋，旋风”。在其他语言中：巴什基尔方言jolqu-∥jörqu-“用断续、急促的动作拉扯拔出”（Юс.，5），雅库特语sirin∥silin“乳房”；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ilɼalyx∥irɼalyx“草原，荒原”。

可能鞑靼语的saryq，哈萨克语的sawlyq“羊，母种羊”也可以同样用这种现象来予以解释。试再比较突厥语的balta，楚瓦什语pyrtə“斧子，斧头”。

r＞n：这一现象主要是为乌兹别克的方言学家们所发现：通常都是由于r后面的语音n发生的同化作用因而形成r＞n的转变；在许多情况下根词中的r，它在发生附加作用之前原本位于音节之首，但由于附加作用结果它出现在音节的末尾：burun+im＞bur-nim＞bun-num“我的鼻子”，qorin+im＞qor-nim＞qon+nim“我的肚子，我的胃”；bir narsa＞byn närsä“（有个）什么东西，某事，某物”，ürnašdi＞onnašty“（得以）安排好，解决”（[image: img]
 ，77，Зуф.，8）；turna＞tunna“仙鹤”，kännnäj＞karnaj“卡尔那号（乌兹别克语的一种铜管乐器）”，tännaw＜tarnow“沟，排水管”（Шерм.，70）。

下面列举的都是证明在r＞n实现转变时并没有与之相邻的n的实例：维吾尔语turxunluq∥tuŋqulluq“（火炉的）烟道”（Kaйд.2
 ，289），哈萨克语mardymsyz∥mandymsyz“不大的，微不足道的”，mardy-“扩大，增加”仅使用在否定形式之中：mardymady∥mandymady“没增加，没按规定的去做”及其他等。

n＞r反向的现象：土库曼语jaqy：nyra：q＞jaqy：rraq“近一点，近一些”（Акмам.，21）。

r＞ŋ：土库曼语oquwčulorŋo＞oquwčylaŋŋa“向着你的学生们”（Акмам.，21）。

r＞j转变不但广泛地出现于维吾尔语东部诸方言，而且也见于费尔干维吾尔人的语言中：qajla-＜qarala-“看，瞧”，kijdim＜kirdim“我进来了”（Cадв.，44）；bijtal＜birtal“一个”，kijgüz-＜kirgüz-“迫使，进入”，tijmaq＜tirmaq“指甲”及其他（Кайд.2
 ，289）；qyrγyz＞qijγyz＞qi：γyz“吉尔吉斯的”。

r＞j则偶尔可见于土库曼、乌兹别克及维吾尔诸语言中方言里的某些词汇中：在土库曼语的埃尔萨林方言和萨雷克方言中它位于音节之末：šum [image: img]
 ar ＞šym [image: img]
 aj-，šum [image: img]
 rmaq＞šym [image: img]
 ajmaq“啜泣，呜咽”，süller-＞sullej-“枯萎，陷入”，xüžžermek＞xüžžejmek“变得乱蓬蓬”及其他（Берд.，153）；在乌兹别克语沙赫里萨布兹土语内：sirjnänčuγ＜sirpančiq“滑的，光滑的”，在以r结尾的形动词形式之内并且位于辅助成分edi，ekän，emuš等之前时：bǒrajde＜bǒrar edi“他来过，他又走了吧”，borejkän＜borar ekan“他在，他来了，他将要走”（Джур.，13），在卡什卡达里亚一些土语中：boräjmyš＜borar emiš“他来过了”，kelaimyš＜kelarmis＜keler emiš“他来过了”（Шер.，71）及其他；在赛拉姆土语中：arš∥ajš“高的，上不去的地方”，arš-išrät∥ajš-širat“快乐，满足”（Зуф.7）；维吾尔语jajken＜jarkend（Jarr.2
 ，150），并另有一些变体形式：jejkend，jajken，jejken。

根据这些对应关系和语义上的相似点可以明确地说，突厥诸语言中的kir-“走入，进入”和kij-“穿上，戴上”都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词干，很可能早在远古时代就曾经发生过同一个语音的音位分解。

看来，在突厥语的qorq-“害怕，恐惧”一词中也存在r～j的对应，而西伯利亚的突厥诸语言中qoj-兔子这个名称即是由此而来——qojan“胆小的，胆怯的”。

在有些情况下突厥语的-r与蒙古语的j是相对应的：蒙古语baj“有，现有的”～突厥语bar（参见Владимирцев，1924，56）。

r＞ž/[image: img]
 。在维吾尔语的诸方言中r＞ž的转变不仅发生在尾端，而且也发生在中部，当然后一种现象是较为少见的：qyžym＜qyrym“克里木”，kižip＜kirip“进来时”（Kайд.2
 ，176）。在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中位于词中部的r/ž其难以区分的情况也反映在借词上，例如，B.И.诺夫果洛茨基就指出，维吾尔人将汉语的ž接受后读为r，例如，汉语dažen'“大人，老爷，阁下”——这是一个19世纪时维吾尔人习惯用来称呼满清官员的词，B.B.拉德洛夫就曾将它记录为darin；汉语šenžen＞维吾尔语šeŋrin“圣人，哲人，智者”，汉语janžow＞维吾尔语jaŋru“羊肉”，等等。

r＞[image: img]
 可以见于乌兹别克语的卡什卡达里亚土语之中，而且通常都是在后续[image: img]
 的影响下形成的：qa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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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qar [image: img]
 ow，no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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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nor [image: img]
 on都是专有名词（Шерм.，43）。

r转变为唏音及啸音。这种现象是为乌兹别克语的纳曼干土语、卡什卡达里亚土语、卡塔库尔干土语、乌尔特以及其他土语所具有的典型特征（Шерм.，112）。

r＞s通常都是发生在后续s的影响下，当然都是在与附加成分或以s起首的词相联结的情况下：tussa＜tur+sa“如果他将站着”，jussa＜jur+sa“如果他要走”，kossa＜kur+sa“如果他看见”，（Шерм.，43）；Tyccyн＜myp+ cyн——专有名词。

r＞š：qaššy＜qarši“卡尔希（地名）”，čoššammy＜čoršanba“星期三”（Шерм.，43）。

r＞č：ča ččady＜čarčadi“他累了”，temyččy＜temirči“铁匠，煅工”（Шерм.，43）。

“在楚瓦什语和蒙古语中还可以见到声音压低了一些的c，部分是出现在与p交替的情况下。”（Богородицкий，1953，110）

s＞r的反向交替发生在维吾尔语内，也就是发生在某些结尾于元音的词与属性附加成分相联结之时；kino+si＞kinori“他的电影院”，palto+si＞paltori“他的大衣”及其他（Наджип，1960，45）。

r＞z：乌兹别克方言qazzi＜qarzi“职责，债务，信贷”，nazzy＜narzi“不满意的”（Шерм.，43）。这时r＞z的转变可以用后续辅音z同化作用的影响来予以解释；而r则处于音节末并受到后续音节的起首辅音造成的影响。

试再比较回鹘语qyzγa-∥qyrγa-“发怒，生气”；bazγan∥barγan“香桃木的浆果”，iste-∥irte-∥izde-“跟随，跟在后面”（Hac，19）。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巴什基尔语一些方言中见到的δ～r的对应：qajyδla～qajyrla-“剥树皮，剥壳”，siδäm～siräm（文学语言siδam）“生荒地”及其他（Юс.，4—5）。

众所周知，其他突厥语言中与巴什基尔语δ相对应的是z，而并非r。

巴什基尔语的δ在某一些方言和土语中还有另外的一些对应：δ～j：qoδroq ～qojroq（文学语言qojroq）“尾巴，喽啰，走狗”，δ～t：qoδoq～qotoq“井，水井”（Юс.，4—5）及其他。

z＞r可见于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之中：sergezda：n“流浪者”＞sergerda：n（约穆特方言，西部土语）；ajtmazlarmy＞ajtmarlarmy“他们不会说出来吗”（这是约穆特方言、萨累尔方言及其他一些方言中的将来时不定式的否定形式）（Аман.，220）。

r～z在词中位置的对应这一现象还有一个与之并立的论题，这就是关于突厥语和阿尔泰语言中位于尾部的r～z对应其附加成分的性质问题（见下文）。

楚瓦什语的-r-与其他突厥诸语言中-z-的对应需要给予专门的研究。

r＞d/t的对应是由于受到语音d，t被接续到r后面的影响因而形成——这种情况或者出现于非派生词干的组合中，或者是出现在以d，t起首的附加成分连接在以-r结尾的词干时；而r＞d这种转变则是较少出现：乌兹别克方joddam＜jordam“帮助”，kampyddy＜kampirni“把老妪，把老太婆”（Шерм.，43）；ordak＞oddäk“鸭”（Шерм.，112）。

r＞t这一转变是出现得较多的。它也是经逆向的同化作用而产生的：乌兹别克方言：bittäläj＜bir talaj“很多”（Зуф.，8）；bytta＜byrmättä＜birmarta“一次”（Иброх.，77，Шерм.，71），tottady＜tortady“他在拖，他在拉”，jyttylγan＜jirtilγan“撕破的，破烂的”（Шерм.，43）；下面的例子其同化作用则是顺向进行的，这种现象极为少见：巴什基尔方言tyqyra-//tyqta-“停下，站住”（Мaкc.，301，ЮC.，5），同时哈萨克语toqta-//toqra-“停下，站住”，而第二个变体则较少使用；巴什基尔方言hypra-//hyqta-“啜泣，哽咽”，试比较哈萨克语中，只有syqta-与žyla-结成的组合：žylap syqtap“哭声和呜咽声”；乌兹别克语oljer+de＞ojtte“那里，在那里”，bujer+de＞bujtte“这里，在这里”。

М.梁桑宁对于他所提出的r＞d在bajraq～bajdaq～badruq一词里的转变（1955，184）时强调指出，这里很难说它的原始形式究竟是什么样。想来其更古老的形式可能是batraq，这个词是穆汗默德•喀什噶尔斯基所记录下的，意思是挂有一大幅绸子的杆子（MK，I，432）。变体badraq是d～t对应的标志，而bajraq则是d～j在词中位置上形成对应的结果。

反向的t＞r现象：图瓦语čyt+ta-＜čyrta-“闻，嗅”（Kat.，435）。

r～n：哈萨克语aryn～aγyn“水流，流动”；试再比较azyna-“劲吹（指风）”——可能，也有一个与前面的词相同的词根。

所以，突厥诸语言内在词中位置上的r与下列的语音：l，m，n，ŋ，j，z，ž，[image: img]
 ，č，s，š，d，t，δ都可以相互对应。在某些语言的方言中则可以看到相当大部分的上述对应的反映，例如，乌兹别克语l＞r：bällos＜bärlos——部落名称；qorromol＜golromol“手帕，手绢”；r＞t：gottok＜gortorq“市商业局”；r＞d：joddäm＜jordäm“帮助”，xussän＜xursäm“快乐的，开心的”，tunnä＜turnä“仙鹤”，äzzon＜ärzon“便宜的廉价的”；xo [image: img]
 ün＜xor [image: img]
 ün“褡裢”；türšäk＞čüššäk“杏，杏干”，bormä＞bommä“不要去那儿”，bemmä＜bermä“不许，不准”（Джур.，12）。

大多数上述的对应都发生在形态单位的接合处，并且邻接在对r施加同化影响的那些语音上。

在乌兹别克语和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中词的中部位置上可以看到r的辅音重叠：乌兹别克语surrat＜surat“外形，图形”，qarry＜qari“老头，年老的”，这种辅音重叠是为乌兹别克语的约克尤什一些土语所独具的特点（Шерм.，28）；土库曼语的埃尔萨林方言γarry＜γary“老头，老者”，čürrej-＜čürel-“（顶端）变尖，激化起来”，[image: img]
 orra：p＜[image: img]
 orap“（鞋袜的）尖，长袜子”，以及用以表示比较的附加成分-raq：γovurra：q＜rovuraq“较好，更好”以及其他（Берд.，188）。从上述例证中可见，r的辅音重叠乃是出现在元音之间的位置上。

在土库曼语的一些方言中（萨雷克方言和伊奥木德方言中），从某些词的词中位置上还可以见到嵌入的r：a：rdym＜文学语言ädim“步，步伐，进程”；伊奥木德方言a：rtlaz＜atlaz“地图册”，üčrün＜üčün“为了，由于”，吉金方言üčrü：n//üčü：n；而在卡拉卡尔帕克土库曼人的土语中γan [image: img]
 yrγa＜γan [image: img]
 yγa“鞍后皮带”（Берд.，190）；还有一个区分数词形式的单词ikki-r-är中“各两个”（Щербак，1962，96），看来，在其中并没有嵌入的r。想来，这里的r乃是由于语音š受后续r的影响发生同化作用因而形成的，试比较，例如，卡拉伊姆语形式-šary/-šar/-ary-ar：bešari“各五个”，altyšar“各六个”以及其他，在这里带有起始š的变体使用于元音词干之后，而没有š的变体则用于辅音词干之后。

М.梁桑宁所提出的例证有：楚瓦什语s'arzǎn“一堆木柴”＜俄语cженb“沙绳，俄丈”，以及东部突厥语вurčaq//bučaq“角，角落”（1955，184）。第二个例子却令人起疑，因为在单词burčaq中并没有嵌入语音，这里的词根是由动词bur-“扭转，使弯曲”所构成的——buryč。

r的音位转换

rj＞jr可以见于乌兹别克，哈萨克以及维吾尔诸语言的一些土语中：维吾尔语darja＞däjra，哈萨克语daryja＞dajra，乌兹别克语darjo＞däjrä“河”，维吾尔语qarijaγač＞qäjriγač“栓皮榆”，然而从乌兹别克语sajram＞sarjom “Caйрам”一词中见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Садв.，64；Зуф.，8）。

nr＞rn则出现于西西伯利亚的鞑靼语中：yntur＞yrtyn“谷仓，打谷场”（Тум.，3
 ，49）。

rv＞vr见于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därviš//dävriš“（伊斯兰教的）托钵僧，苦行僧”，abroj//avroj＞arvoj“威信，声望”（Садв.，64）；乌兹别克方言urvaq＞uvraq“磨粉工人下手”（Зуф.，8）。

rb＞br出现于乌兹别克方言：ibrat＞irbät“例子”，tebrat＞terbät“摆动吧，摇吧”（Зуф.，8），哈萨克语tebren-“起波涛”，terbet-“摇晃，颠簸”，这里音位的转换使之具有了构词的功能。

pr＞rp存在于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中：turpaq（乌兹别克语中也有）＜tupraq“土地，土垠，黏土”（Садв.，64，Зуф.，8）；维吾尔方言surpa＜surpa“筛面粉的筛子”，japraq＞jarpaq“植物的叶子”（Садв.，64）——这个词出现于土库曼地区维吾尔人的语言中。

rk＞kr出现在西西伯利亚的鞑靼语中：cikän-＞cikran“感到厌恶”（Тум.，3
 ，49）。

γr＞rγ出现在维吾尔方言中：torγa＞toγra-“细心地切，切碎，掰碎”（Садв.，64）。在西西伯利亚的鞑靼人的方言中，从其与向格的形式内可以看到词中位置上与r结构音组的浊辅音g或r发生了清音化：jerkä＜jergä“给予土地，向着大地”，jajγyrqa＜jajγyrɼa“向着彩虹”以及其他（Ах•1
 ，72）。

r与辅音的组合

当r和另外一个辅音用于同一个词的组成之内时，r在所有情况下都位于另一个辅音的前面，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r及另一辅音都是在不同的音节之内。

r与清辅音的组合。rt使用于词的末尾：哈萨克语tört，图瓦语、土库曼语dört“四”，哈萨克语、图瓦语ört“火灾”及其他。突厥诸语言在其辅音组合中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例如，在图瓦语中，有如Ф.Γ.伊斯哈科夫所指出的“除了在词和音节尾端位置存在rt和jn的语音组合外，并没有见到出现于同一个音节之内的辅音组合”（Исхаков，Палbмбах，1961，96）。

rt位于词的中部：图瓦语、哈萨克语artyq“剩余的，多余的”，图瓦语artyš“桧，刺柏”，xartyγa“鹰”，图瓦语čartyq“一半，半个”，哈萨克语qortyq“短的，矮小的”，图瓦语qortuq“懦夫”及其他。

rt在哈萨克语中意思是表示硬物的碎裂声或硬物碰撞的声音：šyrt，kirt，kürt，sart，syrt及其他（Ибр.，12）。

绝大多数r与清音的组合都普遍使用在模拟词中，既用在表示声音的词，也用在显示形象的词：

rp——哈萨克语barp，tarp，borp，byrp，tyrp等，巴什基尔语šörp，hörp，šurp——用嘴快速地把液体吸进口中（ВБЯ1973，61）。

rs——在哈萨克语中主要是用于模拟声音的词：bors，tyrs，byrs，qors，ars及其他（Ибр.，12）。

rš——在哈萨克语中主要是用于模拟声音的词：qarš，byrš，kirš，qyrš及其他（Ибр.，12）。

rš——在哈萨克语中出现在模拟使用利器猛刺和切割时所产生的声音的词中：qarš，qyrš，byrš，kirš及其他（Ибр.，12）；图瓦语öršeel“饶恕，容忍”，而：ršylyγ“疼痛地，精神痛苦地”（Исх.，Палbмб.，74）。

rč——图瓦语ületpürčik“工人，工人的”，kadarčy“牧人”，čörcü-“破坏，拒绝”（Исх.，Палbмб.，74）。

rk，rq也同样使用在模拟词中，既用于表声词，也用于显示形象化的词——但后者为数则较少：哈萨克语barq，byrq，zyrq，zirk，irk，kerk，žarq，-žurq及其他。

众所周知，在同一个词的组成中，只有元音和响音才可以与清辅音相组合。看来，这说明这类词中的响音乃是原初的下降二合元音的一个成分（试参照日耳曼语系中Зиверс规律），在更早时期它可能曾经是一个完全元音。

r与浊辅音的组合。在突厥诸语言中，在同一个音节内r不可能组成与浊辅音的组合。而当出现r与浊辅音的组合时，r永远位于浊辅音之前，r和浊辅音是分别处于不同的音节，即r和浊辅音的接合处也就是音节划分的界限：

rz——图瓦语qyrza“艾虎，艾鼬”，arzylaŋ“狮子”，barza“如果他会去”（Исх.，Палbмб.，74）——大多数情况下z乃是与突厥语s相对应的语音同化变体。

rb：突厥语arba“大车”，图瓦语arbaj“大麦”，če：rbi“二十”，xyrba“胶水，糨糊”，arbaq“掌窝”，borbaq“圆的”（Исх.，Палbмб.，74）；图瓦语中处于这个位置上的b在多数情况下乃是替代突厥语的p，m；试比较哈萨克语dorba“不大的袋子”。

rg，rγ大多数情况下都出现于以r结尾的词干同与向格形式或以-γan结尾的形动词形式结成的组合中：哈萨克语žerge“给土地”，körgen“看到了的”，图瓦语erge“法，权”，ergi“以前的，原先的”，čerge“同龄人”，čarγy，哈萨克语žarγy“法院，法庭”（Исх.，Палbмб.，74）。

rd：图瓦语ordu，哈萨克语orda“宫殿，皇宫”，图瓦语qorda“估计，希望”；在很多语言中，rd这一语音组合都是出现于以r结尾的词干连接方位格附加成分的时候：哈萨克语qarda“在雪上”，žarda“在断处”，sorda“在盐沼地上”及其他。

rž——都出现在两个音节的接合处，是西伯利亚一些突厥语的一项特征。尤其是图瓦语：a：ržy“乳渣”，aržy：l“头巾，手帕”，quržaγ“腰带”，复合词——saržaγ“黄油，奶油”及其他（Исх.，Палbмб.，74）。

rj组合，在突厥诸语言中较为少见：图瓦语kurjaq（口语）“老婆，妻子”，durja（方言）“仙鹤”（Исх.，Палbмб.，74）；同所有带浊辅音的r音组一样，r和j也是分别使用于不同的音节组合中。

r在与响音结成组合时-如与浊辅音的连接都是在音节的接合处发生。但也并非与所有的响音全都可以结成组合。

rl较多地被用于以r结尾的词干复数构词附加成分相连接的组合中，这些复数构词附加成分有-ly，-lyq，以及其他；然而在非派生的词干中则很少见到：图瓦语čerlik“野生的”，čerle“完全，彻底地”（Исх.，Палbмб.，74）哈萨克语tirlik∥tirilik“生命”，terlik“毡鞍垫”来自ter“汗，出汗”及其他。

rm——在多数词的内部都可能看到其成分或音节为起首于m的派生的语音组合，而这一组合它或者是一个附加成分，或者是过去一个完整词的残留物：图瓦语yrma syndy“忍无可忍”成语中的yrma，ü：rmek“细碎的”，xarmak“钩子，挂钩”（Исх.，Палbмб.，74）；哈萨克语qamaq“钩子，挂钩”，arma“你好！”，barma“不要走”及其他。

rn——很多语言中之所以产生这一语音组合是由于位于其间的窄元音脱落的结果：图瓦语murna“超过”，murnaj“在前面”，ornu“他的位置，他的地方”，orna“交换，改变”（Исх.，Палbмб.，74）。这时，原来处于第二音节开头位置的r现在已转到第一音节的末尾：哈萨克语mǔrǔn“鼻子”，mǔrnǔ“他的鼻子”o-rǔn“位置，地方”，or-nǔ“他的位置，他的地方”及其他。

-r-的脱落

这一现象在突厥诸语言中出现得广泛而普遍，因此它在所处位置上的不稳定性就无须多言。

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清辅音t，s，č，k，p，q之前。在加告兹语中r的脱落通常都是以同时存在一个上述的r作为前提，并对所述及的现象加以补充说明。

维吾尔语中r的脱落是“一种经常出现和有规律的现象，它和其他一些独特的语音现象，如窄元音向宽元音的反向变化（元音交替）规律及元音弱化规律……都是维吾尔语在突厥语系统无一例外地不同于其他语言所特有的语音现象”（Садвакасов，1970，53）。但是r的脱落也并不仅仅是维吾尔语独具的特征。

很多情况下在维吾尔语中，同时也在其他一些突厥语言中这种脱落会导致形成所谓的音长代用；而r则在后续语音的前面脱落。

位于t的前面：土库曼语的约穆特方言、埃尔沙林方言jörti＞jö：ti （Берд.，210）“他走了”，维吾尔语artuk＞a：tuq“剩余的，多余的”，ertä＞ e：tä“早，清早”，körkät＞kö：kät“把……给看看”（Cадв.，53）；ertäk＞e：täk“神话故事”，artuš＞a：tuš——城市的名称，tört＞tö：t“四”（Сaлв.，24）；加告兹语ajyrtlama：＞aitlama“打断，打碎”（Покр.，72），楚瓦什语s ӛt-～突厥语jyrt-（Ряс.，184）“撕碎”，乌兹别克方言tǔrtta＞totta （Шерм.，29）。

在k，q，x之前：土库曼语约穆特方言görkez-＞gökez-“把……给看”（Берд.，210），乌兹别克语kürklikkina＞köhlykkyna（Шерм.，71）“漂亮的，美貌的（常含藐视的意味）”；在加告兹语中类似位置上r的脱落则与前一音节中存在r或l密切相关，这从某些语法形式中就可以见到：čykaryrkan＞čykarykan“就在领出来的时候”，girirkan＞girikan“就在进来的那个时候”及其他等（Покр.，63，71）；乌兹别克语kürqkanidan＞qoqqanydän“因为害怕”，kurqdim＞qoxtym“我害怕了”（[image: img]
 ，77），维吾尔语qoruq-＞qo：q-“害怕”，乌兹别克方言čarx＞čax//čäx（Шерм.，29，Мирз，35）“纺车”，土耳其语arkadaš＞akadaš（Ряс.，184）“同志，同事”。

在č之前：维吾尔语qarčyγa＞qačyγa“鹰”（Кайд.，292），arci-＞a：či“使干净，扫除”（Садв.，24），乌兹别克语murč＞muč“胡椒”。

在š之前：通常是出现在辅元辅辅这样的音节结构中：哈萨克语žoŋyršqa ＞žoŋyšqa“苜蓿”，加告兹语biršej＞bišej“某事，没有关系”（Покр.，72）。

在s之前：加告兹语sorursa＞sorusa“如果他问”，görürsä＞görüsä“如果他看见”等（Покр.，71），乌兹别克语arslan＞aslan“狮子”（Шерм.，29），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克里米亚鞑靼语arslan＞aslan；图瓦语paryrsän＞pa：rsän“你走去”（Kat.，108），卡拉察耶夫语turursa＞turusa“起来”。

在p之前：加告兹语göz kyrpma：＞göz kypma：“使眼色，递个眼色”（Покр.，72），土耳其方言arpa＞a：pa（Ряс.，184）；维吾尔语arpa＞a：pa// apa（Jarr.，26）“大麦”。

据观察位于浊辅音前的-r-的脱落较之位于清辅音前的脱落其数目要稀少甚多。

在g之前：维吾尔语kirgür＞kigür-“领入，通向”（Ряс.，184）；在γ之前：维吾尔方言arγaq＞o：γaq“镰刀”，tarγaq（试比较哈萨克语oraq，taraq，这里脱落的是γ）＞ta：aq“梳子，拢子”，qarγa＞qa：γa“乌鸦”（Кайд.2
 ，169，Садв.，24，43）；巴尔卡尔语alyrγa＞alγa（Ряс.，84）“拿，取得”；西西伯利亚鞑靼方言-torγan＞-toγan——这是形动词形式（Ах.1
 ，74）。

在b，v之前：维吾尔方言tarbuz＞tavuz＞tawuz“西瓜”（Садв.，43）。

在z之前：维吾尔方言ǎ：z＜äriz“正式声明，申请书”（Садв.，53），乌兹别克语方言qarzdor＞qazdor（Шерм.，29）“债务人，负债者”。

在d之前：加告兹语verirdi＞veridi“他给了”，kaldyryrdy＞kaldyrydy“他拣起来了，他抱起来了”及其他（Покр.，71）；维吾尔语bärdi＞bädi“他付了，他交给了”（Kaйд.，292）；乌兹别克方言mard＞mat“英勇的，男子汉的，大胆的”（Шерм.，29）；土耳其方言verdi＞vedi“他给了，他交给了”，vardy＞vady“他走了”；维吾尔语qurdaš＞qudaš//qujaš“朋友，侄儿”（Ряс.，184）。

r在响音之前脱落的情况确实不多，但是看来较之在浊音前的脱落则更为少见。

r在m之前的脱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加告兹语中通常是在以m起首的附加成分连接于以r结尾的词干之后时出现：ba：rurmyš＞ba：rymyš“他好像是哭叫了”，verirmiš＞verimiš“他好像是给过了”（Покр.，71）；同时再试比较：乌兹别克语的布哈拉方言čarm＞cäm（Мир.，35）“鞋底”，维吾尔语orma＞o：ma“收割”，xirman＞xa：man“打谷场，谷仓”（Kaйд.1
 ，169），armut＞a：mut“梨，梨树”（Садв.，24），qarmaq＞qamaq“钓竿”（Kaйд.1
 ，292）土耳其方言varmyš＞va：myš“离开了的，消失的”，库梅克语jandururmen＞jandurumen，卡拉察耶夫语žandyryrman＞žandyryman“点燃，激发”（Ряс.，184）。

r位于n之前的脱落：乌兹别克方言bir narsa＞bynärsä（[image: img]
 ，77）“某事，某物”，维吾尔语karnaj＞ka：naj“管，筒”，surnaj＞sünaj“长笛”（Kaйд.1
 ，292）土耳其语jarny＞ja：ny（Ряс.，184）。

维吾尔语一些书面文献中也见到有r的脱落：bek＞berk“坚固地”，kigür-＜kirgür-“领入，带进”，qutul-＜qurtul“摆脱，获得自由”，bile＜birle“从，和，与”（Нас.，19）。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r处于所有各种类型辅音的前面时都可能发生r的脱落。

r位于清辅音之前发生脱落是最多也最为普遍，依据位于r之后的辅音其发声嗓音强弱，从而使得位于该音之前r的脱落程度逐渐减弱减低：例如，位于浊音之前比位于清音之前就较少脱落，位于响音之前则比位于浊音之前脱落得更少，而位于元音之前时则完全不发生r的脱落，有些语言，例如维吾尔语，在元音之前的位置上甚至将原来在其他位置上脱落了的r恢复起来。

r在辅音之前的位置上发生脱落乃是自古已具有的一项特征，这一点动词er-“是，有”可以予以证实。这个动词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没有完整的动词变位，也因此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动词”：ersä＞esä，erkän＞ekän//eken，erdi＞edi，ermiš＞emiš。从许多中世纪的突厥语文献中可以见到这一动词的全尾形式和短尾形式并行使用的实证（参见Щербак，1962，92）。

以上所述都足以证明处于词中位置并在元音和辅音之间的r在突厥诸语言中是极不稳定的，而且会导致发生各种不同的变化和r自身的脱落。

r在字母组合中的变换

М.梁桑宁曾在其著作中多处论及这一问题（1955，195—202）。

rt＞tt：图瓦语（Kaт.，435）čyrta-“闻，嗅”＞čyt+ta。

gr＞rg：维吾尔语ögrät-“教，训练”＞örgät。

γr＞rγ：阿塞拜疆语（Джафер，37）doγra＞dorγa，土耳其语jorγan“盖上，被子”＜*
 joγuran。

pr＞rp：共同突厥语japraq＜*
 jalbyrγaq（КSz，17：123）；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arpaq；共同突厥语topraq“陆地，土壤，尘土”＜topurγ—aq＞卡拉卡尔帕克语torpaq，列别金方言torboq；共同突厥语köprüq“桥”＞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körpü，雅库特语kürbä“桥”。

br＞rb，rm：（КSz，6：376）土耳其语torba＜tobra，维吾尔语等语言täbrä，卡拉伊姆语tebr'an，楚瓦什语tapran＞马利语tarpan（MSF O u，48：219），阿塞拜疆语tärpä，吉尔吉斯语terben，阿尔泰语tärmän（Ряс.，195）。

zr＞r：古突厥语qansyra-“已经没有汗王了”＜*
 qansyzra；阿尔泰语öksürö-“成为孤儿”＜ögsizrä；哈萨克语qansyra-“是无血的，是贫血的”＜qansyzra-（Ряс.，196）。

j+r＞rj：维吾尔语bujruq//burjuq“首长，长官”＜bujuruq，土耳其语（在安纳托里亚东北部）barjam“节日”＜bajram*
 badvam。

j+r＞r：在原下诺夫哥罗德米舍尔亚克人的话语中（Бëтл.，147）：körük“尾巴”＜qujruq＜*
 qudruq；ar'an“酸牛奶，酸奶”＜ajran＜*
 adran（Ряс.，197）。

rk＞rt：图瓦语（Кат.，105：位于k，t，p之前）kortpas“他不害怕”＜qorqmas；pörtkä“对着帽子”＜pörük+kä；čarttan“从破口，从裂口”＜jaryqtan。

rt＞l [image: img]
 ：雅库特语syryt-//syl [image: img]
 a-“走动，移动”。

rd＞nd：阿塞拜疆语murdar＞mundar，试再比较哈萨克语mundar-“凶犯，歹徒”。

rb＞br：阿尔泰语abra：“大车，独轮车”＜*
 arba（Pяс.，202）。

r-r＞l-r：土耳其语bilader“兄弟”＜birader；ülüzgar“风”＜rüzgar；kultardy“他挽救了”＜kurtardy。

r-r＜r-l：土耳其语Erzulum＜Erzerum。

l-r＞l-l：土耳其语olalak“常有，有时有”＜olarak。

r-nd＞nd-r：巴尔卡尔语onduruk＜orunduk“床铺，卧具”。

rt-l＞lt-r：巴尔卡尔语zyltyrγan＜zurtylγan“撕破的，支离破碎的”（Ряс.，204）。

位于词中的原始突厥语的-r-虽然历经了大量的变换，但是至今仍然保留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

位于词的尾端

位于词末端的r不仅广泛地使用于古突厥语言文献之中，而且也普遍地使用于现代诸突厥语言之中。位于词末的r这一用法既是词根词具有的特点，并且也是派生词干，即构成派生词的附加成分所具有的特点：bar“是，存在”，bar-“走散，行走”（КТм，9），bir“一，一个”（КТм，6），begler“首长们，长官们”，（КТм，10；Тон，43），еsir“被征服的，被俘的”（Тон，4），aŋar“给他”（Тон，24），apar“阿瓦尔人”[14]
 （КТб，4）及其他，等等。

-r广泛地被使用于模拟词的词末，它们都是属于古代的词汇成分，因此也就成为拟声词所特别具有的典型特征：哈萨克语šar——模拟把水倒入烧红煎锅和锅子的声音等；巴什基尔语šar-，šar-šor——意同；哈萨克语dar——撕碎物体时发出的强烈声音；zyr——车轮快速转动时发出的声音；saldyr“轰鸣声，隆隆声”（例如，木桶，筲），syldyr-syldyr——硬币的声音，小溪潺流水声，syltyr-syltyr——意同；哈萨克语satyr-sǔtyr，巴什基尔语satyr-sotor——雷声，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typyr-typyr——橐橐地脚步声，以及其他，等等。

众所周知，r既是许多构词附加成分所具有的特征，也是词形变化附加成分的特征，就以复数附加成分来说在突厥诸语言中有一个-lar形式，还并有许多的语音变体：-ler，-dar/-der，-tar/-ter，-nar/-ner，-lor/-lör等。在-ler及其变体的尾端出现的总是不变的r。在一些通古斯满语中-r这一附加成分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活的复数标志，例如在埃文基语和埃文斯克语中具有结尾n的静词词干就是如此：埃文基语uku-n“妇女的胸部”，uku-r“女人的乳房”（ПОДЯ，143）。

结尾音r显现得极为稳定，它极少变化，偶有出现也被视为纯属例外。

r＞l——土库曼语萨雷克方言xyjar＞xyja-l，“黄瓜”，taraqti：l＜traktor等；乌兹别克语西拉姆土语deval＜devor“墙，墙壁”，土库曼语萨雷克、卡拉奇方言divar＞divo：r（Берд.，152），乌兹别克语zaryl＜zarur“需要，应该”等（Зуф.，7）；加告兹语sekir//sekil“有白腿的马”；inžir＞inžil“无花果”；哈萨克语prokuror＞pirkorol。

很有可能突厥语的词汇bar“拥有的，富裕，财富”和mal“家畜，财产，钱财”所表现出来的r～l的对应关系，也就是bar～mal～baj所反映出的r～l～j的对应关系。

M.楚玛卡叶娃所做的语音实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可以作为阐明r＞l转变的科学根据。在现代阿尔泰语中“音位r在处于结尾-v［r］位置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出声音上细微差别——[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依照大纲Д.8的数据材料看清摩擦音的组成成分是由12％—39％的共同音长所形成。对于这个位置上的音位［r］其相对长度值一般在89％—101％范围内（大纲Д.8数据）和在82％—116％（大纲Д.6波形图）”的范围内波动（1972，19）。

奴哈（Ашм.，50）及拉德洛夫in [image: img]
 il“无花果”＜in [image: img]
 ir，zäräl“害处，损害”＜zar[image: img]
 r；xan čal“匕首，短剑”＜xan [image: img]
 ar；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Cafero ğlu）gerel“解决，解答”，＜karar；土耳其的卡尔斯，加济安泰普（Cafero ğlu）tekral“再一次，又”＜tekra：r，埃尔祖鲁姆（Cafero ğlu）zeral“害处，损害”＜zara：r。

无疑，最后这些情况表明上文所述的现象乃是由于异化作用从而产生的（Ряс.，185）。

r＞j之所以形成其基础就是第一与第二两者的差别仅在一个符号而已——是否有一个振动的塞音。

r＞j，有时是r＞j/ž乃是维吾尔语一些方言的特征：bij“一个，一”＜bir；xamij“和好的面”＜xemir；čij-“来到，进来”＜kir及其他（Kайд.1
 ，316）。同时，在维吾尔语的方言中还可以看到单词bir的各种不同变体：bir，bi：，bij，biž（Caдв.，24），从这里可以见到四个语音在各个不同转变阶段上相继的对应关系。看来，在这里起初是r转变为j，然后j又转变为ž，而二合元音ij继而转变为长元音i。所以，不能把前一元音长度发生的变化仅仅看作是由于r脱落的结果。

r＞j的转变也可以在其他一些突厥语中偶或见到，卡拉伊姆语的克里木方言in [image: img]
 äj＜in [image: img]
 ir“无花果”。

r～z：在突厥诸语言中r～z的对应关系把突厥诸语言分成为两组——（1）具有其自身r的楚瓦什语组和（2）具有其自身z的其他突厥语组——在这方面国内、国外都曾出版过许多可供使用的专著。

正如M.梁桑宁所论述：“古老的r和l在词中和词末对应关系的发展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以其为依据把突厥诸语言划分为两个彼此显然有别的语言类型，也可以把它们称为z语组和r语组。”（Ряс.，25）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到，其主要的关注点就是楚瓦什语与其他诸突厥语言的并立和相互对照。

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些例证，其带r的词汇具有动词的意义，而带z的词汇却是静词：semiz“肥的”——semir“发胖，长胖”，rutuz“疯的”——rutur“发疯”，göz//köz“眼睛”——gör//kör“看见”及其他；看来，还可以把哈萨克语的ögiz“公牛”，ökir“牛鸣，哞哞声（只用于牛声）”也列在这个统计清单之内。

还可以就单一的语言列举一些其内部的r～z相对应的例证，例如哈萨克语中：es-siz//es-er“愚蠢的，糊涂的”，试比较楚瓦什语əssər“愚蠢的，肤浅的”，楚瓦什语的这个词在哈萨克语中有两个变体与其相对应：一个是r音化，另一个则是z音化。在哈萨克语的第二个变体中，也就是r音化变体中，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s音的“脱落”，看来它大概是一个比较晚期的变体，如果不仅是考虑到s发生脱落，而且也包含z＞r转变的话。哈萨克语az// ary-“变得消瘦”，aryq//azγan“瘦的”，qymyz“马乳酒”——由马奶制成的饮料，但是qymyr-an“由骆驼奶制成的酸饮料”，再试比较qyz-qyrqyn“年轻姑娘，女孩”，这里可以分解为有对应关系的词根qyz//qyr；看来，词干的重复反映出复数的古老形式（试比较印度尼西亚语中的现象），（再比较楚瓦什语的r音化的xӛr“姑娘，少女”）[image: img]
 as-[image: img]
 arqyn“青年们，年轻人”；ez-“打开，使敞开”，eri“张开，被敞开”及其他。

众所周知，楚瓦什语中尚有不少r音化遭遇破坏的情况至今并未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关注”：例如楚瓦什语kus’“眼睛”——kur-“看见”，楚瓦什语的这个词与其他突厥语言的并无区别；楚瓦什语xur“平放，安置”～其他突厥语——goj-“平放，安置，放好”，这里没有r～z的对应，而是有r～j的对应，等等。在楚瓦什语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楚瓦什语的r与其他突厥诸语言的r相对应，例如：楚瓦什语ar——突厥语er，är“男人，成年男人”，楚瓦什语tar——突厥语ter“汗，汗液”，楚瓦什语ir～突厥语erte“清早”以及其他许多，等等。这一情况几乎并未受到阿尔泰学家们的关注。

但是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楚瓦什-突厥语的r～r对应究竟占有多大比重，以及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楚瓦什语的r与突厥的z相互对应。这种情况就要求突厥学家，首先是楚瓦什学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楚瓦什语和其他突厥诸语言之间的r～r及r～z的对应关系予以详细的研究。

有一些例证是毫无根据地将楚瓦什语的例词与其他突厥语的资料进行相互的比较：如将楚瓦什语s'ӛrӛ与突厥语的jüzük“环，戒指”相比较，然而更为可信的则是把它与卡拉伊姆语的特腊凯方言的čüvrä“圆形，周围”进行的比较，因为后者尚保留着更为古老的含义；把楚瓦什语的təvar与突厥语的tavar“财产，商品”相互比较是正确的，而不是去和tuz“盐”对比；把楚瓦什语的s'yr-“写”与žyr-//jyr-“（人，动物等）抓破，剪切下”相比较是较合理的，而不应与žaz-/jaz“写”相互比较；楚瓦什语的s'əvar将其与aɼyz“口，嘴”相比较莫如和zyryq//jyryγ//jyryq“缝，洞”进行比较则更为合适，等等。

在哈萨克语中可以见到不少成对的同义或意义相近的动词且在其词根尾部有r～z的对应关系：sor-“吮，吸”——soz-“拖，拉”，žar-“劈开，打开”——žaz-//zaj-“分置，铺上”；žür-“走，走动”——züz-“游泳，泅水”及其他；根据最后一个例子似乎可以确定，z是原初的，而非r，因为众所周知，从自然界的进化发展历史来说游泳在走路之先（话虽近似玩笑，但却完全是对自然现象最符合科学性的解释）。

哈萨克语的例证表明，突厥诸语言中的r音化和z音化并非简单地仅仅是楚瓦什语与其他突厥诸语言的分化问题，而是r音化和z音化提供的这个线索把我们引向更为深远的古代，在那时也只是刚开始有分解的单一的音位，那时并不存在从语义角度来精确区别词的语音变体的事实。这些线索对于把r～z看做是独立的附加成分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增补了值得怀疑的理由（参见B.Банг，А.Биишев，О.Прицак）。

可以认为，位于词末的音位r～z在原始突厥语时期可能并没有发生过分化。上述所列举的成对的词根以及其他的例子都表明，现代诸突厥语中仍然保留有阿尔泰诸语言的更为古老的形式——语音上不作区分的r～z。

楚瓦什语的r化问题在突厥学和阿尔泰学中往往同时也被看做是l化（r变为l）的问题，虽然就其本身而言它已经得到专门的研究。现将突厥语的（更正确地说是楚瓦什语的）r化的基本观点陈述如下（主要注意的是——它们之中哪个先哪个后）。

1.r-的状况是古老的、原起的，而z的状况则是次生的，晚期的；这是阿尔泰学家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楚瓦什语的r音化与蒙古及通古斯满语的r音化是一起共同形成的，并将其宣告为原起的，属于原始阿尔泰语的，然而那时的原始阿尔泰语还并未分成现代的各个语族（Ramstedt，1922/23，26—32）。这里没有注意到在突厥诸语言中同样也有一个与楚瓦什语及蒙古语r相对应的突厥语的r这一情况。Г.兰司铁的这一假说受到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有理有据的批判（1960），特别是有关楚瓦什语辅音转变发展这一部分——Г.兰司铁的假说既没有考虑到楚瓦什语辅音转变发展的特点，也没有考虑到其他突厥诸语言在这方面的特点（参见Щербак.，1970，84及以下）。

2.z的状况在突厥诸语言中是古老的，原起的，而r-的状况就楚瓦什语来说则是次生的。Ю.涅米特、З.果姆鲍茨、А.М.谢尔巴克以及其他等人都维护这一观点（参见Щербак.，1970，84—87）。

3.在许多突厥词汇中z～r的对应关系乃是体现在各个不同的独立的附加成分上（有关这部分请参阅Биишев，1965，192—205）。

某些科研工作者认为z-的状况是原起的，而将蒙古语r-的状况看做是受布加尔语影响的结果，因为在该语言中突厥语的z或是转变成或是具有与r的对应关系。例如，A.洛纳—塔什就认为应该是蒙古语的boγorla-“割断喉咙，勒死”←原始布加尔语boγorla-＜原始突厥语boγaz“喉咙”；蒙古语ikire“孪生儿，双生儿”←原始布加尔语ikir＜原始突厥语ekiz“双胞胎，双生子”＜ekj“二，两个”；蒙古语kiraγa“黎明前的鱼白”←原始布加尔语qyraγ＜qyraq＜；原始突厥语qyz-“变红色，发红”及其他等（1974，32）。

在楚瓦什语的r音化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A.C.列维茨卡娅的意见：“突厥语的z-词干（以及楚瓦什语的r-词干部）并非全都是一样的：在某些情况下z（或r）可以作为词素音位学变位过程的结果出现，在另外的情况下则成了该语言系统中所没有的那个音位的代替者，而在第三种情况下z＞r就是纯粹的语音现象，最后，可能就是反向的借用（突厥语→蒙古语→突厥语）”（1966，26）。A.С.列维茨卡娅勾画出了对r～z对应关系的进一步探索的方向（同上书，26—27）。

А.Г.比伊舍夫认为“-р～-з的对应并不应该仅限于语音-р和-з上，它还应该与-ə～-m～-ǔ～-з～-р有某种发生学上的联系”。根据А.Г.比伊舍夫的意见，一方面将r～z与之连接成一组，而另一方面又和d～t～j～z～r连成一组的就是语音*
 δ（1965，202）。

Α.Г.比伊舍夫将r/z的交替归于原始突厥语时代，而d/t/j/z/r则属于不久前的过去时期。Α.Г.比伊舍夫的意见认为*
 d＞*
 δ的转变早于所有这些转变，是在它们之前发生的（1965，202）。当年М.梁桑宁也曾表达过相近的观点（1955，141—142）。

在突厥学和阿尔泰学中r～z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从同一角度进行研究——哪个是原起的及哪个是次生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除了假设外还什么也没提出来。例如，H.A.塞洛米亚特尼科夫就根据古日本语的资料提出结论说r是原起的：日语kári～突厥语qaz“鹅”（在日语中辅音——全是硬腭音，而突厥语中则都是后舌音）；日语ara～突厥语arpa“大麦”及其他（1972，7）。

看来，不可能把r所有的对应都解释为r这个音是从古老的δ，d或z转变来的音或者是相反的转变，因为在许多词汇中，特别是在模拟词结尾的这个r音，它是属于起源古老系列的语音（那时与结尾浊辅音、清辅音并列的还有结尾的响音，其中就包括有r）。

应当指出的是还有一项特点，它既为r所具有，也为z所具有——即这两个语音在突厥诸语言中历来都不使用于词首，而在现代语言中也只在借词的词首才可以见到。

r和z所具有的另一特点是，它们都被广泛地使用于词中和词末的位置上。而在大多数的突厥语言中z乃是唯一一个被使用于词末位置的浊辅音。

在蒙古诸语言中，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在突厥诸语言中，在位于词末和词中位置上的许多词根成分内蒙古语的r与突厥语的r是对应的，但却没有蒙古语的r～突厥语z的对应。例如，共同词根or-，在突厥语中的词是ora-“包起来，编织，缠绕，捆着，缚，裹”，在蒙古语、布利亚特语中的词是or-oj，意思相同；词根成分or也同时存在在蒙古语中or-on“地方，处所，储蓄所”，蒙古语or-lo-qo“代替者，代理人，接替人；代替物，足迹，痕迹”，古突厥语or-un“地方，处所，王位”，or-u“坑，墓穴，保存，贮藏地”；试再比较对应关系：在突厥语tara-，tary-的词根tar-中，古突厥语tar～蒙古语tarǎ。从另一方面看，东乡语、保安语map-I“播种，撒开”，蒙古语、布利亚特语map-I“播种，栽植或栽种”，东乡语、保安语map-ǎн“播种”，它们在范畴上与古突厥语的Тар相同，但不同于突厥语及蒙古语的Тара（Бертагаев，1973，103—105）。

关于楚瓦什语及蒙古语中的r是源自古老的r这点B.A.鲍戈罗吉茨基曾对此有过论述（1953，110）；而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则令人信服地指出r～z的对应关系乃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1974，148—149）。r音化现象在过去，在世界其他一些语言中也都曾发生过，例如在拉丁语[15]
 和日耳曼语中；[16]
 试参见A.N.施密尔尼茨基下文的论述：“除古来的r外，在古英格兰语中另一个源于*
 z的r也是经常可见到的，它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转变为r”。[17]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z在转变为r方面其原始性质都是无可争议的，并承认它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历史文献就已证实了这点。

突厥学研究工作的困难就在于它缺乏注有明确日期的文献资料，因而它不可能对z＞r或r＞z的各个转变阶段进行透彻的考察研究，这也就是它不同于上文所提到的那些语言之处。

语音z，根据它与r的关系看它乃是一个原起的辅音，之所以如此推断还因为在突厥语词汇中它们仍然保留在词首位置，特别是在模拟词内：哈萨克语zyt-“竭尽全力地奔跑”，而zyr则是模拟旋转物体所发出的声音，zǔw是快速移动物体发出的声音，zym-zyja“无声地，无影无踪地”及其他。看来，r～z在词尾及词中位置上的对应关系已经解释清楚，但是当这些语音处于一切其他位置时则除外，它们在那里实际是不稳定的，因为正是在这些位置上它们的信息价值急剧地降低，有时几乎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简直就是脱落，正如许多突厥语言中所发生的那样。

r＞n：哈萨克语žatyr//žatyn“母畜，母禽”。正如从例证中所见，在词末位置的r可以转变为响音l，n，j和闭塞浊音ž，z。

在r的音位转换方面，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中：jr＞rj：urγuj＜ujγur“维吾尔人”；nr＞rn：öndir＜örden（Садв.，64）。

r的脱落。许多情况下位于词尾的r在很多突厥语及其方言中是不稳定的和出现弱化或者脱落。这时往往发生所谓的“代用的音长”。看来，这表明位于词末的r显示出它是下降二合元音-ar，-ur，-er，-yr，-ir中的一个成分等。

r的脱落主要发生在静词复数附加成分-lar中。看来，这可以解释为是由于现代语言中l和r不能在同一音节出现的规律因而形成的。在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中这一现象曾得到仔细的研究：罗布泊方言tutuŋla：＜tutuŋlar“请拿着”，ačiŋla：＜ačiŋlar“请打开吧”（Kайд.，171）。

r的脱落以及紧随其后的元音增加其音长这一现象可以出现在维吾尔语的一些方言之中，并且也出现在其他一些附加成分之中：强制语态附加成分——žiγištü：＜žiγištur“收拾起吧，集中吧”，ajlandu：＜ajlandur“扭转吧，卷起来”（Caдв.，53）。还可以在其他一些附加成分中见到-r属于词源性质的脱落：在动词第三人称将来时的附加成分中：ketidu//ketido//ketidi＜ket+ä +dur“他将要走开”，同时也请比较以diγan＜tur+γan结尾的形词附加成分：ojnajdiγan＜ojnajturγan“玩的，玩耍的”；将来时附加成分-r：žürämiz＜žür+är+miz“我们将要出发啦，我们将要到……去”；形容词副加成分-r：ušjaša：ušjašar“三岁的”；在借词中：meti：＜metr；inispekti：＜inspektor （Садв.，53）。

r的脱落发生在一些非派生词中：ana：＜anar“石榴”，ä：＜är“丈夫，男人”，bi：＜bir“一个”，säxä＜säxär“清早”，bi：＜bar“走吧！去吧！”（адв.，24）。同时也请比较乌兹别克方言ba：//bo：“是，有”，这里r在与变位不全动词ä-“有，存在，发生”的一些形式结成组合时并不恢复：bo：äkän，bo：ädi及其他（Ф.Абдв.3
 ，120）。

r的弱化和脱落也是许多乌兹别克土语具有的特征。在这里主要也是在复数附加成分中发生脱落：balla＜balalar“孩子们，儿童”，barzaqla＜baražaqlar“他们将要走了”，bizla＜bizlär“我们”及其他。动词tur-在它的一些形式中原先曾发生脱落的r也可以得到词源上的恢复：barγandy“他大概走了”；xatylla“妇女们”，ba：“是，为；吃”＜bar；bǐzä＜bizlar“我们”（ф.Абд.3
 ，95—96），šyla＜sizlar“你们，您”；bo：＜bor“是，为；吃”（Мир.з
 ，35）；adämlä＜adam lar“人们”；xotylla＜xotinlar“妇女们”（Шерм.，29）。

r的脱落也是加告兹语的一些土语的特征，尤其在复数附加成分中：kyzla“姑娘们”，čožukla“小伙子们”，verdilä“他们给了”，aldyla“他们拿了”。在加告兹语中r的脱落同时也发生在现在时附加成分的尾部：alyjor＞alyjo＞alyj“他正在给”，dikijor＞dikijo＞dikie＞bikij“他正在缝”，dokujor＞dokujo＞dokuje＞dokuj“他正在编织”及其他（Покр.，71—72），在这些情况下音节中并没有相邻的响音。

在维吾尔语及其一些方言中，如果紧随脱落尾音r后的是元音，则脱落的尾音r有时也可以恢复：ba（r）di“他来了”，但是baridu“他正走来，他将要去”（Новг.，32）。关于这个问题不能不同意В.И.诺夫果洛茨基的论述，他认为，“词尾р在发音上的任选性——这仅是维吾尔语才有的特点，而在所有其他突厥诸语言中在类似的组合中р的发音依旧不变”（Новгородский，1951，33）。В.И.诺夫果洛茨基试图将这类现象解释为“在汉语的口语中词尾р的发音也是任选的”，例如“汉语dadoy-эр‘豆豆，豆粒’就可以发成əа∂yp和∂а∂у”（同上书，33）。

在土耳其语单词bir“一，一个”中的bi，随处都可以见到它平行使用的形式，这个bi早在古土耳其语中已经出现。根据卡尔特曼的意见，它在北叙利亚地区就已经是起着补充延长（加长）的作用bi＜bir，di“是”＜dir。阿塞拜疆语中同样也是di“是”＜dir。r的语音在现在时和不定过去时的形式中其发音一般都是很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此常常会完全脱落的原因：东部突厥语dǔ＜tur；阿塞拜疆语olurlar；巴尔卡尔语ašty“饥饿的”＜ač-tyr；üjle“在家里”＜üjlär；卡拉察耶夫语atla“马车”＜atlar；卡拉卡尔帕克语atyr＜jata turur及其他（参见Рясянен，1955，185）。

因此，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虽然位于词尾的r曾经经受过很多的变化，但却仍然保留了原始突厥语的-r。

词首添加辅音

B.A.鲍戈罗吉茨基在他对突厥语单词进行语音规律性的分析时指出，“那种利用所有可能的插入语音得出其喜爱解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53，162）。同一个mutatismutandis大概也都可以说成是某些突厥语中的所谓词首添加辅音吧。

但是大多数现代突厥学家根据不同的论据则坚持另一种假说，他们认为所谓的词首添加辅音具有次生性，并且是在相对较晚时期才形成的，例如在楚瓦什语中。

A.M.谢尔巴克在他的《突厥语比较语音学》一书中对于这后一种有关词首添加辅音的各种看法提出了全面总括的论述，他也是这些辅音具有次生性这一论点的支持者（1970，179—180）。

现有的许多对添加辅音的解释，看来，多数都是非常矛盾的。其实，这些解释都不过是承认这些内含词首添加音的词汇在其词首位置具有某个起首成分而已。

B.B.拉德洛夫将这种所谓的词首添加辅音解释为是由于词首元音出现准二合元音化的缘故，因此他断言在词首位置存在着准二合元音的成分，它或有可能原本就已存在，或者可能是由于词源上原来的辅音弱化的结果（如果把词首添加音w或j也认为是这类辅音，那么它可能已经成为更加强力辅音的代替物）（Radloff，1882）。

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说明另一种解释，一个由Г.兰司铁提出而实质上互相类似的解释，Г.兰司铁认为词首添加辅音是在连音变读的影响下位于词首的送气音成阻因而形成，也就是说乃是元音之间发生元音连读的结果造成的（Ramstedt，1915，737）。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是在这一解释中，Г.兰司铁也承认有词首成阻的存在，而词首的成阻也可能是由于它是在较晚期才出现，也可能是由于词源辅音消失并出现它们的替代物j，w，h的结果。至于说到连音变读，则它存在于所有的突厥语言中，但这并不导致出现所谓的词首添加辅音。当然，对楚瓦什语来说这个解释是不够的，因为在这里并没有由于连音变读而导致出现相应的词首添加音那样的情况。

令人感兴趣的是，Г.兰司铁的解释与他所确定的与“添加”辅音问题紧密相关的另一项规律——即所谓的兰司铁—帕里奥规律却自相抵触，根据这项规律词的语音发展似乎是往相反的方向运行——从词首的辅音而逐渐趋于消失（р～b～f～υ～φ＞h～γ～x＞ø），也就是根据起首辅音的省略和消失原理以之作为规律，而并非是根据它们的增加用来作为原则。

如果添加现象只是偶然出现，并非有序安排以使其成为合乎逻辑的规律，那么关于添加辅音乃晚期出现并且是次生现象这一理论大概还是可以同意的。但是，例如楚瓦什语的事实却给出相反的证明，对于大多数所谓的添加辅音来说，它们同那些令人好奇且合乎逻辑的规律性并无关联，而与突厥具体语言元音系统的发展却直接相关。

总之，在突厥诸语言中，有关词首辅音w，j，h的起源问题至今尚未有一个一致的答案。正如上述，在有关它们的本质和起源上是存在有两种主要理论的。

第一种理论占主导地位——立论于它们的起源是次生的，非原生的，是晚期才出现的，即认为它们是嵌入的添加辅音，并且把它们解释成为词首元音的准二合元音附带音的嵌入物（Radloff，1882，167），或者解释成在连音变读影响下词首送气的成阻和吸气音（Ramstedt，1915，73，14；Serebrennikov，1966，57—65）随A.A.沙赫玛托夫（1915）之后，B.K.茹拉夫列夫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论及斯拉夫语同样一些添加辅音w，j，h时，他肯定地认为这些添加音的功能是一种共同现象（1965，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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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υ）——位于唇音u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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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位于前列元音之前，以及位于a之前：

h——位于后列元音之前。

他在关于词首添加音有序发展所做的总结中还指出另外的几条规律性，给词首添加音形成确定为四个时期（同上书，38）：

[image: img]


在为斯拉夫诸语言中词首添加音的发展确定这些时期之后，B.K.茹拉夫列夫也同时列举出它们在语言作用上全然矛盾的事实。他写道：“在同一语言一些土语的同一个词中使用不同的添加辅音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试比较，例如，乌克兰语的一些方言：вýnuця，jýlиця，ʅýnuця，hýnuця和ýnuця”（同上书，32），并从而得出以下的结论：根据斯拉夫诸语言中词首添加辅音发展的例证看，可以确信也是逆向的发展历程：极为古老的历程，看来，（既常见而且也应该）反映了一种非正规的对应关系（同上书，43）。

斯拉夫诸语言中词干上的词首添加音，它在发展进程中的一贯性也可以为突厥诸语言所接受，如果是源于它们在更为古老时期存在的多样性的词首系统，也就是源于16个元音音位：a—a：，e—e：，y—y：，i—i：，o—o：，ö—ö：，u—u：，ü—ü：，它们都带有词首添加音j和w。

在它们发展的第一期：j—位于非唇元音之前：a—a：＞ja，e—e：＞je，y—y：＞jy，i—i：＞ji；w—位于唇元音之前：o—o：＞wo，ö—ö：＞jo，u—u：＞ju，ü—ü：＞ju。

而j～w～h它们发展的第二期则并不以位于添加音之后的元音为转移，也就是：ja～wa～ha，je～we～he，jy～wy～hy，ji～wi～hi，jo～wo～ho，jö～wö～hö，ju～wu～hu，jü～wü～hü（它们现今全都存于突厥诸语言之中，试对照下文中论及每个前加辅音时所列举的例子）。

同意第二个观点——相反的观点，在突厥诸语言中多数起首辅音w，j，h在词源上都是古老辅音，自古以来在突厥诸语言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的早期一些发展阶段就已经存在，然后在多数突厥语言中随着词首辅音成分的衰减和弱化而消失，但是消失的痕迹却依然保留，或以准二合元音成分的形式，（例如，在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诺盖语及其他一些语言等的方言中），或以词首元音增长音长的形式（例如，在土库曼语和其他语言中），或者在它们二次出现时邻近语言则是已受到相邻语言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加告兹语就是在邻近的斯拉夫诸语言的影响之下，而乌兹别克语的一些方言则在伊朗诸语言的影响之下）（Баскаков，1952，55；Рясянен，1955，214，216）。

正如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突厥语单词的结构特点，一方面是其词根词素的单音节性，而另一方面则是它的组成的三音节性，即具有三个音位CVC （C——起首辅音，V——元音和C——结尾辅音）。统计数据显示出，在词根词素的总数中绝大多数的词根词素都有上面列举出的结构，而CV（C）型或（C）VC型，或（C）V（C）型及其他结构的词根词素，它们相较于CVC型的结构在统计上所占有的百分比为数并不多，看来，这是由于更晚期的发展的缘故（同时并请参阅Баскаков，1968，1969，122—134；Ваskakov，1973，2）。

因此，在《古突厥语辞典》（1969）中关于各种不同类型词根词素的统计结果就做出了如下的它们绝对的和百分比的二者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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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词根词素的三音位结构乃是突厥诸语言具有代表性的结构而且也是其本来就有的结构，在这些突厥语言中绝大多数词根或者自古以来就有这种结构，即仍然保留着自己原始的音位组成，或者是次生的，是由于带有附加成分的原始词根连读的结果，并从而构成三音位结构CVC。

在其结构中已失去一个成分的词根还依然保留有这种丧失的某些痕迹在其成阻之中，或者保留在像哈萨克语y
 at“名字”，u
 ot“火”，i
 et“肉”，和ü
 öt“胆汁”这种类型的准二合元音成分之中，再或者以加长其随后元音的长度形式出现，例如：土库曼语a：t“名字”，o：t“火”，ö：t“胆汁”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有时，词根词素位于词首的已经失去的辅音由于某些内部或外部的因素可能会以相应的起始辅音形式或次生辅音形式恢复，或者在外部因素推动的影响下恢复成弱辅间w，j，h，这种情况我们在某些语言中也曾见到过，其中包括东南欧的一些语言和方言——加告兹语、巴尔干半岛鞑靼人的语言，还有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和其他许多突厥语以及它们的一些方言等都曾有发现。试比较，例如阿塞拜疆语中的ur-～vur-“打，揍”。有时，词根词素其已丧失的辅音也可以在词尾恢复，试比较，例如，在词根词素je-“是；吃”，de-“说，讲话”中，当它们在新维吾尔语中连接上构词附加成分时即是如此：jej-iš“吃，吃东西的时候”；dej-iš“说，说话”及其他。试再比较新维吾尔语je-j-men～jeji-män“我正在吃”；dej-men～dej-i-män“我正在说话”及其他。

当然，最为彻底居于词首不变的辅音v～w和j乃是楚瓦什语所固有的特色，而在其他一些突厥语中它们则处于以元音起首的词干之内（Pallo，1961，33—44），但是位于词首的辅音h则为哈拉吉语固有的特点，以及在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一些方言中也都存在（Doerfer，1971）。

因此，在大多数词汇的词首位置具有vǎ，vě，jǎ，jě组合乃是楚瓦什语一项有代表性的特色，而这些组合在其他突厥诸语言中则有规律地形成下列相对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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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Г.焦费尔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关于哈拉吉语词首位置“保留的h，对其所做的最后结论，恰如其他一些阿尔泰语言的例证表明的，它来源于原始突厥语的*
 p”（Дëpфер，1972，94）。

显示词首辅音w，j，h存在的许多迹象也同样是其他语言和方言的典型性特征。某些辅音毫无疑问有再生的起源，如有些是因为成阻从而产生的，但大多数乃是由于位于词首的古辅音系统的发音受到邻近语言影响因而得以恢复。

在这方面使人更感兴趣的是楚瓦什语的一些规律性。正如一些方言资料所证明的那样，现代楚瓦什语的音素构成乃是长期语音发展的结果。在楚瓦什语中向来对历史积存下来的各种语音规律一贯都是予以保留，因此将这些语音规律按年代学的顺序正确地排定对于确立元音系统发展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对于其他各个突厥语言也是如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楚瓦什诸方言中观察到的事实证明，无论在楚瓦什诸方言内部，抑或在有关的其他突厥诸语言中所有的元音都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从事楚瓦什诸方言研究的学者们，自Н.И.阿什玛林开始就已经指出过楚瓦什语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多种多样的元音对应关系，既存在于其诸方言内部，也存在于与其有关的一些其他语言中。

例如，Н.И.阿什玛林指出“在楚瓦什语的地方口语中，共同突厥语的第一音节的O几乎从来都是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而有时它会转变为y（o），或转变为bl（ǎ）”（1902，128）。

A.C.卡纽科娃则在她的科研著作中指出元音的下面的一些对应关系：o～a，a～e，e～u，ě～ÿ，ě～ä，ÿ～ě，ě～u，ě～e°，ÿ～u，a～y，a～ǎ，o～ǎ，ǎ～e，o～y，y～a，y～ы，ǎ°～ы，u～ǎ，y～ǎb，ÿ～ěb（1960；1965）。

Л.П.谢尔盖耶夫则将某些楚瓦什语中的元音对应列举如下：a～ǎ，ǎ～ě，ǎ～u，y～ǎ，u～ě，ǎ～ǎ°，a～y，y～ÿ以及其他（1969；并请参照Чуркин，1963，152，171）。

楚瓦什语中的“辅音w～υ和j+元音”这种组合其对应关系是极其多样的，并且似乎与其他诸突厥语言词首元音纠结在一起，难以区分。因此，楚瓦什语位于词首的“j+元音”语音组合就对应于其他诸突厥语言中下列的元音和语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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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瓦什语中位于词首“v+元音”的语音组合对应于其他突厥诸语言里下列的元音和语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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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大部分突厥语言其位于词首的元音则是与楚瓦什语中下列的位于词首的语音组合相对应：

a～ja，jǎ，jy，vǎ，vy；

e～jě，jǎ，ja，ju；

y～jǎ；

i～jě，je；

o～vǎ，pǎ，bo，vu，vy；

ö～vě，vi，pi，bi，va，ba，vǎ，bo；

u～vǎ，pǎ，pě，vě，vu，bu，ja，jǎ，çǎ；

ü～vě，va，bö。

但是如果考虑到楚瓦什语中方言内部的对应关系（这方面将在下文中论及），那么所有这些对应关系都可以将它们归纳成一定的体系。因此，就在解决并确定楚瓦什语元音系统的连续性问题上向突厥学学者们和楚瓦什学学者们提出一项任务，这就是首先需要解决对应关系的主要规律性以及这些对应关系发展全过程中它们间相互关系方面主要的规律性。

现在的任务相当复杂，并且，解决这项任务只可能借助于首先是对个别的，局部的与元音系统相关的规律性进行分析的办法，其次是通过对各种不同的工作假设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从而得以确定这些规律的合理性。

对于解决某些复杂的元音系统的研究问题，总的来说是突厥诸语言的元音系统，个别来说则是楚瓦什语的元音系统问题，解决了这些元音系统的问题可以说对于楚瓦什语中所谓词首添加辅音的研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正是对所谓的词首添加辅音问题的研究，如我们所见，它为突厥学研究工作者解决突厥语元音系统的整体发展的规律问题开启了一定的未来前景。

当前的研究任务还包括如何使某些与所谓词首添加辅音相关的规律性得到确定，使这些词首辅音与元音的组合以及它们在各种不同突厥语言中的对应关系都能查明、确定。

楚瓦什语中在相当多词汇层的起首位置上不存在或者只是弱化的所谓词首添加辅音（v～w（p），j（c），h）这一现象是非常明显并且十分典型的，但是，在其他某些突厥语言中，例如加告兹语、哈拉吉语和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等语言的一些方言以及一些其他语言，它们在许多情况下也全都具有这种所谓的词首添加辅音，而且还全都处于其他这些突厥语言的同样位置，例如在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中就是如此，只不过是以相应的二合元音成分使之反映出来而已。现在我们来看看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全都是显示楚瓦什语词首辅音和元音的音组与其他诸突厥语言内同一词语同一位置的音组相互间对应关系的材料，并且全都经过系统化的整理。

其中有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现象就是楚瓦什语中位于词首的辅音v和j它们对应关系的规律分属两种对立的类型。“第一种类型”——这时“v+元音”和“j+元音”音组与一些突厥语言内的半长宽元音相对应，但在另一些突厥语言内则与半长窄元音相对应，“第二种类型”——这时同一音组仅与所有突厥诸语言中窄的短元音相对应。这些对应关系的规律性可以依据所反映的全部现代突厥语言元音系统的结构分为下述系统。

（1）根据其唇音化性质，这些对应关系分为两组，每组又各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组——按照其后列位置分为两种对应关系类型：

νǎ～uo，u
 o，o：＞o～u；

νǎ～u，[image: img]
 。

第二组——按照其前列位置同样也分为两种对应关系类型：

νě～üö，ü
 ö，ö：＞ö～ü；

νě～ü，[image: img]
 。

（2）这些对应关系根据其腭音化性质也分为两组，每组也各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按照其后列位置分为两种对应关系类型：

jǎ～ya，y
 a，a：＞a～y；

jǎ～y，[image: img]


第二种类型——前列范围内同样也有两种对应关系类型：

jě～ie，i
 e，e：＞e～i；

jě～i，[image: img]
 。

唇音对应关系

第一组圆唇音对应关系——按照其后列位置。

第一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楚瓦什语νǎ（～va，vy，vu，pa，ba）～突厥语＜[image: img]
 。突厥诸语言中这一类型的对应关系都显现为如下的一些不变变体：[18]


（1）楚瓦什语νǎ～突厥语＜[image: img]
 ：vǎtǎr～雅库特语otut，土库曼方言o：tuz（//otuz），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u
 otyz，阿尔泰语ottus，鞑靼语u
 tyz“三十”；

vǎrman～哈萨克语u
 orman，鞑靼语[image: img]
 “树林”；

vǎl（//ul）～雅库特语uol（//o：l）西部裕固语qol（//gol），撒拉语vul，哈萨克语u
 ol，鞑靼语u•l“他”；

νǎran-～卡拉卡尔帕克语u
 ojan-，土库曼语ojan-，鞑靼语[image: img]
 “睡醒”；

（2）楚瓦什语va（＜*
 vǎ）～突厥语＜[image: img]
 ～o；在楚瓦什语中出现带有起首va的词是一种少有的例外情况，它在发生学上来源于*
 vǎ，试比较：var（＜*
 vǎr）“峡谷，沟壑”～卡拉卡尔帕克语u
 or，阿尔泰语ora“坑，洼地”，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r“壕”；

（3）楚瓦什语vy（＜*
 vǎ）～突厥语＜[image: img]
 ；在楚瓦什语一些方言中起首的vǎ和vy并没有完全分化，可以看到一个词既出现带有起首vǎ的音组，也可以出现另一个带有vy的音组，试比较，例如vǎj//vyj“力量”；vǎjarxan// vyrxan“怨恨，恼怒”及其他，因此楚瓦什语的vǎ和vy在其他突厥语言中就有了一些完全同样的对应关系：

vyr-～卡拉卡尔帕克语u
 or-，土库曼语or-，鞑靼语[image: img]
 r-“压，挤”；

vyran～卡拉卡尔帕克语u
 oryn，土库曼语orun，鞑靼语[image: img]
 “地方，位置”；

（4）楚瓦什语νu（＜*
 νǎ）～突厥语＜[image: img]
 ；楚瓦什语中位于词首的νǎ//νu音组，无论在方言或是在文学语言中都同样没有明显的分别，试比较，νǎlǎ//νulǎ“树干，树身”，或νǎlt-//vult“欺骗”——都是现代楚瓦什文学语言中可以任选的变体；可以设想在楚瓦什语中νǎ是历史上一个比较古老的变体，例如：

vut（＜*
 vǎt）～土库曼语o：t，卡拉卡尔帕克语u
 ot，其他突厥语ot，鞑靼语[image: img]
 t“火”；

vun，vuna（＜*
 vǎn）～土库曼语o：n，卡拉卡尔帕克语u
 on，其他突厥语on，鞑靼语[image: img]
 “十”；

vučax（＜*
 vǎčax）～土库曼语o：[image: img]
 aq，卡拉卡尔帕克语u
 ošaq，其他突厥语ošaq；鞑靼语[image: img]
 “炉灶，火炉”；

vutǎ（＜*
 vǎta）～土库曼语o：dun，卡拉卡尔帕克语u
 otyn，其他突厥语otyn或otun；鞑靼语[image: img]
 “木柴，劈柴”。

这个对应关系的痕迹不仅可以在vǎ（～va，vy，vu）的音组中见到，而且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在pǎ（～py，bo）的音组中见到，例如：

楚瓦什语pǎsar-～卡拉卡尔帕克语u
 osur-，其他突厥语osur-鞑靼语[image: img]
 -“让风吹进来”；

蒙古语bod-ox“想”～土库曼语o：j，卡拉卡尔帕克语u
 oj，其他突厥语oj，鞑靼语u•j“思维，思想”；

楚瓦什语piç-//pěç～卡拉卡尔帕克语pis-，土库曼语biš，吉尔吉斯语byš；哈卡斯语pys-，阿尔泰语byš-//pyš-“逐渐长成，赶上，成熟”=蒙古语bol-ox“成熟，赶上，煮，熬＞成为，变为，化为”＞其他突厥语bol-～pol-～ol-，鞑靼语bu•l-“是，成为”；

蒙古（土族）语fudur（＜*
 purtu）～pur＞hur蒙古语urtu＞突厥语uzun“长的”（Poppe，1962，7）

第二种类型的对应关系：va（～vě，jǎ，ja，ça，pǎ）～u，[image: img]
 。

如果第一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楚瓦什语vǎ～突厥语＜[image: img]
 ，是古代语言按其元音类型发生分化从而形成的现象，那么依据元音系统所分化而成的是两种类型——（1）u-语言群，属于这一语群的古代语言有——布加尔语、或许曾是古代突厥语如叶尼塞——鄂尔浑文文献语言——在书面文献中o和u，ö和ü是一个符号，某些西伯利亚方言以及楚瓦什语、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2）o-语群——其余所有的语言都属于这个语群——所以第二类型（vǎ ～u，[image: img]
 ）的对应关系也就是所有突厥语言共有的对应关系。如同第一类型的对应关系在楚瓦什语中可以形成变体那样，第二种类型也具有这一特点，楚瓦什语中就有好几个起首音组的变体，即：vǎ＜vě，vǎ＜jǎ～ja～ça，vǎ＜pa，这也恰恰可以说明，如同第一种类型的对应关系那样楚瓦什语的元音系统和起首弱化辅音由于受各种邻近语言的影响因而也是不稳定的，并且在方言中一些个别词汇仍然还保存着所有上述类型的变体形式。

第二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显现为下列的不变体：

（1）楚瓦什语vǎ～突厥语u，[image: img]
 ：

vǎrlǎx//vǎra～鞑靼语[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其他突厥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uruγ，吉尔吉斯语uruq“籽，子实”；

vǎrǎm～鞑靼语[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雅库特语uhyn，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uzun，土库曼语uzy：n“长的，久的”（试比较蒙古语urtu，蒙古（土族）语fudur＜*
 purtu，（Poppe，1962，7）；

vǎrǎn-～鞑靼语[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urun-“碰到，相打”；

vǎrax～鞑靼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uzaq“远的，久远的”；

（2）楚瓦什语vě（＜*
 vǎ），突厥语[image: img]
 ，u：

věç-～鞑靼语[image: img]
 č-，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uš-，土库曼语uč-“飞”；

věç-～鞑靼语[image: img]
 č-，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哈萨克语[image: img]
 š，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uč“末端，尽头”；

正如前文已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楚瓦什文学语言中，还是在各方言中，有些词语其词首位置的vǎ～ve对应关系至今仍然是任选的，试比较：vǎrkǎntar-//věrkěnter-“投掷，抛”等，也可把vě看做是第一个vǎ的第二个变体；

（3）楚瓦什语jǎ～ja～ça（＜*
 vǎ）～突厥语[image: img]
 ，u：

jǎva～阿塞拜疆语juva，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鸟巢”；

çǎnǎx～鞑靼语、哈萨克语[image: img]
 ，土库曼语u：n，乌兹别克语un“面粉”。

第二组圆唇音对应关系——依据前列位置。

对于位于词首的前列元音和辅音来说无论第一种类型的唇音对应关系或第二类型的对应关系全都是其典型的特色表现。

第一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楚瓦什语vě（～vǎ，va，vi，vü）～突厥语＜[image: img]
 。这种对应关系显现为下列一些变体：

（1）楚瓦什语vě～突厥语＜[image: img]
 ：

věler-～古突厥语ölür-，土库曼语öldür-，维吾尔语öltür，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ü
 öltir，鞑靼语、巴什基尔语ü•ltir“打死，杀死”；

věčě～土库曼语ö：č，古突厥语、维吾尔语、土耳其语öč，卡拉卡尔帕克语ü
 öš，哈萨克语öš，雅库特语ös，鞑靼语ü：č，巴什基尔语ü•s“报复，仇恨”；

（2）楚瓦什语vi（＜*
 vë）～突厥语＜[image: img]
 ：

uil-（＜*
 věl-）～卡拉卡尔帕克语ü
 öl-，雅库特语üöl-，哈萨克语、土库曼语öl-；鞑靼语、巴什基尔语ü•l-“死亡，牺牲”；

vitěn-～古突厥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ötün-，卡拉卡尔帕克语ü
 ötin-，土库曼语ötün-，鞑靼语ü•[image: img]
 -，巴什基尔语ü•[image: img]
 “请，请求”；

楚瓦什语中音组vě～vi当其出现于同一个词根的单词词首位置时无论在方言中或在文学语言中都经常是相互对应的，试比较：vil-“死亡，牺牲”，但věler“打死，杀害”；

（3）楚瓦什语vǎ（＜*
 vě）～突厥语＜[image: img]
 ：väkǎr～卡拉卡尔帕克语ü
 ögiz，土库曼语öküz，维吾尔语höküz，乌兹别克语hökiz；鞑靼语、巴什基尔语ü•[image: img]
 （试比较蒙古语höker//üxer）“公牛，犍牛，阉牛”；

（4）楚瓦什语va（＜*
 vě）～突厥语＜[image: img]
 ：

var～雅库特语üös，卡拉卡尔帕克语ü
 öz，土库曼语ö：z，维吾尔语öz，鞑靼语、巴什基尔语ü•z“中部，中心；自己，自己的”；

vat～土库曼语ö：t，雅库特语üöt，卡拉卡尔帕克语ü
 öt，吉尔吉斯语öt，阿塞拜疆语öd；鞑靼语、巴什基尔语ü•t“胆汁；胆囊”；

kǎvak～土库曼语gö：k，哈萨克语kök；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ü•k“绿（色）的，蓝色的”。

再将对应关系予以比较：

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baqyr-～ü
 ökir-，土耳其语baqyr-～ögür-；鞑靼语baqyr-～[image: img]
 “叫喊，（动物）嗥叫，吼叫”；

古突厥语bod～boδ～boj～öz“自己”以及鞑靼语ü•z-“生长”；

突厥语piš-～pyš-～pis-～pys-“生长，长（年龄）；增长（谷物，果实）长熟”以及ös-，鞑靼语、巴什基尔语ü•s-“生长，（年龄）增长”；

古突厥语bög-ün“明白，懂得，理解”，bög-üš“理解，谅解，懂得”～古突厥语og“理智，思维”。

第二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楚瓦什语vě（～vi，va）～突厥语ü，[image: img]
 。这种类型的对应关系都显现为下列不变形式：

（1）楚瓦什语vě～突厥语ü，[image: img]
 ：ver-土库曼方言hür-～ür，卡拉卡尔帕克语、鞑靼语[image: img]
 -“（犬）吠，嗥叫”；

（2）楚瓦什语va（＜*
 vě）～突厥语ü，[image: img]
 ：valěç-～土耳其语、库梅克语üleš-，雅库特语ülles-，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les-，鞑靼语[image: img]
 läš-，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les-“分，划分，分配，安排”；

（3）楚瓦什语ui（＜*
 vě）～突厥语ü，[image: img]
 ：viç（～viçe）～土耳其语üc，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š，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c“三”。

腭音对应关系

硬腭音的对应关系完全是一种类比的现象，也同样分成两组和两种类型。

第一组硬腭音对应关系——依据后列位置。

第一种类型的对应关系：

楚瓦什语jǎ（～jy，ju，va，vy）——突厥语＜[image: img]
 ya～s
 a～a•

第一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显现为下列的不变体形式：

（1）楚瓦什语jǎ（～jy）～突厥语＜[image: img]
 ～ya～s
 a～a

在楚瓦什语的一些方言以及现代文学语言中，词首位置的jǎ～jy对应关系出现得十分广泛普及，试比较jǎta～jyta“狗”，jǎxǎr-～jyxǎr-“招呼，叫来”；jǎsna～jysna“女婿”；jǎvǎr～jyvǎr“重的，沉重的”；jǎvǎç～jyvǎç“树木，树”；jǎsǎn-～jyšǎn-“占领（领土），占地位”及其他。

楚瓦什语的词首jǎ～jy如前文所述多数情况下都是与其他突厥语言中的a：，ya，s
 a，a相对应，或者则与y•u相对应，例如：

yvǎt-（＜*
 javat-）～ut-就与雅库特语的yt-，其他突厥语的a：t-，at-“掷，抛，开枪，射击”等相对应；

jǎran（～jyran）～土库曼语a：ra，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ara，鞑靼语y•zan，巴什基尔语y•[image: img]
 “地界，犁沟”；

jǎvǎç（～jyvǎç）～旧乌兹别克文jyγač，维吾尔语jaγač，土库曼语a：γac，鞑靼语årač，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aγaš，哈卡斯语aγas，古突厥语yγač，图瓦语yjaš“树，树木”；

jǎvǎr（～jyvǎr～yvǎr）～土库曼语a：γyr，土耳其语aγyr，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avyr，雅库特语yar，阿尔泰语u•r“重的，困难的”。

词首音组jǎ＞jy在语音发展过程中在楚瓦什语内已缩紧为i，但在其他突厥语中a～y的对应关系却仍然保留下来，试比较：

楚瓦什语irt-（＜*
 jart-～jyrt-）～土库曼语art-，卡拉卡尔帕克语aryt-，雅库特语yryt-“使清洁，打扫，收拾，干净”；

楚瓦什语il-（＜*
 jal-～jyl-）～土库曼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al-，雅库特语yl-“拿，取，逮捕”。

再比较：维吾尔语jyγla-，诺盖语jyla-，哈萨克语žyla-，土库曼语a：rla-，吉尔吉斯语yjla-，鞑靼语切尔涅夫方言yjla-，阿尔泰语库曼丁方言yjla-（～uɼla-）“哭，流泪”。

更为复杂的楚瓦什语内部的与共同突厥语的对应关系可以将它们列成如下的公式：

（2）楚瓦什语ja～ju＞vǎ～vy～突厥语＜[image: img]
 ；这些对应关系在楚瓦什语的方言以及楚瓦什语的现代文学语言中，位于词首的jǎ～ju是不稳定的（试比较：jǎmra～jumra“白柳”；jǎmas～jǎnaš～jumaš“错误，犯错误”；jǎlanut～julanut“骑马者”或jǎlxav～juxav“懒惰的，游手好闲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vǎ～u在其他突厥语言中显现的则是＞ǎ（试比较：yvǎt-～ut-＞at-“掷，投”；vǎltav～ultav＞a：ldaw～aldaw“欺骗”；vǎl～ul＞ul ～ol“他”，等等）。

现在来看一些例子。

楚瓦什语*
 jǎ＞ju：楚瓦什语jux-～突厥语aq-“流，流动”，楚瓦什语jus～突厥语a：s（～as）“白鼬”。

[image: img]


[image: img]


（3）楚瓦什语jǎ（～jy）＞y～突厥语＜[image: img]
 ：楚瓦什语yjt（＜*
 jǎjt）“问，打听”，～突厥语ajt-“说出，转告”；jǎvǎr（～yvǎr）～突厥语aγyr，awyr“重的，厚重的”；yltan（＜*
 jǎltan）～突厥语altyn，altun“黄金”；yvǎs'（＜*
 jǎvǎs'
 ）突厥语avyč，vuč“掌握，一掬”。

第二种类型的对应关系：ja（～jy）～突厥语y，[image: img]
 。这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显现为下列的不变体形式：

楚瓦什语jǎ（～jy）～突厥语＜[image: img]
 ：

jǎnaš-（～jynaš-）～土库曼语yŋran-，雅库特语ynsyqta-，鞑靼语[image: img]
 ŋryas-，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ŋyras-，卡拉卡尔帕克语[image: img]
 ni
 et-（[image: img]
 ŋqylda-）“呻吟”；

jǎs（～pǎs）～雅库特语y：s，哈萨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鞑靼语[image: img]
 s，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yš“烟，煤烟”。

第二种类型的腭音对应关系——依据前列系列。位于词首并带有前列元音和辅音的音组同样也具有这种类型的对应关系。

第一种类型对应关系：楚瓦什语jě（～i，ju，jǎ，ja，vě）～突厥语＜[image: img]
 ：这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显现为下列不变体形式：

（1）楚瓦什语jě～突厥语＜[image: img]
 。

jěkev～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
 egew，维吾尔语egäk，土耳其语ege，吉尔吉斯语ögö：，土库曼语ige；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gäw“锉，锉刀”；

jěkěr（eš）～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ekiz，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
 egiz，阿尔泰语egis；鞑靼语igiz（äk），巴什基尔语igiz（äk），雅库特语ikir，哈卡斯语i•kis，古突厥语i•kiz“双胞胎，成对的东西”；

jěner～阿塞拜疆语jänär，土库曼语、土耳其语ejer，维吾尔语eger，阿尔泰语e：r，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
 er，雅库特语ynyr，鞑靼语i•är，诺盖语ijer，哈卡斯语izer“鞍子，马鞍”；

（2）楚瓦什语jě＞i～突厥语＜[image: img]
 ；词首的音组jě，有时也有je～ji在楚瓦什语的许多词汇中已经与元音i稍有区别，试比较：楚瓦什语jětes～jetes～jites ～ites“锁骨”，jěkel～ikel“槲实”；jěkercě～ikercě“油炸饼”，jětem～item“流动，谷场”；jělme～jelme～ilme“榆树林”及其他；所以jě＞i的转变在楚瓦什语中乃是一种晚期的现象，这一点也可以从楚瓦什语的je与其他突厥语中的i～e具有同样的对应关系得到证实；试比较，例如：


*
 jěm～土库曼语em，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
 em，现代楚瓦什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im“药，药剂”；


*
 jěr（ěl）-～古突厥语er-，阿塞拜疆语äri-，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
 er（[image: img]
 l）-，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eri-，现代楚瓦什语irěl-，雅库特语ir-，巴什基尔语ir[image: img]
 -，鞑靼语、哈卡斯语iri-“融化，溶解”；

jěrěk（～jěrěx）“任性的”～古突厥语erk～ärk～erik～ärik，乌兹别克语erk，现代楚瓦什语irěk，鞑靼语ir[image: img]
 k，巴什基尔语irk“意志，自由的”；


*
 jěmen～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emän，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i
 emen，土库曼语imen，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män，现代楚瓦什语juman“柞树”；在楚瓦什语中jě＞ju的转变表明这乃是其后的唇辅音m圆唇化的结果；

（3）楚瓦什语jě＞jǎ（～ja）突厥语＜[image: img]
 ；词首音组jě在楚瓦什语中与jǎ～ja～a略有区别；在楚瓦什语一些方言和文学语言中就可以见到，例如，一些任选的变体：jěretle-～jǎranlat-“分排分列放置”；jěk～jǎx“氏族，部族”；jǎštaka～jaštaka“直的，端正的”及其他。因而jě～jǎ～ja这种对应关系乃是属于一种比较晚期的现象，这也可以从这一对应关系与其他突厥语中jě～jǎ～ja＞e～i对应关系具有共同的规律性得到证实，试比较：

janax（＜jěnex）～古突厥语engek，engäk，土库曼语eŋek，土耳其语enek，鞑靼语ijäk，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下巴”；

jal（＜jěl）～古突厥语el，il，吉尔吉斯语el，土库曼语i：l；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l“人民，部落，国家”；

楚瓦什语*
 jě～ě＞ü～突厥语＜[image: img]
 ：

üt～古突厥语et，ät，维吾尔语、阿塞拜疆语ät，土库曼语et，卡拉卡尔帕克语i
 et，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i•t“肉，肉体”；

üsěr～古突厥语äsrük，esrük，阿尔泰语ezirik，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i
 esirik，鞑靼语i•sirik，巴什基尔语i•[image: img]
 ，哈卡斯语i•z[image: img]
 “喝醉了的”；

ürken-～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erin-，卡拉卡尔帕克语i
 erin-，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i•r[image: img]
 n-“懒惰，偷懒”。

在楚瓦什语一些方言和文学语言中jě～ě＞ü的对应关系略有分别，这一点从下列一些变体的存在就可以证实，如ělker～ülker“（同一时代）同一辈杰出人物”；jěner～ěner～üner“鞍子，马鞍”，ěker-～üker-“嗥叫，吼叫”；ěçěm～üçěm“葡萄干”等。

第二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楚瓦什语jě（～ji）～突厥语i～[image: img]
 。

jě～i～[image: img]
 这一对应关系属于楚瓦什语je＜[image: img]
 对应关系中的第二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是大多数突厥语言中所共有，也就是楚瓦什语的jě与所有其他突厥语的起首i或[image: img]
 都有对应关系。

第二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显示为下列的不变体形式：

楚瓦什语jě（～ji）突厥语i～[image: img]
 ：

jer～土库曼语y：z，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鞑靼语[image: img]
 ，吉尔吉斯语iz“足迹，痕迹”；

jěne～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image: img]
 “熊窝，洞穴，巢穴”。

上述所有词首的对应关系可以总结为如下的表格。

[image: img]


在圆括号内的那些对应关系都是现代楚瓦什文学语言或者其方言和土语中同时都具有的对应关系。圆括号后面的则是与之对应的其他突厥语中相应的元音音组。

这样，上文所指出的那些规律性就使我们可以推测，前面提及的那些对应关系它们发展的基本方向可能有两个：

（1）或者是第一个方向，由词首辅音的音组向复合元音、准复合元音、长元音和半长元音发展，即其发展是按下列图示：

[image: img]


（2）或者是第二个方向，由起首的长元音分解为辅音和元音成分，之后又分解为复合元音和准复合元音，即其发展是按下列图示：

[image: img]


至于第二种类型的对应关系，即词首的vǎ，vě和jǎ，jě在所有的突厥语言中仅仅对应于元音u，[image: img]
 或i，[image: img]
 的问题，这可能是后者较比第一种类型的对应关系形成得更早也或许是更晚一些的缘故，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词首v 和j在这里都是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已经消失了的一些辅音的替代者。

所谓的词首添加辅音v，j，h在其他一些突厥语的词首也可以见到。最为连续一贯的规律性是，如Б.Г.卡法洛夫所指出的，加告兹语中其起首元音的j化规律性（1969），或如Γ.焦费尔所指出的在哈拉吉语中在与其他语言相比较情况下却具有词首添加辅音h（Doerfer，1971），同时在许多词汇的词首还具有辅音v～w，然而在多数突厥语中，例如乌兹别克语的朱什方言词首位置却只有一个辅音（Aхмодов，1962）。

因此，使起首辅音成分得以恢复成弱辅音v～w，j，h这是许多突厥语言在其所有通用区域共同的特征。而这种恢复通常都与邻近语言的影响有关，这些邻近的语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于已丧失词首辅音的词干恢复其位于词首辅音的发音却是一种催化剂或是起着推动的作用。

词首的v～w或它的准复合元音的变体[19]
 v～w～u～ü：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uurgu“重音，踢”，vur-“打，殴打”；

维吾尔语vopuš（～öpüš）“吻”；

乌兹别克方言vajuw“熊”，vata“父亲”，vat“马”，valty“六”，va č“开，开放”，vaš“食物”，von“十”，vottus“三十”，vördäk“鸭”，vulum（～ulum）“我的儿子”，vuzyn“长的”，vüj“房子，家”，vüc“三”，vüslä-“拿着”，vüčin“为了”（Ахмедов，1962）；

撒拉语vular“他们”，vol-“有，存在”（Тенишев，1963，103）；

西部裕固语wün-（～ön-）“登上，长大”，wyn（～ün）“声音，嗓子”（Teнишев，1976，108）；

卡拉卡尔帕克语u
 oq“箭”，u
 oj“思想，思维”，u
 orun“地方”，ü
 ös-“成长，长大”，ü
 öt-“走过去，通过”，ü
 öšür-“熄灭”以及其他（Баскаков，1962，32）。

同样的一些准复合元音成分可以出现在类似的位置，即出现位于词首的宽圆唇元音о和ö之前，例如，在诺盖语和哈萨克语中就是如此（例如，参见Баскаков，1940，8）。

在哈萨克语中，正如同实验语音学研究所验证的那样，“元音о和ö有一个w-的起首形式，而元音e-则有一个j-的起首形式，起首w，j占到元音总长度的30％—40％。例如，哈萨克语单词on“十”，在俄罗斯人的听觉中就像是“von”（参见ДЖунусбеков，1969，70—71）。

这一现象在东南欧诸语言包括加告兹语都有明晰的令人信服的反映：u
 on“十”，u
 o：lu“儿子”，u
 odun“木柴”，u
 otuz“三十”，ü
 öküs“公牛”，ü
 öldü“他死了”，ü
 ördek“鸭”，ü
 öztü“房顶”，v
 osa“而这个，竟然是”，v
 un“面粉”，v
 uštum“我起飞了”（Kowalski，1933，22—23；Покровскаr，1964，44—45；Doerfer，1959，267）。

词首辅音j或它的准复合元音变体i～i：

古突厥语jamrak“受爱戴的，宠爱的”，jäm“药，药剂”，jyra-“跑开”，jur“音乐，歌唱”，jig“疾病”，jidiz“高的”，jil-“吊起来，挂上”，jincka“薄的，细的”，jir“北；北方”（Gabain，1950，52）；

卡巴尔克语ješik“门”，jögüz“犍牛，阉牛”，jüč“三”，jet-“做……，进行”，jeski“年老的，旧的”（Pясянен，1955，164；Акбаев，1963，31）；

西部裕固语jim（～öm）“裤子”，jü（～öj）“房子，家”，jül-（～öl-）“死亡”，jet“肉，肉类”，jörgen-（～ögren-）“学习，学”（Teн，9）；

阿塞拜疆语jalo（～alaw）“火”，jähär（～äjär）“鞍子，马鞍”，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语言jiγ（～ik）“纺锤”，卡拉伊姆语jäsir“俘虏，囚犯”，juv（～üv）“房子，家”，jur'at（～ür'at'）“教；学习”，jördök“鸭”，西部裕固语jim（～jum～üm）“裤子”（Pясяннен，1955，164）；

卡拉卡尔帕克语i
 er“男人，丈夫”，i
 eki“二”，i
 endi“现在，目前”，i
 en“很，非常”，i
 el“国，国家；邦”，i
 esik“门”，i
 ert“带领，伴送”，i
 emen“柞树”，i
 egew“锉，锉刀”（Баскаков，1952，31，45—46）。

井然有序地使这一现象得到反映也是加告兹语所具有的特色：ješek“驴”，jekin“播种”，jekmek“面色”，jel“手”，jerik“李树”，jet“肉，肉类”，jev“房子，家”，jökče“脚后跟”，jöküz“公牛”，jöl-“死亡”，jölč-“量，测量”，jör-“编织”，jöt“胆汁，胆囊”，jič-“喝”，jirin“脓”，jiz“脚印，痕迹”，jin“下去”，jüren“学，学习”，jular“缰绳”，jürk“害怕，急速闪开”，jüst“顶，顶部”，jerken“早，清早”，jerin“唇”，jetek“衣或裙的下摆”，ješ“朋友”，jerkek“男人，成年男人”，jilik“第一个”，jiš“事情，工作”，jön“前面，前部”，jöpmä：“亲吻”，jörtü“房顶”，jözek“核仁，核心”，jüc“三”（Гафаров，1969）。这一现象在加告兹语中也扩及借词之中，例如来自阿拉伯语的借词：jedžel＜edžel（[image: img]
 ）“死亡的时刻”，jiladž～iladž～ilač（[image: img]
 ）“药，药剂”，jinsan＜insan（[image: img]
 ）“人”，jömür＜ömür （[image: img]
 ）“生命”，jesir＜esir（[image: img]
 ）“俘获的”（Дм，9，202сл）。

词首辅音h

在多数现代突厥语中如果其带起首元音的词首前面出现词首辅音成分，那么对于许多突厥语言来说某种程度上都是它们的特征的表现。试比较：

哈拉吉土语här“男人，成年男人”，hadap“腿，脚”，hat“马”，hüdžüm“葡萄”，ho：grax（～oraq）“镰，镰刀”，hu：ot（～ot＜o：t）“火，火焰”，häv（～ev）“房子，家”，hačux（～ačyq）“苦的，辣的”，hagač（～arač～jyγač）“树”，huočaq（～očaq）“炉灶，火炉”，hur-（～ur，vur）“打，殴打”，hüöl（～öl，höl）“湿的，湿润的”，及其他（Doerfer，1971，164；1972，94）；

土耳其语hyčkyrmaq（试比较吉尔吉斯语ekir-）“大哭”，hyrlamaq～hyryldamaq（～yryldymaq）（试比较吉尔吉斯语yrylda-）“唠叨；（动物）发威吼叫”，hajdy（～ajda-）“（咱们）走吧！”及其他（Севортян，1955，55）；

库梅克语hiz“脚印，痕迹”，hökünmek“后悔，悔过”，hajva“榅桲；榅桲果酱”（Дмитриев，1940，16）；

中期突厥语hata“父亲”，hana“母亲”（Дмитриев，1955，286）；

土库曼语hindži“珍珠”；

吉尔吉斯语harzala-“祝愿”（Дмитриев，1955，286）。

词首h也一贯有序地出现在东南欧的诸突厥语之中：

土耳其语的马其顿诸土语：halbette“当然”，hambar“粮仓，货栈”（Ρясянен，1955，31）；

加告兹语hajγyr“公马”，hobur“贪的，吝啬的”，holuk“蓝，沟”，hendezä“肘长度单位”，ha：džemi“野的”，hangy“什么样的，哪一个”，hodžaq（～očaq）“炉灶，火炉”，hasta“有病的”（Drimba，1961），hajva“榅桲，榅桲果酱”，hambar“粮仓，货栈”，harmut“梨（树），梨（指果实）”，hašča（～ahča）“钱”，hašχana（～ašxana）“厨房”（Дмитриев，1955，286）；harpa“大麦”，halma“苹果”，hajyrma：-“选择，选出”，hajlaq“自由的”，horuč“斋戒，斋戒期”，hišlemä“工作”，hen“正是，就是”，he：r“如果”及其他（Покровская，1964，72）；

西部裕固语ha°
 rqa（～arqa）“背，脊背”，hat“马”，hat-“射击，射”，haqa“老人”，haš-“开，敞开”，horta“中部，中间”，hetek～hitik（～etek）“（衣服或裙子）下摆，山下低地”，het（jet-）“走到，传到”，hižiptro（ičiptur）“他喝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h有时可以取代软腭舌根清辅音x，例如：xarqa“背，脊背”，xaqyt-“堵住水流”，xas（aɼys）“嘴，口腔”，xaja“手掌，打谷场”，xoq“箭”及其他（Тенишев，1976）。Г.焦费尔指出在哈拉吉语中词首位置一贯都是使用着h，并进而得出起首h来源于原始突厥语*
 p的结论。他写道：“我不认为对于哈拉吉语而言除了说它来源于最古老的（古突厥方言的和甚或更早的）h——＜原始突厥语*
 p以外还可以做出其他什么解释。”（1972，95）

Г.焦费尔随后又对这一结论做了一些补充，认为起首的h也不仅仅是*
 p/*
 b～f/v～φ/w＞h＞ø语音发展的结果，即兰司铁—帕里奥定律。从上面引述的实际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即词根词素的词干并没有位于起首的词根辅音，它们也是由于在不同的时期以及各种不同原因受到其他一些语音规律影响造成的结果。

因此，在某些突厥词汇中其词首位置之所以缺少辅音成分的问题可以用它发生的不同时间的先后顺序以及其规律性的实质来予以解释：

1.ø＜h＜p/b，f/v，ч/w（即根据兰司铁—帕里奥定律形成）

2.ø＜h＜s～ŝ（即根据巴什基尔语及雅库特语特有的规律形成）

3.ø＜hs
 b～h
 h（即由于h消失因此形成，而h则是引发相邻元音咽头的那个较强辅音的替代者，试比较at＜hat＜a°t～ah
 t“马”）

4.起首的h也可以是由于辅音成分得到恢复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该词具有词首辅音，并且是源于底层语言和表层语言的古老借词，其中就包括来自古伊朗语、吐火罗语、汉语及其他语言的借词。

此外，起首h的存在也是由于突厥语言第一音节元音系统的发展从而使其辅音成分得到恢复的结果，也就是说形成了从音组vǎ→o：～uo～u
 o＞o～u•；vě→ö：，üö，u
 ö，ö～ü；jǎ→a：～ya～s
 a＞a～y•；jě→e：～ie～i
 e＞e～i•发展为起首元音的规律性，根据这些规律词首h可以作为辅音位于起首的v或j的替代者出现，也可以作为相应的更为强力辅音的替代者出现。

至于谈到起首v～w和j，则毫无疑问它们都是这样一些古老辅音——元音音组vǎ，vě，jǎ，jě现时的反映，可能它们都是起源于更为古老的具有更为强力辅音成分的音组。

变体的形成，这指的是一些突厥词汇在其起首位置有或者没有起首的v～w，j，h，而这些突厥词汇在多数现代的突厥语言中全都是具有起首的元音。这种变体的形成乃是由于这些语音的共同消失趋向所造成，而对于某些具体语言说来甚至当其起首w～v，j，h全都合乎规范的情况下也会形成其相应的变体。

这样，例如，词源上起首j消失的趋向就成为许多现代突厥语言具代表性的特点，试比较：

阿塞拜疆语il（＜jyl）“一年，年”，igit（＜jigit）“少年（人）”，ilan（＜jylan）“蛇”，ily（＜jyly）“温暖的”，ilxy（＜jylxy）“马群”，ut-（＜jut-）“吞咽”，ulduz（＜julduz）“星”，ürek（＜jürek）“心”，üzük（＜jüzük）“环，戒指”，üz-（＜jüz-）“游泳，航行”，üz（＜jüz）“脸”及其他（Акбаев，1963，117）；

卡拉伊姆语卢日茨方言ix-（＜jyk-）“磨碎，研成粉末”，irt-（＜jyrt-）“撕碎”；卡拉伊姆语特腊凯方言iŋlar（＜jyllar）“年纪，年代”，igit（＜jigit）“少年（人）”；克里米亚鞑靼语öksek（＜jüksek）“高，高处”（Рясянен，1955，164—165）；

土耳其语irin～乌兹别克语jiriŋ“脓，脓液”，iri～乌兹别克语jirik“大粒的；大尺寸的”，irak～乌兹别克语jiråq“远的，久远的”；ili//ilik～吉尔吉斯语žyluu“温暖的”，[image: img]
 //iği“纺车”（乌兹别克语jigir-“纺纱，纺线”），ip～吉尔吉斯语žip“绳子，绞索”，ipek～吉尔吉斯语žibek“丝，绸缎”，ağla～乌兹别克语jyγla-“哭，流泪”，agaç～吉尔吉斯语žyγac“树”及其他（Севортян，1955，55）；

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东北方言ilan（＜jylan）“蛇”，üz-（＜jüz-）“游泳，航行”；

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中部方言üzik（＜jüzük）“环，戒指”，üdže（＜jüdže）“高，高处”及其他；

土耳其语博尔格东北方言edi（＜jedi）“七”，etmiš（＜jetmiš）“七十”（Ряс，165），ilan（＜jylan）“蛇”，iqa-（＜jyqa-）“洗”，igit（＜jigit）“骑士”，üz-（＜jüz）“拉，扯碎”，ir（＜jir）“土地”，il（＜jyl）“一年，年”及其他等（Németh，965，65）；

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axšy（＜jaxšy）“好的”，aman（＜jaman）“不好的”，orary（＜jorary）“上面的”及其他等（Акбаев，963，116）。

从这些例子可以得出结论，词首位置上j消失的现象乃是突厥诸语言的一项特征，这种消失的趋向在现代诸突厥语言中也占有优势地位。

同样也可以得出结论说，词首唇辅音v～w及喉音h其弱化趋向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都正在有规律地消失：

（1）它们或是借助于p/b～f/v＞h＞Ø的转变，试比较楚瓦什语per-～方言pǎr-＞pǎrax-＞阿塞拜疆语vur-旧乌兹别克语hur-～其他突厥语ur-“打，扔”，楚瓦什语vǎl～西部裕固语gol//hol～其他突厥语ol～ul“他”；楚瓦什语vǎdǎr～哈拉吉诸土语hotuz～其他突厥语ottuz～otuz“三十”；楚瓦什语vǎrman～土库曼方言horman～其他突厥语orman＞urman“树林”；楚瓦什语věr-～维吾尔语hür-～其他突厥语言ür-～ü：r-“吹，刮”；楚瓦什语vil～乌兹别克语höl～其他突厥语言öl～ö：l“潮湿的”；

（2）或直接地p/b～f/v＞Ø，试比较哈萨克语及其他语言bol-～土耳其语ol-“有，存在”；哈萨克语及其他语言böl-～其他突厥语öl-，ül-“分，划分”，哈萨克语及其他语言baqyr-～鞑靼语aqyr-“叫喊，呼喊”；古突厥语bod//boz//boj＞在现代诸语言中öz“自己”；楚瓦什语pǎsar-～其他语言ν
 osur-，osur-“把风放出去”；蒙古语bod-ox“想”～其他突厥语voj， oj“思，思想”；

（3）或在部分过程中没有直接转变为唇辅音，即ø＜h，例如：阿塞拜疆语hul～维吾尔语hul，ul“垂直线”，哈拉吉诸土语här～蒙古语ere～突厥语er，är“男人，成年男人”；蒙古语hürgü～哈拉吉诸土语hirk～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hürk～其他突厥语urk“害怕”；阿塞拜疆语hačaq～哈拉吉诸土语hačuq～新维吾尔语očuq～其他突厥语言ačyq“敞开的”。

这些规律性也是更为广阔地域的语言所具有的特点，其中就包括全部阿尔泰语族语言，试比较：蒙古尔语fuguor～楚瓦什语vǎgǎr～蒙古语hüker～埃文基语xukur～维吾尔语hököz～其他突厥语ogüz“公牛，牡牛”；满语fomon（＜*
 fojiman）“包脚布”～蒙古语hojmasun～突厥语ojma“长袜子”；果尔特语（那乃语）puj-si“熬，炖”，pujur“煮沸”＞满语fuji＞通古斯语huji-～huju＞蒙古语üji（Doerfer，1970，1—21），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üjir-“煮开，马奶煮开了”。

词首弱辅音h的脱落同样也是雅库特语所具有的特征，例如，雅库特语中在s＞h＞ø这种规律性的情况下，试比较，例如：sekkiz～segiz＞巴什基尔语higiz＞雅库特语aγys“八”；suw～suγ＞巴什基尔语hyw＞雅库特语u：（蒙古语usn）“水”；-süt＞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蒙古语hü）＞雅库特语ü：t“奶，牛奶”；semiz＞巴什基尔语him[image: img]
 z＞雅库特语emis“油腻的”；sajyn＞巴什基尔语hajyn＞雅库特语a：jy“每一个”；sal＞巴什基尔语hal（蒙古语hala）＞雅库特语a：l“木排”；sar～saw＞巴什基尔语haw-（蒙古语haaχa）＞雅库特语ya“挤奶”satuw＞巴什基尔语；hatyw＞雅库特语aty：“商业，买卖”；sen＞巴什基尔语hin＞雅库特语en“你”；siŋ-＞巴什基尔语hiŋ＞雅库特语in-“吸入”；soγus-＞巴什基尔语huγyš-＞雅库特语oγus-“碰到，撞到”；söz＞巴什基尔语hüž＞雅库特语ös“单字”；süŋek～süjek＞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雅库特语uŋuox“骨，骨头”及其他，等等。

所以，对于突厥诸语言中处于起首位置并且词源上是弱辅音的v～w，j，h来说，考虑到它们共同的弱化和消失趋向以及考虑到在突厥诸语言中由辅元辅音组组成的词根词素其独特结构所具有的主导地位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共同的结论，这就是辅音的起首位置的遗迹依然在某些突厥语的一些词中以弱辅音v～w，j，h的形式或准复合元音成阻的形式保存着，而这些词在多数现代突厥语中都具有元音的开头——也就是词源辅音v～w，j，h的遗迹，这些辅音正如某些资料，其中包括兰司铁—帕里奥定律所证实的那样，它们可能来源于更强力的辅音p/b～f/v；n’～dj/tj；k/g及其他，等等。

由此可见，关于突厥诸语言中处于起首位置的辅音v，j，h的问题，正如T.科瓦尔斯基较早前在论及j的语音时所指出的（KowaIski，1933，22），它们不是增补的（词首增添的）辅音，而是词源辅音的遗迹，历史上它们来源于各种不同的更强的辅音。根据他的意见，斯拉夫语以及其他邻近的非亲属语言只不过是使它们成为辅音成分这一形式的催化剂或者是推动的因素而已。

总之，在某些突厥词汇的词首没有辅音成分以及出现所谓的词首添加辅音都可以解释为这与突厥诸语言的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同原因和现象有关，这些突厥语言的特点就是具有下列主要的规律性：

[image: img]


因此，这些规律性可以解释为就是所谓词首添加辅音的本质特性，即它们是一个古词源辅音的替代物，或者就是一个词首增音，由于所处位置遂作为一个单纯的语音现象因而出现。

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先须要确定位于起首的音组在它两个基本发展方向上的时间顺序：

（1）从位于起首的辅音往复合元音、准复合元音、长元音和半长元音方向发展，图示如下：

[image: img]


（2）从最初原生的长元音向分解为辅音成分和元音方向发展，图示如下：

[image: img]


元音系统和部分的起首音组它们的发展过程以及词首添加辅音的发展经过都是可以重拟的，如同实际资料所表明的那样，可以重拟为两种可能的结构。

第一种，极有可能，但重拟的结构不够深入，这可能是在主观臆断地采信古代突厥语言状态的条件下所形成的结果，这时这些语言中的元音系统已经被均衡地分解为对立的短元音（a，y，e，i，o，u，ö，ü）及长元音（a：，y：，i：，o：，u：，ö：，ü：，e：）。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词首添加辅音其发展历程可能经历过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

Ⅰ期——词首添加音的构成只有两种类型：（1）词首添加音j-添加于非圆唇元音，这主要是，由于常规的非圆唇元音（a，e，y，i，）之间出现元音连读因而形成，或者是因为非圆唇的长元音（a：，e：，y：，i：）发生分解从而形成，也就是形成ja，je，jy，ji类型的词首添加音；（2）词首添加音v-添加于圆唇元音，这也是由于常规的圆唇元音（o，ö，u，ü）之间出现元音连读的结果，或者是因为圆唇长元音（o：，ö：，u：，ü：）发生分解从而形成的，也就是形成vo，vö，vu，vü类型的词首添加音。

Ⅱ期——词首添加音的构成与词首元音的性质特点无关，也就是只有ja，va；je，ve；jo，vo；jö，vö；jy，vy；ji，vi；ju，vu；jü，vü类型的词首添加音。

Ⅲ期——词首添加音h的发展受到底层语言和表层语言的影响，它的形成与词首元音的性质特点无关，也就是已经有了全部类型的词首添加音：ja，va，ha；je，ve，he；jy，vy，hy；ji，vi，hi；jo，vo，ho；jö，vö，hö；ju，vu，hu；jü，vü，hü。

第二种，同样也很可能，但是更为深入地观察、重拟就不仅与词首添加辅音的性质特点相关，而且也和突厥语元音系统在更早期发展阶段时发展的规律性有密切联系，其发展历程可能经历过下列三个主要时期。

Ⅰ期——这时在突厥诸语言中只有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元音，它的音色和特性全由邻近辅音的各种不同的特征予以确定（H.Баскаков，1968）。

Ⅱ期——最初形成两个主要的按不同序列区分的非圆唇窄元音音位ǎ和ě，后来又从它们进而发展出四个也是窄元音的音位ǎ，[image: img]
 °；ě，[image: img]
 °，但却是既按序列又按唇化进行分列。这些元音乃是最古老的元音并且是所有古突厥语和现代突厥语都共有的元音：ǎ［[image: img]
 ］，ě［[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

Ⅲ期——这时的构成乃是由弱响音j和w（同样也来自强力辅音）与窄元音ǎ［[image: img]
 ］，ě［[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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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结合的音组发展形成，继而又发展为准复合元音、长元音，再后来在一些语言中发展为窄长元音y，i，u，ü，而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则发展成长的（但非长元音）宽元音a，e，o，ö：

[image: img]


显示这一过程的具有代表性的事实就是：（1）辅音和元音的音组：jǎ，jě，wǎ，wě；（2）或复合元音ya，ie，uo，üö；（3）或长元音a：～y：，e：～i：，o：～u：，ö：～ü：；（4）或长的辅音a～y，e～i，o～u，ö～ü。例如：

楚瓦什语jǎvǎç～jyvaç，旧乌兹别克语jyγač，维吾尔语jaγač，土库曼语a：γač，哈卡斯语aγas，卡拉卡尔帕克语aγaš，古突厥语yγač，图瓦语yjaš“树木”；

楚瓦什语*
 jěl（现代jal），卡拉卡尔帕克语i
 el，土库曼语i：l，古突厥语el～il，鞑靼语、巴什基尔语il“部族，人民”；

楚瓦什语vun～vunǎ，雅库特语uon，卡拉卡尔帕克语u
 on，土库曼语o：n，土耳其语on，鞑靼语、巴什基尔语un“十”；

楚瓦什语věcě，卡拉卡尔帕克语ü
 öš，土库曼语öc，土耳其语öč，鞑靼语、巴什基尔语üč“报仇，报复”。

总之，正是古老的窄音ǎ［[image: img]
 ］，ě［[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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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来自舌面强辅音［j］和唇辅音［w］的响音j，w结合的音组从而成为第三期构成的典型特征。这些窄音也是现代突厥语都共有的类型，并且它们还是现代突厥诸语言中第四种类型的元音系统：

（1）在第一种语族的语言中，例如雅库特语中：复合元音ya，ie，uo，üö，长元音a：e：，o：，y：，i：，u：，ü：，ö：以及规范化了的元音：延长的元音a，e，o，ö和短的元音[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

（2）在第二种语族的语言中，例如土库曼语中：长元音a：e：，o：，ö：，y：～yj，i：～ij～u：，ü：～üj以及规范化了的元音：延长的宽元音a，e，o，ö和短的窄元音[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

（3）在第三种语族的语言中，例如土耳其语、库梅克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及其他：只有规范化了的元音——延长的宽元音a，e， o，ö及短的窄元音[image: img]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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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img]
 ；

（4）在第四种语族的语言中，例如鞑靼语、巴什基尔语中：只有规范化了的元音，并且主要是窄元音：延长的元音y，i，u，ü和短的元音[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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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img]
 以及宽元音a（[image: img]
 °）a。

所以，词首的发展乃是一种连续不断进行的过程：

（1）强辅音的音组，或响音音组或准复合元音音组，试比较，例如维吾尔语jyγla-～žyγla-“哭泣”，或蒙古语bod-“思考”，卡拉卡尔帕克语v
 oj“思维”；

（2）长元音的构成组，试比较，例如土库曼语a：γla-“哭泣”，o：j“思维”；

（3）或者转化为规范化了的延长的宽元音，试比较古突厥语aγla-“哭泣”，吉尔吉斯语oj“思维”；或者转化为规范化了的延长的窄元音，例如吉尔吉斯语yjla-“哭泣”，鞑靼语uj-“思维”。

至于谈到词首添加音h，它在突厥诸语言中乃是最后一个出现的词首添加音，是作为遭受到某些底层或表层语影响的一些语言它们内中已消失的词首辅音的代替物从而出现的，与词首辅音构成的规律性并无关联。




[1]
 不但是突厥学家，就连阿尔泰学家（别捷尔光、科尔什、李盖捉、符拉基米尔佐夫、布尔姆及卡班等）也都提出突厥源语中重音是落在第一音节的假想。


[2]
 在突厥文献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词首音中的m是固有的——参见下述《响音》部分。


[3]
 但是还有一种认为词首的m音是固有的观点——参见《响音》部分。


[4]
 关于在突厥源语中在词腰辅音前及后存在着b这问题，很难做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来，因为在现代诸语言中缺乏可信的例词。


[5]
 在基洛沃巴德，努典方言中广泛通用b/v（参见Джангидзе，1965，34）。


[6]
 在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中国境内）中辅音的不同不是按照清音化和浊音化系列予以确定，而是按照是否送气或不送气进行区别；送气辅音——强清音处于任何位置上都不会浊音化（参见捷尼舍夫，19632
 ，125）。


[7]
 近东及中东一些国家中的封建诸侯或官员的称号或职位。——译者注


[8]
 Л.A.鲍克洛夫斯卡娅认为加告兹语中-z的清音化是受保加利亚语和俄语的影响所致（Покровская，1964，65—66）。


[9]
 楚瓦什语（布加尔语）的咝音活动曾对伏尔加—卡马河流域的芬兰—乌戈尔语有过影响：一些马利方言、莫尔多瓦语及彼尔姆语。参见T.И.捷普梁什娜著关于伏尔加—卡马河流域各语言中唏音被咝音偷换一文。载《苏联—乌戈尔学》第七卷，No.1，塔林，1971，第5—42页。


[10]
 日丹诺夫的旧称。——译者注


[11]
 即我国现在的新疆——译者注


[12]
 *
 尼夫赫语——苏联少数民族，即费雅喀人。——译者注


[13]
 与此类似的观点请参阅鲍培，1925，32—41；毕因舍夫，1965，47—54；谢尔巴克，1970，85。


[14]
 Авары（阿瓦尔人）：古代突厥族的一个部族，中国旧史书上称之为柔然，芮芮，茹茹等。——译者注


[15]
 见БоgуэнgеKyрmeнэИ.А.《普通语言学选辑》卷I，莫斯科，1963年，第310页。


[16]
 见ЖиpмyнскийВ.М.《日耳曼语言历史比较研究概论》，莫斯科，1955年，第78页。


[17]
 СмиpничкийA.И.：《古英格兰语》，莫斯科，1955年，第78页。


[18]
 在楚瓦什语～突厥语的对应关系中后面的突厥语几个字将予以省略，改以“其他突厥语言”表达。


[19]
 在带有词首添加辅音或没有词首添加辅音的词干完全脱落情况下，这时只有可能出现一种形式，因为在其他突厥诸语言中如果直接删除掉词首添加音就可以使一个单词形式得以确定下来（例如：vur——ur“打，殴打”，von——on“十”等）。圆括号内则是在词干的语音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他突厥语言中所发生的对应关系。


四　重音

论及现代和古代突厥语言内的重音问题，首先就必须确定“重音”这一概念的定义。这个术语名词应当理解为词内的一个音节以各种不同的语音手段所形成的相对于词内其余音节的差异和区别。

现代突厥诸语言中有下列各种不同的重音类型：

（1）重读重音（呼气重音或力重音），借助空气的力度以突出一个音节；

（2）音乐重音（旋律重音或声调重音），借助声调的变动以突出一个音节；

（3）定量重音（音量重音）可以用音的长或短来突出一个音节。

由此可见，重音的基本功能就是区别和分化（进行识别）的功能。除此以外，词的重音还在语法和词汇学两方面也都有区别意义的功能；例如：在土耳其语中最末音节上重音的状况就将以-ma/-me结尾的行为名词与命令式否定形式的动词做出区别，试比较kesme'“水果软糕，被切成片装于筐内”，但是ke'sme的意思则是“别切，不准切”。

除了可以突出词内的一个音节之外，还可以在发音上同时突出全句中的其他话语成分，如果这些成分在意义上或在感情方面是更为重要的语段。有关这方面内容将在语句重音部分再行论述。

对突厥语言中重音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

早在18—19世纪在俄罗斯出版的研究土耳其语的著作中就已有涉及，但也仅限于重音在词内的位置，而且多半是指出重音系由强力的发音方法形成，也即是重读，并落在词的最末音节上。

对土耳其语中的重音及其性质进行研究始于我们20世纪之初。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Кл.黑尤尔就首先指出位于中间音节的重音总伴有声调重音（Huart，1901，13）。

在这方面匈牙利学者、土耳其语研究专家U.库诺什（Kúnos，1905，207）表述得更为突出。与当时既有的关于土耳其语中重音位置和重音性质的观点相对立，库诺什认为土耳其语的基本重音并非如那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落在词的最末音节上，而是落在第一音节上。词的最末一个音节则是以不太明显的音调重音或音乐重音使其显现突出。

重音以及其类型的理论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有了发展，因而挪威学者K.尼尔森得以提出关于土耳其语中重音性质和重音位置的新的观点（Nielsen，1906，1907）。K.尼尔森从研究双音节词着手，查明重音的位置并不是由音节的音量特征以及构成音节的元音所确立和决定，尽管重读重音通常都落在词的最末音节上面。这首先同音节的构成有必要的联系：闭音节总显得比开音节较长一点。所以，如果一个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是闭音节，第二音节是开音节，那么重音节就落在第一音节上。元音则因其不同的位、列而各有其不同音量特征。这样，后列元音就比前列元音长一些，而低位元音则比高位元音要长一些。因此，如果第一音节是开音节和第二音节是闭音节，那么就有几种不同的可能：（1）如果在第一音节的是窄元音u，ü，，i，那么重音就落在第一音节；（2）如果在第一音节的是宽元音a，э，o，ö，而在第二音节的是窄元音u，ü，，i，那么重音就落在第一音节；（3）如果在第一音节的是中位宽元音o，ö，而在第二音节的是低位宽元音a，э，那么重音就落在第二音节上。

当词的两音节全都属同一结构时，也就是说两者同为闭音节或同为开音节，那么重音的位置则由元音的响亮程度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重音落在有元音a，э的音节上；如果没有а，э，则落在有o，ö的音节上；如果这些元音全没有，则落在有，i，u，ü的音节上，而元音，i则较比u，ü又更具优势。

最后，如果两音节同为开音节或同为闭音节且二者具有相同的元音，这时重音则落在第二个音节上。

K.尼尔森关于重音的不同位置的理论招致匈牙利的突厥学家B.普洛尔（Pröhle，1911，201）的批判。他援引以希腊字母记写并一一标注重音的土耳其文本，将它用来作为支持土耳其语中有关重音位置和性质的传统观点的理由。这一文本的分析表明重音全都位于最末音节之上。

著名的法国土耳其学家Ж.德尼则试图调和K.尼尔森的观点与传统的关于土耳其语重音位置的观点二者的分歧，他认为某些有窄元音-li，-ili，-ci的构词附加成分和词形变化附加成分并没有重读音，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过试验的可靠材料（Deny，1920）。

新的关于土耳其语重音的观点则是瑞典语言学家Γ.拉克特提出的（Raquette，1927）。他与当时的U.库诺什一样，肯定土耳其语中除重读重音外还同时存在音调重音（音乐重音），因此他提出三种类别的词：（1）词的重读重音加在最末音节高音乐声调的上面（主要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词）；（2）词的重读重音与中间音节的高音乐声调相重合（借自土耳其语的音节和动词形式）；（3）第一音节为重读重音的词，而且是低声调的（源自土耳其语的词）。

因此，Γ.拉克特的理论又重新推出在同一个词里存在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类型的重音问题——也就是同时存在重读重音和音调重音的问题；但是，这一理论丝毫也不能动摇传统的关于重音性质和位置的见解。

Б.柯林德尔，也是一位瑞典语言学家，则试图并合Γ.拉克特和K.尼尔森两者的观点。Б.柯林德尔认为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即，在土耳其语的词上除有重读重音外也有音调重音，并且通常都在最末音节上，而重读重音大部分情况下也同样位于这最末音节。但是，在许多的语法形式和借词内重读重音却落在音调最高的音节上而与其在词内的位置无关（Collinder，1939，26—94；1941，305—310）。Б.柯林德尔同时还指出，在短音第一音节上从未有主要的重读重音，而在长音第一音节上也从未有明确显示的轻读重音（同上）。

这样，40年代初在土耳其语言学中就已形成了两种关于重音的观点，其一是传统观点，认为重音（不分重读重音或音调重音）总是落在词的最末音节上；而另一观点则将重音区分成重读重音和音调重音，并认为它们各有其不同的位置特征。

新的处理土耳其语中重音问题的办法则是由丹麦的突厥学者B.格荣伯克所提出推行的（K.Grønbech，1940）。按照他的意见，土耳其语中既没有固定重音，也没有自由的重读重音。B.格荣伯克同时也否定音调重音的存在，他认为被错误地当做音调重音的实际上不过是声调的通常活动而已。同时，B.格荣伯克还将一些土耳其语形式看做是实际存在的例外情况，认为在这些土耳其形式内存有硬固定重音，但这和作者总的观点体系显然是互相矛盾的。

B.格荣伯克的观点招致众多突厥学者的许多反对意见，其中就包括И.本子英（Benzing，1941，300—304）和Б.柯林德尔（Collinder，1941，305—310）等人。

Э.В.谢沃尔江指出，在西欧突厥学家中所形成的对于土耳其语重音位置和性质的看法确实存在有相互对立的观点，他将此解释为是由于三个原因造成的：（1）认为重音仅仅具有语音作用并且将其与语句重音混为一谈；（2）研究者将其固有的本族语特点加在土耳其语的单词上，结果使得音调重音与重读重音发生混淆；（3）对土耳其语重音的考察研究是凭听觉进行的，这些研究并未经过试验的手段予以检查，然而这种试验手段当时在其本国语言学的研究中却已经正常开展（1955，129—130）。

十月革命以后我国各突厥民族的文化和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同样也迅即表现在各相应突厥语言的科研工作的发展上。在操突厥语言的各共和国首都都成立了科学研究所，它们都应当对各种各样的本族语言的问题进行研究，而这正与大规模开展的语言建设工程是密切关联的。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突厥语言的音位构成和超切分手段进行基本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在这方面，早在19世纪末由B.A.鲍戈罗吉茨基组建的喀山大学实验室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当时的研究工作虽然借助的仪器设备不够先进，但其所取得的成果资料对于突厥诸语言实验重音学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赋予了一定的影响。

研究考察的目标本身也同样发生了转移。如果说在以前数十年间突厥学主要研究的是词内重音的位置问题，并且试图确定重读重音和音调重音在词内的相互关系，而实质上说来全都局限于对土耳其语的研究；那么，现在，也就是我们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已经发生实质上的改变。

第一部运用实验语音学仪器设备完成的作品是关于塔塔尔语中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内声调变动的科研学术著作。这一论著的作者B.A.鲍戈罗吉茨基在实验语音学的科研方法和程序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指出显现于主重音和次重音上的不同程度的出气声都有下意识的声调变化同时出现。这一声调因其后一音节上为主重音则低，后一音节上为次重音则高（Бoropoдицкий，1926）。

Γ.沙拉夫《塔塔尔语元音的响音长度》一书（1928，180—264）属当时的著述，是借助于安装在贝金记波器上的Π.Π.卢斯洛喉音密封装置器对塔塔尔语中元音长度进行研究所完成的论著。本书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重音音节并非永远都长于非重音音节；在双音节词的闭音节里的元音其长度稍短于开音节里的元音；而如其相邻接的辅音为摩擦音则元音又稍长于与闭塞辅音相邻接的元音。因此，经过试验证实，重音音节元音的长度取决于相邻接辅音的性质以及音节在词中的位置。

在20世纪30—40年代期间由于有电声学仪器设备的发展，从而引发对电声学的科研方法的深入探究，于是也就为基本（嗓音的）振动问题、振动的强度或振幅、某个口语现象的陪音和长度等问题的判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可能性。同时还形成了这样一些分析语言事实的方法，如电动力学的方法可以依据口述者的话语记录研究声音和语音组合等的语音特点；电波扫描显示方法不但可以用于对语音现象、元音和辅音的形态进行和声学的分析，而且还可以获得有关重读词语音节的可靠材料；再就是运用摄谱仪方法，可以借助麦克风把说话的声音转换成电波状态。

新的科研方法利用电子仪器设备从事精细深入的研究昭示，对土耳其语重音的科研工作已经有了新的促进因素。

1957年A.玛赫姆多夫运用电声转换设备从纯语音学的和功能的角度对乌兹别克语中词的重音进行了研究（1960）。也就是说，他把重音的声学数据与听觉分析的材料进行了对比。A.玛赫姆多夫以其试验证明，在该语言中由于具有的力度特征不同而有主重音与次重音之别；作者同时还指出元音的长度与重读元音的位置是直接关联的，这导致身心的紧张度和波动的频率会有所增加，以及元音音位的非重读的位置还会对音位语音性能的评识产生弱化的作用。他同时指出，重音的效果往往是因为伴有声调成分和使力的成分，因而才得以形成的。

科研结果查明，在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内主要重音通常都落在最末音节上。在多音节词，即由四音节或更多音节构成的词里，则有一个次重音出现在词的第一音节上。

在乌兹别克语中功能重音是作为构词手段予以使用的，也就是作为词的词汇—语法范畴上意义分化的工具，例如：suzmá“奶渣”——súzma“别啜”，tugmá“纽扣”——túgma“别结上”；作为词类的区分工具，例如：jåmá“书写的”——já°ma“别写”，ba°smá“印刷的”——bá°sma“别印刷”。

У.Ш.巴楚拉将词的重音列为其科研的项目，对几位能操多种突厥语言的发音人在声波记录器上录下的发音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1961；1963；1971）。在词的重音的性质方面他们确定在巴什基尔语（1961，196）和楚瓦什语（1961，222—223）中词的重音是重读的；在塔塔尔语、哈萨克语、阿塞拜疆语和土库曼语中词的重音是重读的和音调的（1961，191，230，241—244，267）。至于重音的位置，则在大多数所研究的语言（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维吾尔语）中都位于最末的音节（1961，232）；在楚瓦什语中词的重音的位置可以落在最末的音节上，也可落在第一音节上；而在阿塞拜疆语和土库曼语中则可以落在第一音节，也可以落在其后各音节上。

也是在与此同一时期一部《乌兹别克语描写语法》同时出版面世，这是由美国描写语言学家中一位女性代表人物A.Φ.舒伯格（Shöberg，1963， 220—242）所撰写的著作。她和A.玛赫姆多夫一样也认为一切词汇上的重音，除动词形式外，都落在最末音节上。她把动词词汇划分为4个重音等级，并断言主重音可以落在不同的音节之上；二级重音则出现在多于2个音节的多音节词内，且位于主重音之后的2—3个音节上；三级重音（[image: img]
 ）位于开头音节或紧随其后的音节上；最后，弱重音（[image: img]
 ），这是各种不同无重音前接词以及无较强等级重音的音节都固有的特点。

1964年Ш.M.阿布杜拉叶夫获得了阿塞拜疆语的试验材料。他研究了三个问题——阿塞拜疆语重音的性质、重音在词内的位置及其功能目的。研究工作是借助于磁带录音的示波器进行的，后又将其转录为电影胶片。在重音性质问题上Ш.M.阿布杜拉叶夫的材料证实稍早前Y.Ш.巴楚拉所得到的结论——在阿塞拜疆语中的重音是重读的和音调的，位置各有不同（1964，17—18）。

在超过三个音节的词里，主要重音落在最后或者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这时在这种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就出现次重音。主重音具有区别词义的功能，并用以区分词的类别和个别的词。

A.卡帕叶夫研究的是土库曼语中的重音，也是利用电声转换的仪器设备。他发现在土库曼语中，除了如同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及其他语言中已查明的重读重音和音调重音之外，还有一种数量重音，这种数量重音与土库曼语音位系统中所存在的长元音位和短元音位是完全一致的。他同时指出，重音的效果则是由音调部分和重读部分所共同形成的。

T.K.阿赫玛托夫和A.K.奥鲁斯巴耶夫从事的是对吉尔吉斯语中词的重音进行试验研究。

T.K.阿赫玛托夫运用了当时一切可能的科研试验手段，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在吉尔吉斯语中重音只有一个位置。在双音节和多音节词中重音落在最末的音节上，例如：bala“孩子”，širin“甜的”，[image: img]
 azam“我写”，等等（1970，33—37）（但俄语和其他语言的借词除外）。他并同时指出重音具有移动性，也就是当重音可能在词汇被增添附加成分，即构成语法形态的情况下从而发生位置移动，例如：čaqa“水桶”——caqada“在水桶内”（同上书，39）。他还依据其他一些原因区分出几种重音发生移位的变更情况。词的主要重音是具有语义—形态学功能的，是词的一种形态学区分手段，例如可以将带有复数第二人称物主词缀的名词与复数第二人称命令形式区别开来，试比较étiíiz“你们的肉”——étiíiz“干起来！”（同上书，38）。他在其科研论著中还指出，词的重音与其所在位置的元音的长度是连成一体的，元音可以被最大限度地延长，但音调的高度则作为区分音节的特征，依然是突出重读的。

A.K.奥鲁斯巴耶夫延续了T.K.阿赫玛托夫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许多方面取得更为准确的结论（1974）。他在对吉尔吉斯语中词的重音结构所具有的三项基本物理参数——强度、音调（音高）和长度，分别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吉尔吉斯语的词的重音在声学音响方面是动力的、数量的和音调的（同上书，52）。在感受方面对于操吉尔吉斯语的人来说重要的是重音的声音强度及其延伸长度。据此所得出的结论是，吉尔吉斯语中词的重音是一种动力功能和时间持续功能，也就是说词的重音既是重读的，也是长度的（力度—数量的）（同上书，54）。

根据A.K.奥鲁斯巴耶夫的论证，吉尔吉斯语中词的重音并没有区分词汇的功能，这也就驳斥了A.K.阿赫玛托夫相应的主张论点，因为在现代吉尔吉斯语中并没有这种声音结构相同但仅靠重音来加以区分的词，然而使用重音区分词汇则是其他突厥语言全都存在的事实，例如在土耳其语中（试比较yazmá“手稿”——yázma“别写”）。因此可以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就是吉尔吉斯语中词的重音本质上就具有组成词汇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功能就是使元音和谐律（这一规律在吉尔吉斯语中既有上腭的也有唇的）与语义单位紧密结合从而组建一个完整、结成一体的词的声音外壳（同上书，107—109）。

根据以上分析观察的现代突厥语言中关于词的重音的一些观点可以做出几项具有共同性质的结论：

1.词的重音在所有现代突厥语中本质上都是重读重音或呼气重音。仅在个别一些突厥语、雅库特语、吉尔吉斯语和土库曼语中除重读重音外也有音调重音存在。雅库特语和土库曼语中还有存在数量重音的特点。

2.重读的（呼气的）重音可以因其性质和强度区分为主重音，通常落在最末音节上；以及次重音，出现于4个或更多音节组成的多音节词并且落在词的第一音节上。

3.重读的（呼气的）重音通常不落在带叙述性附加成分所构成的音节上，而是作为词的区别特征，用来将带这种附加成分的词同带属性附加成分所构成的词加以区别；试比较鞑靼语иqиčə'bəz“我们都是教师”，但uqučəbə'z“我们的老师”；土耳其语müsavírim“我是顾问”，但müsavirím“我的顾问”。

4.在突厥语言中词的重音是作为区别意义而使用的，也是用来作为对词的词汇—语法范畴意义区别的工具：名词形式和命令式否定形式，例如，土耳其语：dokunmá“触觉”——dokúnma“不准碰”；卡拉卡尔帕克语almá“苹果”——álma“别摘”；名词形式和副词形式，例如，加告兹语sabaá“早晨”——sábaa“在早晨”；形容词形式和命令式否定形式，例如，土耳其语gecmé“可折起来的”——gécme“不能从旁边过去”；简单谓语和合成谓语，例如，加告兹语jazdý“他写完了”——jázdy“已经是夏季了”。

5.词的重音落在否定式动词的第一音节，试比较鞑靼语barásəŋ“你去”——bármyjsəŋ“你不去”；土耳其语gelíyorum“我来”——gélmiyorum“我不来”；卡拉卡尔帕克语alaým“我拿了”——álmadym“我没有拿”。

依据现代突厥语中词重音的特点对其做出的概括性论断对于解决共同突厥基础语内的重音性质、特点和位置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历史比较方法是建立在所搜集的确凿的语言事实材料基础上的，这里既有语言方面，也有语法词法和句法方面，同样还有词汇方面的。从个别一些语言中所发现的有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可以使研究者有理由脱离当代的现实而步入较为古远时期，并且可以运用历时段和共时段的材料进而得到某个令人信服而又有科学根据的结论。

然而突厥原始语言中重音的性质、位置和作用究竟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却遭遇到巨大的困难，这首先是由于缺乏有关重音的事实材料，同时也正如A.M.玛默多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是因为突厥诸语言的历史语音学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施（1970，61）。

突厥原始语的重音问题首先是这个语言中的词的组成问题——古突厥语的词是单音节的呢或者是多音节的？

在现代突厥语言学中应当认为突厥原始语言中词是单音节的理论占有主导地位（Rɑdloff，1906；Atɑlɑy，1942；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1961；Cевортян，1962；Щербак，1970；Мaмедов，1970）。

赞成这一理论的可以列举出下列一些看法：（1）现代和古代突厥语言中所通行的绝大多数表述基本重要生活概念的名词都是单音节词，并且组集成为突厥语词汇中最古老的词库，例如：er“男人”，gyz“女孩”，baš“头”，köz“眼睛”，el“手”，kök“天”，aj“月亮”，kün“日子，太阳”，tün“夜”等；（2）几乎所有动词词干——单数第二人称命令式形式——都是单音节的，试比较al“拿”，ber“给”，kel“来”，kit“走开”，tur“站住”，jat“躺着”，等等。甚至现代突厥诸语言中许多双音节的动词词干实际上原来也是单音节的——因为它们都是经过在动词词干上添加上构词附加成分而形成的，试比较土耳其语göster“指给看”（＜göz+ter），getir“带来”（＜gel+tir）；otur“坐”（＜ol+tur）等；（3）许多形容词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是双音节的，但是分析它们在各个不同的突厥语言中所组成的词汇系列，它们在起源上还是单音节的，试比较土耳其语kizil“红的”，但kizarmak“发红”，kizgin“烧红的，热烈的”；yeşil“绿的”，但ye[image: img]
 ermek“发绿”；sary“黄的”，但sararmak“发黄”；uzun“长的”，但uzamak“（得到）加长”；鞑靼语qəzəl“红的”，但qəzar-“发红”，gəzγan“烧红的”；θzən“长的”，但θzaj-“放长”；卡拉卡尔帕克语gyzyl“红的”，但qyzar-“发红”，qyɼrylt“浅红的”；[image: img]
 asyl“绿的”，但[image: img]
 аsna“开花，发绿”；uzyn“长的”，但uzaj-“（得到）加长”；其他一些突厥语言里也同样如此。除上述列举的形容词外还有一些单音节的词干词：al“红的”，kök“蓝的，天蓝色的”，bоz“灰色的”以及其他；（4）许多数词：bir“一”，üc“三”，tört“四”，beš“五”，on“十”，qyrq“四十”，jüz“一百”，biŋ“一千”；（5）代词：人称代词——ben“我”，sen“你”，o“他”；biz“我们”，siz“你们”；指示代词——bu“这个，这些”，šu“那个，那些”；疑问代词——土耳其语kim“谁”，等等。

以上所列举的事实可用来作为提出下述假设的依据，也就是：在共同突厥基础语中带有重音的音节具有其某种平衡状态的特性，即具有较短元音的音节乃是由于音节后续辅音的较长性质引起的，相反，具有较长元音的音节则是由于音节尾辅音的较短性质所决定的。这一普通语音学的规律性早先B.A.鲍戈罗吉茨基就已经用俄语的材料给以揭示，他指出，元音和辅音性质上的依存关系取决于它们相互间所处的一定位置（1892，18）。

正如同Л.В.谢尔巴克所指出的，元音的长度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取决于随续其后的辅音的性质：元音的长度在塞辅音之前是最短的；在鼻辅音前则稍长；在擦辅音，包括［l］和［r］之前则更长一点（1912，129）。

而从俄语元音方面所指出的情况看同样也可以认为突厥诸语言中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考察研究成果都具有一般语言的特性，这一点依据T.K.阿赫玛多夫所获得的数目字的材料不难得到确证，而这些数目字的材料则是他对吉尔吉斯语元音进行的实验语音学研究的科研成果（1970，90—91）。这里说的并不涉及现代雅库特语和土库曼语中现存的音位系统的长音位和短音位。在突厥原始语中无论元音还是辅音看来都曾是短的，就如同在现代大部分的突厥语言中那样，但是它们短促的程度则可以依据音节结尾辅音的性质而稍有差异。试比较给普恰克语族一些现代语言中的短［y］的程度，例如，哈萨克语，它的形容词qyzyl读作［qzyl］，而qystau读作［qstau］，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音位［y］的超短位置变体；亦可将乌兹别克语数词中相应的元音与其他突厥语言中的同一元音进行对照比较。

在前黏着语时期大部分和基本的古突厥语词都属单音节，这种情况应当和同音词现象曾经是相互结合的，这一点从《古突厥语词典》（1969）一书中已得到很好的证实。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古代突厥人能够用来区分同音词的有限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重音所在的不同的位置，并从而导致如A.M.谢尔巴克所说音节重音的产生（1970，136—138）。确实，A.M.谢尔巴克也曾指出这点，音节在超切分和超音质特征的显示方面其特点即表现在所具有的长度（发音长短）、力度、质量和音调（音高）上。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全都和语言的语音（弧形）部分结合为一体，不可分离；但同时，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则可能各有不同，例如，肌肉紧张就可以用任何一个音位节以表述。这一情况看来也可以援用于单音节词汇中重音的各种不同高度状态上。

所以，完全有理由同意A.M.谢尔巴克的论述：“音节重音主要是因为某个单音节的组成成分被分立突出，或是借助其中某一成分与另一成分的结合因而得以标示出来。”（1970，136）

正是由于一个音节组成成分的分立突出，结果也形成了分别具有不同音高的音节——也就是具声乐音高的音节，其中基本的音节组成成分则是强度和长度，进而分立出音节自身的元音和一些具同样音节组成成分的辅音高点音节的元音，但是在其他相关的方面则分立出的是结尾的清辅音。这种具有不同音高点音节的相互关系A.M.谢尔巴克将其解释为共同突厥语中元音发音的长短对立现象：在具有高音点的音节中，也就是在元音节上有音节重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语言中发展形成长元音音位，而结尾的清辅音则逐渐成为浊音，由于失去清辅音特有的发音声带紧张的性质，并逐渐处于元音间的位置，因而遂具有浊音性质。试比较土库曼语a：t“名字”。但a：dymyz“我们的名字”；雅库特语qy：s“女儿”，但qy：ha“他的女儿”。

在辅音高点的音节中，也就是音节的重读在结尾的清辅音上时，清辅音发音器官的运动无论是发音手段或发音方法并无任何改变，依然继续是清辅音。

因此，A.M.谢尔巴克所提出的不同发音高点的音节互相有关的理论就提供了解释下述情况的可能性：（1）在一些单音节词干名词中存在混音音位——在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和其他一些语言中则有部分同音词：试比较土耳其语at“名字”——单数属格adin，但at“马”，ati“他的马”；阿塞拜疆语ad“名字”——单数属格adyn，但at“马”，atymyz“我们的马”（1970，137），（2）土库曼语中则存在长元音位：试比较土耳其语at“名字”和土库曼语a：t“名字”。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同Ю.涅默特的意见是一致的，早在1914年Ю.涅默特就认为最早的突厥语的长音是因古突厥语重音体系的特殊性而产生的（Németh，1914，161—164）；（3）在图瓦语中存在的所谓纯元音乃是共同突厥语的长元音的反映，而所谓的降升语调元音，则是共同突厥语短元音的现代反映：试比较图瓦语at“名字”——a't“马”；土库曼语a：t“名字”——at“马”（Щербак，1970，137）。

A.M.玛麦多夫提出的关于古突厥语重音体系性质的论点则又稍有不同（1970，58—69）。

A.M.玛麦多夫依据许多学者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关于突厥语言中重音性质的意见，有时甚至是互相抵触的意见，他也像A.M.谢尔巴克那样，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古突厥基础语言必须考虑到声音高点的位置，不是力度的高点，而是从古突厥语单词内区分出的音调重音的高点。也一如A.M.谢尔巴克，他说的是单音节词汇里这种重音类型的音位作用。但与A.M.谢尔巴克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些根词曾经是既容有结尾清辅音在内又容有结尾浊辅音在内的长的根词。A.M.玛麦多夫的意见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数量对应关系规律”反向作用而形成的，正如在一些不同突厥语中进行的试验研究（Y.Ш.拜楚尔的研究也在其内（1961，61，69，93，99，101，107））所显示的那样：重音音节元音的长度取决于跟在其后的是浊辅音或是清辅音。

这就为A.M.玛麦多夫推出其假设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在有浊辅音之处，音节的音高点落在元音段上，而在有清对应成分处音节的音高点则是在辅音段上（1970，68）。

A.M.玛麦多夫也同A.M.谢尔巴克一样，断定古突厥语的重音曾经是重读的重音（力重音），但同时他并认为古突厥语时期的重音曾具有音调的对立情况，但是这也仅仅涉及突厥语中已经将力重音分立的那些词的开头的音节。

所以，依据上述论断前文中所提及的作者们在古突厥语重音的性质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意见。双方都同意古突厥语的重音曾是遍及于单音节词上的力重音，而绝大多数这些单音节词早在前黏着语时期即已存在。双方都同意古突厥语重音的特点是音节的重读，而这种重读则是以元音音高点和辅音音高点为前提所形成的，并从而具有音位含义。双方的差别则在于，A.M.玛麦多夫不同于A.M.谢尔巴克，他认为结尾的辅音既可以是浊辅音，也可以是清辅音，按照他的意见这一点还决定了突厥诸语言中音位系统后来的变化：在一些突厥语中长/短的对立使得元音开始具有音位的含义，并同时形成了后接辅音的清/浊相互对应关系，这种情况就存在于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之中；至于在其他的语言中，例如在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中，虽然长/短已经成为具有互相对应的前提条件的标识，但是结尾辅音的清/浊则已经音位化。值得关注的是对楚瓦什语某些特点的说明，在楚瓦什语中全音/弱化特征的音位化乃是古突厥语的音节重读化的反映，发声相同的古突厥语词在现代楚瓦什语中都具有不同的语音形式：试比较古突厥语kö：k“浅蓝色的”～楚瓦什语kəvak，但kök“根”～楚瓦什语kək（Mамедов，1970，69）。

关于突厥原始语言中存在呼气重音，同时也是强力的重音，根据H.Э.加吉叶娃的意见，还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即在那远古的时代词的开头位置上可能仅有清辅音存在。对于这最后一个问题突厥学界有三种观点：（1）在突厥原始语言的词的开端可以既有清辅音又有浊辅音（Pedersen，1903，531；Menges，1968，86—87）；（2）认为在这个原始语言中只有一个浊唇辅音*
 b（Богородицкий，1953，111；Pясянен，1955，124）；（3）全盘否定在词的开端出现浊辅音的可能性（Radloff，1883，131—133，199—200；Poppe，1960，20）。

H.Э.加吉叶娃援引了一些观点看法以支持上述的最后一种观点，例如H.K.德米特里耶夫早就记录有许多突厥语单音节词与同一词根的蒙古语双音节词相对应的情况（1955，265—266），雅库特语的第一音节的二合元音化以及其他等，从而她得出结论：在突厥原始语言中在词首只有清辅音。而这一点也仅在第一音节存在强力呼气重音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因为这时声带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以上所述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突厥原始语的重音曾是强力的（呼气的）和紧张的。

但是，我们虽然是注意到上述音节重读情况，可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除呼气重音外应当还存在有声调的变动，当然这是由于音节重读的高点有时在第一音节的元音之上有时则在辅音之上因而形成的。

现代突厥诸语言中依然保有这一特点，我们从一些著作中就可以获得了解。Э.В.谢沃尔江就指出过土耳其语的重音主要是力重音，但同时也存在有乐音重音（1955，130）。A.H.科诺诺夫在讲到乌兹别克语的重音时，他强调指出主要是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力重音，而在多音节词中则同时伴有落在三音节词的第一音节之上的音乐重音（1960，52—56）。A.K.奥鲁斯巴耶夫则在答疑时讲到吉尔吉斯语中也存在有音乐重音（1974，52）。

上述援引的关于现代突厥语言中音乐重音的材料使我们能够推想，这种重音可能在突厥原始语言中并不少见，仅就存在于突厥原始语单音节根词中的这一差别而言，比较正确的说法可能并不是乐音重音，而是同时伴有重读重音和力重音的声调变动。

突厥原始语言的词的单音节现象，如上文所指出的，是得到大多数突厥学者所认同的，看来好像并未引起过争论和分歧意见。但是突厥学学者和阿尔泰学学者们关于力重音位置问题的意见则显然是众说纷纭。大部分学者（Pedersen，1903，542；Kopш，1909，166—167；Raquette，1927，38；Bладимирцев，1929，1112；Поливанов，1968，158；Gавain，1950；W urmv，1953，222；Pясянен，1955，33；Черкасский，1965，94；Гаджиева，1976，86及其他等人）依然主张在突厥原始语言中力重音落在第一音节的观点。

但是承认原始突厥语言的词的单音节现象实质上应当说消除了突厥学学者们之间的纠纷，因为重音的位置只可能是在该词的唯一的一个音节上。也正因为如此，重音的元音音高点和辅音音高点的问题才具有那么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为古突厥语重音体系的特性提供了有充分论据的解释。

我们认为重音位置问题的发生是由于出现双音节和多音节的派生词汇的缘故，而这种派生词则是借助于词形变化的附加成分所构成，并且这些附加成分在此前的时代应当全都是独立的单音节词条。

正如Э.Р.捷尼舍夫所认为的那样，共同突厥基础语的形成过程曾历经一段很长的时期，根据对语言结构的评鉴描述来看应当是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共同突厥语时期和晚期的共同突厥语时期。在早期的共同突厥语时期古突厥语显然已经具有变格的附加成分系统——属格-yŋ，与格-a，对格-yγ和出发格-da（Тенишев，1971，15）。此一时期语言的辅音系统在词的开头出现了浊辅音b，d，g，从而与固有的清辅音p，t，k形成对立面。无论是浊辅音的出现还是黏着型附加成分的产生都会使我们能够提出设想：尚在早期的共同突厥语时期力重音应当是就已经从单音节词根移位到附加成分上，这一点所有的现代突厥语言都可得到完全一致的证实。由此可见，重音向附加成分的挪移也同样具有共同突厥语的特点。Ф.Ε.科尔什就曾论及这一点：“但是词根上的重音——他写道——曾是原始土耳其语所特有，但也仅仅是在它所存在的最古远的时代，而到了它即将分为一些单独的语言时词根上的重音绝大部分都已经及时成功地转移到词的结尾上”（1909，167）。

既然我们认定古突厥语词汇的单音节现象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此我们也应当指出，从留存于所有现代和古代突厥语言里的词汇中可以明确地辨认出成群成组的双音节词干词，只是目前暂时尚未将它们顺利地予以分组归类而已。这里可以首先列出一些名词：altyn“金子”，kümüš“银子”，tamγa“印记”，teŋri“天，老天爷”，tümen“一万”，jyldyz“星”，等等。

所有突厥语言中都存在这种词汇这一实际情况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它们全都属于词汇的最基本的部分，并且还是原始突厥语词汇的核心部分。看来在这些词汇里重音在共同突厥语时期曾经落在第一音节之上，对此词首的清辅音［t］和［k］即可证明。

但是力重音从词根向附加成分的挪移看来随后也招致这类词汇的重音向音节的结尾挪移，这种情况也同时出现在共同突厥语时期。

在双音节词干词内的力重音落于第二音节，也就是最后的音节上，这种情况早在共同突厥语时期即已出现并且保存在从共同突厥原始语分化出来的个别一些突厥语言的单-性固有词的词汇中，这一现象也可以从源自古突厥语遗存词汇其第一音节元音的弱化得到证实。如在三圣和尼康华鉴的文本中就记有mpyнове“名门显贵，最高官员，大官”一词：“АБолглapевcвоюpoty иgошa，Tpyновеивсячернь”（ПСРЛ，т.Ⅺ），尼康年鉴，（СПб.，1897）。正如A.H.萨莫洛维奇所指出的（1918，398—400），显示出颤动音化这种现象的特征的这个词乃是留存于古代突厥语文献中双音节名词的一种布加尔变体[1]
 tudun//tuəun“官员”（ДТС）。

我们的祖先在听到这个词的实际发音时，是作为音节上有重音的单音节词trun接受的——并由此在文献上的字母表达为“Tрунове”。因此，窄元音［u］的弱化事实俱在，并由此可以提出结论认为，这个词的重音在10—11世纪时已经落在最后的音节上。

另一个这种类型的例证是俄语的名词mьμа，意思是“多数，大量”，这个词也是俄语从某个古突厥语，大概是佩彻涅格语[2]
 借用来的（Aрaκин，1973）。突厥语中圆唇化窄元音在俄语变体中改换成弱元音［ь］，这就证明这个词的第一音节在听觉上是作为无重音音节接受的。重音则落在第二个音节，也就是这个词的最后的音节上。以词meмнuк“（很多的）首领、头目”（即1万人的队列中）为例，这个词乃是在俄语基础上从名词Тьми派生出来，其弱重读的［b］则已发展为完整成形的元音［e］，因为在这一派生词中重音是落在词根音节上，符合俄语重音体系的规律。

然而重音向附加成分的形态单位移位并没有涉及突厥语动词形式的一个最重要部分——动词现在时的否定式形式和第二人称命令式的否定形式。这一点可以依据大部分现代突厥语言的材料做出评断，因为在这些突厥语言中上述的形式上并未具有重音，而是像通常那样重音正好在前述那些否定形式之前的词根音节上。在上述涉及的语言中重音的这种几乎是同一样式的情况（楚瓦什语除外，其命令式的否定形式被认为是表明其源出于芬兰乌戈尔语系的一种显示），使我们不得不推想否定的形态单位-ма/-ме应当是在早期的共同突厥语时期就已经形成。否定形式的语义是或者予以否定，或者禁止、不准某一行为，因此要求在语流中最大限度地使其突出标明，所有这一切都是借助于强化的力重音使词根音节明晰地显现出来从而得以达成。

语言史上如此多的令人惊异现象，如重音从第一音节移位至最后音节，不可能不吸引突厥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希望洞察这一过程的秘密，提供一些解释说明，遗憾的是这些解释说明并非总能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如Г.拉克提就曾对土耳其语中重音从第一音节移位到最后音节尝试进行解释，然而并不完全成功，他解释为是受到大量的来自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的影响因而才形成重音的移位（Raquette，1927，38）。A.M.谢尔巴克则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上述解释提出批判说，在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各个语言里重音同样也落在最后音节，然而在上述地区却几乎没有上述语言的借词（1970，119）。也可以认为是土耳其语中大量的意大利语借词所致，这些借词如：lokánta“餐馆”，bándera“旗帜”，bányo“澡盆”，tulúmba“泵”，某些希腊类的借词：lâkérda“咸（腌）鲭鱼”，以及大量的土耳其城市的名称，例如：Istánbul，Búrsa，Kónya等，这些词汇不仅不保持土耳其语中所形成的词的节律体系，相反的却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土耳其语的重音体系，维护的是末端第二音节上的力重音。

Γ.Χ.阿哈托夫的意见同样也是如此地不能令人信服，他认为第一音节元音的移动在于中位的唇元音［ö］收缩至［ÿ］，因而造成第二音节的元音的移动，并进而导致重音从第二音节的元音向后续的音节移动；他认为元音移动的另一原因则是由于出现并列的连接词和附加成分的缘故（1964，189）。但是必须指出，关于元音的移动众所周知仅出现于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在其他突厥语中（楚瓦什语除外）上面所指出的元音并未移动，而重音则一如其他各个语言那样移到词的最后的音节上。此外，还存在一个不清楚的机制，这就是重音在出现并列前置词和附加成分的情况下如何才会发生移动。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导致力重音从第一音节向最后的音节移动毫无疑问与共同突厥原始语言形成黏着结构体系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就是独立的单音节词转变成附加的形态单位，以表述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关系。完全可能，当这些具有各种不同语义的形态单位连接在同一个根词之上时就要求相较于连接在词根形态单位之上具有更为准确的发音，而这正是在游牧生活和大草原地域条件下人们在交往活动中所要求的，这也正是古突厥人当时生活所在地域的典型特征。必须特别指出变格的形态单位是同发音器官的肌肉紧张密切相关的，并且实际造成发音器官更为强烈的肌肉紧张。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力重音出现在附加的形态单位之上，而这些形态单位在这种条件下却似乎像是将力重音紧捆在自身之上。这一初步看法在这里仅仅是以设想的形式陈述出来，而这一设想一定会在今后继续进行的研究中或者被证实，或者是被推翻。

Э.Р.捷尼舍夫在描述共同突厥原始语发展的各个时期时他初步的观点是，变格系统尚在早期共同突厥语时期就已经确定并且是由五个格所组成（1971，16）。

正是在这同一时期，时间系统也开始形成：那时所构成的以-dy结尾的过去时形式至今仍保留在所有现代的突厥语言中，从而足以证明这一形式早在共同突厥语时期就已经存在。此外还出现一个以-P结尾的现在—将来时形式，这一形式并具有动词体的意义，也就是表达行为的多次性、习惯性和固定性等语义。在一些语言中这一形式仍保有其共同突厥语的语义，而在另一些语言中，例如给普恰克语族的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及其他语言中，这一形式则已具有将来—不定态的意义，试比较鞑靼语barə'rmən“我将去”；jazármən“我将写完”。

在晚期共同突厥语时期，也就是直接分立出一些基础语言并进而为现代诸语言的形成奠定基础的时期，而形成于此一时期之前的变格系统则增添了新的变格形式：以qaru和-ru结尾的方向格形式，以-dan和-dyn结尾的出发格形式，以-yn结尾的工具格形式。并在已有的变格形式中增添了新的附加成分：附加成分-nyŋ加于属格，附加成分-qa则加于与格。

现代突厥诸语言的材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所有以上列举的共同突厥原始语中变格形式的形态单位都在其自身具有主要的力重音，也就是说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现况现在正存在于突厥诸语言之内。这符合所推想的在早期共同突厥语时期就已经出现的那种力重音发展趋势，也就是重音从第一音节移向最后音节，即移往附加成分的音节。

力重音在工具格形式的情况下则是另一种配置。现代突厥诸语言中仍然保留有这个格在时间副词情况下的痕迹：试比较土耳其语yázin～乌兹别克语já°zin“夏天时”～鞑靼语jázən“春天时”；土耳其语kíšin～乌兹别克语qíšin～鞑靼语qéšən“冬天时”，等等。

工具格的无重音形式的出现大概不能用某种语音原因来做出解释。另一方面依这种形式在这一时期的存在，可以假定这一形式并不是那遥远时代的共同的词重音系统中某种特别的例外。我们从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现在—将来时形式的力重音的位置也发现有类似的情况：试比较土耳其语[image: img]
 “我正来”，[image: img]
 ，[image: img]
 ，[image: img]
 ；土库曼语biljä'rin“我知道”，biljä'ris等；鞑靼语kilä'm“我正来”，kilä'sëŋ，kilä'bëz，kilä'səz；卡拉卡尔帕克语aláman“我将拿”，alásaŋ——alámyz，alásyz等；楚瓦什语[image: img]
 “我读”，υulátən，υulát，雅库特语olorobun“我坐”，oloroγun，olorobut，oloroγut，等等。

所有现代的突厥语言中其动词现在时人称形式或现在—将来时人称形式的这种重音状况足以证明，力重音所在的倒数第二音节的位置不仅在晚期共同突厥语时期是可能的，并且也已经形成一定的系统，因为我们从-yn结尾的变格形式上也看到有同样的情况。

同时，这一事实也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将起源于古老年代的人称代词所构成的人称附加成分接续到以-r结尾的来源于动词的静词词干上因而构成现在—将来时的人称形式——试比较突厥语män（-men，min，bän）//蒙古语bi//芬兰语minä“我”；突厥语sän（sen，sin）//蒙古语si//芬兰语sinä“你”等——这种情况正是在晚期共同突厥语时期发生的，因为在主要的、基本的现代突厥语言中都具有与这一时间形式同样的词形变化表，并且这一时间的形式也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共同突厥语的时间形式。

共同突厥原始语中除前述的主要的力重音（重读重音）之外，而且还有一种次重音。这种次重音应当认为它是出现得相当晚的，是在共同突厥原始语言开始建构黏着语体制时期所产生。这时该语言中大多数词汇还是单音节，以及少量的双音节词，并没有任何构成次重音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个别的单音节词开始转变为附加成分性质的形态单位并“黏附”在词干词上，这就自然产生运用次重音的必要性。正如现代试验语音学的资料所显示出的，次重音出现在三音节词或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而主重音则位于该词的最末一个音节：试比较土库曼语ge″tirmék“带来”，a″rǎbá“大车”；乌兹别克语ü″rinbosár“代替者”，e″xtiróm“尊敬”（阿拉伯语借词）；卡拉卡尔帕克语ba″lǎlár“孩子们”；土耳其语ya″nɩlmaz“没有错误的”，a″lɩs，kanlɩk“习惯”。

如果主重音是落在词的第一音节，例如是在动词的否定式的第一音节，那么次重音就出现在词的最末音节：试比较巴什基尔语ki'lmägändä″r“他们没有来”，卡拉卡尔帕克语járǎnla″r“朋友们”。在四音节、五音节和更多音节的词中则发展着第三个重音，它的位置可以与次重音相毗连，或者与次重音隔一个音节：试比较巴什基尔语almajasa″khəγe″z“你不许拿”；乌兹别克语[image: img]
 “他的工人们”。

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次重音同黏着构词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黏着构词法越是得到更大的发展，增加了词内音节的数目，同时也就使次重音甚至第三重音得到更为积极的发展。可见，在次重音和黏着型词汇其结构的发展上是存在有一定依从关系的。次重音出现的时机，则正如突厥语言的资料所提示的，次重音仅仅是在这些突厥词汇具有容量能够吸纳依靠粘贴词形变化的附加成分的形态单位从而得以发展增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发生在某些突厥语言从共同突厥原始语（上限）分立出来之前，因为这一属性都是所有的一些古老和新近的突厥语言本质上固有的，所以也保存着共同突厥语的性质。

同时，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可能不早于共同突厥原始语有能力连接上多于一个黏着的附加成分的时期（下限），而这一定需要历经相当长的时间。想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大概始于晚期共同突厥语时期的最后阶段，稍后不久即开始有一些语言从共同突厥原始语中分立出来的过程。

最后，我们将上述所分析研究问题的主要结论简要地总结如下：

1.在共同突厥原始语中重音是重读的（力重音），承载着音节重读的声调变动，而这种变动则与音节重读的突出的高点（元音的或辅音的）又是互相关联着的。

2.重读重音（力重音）在共同突厥原始语中是落在构成那时的古突厥语词干词的那个唯一的音节上。

3.重读重音（力重音）的移动发生于共同突厥原始语的黏着化结构刚开始形成，也就是出现词形变化的附加化作用时；而这一情况则是发生于早期共同突厥语的时期。

4.早期共同突厥语时期重读重音（力重音）从第一音节移至最末一个音节的原因仍然没有查证清楚。

5.在晚期共同突厥语时期在重音的位置方面产生了新的规律性，即其位置在词干的最末那个音节和彼时所形成的附加成分之前，也就是在现在—将来时人称附加成分和工具格附加成分的前面。

6.次重音产生于共同突厥原始语时期，而作为黏着构造的发展结果，依据其词汇能力从而可以在词后连接上多于一个的附加形态单位。这大概是发生在晚期共同突厥语的末期阶段。

7.因此，在共同突厥语时代的这一期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方面是重读重音（力重音）可以移位至黏着词汇的最末的音节，另一方面则是开始容许非重读音节的进入，从而标志着共同突厥原始语的节律发生根本的改变，重新调整了其发展方向，向接近现代的突厥语言方面发展。




[1]
 布加尔人乃是8—10世纪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游牧民族。——译者注


[2]
 佩彻涅格人乃是生活于东南欧的突厥系古代民族。——译者注


五　音位形态学

音位形态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是介乎于音位学与形态学两者之间的一个科研领域。其中包括对词素的构成和词素的组成进行音位差别的分析以及将这些差别运用于实用目的。[1]


在突厥语语言学这方面也仅是近年才将对整体音位形态学所进行的个别的、分散的考察研究开始向共同的方向逐渐汇集。[2]
 本书这一部分的题目是——突厥诸语言历时性音位形态学特性的确定。宗旨就是阐明在一定的形态学条件下由于音位改变所形成的词素变体，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音位改变所起的作用。[3]
 由于在突厥诸语言的历时性音位形态学方面目前尚无任何成绩可言，所以本书这一部分现在所编入的仅是对词的结构、音节结构以及元音和谐律等部分所做的考察和分析研究。

词和音节的结构

词的结构

突厥语言的单词其特点首先就是单音节，并且其词根的词素是三个语音的。统计表明突厥诸语言的绝大多数词根都是闭音节的，包含一个开头的辅音、一个中间的元音和一个结尾辅音（辅元辅）。这是突厥语的典型词根结构，虽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词根类型：元、辅元、元辅、元辅辅、辅元辅辅。

单词的词根借助于构词附加成分和构形附加成分从而扩展增加的过程正如一条连续不断的词素链，它们互相联结并且发生不同程度的语音弱化以及个别组编成这些词素的音位发生脱落，也就是可以简略示意如下：辅元辅+辅元辅+（辅）元辅+辅元（辅）+（辅）元（辅）及其他等。

原本独立的词根词在其失去实质意义后就变为某种语法关系的标志，而将这类成为语法关系标志的词根词进行组合运用则有其先决条件，这就是组合该词的各个成分间的句法关系，而且处于前置位置的成分对于后继成分并具有相当于句法上的限定作用，处后置位置的成分就相当于词组中的被限定部分。这些处于后置位置的成分相对于处于前置位置的成分总是具有较为抽象的含义。因此它们在词的形态学发展过程中开始是转变为虚词类并同时保有其原有的语法意义，然后则转变成后置词和附加成分且仅具有语法意义。与上述形态学发展的同时这些成分还失去了它们元音系统语音色彩上的多样性，从而仅表达其元音核心的两个变体（窄元音和宽元音）。

因此，现代的突厥语单词的结构也可以某种程度上用以将突厥一类原来的语言类型学予以恢复，这些语言大概在其语法构造上曾有过分析性和孤立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词的顺序以及限定词和被限定词的位置都是被严格固定的。

突厥诸语言的重音问题也同词的结构密切相关。在突厥语言发展较为早期的阶段，这时大多数情况下呈现的都是分析性和孤立性的语言构造，重音则位于第一音节（在第一个词根词素上），而随着后置成分其实词意义发生的弱化以及其元音系统语音色彩的丧失，重音则转移至紧接其后的那个音节。在现代各语言中大多数的词以及其构词和词形变化的形式都具有位于最后音节的固定的重读重音。

现代突厥诸语言根据其形态学结构来看已是最能呈现语言黏着现象的典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语法形式的构造形成都是将附加成分连接于词根词素上并且词素在音位上不变，另一种不同方式则是词素在音位上不变，然而附加成分在语音上却成为不同的变体，但仍保有其语法意义。

词的音位发展过程也同时与词首、词中和词尾位置上音位的性质和组成、以及承受何种规律性的制约密切相关。

最初的由不同发音序列的词根词素和后置词素所结成组合，其第一个词根词素无论是在硬腭舌面音的元音和谐律方面或是圆唇音的元音和谐律方面都是协调和顺畅的。

嵌入词首的辅音的转变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仅限于一定辅音的范围之内，不包括响音和个别浊噪辅音（个别例外情况则视具体语言而有所不同）。某些弱辅音和元音结成的组合在其嵌入的词首和词中位置上所形成的是长元音，而在词素之间则是长辅音（重叠辅音）。清辅音出现于嵌入的词首和词中位置仅是在词的结构发展到较晚期形成的特点，同时也是为了区别词义并在外部语言学因素的影响下从而也出现某些浊噪辅音。再后来某些语言在其复合词的词素间的结合部（连音变读）并且形成了n～d～t，m～b～p的辅音位置交替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语音交替现象。

总之，词的音位结构和语音结构具有下列一些规律性的特点：（1）词根词素的元音系统共有8个结构体系（某些语言中并有其对应的变体）以及附加词素的双变体（也有个别例外）的有声基架；（2）附加词素在硬腭舌面音和圆唇音的元音和谐律方面都从属于词根词素的元音系统；（3）重音落在将词区隔开的最后一个音节上；（4）在词首嵌入、词中嵌入和词尾嵌入的辅音音位全都有其辅音音位的组成结构；（5）长元音的构成来自弱辅音和元音及位于词素间长辅音（重叠辅音）联结成的语音组合；（6）在复合词的词素间的结合部（连音变读）形成某些辅音的位置对应关系；（7）正是在外部的和内部的实际影响下得以实现其顺同化和逆同化、元音交替、音的异化、前加音、插入音以及其他等规律的发展过程。

音节结构

音节作为词所分解出的组成成分乃是所有语言普遍都具有的一种共同的要素。同时，每个语言的音节也各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从而使音节结构以及整个词的语音结构有别于其他的语言。

有相当可观数量的普通语言学方面的科研著作都曾阐述过对音节的理论和见解（鲍斯多瓦洛娃，1967；列柯姆切娃，1968；谢尔巴克，1971；特洛菲莫娃，1972；Ю.斯切潘诺夫，1974；托尔苏耶夫，1975），以及对突厥诸语言中音节和音节构成撰述的学术著作（H.巴斯卡科夫，1955，333—334；伊布拉吉莫夫，1970；谢尔巴克，1970，1971；特洛菲莫夫，1975）。

现代的语言学经过长期而卓有成效的讨论后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并已经达成一致至少占主要优势地位的观点是音节的吸气本质特性，而音节的区分则与气流被肌肉用力推出挤出是密切关联的，因而造成话语在发音器官动作上和声学音响上的弧形节段——音节，并再由这些音节依据一定的音节划分的规律性和词的超音质特征进而构建成词组和句子。

因此，突厥诸语言中的语段、句子、词组和单词等的结构都可以证实音节的呼气起源，在其结构上既有与其他语言共同的特点，也有一些体现在音节相互划分和音位构成的系统方面不同的特点。

突厥语的单词是由一个或几个音节所组成，而音节则是由一个或几个音位组成，但这些音位都是以音位变体形式作为相应的代表呈现于音节之中。音节和音位乃是词的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而音位作为词的语音结构最小的单位可以显示为多种多样的变体形式（音位变体），而其性质特点则取决于它和与之共同构成音节的另外的音位变体二者间搭配的组合方法。由此可见，音节也是词的语音结构的一个基本单位，在这一结构中同样也可以构成某个音位变体，既可以是元音音位的音位变体，也可以是辅音音位的音位变体。

如果音节内的基本音位变体能够明确予以确定，那么词的整个语音结构也就被显示出来，从而可以确定整个词的独立性以及音节和构成音节的音位变体之间也即是词的要素之间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每一个词都可以被分解为一定的片段——音节，即利用停顿所划分出来的音节，而从分解出音节的语音来看都是音位变体，也就是在语流中人为地借助与其他音位变体相对照的方式分划出来的音位变体。

现代突厥语言中音节的构成要素是元音，因此词内音节的数目决定于元音的数目。

突厥语单词内音节的数目是相当多的，但是具有太多音节的词则是较为罕见的，它们少于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由于突厥语的根词，也就是其结构与词根的结构完全相同的词，它们通常都是属于词源学研究方面共同阿尔泰语和突厥原始语范围内的单音节词，包括元、辅元、元辅和辅元辅等类型。因此共同突厥语单词的音节结构可以重拟为由这样一些音节所组成的结构，这种音节的音位组成成分与典型的词根音位的组成成分是相一致的，也就是开音节元和辅元以及闭音节元辅和辅元辅，后来，这些音节在突厥诸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又相应地扩增成两种类型的闭音节——元辅辅和辅元辅辅。

在现代的突厥语言中词的构成是多音节词素的词结构，一方面，是辅音序列，另一方面，又具备舌位高、低腭音性和唇化音性等相关的元音序列，但是音节的构成要素则是元音，并且元音还同时作为相应的标志符号用以证明组成音节辅音的词素变体。

总之，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存在6个基本音节类型，这也是其具有的典型的特点。这一音节类型数目其实同词根词素的6个现代基本类型是一致的。依据音位的组成，音节的建立可以是由一个元音构成（元），可以是由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组合而成（元辅、辅元），可以是由一个元音和两个辅音构成（辅元辅、元辅辅），也可以是由一个元音和三个辅音构成（辅元辅辅）。这些音节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开音节，也就是音节的结尾成分是元音。这种音节有两种形式：元和辅元。起首-开音节的元-只出现于词首；起首-闭音节的辅元-（-辅元-，-辅元）则可出现于词的所有位置上。


表3　音节的基本类型，亚型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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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闭音节，也就是音节的结尾成分是辅音。这种音节有四种形式：元辅，辅元辅，元辅辅，辅元辅辅。起首-开音节的元辅-和元辅辅-仅出现于词首，起首-闭音节的辅元辅-（-辅元辅-）和辅元辅辅-（-辅元辅辅-，-辅元辅辅）则可出现于词的所有位置（参见表3）。

起首-开音节——结尾-开音节

属于这类的只有一种音节类型——元，它仅出现于词的开头位置，并且可以所有基本元音音位的音位变体实现，例如：

（1）正常音长的元音：诺盖语a-jaq“腿，脚”，土耳其语e-šik“门”，土库曼语-o-raq“镰刀”，库梅克语ö-güz“公牛”，古突厥语yraq“远的”，卡拉卡尔帕克语i-ni“弟弟”，吉尔吉斯语u-šap“细小的”，土耳其语ü-leš“份额，命运”；

（2）长元音：土库曼语a：γyl“牲畜栏圈，耕牧作业区”，阿尔泰语e：-ri“他的鞍子”，土库曼语o：-ty“他的灯光”，吉尔吉斯语ö：-nü“他的脸孔”，土库曼语y：-zy“他的脚印”，土库曼语i：ši“他的工作”，吉尔吉斯语u：-zu“她的初乳”，土库曼语ü：ni“他的嗓音”。

带有起首长元音的音节仅可能出现于这样的语言，即其语言结构中就具有相应的原初的或次生的长元音。

起首-开音节——结尾-闭音节

属于这类的音节是元辅-和元辅辅-类型。这种类型的音节如前所述的起首-开音节和结尾-开音节类型元-只可能出现于词首。在词的中部和尾部位置不出现元-，元辅-和元辅辅-类型的音节，但元音连续的情况则属例外。

元辅-和元辅辅类型音节的典型特点是下列的结尾辅音的前面可以伴有任何元音。

1.前部的或唇辅音：（1）p/b（v，w，f，φ）；（2）m。

2.中部的或舌面—腭辅音：（1）j（d/t，ϑ/θ，z/s，r）；（2）t/d；（3）s/z；（4）č（š，s，c，dž，ž，z）；（5）š（s，l）；（6）z（r）；（7）l；（8）r；（9）n；（10）ŋ。

3.后部的或舌后—腭辅音：（1）q/k（γ，g，x）；（2）γ/g（w，j～Ø）'。

元辅-型音节

这一类型的音节位于词的起首位置，可以元音音位和辅音音位以及它们的音位变体构成。

1.（1）诺盖语ab-dy-ra-“困惑不解”；（2）卡拉卡尔帕克语emgek“劳动”。[4]


2.（1）土库曼语aj-γyr“公马”；（2）土库曼语ö：t-te“动肝火”；（3）库梅克语es-ki“老的，旧的”；（4）吉尔吉斯语aĉ-ty“他打开了”；（5）阿尔泰语üš-kür-“出长气”；（6）哈萨克语yz-γar“严寒”；（7）维吾尔语ol-žda“猎获物”；（8）吉尔吉斯语er-kek“男人”；（9）i：n-di“他下来了”；（10）土耳其方言iŋle-“呻吟”。

3.（1）加告兹语ek-mek“面色”；（2）土库曼语aγ-tar“寻找”；（3）哈卡斯语üg-re-“面糊糊”。

元辅-这种类型的音节当其与后接的以元音起首的音节两相组合时，元辅-这个音节就分解了，而其辅音成分却转而组合成后接的下一音节，试比较：ač-ty“他打开了”，但是a-čyp“打开时”；ö：t-te“动肝火”，但是ö：-ti“他的愤怒”。

元辅辅-型音节

这种音节类型受限于其辅音成分的可组合性能力。其最经常出现的组合是响辅音或流辅音与闭塞音、流辅音或闭擦音的组合：

r+闭塞音或流音：古突厥语arp-qa“肩并肩”；art-ta“在脊背”，ert-ti“他来了”，ört-te“发烧”，örk-ke“往县里去”；库梅克语ars-lan“狮子”，阿尔泰语art-tym“我把……装载上了”，诺盖语ürk-ken“颤抖了一下的”等；

l+闭塞音或塞擦音：古突厥语alp-ta“在射手那里”，elt-ti“他带来了”；土耳其语alt-myš“六十”；阿塞拜疆语ölč-ti“他量了，过秤了”；

j+闭塞音：哈萨克语ijt-ke“喂狗”，卡拉卡尔帕克语ajt-ty“他说了”；

n+闭塞音或塞擦音：吉尔吉斯语：ant-ta“在誓言中”，古突厥语enč～inč（＜tinč）-te“在寂静中”；

s+闭塞音：古突厥语ast-ta“在下面”，üst-te“在上面”，等等。

这一类型的音节当其连接上以元音起首的后接音节时，同前述类型的音节一样，也发生分解，这时元辅辅-结构中的第二个辅音成分遂转变成后接音节的成分，试比较，例如：üst-te“在上面”，但是üs-ti“他往上”，ajtty“他说了”，但是aj-typ“说了以后”。

起首-闭音节——结尾-开音节

属于这种音节类型的仅有一种辅元型的音节，出现于词的所有位置，也就是出现于词首（辅元-）、词中（-辅元-）和词尾（-辅元-）。对于处在开头位置上的起首-闭音节来说它具有以下的语音类型或音位的特点及其音位变体特点。

1.前部的，或唇辅音：（1）b/p（v，m，f，w）；（2）m（b，p）。

2.中部的，或舌面—腭辅音：（1）j（dj，tj，d，t，dž，č，ž，š，dz，c，s，z，s'，n，n'）；（2）t/d；（3）č（š，s）；（4）s（s'，h，Ø）；（5）š（s）；（6）n。

3.后部的，或舌后—腭辅音：（1）q[image: img]
 ，k，x）；（2）h（p，b，f，v，Ø）。

辅元-型音节

1.（1）诺盖语ba-la“小孩”，卡拉卡尔帕克语py-šaq“刀”；（2）阿尔泰语me-ni“我（属格形式）”。

2.（1）库梅克语ja-ryp“破开之后”；（2）乌兹别克语ta-γy“他的山”；（3）吉尔吉斯语čo-qy-“（禽类）啄食”，阿尔泰语če-ček“花”；（4）乌兹别克语su-γar-“浇水”；（5）古突厥语ša-šil-“丢失”；（6）卡拉卡尔帕克语ne-ge“为了什么”。

3.（1）卡拉卡尔帕克语qa-ra“黑色的”；（2）乌兹别克语hö-küz“公牛”。

-辅元型、-辅元-型音节

这类音节不同于前述类型音节之处仅在于其出现的位置以及具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起首辅音，因此可以被所有的音位及其变体将其显示出来，而且不论是居于词首或是词尾，试比较，例如：卡拉卡尔帕克语ba-la-ɼa“（给）小孩”，阿尔泰语ba-zy-ma“（指向）我的头”，古突厥语a-ja-γa“手掌”，bu-γu“鹿”，bö-ri-ge“（指向）狼”，ja-ra-dy“他适合，胜任”。

起首-闭音节和结尾-闭音节

起首-闭音节和结尾-闭音节可出现于词的所有的位置，它共有两种基本音节类型：辅元辅-、-辅元辅-、-辅元辅，以及辅元辅辅-、-辅元辅辅-、-辅元辅辅。这种音节类型的特点是一切元音，无论是标准音长的元音或是长元音都可以显现于其中。至于辅音，则它们都是同样的——在辅元-型音节中位居起首，在元辅-型音节中则位居结尾（请参见相关章节）。对于辅元辅辅类型中居于音节结尾的辅辅音组，则是与元辅辅型音节具有同样的规律性特征。

辅元辅-型音节

辅元辅-类型的音节是突厥诸语言中词根词素结构都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在这一类型音节中元音同辅音的组合与词根词素的语音结构具有共同的规律性，试比较，例如，音节和词根词素一样：baš～bas“头”，čep～šep“干草，青草”，jyq-～jyγ-“推倒，（受外力推）倒下”，kir“走进来”，sol“左边的”，töš～tös“胸”，šul“那个”，neŋ“物品”（Maлoв，1951）。

这种与词根词素一样的音节，当与后接的以辅音起首的音节相组合时仍然保留其自身的结构，例如baš“头”，baš-ta“在头脑内”等，而当其与元音开头的音节——附加成分相连接时辅元辅型音节的结尾辅音则被连接到第二个音节的起首元音上，例如：baš“头”，但ba-šy“他的头”；čep“干草，青草”，但če-piŋ“你的干草”。

-辅元辅-型、-辅元辅型音节

辅元辅型音节也出现于词的中部位置（-辅元辅-）和词的尾部位置（-辅元辅），例如：（1）在词的中部：bar-γan-da“当他来到的时候”，ba-šym-nan“从我的头脑内”，bi-lim-ge“对知识”；（2）在词尾：bardym“我去了”，ber-gen“给了的”，qyz-dyŋ（～nyŋ）“女孩们”。

这种类型的音节大多数情况显现为附加词素或这种词素的一部分，而元音则主要限定于两个基本音位类型a/e和y/i型以及其唇化的音位变体，但这种唇化的音位变体仅存在于带有连续的唇音和谐的语言，例如吉尔吉斯语和阿尔泰语中。

辅元辅辅-型音节

这一类型的音节也如同元辅辅类型的音节一样，受限于音节结尾辅音的组合性能，仅在响音或流辅音与塞音、流音或塞擦音结合成的音组中才可能出现，例如下列的音组：

r+塞音或塞擦音：古突厥语jurt-ta“在家里”，kert-ti“他剪开了一点”，qorq-ty“他受到了惊吓”，sürč-ti“他绊了一下”，等等。

l+塞音或塞擦音：古突厥语julq-maq“剥去，剥皮”，卡拉伊姆语qoltxa“祷告”，等等。

j+塞音或塞擦音：古突厥语qajt-maq“返回”，卡拉卡尔帕克语büjttip“这样做了之后”，等等。

n+塞音或塞擦音：古突厥语jont～jond-da“在马上”，sanč-ty“他刺穿了”，等等。

-辅元辅辅、-辅元辅辅-型音节

这类音节作为少有的一种例外现象出现于词的中部和词尾位置，其特点则和辅元辅辅-型音节的规律性完全相同，例如：

r+第二个塞音或塞擦辅音：卡拉卡尔帕克语bil-dirt！“迫使通报！”，pi-sirt！“迫使备好食物！”，öl-türt！“迫使杀死！”以及相应的位于词中位置上的（-辅元辅辅-）：pi-sirt-ti“他迫使准备好”，bil-dirt-ti“他迫使通报”；

j+第二个辅音：卡拉卡尔帕克语ke-nejt！“拆开，散发出去！”和ke-nejt-ti“他拆了，散发出去了”。

正如从上述列举的所有音节类型中所见，起首-开音节的元-、元辅-、元辅辅-型等音节专有的特点就是其功能的发挥须局限在词首位置，但是在诸如sa-at（阿拉伯语[image: img]
 ）“表”一类借词中存在的元音连读的条件下则除外，而这类借词在一些突厥语言中也纯属少数例外现象，并且起首-闭音节却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也就是词首、词中和词尾全都可以。

在突厥诸语言中具有更为复杂结构的词则是源自其他语言的借词，其中包括俄语借词，但对这些词的音节进行分析研究则已非属本书编著之责。这里可以指出，借词的音节结构主要的特点就是在音节的组成上增加了辅音成分，但元音还是起着确定单词内音节数量的总的作用（参见Баскаков，1952；1955，333—334）。

音节依据其在词内的位置分为词首的、词中的和词尾的。词首的音节除了某些语言中为数不多的少量例外（试比较，例如，带有否定前缀的波斯语借词bi-～bij：bij-γäm“无忧无虑的”等）都是与词根音节一致的或是部分一致的，试比较：土耳其语gel-miš“来了”，ge-lip“来时，来了后”，等等。单词的词首音节在所有突厥诸语言全都依循着音节的元音和谐律情况下以及大多数突厥语言依循着词的元音和谐律的情况下首先它就可以确定第一音节的辅音音位变体，同时也可以确定后续音节中辅音和元音在腭音化方面的音位变体，而对某些语言（例如，吉尔吉斯语和阿尔泰语）更可以同时确定圆唇化方面的音位变体。试比较，例如：卡拉卡尔帕克语a-wyl-lar-ɼa“阿拉”，这里词首音节的a-就确定所有的元音和辅音都是后列的；又如tille-ri-miz“我们的舌头”，这里第一音节til就确定所有的元音和辅音都是前列的；阿尔泰语tol-bo-γon（＜tol-ma-γan）“未曾装满的”，这里第一音节tol就确定所有后接的元音和辅音都是后列的和圆唇化的，再如öl-bö-gön（＜öl-me-gen）“没有死的”，这里第一音节öl-就确定后接音节中所有的元音和辅音都是前列的，而在某些语言里还同时确定其圆唇化。

由于存在有重音，所以任何一个两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其词内的音节都可分为落有重音的重音音节以及无重音音节；而后者又可分为重音前音节和重音后音节，试比较，例如：哈萨克语qà-rǎ-máj-m y n“我没看”，这里音节qa-是重音前的、强力的、次重音载体，-rǎ-是重音前的、弱的，而máj-则是重音音节，再有一个重音后音节-myn。

但是突厥诸语言乃是绝大多数词的主要重音落在最后音节的语言，因此重音后音节仅可能在各种不同的例外情况下出现，也就是这时词的重音从后面的音节转而落至前面音节之上。

重音前音节又分为无重音弱音节和无重音强音节两种，在三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中在这种无重音强音节上则落有次重音，例如：维吾尔语qí-lǐ-mä'n“我一定做完”，这里音节qi-是无重音的、强的、次重音载体；-li是无重音的、弱的，而-mä'n则是重音音节，主重音载体。无重音音节的弱化在某些语言内，例如上述维吾尔语中所举的例证，已经达到可观的程度，以至于改变重读的元音，在这一例子中就改变为a＞i。

在突厥诸语言中有第一长元音和第二长元音两种之别，但后者并不影响通常的音节划分。长元音音节和一般元音音节具有同样的规律性功能，试比较，例如：土库曼语i：š-ke“对事情”，ö：t-te“发脾气”；吉尔吉斯语su：-da“在水中”，ba-ru：-γa“为了去”，等等。

在出现元音重复的情况下，虽然这在突厥诸语言中是少有的例外现象，而且仅存在于借词中，这时组构成词的音节通常都分作数个不同的音节，例如：乌兹别克语sa-a-dät“幸福”，卡拉卡尔帕克语sa-at“表”（这两个词都借自阿拉伯语）。

如果说单词的音节数目从单词中元音的数目就可以轻易地确定下来，那么单词的音节结构以及音节之间的区隔在语流中就并不是经久不变的和硬性规定的，而是在连接有附加成分的情况下音节的结构和邻近音节的组成都可能发生变异：诺盖语öz“自己”，但ö-zi“他自己”；qol-γa“往手上”，但qo-ly-na“往他的手上”。

从以上引述的例证可见，单词内的音节划分并不由词的形态学结构来决定。所以，如果说土库曼语的单词bala-lar-ym-a是由四个成分所组成：词根词素bala-，复数附加成分-lar，第一人称属格附加成分-ym和与格附加成分-a，那么在划分为音节的情况下这个单词则是由五个成分所组成，不同于前面所述：ba-la-la-ry-ma。

突厥语单词的音节结构具有下列的规律性功能特点。

1.突厥单词的音节结构在某些方面与突厥语言的词组结构具有同形态化的特征。在音节结构中，在词组结构中也同样如此，位于前面的成分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位于后面的成分则是被决定者。单词的起首音节在实际上决定着后续音节的性质，并在大多数语言中将所有后续音节或使其后列化，或使其前列化，甚至在某些语言中达到使之圆唇化的程度。

2.音节，独立的单词也一样，不容许在音节的开头出现两个辅音的并列，但在音节的结尾却是可以的，试比较：哈萨克语tart-tym“我拉拽了，我驶向了”，这里在音节的间隔位置有三个辅音汇集在一起-rtt，并被按音节划分成-rt-t。而出现于音节结尾位置的两个辅音的并列其可能的条件是一个响辅音与另外一个其他辅音的并立，也就是nk，nq，ŋk，ŋq，st，rt，jt，lt，rs，ns等这种类型的并列。

位于音节尾端并具有两个连读辅音的音节其特点是仅出现于单词的起首位置，而不出现于词的中部及词尾位置，试比较：乌兹别克语ajt-ty“他说了”，qart-ta“在老人处”，ast-tan“从下面”，üst-ten“从上面”。这类音节的结尾辅音在被连接上以元音起首的音节时就会出现分解，第二个辅音转至第二个音节，例如：as-tyn-da“在他的下面”，aj-ta-man“我一定说”，qar-tym“我的老人”。

某些突厥语言在其双音节词汇中构成第一非重音音节的非圆唇狭元音具有弱化和脱落的趋向，这时单词似乎简缩成一个音节：卡拉卡尔帕克语qyzyl＞q（y）zyl“红色的”，bir-aq＞b（i）rap“但是”，qy-la-man＞q（y）laman“我一定去做，我将做”，等等。

3.双音节词中第二音节的窄元音遭受弱化和脱落的现象还发生于起首音节是响辅音r和l情况下，例如：哈萨克语qy-ryq＞qyr（y）q“四十”，xalyq～qa-lyq＞xal（y）q～qal（y）q“人民”，bö-rük＞bör（ü）k“帽子”。突厥语中包括元辅辅型或辅元辅类型的音节，诸如ald“前面”，ast“下面”，üst“顶部”，tinč“世界”，tört“四”，以及借词诸如ant“誓言”，dost“朋友”等也全都同样具有这一趋向。

4.最后，窄音节元音的弱化和脱落的现象在某些语言中还可以出现于词的中部非重音位置上，这时音节的结尾辅音乃是响音r，l，j，n，ŋ；试比较，例如：维吾尔语qa-ryn～qe-rin“腹部”—gar-ni“他的肚子”，o-γul“儿子”—oγ-ly“他的儿子”，bo-jyn“领子”—boj-ny“他的领子”，以及在一些借词中：i-sim“名字”—is-mi“他的名字”，等等。

5.如果在音节内辅音位于元音之前，那么音节的分界线永远是在辅音的前面：卡拉卡尔帕克语qa-la-da“在域内”，ba-la-lar“孩子们”，等等。这一规律性的存在乃是因为在突厥诸语言中缺乏起首-开音节的-元、-元-类型的音节，或者缺乏位于词中和词尾的-元辅和-元辅-类型的音节，但在借词中元音连读的情况下则纯属例外。

6.如果在单词的中部位置出现两个辅音，那么它们就分为不同的音节，例如：bar-dym“我去了”，kün-düz“晌午”，qyl-γan“做完了的”，等等。这种情况下的音节划分乃是由处位音节尾的辅音的吸气闭塞发音和位于其首的辅音的破裂发音而形成的。

突厥语词汇的元音和谐

单词在任何语言中都是一个命名的单位。但是单词的语音结构和语音形态结构在不同的语言中则各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其中就包括词的语音组合的独特规律性。在这方面突厥诸语言中的单词就不同于其他语言的单词。突厥语言单词的典型特征就是它的元音和谐。

元音和谐——这是语音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一致关系。突厥诸语言的黏着语类型决定着这种一致关系具有的性质特点。众所周知，突厥诸语言中词的构成和词的形态变化都是运用使附加成分接缀于词根词素的方法实现的。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根据具体语言的结构-语义规律从而增长起来。显然，附加成分的线性的接续必须也是一项决定突厥语单词语音面貌的先决条件。

H.K.德米特里耶夫在将元音和谐作为一种语音同化作用进行考察研究时写道：“一个具有一定统一语义的完整的语音综合体应当在形式方面也是完全合格的，也就是它是由在发音上最大限度相近的语音组成的。”（1948，38）这样，例如：土耳其语的单词arqadašlarymyzda“我们的朋友那里”，这里可区分为词干arqa-和附加成分-daš+-lar+（y）myz+-da，然而却很难把这些附加成分念作其他阿拉伯元音字母符号的声音，即使是从这里所提出这些附加成分可能的语音变体或者是从现代土耳其语现有形式的语音变体中（-deš，-ler，-miz，muz，-müz，-de，-ta，-te）挑出一个例证也是难以做到的。语音综合体arqa-deš-ler-umuz-de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的，因为它是根据土耳其语形态学规则所组成，内中仅出现一些其他的语音变体，而且它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被使用。这也并非由于这个词形式的意义遭受破坏所致，当然不是，词的这两个形式（语言中流传的形式和依据任选的附加成分所构成的形式）并不形成任何的对立面，而是因为它们在发音上不能兼容的缘故。

这里我们将会见到的是（稍后我们还要再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构词附加成分和词形变化附加成分它们的线形排列性质显然是以突厥诸语言中硬腭音元音和谐的优先性和稳固性作为其先决条件，这与圆唇音元音和谐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在具体的突厥语言中无论其形式的数量或是其通用的程度都是非常不同的。

H.K.德米特里耶夫在提及突厥语词汇的元音和谐的外在形式在发音上所起作用时，还做出一个重要的论断，他指出如果某一个完整的“语音综合体已经在历史上以完整的词汇单位存在，那么组成它的语音应当也是形式划一的。如果这一综合体在我们看来是以构词或词形变化的方式形成的，那么新的成分，即现时进入其组合的成分则应当与其原先的组合协调一致”（1948，38）。

这项将语音综合体划分为（1）完整词汇单位的历史资料和（2）单词的现时的构词和词形变化形式两部分的论断使我们可以确定从不同的视角去对语音综合体的这两个部分进行研究，既可以从共时性的观点，也可以从历时性的观点去进行研究，从而建构成一些不同的问题。

Ⅰ．1.词根词素的元音和谐其性质特点是什么？

　　2.根词的语音形式与其语义内涵二者有何关联？（关于排序、变体和平行性情况下的元音和谐问题）。

　　3.突厥诸语言中的元音和谐是否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Ⅱ．1.在单词的派生形式和词形变化形式中——词形式中其元音和谐的性质特点是什么？

　　2.在单一的某个突厥语言中不同层次（构词和词形变化）的元音和谐，其程度各自如何？以及与其他突厥语言的类似形式二者相互关系方面其元音和谐的程度又是如何？

　　3.突厥语的单词在实现其构成完整性方面重音和元音和谐起着什么作用？

　　4.是否由于违反“理想的”元音和谐的规则（即在语音圆唇性和序列性的同化方面保持绝对的一贯正确性），因而导致元音和谐遭到破坏呢？

我们将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但是，在对这些问题予以阐释之前首先还必须对有关突厥诸语言中研究元音和谐问题的历史情况做一些说明。突厥诸语言中的这一独特现象吸引了许多的科研学者，其中不仅有突厥学家，并且还有普通语言学科的某些理论学者。后者曾经运用对比—类型学方法与其他谱系语族语言进行分析，并且认为全部元音和谐仅存在于突厥诸语言（resp.土郎语）。A.A.瑞法尔玛茨基写道：“元音和谐在突厥语这样的语言中并非简单的语言现象，也不只是一种变异的同化作用，而是基本的结构的和类型学的现象，涉及的不仅有语言结构中语音上所有层面，并且还包含形态学层面。”（1966，198）

注意到这一现象具有类型学重要意义的还有一位A.施勒切尔（Scheicher，1850，63，64）。但是更为确切地对这一现象中重音的重要意义做出说明的是N.A.波顿纳德库特勒的学术著作：（1875，1876，1877）：“在土郎诸语言中元音和声可以说是一种胶合物，把单词内的音节结合、集聚在一起。在印欧语系中将单词内的音节予以联结，能够起这一作用的首先是重音……［印欧语系语言的词汇，如果词内的音节和音组、词根、词缀和总的说来前缀、词尾等等没有被它们中某一个所具有的重音将它们全都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话，那就说不上是完整的词……在土郎诸语言中有个别一些音节和语音组合，如果它们在某些表述中仍然保留其固有的重音，违反元音和谐的规律，那就需要把它们看做是独立字眼儿。如果它们被元音和谐这种黏结剂所黏合住，这种情况下有些单音节词就可以构成一个多音节的单词……”（1876，322，323）

B.B.拉德洛夫将这种比拟称为波顿纳德库特勒“亮点”，并指出这种情况下元音和谐“已经用为形态学的构词手段”，而“元音和谐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形态学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语言内部形式具有的极为密切的关系”（Radloff，1882，50—51）。

这项对于突厥诸语言中元音和谐的双重性质的解释从来都是大家的共同的观点，直到B.A.鲍戈罗吉茨基在其1934年问世的《塔塔尔语语言学概论》这一突厥学理论著作对突厥诸语言中元音和谐的规律做出简明确切的表述（参见1953年第二版）。在B.A.鲍戈罗吉茨基之前以及其后一些年月许多共同突厥语的研究著作以及对具体某个突厥语言的科研论述都曾以研究元音和谐作为解决元音和谐现象及其同化作用多样性问题的前提条件。就是说：对于元音系统本质特征的评述就是依据某种语言材料（包括其方言）以及各个不同的突厥语言材料对元音交替的规律做出简洁准确的说明。元音和谐可以归结为在一个词里的元音的谐和，也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语音同化现象。B.鲍戈罗吉茨基的贡献如前所说，即在于他既从共时性也从历时性角度对元音和谐的规律做出简洁又确切的说明，因而使得对元音和谐的研究遂成为一项共同的专题科研项目。

A.A.瑞法尔玛茨基则将B.A.鲍戈罗吉茨基的成就认为是运用一种接近于全新的观点对元音和谐做出的研究——从音位学的高度对元音和谐所进行的研究。A.A.瑞法尔玛茨基写道：“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当时并没有对于音位学的坚定认知，但是鲍戈罗吉茨基却能够如此地从音位学的观点提出问题。”（1966，194）B.A.鲍戈罗吉茨基所确立的论点是“词根的元音系统相较于附属词素的元音系统乃是一种本质上的特点：词根元音系统中的元音每一个都具有不交替成为其他元音的特性，因为在附属词素内的元音仅限于两种类型——或为宽元音型，或为窄元音型，并且随着词根的元音系统在腭音性或非腭音性方面，以及唇音性或非唇音性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1953，117）。

B.A.鲍戈罗吉茨基将突厥诸语言中的元音分为“八大标准型”（a/ä，ы/i，o/ö，y/ÿ）（1953，121）以及两个基本的附加的（鲍戈罗吉茨基称之为后缀的）元音系统类型——它们分别带有宽元音（a/ä）和窄元音（ы/i）（同上书，120—121）。

H.C.特鲁别茨基在其论述元音系统类型的论文（Trubetzkoy，1929）以及其《音位学纲要》专著（1939；俄译本，1960）中对于突厥语单词的词根元音和附加成分元音从音位学理论上对其规律做出总结。他在区分元音的这“八大标准型”（特鲁别茨基的转写音标则是o/u，a/w，ö/ü，ä/ï）时写道：“在那些井然有序地实行所谓‘元音的和谐’的突厥语言里上述所援引的系统中具备完整性质的，也就是具有音位学意义的仅有单词的第一音节；而在所有其他的音节里音色的对立却呈现中立化，非第一音节的元音则按其音色特征的实际与前一音节的元音保持一致而无变异。”（1960，118）所以，根据特鲁别茨基的观点，词根的元音系统和附加成分的元音系统在具有元音和谐规律的语言里语音上是相同的，但在音位上则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在B.A.鲍戈罗吉茨基和H.C.特鲁别茨基的著作中元音和谐的性质得到了严谨的理论上的解释，这一理论对于此后所有研究元音和谐的论著的作者都是具有基本意义的主要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为复杂，研究的针对性有了改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等等，但是B.A.鲍戈罗吉茨基所总括的元音和谐规律以及H.C.特鲁别茨基对于突厥诸语言中元音和谐问题所作的音位学解答则仍然是无可争论的科学真理（参见，例如：Иcxaкoв，1955；Meльников，1962；Черкасский，1965；Oглoблин，1971；Джунисбеков，1980等；Гаджиева，1975，1979）。

在突厥语言的元音和谐问题中还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在辅音方面也存在和谐的问题？H.K.德米特里耶夫解答这一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语音和谐分别为元音和谐和辅音和谐。”（1948，39）“辅音和谐就是辅音发生浊音和清音方面的同化现象：在结尾的词根（词干）辅音之后所连接的附加成分必须是一个以浊辅音为起首的附加成分，或者反之。”（同上书，40）

但是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元音的和谐对于辅音的性质会有影响吗？换言之：硬腭音的元音和谐和唇音的元音和谐会改变邻接辅音的发音吗？或是不会改变？如果是会改变，那么这一影响会扩及其前或其后的一个辅音吗？或者仅止于其中的一个辅音？正是在这方面其他一些研究工作者对于与元音和谐相关联的辅音提出了问题。Ж.德尼写道：“元音和谐的现象实质上只关系到元音，对某些个别辅音会有余波影响，例如在凸显腭音和边音的情况下。”（Deny，1920，108—109）ф.A.克雅西莫夫在对阿塞拜疆语的音素构成进行实验语音学研究后做出结论，他认为，“突厥诸语言中的元音和谐不仅涉及元音，而且也扩及辅音”（1954，94）。

前述两种对元音和谐各具不同认知的观点最为清楚明确地显现在Ф.A.克雅西莫夫所总括出的论述中：“在附加成分的音素构成中固定不变的特征是：在元音系统中——窄音构型和宽音构型（换言之，在辅音系统中——构型的方式和位置）在附加成分的音素构成中使其形成变体的是：元音系统中——硬音化和软音化（换言之：构成的位置）以及唇音化和非唇音化，而在辅音系统中——硬音化和软音化。”（同上书，92）

A.德茹尼别科夫根据哈萨克语言材料对元音和谐问题撰写了新的论著，他肯定在突厥诸语言中元音和谐现象既包括元音也涉及辅音这一论点是正确的，但是在辅音方面他认为元音和谐表现为：辅音作为元音和谐语音综合体的一个成分其语音音色则是因元音的变化而变化。A.德茹尼别科夫研究了这些综合体中辅音的语音特性，揭示出辅音加元音音组在发音时的变化。音位学的和实验语音学的分析使他总括出下列的论述：“哈萨克语的元音仅和在发音上带有一定细微差别的辅音相组合，但是辅音又因相邻元音的影响从而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发音上细微差别。其中没有一个不能称为基本的……它们全都是一个音位而在发音上又带有平等的细微差别的音。”（1980，72）然后“辅音音位在发音上的细微差别又因其在发音和音响学上的特点同时当然也完全地对应于某个元音和谐的变体”（同上书，73）。作者对于元音和谐这一现象的看法是遵守着传统认识的，分为两方面：腭音性/非腭音性，唇音性/非唇音性。

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依据哈卡斯语语言资料对口语中元音和谐组合里的元音和辅音所进行的研究也同时对一些词其中的辅音所显现的某种不同特征给予了证实，而这些词的组成内的元音在唇音性方面则是相对立的。И.A.奥格罗布林指出：“如果在单词组成中的是前列元音，那么辅音就腭音化；如果是后列元音，那么就只能使用非腭音化的辅音。如果在单词中出现的是腭音化的元音，辅音则遭受唇音化而无视其前后列的特征”（1971，3）。例如，单词tyskyn中“唇音性”和“前列”特征是列入这个词内每个发音单位都固有素质的（对于辅音前列则显示为腭音化）（同上书，17）。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一总括性的论点才得到更为明确的说明，即元音和谐的现象仅在某些辅音中有所反映，其中就包括有腭辅音和边音（Deny，1920，108—109）。结果，突厥语言中单词“被胶合在一起”不仅是元音的和谐，而且也是辅音的和谐从而形成的：元音和辅音的和谐音色的发音遂构成为单一的一个语音整体，等于一个单词。

经过对元音和谐性质的两种不同观点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将辅音依其清浊分别予以使用并视之为同化作用的变体显然这是正常合理的——而这种同化作用则是广泛且普遍地存在于各不同系统的语言之中。

元音和谐正如前文中曾经指出过，是一种基本的结构—类型学现象，是突厥诸语言的特征。元音和谐——突厥语言中构成单词的组织工具，是单词得以完整定型的工具，是在突厥语俗话口语气流中确立单词界限的工具。元音的和谐乃是元音谐和综合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成分，因为单词是由音节所构成的，而承担着基本构成音节作用的则是元音，元音在与辅音结合的音组中从而构成突厥诸语言中各种不同类型的音节。

如果说突厥语言的单词是由音节所组成，音节又形成成串的附加成分，而元音和谐则是突厥诸语言的构词和区分词的工具，那么元音和谐就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单位，而辅音和谐则是其从属的单位。因此，能够合理提出的问题只能是：在元音和谐的综合体内，在辅音与元音结成的音组中，关于辅音的发音特点问题。正是由于从音位学的观点所进行的研究，因而使辅音的元音和谐的性质和位置能以确定，并且不致和通常的辅音同化这种语言现象发生混淆，因为通常的辅音同化这一语音现象不但广泛存在于各个不同的语言，并且具有庞杂的多样性，而形成这种多样性的原因就正是由于在任何一个语言中相较于元音组合都具有更为多得多的辅音组合。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属于元音和谐方面的问题——就是突厥诸语言的重音问题，作为超音质特征手段的重音其作用如何，而超音质特征手段其功能则是联结一个词和使一个词与其他的词划分开来。

突厥语言中的单词除了其本身作为话语的单位在口语中使用外而且具有重音音节和非重音音节也是其特点。众所周知，突厥诸语言中的重音是呼气的重音，除个别词外通常都落在最后的音节上。当连接有附加成分时则重音位置也同时发生变更，试比较：土耳其语arqadáš“同志”——复数是arqadaš-lár“同志们”——复数第一人称是arqadašlar-ymýz“我们的同志们”——地位格是arqadaš-larymyz-dá“在我们的同志们那里”。

H.K.德米特里耶夫判明了重音在词内位置分布的规律性，认为这是受到连接的附加成分的类型及构成一定词形式的虚词的类型支配因而形成的（1948，40—42）。

但是关于重音的问题，从元音和谐问题的角度来看就是只有一个含义的问题：重音是否是，同样还有元音和谐，在组成和区隔突厥语单词成为独立单位上是否是同样重要的重读手段，或者这两种手段在突厥诸语言中并没有相等同的重要性。

这个含义单一的问题在突厥学研究文献中却得到一些不同的回答，请参阅本书关“重音”部分的章节。突厥诸语言里单词的音节特点以及重音落在前一音节可能发生的事实（试比较巴什基尔语álmadym“我没有拿过”，baráhyŋ“你去”，bašlájym“我开始”，ala [image: img]
 ápmyn“我将拿到”，bašqórtsa“按照巴什么基尔方式”，alγánsa“在拿到之前”，alγándyr“已经拿到了大概是”；χátta“甚至”，[image: img]
 “因为”，等等）使我们对于下述观点的正确性感到怀疑，也就是对于突厥语言的单词中存在着由于元音和谐和口语强调功能的同一性从而形成重音这一情况持完全予以否定的观点，我们对此一观点的正确性抱有怀疑。因此，A.德茹尼斯别科夫写道：“元音和谐和口语强调的功能同一性排除了后者在哈萨克语系中的存在。”（1980，73）他认为：“在哈萨克语中存在有律动的重音，其基本组成成分是长度。”（同上书，71）

但是，在突厥诸语言中重音还承担着区别意义的功能，试比较巴什基尔语barly'k“存在”—bárlyk“全部”，kö'skä“很费劲地”—köskä'“力气（与格）”——并且也是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例如送气重读的第一音节，在动词上表达的是命令式，在形容词上——强意、浓烈，在代词上——疑问，在数词上——计算、得数：jóqla“去睡”，qýp-qyzyl“全是红色的”，kémgä“（对）谁”，álty“六”，等等（参见Юлдaшeв，1966，178）。

显然，在任何律动节奏组合中这种情况下的重音都将会得到保持，因为重音如果受律动节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话，这就将导致意义发生改变，而这却是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中所绝不能容许的。

在突厥诸语言中，一如其他任何语言，都具有数个重读（超音质特征）的手段，其中一个是基本的，其余则是补充的（或补选的）（Bиноrрадов，1970，108）。单词所特有的基本的重音手段是元音和谐，而重音则是补充手段。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其规律可能就是：元音和谐的连续性越连贯，重音的作用就越小，相反地元音和谐受到的破坏越多，那么位于语法手段组合中的重音其所显示的意义也就会更多，而这些语法手段则是作为某个词类的或小品词的单词以其语音整体从而显现其存在。

所有前述提出的有关元音和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词根、词干和词的形式方面对这个现象一一进行研究。

词根的元音和谐

在从元音和谐的角度对于词根的语音组成进行分析时将双音位的词根与多个音位所形成的词根使之区分开是合理的。第一类的是元音和辅音所结的音组，第二类是复杂的词根型。试比较土耳其语az“少量地”，gel'-“来”，demir“铁，铁器”，等等。

众所周知，在突厥诸语言中共使用有8个音位，它们在发音方法上依其破裂、位列和唇化性而互有区别，并从而构成相互对立的对列：

[image: img]


这些元音中每一个元音都可以是长的或短的，但实际上这在不同的突厥语言中却各不相同，而且许多语言中就完全没有长元音。

突厥诸语言中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单词（辅元）以及辅音、元音和辅音所组成的单词（辅元辅），它们在发音方面可以说是根据硬腭音和谐的规律组合在一起的，这项规律所显示的是：辅音在与后列元音结成的音组中其发音是硬的，而在与前列元音结成的音组中则发音软化：

a—共同突厥语al“拿”（～雅库特语yl-），at“马”（楚瓦什语ut），aq“白的”，baš“头”，taš“石头”（土耳其语daš）；

ä—äl'“手”，ät“肉”，käl'“来”，täŋ“平的”；

o—ol“他”，or-“挤，压”，bol-“是”，qol“手”；

ö—öl'“死亡”，ör'-“编，结”，köl'“湖”，k'ök'“蓝色的”，k'öz'“眼睛，目光”；

y—qyz“女孩”，qyš“冬季”，tyš“表面，外表”；

i—ič'-“喝”，kir'-“进入”，tiš'“唇”；

u—un“面粉”，tuz“盐”，qul“奴仆”；

ü-üč'“三”，k'üz“秋季”，k'ün“日子，天”。

例证的数量还可以再大量地增列。当然，这些例证在每个具体的突厥语言里由于元音与其他辅音具体组合情况的不同因而在数量上也是互有差异的。而我们的任务——仅仅在于列举个别的例证来说明由元辅音以及由辅元辅音所组成的词根它们共同的音色上细微特色是如何形成的情况。

许多情况下语音的组合体是由同一类的语音组成，但其音色上的细微差别则各不相同（前列/后列元音，软的/硬辅音），因而构成意义上各不相同且相互比照的对子。试比较：乌兹别克语qa°l-“留下”——k'el'“来”，qol“手”——k'öl'“湖”，qul“奴仆”——kül'“灰，灰烬”。非常具特征意义的是突厥诸语言中在元音交替的情况下相对应的词仍然保持其词根的语音组合体中腭音或非腭音的发音。试比较：*
 or-“压，挤”～鞑靼语ur-，米沙尔方言ü°r-，楚瓦什语vyr-；*ör-“编，结”～鞑靼语ür-，米沙尔方言üö
 r-，楚瓦什语vərən“绳子”。

突厥学的学者们提出来一个关于腭音和唇音的元音和谐是否为词素所固有的问题。难道说对于词根的语音组合体在腭音性、非腭性方面所进行的对比研究还不足以支持在突厥语言单词中腭音的元音同化乃是更具稳定性并且也是第一性的意见吗？尤其是，我们从下文中将可见到，在带有几个元音的根词以及词形式（即带有构词附加成分和词形变化附加成分的词）之中可以见到唇音的元音和谐在相当程度上的一贯性，可以见到许多它不被遵守和遭到破坏的情况（试对照乌兹别克文学语言的不元音和谐性）。

词根以及在现代突厥诸语言层面上属于不可分解的词干（这种词干内含有几个元音），它们的特点首先就在于腭音的元音和谐彻底性，也就是在这种语音组合中所有的元音不是后列的，就是前列的。试比较，例如：galyn“厚的，粗的”，ayγla-“哭”，barmaq“手指，脚趾”，tajaq“木棍，手杖”，tupraq“土壤”，dünen“不到四岁的小马驹”，öyγren-“学习”，semiz“油多的，肥腻的”，等等。

经过对词汇单位的分析证明唇音和谐在这种根词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试比较：burun“鼻子”，bulut“乌云”，čolpon“晨星”，uzun“长的”（uz-“拖，拉拽”）；阿尔泰语örtök～吉尔吉斯语ördök“鸭子”，büdün～bütün“所有的，整个的”，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bödönö“鹌鹑”，qujruq“尾巴”，qulun“马驹”，köbölök“妇女”，tülkü“狐狸”，等等。但是还有一些同样广泛而又普遍的现象，也就是在第一个是唇元音的情况下后接的（1）不是唇音，但却保持腭音的和谐，也就是在后列唇元音情况下出现的将是后列非唇音，而在前列唇元音情况下则出现前列非唇音；（2）是唇音，但在按照前后列实现和谐的情况下这里并不坚持按舌位高低实现和谐，也就是在宽元音之后也可以是窄的，或者反之。

无论就单一某个语言来说或是就其相应的语族语系的一些语言来说，例证确实数量很多。试比较：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očok“炉灶，火炉”，阿尔泰语mojyn～吉尔吉斯语mojun“颈”，ojyn～ojun“游戏，玩具”，odyn～otun“木柴”，budaq～butaq“树枝”，qulaq“耳朵”，uzaq“长久地，长时间地”（试比较uzun“长的，高的”），等等。这里我们见到的却是不一贯的唇音的元音和谐，尽管在鲍戈罗吉茨基学派中这些语言被认为在显示元音和谐的程度上位居第一。试将这些共同突厥语的例证进行比较：kömür“煤”，köbük“泡沫”，jürek（～吉尔吉斯语[image: img]
 ürök）“心”，ölüm“死亡”，börü（～böri）“狼”，等等。

在这方面阿尔泰语与吉尔吉斯语的这种对应关系乃是共同突厥语具有代表性的特点，这时在上述两种语言里第一音节中的唇音性仍然保存，然而在其他的语言里在保有腭音性的情况下唇音性却丧失了：阿尔泰语boroγon，吉尔吉斯语boro：n～突厥语boran“暴风雪”；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orto～突厥语orta“中部，中间”；阿尔泰语köbölök，吉尔吉斯语köpölök～突厥语köbelek“妇女”；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bödönö～bödene“雌鹌鹑”；阿尔泰语örtök，吉尔吉斯语ördök～突厥语ördäk“鸭子”；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özök～突厥语özäk“果心，内部”；阿尔泰语ökpö，吉尔吉斯语öpkö～突厥语öpkä，öpkä“轻的，薄的”；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börü～突厥语böri“狼”。

再有一组具特征意义的例子就是吉尔吉斯语词汇中唇音的元音和谐从共同突厥语的基础上（其中包括阿尔泰语）的丧失，然而阿尔泰语在上述刚刚列举的例证中却是同吉尔吉斯语一起共同与其他突厥语言相对立的。试比较：吉尔吉斯语kürok～突厥语küräk“铲子”，[image: img]
 ürök～jüräk“心”，küröŋ～kürän“棕色的”，tülö-～tülä-“（禽兽）换毛”，üzöŋü～üzäŋi“马镫”，等等。

N.A.奥格罗布林运用实验手段对现代哈卡斯语的元音系统进行了研究，并从而对形成元音和谐的元音的性质做出一些重要结论。

1.“在哈卡斯语的有元音和谐的词汇中根据对其特点客观的评鉴其第一音节的元音与非第一音节的元音是一致的。”（1971，16）

2.“经过对词的第一音节元音及其违背和谐规律的非第一音节的元音并根据其两种唇音化类型的特征（第一种类型——第二音节出现的是o和ö，其第一音节是非唇化的元音；第二种类型——在第二音节出现的是非唇化的元音，而第一音节则是唇化元音）所进行的考察研究表明，无论是在词的第一音节或是在非第一音节上述两种类型的元音仍全部保有其客观的实质特点。”（同上书，16—17）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在同样位置在任何一个语言里，或者在构成对应关系的不同语言里，一些词保留着唇音的元音和谐，而另一些词则丧失其元音和谐，这个问题仍然是公开的没有结论。可能这与使用于语言中一定类型的构词式样有关（试比较uzun“长的”，但uzaq“远的”；uzan-“工作，干手艺工作”，吉尔吉斯语ulaq“山羊羔”-uluq“长官，统治者，君主”，unut-“忘记”unat-“说服”），在典型的这种构词式样中一定要避免同音词，并确保每个语音组合体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可能这与重音的位置有关，词内重音移位乃是重音固有的特点，其移位的发生既有共时性也有历时性；也可能这与律动性重音有关，与相邻辅音的性质有关，等等。毫无疑问，启动实验语音学研究可能会使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得到明确的阐释。并且这种实验语音学的分析研究将更有成效，如果对语音组合的研究不再是个别单词，而是处在语流之中的语音组合。现在则可以确定，在突厥诸语言的词根（词干）方面作为共同的规律性而予以透彻研究的是连续实施的腭音的元音和谐以及非连续实施的唇音的元音和谐。

这一规律性同样也以古突厥文文献的资料进行过严格的考察，试比较adaq“脚，足”，adaš“同事，朋友”，ary“蜜蜂”；älig“手”älik“鹿子”以及älik//ilik“统治者”（试比较前文中的例子吉尔吉斯语ulaq“山羊羔”—uluq“统治者”），ämdi“现在”，ärig“建议，劝告”（试比较后列的rayγ“干净的；小河”），barym“财产”（但是barduq“走，行走”），borluq“葡萄园”（＜bor“（葡萄）酒”+附加成分-luk），kičä“夜”，kiräk“需要，应当”（但是试比较kirü“向后；往西边”以及ilgärü“往前”），köŋül“心”，köpük“泡沫”；obut“羞耻”，oγul“儿子”，oγur“事情，现象，情况”，ordu“赌注，指望”（但ornaq“地方，处所”），ortu“中部，中间”（试比较现代突厥语orta，意义相同），otaγ“住所”和otuz“三十”；ödläk“时间”（＜öd“时间”+附加成分läk），ödrüm“选编的，优秀的”，odüq“呈文”，ögdüm“赞不绝口的，捧得很高的”（但ögit-“赞扬，夸奖”，试比较ögü-“能够夸奖”），ögür“群，一群”和ögir-“（感到）高兴，喜悦”，örüŋ“明亮的”，ördäk“鸭子”（试比较吉尔吉斯语ördök），örüŋ“明亮的”；ulaγ“关系，联系”，但uluγ“重要的”，ulam“经常的，长期的”，uruγ“部落，家族”（uruγum toγmyšym“我的亲属们”），uruq“绳索”，uram“街道”；ükür“群，一群”，üzüt“心灵，内心”，üdik“强烈的爱情”，等等。

有趣的是在C.E.玛诺夫所著《古突厥书面文献》一书中提供的词汇部分没有一个例子是含有ö的音节并且其后连缀的音节也全都会有这个音。所以，在一些现代突厥语言（首先是吉尔吉斯语）中始终一贯受到透彻考察研究的是唇音元音和谐本身以及在与腭音元音和谐处于同一整体中的唇音元音和谐。

是否这意味着唇音的和谐是一种晚期的现象？可能是。但是这一现象在古突厥书面文献和现代突厥语言及方言中（这些方言有时在话语中仍保留有较为古老的形式）所显现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使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突厥诸语言当其还处于共同语言时期，也就是突厥原始语时期曾有过两种类型的元音和谐——腭音的（更为连续一贯的）和唇音的（不那么连续一贯的）。突厥诸语言的元音和谐，因此，乃是源自以黏着类型语言为特征的那一发展阶段，即古来已有之的现象。

依照突厥诸语言起源自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理论，当然还可以再提出一些另外的问题，其中就有关于元音和谐是否在阿尔泰系诸语言中历来即已存在的问题，以及关于突厥诸语言在遥远的历史时期其结构的特点问题。这一问题乃是M.A.车尔卡斯基在其《突厥语的元音系统及元音和谐》一书提出的（1965），他根据元音和谐规律中的矛盾情况，提出自己的关于突厥诸语言早期时其结构状况基础的建议。在书的结尾他确切简洁地提出下述的论点：

……根据历史—音位学对现代突厥语言元音系统事实的说明，突厥诸语言其共同的类型学发展方向、走向显示如下：从一般的词干共处状态（“原始阿尔泰语的”多式综合现象），经过词系的功能分化，与具有主要含义的词素在重音体系上的分立（阿尔泰语类型的黏着现象），走向词素的有机联合，从而产生并合的组成成分（突厥语阶段）。

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上述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仅反映在历史残存遗留物上。第三阶段则是现有的，但目前也只是一种被部分实施的趋势（第130页）。

突厥诸语言内根词的和谐语音组合性能，甚至在非元音和谐语言中也仍然明确显示出的突厥诸语言的黏着类型（例词还是在论述元音和谐时的那些，只是没有对元音的和谐给予完全的说明而已）以及词的重音和每一词类中一定数目的形态学标志等，所有这些使我们可以说都是突厥诸语言在其词的建立和构成上历久不变的特点。

元音和谐在腭音性和唇音性方面的素材也是一直在观察研究，既有根词，也包括派生词干和各种词形式。

派生词干的元音和谐

突厥诸语言中构词附加成分的特点即在于其语音的变体性质。可以从语言中常用的附加成分里将一些与派生词干（词根）和谐相连的附加成分予以区分出来。试比较，例如：土耳其语jašly“渐入老年的”（jaš“年龄”+附加成分-ly），quvvetli“有力的”（quvvet“力量”），köjlü“乡村的”（köj“村庄”），borčlu“欠债的”（borč“债务”），tatsyz“没有滋味的”（tat“味道”+附加成分-syz），šekersiz“没有糖分”（šeker“糖”），tuzsuz“无盐的”（tuz“盐”），šütsüz“不产奶的”（šüt“奶，牛奶”）。

附加成分-ly和suz在土耳其语中有四种变体。可以根据词干所依循的腭音属性和唇音属性规律选择其中的一个附加成分。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附加成分所有的这四种变体在用法上都是类似的。

但是，不管哪一个附加成分，其变体的数目则是不一样的。例如：附加成分-ki仅有两个变体-ki和-kü；sabahki“早晨的”（sabah“早晨”），aqšamki“晚间的”（aqšam“晚间”），jarynki“明天的”（jaryn“明天”），šimdiki“现在的”（šamdi“现在”），dünkü“昨天的”（dün“昨天”），bügünkü“今天的”（bügün“今天”）。

正如所见，这一附加成分在这里和谐方面使用的是其与唇元音连用的变体，可是-ki不仅可用于与带有上述前列元音的词干相连接，而且也可以使用在带后列元音的词干上（显然，这取决于附加成分自身的特性）。

附加成分-ga č有十二个变体，用以从动词构成名词，基本上是表示工具的意思：-ga č/qač，-gäč-/-käč，-gyč/-qyč，-gič/-kič，-guč/ -quč，-güč/-küč。但是，当作为非派生的时候，它的非唇音变体也可以连接在唇音词干上，试比较：qysqač“钳子”，bačlangyč“开头，绪论”，bilgič“冒牌学者”以及süzgäč（但不是süzgüč“小筛子”）。

阿尔泰语中的这一附加成分其变体的数量应当说实在很多，试比较，例如keskiš“木刀”（陶器生产中使用），basqyš“梯子”，tutquš“把柄”，sürtküš“软膏”，oturguš//oturγuš“凳子”。试再比较阿尔泰语的附加成分-aš/eš，-oš/-öš：qožoŋoš“短小的儿歌”，könögöš“小水桶”。

试再比较《古突厥书面文献》中一些构词形式：aqyn“水流”（ap-“流动”），aqyš“流淌”，aryγsyz“脏的”（aryγ“干净的”），ärincäk//ärinčik“繁难的”，baγlyγ“受约束的，不自如的”（baγ-“把连接起来”），tutuqluγ：baγlyγtutugluγ“在领导下面统一起来的”，küntüz“白天的”（kün“白天”），örtkük“盖布，罩；面纱”（ört-“盖上，蒙上”），等等。

正如从上述例证中所见，在具有许多语音变体的情况下构词附加成分的选用决定于元音和谐的规律。而使用腭音的变体或是唇音的变体则取决于附加成分的数量及其在每个具体语言中搭配的准则，此外这些附加成分还需受语音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语义规律的制约。

在派生词干的元音方面同样也清晰地显示出其特有的规律性：如果在词根的语音组合中所有八大“古典”元音都足够完整的话（虽然它们在各个语言中所占有百分比还需要专门予以研究），那么在派生的词干中就可以见到这些元音的使用不仅在整个语系方面，而且在各个突厥语言中也都是不平衡的。

相当数量的构词附加成分具有两个变体，而大量的则是具有四个和六个变体，也就是带有音位a—ä（e），y—i，u—ü。

至于带有宽的唇音o—ö的变体，它们现在在大多数突厥语言中是不存在的。大概其中有两个语言属于例外——首先是吉尔吉斯语，其次则是阿尔泰语。而在古突厥语书面文献的词汇中它们也不曾出现过（ПДП，词典，403—407）。但是在乌兹别克语中唇音的u，ü却得到相当普遍的使用，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唇音的元音和谐在构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试比较取自古突厥文献中的例证：bujruq“衙门的规矩”（源自bujur“命令，吩咐”），künlüg“白天的”（源自kün“白天”），olursuq“坐着”（源自olur-“坐下”），qorqu“恐怖，害怕”（源自qorq-“怕”），tüzün“有规则的，忠守不渝的”（源自tüz-“校正”）。

但是我们在文献资料中已经观察到带有窄唇音u，ü的派生形式以及非唇音的派生形式，例如：qorqun č～qorqyn č“害怕”（源自qorq-“怕”），küčlüg～küčlig“有力的”（源自küc“力量”）；然而，试再比较单一变体的küčsüz“没有力气”以及单一变体的küčsirä-“使软弱无力”，这里的附加成分已经和非唇音的元音（i，ä）连用在一起。在单词jorγučy“讲解员”（源自jor-“解说”）内附加成分的结尾元音是非唇音的，但前一元音则是窄唇音的。再比较：külgüsüz“没有笑声”（kül-“笑”，külgü“笑声”），这里的两个附加成分内都有唇音的元音，从而与词干里的唇音的元音形成和谐，然而也有不同的其他的例子：kündüzlik（kica kündüzlik）“昼夜”，其组成成分-düz中具有唇音的元音，但-lik中却是非唇音的；类似的现象我们还可以在词汇bügün～bükün“今天”（＜bu kün）和bükünki“今天的”之中见到。

在动词的语态形式中也可以查证到相当彻底的唇音的和谐，试比较：bulun-“走出（伤痛）”（源自bul-“走”），buzul-（弄）“坏了的”（源自buz-“毁坏”），bütür-“完成，结束”（源自büt-“做完，实现”）；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举另外一些从动词büt-所派生的并显现为唇音的元音和谐的例证：bütün“全部，整个的”，bütürü（副动词形式）“强力地，最终地”；köcür-“（用交通运输工具）运走”（源自-köc“动身，离开”），körgüz-“指给……看”（源自kör-“看”）。这里富有特征意义的是动词kögär-“（植物、田野）变绿”一词其动词附加成分的组成中乃是非唇音的元音，然而这一动词却是经由kögür-“指给看……；事先备好”所构成（显然，源自körgür，但却经由另一词干kök“浅蓝色的”而形成）。

由此可见，从古突厥文献中已经可以查证出：（1）派生词干中的腭音的元音和谐；（2）构词附加成分中在使用窄的唇音元音时所显示的唇音的元音和谐，而这时构词附加成分所连接的当是带有窄的和宽的唇元音词干；（3）附加成分中存在有并行的唇元音形式和非唇元音形式；（4）附加成分中唇音的元音和谐按其同能产词干内唇元音的距离远近从而出现消失现象。

前文中曾经指出过，吉尔吉斯语和阿尔泰语中唇音的和谐较比其他突厥语言表达得更为凸显。但是，这里还可以再从古突厥语文献中看到派生词干里的同样的规律性。试比较吉尔斯语的：qorqoq“胆小的人”（源自qorq-“害怕”），但qorqoqtuq“胆小，怯懦”，qorqunŭc“畏惧，害怕”，qorqunctuu“危险的”，以及强制语态形式qorqut-“使害怕，恐吓”；这里可以提出动词qoš-“合并，结合”的两种语态形式：qošul-“被合并，被连接”，qoštur-“合并，结合”。有意思的是，可以从动词kötör-“装载，载”构成两个单词，其中一个显示的是完全的唇音和腭音的元音和谐——kötörmö“拦河坝”，而另一个词显示的则是腭音的和部分唇音的元音和谐——kötörgüc“电梯，超重机”。试再比较：toqto“停住”和toqto“停顿，逗留”，但第二个派生的词中连接的已经是窄的唇元音toqtoosuz“不间断地，连续不停地”，正是连接上带有这样元音的附加成分因而才构成语态形式toqtoluš“共同停留，共同站住”。再试比较：töšö“铺（上）”——töšöncü“床铺，（铺好的）床”。

显然，派生词干里的元音和谐不仅有语音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有形态学的原因。例如，在话语中形成了一个构词附加成分的某种组成，其中出现的则是带有非唇音元音和窄唇音元音的变体。因而，往带唇元音的词根的词干上连接的将是带窄的唇元音的附加成分，但是距离词根越远，则更有可能失去其附加成分中的唇音性，而以非唇音取代其中的唇音，但是这种情况下仍然还保有元音在软性/硬性方面的和谐（这里的元音和谐并未失去，一如我们在乌兹别克文学语言及其伊朗化了的土语中之所见）。试比较阿尔泰语soγuš“打架，斗殴”，吉尔吉斯语soqqu“反击，抵抗”（源自soq-“打”）；阿尔泰语körüš“视线，目光”，körgür“视力敏锐的”，吉尔吉斯语körünüš“外表，样子”，körü：[image: img]
 u“观看者，目睹者”（源自kör-“看”）；阿尔泰语töcttük“四分之一，一刻钟”，吉尔吉斯语törtülük“四”（源自tört“四”）。乌兹别克语则存在另一种情况，失去了元音和谐：[image: img]
 “检阅，观摩”，[image: img]
 riniš“视觉，视力”，köriš“外表，外貌”（源自动词kör-“看”），sökiš“骂，骂人话”（源自-sök-“斥责，责骂”），试再比较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在这两种语言中词内的元音相对照于古突厥语的形式则发生了元音的位移：beter“做完，完成”＜bütür，mender“坐在马上”＜mündür；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鞑靼语[image: img]
 “不同的”＜türlüg。

应当看到，在明确显现其构词模型的派生的词汇里元音和谐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构词模型模糊的多音节词干取得协调一致。试比较雅库特语kömör，吉尔吉斯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kömür，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ümer，乌兹别克语kömir“煤”，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kümüš，鞑靼语[image: img]
 š，巴什基尔语[image: img]
 š“银子，白银”。但是，元音的组成在这里却是决定于元音按音节进行分布的规律，并与该具体语言中现行的元音系统相一致，而此一系统应当既如古突厥语系语言的元音系统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也和现代的突厥诸语言中的元音系统有明确的对应关系。[5]
 试比较：古突厥语orun～鞑靼语、巴什基尔语uryn“地方”，bütün～巴什基尔语bötön，鞑靼语böten，köŋül～鞑靼语、巴什基尔语küŋel等，或者共同突厥语qaryn～雅库特语xr
 aryŋ，图瓦语xyryn，托法拉尔语hylyn“肚子”；共同突厥语qalyn～雅库特语xalyn，图瓦语qulun，托法拉尔语hylyn“胖的”；土库曼语qamčy～图瓦语qymčy，托法拉尔语qymšy，雅库特语qymny“鞭子”；等等。

再一个问题就是具有明确构词模型的派生词汇内的元音和谐问题。在派生的词汇内其元音的和谐与附加成分的一定系列语音变体都存在有相互关联关系，这即是每个具体语言所特有的元音的和谐。因此，元音和谐也就从单纯的语音现象转而成为音位形态现象。

在对元音的和谐进行研究分析时通常都将元音的位置分为（1）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和（2）多音节词的非第一音节。[6]
 但是，音节的划分，并结合对单词的构词结构的考虑，正如上文引用的例证所显示，对于元音的和谐机制本身也可以带来具有一定准确度的理解。

词形的元音和谐[7]


突厥诸语言的词汇可以划分为一定的词汇——语法类别，或词类。首先可以非常准确地将其区分开的是——静词和动词。每种这类词汇都各有其自己的词形变化范畴。在静词系统内具有绝大多数词形变化形式的则是名词。名词有数量、格和属性范畴的变化。而动词的特点则是具有人称、数、时间和式等变化范畴。

B.A.鲍戈罗吉茨基历史上第一次从元音和谐角度精心地运用各个不同突厥语言的资料对显现这些范畴的一些附加成分进行了研究（1934；1953），其后则有Ф.Г.伊斯哈科夫（1935）。

研究学者较早前就已经提出，在突厥诸语言中伴随八大典型元音出现的始终一贯的就是腭音的元音和谐。但是唇音的元音和谐不仅在单一语言中不是始终一贯的，而且在分布于各个语言中的元音和谐的变体上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B.A.鲍戈罗吉茨基对各个不同的突厥语言中词形式的元音和谐规律做了确切简洁的表述，编组成一个独特的分为八个小方格的一览表：表格里四个横的一边放置根词中的四个唇元音，即o—ö（宽的），u—ü（窄的）；表格竖的一边则又分为两半，放置两种类型的附加成分的元音系统：а—ä/е（与宽元音连用），y—i（与窄元音连用）。

B.A.鲍戈罗吉茨基还查明，附加成分中唇音的元音和谐在各个不同的突厥语言中其表现也是不均衡的。所有的突厥语言在唇音的元音和谐方面其附加成分的唇音变化的使用就像安置在刻度盘上似的从最大程度直到最小程度全都有。突厥诸语言按照其在这个刻度盘上的表现可以分列如下：

（1）吉尔吉斯语和阿尔泰语。

（2）彻尔涅沃方言和绍尔方言。

（3）哈萨克语和楚雷姆人突厥语。

（4）克孜尔方言和巴拉宾鞑靼方言。

（5）哈卡斯方言。

（6）西部西伯利亚鞑靼方言。

（7）鞑靼语梅谢雅茨基方言和巴什基尔语。

（8）卡拉加斯方言和图瓦语。

（9）新疆的一些方言，现代的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和（苏联）南部的一些方言。

（10）古书面文献。

楚瓦什语，依照它的一些形态学特征，可以将它归于南部突厥语言，其内部唇音的元音和谐仅是方言性的，并且类似于喀山鞑靼语类型的语言（Бoгopoдиɥкин，1953，第129页注释）。Φ.Γ.伊斯哈科夫则运用现代的突厥诸语言资料，以大量可以进行对比的材料对不同的突厥语言内它们腭音和唇音的元音和谐中存在的共同的和不同的因素做出正确说明。

按照各个不同的突厥语言所作的词形式的对比证明：

1.连接于带有后列宽元音的词干上的有（1）带后列宽元音a的数量附加成分，（2）带窄元音y的属性附加成分，（3）带宽元音a的方位格附加成分，以及带窄元音y的宾格和所有格的附加成分。

而上述的附加成分中的音位在连接于带前列宽元音ä的词干上时则变换为前列元音。

在所有的突厥语言里，除楚瓦什语和雅库特语外，其附加成分在元音方面都会是一致的，而在具体语言中按照同化作用的规律予以使用的辅音则将会是各有差别。可见，即使在所有其他形式的附加成分里，无论是静词的或是动词的，辅音的这一状况依然是强而有力的。例证：共同突厥语mal“家畜，牲口”，mal-y“他的牲口”，mal-lar（～maldar）复数的“牲口”，mal-lar-y“他们的牲口”，mal-da（地方格），mal-ny（宾格）；är“丈夫”—är-i“她的丈夫”，är-lär“丈夫们”，är-lär-i“她们的丈夫”，ärdä（地方格），ärni（宾格）。

2.连接于带有后列窄元音的词干上的有（1）带后列宽元音a的数量附加成分，（2）带后列窄元音y的属性附加成分，（3）带后列宽元音a的方位格的附加成分以及带后列窄元音y的宾格和所有格的附加成分。

而上述的连接于带前列窄元音词干上的音位则相应地变换为前列元音。例证：共同突厥语qyš“冬天”—qyš-y“他的冬天”，qyš-lar“冬天（复数）”，qyš-lar-y“他们的冬天”，qyš-ta（地方格），qyš-ny（宾格）；diš“牙齿”—diš-i“他的牙齿”，diš-lär“牙齿（复数）”，diš-lär-i“他的一些牙齿”，diš-tä（地方格），diš-ni（宾格）。

楚瓦什语和雅库特语也有与这些变换相对应的形式发生于它们的语音之中（参见Иcxaкoв，1955；Щepбaк，1970）。

乌兹别克文学语言由于元音和谐的丧失因而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这一语言中复数附加成分只有lär一个形式（由于乌兹别克语音位l在这一位置发生软化），而地方格（位置格和出发格）却具有后列宽元音a，但与格却有其变体：-gä/-ga；宾格中出现的则是后列窄元音音位-y。

下面我们将所有突厥诸语言都共有的以-di结尾的动词过去时变位的一览表列举出作为例证，用以说明动词的词干部分：

[image: img]


突厥诸语言在带词根唇元音的词形式方面其情况是复杂多样的。

唇音的元音和谐在所有的突厥语言中吉尔吉斯语和阿尔泰语表现得最为完全。试比较共同突厥语中吉尔吉斯语形式的例子：吉尔吉斯语otqo“使火”—共同突厥语otqa；bolγon“原来的”—bolγan；tördö“在前面角落”—tördä；ölgön“死了的”—ölgän；uluqtan//uluqton“从大官那里来”—uluγdan；tündö“在夜间”tündä；[image: img]
 ürgön“走来了的”—jürgän；sunun“水的”—suwnyn；köktün“天的”—köknin；üjdün“在家里”—üjnin。

阿尔泰语的：qoldoŋ“从手里”，polzo“如果将要”；köstör“眼睛”，ötsö“如果将走过去”；kündö“在白天”；tondy“使皮袄”，köldü“湖”，kündü“日子”（宾格）。

B.A.鲍戈罗吉茨基列举并运用了吉尔吉斯语和阿尔泰语中在这些词形上具有共同性的例证，进而做出关于上述两种语言以往曾具有共同性的结论（1953，122）。

Ф.Г.伊斯哈科夫则列举和运用了所有突厥诸语言的例证（1955，140页），从而获得一项明晰的认识，即静词词形式中唇音的元音和谐具有变体性。

1.这些在第一音节中带有后列的宽唇元音的例词，其第一音节后所连接的音节是带窄元音或宽元音的第三人称单数和复数的属性形式（qol“手”）：

其他突厥诸语言中则相应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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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音节中带有前列的宽唇元音的例词，而该第一音节其后所连接的是带有窄元音和宽元音的音节（göl“湖”），其他突厥诸语言同样也有相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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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音节带有后列窄唇元音的例词，而在该第一音节后连接的则是带有窄元音或宽元音的音节（quš“鸟”）：

[image: img]


4.第一音节带有前列的窄唇元音的例词，并且该第一音节后连接的是带窄元音或宽元音的音节（küc“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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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例证都是引自Ф.Г.伊斯哈科夫的原著（1955，140—143），但作者在原著中使用的是正字法书写，我们将其改为拉丁字母标音。



非常明显，吉尔吉斯语在唇音的元音和谐方面在突厥诸语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吉尔吉斯语中几乎所有的附加成分，无论是构词的或是词形变化的附加成分其元音变化都有四个变体——一对是带非唇音元音的，另一对则是带唇音元音的，但带有开头辅音的变体则属例外，因为在吉尔吉斯语中这种开头辅音是在反映辅音同化的规律。

所以，复数附加成分的变体有：-lar/-lär，-dar/-där，-tar/-tär，-lor/-lör，-dor/-dör，-tor/-tor；与格的是：-ga/-qa，-gä/-kä，-go/-qo，-gö/-kö；出发格的是：-dan/-tan，-dän/-tän，-don/-ton，-dön/-tön；宾格的附加成分则有12个变体，但是其中没有带后列宽元音o-ö的变体：-ny/-ni，-dy/-ty，-di/-ti，-nu/-nü，-du/-dü，-tu/-tü。相反，动词的构词附加成分-la则同样也有12个变体，其中却有带o-ö的变体：-la/-lä，-da/-dä，-ta/-tä，-lo/-lö，-do/-dö，-to/-tö。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吉尔吉斯语的根词和派生词干（构词的词干）词形式内的元音和谐现象乃是它们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元音和谐似乎就像是水泥使得吉尔吉斯语单词的语音组成在语音、音位、形态和语义等所有一切方面全都结合成一个整体。

下面列举一些吉尔吉斯语词汇唇音元音和谐的例证，但不附有语法附加成分：köjnök“衬衣”～突厥语köjnäk，köpölök“妇女”～köbäläk，bödönö“雌鹌鹑”～bädänä，ördök“鸭子”～ördäk，bölö“姐妹们的孩子”～pölä（哈卡斯语），özök“内部，果心”～özäk，tömön“下部，下面”～tömän（哈萨克语），töbö“顶端”～töbä（tepä），öpkö“容易的”～öpkä，kökürök“胸部”～kökiräk（哈萨克语），kürök“铲子”～kürak，[image: img]
 ürök“心”～[image: img]
 üräk以及其他。

显然，正是大量带有一定的元音组成的词汇才形成一定的发音基础，从而保证在词的语法形式中唇音的元音和谐才相继得以实现。没有这一基础，也就没有相继的唇音的元音和谐。

元音的和谐并不仅仅在于后续的元音对于其前的元音在腭音化和腭音性质上的同化。还可以见到所谓的元音交替现象，这种情况表现为：（1）前一宽的硬元音在后续音节中窄的非唇元音的影响下成为软音系列的元音：维吾尔语at“马”—äti“他的马”，baš“头”—bäši“他的头”；（2）窄唇音u，ü对位于其前的宽元音a，e发生影响，结果后者转化为o，ö：维吾尔语tonuš“熟悉的”＜tanuš，tomur“根”＜tamur，töšük“孔，洞”tešük；（3）收尾的元音同摩擦音γ所结成的音组引起其前面的元音发生唇化：阿尔泰方言üzü“热的”＜*iziγ，türü“活动”＜tiriγ。[8]


元音交替的现象有其局限性，它不仅受限于一定元音的一定的语音位置，而且也局限于其所通行的区域。这一元音交替现象偶然也可以散见于突厥诸语言的各种不同方言之中，但是它仍然是该具体语言通行地域所固有的一种语言现象。元音交替现象出现最多的地方是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的纳玛干土语之中。因此，作为推测，或有可能元音的交替是受外语影响而出现的。但是，A.M.谢尔巴克根据东土耳其斯坦文献和旧乌兹别克语文献以及其他一些突厥语言存在的大量元音交替的例证（试比较阿塞拜疆语[image: img]
 “厚的，粗的”，鞑靼语äti“父亲”，雅库特语хatyn～хotun“女人”等）做出结论，认为突厥语言中的元音交替源起于突厥语言自身，是其自身原有的。他写道：“很可能后者（元音交替）乃是同化过程具有方向性变化的结果。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推进这一变化的因素就是形态学因素的统一（附加成分的语音上多变体性与附加成分增强其形式化和简约化两者陷入矛盾对立的状态）。”（1970，65）

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见到元音和谐受到破坏的趋势。因此，И.А.奥格罗布林对哈卡斯语中元音和谐现象进行实验语音学研究所获得的这些材料就非常令人感兴趣。

在完整文本里所有经过仔细研究词汇中1/3都是元音和谐受到破坏的词。

元音和谐遭受破坏既出现于序列前后方面（腭音的和谐）和圆唇的张合方面（唇音的和谐），也发生二者同时出现的情况：即序列的一致性和唇音化的一致性同时受到破坏。这时，唇音化方面元音和谐受到破坏的比重远远超过序列方面所受破坏的比重，但首先则是二者同时遭受破坏（1971，8）。

H.З.加吉叶娃曾记录下大量元音和谐受到破坏的实例（1975，1979）。她观察到在阿塞拜疆语中致使其腭音的元音和谐遭受破坏而起着相当大作用的是其同高加索和伊朗一些语言的接触。例如在阿尔杜巴德土语中：以ketdyχ代替文学语言的ketdik“我们走了”，icmax代替文学语言的ičmax“喝”；试再比较赞格兰土语kedaχ“我们去吧”，icmax“唱”，jemaχ“是”，舍马罕方言adamdu“人的”，bašun“头的”等。这里再举一些出现于其他突厥语言里的元音和谐受到破坏的例子：库梅克文学语言giraman～布伊纳克斯克方言girämän“我走进来”，tigasan～tigäsän“你缝制，你做针线活”；卡拉察耶夫—巴尔卡尔语aγalär“一些老旧的”，ol zamandä“在那个时候”，等等。

H.З.加吉叶娃认为腭音元音和谐的不连续性及唇音和谐的消失过程乃是高加索和里海沿岸诸突厥语言及其方言共同的特点。她认为，“在唇音的元音和谐消失方面其内部原因有：音位a的不稳定性，这一音位具有潜在的向不同的语音转化的倾向性（试比较a～ы，a～o，往前列化的倾向）；以及音位y—i，o—ö，u—ü等相一致的现象，从而导致在发音的位列上减弱了这些元音音位相互间的比较和对照，而这正是造成元音和谐化在发音的位列方面衰减的原因”（1979，29—30）。H.3.加吉叶娃认为造成唇音的元音和谐衰减的原因是“唇元音高度的高频率导致产生使其消除的必要性，从而出现消除发音的唇音化现象”（同上书，34）。

H.З.加吉叶娃在元音和谐的衰减方面引述了一些学者专家的意见——一些非元音和谐的语言对维吾尔语的影响（A.K.卡依达罗夫），哈萨克语对卡拉卡尔帕克语的影响（H.A.巴斯卡科夫），吉尔吉斯语中的元音弱化（И.A.巴特玛诺夫，但同时她也提出自己重要的论断，“能以最大程度地体现元音和谐这一现象的是其所具有的转移流动的性质”（Гаджиева，1975，54—55）。她绘制出一幅同属唇音的最大幅度的同语线图：“西伯利亚、阿尔泰、吉尔吉斯、卡拉卡尔帕克、土库曼、西西伯利亚、巴什基尔，而最大程度的唇音成分互相影响这一现象所分布的地域中心则有吉尔吉斯人迁居的南部居民区以及部分维吾尔居民区和阿尔泰居民区”（同上书，55）。

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在研究每一个突厥语言的语言结构时非常值得重视的意见。但是现在，尽管提出了“破坏”和“衰减”的看法，而能够予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即在突厥诸语言中元音和谐仍然是一种基本、类型结构的现象。

总之，元音的上腭音的（硬—软腭的）和谐仍然在所有的突厥语言中受到认真的研究（但乌兹别克语和卡拉伊姆语除外）。腭音的元音和谐出现较早，早于唇音的元音和谐，还在古突厥文献中就已经有一连串的不断的反映，毫无疑问，乃是属于突厥诸语言中的一种原始语言现象。A.M.谢尔巴克写道：“元音和谐的出现大概是在黏着构词法取代分析性的结构并且词的单音节构造类型转变成主导的时期：由于没有强力集中的重音因此元音的和谐遂成为单词在语音联合上的重要手段。”（1976，71）唇音的元音和谐出现较晚，这是由于它所受到的限制，既受限于它在突厥诸语言中分布的通用地域，也由于它在词根、派生词干和词形式中出现的频率而被制约（同上书，71—76）。

对于每一个突厥语言的超音质特征的手段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及对突厥诸语言的语法结构做出系统分析，并且考虑这些语言现在的语义规律，所有这些将可以使我们能对尚未解决且有争议的突厥语单词的元音和谐问题做出回答。在这方面运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和采用计算机穿孔卡带片作为系统精选材料的手段对于保证结论的准确性则是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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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圆括号内列出的是不同突厥语和方言中的对应辅音，以及处于不同位置上的辅音在词内发生的位置变换的例子。

下面所列举仅是同一个语音类型的结尾辅音的例子，以及一些音位的例子，这些音位在其他语言和方言中在不同的词干上还可能出现与之相对应音位的例子。


[5]
 有关这部分内容详见前文《关于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的构拟》和《巴什基尔语和鞑靼语元音系统的共时和历时评述》章节，以及Щepбak 1970。


[6]
 有关这部分详见Щepбak 1970，第59—76页。


[7]
 我们理解的词形式就是“存在于这一语法形式中的这个词”（Axманoвa O.C.：《语言学名词术语词典》，莫斯科，1966年）。B.B.Bинoграɡов在论及这些词语时写道：“我们在话语的上下文中研究的单词，也就是从其所有的形式和意义的整体中所拿来的东西，我们通常都把它称为词汇。”《俄语——关于词的语法论述》，莫斯科，1947年，第14页。


[8]
 详见Щepбəк1970，第64—65页以及本书《关于原始突厥语元音系统的构拟》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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